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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序 


本书著者瓦 * 奥 • 克掷切夫斯基 (1841— WU ) 是俄国杰出的 
资产阶级史学家^他出生于平扎城附近沃斯克列先斯克村一个乡 
村教士世宗。1865年毕业于其斯科大学历史语言系， 1 S 72 年获顼 
士学位，1882年获博士学位,1879年起任莫斯科大学俄国史讲师， 
1882年起为俄国史教授。除教学外,他参加过多方面的学术活动 i 
担任过许多重要学术职位：1889年任科学院通讯脘士，1900年任 
俄国史及古文物院士，1908年任优美文学荣誉院士。八十年代起 
他参加许多学术团体的活动，成为奠斯科考古学会.俄罗斯语文 
爱好者学会，俄国历史及古文物学会的会员（1893_1卯5年任该 
会主席〉， 

政治上，他最初受农奴制崩溃时期(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 
革命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反对农奴制度和专制制度， 
但不主张用革命手段达到目的，所以他厲自由主义反对派《到十 
九世纪末，他开始支持君主制^二十世纪初，在革命运动高涨时> 
他加入了立宪民主党，从自由主义反对浓转变为立宪保皇派。 

学术上，他深受莫斯科大学教狡、历史学家索洛维约夫、法学 
史家奇切林、文学史家布斯拉耶夫的影他是俄国史学优秀传 
统的继承者和发扬者，伹又具有独创精神。他在讲学、科研和著述 
等方面的成就趄过了贵族史家卡拉姆津和他的恩师资产阶级史学 
家索洛维约夫 <■ 他的学术现点是复杂和矛盾的，不同时期有不同 
的表现 B 但总的倾洵是从进步到保守，从批判国家学派<尤其是针 
对其首领奇切林。这一学浓的主要论点之一是，国家是俄国历史 


I 



发展的动力）到最后同他们 的观点 接近，他认为，在俄国历史上起 ; 
决定性作用的是地理条件和殖民。这一观点是受索洛维约夫的影 
响。 而他 注意人民时经济和生活则是受布斯拉耶夫和民主派史学 
家 里波夫 等人的启发。他八十年代时讲课和写作注意社会 经济、 
阶级关系等，在当时的史学中有创新意义。但九十年代以后,他的' 
论著不免强调国家的作用。 

克柳切夫斯基的著作甚多，主要的有>«古罗斯圣人传是历史 
史料》 (18 U 年版>、<古罗斯的大贵族杜马 K 1919 年第五版)、《俄 
国史教程 >( 共五卷1937年重 印〉、 <克柳切夫斯基文集》（共八卷， 
1956-1959 年版)、<克梆切夫斯基未出版的著 作集》 (1时3年版) 


等. 

本书——《俄国史教程>是克柳切夫斯基的代表作。这是他在 _ 
莫斯科大学三十年来讲课和研究的综合成果。他虽年复一年地授 
课,不断修改、补充讲授内容,但一直不愿将讲稿仓促出版 Z 教程> 
的头四卷是在学术界友人一再敦促之下才于 1904-1910 年间刊 
印的。第五卷是由他的学生整理的，迟至 M 21 年才出版。全书于 
1937年重印。 1956—1959 年，在季霍米罗夫院士主持下，出版了_ 
八卷本《克柳切夫斯基文集 : K <教程》被收入文集的头五卷，基本' 
上根据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讲稿修改而成。在前四卷付印前， 
著者又作了一些修改 • 理论立论则大致在1903年前谁备第一版时 
形成,从中可以看到国家学浓的影晌9 

全书共八十六讲，著者按自 B 的分期讲授俄国史，但从备讲的 
编码顺序看不出分期。每卷没有棒题目录，但每讲开始之处有内 
容提要，大致是各段的小标题。每卷后有详细的评注和人名1地 • 
名索引。第五卷末有各讲小标题的总目<> 

第一卷共二十讲。除头四讲谈理论问题外，内容时限从古代. 
至封邑时期。著者涉及的理论问题，首先是他认为构成人类 共同也 



括的基本历史力量:人的个性、人的社会生活和国家的自然条件三 
因素。其次是俄国史的分期问题 a 他认为俄国的历史是一部迁移、 
殖民的历史。从这一观点出发，他根据地理、社会经济和政治因 
柰 I 把俄国史分为四个时期：（一)第豪伯 钶的、 城市的、商业的罗斯 
(八一十三世纪),（二 ) 伏尔加河上游的、封邑王公的、自由农业 
的罗斯（十三——十五世纪中） fC 三)伟大的> 莫斯科的，沙皇-大 
贵 族的， 军事-农业的罗斯 C 十五世纪中——十七世纪头二十年)》 
C 四)全俄罗斯的、皇帝-贵族的时期。农奴制经济的、农业和轻重 
工业的时期（十七世纪初——十九世纪中叶 ) a 本卷第五——第十 
五讲为第一时期，第十六讲起为第二时期 P 

第二卷为第二十-第四十讲 8 内容时限从莫斯科的兴起 

至十六世 纪末， 第二十五讲起为第 H 时期》本卷一部分篇幘写诺 
夫哥罗德和普斯科夫。大部分论述莫斯科公国，它的兴起,它同其 
它公国和城市的关系，伊凡三世、伊凡四世的统治，国家制度，等级 
关系以及农民和土地制度等。 

第三卷为第四十-第五十八讲 4 内容时限从十七世纪初 

.至十七世纪八十年代,即从动乱时期开始，叙述十七世纪的社会变 
化，如城市起义 j 一六四九年法典; K 各等级的形成、农民问题、西 
方文化的影响，教会等等。最后，著者还特别评述了几个人物，如 
沙 皇阿历 克谢* 米哈伊洛维奇，奥尔金-纳肖金和哥利琴等人。他 
认为十七世纪为彼得大帝的改革作了准备》 

第四卷为第五十九一七十四讲。内容时限从十七世纪末至 
1762年的宫廷 政变。 从第五十九讲到第六十九讲叙述彼得一世时 
期的内外政策、改革及其意义、财政税收、土地领有制的变化、贵族 
等级以及农民问®。从笫七十讲起叙述 1725— 1762年间政变迭 
起时期的重大问超，如皇位继承、近卫军与政变、德意志人在依国、 
谢政困难、贵族特权 v 农民问题〔农奴制范围的扩大等等 # 最后一 



讲叙述 1762 年政变，并简单总结了十六世纪以来国家制度的变革 ^ 


著者认为，直到那时,俄国只是一个等级制的贵族 国家。 

第五卷为第七十五——八十六讲，内容时 m 自叶卡捷琳娜三 


世至亚历山大二世的农民改革。十八世纪最后三十余年共五讲- 


彼得以来的农奴制为一讲，农奴制对俄国社会、尤其是贵族等级的 


影响、法国文化对俄国的影响等为一讲。从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 
纪中叶，亚历山大一世统治的前半期，后半期各为一讲 I 尼古拉统 
治时期，亚历山大二世统治时期备为一讲。此外，附录 两篇: 《叶卡 
捷琳娜二世女皇>、《农奴制的废除》，本卷中，农民问题和农奴龃 
问题仍是重点。对外政策的篇幅比以前备卷稍多一驾。 

《敎 程》是俄国资产阶级史学的一部 巨著， 是俄国十月革命前 
唯一的一部从古写至十九世纪中叶的多卷本俄国史书 a 它不同于 
前人的著作，打破了王朝体系，突出了社会 经济。 全书史料丰富” 
条理清晰，对讲述的问题经常及时作出小结，而且叙述生动，文笔 
优美。但著者的立场厲资产阶级自由派，观点是唯心主义的，方法 
设是不科学的，理论立论是折衷主义的，而且还受到国家学派的影 
响。所以本书最大的缺点是观点问题，内容不足之处则是 较少愈 


述对外政策。 

<教程>对农民问题和农奴制的论述恃别深入。这同他在索洛 
维约夫指导下所受训练和最早的研究分不开。更重要的是，他开 
始讲授俄国史和写作的极盛时期是八十旱代。那时农奴制巳经度 
除二十年，社会备方面的变化很大. 他回麒 历史，特别注意社会 
经_济和备阶层的演变。他认为俄国社会的底层是被剥削、受凌辱 
的农民群众，上层是肉体靠吸农民鲜血滋养、精神靠法国文化熏麻_ 
的贵族，而介于两者之间的则是依靠他们的其他阶层。他注意农 
民,认为只有系统地分析农民本身和土地问鹿，才能真正攀握俄国 
历史。在农奴制起源问题上，他提出了新的观点，认为农民的债务 



导致他们丧失自由。这个观点不闻于国家学派的所谓“等级的固 
定和解放”说（意指贵族等级和农民等级都是由国家法律所固定和 
使之获得解放的；农民之成为农奴是国家法律规定的>«他的解释 
只说明了间题的一方面，远非全面，所以被后来的学者杏定。他在 
农民何題上的最大缺点是很少注意农民故争以及农民战争和农奴 
制形成的 关系。 

著者描写的历史人物有血有肉‘他笔 T 的伊凡三世、伊凡雷 
帝、鲍里斯 * 戈都诺夫、总主教尼康、彼得一世和叶卡捷琳娜二世 
以及其他人物都栩栩如生。如描写尼蟫时他写道 t 他像一面机，在 
暴风雨中满帆时异常壮观，但在风平浪静时，只是可怜地挂在桅杆 
上的一块不弓 f 人注目的布片而己 9 在《教裎》中他对彼得一世、叶 
卡捷琳娜二世的人品、治 S 的优缺点都有论述和分析，但到十九世 
纪末二十世纪初，他写的有关他们两人的论文则不免对他们过分 
颂扬,这表明他的观点趋于保守。 

克柳切夫斯基的讲课和著作非常吸引听众和读者 9 他在莫斯 
科大学建立了自己的学派，其追随者有克则维彻尔、留巴夫斯基、 
哥切耶等人他对自己的学生如米留科夫、波哥斯洛夫斯基、普拉 
东诺夫等人的史学观点有一定影响 e 波克罗夫斯基也受到他的一 
些影 响1 苏联老一辈的史学家如巴赫鲁申和哥切耶在学习了马列 
主义之后才摆脱了克柳切夫斯基学派的传统。 

克柳切夫斯基热悉俄国历史史料和文献，所以《教程》的资料 
非常丰富，有根有据。他对史料学的研究功底很深，具体体现在他 
所写的<史料学教程>和<!：俄国史名辞》中（收入《克柳切夫斯基文 
集》第六卷第5 -275 页)。著者在撰写《俄国史教程》时，不是立 
即讲古罗斯史，而是首先从介绍、分析最早的编年史开始，他重视 
史料，往往在讲理论问遒之后 Bp 谈史料。他对伏尔加河上游罗斯 
的研究很深，史料充实,相形之下,第一卷和第五卷则稍显逊色 B 



《教程》头四卷曾经著者亲自修订，第五卷的修订工作在 1910 ‘ 
年开始后，第二年因著者病逝，后来由他的学生巴尔斯科夫根据 
18 S 3—18 S 4 年讲稹整理出版。这一卷的最后三讲概括了半个世纪， 
比较简单，他处理.评价十九世纪前半期的历史事件时，方法论上 
的缺点尤其突出，他忽视了封建农奴制形态中新的资产阶级关系 
已趋于成熟的现实。他也没有揭露沙皇政府内外政策的阶级实质。 
他认为十九世纪前半期沙皇政府的主要支柱是官僚制度。从这个 
意义上看，他把农奴制国家看成了超阶级的机抅。 

本书的优点很多，缺点也明显，既展示了资产阶级史学的成 
就， 也反映 了资产阶级学术观点上的问题》 正因为 C 敎程》 是资产 
阶级学术若作的代表作，所以1937年曾在苏联重印，五十年代中 
又重新整理再版。本书对我国学者系统地研究从古至十九 世纪的 
饿囯0史具有 极大的参考价值> 

克柳切夫斯基所著《俄国史敎程》的中谇本是根据1 956-1959 
年出版的八卷本文集的头五卷翻 译的。 


张蓉初 

1983年6月于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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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O . 克柳切夫斯基 (1841 — 1911 年)的著作，是十九世纪下半 
叶和二十世纪初资产阶级历史编寨学最巨大的成就。克桷切夫斯 
基从事学术和教学活动，几及五十年——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中 
叶起到1911年止。在自己长期的创作生活中，克柳切夫斯基发表 
了大量研究性巨著 、论文 、评论文章、书刊评论和教科书五卷本 
的《俄国史教程》，是他的观点的概括。 

在追悼 C , M . 索洛维约夫逝世的一篇文聿中，克梆切夫斯基 
本人对在他看 来一位 学者应当作的主要工作是什么》作了意尽而 
言賅的论断。用克拂切夫斯基的话来说，在一位学者的生活中， 
“最主要的经历是著书立说 ，最 重要的大亊是有见解 

克柳切夫斯基1865年在莫斯科大学历史语言系毕业,直到逝 
世都是在莫斯科生活和工作。四十三年间，他在各个学校从亊教 
学工作，克柳切夫斯基讲授过包括从古代到十九世纪中叶的俄国 
历史。1872年，他经答辩通过了硕士论文 <古罗斯圣人传是历史史 
料》，1832年通过了以《古罗斯的大贵族杜马>为題的博士论文。克 
柳切夫斯基和当时下列学术团体有密切关系^其斯科考古学会、 
俄罗斯语文爱好者学会、俄国历史和古文物学会<1893年当选为 
该协会主 席〉， 1900年，科学院聘他为俄国历史和古文物特 it 院 
士，1908年，遵选他为优美文学荣誉院士》 

克柳切夫斯基的世界观，是在六十年代资产阶级实行改革的 


①巳犮表的 B.0.3S 梆切夫斯基著作的详细目录 ，将 刊印〒第8卷中。 

逸克梆《夫斯 基 〆 论文与讲话>，论文第 2 集，彼得 S ®, 1918 年，第 25 K , 



树期在激烈的阶级斗争形势下开始逐渐形 成的。 专制政 府被迪 
实行了 1861年的改革，“资本主义代替了农奴制，①对阶级矛盾 
尖锐化的直接反动，是十九世纪中叶的所谓国家学派的资产阶级 
历史学的出现，这一学派的最重要代表 ( B . H . 奇切林 等人〉 把国家 
的活动和主动性提到首要的地位。奇切林等人的唯心主义理论是 
用对专制政权在意识形态上的支持来阻止人民群众的起义，实行 
能充分满足资产阶级自由派需要的改革。作为克柳切夫斯基在莫 
斯科大学讲学的前辈的索洛维约夫，他在见解方面也 附和“ 国家学 
派 '但是 关于历史过程的规律性和关于俄国与西欧历史过程的基 
本因素相似的思想，索洛维约夫 要比* *国家学派”的历史学者，发挥 
得更多。在索洛维约夫的著作中一再强调“自然条件"（即地理因 
素)和国家殖民在俄国数世纪历史中的作用 * 

在阐明俄国史的基本问题时，索洛维约夫从唯心主义的国家 
概念出发，认为国家是历史发展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力量。人 
民群众反抗社会压迫争取解放的斗争，在他的著作中通常是被忽 
视的。 

在自己生乎的不同阶段中 f 克柳切夫斯基的创作活动和观点， 
表现#复杂而矛盾《他的历史观点起先是受文学史家 4 •月■布斯拉 
耶夫的影响，随后是受索洛维约夫的影响而形成的。后来，他和他 
的老师有了很大的距离，他的注意力大郎着重于社会现象与经济 
现象的分析。但是从九十年代开始，随着国内阶级矛盾的尖锐化， 
和由之造成的资产阶级历史学的危机，克柳切夫斯基的资产阶级 
自由主义观点也开始发生变化。 

克柳切夫斯基最显著的一般理论现点，在他的综合性著作 《俄 
国史敎程>中,可以找到来龙去脉》《教程》的出版，对作者说来，是 


①列宁 t CifcS *>, IU 列宁全集第29卷,中文版，第《 3 页* 




其科研工作某些成果的总结。大部分的一般理论观点是作者在铒 
版准备期间，一小部分是再版准备期间，即1903年以前形成的，而 
第一卷的头两讲对整个教程来说起着序言的作用，这两讲实际上 
是重新写成的。索洛维约夫表述的历史公式，在接近二十世纪的时 
期，就连自由派资产阶级人士也不能满意，因为他的社会发展观念 
倾向于承认专制国家的独立意义。同时，二十世纪初，在椴国资产 
防级历史学中，关于俄国历史发展总进程的各种特別显著的唯心 
主义观点又得到了恢复(亚历山大 • 谢尔盖耶维奇 * 拉波-丹尼列 
夫斯基，谢尔盖 • 费奧多罗维奇 • 普拉顿诺夫等人)，并且力图用 
实证的方法来叙述史料。睢心主义“国家学派”的影响，在克柳切 
夫斯基的观点中，有明显的表现。在阐述历史学的任务，特别是他 
自 S 写的《教程》的任务时，克柳切夫斯基竭力寻找一些理论根据， 
以说明人类社会过去历史发展中的一般规律，在或丧或短的一 
个时期内在一定的国家里形成的那些外部条件与内部条件的结 
合。 ® 在已出版的 《教程》 的导言部分的几讲中，克柳切夫斯基 
竭力强调，在他肴来决定历史发展进程的因素是多样的，从而 
把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各种现象推到了次要的地位^尽管如此，但 * 
是同其它把俄国史作为一个整体来叙述的尝试比较起来，克柳切 
夫斯基的《俄国史教程》远远高出其他著作。 

《俄国史教程》是俄国资产阶级历史学中唯一的一部关于从古 
代到十九进纪俄国历史的综合性著作，书中首先着重的不是系统 
地叙述史料，而是作者认为对阐明俄国历史发展最关重要的一系 
列理论性间题 6 和自己的前辈及同辈 < A . H . 伊洛瓦伊斯基, c . 屯普 
拉顿诺的综合性著作不同，克柳切夫斯基对俄国历史不是依照 
大公和“皇的统治朝代来叙述，而是企图从他认为能决定历史竟 
戚过程的因素出发，确定 历史的分期《 

①参看第1讲，边码第 1 S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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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 C 教程 》 的序言中明显地表现出唯心主义的历史发展观 
(它代表了 1890 — 1900年间克抑切夫斯基的世界观)，可是在对俄 
国历史的具体叙述中，这位历史学家却往往在和自己的一般理论 
观点的直接矛盾中，为证明经济因素在俄国发展中的作用提供了 
极有价值的材料《 

克柳切夫斯基决不是为专制政权辩护。他的《俄国史教程》之 
所以使读者感到引人入胜,就在于对这种政权的个别代表人物（例 
如对莫斯科大公——达尼洛维奇、伊凡雷帝、十八世纪的女皇和宠 
臣等〉作了明晰的刻划，在这些刻画中有含蓄的讽刺，也有尖锐的 
批评。 

克柹切夫斯基的作品中，虽然存在这位伟大学者世界观的各 
种矛盾，但它对我们现在也还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它不仅是十九 
世纪后半叶和二十世纪初俄国历史学成就的见证，而且也是一种 
丰富的遗产，它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俄国历史中的各种问题，其中 
有些问题直到今天还有争论 6 

在主要是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以前写成的著作中，克柳切夫 
斯基提出了一系列属于社会经济性质的有趣的问题。和以前的历 
史编驀学者比较起来，这是一种新鲜的东西。克柳切夫斯基研究 
得特别充分的是大贵族和地主经济的历史、寺院和僧侣的经济 
活动，农奴制的经济原因属于这类著作的有克柳切夫斯基关于 
索洛维茨寺院经济生活的如下几篇文章> —— 《俄 国农奴制的起 
源》 ( 18 S 5 年)，《人头税和俄国奴仆制的废除》 (1 S 祁年)。在《大贵族 
杜马》一文中，克柳切夫斯基力图突出经济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重 
大作用。对十七世纪初的农民战争给予评价时，克柳切夫>斯基能 
够把波洛特尼科夫起义提到阶级性质的高度来加以理解。① 

①参看 H.H. 斯米尔诺夫 t — 1607 年的波洛特 S 科夫起义>， 1951 年典 

斯科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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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克柳切夫斯基对俄国历史的经济发展的研究 ，是和 解释 
最重要历史现象的法学观点混淆在一起的，他的门生，随后戚为科 
学院院士的 M . M . 博戈斯洛夫斯基*着重指出在他(克拂切夫斯 
基——编者）的著作中之所以引用经济关系，一般地说，只是因为 
这些关系对解释建立在大经济基础上的法律现象，是必要的' $ 

作为研究者的克柳切夫斯基所感到兴趣的，是范围广泛的备 
种各样的历史方面的问題，特别是史料学方面的问翅。他的最初 
几篇有份量的研究论文《外国人关于莫斯科国家的传说》<1866 
年），《古罗斯圣人传是历史史料》 (1871 年)，是史料学方面的基本 
专题著作。《古罗斯圣人传是历史史料》直到今天仍然没有失去它 
的意义。年胄的克柳切夫斯基浏览过大釁手稿 （将 近五千份传 
记 )<> 这部著作在俄国圣人传中是最可靠而完备的参考资料。后 
来在撰写一些专门性的教程时，克柳切夫斯基还继续对史料学问 
题和历史编驀学问题予以极大的注意。 

克拂切夫斯基撰写了许多关于俄国文化史的论文，其中对普10 
希金、博尔京，诺维科夫等人作了生动有趣的描述，反映了贵族文 
化的瓦解 (《叶 甫盖尼，奧涅金和他的祖先》，《纨持子弟》，等 等)。 

作为研究者，克柳切夫斯基的显著特点是对资料来海的精密 
分析和对所研究对象的明晰的插述。文宇叙述的生动、用艺术形 
象塑造历史的技巧^这一切都是和他对范围广阔的史料的精湛知_ 
识结合在一起的。他的这种技巧和知识，都是逋过艰苦努力达到 
的。 

克柳切夫斯基对自己的讲义十分注意文学加工，他是一位卓 
越的演讲者，给听众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例如，他本人就在绘 
画，離塑和建筑学校的昕众中唤起过极大的热诚。大概是由于和 

<克柳切夫斯基文枭，评 述与囬 忆》， 1912 年荚斯科版，第 3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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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对历史极感兴趣的青年艺人的往来，由于他们对讲义的领会 
深刻，使得克柳切夫斯基对历史人物、生活实况等能够作出铕栩如 
生的刻划。 18 S 5 年，作者本人仿佛是用下面一句话,对自己的创作 
作了总 结:“ 写诘屈聱牙的文章，讲晦涩难懂的话，是一件容易的 
m , 可是写浅®易懂的文章，讲通俗流畅的话，则是一件难办的 
事”。 ® 克柳切夫斯基的这种天陚，在他发表的最后一部巨著《俄 
国史教程>中，表现得特别明显。这部教程是根据八十年代独立研 
究的成果而编写成的，但由作者准备付印和出版 t 则是在多年以 
后—— 1904— 1910年间的事。 

这次出版是对克柳切夫斯基文集经过编选 C 集而成的笫一次 
尝试。他的著作的单行本曾多次再版发表过。 《俄 国史教程》在伟 
大十月革命前也曾出版过几次，以后在 1918— 1923年间以及 
1937年又先后重印过。篇辐较大的专题著作如 《大 贵族杜马》 
(1882 年，1883年、1902 年， 1909年、1919 年〉， <外国人关于莫斯' 
科国家的传说: K 1866 年、1916年，1918年），<古罗斯圣人传是历史 
史料: K 1871 年)，《俄国等级制度史 K 1913 年、1914年、1918年)等， 
也都出版过单行本》克柳切夫斯基下列论文集：《尝试与研究> 
11 <1912年、1915年、1918年)，《随笔与讲话 K 1913 年 v 1918年)和 
<评论与 答复》 (1914 年 .IBIS 年）也多次再版0 

但是这些出版物并不能反映克柳切夫斯基著诈的全貌。®在 
克柳切夫斯基的遗稿中，发现了一些极其珍贵的材料，其中有这位 
历史学家的许多从未发表的作品。这一切，为根据克柳切夫斯基 


① 克柳切夫斯基: 《随笔 与讲话论文第2集>第如页。 

② 十月革 命后， 克拍切 夫斯基的手谪 r 很大一部分 移交国 立列宁 围书馆 保存， 
194S 年， 苏联科 学院历史硏究所从这位历史学家时继承人手中获得了最后的而且在内 
容上极为 E 要的克梆切夫斯基的部分档案资料 * 关于这方面的细节，请参两季明著《究/ 
柳切夫斯基 .遗搞 >(4列宁囝 书馆手稿鄞提 霣>,莫 斯科， 1&51 年 ，第 12 版，第叩 页及以 
下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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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的遗稿整理出版他的选集提供了可贵的条件。 

本版共八卷，其中包括 《俄国 史教程 K 第一——五卷)，过去从 
未出版过的关于史料学和历史编築学的专门教程(第六卷)，以及 
主要的论文和书评(第七——八卷）。鉴于《大贵族杜马>、《外国人 
关于莫斯科国家的叙述》等，曾多次出版过，而且只是为研究俄国 
史个别问題的专门家所箝要，所以没有包括在本书中。《俄国史教 
程》是另外一种情况，在这里作者是对自己的多年钻研进行了总 
结。《教程》是作者根据八十年代在莫斯科大学、高等女子专修班 
以及其他学校使用的俄国史讲稿编写而成的。在准备付印时，克 
柳切夫斯基进行了重大的校订加工，从这个工作中，可以看出作者 
本人在二十世纪初以前的观点中的重大变化。 

《俄 国史教程》的新版，比旧版有许多不同之处。新版首先以 
那些从未发表过的原搐资料为基础，其中也有对克柳切夫斯基的 
全部科学资料的复述，因此从中可以得出关于《俄国史教程》文献 
根据的确切概念，从而有助于研究者进行关于这位学者的历史观 
的研究工作。注释中所发表而为作者在出版《教程》时所删去的个 
别章节，有助于对作者观点的改变进行追本探源的研究。大家知 I 2 
道，《教程》第五卷是作者死后依照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石印本出 
版的。但是克柳切夫斯基在逝世前不久，就已开始这部著作的付 
印准备工作，可是没有如愿以偿 • 在克柳切夫斯基《全集》的第五 
卷中，将要发表直到现在尚未出版过的《俄国史教程》的第五卷手 
稿,其中包括作者对十八世纪后半叶俄国历史事件的叙述。 

克柳切夫斯基的下列几种专著:《俄国历史术语》 (1884—1886 
年)、《罗斯法典》与《普斯科夫法典>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八《史料 
学 K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和《十八世纪的历史编 驀学》 （1892 年）具 
有重大的学术意义。这些直到现在尚未发表过的著作，编成克柳切 
夫斯基全集第六卷。它们能够说明克柳切夫斯基作为史料学家和 



历史编赛学家的特点，至今在某种程度上仍具有极大的科学意义， 
在收入《全集》的第七卷和第八卷的克柳切夫斯基的研究论文和评 
论中，许多文章还是第一次发表。这位历史学家的许多论文和评 
论》例如关于对别斯图热夫-留明 < K . H . Becrp ^ B - PwMim ) 和柳 
巴夫斯基 ( M 兀 JlK >6 a BCKH ii ) 著作的评论意见，论文《回忆格兰诺夫 
斯基》，以及关于博尔京和科列林 ( M . C . KopenHH ) 等人的论文，都 
可以揭示他的历史编纂学的观点》直到今天还没有发表过的还有 
克柳切夫斯基关于普希金的一篇讲话<1899年)，以及作者在逝世 
前不久写成的一部著作< 农奴制的崩溃 K 1911 年) 8 

尊 * * 

克柳切夫斯基《全集》第一卷的注释，由 B . A , 亚历山大洛夫和 
A . A . 季明编辑，他们进行了第一卷的出版筹备 工作。 出版工作由 
院士 M . H . 季霍米罗夫主持。 



第一讲 

研究地区史的学术任劣•一历史过程——文化史或文明 
史一历史社会学——历史研究中的两种观点：文化史观点 
和社会学观点——用社会学观点来研究地区史，在方法上比 
较方便，在教学法上出较适宜:一社会历史过程概况——综 
合各地区和各时期的社会因素在历史研究中的意义——用这 
种现点来研究俄国史在方法上比较方便 

你们1已经听过几门世界史的课程，熟悉了在大学里研究这 
门学科的目的和方法。在开始讲俄国史这门课程以前，我想先提 
出几点最一般性的初步意见，目的在于使你们能够把学习世界史 
时所观察到的东西和所得到的印象与专门 f 究俄国史的目的和方 
法结合起来。 

研究堆 K 史在学术上的目的 我们专门研究俄国史，把俄画 
史从世羿史中分离出来研究的实际意义，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是 
我们祖国的历史。不过这神教育意义，也就是说实际意义，并不排 
斥学术上的意义，相反，却是应该使它在教学法上更有力量。因此， 
在开始讲俄国史这个专门课程的时候，可以提出这样—个总的问 
题,专门研究某一个国家，某一个民族的历史在学术上具有什么目 
的？这个目的必须从历史研究的总目的，即从研究世界史的目的 
中去探求。 

历史过 a 历史这个词从学术用语上来说具有^个意义：— 
是指时间的运动,指过程 I 二是指对这个过程的认识。备此，在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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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 t 代发生的一切事物，都有它自己的历史 h 历史作为一门独立的 
学科，作为科学知识中的一个专门部门，它的内容就是历史过程， 
即人类社会生活的进程.条件和成就,也就是人类生活的发展和绪 


果。人类的社会生活,和我们周围自然界的生活一样,也是世界生 
活中的一种现象,科学地认识这种现象，也象研究自然界的生活一 
样,是人类思维所不可或缺的。人类的社会生活表现在人类的各种 
不同形式的结合中，这些结合可以称做历史的主体,它们是经常在 
发生、成长 、增多 、合并和瓦解的，总之，是象自然界的有机体一样 
地产生、生长和死亡的。这些结合的发生、发展和交替，以及它们 
生活的一切条件和后果，就是我们所称的历史过程。 

历史研究中的两个对象历史 2 过程表现在人类生话的各种 
现象中，而对人类生活各种现象的记载，则保存在许多历史作品和 
文献中。这些现象是包罗万象和形形色色的，包括国际关系，各个 
民族的对外生活和内部生活，以及某一民族个别人物的 活动- 所有 
这些现象构成人类过去和现在连续不断地进行着的奔向自己目标 
的伟大生活斗争，这种斗争虽然经常改变它的方式和性质，然 
而,从斗争中却蜕化出某神比较牢固而稳定的东西，这就是一定的 
生活方式，也就是人们一定的相苴关系、兴趣、概念、感情和风尚》 
人们遵守着慈种巳经形成的生活方式，直至它在历史事件的不断 
运动中为另一种方式所代替时为止。在这一切变化中，历史学家 
注意两个基本的对象 t 这两个对象是他们努力要在文献所反映的 
伍史生活浪潮中加以辨 明的。 历史研究的一个对象，是积累起来 
的 经验， 知识、箱要，习惯和生活福利，因为它们一方面改善个别 
15人的个人生活，另一方面又确定和改进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总 
之，这就是人和人类社会生活的成就。某~民族所达到的这种成 
就的程度，通常就称为该民族的文化或文明 f 历史研究中确定这种 
程度时所根据的征象，是历史学的一个专门部门——文化史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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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的内容。历史观察的另一个对象，是建立人类杜会的历 
史力量的本质和作用，是形形色色的物质线素和精神线索的特性， 
借助这些线索便生命短促的.偶然来到人世的、各种性格的个人构 
成了数千年的坚固而稳定的社会。对社会结构、人类的备种组合， 
以及各个组织的发展和作用的历史研究,总而言之，对创造并指导 
人类共同生活的那种力量的特性和作用的研究，是历史学——研 
究社会的科学——的一个专门部门的任务，同时也可以把它从一 
般的历史研究中划分出来，另立为历史社会学 。历史 社会学与文明 
史的主要区别，在于后者研究的内容是历史过程的结果，而前者则 
必须观察造 成这种 结果所依赖的力量和方法,也就是说,是观察它 
的动力。由于对象不同，研究的方法也并不一样 2 。 

世界史和地区史与这两个对象的关系那末 3 世界史和地区 
史对这两个研究对象的关系怎禅呢？ 

历史研究的上述两个对象，在知识的抽象的分类上比研究过 
程本身更容易区别开来。事实上，无论是世界史或是地区史，都要 
同时观察社会生活的成果和社会的结构，此外，还要根据杜会生活 
的成果来研究构成茲种生活的力量的本质和作用，反过来，则又要 
用一个社会结构来衡量社会生活的成果。不过，可以指出一点，在 
世界史和地区史中这两个对象并不是同样重要的*在一种研究中 
某一个对象占忧势,而在另一种研究中则是另一个对象占优势。我 
们要比较一下，一个研究文化史的历史学家在世界史和地 K 史的 
领域内能为自己的研究工作找到怎样的范围和资料，然后才能对 
一位研究社会学问题的历史学家有同样的认识。 

个别民族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所运用的人类社会生活的成 
果，以及获得的文化或 文明— 并不仅是他们自己的活动的成果，而 
是一切有文化的民族共同的或是连续不断的努力所创造的。这些 
成果的积累过程，是不能在某一个地区的历史的狭隘范围内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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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为地区史只能指出一个地区的文明与全人类文明之间的关 
系，叙述个别民族在人类总的文化工作中的作用，或者至多是在这 
个工作的成果中所起的作用。你们巳经熟悉了这个工作的过程，熟 


悉了人类社会生活的成就的 概貌: 民族和世代在不断更替,历史生 
活的舞台在不断转移，社会生活的方式在不断改变，但是历史发展 
的线索却并不中断，民族和世代象一个个小的坏节接连成一条不 
断的链条,文明象民族和世代一样,在顺次 更替, 一个生出第二个， 
又生出第三个，遂漸地积累着一定数量的文化。在这数千年的文化 
中，不管是已经过时的或是现在仍旧保存着的，一切都流传到我们 
现代，并且成为我们现代生活的一个构成部分，苒通过我们传给我 
们的后代。这个复杂的过程是世界史的主要研究对象 t 它切实地， 
桉年代颃序和因果关系叙述各民族的生活，叙述这些民族用共同 
的或连续不断的努力在共同生活的发展过程中达到的某种成就。 
世界史在一个很大的范围内观察备种现象时，主耍集中在某一民 
族所达到的文化成就相反，在专门研究个别民族的历史时，研 
究者的眼界就被研究对象本身所限制了。这里无论是各民族之间 
的相互关系，无论是它们在文化上相比所起的作用，或是它们的历 
史继承性都不需要 考察： 连续不断地更替着的民族在这里不作为 
文明的循序前进的因素，不作为人类发展的阶段来研究，而是把它 
们作为人种学上个别的个体来研究，在这些个体中社会生活的某 
一过程，人类生活条件的某种结合，在不断地重复着，改变着形 
态。社会生活在因果关系中逐步取得的成就，可以在有限的范围 
内，在一定的迪区和年代中来观察。思想可以集中在生活的其他 
各个方面，深入研究人类社会本身的构成,深入研究产生备种现象 
的原因，也就是说，可以深入研究组成社会生活的历史力量的本质 
和作用。地区史的研究能为历史社会学提供最丰富的现成资料。 

两种现点因此，区别在于现点不同和方便的程度不同。这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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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观点绝对不是互相排斥，而是相辅相成的》不仅是世界史和地 
E 史，就是个别的历史事实也能按照研究者的意见从这方面或那 
方面来进行研究。曼恩的《古代法》和甫斯特耳 * 德 * 库郎歇的《古 
代城市公社 > 中所讲的事物是一个，都是氏族的联盟;可是在后者， 
这种联盟被看作古代文明的因素,或者是希腊罗马社会的基础，而 
在前者,却被看作人类成长的一个阶段,被看作人类社会生活的基 
本现象。当然，为了全面认识对象，最好在历史研究中能够兼有这 
两种观点 3 。然而 4 有许多理由要求历史学家在研究地区史时主要 
站在社会学家的立场上。 

杜会学观点在史中所占的优势 世界史，至少是到目前 

为止的世界史,并不包括一定时间内的全人类的全部生活，也不包 
括人类生活的全部力置和条件的同样程度的相苴影响，而仅是包 
括个别民族或是一些民族中的少数人的事迹，叙述他们在不同地 
区和不同时期的永不重复的力置和条件的配合下的连续不断的更 
替。各民族在历史舞台上的这种不断的更替，这种永远在变动的 
历史力量和条件的配合，可以看作是偁然性的游戏，并不给予历史 
生活任何的计划性和规律性。那末研究某个国家在某一时期为了 
某种原因而形成的历史情况又有什么用处呢？况且这种历史悚况 
是不会再重复的,也是不能预昶的 4 «问题 5 是我们想根据 '这 种历史 
情况来知道，人的内在的本性在与人们的交往中和在与周围自然 
界的斗争中是怎样展现的;我们想看到，在构成历史过程的内容的 
那些现象中,人类怎样施展自己的潜力，换句话说，在观察世代更 
替的无穷尽的线索时，我们想进锸古代先哲的遗训一认识自己 
本身，认识自己内在的特性和力童，以便根据它们来安排自己的人 
世生活。不过,根据我们人世生活的情况，人的本性，不管是个别 
人的或是整个民族的，都不是一下^子全部展现的 , 而是根据地点和 
时间的惰況部分地、间断地展现的。由于这些情況，在历史过程中 



起过巨大作用的个别民族，就特别明显地表现出人类本性的某种 
力童。希腈人虽然分裂为许多弱小的城邦，但却以异常的力量和 
严整性发展了自己的艺术创作和哲学 i 维 f 罗马人以他们征服的 
世界建立了一个空前的军事帝国，对世羿贡献了极好的民法，在这 
两个民族所做的事情中，可以看出它们的历史使命。但是在它们的 
命运中有什么命定的东西吗？美和真的思想是预先注定要发生在 
希腊的吗？对法典的嗅觉是预先洼定只有意大利人才有吗？历史 
对这个问题的笞复是否定的。古代的罗马人不过是普通的艺术摹 
仿者。可是他们的后裔与征服他们的野蛮民族融合以后，后来却 
复兴了古希腊的艺术，使意大利成为全欧洲标准的艺术之宫，而这 
些野蛮民族的亲族仍然留在日耳曼的森林里，过了几个世纪，才异 
常热心地来学匀罗马的律法。同时，希腊和衰落的罗马的继承者 
拜占庭一起，也经受了野蛮民族的洗劫，除了査士了尼法典和索菲 
亚大教堂以外，无论在艺术或者律法中都没有留下任何值得纪念 
的东西。我们再举一个近代的例子。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叶 
在欧洲没有一个民族比德意志人更和平、纯朴、明哲和受到邻人_ 
卑视。可是在维特①这个人物诞生以后不到一百年，从耶拿® 之& 
19 算起只经过了一个世纪，这个民族就几乎征服了 整个强大的法 
国，宣布武力政策是维持国际关系 的廪邮 ，并且使欧洲大陆的全体 
人民都卷入了战争。 

社会学研究的理想目的这就是说，历史过程的秘密决不在 
于国家和民族本身，至少并不仅仅在于它们本身，并不仅仅在于 
它们内部园定的、一成不变的特质，而是在于历史发展的内外条件 
所形成的形形色色、千变方化、成功或不成功的结合中，是某个民 

① 维特是歌德的作品<少年维特之烦饱>中的主角*——译者 

② 耶拿是搏国的城市, iao 6 年拿破仑一世在耶拿城下大败普鲁士军，之后，几乎 
点领了整个酋負士。 一一 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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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在一个较长时间内在一定国家里形成的那种结合中 5 。 这些 S 绪 
合就是历史社会学研究的主要对象 。虽 然它们带着地区性,除了个 
别地 E 以外不再重演，然而这一点并不减少它们的学术价值。这些 
结合通过处在它们影响之下的社会，能够显示出人矣的某些特性， 
从各方面发现人类的本质。一切在历史中形成的社会，都是发展的 
不同条件在各种不同地区的结合。因此,我们对这样的结合研究得 
愈多，就愈能充分地认识这些条件的特性和作用，认识每个个别的 
历史条件或班合得最独特的历史条件的特性和作用。因此，用这 
种方法也许能够说明：作为一 般的规 则资本 在什么时候会 扼杀劳 
动的自由，限制劳动生产率， 在什么时 候能够不压制劳动，使劳动 
生产率提得更高。在研究地区史的时候，我们能够认识人类共同 
生活的构成以及它的构成部分的本质。从研究人类社会生活怎样 
组成的这门学科中，也许将来能够写出它的共同的社会学部 
分——研究不依靠一时的地区性条件而形成的人类社会结构的一 
般规律的学科，这将是历史学的一 个伟大 成就。 

确定了文化史观点和社会学观点在地区史研究中的关系以 
后，现在再来仔细地研究这个问题的本身》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 
条件和这些条件的这种或那种结合 6 。 

社会生活的基本力量 我们替历史过程所下的定义是：历史 
过程是由能够把个人团结在一个共同结合体中的儿种力量的协同 
动作所形成的。我们 7 根据经验或观察所得的知识（并非根据空 
想和神学 O , 把创造和推动人类社会生活的力置分成两种基本力 

这就是人类的铕神力量和外界的，或称物质的自然羿的力量》 
不过 3 历史并不观.察抽象的人类精神的活动，这属于形而上学的 
领域。 同样，它也不研究脱离社会的个人，因为人本身并不是历史 
研究的对象；历史研究的对象是人类的共同生活。历史所要观察 
的，是在人类共同生活中人类的精神所表现的那些具体形式 8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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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是个别的人物和人类的社会。我 9 把社会理解为历史的力置， 
并不是指人类的某个特定的绪合体，而是指人们在一起生活并且 
在共同生活中互相发生影响这 样一个 现象。生活在一起的人们的 
这种相互影响，在共同生活中形成一种特殊的力量，这种力量有它 
独特的特性，有它的本质和活动 范围。 社会是人构成的>而构成社 
会的人在社会中，思管他们都在一起，但是还是备自独立的，因为 
他们在这里竭力发挥某些特性, 隐飆另 外一些特性,发展在孤独生 
活中不可能实现的那些 k 图，用组织人力的方法来进行单个人不 
能胜任的活动 4 可想而知，在人类的交往中，蓽仿 、妬羑 .竟争等情 
感起着多么重大的作用，因为这些共同生活中的强有力的原动力 
只有当我们与周围的人们在一起的时候,也就是在杜会中，才能够 
发生作用。外面的自然界也是同样，它对全人类所起的作用绝对' 
不是同样的，不是用它的全部手段和影晌。自然界的作用是由备 
种各样的地理变化决定的：各个部分的人们在地球上占着不同 
的地区 ，自然界賜给他们不同数量的光、热、水、瘅气和疾病，赐给 
他们不同数量的恩惠和灾难，而人们的地区上的特点就是由这方 
21面的不同所决定的，我这里并不是指一定的人神——白种、黄种、 
棕种等等，他们的起源无论在什么情況下部不能仅 用地区 的物质 
影响来加以说明> 我指的主要是生活条件和楮神特性，这些东西显 
然是受周围自然界的影晡而产生的，而这些东西的总和,就是我们 
所说的民族气质。 ■ 因此，外面的自然界在历史生活中同样是作为 
一个有一定的人类社会生存的 国家的自然条 件来观察的，并且 
作为一种力量来观察，因为它对人们的生活和精神气质起着影 
响。 

«成杜会生活的 B 索因此 个人、 人类社会和国家的 自然糸 
件，是构成人类社会生活的三个基本前历史力童 I 其中每一种力 
量都为构成社会生活带来自己蕴积的因素或关系，在其中起它的 
16 



作用，而10人类的结合体就是16这些因素和关系联结起来和维系 
着的。构成社会生活的因素,或者是我们的本质，物质上和精神上 
的特点和要求，或者是这盩特点和要求与外界和其他人(即社会） 

相 配合而 产生的意图和目标，最后，或者是人们为达到自己的目 
标和意图而相互发生的关系。根据它们的起源，这些因素中有的可 
以认为是简单的,或者原始的，有的是派生的，是许多简单因素发 
生共同作用后在第二次或以后几次形 成的。 按照人的基本特点和 
要求 ，这 些因素可以 分为生理因素 一 性别、年齡，神 族；经济因 
索 一劳动、 资本、信贷》 法律和政治因素 —— 政权、 法律、权利、义 
务》以及精 神因素 ——宗教，科学、艺术，道德 

社会-历史过程概攻 11社会生活由上述因素形成，并要有两 
种手段来维持，这就是 交际和继承。 人们要进行交际，他们之间必 
须有共同的东西》而这种共同的东西要在下述条件下才能产生< 

人们要互相了解和互相爾要，感到对方是不可少的，这些条件是 2 J 
由两个共同的性能创造出 来的： 由于共同需寒认识而按同一的规 
律进行思考的理智，以及为了满足需要而去行动的意志。这样才 
产生了人们的相苴作用,才使接受影响和传达影响成为可能。用交 
互影响的方式，具有理智和意志的个别人才能去进行公共事业，才 
能结合成社会。没有共同的认识和目标，没有全体或大部分人共 
同的 感情、 兴趣和意图，人们不可能组成巩固的社会》这种关系发 
生得愈多 ，它 们支配人们意志的杈力愈大 ，社会 就愈如巩固。这些 
关系随着时向遂渐保持和巩固起来,于是就变成了风俗习惯。就是 
由于这些条件,不仅是个别的人之间，而且是整个交替的世代之间 
都能够进行 交际： 这就是历史的维 承性* 这种继承性把一代的成 
就， 物质的和精神的成就,传给 下一代 。传达的方法 是继承和教育。 
时间用一种新的精神纽带—— 历史传统 ——把得到的遗产巩固下： 
来,历史传统从一代传到另一代，把祖先传下来的遗训和美好事物 


17 



变为子孙的继承特性和 习尚。 这样，就由个别的人构成了固定的 
结合体,它的年代比个人生存的年代久长，并且形成一个比较复杂 
的历史典型。一代一代的继承关系构成结合体的锁链，由于后來 
K 结合体中逐渐加入了由原始因素发生相互影响后第二次形成的 
新因素，就变得更加复杂起来。在血缘关系的生理基础上建立了 
原始的家庭。同源的家庭组成了氏族,这也是一个血缘的结合体， 
它的成分中已经含有宗教和法律的因素，族长的威信、公共的财产 
和连环的自卫（氏族复仇）以及对祖先的崇拜。氏族经过繁殖以 
后发展成为部落 ，部 落的起源表现于语言的统一，以及共同的习惯 
和传统，通过分解，联合和同化，由一个或几个种族构成民族，于是 
在人种关系上加上了精神关系，用共同生活和共同劳动，共同的历 
史命运和利益培养出来的对精神团结的认识》.最后，民族成了囯 
家，这时民族团结的意识已反映在政治关系上，反映在最高政权和 
法律的一致上。在国家中，民族不仅是政治上的个体，而且是历史 
上的个体,它有着表现得比较明显的民族性，并且认识到自己的世 
界意义。 

这就是社会生活基本形式，是它顺序发展的各个阶段《这 
个过程从家庭密切的血緣关系开始，归结到结合成为复杂的国家》 
同时，毎一个前阶段的结合体成了由它发展成的后阶段结合体的 
组成部分。在作为最高阶段的国家中，这些结合体都同时存 在:家 
庭和残存的氏族成了许多个体的结合，成为社会组织中的基牢细 
胞;部落和民族或者成了等级划分的基.础,或者仅是拃为人种上的 
—群人而存在着,他们有精神上的联系和共同的可以纪念的历史， 
但是没有多部落国家和多民族国家所有的那种法律意义 。不 过 ， a 
家的社会成分虽然是由血缘的结合体形成的，一方面却在走着粮 
反的过程《它的内部在按备种各样的局部利益——物质利益和精 
神利益而逐渐分解。这样就产生了各种各祥的单个的结合体，成. 



为 共同政体社会中的一些组成部分。 

备种社会结合的学术意义我向你们提起大家都知道的社会 
历史过程的一般概貌，为的是用它来表明，在对它进行局部研究时 
应当在这夂过程中观察哪些现象组成人类社会的结合体是千 
差万别的，那是由于各个地区和各个时期的社会生活的基本因素 
并不完全相同，是按不同形式结合起来的，这种 I 2 不同形式的结 
合，也不仅是构成部分的数量和种类不同，不仅是人类各个结合体 
的复杂性不同，而且还有相同因素之间的不同比例,例如某种因素 
对其他因素占有优势。这种不同形式的拫本原因在于备种历史力 2* 
童的相互作用是变化无穷的，在这种不同形式中最重要的，是在 
各种结合和备种情况中的共同生活的因素表明了不同的特性和作 
用，在观察者商前展现出它们各方面的本质。由于这样，甚至在同 
—种结合里同样的因素所起的作用也并不相同。我想，在人类的 
共同生活中有什么东西比家庭更简单、更单调呢？然而一个基 
督徒的家庭与一个异教徒的家庭，一个古代家庭和一个现代家庭 
之间却有多么巨大的差别。在古代的家庭里，仆人也作为家庭的 
1 成员,所有的家属都象奴隶一般脈从家长的命令，而现代家庭仅仅 
是根据血统组成的，它的所有成员的地位，不仅在法律上，而且在 
，道德上都有着保障，家长的权力并不是对家展享有许多权利，而是 
对子女应有的备种义务和 关怀。 癍始的异教徒家庭里的那些不易 
觉察的因素，终于改变了这个结合体的性质。所以我说，同样的因 
素在不同的结合体中所起的作用是不一样的要是 13 我们注意 
到，同一个国家内不同时期的资本有时是奴役劳动,有时却促使劳 
动自由发展，提高劳动生产率，有时成为尊敬财富的根源，有时却 
弓 I 起穷人的憎恨和鄙视，我 fT 就能够作出结论，说这个国家的社会 
结构和犄神面貌已发生了深刻的转变。或者请你们想一想，合作 
这个原则在家庭中，劳动组合中、股份公司中、合资公司中是怎样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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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它的形态 e 再看一看，国家政权的活动方式怎样由于国家生 
活各个时期的社会状态不同而发生着变化，它有时不受社会制约 
而活动，有时与社会完全一致，有时巩固现存的不平等状态，甚至 
制造出新的不平等,有时使各阶级一律平等,维持各种社会力量之 
间的均衡。甚至相同的人们在组成性质不同的结合体时，由于他 
们受到不同利益的支配，在商业 机构， 学术团体、艺术团体或慈善 
机关中起着不同的作用。再举一个例于。劳动屢道义上的义务和 
25道德秩序的基础。但劳动也是各备不同显然，强迫性的奴役 
劳动对人民的经济生活和道德生活所起的作用是与自由劳动的作 
用绝不相同的，它经常扼杀积极性，削弱进取心，败坏风尚，甚至 
损害一个种族的体质。在我国农民获得解放前的最后十年中，我 
国农奴人口的自然增长停止了，也就是说，俄国农村中整整一半 
人口开始死亡了，因此废除农奴制已经不仅是个公正或人道的问 
題，而且是一种自然的需要了。再举最后一个例子 t 大家都知道， 
在原始的血缘结合体中，在族长的压迫下是没有个性的，个性从这 
种压迫下解放出来应当看作是文明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成就，必须 
这样，才能使社会建立在平等和个性自由的原则之上，可是在这 
狴原则 取得胜 利之前 ，个别 人的自由却在许多地方促使奴役成功， 
使对个性的束缚得到发展，有时甚至导向比族长的压迫更加严重 
的关系 a 这就是说，个性自由在一定的社会生活中可以引向压制 
个性，当我们阅读阿列克谢 * 米哈伊洛维奇沙皇所颁布的法典的 
条文时，看到他用鞭子和流放到勒拿河的方法来威胁那些依赖他 
人的自由人时，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是同悄法律的财产平均 
思想呢 r 还是对这种严 ro 的手段感到悲哀< 他用这种手段把人的 
最珍贵的一项权利变成了国家的沉重的徭役 13 * 

从上面所举的例子可以看出，社会成分的各种不同的结合确 
定了构 成因素之间的不同的关系， 随着相互关系的改变 ，这些因素 
n 



本身表现出各种不同的特性，并且起着不同 钩作用 

研究地区史的总的学术目的 知道了对历史现象应该注意 
郿些 问题，应该在其中寻求些什么以后，也就能确定研究某一民族 
历史的学术意义和对全人矣进行一般的历史研究之间的关系。这 
个意义可以从两方面来说：一方面，它决定于一个民族发展的犄 
力，以及与此相关的它对其他民族影响的程度，对全人类总的文化 
发展的影响；另一方面，某一民族的个别坊史之所以重要，可能是 
由于它的某些与文化性质无关的独特现象，使研究者能够观察到 
一些这样的过程，这种过程虽则对总的文化发展不起重大影响，但 
却能特别明蓝地表明历史生活的实质，这里历史力量是在难得重 
现或除此以外不再能观察到的活动情况下显示出来的》从这方面 
说，研究某一民族历史的学术意义决定于独特的地区性结合体的 
数量，以及它们显示出来的社会生活的某些因素的特点》在这方 
面，要是一个国家的历史只是重复其他国家已经发生过的规象和 
过程,假使确实是这样的情况的话，那末对观察者就没有多大的学 
术意义了 15 。 - 

俄国历史适合于进行社会学研究 16 俄国历史对于进行单独 
的社会学研究，在方法上是比较适合的。适合的地方 在于： i . 俄 
国的历史过程比较简短，便于比较明确地看清历史力量的作用，看 
清我们社会生活中较简单成分的各种原动力的作用和意义： 2.在 
我国历史上起过作用的人民生活条件有着独特的耜合《我国历史 
生活的结构比较简单，但这并不妨碍它的构造的特殊性。我们在 
这里也能观察到与欧洲其他社会一样的历史力量和社会生活因素 
的作用;不过这些历史力量在我国所起作用的紧张度却并不一样， 
这些因素的配合关系也不同，它们具有不同的规模，展现了在其他 
国家内看不到的那些特点 • 由于这些情況，社会有了独特的结构 
和性质，人民生活有了独特的发展步调，并且进入不乎常的状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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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中。现在我举几个例子。 一国的 河流系统能够为商业指出方 


向，土壤的特点能够决定工业的性质 a 在我国历史的最初数百年 


27 中，绝大部分的罗斯居民都集中在第聂伯河中游及其两岸支流沿 
岸的黑土地带,这些罗斯南部的主要河流使罗斯的商业通往黑海. 
亚速海和伏尔加河直到里海的一些市场，那里主要霹要蜂蜜 、蜡， 
皮毛、木材和少量的粮食。这种情况使对外贸易成为罗斯斯拉夫 
人国民经济中的主要力置，并且促使了林业，狩猎业和采蜜业的 
蓬勃发展。可是后来，在罗斯通商要道所必经的草原地带的外来 
压力 T , 绝大部分罗斯居民迁到了伏尔加河上游的阿拉溫粘土地 
带。沿海市场的消失打击了对外的销路，使林业一蹶 不振， 这一点 
又促使农业成为国民经济的基础 a 于是就发生了如下情况：在第 
聂伯河广阔黑土地带罗斯加紧开发林业富源和商业，而在森林密 
布的伏尔加河上游粘土地带却大 a 烧毁森林而加强农业。对外关 
系影响着国内居民的分布情况，它与国内的地理特点结成—个紊 
乱的结子，使人民的劳动受到某些条件的支起,而向不适于其他条 
件的方向发展。在独特地形成的国民经济中，很自然地可以看到 
不适合于一般常规的规象。 1 S 99 年彼得大帝下 了一道 命令，要俄 
国商人投资，象其他国家一样组织公司来进行贸易。由于不习惯 
和缺乏信任， 事情 搞得很勉强。然而古罗斯却有自己的合股贸易 
的方式，合股的并不是资本，而是基于有血缘关系的人，财产是 
不分的。在族长的领导和负责下，近亲们不作为合姑的股东，而是 
作为主人的帮手来从事贸易。这是一种家族贸昜，是由老板和他 
的“一同经商的弟兄和子孙”等组成的。这种合作的方式明显地表 
明，在缺芝互相信任的社会里由于霱要进行集体活动，就只 得墨守 
遗留下来的血缘关系，靠家雇来得到 满足。 
n 因此，历史社会学家能够在我国古代的历史中看到不少的现 
象,这些现象显示出人类社会各方面的适应性，它的适应当前悄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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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根据猫要来组织现有材料的能力。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由于' 
经济上的需要，从罗斯古代的血缘结合体中产生了组织家族贸易 
的思想。现在我们可以看一下，在地区性条件的作用下，道德秩序 
怎样成了满足居民经济需要的手段。与基督教同时，从东方向罗 
斯传来了超世的思想，以为这是获救的最正确的道路和基督教的 
最艰深的造诣，罗斯社会非常热烈地接受了这神思想，因此，在不 
到一百年的吋间里基辅的佩切尔斯基寺院就成了教徒苦修的最高 
典范。三四百年以后，这种思想把许多隐士带进了伏尔加河左岸 
北部的荒僻的森林里，然而他们在那里的森林中建筑的许多寺院 
却违背了他们的意志，并不符合发源地费埃伊特和阿陀斯等寺院 
的苷修生活的精神》教徒们原有的思想并没有消失 t 可是 地区性 
的需要从这个思想里间接地引出了许多问题，使这个思想复杂化 
了\终于使那里的荒郊寺院一部分变成乡村教区的教堂和附近老 
年居民的庇护所，一部分成了独身地主社团和工业社团，成了作 
为农民垦荒运动的移民站的据点。 

结论因此，我重复一遍，我国社会的结构虽然比较简单，但 
在地区性配合和人民生活条件相互作用的影响下也有它的特点 • 

如果我们把这些条件和西欧最早时期也曾起过作用的那些条件相 
比较，我们还能找到我国历史中两方面的特点的最初根源，使研究 
它的社会现象更为方便。东斯拉夫人具有属于整个阿利安部落 
的、在民族大迁徙时代也没有多大提髙的原始文化，他们一踏入罗29 
斯境内，就处在与他们阿利安的亲族——在西欧开创新历史的曰 
耳曼部落稍早一些时候完全不同的地理坏塊和国际环境中。在那 
里，流浪的日耳曼人是在废墟上安居下来的，他们在森林中养成的 
.习惯和观念直接受到有力的文化的影响，他们处在被他们征服的 
罗马人或这个衰畋帝国的罗马化的外地人之间，对他们说来，这些 
人成了这种文化的生动的传导者和讲解者 * 东斯拉夫人却相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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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处在无边无际的平原中，平原的河流使他们不能紧密地居住在 
—起，平原的森林和湖泊使他们难以在新的地方、在那些来源不同 
而发展较低的邻人中间安家立业，这些邻人那里不但没有值得学 
33的长处，还经常和他们作战，他们处在一个荒无人迹、未经开发 
的地域里，这个地域的过去并没有为他们遗留下任何生活设备和 
文化遗产，甚茧没有留下一个度墟，只留下无数的荒坎，满布在到 
处有草原和森林的俄罗斯土 地上。 罗斯斯拉夫人的这些原始的生 
活条件，决定了他们的发展比较缓慢，他们的社会结构比较简单， 
同时也决定了这种发展和这种社会结构的很大的独特性 3 

我们应当好好地记住我国历史的这个最初阶段，因为它能帮 
助我们一开始就确定我们面前的道路 18 « 


24 



第二讲 


30 


授课计划——开拓骚土是俄国史中的主要事情——开拓 
的一些主要时期就是俄国史的各个阶段一每一时期的主要 
状况——授课计划的显著缺漏——历史事实和所谓思想意识 
——这两者的不同根源和相互作用一在什么时侯思想意识 
成为历史事实？——政治事实和经济事实的本质及其在教学 
法上的意义；研究祖国历史的实际目的 


授课计划 1我们已经讲过研究地区史的学术上的目的。我们 
知道了，这种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在备种社会因素的地区性结合中 
认识历史力量的本质和作用，现在我们根据这个目的来拟定授课 
计划。 

从我国全部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 Jt 种连续不断地更替着的 
社会生活的形式或方法。社会生活的这些形式是由社会因素的& 
种不同的结合造成的。促使这些形式更替的主要条件，是届民对 
国家的独特关系，也就是数百年来在我国历史中起过作用而且至 
今还起着作用的那种关系 h 

开拓是一件主要 的事情俄罗斯囯家建立在辽阔的东欧平原 
上，在我国历史的初期，这个平原并非全部地区都居住着至今还在 
替它创 造历史 的那个民族。我国的历史是这样开创的；后来繁衍 
为罗斯民族的斯拉夫族东部分支，从俄罗斯平原的西南角，从喀尔 
巴阡山脉的备个斜坡进入了俄罗斯平原。在数百年的过程中，这 
—支斯拉夫族的居民人数甚少，不足以密实而匀称地占据整个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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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同时，根据他们的历史生活和地理状况，斯拉夫人在这个乎原 
上并不是用繁殖的方法遂渐扩展的，不是分布开来，而是迁居备 
地，像飞乌般从一端迁居到另一端，抛弃了住腻的地方，在新的地 
方居住下来。毎迁届一次，他们就处在新的环境的影响之下，处在 
新地 区的自 然特点和新的对外关系的影响之下6每一次新的定居 
产生的这些地区特点和关系，都带给人民生活独特的趋向，独特的 
气质和性格。俄国史 21 是一个正在从事开拓的国家的历史。国 
内的开垦地区随着国家的疆域的扩大而扩大着。数百年来的这 
种变动，时盛时衰，一直延续到我们现代。农奴制废除后，这种 
变动更加剧烈，过去长期以来居民人为地密集在中部黑土地带各 
省，并且被迫滞留在那里，这时则开始疏散《居民从这里向各处 
疏散，有的到诺沃罗西亚，有的到高加索，有的渡过伏尔加河，接 
着再渡过里海，特别多的是越过乌拉尔山到西伯利亚，一直到太乎 
洋早岸。十九世纪后半期，罗斯人刚开始开拓土尔其斯坦的时候， 
定居在那里的罗斯人已达二十万以上，其中新迁来约十万农民建 
立了近一百五十个农村居民点，有些地方成了农业居民汇集的要 
地。向西伯利亚的迁移更像潮涌。根据官方的报导，每年迁往西 
伯利亚的人数，在 18 S 0 年以前不超过两千,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期 
几达五万，1896年起由于西伯利亚铁路逋车，增至将近二十万 
而在 1907—1909 年7月的两年半中移居西伯利亚的人数将近二 
百万 >。 这次人口大迁徙主要来自俄国欧洲部分中部黑土地带& 
省，那里每年增殖人13—百五十万，因此即使许多人迁往别处，暂 
时还未产生多大影响，并不感到显著的波动；但是经过一定的时 
间，它必然会对总的形势产生不小的后果 2 

开拓的_些主要时期就是俄国史的各个盼段 因此，移民和 
囯土的开拓是我国历史中的主要事情，所有其余的事情都和它们 
有或近或远的关系。现在我们就来谈谈这件事情本身，不去涉及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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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起因。正是这件事使俄罗斯居民对国家产生一种独特的关系，这 
种关系在数百年的过程中经常改变，而关系的变化又引起了社会 
生活方式的变更，这件事情也就是我们授课计划的基础。我 3 根 
据在我国历史中观察到的人民的迁徙，把我国历史分成若千阶段 
或时期\我国历史的各个时期，是我国人民在占有和开拓我们的 
国土直至最后由于自然繁殖和并吞所遒到的异族，在整个东欧平 
原上散布开来，甚至超出其鼴界所顺次走过的备个阶段^这许多 
时期也就是俄罗斯人民在这个平原上的行程中的许多歇息点或停 
歇点，在每一个停歇点上我们社会生活的组织方式与前一个都有 
所不同 a 我把这些时期一个个地列举出来，并且指出每一时期中 
的主要状况——其中一个是政治上的，另一个是经济上的，同时还 
指出该吋期中俄罗斯大部分居民(不是全部居民，而是创造历史的 
大部分居民）集中的东欧平原地区。 

大约 4 从公元八世纪开始(不会更早于这个时期)，我们能够比 
较肯定地看到我们这个民族的逐渐成长，观察到它在东欧平原境 
内生活的外部情况和内部结构 I 因为，从八世纪到十三世:纪，罗 
斯的大部分居民都集中在第聂伯河中游和上游及其支流，以及历 
史上和它沟通的水道——洛瓦季河到沃尔霍夫河这一段水路的地 
方。整个这段时期罗斯在政治上分成各个多少有独立性的地区* 
每个地区的政洽和经济中心都是一个大的商业城市，这些商业大 
城起先是罗斯政治生活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后来虽遇到外来王公 
的竞争，.但 5 仍未失去其重要意义。这个时期主要的政治状况是 
各地区政治上的分裂，各自处在城市的领导之下 I 这个时期经 
济生活的主要状況，是对外通商，以及由此引起的林业 、狩 猎业和 
采蜜业(森林采蜜业>的发展。这是第聂伯 坷的、 城市的和商业的 
罗斯。 

从《十三世纪6到十五世纪中叶前，在 7 部族普遍分散和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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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的情况下 7 , 罗斯绝大部分居民是在伏尔加河上游及其支流的 
地方。这一群人在政治上仍旧是分裂的，但已经不是分成以城市 
为中心的备个地 K , 而是分成备个王公的封邑《封邑完全是政治 
生活的另一种形式，这个时期的主要 3 政治状况 是伏尔 〔加河上游 
罗斯在王公政权统洽下的封建割据 8 。经济生活中的主要状况是 
利用农民的自由劳动来垦殖阿拉温粘土地带，也就是从事农业》 
这是伏尔加河上游的、王公封邑和自由耕作的罗斯。 

从十五世纪中叶到十七世纪二十年代， 罗斯绝 大部分居民从 
伏尔加河上游地区向南部和东部沿顿河和伏尔加河中游的黑土 
地带分散开去，形成俄罗斯民族的一个分支一大俄罗斯，它和它 
的居民一起扩展到了伏尔加河上游地区以外。但是，大俄罗斯民 
族虽然在地理上分散了开来，却初次结合成为在莫斯科君主政杈 
统治下的一个敢治上的整体，莫斯科君主依靠由过去的封邑王公 
和封邑大贵族所组成的大贵族的帮助，统治着他的 国家。 因此 9 
这个时期的主要政治状况是大俄罗斯的国家统一 9 。经济生活中 
的主要状况，仍然是利用农民的自由劳动耕种以前伏尔加河上游 
的黏土地带，以及新占有的伏尔加河中游和顿河的黑土地带;但是 
随着土地集中在服役阶级和国家为对外防御而招募的军人阶级 
手里，劳动的自由已经开始受到限制》这是伟大的莫斯科的沙皇 
大贵族的和军人-述主的罗斯。 

从十七世纪初叶到十九世纪中叶，俄罗斯民族向整个东欧乎 
34 原散布开来，从波罗的海和白海到黑海> 高加索山脉、里海和乌拉 
尔河，甚至深入商加索，里海和乌拉尔 以南‘ 以东的地方。俄罗 
斯部族在政治上几乎全部联合在一个政权之下 * 小俄罗斯 1& 、白俄 
罗斯、诺沃罗西亚一个接一个地归并入大俄罗斯 , 组戒了全俄罗斯 
帝国。 但是这个结合起来的全俄罗斯政权 11 己经不再依靠大贵族 
的帮劢，而是依靠国家在前一个时期组成罚军役阶级-贵族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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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 fl ) 帮助。俄罗斯11各部分的这神政治组合和团结就是这 
个时期的主要政治状况 U 。 经济生活中的基本状况仍然是农业劳 
动， 但 e 经成了农奴制劳动，除此以外还有工场和工厂的加工工 


业。 jg 个时期是全俄罗斯的 * 皇帝-贵族的时期，是农奴制经济，农 
业和'工厂的时期， 

这就是我们经历过的我国历史各个时期的情况，这里反映了 
历史形成的、我们社会生活方式的变更。我们现在按照各时期俄 
罗斯绝大部分届民集中的地区，把这些时期重新叙述一遍，1 ) 第 
聂伯坷时期 f 2〉伏尔加坷上游时期， 3) 大俄罗斯时期，4 ) 全饿罗 
斯时期. 

寧实和思想意识 12我担心我所讲的授谋计划会引起你们很 
大的怀疑。我将向你们叙述的是政治事实和经济事实以及它们时 
各种后果和表现形式，仅限于此，别无其他。也许你们要问，那 
末家庭生活、风俗习惯、知识和艺术的豉就、文学、精神上的裔 
要、思想和精神生活状况，总而言之，我们日常用语中称为思想 
意识的一切东西又在哪里呢？难道在我国历史中没有思想意识 
码？难道思想意识不是历史过程的因素吗？自然我要说的不是这 
个意思。我没有看到过没有思想意识的社会，无论这个杜会是多 
么的不发达。社会本身就是思辱意识，因为社会是从构成社会的 
人们开始意识到它的那—刻开始存在的。我更难于理解思想意识 
不参与历史过程 8 然而就是在思想意识的历史活动力这个问题 
-上，恐怕我们还不能相互了解，因此我必须预先向你们说明我自 
己对这个问题的 看法。 

首先请你们注意，政治事实和经济事实在其塬流和形式或表 
现方法上，与所谓思想意识不同 • 政治事实和经济事实是社会的 
各种利益和备种关系，它们的源泉是社会的活动,是组成社会的人 
们的全部努力 ，它 们丼不表现在个体行动中，而是表现在集体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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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表现在法制、各种机构的活动，具有法律效力的契约和工业企 


业中——表现在政府的交往、民事流转和经济的周转中。思想意识 


是个体创作的结果，是个人智慧和良知单独活动的产物,在其原始 
的、纯粹的形态中，它表现为科学和文学的珍贵遗产，个别高明艺 
术家的作品，或个人为亲友的利益而作的自我 牺牲的活动。 因此， 


在这种或那种现象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各种历史力量一个人和 
社会——的活动。 

个人和社会的相互作用 个人和社会这两种力置，个人智 it 
和集体意识，经常相互效劳和苴相影响。社会制度给个人的思缏 
以滋养，培养着各种性格，成为个人信念的对象，成为道德准则、 
感情和美感的源泉；毎一种制度都有自己的崇尚，有自己的信条， 
有自己的遐想。可是个人信念一旦在社会中居于主导地位，就 
会变成公共的意识，变成风俗习惯，变成法律，甚至成为那些不 
赞成这些信念的人也必需遵守的准则，也就是说，变成社会事 
实。 

思想意识发展成为历史亊实的条件 思想意识这样从社会关 

系中蜕化出来，经过加工以后，就成了社会关系"但是在历史研究 
中不能把这两者混同起来，因为这是两种不同的现象-历史所要 
研究的，不是个人，而是人群,它要知道人们之间的关系；个人的单 
36 独活动由其他的科学来研究。你们懂得，个人的思想意识在什么 
时候能够变成社会事实，也就是历史事实，当赛种思想意识超出个 
人范围，成为公共财富，成为公共的、大家必须遵守的 ， 也就是大家 
公认的准则和信念的时候，才能成为社会 事实。 但是要使个人思 
想意识起到这种作用，必需有一套支持这神作用的工具一社会 
的舆论.法律或礼节的要求，警察制度的压力》思想意识成为历史 
因素正像自然力成为历史因素 —样。 自从创造世界之日起多少世 
纪以来，闪电显然一直无益地、甚至有害地照亮夜间的黑暗，威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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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人们的想像，不能增加人们所需要的光，甚至不能用以代替揺篮 
旁的小灯。可是后来人们掌握并制脤了电光，使它服从，并且受人 
们发明的电力设备的驱使，照亮街道和厅堂,传送信件，拖拉重物， 
总之一句话，使它成为文明的工具。思想意识也需要类似的加工， 

才能成为文化和历史的因素，个别人头脑中产生的多少美妙思 
想，由于没有及时得到适当的加工和组织，终于对人类毫无影响 
地消失了〗•这些思想仅仅点缀着部分的生活，在家庭和亲友的圈 
子里放出些光和热，帮助家园的发展，但却丝毫没有提高公共的福 
利，因为它们无论在法制或是在经济的领域中都没有找到相应的 
工具、制度或措施，能使它们越出善意的想像，即闲暇的幻想的范 
围，并对社会制度发生作用。这种未经加工的，也可以说未成熟 
的思想意识，并不是历史事实，因为它们只能在传记和哲学中占 
有地位，不能在历史学中占有地位。 

现在我请你们回过来看教育大纲=在研究政治事实和经济事 
实的时候，我们在两者的基础上都能找到某种思想意识，这种思想 
意识在个钊人的头脑中经过长期的酝酿，然后才得到公众的承认 t 
成为疼治、法律或经济中的主导思想。只有这样的思想意识才能 37 
认为是历史现象。因此，生活本身对历史研究很有帮助，因为它能 
对思想意识进行实际的分析，把适甩的与不切 I 实际的，可能成功的 
与不成功的区别开来。在文献中我们经常可看到某个时代的个 
别思想家经过反复思考和反复感受遗留下来的思想。但个人的思 
考和感受远不是全部都进入日常生活，成为社会的’财富，成为文化 
和历史的宝蔵。其中为社会生活所接受的部分,就体现为制度、法 
律关系、经济关系和社会要求，这种体现，即思想意识的实际加 
工，使它成了历史过程中的因素。在个人的头脑中，在个人的私生 
活中闪现和消失的思想意识，是很少增加社会生活的总储备量的， 

正像孩子们利用雨水的小水流巧妙地建起的小磨坊对国民经济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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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的増加是极少的一 样6 

总之，我完全不想忽视思想意识在历史过程中的存在或作用， 
也不想否定它对历史起作用的能力。我只是想说，并不是住何一 
种思想意识都能进入历史过程,而且在进入历史过程的时候，并不 
永远保存着它纯粹的原始状态。在进种原始状态中，它仅是作为 
思想意识，仍然只是个人的冲动，诗意的理想、科学的发明，仅限于 
此而已；可是当它掌提了某种实际力置，政权，人民群众或资本的 
时候，拿握了能把它改制成为法律,制度，工业或别的企业，风俗习 
惯，以至全体群众的嗜好或大家都能感觉到的艺术建筑物的时候， 
例如，当信仰天堂的观念体观为索菲亚大教堂的圆顶的时候，思想 
意识就成了历史因素。 

经济事实和 政治辜 实在教学法上的意义 从解释授课计划的 

理由中，我要提出一些教学法上的结论。我认为政治 it 程和经济 
过程是历史研究的基础，不过我并不是想说，历史生活仅仅包栝这 
两种过程；历史研究必须局限于办公厅和市场。历史生活不是单 
靠办公厅和市垓来推动的 S 不过从这两个方面开始研究历史生活 
-38 比较方便 4 要是我们从社会生活的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来研究某 
—个社会，我们就能进入这样一种 褚神、 道德观念和需要的领域， 
这种观念和需要已经不再是个别人的想法和个人的意识，而是整 
个社会的所有物，是社会生活的因素了*因此，一定时期的政治制 
度和经济制度可以认为是该时期讷精神生活和道德生活的标志> 
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所以能够被认为是这种标志，因为它们里面 
充满了在该社会的犄神生活和道德生活中占优势的那些观念和需 
要，因为这些观念和需要是该社会的法律关系和物质关系的主使 
者，可是在个人的意识和私人生活中，我们经常可以找到另外的思 
想和意图，这些思想和意图没有获得统治地位，因此没有实际的用 
处。而且以主导的思想意识为基础，并用自己的强制手段来巩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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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地位的那种生活制度 （政治 制度和经济制 度〉, 也可能在个人 
的意识或社会的一部分中引起与社会基破不相符合的、甚至是宜 
接反对社会基础的思想、感情和意® f 它们或者自行消失，或者在 
等待着自己的时机 9 例如，在十八世纪我国农奴大众本身对不公 
平的农奴制度的申诉甚至比知识界更早 I 可是长期以来政府对这 
些申诉的:注意，却比自由知识阶层的代表更少。但后来农奴大众 
的情绪所引起的恐惧，对解放事业进程所起的作用，比上层的任何 
设想都要强烈= 

政治事实和 S 济事实及其相 S 作用 现在我们来査考一下政 

治事实和经济事实的实质，以便能看出它们对历史研究能提供什 
么东西 a 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并不是由某种纯粹的、清一色的东 
西构成的，并不是仅有我们天性中卑劣的本能而没有人类精神的 
崇高意志的一种独特的人类生活领域》第一，政洽生活和经济生 
活一一生活中这两个不同的部分，其本质是很少相同的〃在它们 
中间占主导地位的是两个完全对立的底 则： 政治生活的原则是公 
共椹利 f 经济生活的原则是个人的物质利益；一个锘要经常的牺 
牲，另外一个里面含有不餍足的利己主义。第二，这两个职则，都 
吸引社会现存的锖神手段来参加自己的活动。个人利益按其本质 
是与公共福利对抗的。然而，人类的社会生活是建立在这两个经 
常斗争的原则的相互作用上的。这种相互作用之所以可能，是因 
为在个人利益的成分里含有某迆制约其利己主义倾向的因素。经 
济生活与以政权和服从为基础的国家制度不同，_是个人自由和个 
人主动的领域，是表示自由意志的领域。但是这些鼓励和支纪经 
济活动的力量，还构成了精神活动的 本质。 而且个人物质利益的 
动力也并不是由这个利益本身所引起，而是由保证个人自由— 
外邡的和内心的, 褚抻上 的和道德上的自由的意图所引起的，而这 
种个人自由在其发展的高级阶段，也反映了要创造公共利益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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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一种为公共福利效力的道德义务。随着社会觉牾的发展，阐明 
了个人利益应脤从公共利益，而且要求公共福利也并不压缩个人 
利益的法定范围，这样，在这种道德基础上这两个经常在斗争的原 
则就可以相互协调。因此，政治原则和经济原则的相2关系<其中 
—个原则胜过另一个原则或者两者完全均衡)，可以用来衡量社 
会生活的 水平， 而政治原则和经济廒则之间的这种或那种关系， 
是由社会觉培和道德义务意识的发展程度所确定的。但是用什么 
方法，根据哪些征象才能确定这个水平,才能确定社会生活中精神 
因素的力量指标呢？第一，这个水平是由政治生活中的一些事件 
本身的过程和经济生活中的一些现象的关系所表明的 f 笫二，对这 
些事件和现象的观察可以在法制中，在实际的管理和审判中加以 
40 核对， 我们举一个不很显著的例子。在古罗斯，教会方面的道德 
是反对加强发展奴隶占有制的，并旦有时能够得到政府的支持， 
因为政府企图抑制和调整这种加强奴役的倾向来为国家谋利。教 
会和国家在这方面与个人利益的斗争，由于时代条件的不同，互有 
胜负，这些变动反映在法制和经济的文献中，能够帮助衡量人道 
思想的作用的力量，而通过这一点还可以衡量一定时期社会生活 
的道德水平。这样，我们就能不按照我们的主观印象或臆断，不按 
照同时代人的同样主观的反映，而是根据社会生活因索的互相关 
系，根据在社会生活中起作用的各种利益协调的程度，来确定一个 
社会的道德状态。 

它们对历史研究的意义 我想说，我所以认为政治事实和经 
济事实是本课程的基础，并不是根据它们在历史过程中的作用，而 
仅是根据它们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这种作用纯粹是教学法 上的， 
脑力劳动和道德上的建搏永远是社会的最好的建设者，是人类发 
展最强大的推动力；它们为符合人们真正需要和适合人类崇高使 
命的生活制度树立最巩固的基础。可是根据历史生活条件，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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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暈不是经常同样有力，也不是经常按自己强度的大小对生活制 
度起同样大小的作用，而只是以自己对生活制度所起的作用进入 
整个历史过程的，正是由于这个作用才值得对它们进行历史研究 4 
研究的顺序和生活的顺序是不符合的，是从结果推及原因，从现象 


推及力童。 


那末， 在从政治事实和经济事实出发进行的历史研究中，我们 
要研究的对象究竟焉哪些呢？这种研究在何神程度上全面概栝人 
民生活呢？这些对象是；国家和社会，它们的机构和相互关系，领 
导国家和社会机构的人们、外部条件——国际条件和内部条件 
——确定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人民必 


然会经受的内部斗争、建立国民经济的生产力 、体现 人民政治生活41 
和经济生活的形式 a 所有这一切我们都将用或多或少空余的时间 
谈及，有的甚至願便谈谈。我们社会经受的某些深刻的社会变革 
和道德变革也许会引起你们的注意，不过我最希望拥，是你们能 
从我的课程中对两个过程得出明确的概念；这两个过程我认为是 
我们的政治生活和人民生活的基础，我觉得在这两个过程中最明 
显地表明了构成我国历史特点的那些结合和情况》在研究其中一 
个过程的时候，我们将要看到，国家的概念怎样在实际生活中形成 
起来，怎样在人民的意识中明确起来，这个概念又是怎样在当局上 
层的思想意识和活动中表现.出来;另外—个过程表明，用自己的复 
杂给构构成我们民族的那些基本线索是怎样和国家的成长结合在 
一起的。也许你们会认为这是一个十分狭窄的 大纲。 这一点我不 
想 E 驳，我想来谈谈自己的大纲。历史课程远不是全部的 历史* 
由于学年的紧迫期限，规定的有限的教学时数，历史课程不可能包 
括人民的广阔而深刻的全部历史生活。在这些范围内教师只能和 
学生一起探求历史中占主导地位的主流，对于它的其他一些细流， 
只能看它们与这些主流接触或汇合的程度而定》在我的叙述中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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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有许多缺漏的地方，但你们如能从中画出俄罗斯民族作为历史 
角色的形象，即使是十分概栝的，我也认为己经达到了本课程的学 
术上的目的。 

研究祖国历史的实际目的 从历史研究的总目的中我们得出 
了研究地区史的荸术上的目的，这个目的又向我们提供了授课计 
划的根据，指出了研究俄国史的方式和方法同样这个目的还 
解决了另一个问题，除纯学术上的结果外，从研究地区史中还能 
得到什么实际的结果？这个问题更为重要，因为我们现在所要研 
究的地区史就是我们祖国的历史《我们在这项工作中得出的学术 
42 性 的观察和结论，能够停留在纯知识的领域里吗?还是它们能够走 
出这个领域并对我们的意图和行动给予影晌？学术性的祖国历史 
对祖国儿女能有其实用的部分吗？我认为可以有，而且应该有，0 
为任何知识的价值都决定于它与我们的需要、意图和行动的关系 * 
不然知识就成了记忆里的无益的累赘，仅适合于为一只不载真正 
值钱货物的无足轻重的船减轻生活上的颠簸。那末这种实际的实 
用目的应该是怎样的呢？为了 I 3 在以后讲课时不再提及，我现在 
立刻指出来,因为它是我们工作中不言而喻的兴奋剂》 

国家和民族是课 隹的主 要对象 我刚刚谈过民族的历史角 
色，因为这是研究其历史的基本对象,民族作为历史角色的意义， 
在于它的历史使命，而民族的历史使命则表现宁它用自己的努力 
为自己创造的世界地位，表现于它企图用自己在这个地位中的活 
动来实现的那种思想意识。它用自己在历史的培育中发展的力 
Mf 实现自己在世界舞台上的作用。对一个民族进行的理想的历 
史教育，是要使社会生活的一切因素都得到充分而勻称的发展，使 
它们之间的对比关系是每个因素的发展和作用都适合于自己在社 
会结构中的正常作用，不抑制自己，也不排斥其他因素。这个教育 
的过程只能用历史研究来加以审核。经科学地再现的民族历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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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民族的出纳簿，可以用来计算它过去的亏欠和积存 s 最近将来 
迫切的事务，在于减少积存和补充亏欠，亦即恢复民族的任务和财 
富的均衡。在这里，历史研究的最后结论巳经接近现代的实际需 
要，要求我们每一个人，要求毎一个俄国人清楚地理解本民族积 
累的财富，理解自己历史教育中可能存在的或无力摆脱的缺点。我 
们俄罗斯人比其他民族更需要理 解这一•点。 俄罗斯以数百年的努 
力和栖牲建成了一个国家，自罗马帝国衰亡以来，在成分、范围和 
世界地位方面像这 样的圉 家我们从未见 到过。 但是建立这个国家 43 
的民族，在其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方面还不能站在其他欧洲民族 
的前列。由于不利的历史条件，它的内部发展不能和它的国际地 
位相称，有时甚至受这种国际地位的阻碍。我们还没有开始用已经 
感觉到、但没有充分发展的本民族的全部力童来生活，无论在科 
学、无论在社会政治或其他许多领域中,我们还不能与其他民族竞 
争。民族力量已经达到的水平、民族财富巳经积累的数量，这是我 
们的祖先数百年劳动的成杲，是他们己经做到的 结果。 我们应当 
知道，他们还没有做到的是什么 f 他们的不足就是我们的任务 ，也 
就是你们和你们的后代的任务 13 » 

结论我们将要研究的、某个时代在我国历史中构成的社会 
因素的结合体，怎样 W 能帮助我们解决这些任务呢?人们 1 5 有时 
会感到自己处境的难堪,感到所处的社会制度的压力，可是他们对 
这种压力和难堪既不能淸楚地断定，也不能加以说明。历史研究能 
够阐明人们痛苦地和迷惑地感觉到的社会制度的不乎等 * 指出某 
些社会因素的不正常的比例及其根塬，摁供方法来考虑恢复被破 
坏的均衡^例如，要是我们发现在过去某些社会因素发展得过分 
了，损害了另外一些同样是正当的因索，我们就会明白 15 ，我们应 
当加强发展哪些因素 * 以便 16 能够达到社会成分的匀称和平等。历 
史让每个民族做两方面的文化工作 I 一方面是对它所处国家的自 



然界，另一方面是对它自己本身所处的环境,对自己的楮神力童和 
社会关系 1 S 。 既然我们的民族数百年来必须与本国的森林和湖泊 


作顽强的斗争，鼓足力量为建设文明作粗重的准备工作，那末我们 
就应当不失去在此项工作中获得的生活上的坚忍爾劳精神，紧张 
44地锻炼自己，发展自己的智力和道德力量，特别关心确立自己的社 
会关系。因此，研究本国史可以帮助我们明确我们面前的实际工作 
的目标和方向，每一代人都可能有自己的理想，我们这一代有我 
们的理想，你们那一代有你们的理想，没有理想是很可怜的。要口 
实现这些理想，必需具有坚决的行动和积极的信念;在实现这些理 
想的时候，斗争和牺牲是不可避免的。不过这还不是取得胜利所 
必需的全部东西，需要的不仅是坚强意志和自我牺牲精神，而 
且还需有灵敏的头脑。任何好事破坏起来是多么容揭，人们己经 
抛弃，破坏或玷污了多少崇高的 理想！ 我们的理想不是仅仅属于 
我们的，也不是特为我们规定的< 它们是我们的祖先遗留给我们 
的，或者是我们从其他社会继承的文化中得到的，是比我们做得更 
早或更多的其他民族的生活经验和智力创造出来的，并且在创造 
的时候，凭借的完全是他人的力量、方法和原理，而不是我们的 * 
因此这些理想并不是对任何人随时随地都适用 17 。要知道其中哪 
些理想以何种程度可以在一定的社会和—定的时间实现，必须很 
好地研究这个社会积累起来的现有力量和方法的总量；而要这样 
做，必须衡量和估价这个社会的历史经验和它所感知的印象，这个 
社会培育的风俗和习惯。这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在我们生活的时 
代里有着许许多多的理想，而这些理想是互相斗争着的，有着不 
可调和的矛盾 s 这一点 W 使我们难于作适当的选择。对本民族历 
史具有的知识能帮助我们进行这种选择，因为这种知识不仅是 
思考的头脑所需要的，而且也是有意识的，正常的活动的重要条 
件。由这种知识加工而成的历史意识，能够给予具有这种意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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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一种对地位的目测力，一种对时间的预感，这两种东西能够保 
卫它克服因循和过急 

在确定自己活动的目的和方向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部应当 
多少知道一点历史知识，以便成为一个能自觉地和忠诚地工作的 

公民》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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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讲 


欧俄的地來-气候-平原的地质成因- 土壤 - 

植物地带一平應的地貌一地下水和阵雨量一坷流流域 

在开始研究任何一个民族的历史的时候，我们会遇到一种掌 
握每个民族起源的力量，就是该民族所处国家的自然环境。 

一个国家的地理概况是评述该国历史的前提，因此必须指出 
其中那些对该国历史生活的进程起襞大作用的自然条件 e 

欧镩的地形 我们谈到东 欧或欧 俄这个名词的时候，是想表 
明俄萝斯对处于它西商的各国的地理关系，或者是想把俄罗斯在 
乌拉尔山以西的领土和乌拉尔山以东的领土区别开来。我们重复 
说一適，乌 拉尔山脉是亚 洲和欧洲的分 界线。 我们非常习惯于这样 
的说法，因此认为不可能，也不必要用另一种更为确切的说法。不 
过知识界的地理概念和我们的这些习惯说法不是经常一致的。例 
如，古希腊地理学家是以塔纳伊斯河（顿河）作为欧洲和亚洲的分 
界线的，这样，现在屑于欧俄钧裉大一部分土地就在欧洲的境界以 
外，而莫斯科城槪定在当时 i 在的话，就会在它的东面的边境上。 
古代地理学的这种规点在从人类发展的另一端产生的现象中找到 
46 了历史的证实。亚洲人本身，真正的游牧的亚洲人，自古以来把自 
己的蓬车和畜群充斥于现在的南俄罗斯的时候，似乎很少感到自 
己已经到了欧洲。越过喀尔巴阡山，到了现在的匈牙利，他们就不 
能继续过以前的亚洲式的生活方式，很快地成了定居的居民。但在 
伏尔加河和德涅斯特河之间的广阔田野上 ，在顿 河两岸，他们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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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到这种需要，他们在这里生活了数百年，好像生活在中亚细亚的 
苹原上一样 a 

野蛮的亚洲人的实际生活正好和文明的希瑭人的地理观点吻 
合,这不是没有原因的。欧洲和其他备洲的差别，特别是和亚洲的 
差别，有两个地理上的特点* ** 第一，地形的变化较多*第二，海岸线 
异常曲折。大家都知道，这两个特点对一个国家及其居民的生活. 
起着非常巨大的 4 多方面的影确，就这两个条件对它的影 洎力而 
论，欧洲占第一位。没有一个地方的山脉 、高 原和平原像欧洲的那 
样,在这样一个较小的地区内如此犬牙交错,变化万千。另一方面， 
很深的海湾、伸展得很远的半岛、岬角，形成了西欧和南欧的好像 
花边一样的海岸。这里三十乎方米里亚*的陆地面积上有一米里 
亚海岸，而在亚洲，一百平方米里亚的陆地面积才有一米里亚海 
岸。在这两点上， B 尔干半岛的南部，古代的埃拉多斯〜是欧洲 
的标准国家：无论挪里的海岸都不及它的东部那样千变万化；这 
里的地面结构也是那样的变化多埔，在任何两个纬度的面积内几 
乎可以看到欧洲生长的树木的全部种类，而欧洲占了三十六个纬 
床。 

和亚洲相同的地方俄罗斯——我指的只是欧俄——分享不 
到欧洲的这些有利的自然特点，或者吏确切地说，它的自然特点是 
和亚洲同样的。它的国境只有很小一部分是靠海的》它的海岸线与 
它的陆玴面积相比微不足道，四十一乎方米里亚的陆地面枳上只# 
有一米里亚海岸，它的地面特点是单调》整个地面几乎只有一种地 
形，这就是乎原，将近九万平方米里亚面积的波浪形的乎面（四亿 


• 1米里茈等于7,47公里，——译者 

** 埃拉多斯 CHUUeO 是古希雎人对其国家的自称 iW83 年以后昝为希艚国家的 
_JE 式名称。一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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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亩 * 以上），也就是说，比九个法国还大，而且地势很低 (一 般是海 
拔七十九一八十沙绳** 八 我们的平原甚至在亚洲，在与它同类型 
连绵不断的广大平原中，也不会占末位；例如，伊朗高原就只比它 
的一半稍多一些。除了上述几点地理上和亚洲相同的地方以外， 
这个平原的南部形成了一片一望无际的、水滬稀少和没有森林的 
萆原，面积有一万平方米里亚左右，海拔仅二十五沙绳 s 按其地 
质构造来说，这片草原完全象亚洲内陆的一些草原，而在地理上它 
是这些草原直接的，奄无间隔的延续,在乌拉尔山脉和里海之间有 
许多宽广的地段，使它和中亚的一些草原连接起来，从乌拉尔山向 
西延伸，起初是宽广的，后来成了愈来愈狭窄的地带,一直到里海、 
亚速海和黑海，这好像是从亚洲插入欧洲大陆的一个楔子，它和 
亚洲在历史上和气候上有着密切的联系》这里自古以来有着通衡 
大道，那些可怕的客人，也就是所有这些游牧部落，像草原上的 
羽茅和亚洲沙漠上的沙子一样不计其数，他们从亚洲腹地经过乌 
拉尔山和里海之间的门户，经常来到欧洲。备方面都始终适度的 
西欧从没有像这个草原上的夏季的酷旱和冬季的可怕的暴风雪， 
这种酷旱和暴风雷都最从亚洲带来的,或者是被它促成的， 

欧俄的情况正和亚洲 一祥。 从历史 上说， 俄罗斯当然不象亚 
洲，可是从地理上说它也不完全像欧洲 o 这是一个过渡的国家， 
是两个世界之间的中介。它的文化使它和欧洲发生不可分割的联 
系 f 但是自然界给予它的特征和影晌，却经常把它带到亚洲去，或 
者把亚洲的东西带给它。 

48 气候 1地形的单调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了一国的气候 t 空 
气中的热量和水份的分布，而且部分地决定了风向。从瓦伊加奇 
海峡（尤戈尔斯基海峡）陆岸的极北点 OL 乎在北纬直到: 


* 1俄亩=1.⑽ 公垠. -译者 

** 1沙绳 <2.134 公尺 • 一译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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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米亚的南端和高加索山脉的北部山麓(将近北纬 44。）， 在这个 
长达二千七百俄里 * 的辽阔地区，照理应该可以看到差别悬殊的气 
候《按照气候的特点，我们的平原可以分成四个气候带:北极圈之 
内的北极带；北纬 57°—66. 5° (接近科斯特罗马城的纬线)之间的北 
部地带或寒冷地带;包括至北纬 50° (哈尔科夫——卡梅申一线中 
部平原的中央地带或温和 地带！ 以及至北纬 44° 的南部地带、温暖 
地带或草原 地带。 可是这些地带气候的差别和西欧相应地区比较 
起来，不那么剧烈:地形的单调使从北部到南部和从西部到东部的 
气候转变显得比较缓和。欧俄境内没有南北方向的大山^这神山 
会把从大西洋吹来的云雾阻住，并且使这些云雾在山的西面变成 
大量的雨，因而使山的西面和东面的温度相差极大;俄国也没有东 
西方向的大山，这种山会使山的北面和南面的温度产生显著的差 
别。风能够在整个平原上毫无阻挡地吹来吹去，使空气不能长久停 
滞，因此使地理上相隔极远的地方在气候方面差别很小，使从西 
部到东部的湿度和从北部到南部的温度得到比较均匀的分布。因 
此海拔的高度在我国的气候上没有多大的作用。围绕俄罗斯某些 
边境的海洋，不管地形和风向怎样，本身对内陆气候所起的作用 
也很小;其中黑海和谀罗的海的作用是太小了，对这样一个辽阔平 
原的气候无显著的 影响， 北冰洋及其很深的海湾只对遥远的北部 
地方的气候起着显著的影响，而且一年中的很大一段时期都处于 
冰雪之下(除了西部摩尔曼斯克沿岸以外)。 

这些条件说明了欧俄气候的特点。这里离海很远的大陆上，冬 
季和夏季温差不少于 23° C , 有的地方达到 35° C 。 每年的平均溫度是 
2° C -10° C o 但土地的广阔使这种差别所起的影响减弱。无论哪一 
.块远离海洋的辽阔大陆，从北到南气候的变化都不会像欧俄那样 


* 1俄里 -1.0 S 公里 a -一一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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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小，特别是北纬 50° (哈尔科夫的纬线）以北的地方。据统计，在 
这里每隔一纬度温度仅增加 0.4 4 C 。 经度对气候变化的作用要大 
得多。这种作用和从西到东冬夏之间温差的变大有关 r 愈向东，冬 
季愈冷，按经度冬季溫度的差别要比从北到南按纬度夏季温度的 
差别大。等温线地图能够明显地表明这些现象。全年等温线从维 
斯拉河向西经常是从北向南的曲折线，而向东一进入我们的平原 
境内，却显著地伸直了，不过是剧烈地向东南方倾斜。因此，纬度和 
经度相差很大的一些地方，却有着相同的全年平均温度 。舆伦 蜜在 
彼得堡南面8%但是它的全年平均温度却和彼得堡一样，甚至更低 
—些(低0.4乂），因为它在彼得堡东面25%这两个城市冬季 （ 1月） 
溫差 (-6° C ) 比夏季 （ 7月）温差 （+ 4 ° C ) 要大。1月的等溫线更 
加显著地向东南方倾斜。奥伦堡的全年平均温度几乎是和彼得堡 
相间的，但是这个诚市的1月等溫线已不经过彼得堡，而 
是经过彼得堡北面 2 s 1 和东面20°的地方，在乌斯季塞索尔斯克附 
近。也就是说，从这个城市开始，这条等温线的东南方向和彼得堡一 
奥伦堡全年平均等温线比较起来更是太大地向南倾斜 • 奥伦堡和 
乌斯季塞索尔斯克之间的经度距离是奥伦堡和彼得堡之间的经度 
距离的五分之一。奥伦堡的冬季甚至比阿尔 P 格尔斯克（在彼得 
堡北面 5*) 还要冷，虽然阿尔汉格尔斯克的全年平均温度要比奥伦 
堡的 (0.3° C 和3.3°0>低得多。而奥伦堡的夏季要比彼得堡热得多 
( 7.月相差 4° C ), 更与它所处的纬度相称。它的7月等温线所经过 
的地方在彼得堡南面很远，在萨拉托夫和伊丽莎白格勒。夏季的 
温度更多地决定于纬度，冬季的温度更多地决定于经度。因此， 7 
月的等温线从西向东比较平直，几乎和纬线相合。 

风向的影晌风向对欧俄的气候有着巨大的影响，它是我国: 
特有的气候特点之~。按经线冬季温度的变化减弱，因为那时我 
们平原的北部地带主要是和暖的西风，而南部地带是比较寒冷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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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风 t 这是由于欧俄的风的分布所造成的。我国的西风和东风是 
按季节和纬度而变化的，可以看到，西风主要是在 莨季和 北部地 
带，东风主要是在冬季和南部地带，愈是向南，这种冬季的东凤刮 
得愈 B 害。亚洲的风造成了欧俄和西欧的气候差别，这种差别是 
由于邻近亚洲造成的我们马上就能看到两种方向相反的风对国 
家生活所起的不同 作用： 欧洲西风的有益的作用和亚洲东风的有 
害作用 a 欧亚两洲在我们的平原境内的这种空战，令人不由自主 
想起了那个遥远的历史年代，那时俄罗斯是亚洲民族和欧洲民族 
斗争的大舞台，正是在俄罗斯南部的草原地带亚洲战胜了欧洲，或 
者还能想起较后的年代在北部地带发生的西方思潮和东方思潮之 
间的精神上的斗争，不过这种现象对气象学来说也许是离题甚远 
了。 

现在只谈欧俄的中部地带(不包括南部萆原和北部边願)—— 
我画古代历史的主要活动场所。这个地区的气候决定于上述的一 
些条件，通常具有这样的共同特点 t 冬季并不酷寒，但时间拖拇很 si 
长，地上盖着雪,水面结着冰，备纬线之间的•温度相差不大,各经线 
之间温度的变化_比较显著；春季到得很迟，气候经常会回冷；夏季 
温暖适度，对农业很有利 I 冬季和春季温度的变化较多和较快，夏 
季和秋季温度变化较少，较和缓。 

俄罗斯平原的地质成因 一国的地形的描述必须用它的地质 
成因來说明，我国的这一片平坦盆地的土壤，是由新生代的松软 
的冲积层构成的，这些冲极层铺盖在花岗岩和其它古代岩石的上 
面，厚厚地覆盖在俄罗斯乎原的整个表面，形成起伏不平的隆起的/ 
丘陵。这些冲积层主要是混合在一起的粘土和沙构成的，因此在 
南部草原地带的某些地方很不坚实。这种不坚实的土壤只有在同 
祥成因的情况下才可能具有这样单调的结构《在沉落海底的冲积 
.层中，可以找到树干和腐朽的动物的骨骼，草原上却散布着里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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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壳 a 这些特征使地质学家们清想，我们的平原的地面是形成得 - 
比较晚的，即使不是整个平原，那末至少大部分的土地过去是海 
底，是在一个较晚的地质时期显露出来的。乌拉尔山脉和喀尔巴阡 
山脉就是这个海的海岸，在这两个山脉中存在丰富的岩盐层，可以 
说明这一点。这个平原上的水 t 都注入里海和咸海这两个巨大的 
贮水厍中，所以都注入到这里来，大概是由于这两个海的海底较 
低。这两个海和黑海，被认为是过去覆盖南俄罗斯和里海低地的 
那个辽阏大海的遗迹。大海的海水退去以后，就形成了那种结构 
单调的> 匀称的黏土砂质层，构成这个辽阔平原的土壤。这个地 
区以北的地方，过去也是被这个大海所覆盖的，在覆盖整个北俄罗 
52 斯和大 部分中俄罗斯的广阔冰河融化以后，也构成了类似的砂、黏 
土和砂质黏土的地层。要是能够从相当的高度俯视俄罗斯平原的 
表面，我们能看到它呈图案形的波纹的形状,好像是河底显露出来 
的砂土，或者是微风吹动的海面 i 

我们的平原的性质虽然十分单谝，但是如果比较仔细地观察 
7" 下，也可以发现某些地域性的特点，这些特点也是和国家的地质 
形成有密切关系的，并且对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起着显著的作 
用。 

土壊根据地质学家们的推测，过去曾经覆盖俄罗斯南部和 
东南部的大海并不是一下子就退去的，而是分两次退去的。他们 
找到一些迹象，表明这个大海北岸的东北角退到接近北纬 5 S % 在 
卡马河的入口处稍南的地方，接着就折向 南面。 后来这个大海又 
退去了4°,这样它的北岸就在奥勃希塞尔特丘陵地，即从乌拉尔山 
脉南端向西南到伏尔加河的那条分支。地质学家们用这一点来说 
明奥勃希塞尔特高原的北面和南面在土壤和植物区系上的巨大差 
别，特别是说明从这个丘陵向南的地面较向北的地面低得多的原 
I 因： 地形从奥勃希塞尔特丘陵地南面最后几个凹地的四十沙绳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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翕度很快地降低到零 2 。 最先脱离海洋的北纬55°和51°之间的地 
带，奥勃希塞尔特丘陵他的最南的界线，几乎与最深和最肥沃的黑 
土地带相吻合。有人认为，这个黑土地带是在这里有利气候条件下 
产生的许多植物经过长期腐烂而形 成的： 在肥沃的黑土中含10% 
以上的腐殖质。相反，从这个地带向南的地区形成了草原地带，这 
是较晚摆脱海洋的地区，这里仅有薄薄的一层植物带，覆盖着大海 
遗留下的含盐分的砂土，而所含腐殖质的成分却非常少。靠近里 
海，在阿斯特拉罕草原地带上的土壤则连这#薄薄的植物带也没 
有，经常显鳐出光秃的盐沼散布在这个低地上的砂质的盐沼和 
咸水湖，表明这个地方在不久以前还是海底 4 。南部的黑海草原上 
还生长着大量的草，甚至生产谷物,而在里海低地只能看到极少的 
小灌木和蔓生植物。但是即使在南部多草的草原上，由于生丧植 
物的黑土地层很薄，在经常受到强烈而干燥的风吹袭的情况下(那 
里主要是这种风），就无法在空旷的地区生长重要的木材：这是草 
原地带没有森林的主要原因因此，在我们的平原的南部地带 
保存着它的地质成因和土壤形成的十分明显的痕迹。我们已经指 
出的里海草原土壤的类别和成分使我们能够推測到，海洋从欧俄 
南半部地区退去是相当晚的，也许已经在人们能够 记忆巧 历史时 
代 。里海 和过去可能与它连结在一起的咸海，现在水量还^继续减 
退。在古代希腊和中世纪阿拉伯的地理学家们的传说中不是还保 
存着关于这种变化的模糊的记忆吗？他们说里海的一端是和北冰 
洋相接的，另一端和亚速海相接。上面的这种描述和说明，也许很 
你在相当晚的地质时期连接里海和黑海的那个海峡的遗迹，而且 
甚至有人认为库马-马内奇低地是这个海峡的底。至于北冰洋>根 
据地质学家们的想象，在它和里海之间过未有一片广阔的水洼地， 
:在我们的平原的读内和乌拉尔山平行，不过这是在非常遥远的地 
覷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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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地带这样,鉴于欧俄的地质结构，可以把它粗略地分成: 
两个基本的.历史上特别重要的土壤区，北部多少混杂着碱土的砂 
土和黏土区，以及南部的黑土区。这两个土壤区相当于 （但 并不完 
全符合)两个植物 地带; 森林地带和草原地带。这两个植物地带对 
«我国民族的历史有着巨大的影响。海洋的水是沿着俄罗斯平原对 
黑海和里海所形成的斜坡从南部退去的。这个斜坡是向东南的， 
这也决定了退水后所形成的萃原地区的地形，这里土壤的草原性 
质也是朝着东南方向増强的 t 这个地区的土地摆脱海洋的吋间愈 
迟，过去的海底就愈少被新的土壤所軎盖。在这个斜坡的东南方向 
中，海底的西北面应当比东北面显露得早，因为退去的大海的北岸 
向西南方面倾斜的角度比东面的角 度大。 因此草原地带也具有同 
样的外形 （ 它象一个三角形，它的底边倾向乌拉尔山，它的东北. 
部很宽，往西南部逐渐狭窄，像一个楔子一样嵌入多瑙河的下 
游。 

m 思地带草原地带并不是土壤成分和植物性质都完全一样 
的无森林地区。根据这两个方面可以把萆原地带再分成两个地 
带，北部的永草地带和南部的草皮地带。前者在土壤上覆盖着茂 
密的草皮和水草,黑土非常肥沃 I 后者在草皮上有光秃的空瞭 ，并 
且愈是6南，黑土愈瘦瘠，所含腐殖质的成分愈少。在水草地带经 
常散布着一处处的林地，因此也被称做森林草原地带，而在草皮地 
带，只有在地理条件有利的盆地或山坡上才生长个别的小块树林。 
就是在这些地理变化中，也说明了南俄罗斯的土壤和植物区系决 
定于海洋退水的方向——南俄罗斯的西北部显蕗得较早。 

森林地带广阔的森林地带与草原地带的北部和西北部相 
.接,这里的森林的形成是由于这地区的大海和冰河退却较早，有时 
间积蓄比较浓厚的植物层。然而在这两个地带之间很难划分舁 
线：因为它们的气候、土壤和植物等方面的特点是逐渐地，不明显 - 



地混杂和交融在一起的。在森林地带有被森林围绕的一处处草地 ， ss 
而在草原地带也有一块块间断的> 甚至一片片茂密的森林》现在 
在俄罗斯中部己经没有茂密的原始森 林了； 由于采伐和开垦的结 
果，森林地带巳经大大地从南部退后了，而草原地带在比以前更 
北的地段开始。基辅现在几乎就在萆原地带,而文献上提到它的时 
候，它还完全是一个森林中的城市，“离城近处有很大的阔叶林和 
针叶林％,但是有人认为，过去草賅地带在比现在更北的地方，被 
北部森林的扩展推向南方，而后来人的双手又使它回复到原先 W 
疆界。正在不断转化的土壤，大约从佩尔姆和乌法之间开始，从南. 
部经过下诺夫哥罗得、梁赞、土拉、切尔尼戈夫、基辅和日托米尔， 
象一条十分狭窄的带子，沿着卡马河下游一直朝着西南方蜿蜓伸 
展 I 这种土壤很像黑土，是黏土质的，而且混杂着大量阔叶树林的 
睇殖质，因此称做森林砂质黏土6这个地带在北部的黏土和砂土 
以及一般的草原黑土之间穿过，并且经常为它们所隔断，它是森林 
地带和草原地带之间的分界线,砂土，砂貭黏土与黑土，森林与草 
原就在这里接触和交战。 

这个森林地带按土壤的成分和植物的性质可以分成两个地 
带，南部的黑土和森林砂质黏土上生长阔叶树林，北部的砂质黏 
土和砂土上生长针叶树林。莫斯科显然处在这两种植物地带的交 
接点,或者接近这个交叉点 。不 过闼叶树和针叶树是经常混杂在一 
起的，因此只能说某一个地方某种树木比另一种树木多,而不能把 
它们在地理上作绝对的划分 a 尽管有人们的砍伐，况且俄罗斯人 
过去是不习惯于保护森林的，但欧俄的森林到最近还保存着相当 
大的面积。根据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官方资料，这里在四万二千五 
百万俄亩土地中森林面积占一万七千二百万俄亩，也就是说约占 
40%夂根据1881年中央统计委员会收集的资料，在欧俄(芬兰和维 
斯拉河沿岸各省 除外〉 四万零六百万俄亩的土地中，森林面积占 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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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五千七百五十万俄亩，将近 39% 8 。 

最生要的分水味我们这个平直地面形成的过程对国家气 
候、土壤的构成和植物的地理分布起着十分明显的作用，而它对流 
动的和静止的水的分配所起的作用也并不小。我们平原地势的某 
些恃点在这方面起了作用。虽然我们的国家一般带平原性质，但内 
部也有个别的高凸的地形，在有些地方形成一片平坦的离地或一 
排很长的丘陵，不过并不太高，最高峰也不超过海拔二百二十沙绳。 
不久以前蒂洛*的测量考察表明，欧俄内陆的高地南北向的比东 
西向的要多， 例如: 所谓中俄高地从诺夫哥罗德省开始，几乎纵贯 
了一千多俄里，直到哈尔科夫省和顿河军区**，在那里和沿北顿涅 
茨河到顿河的平坦的顿涅茨高地相接 I 伏尔加河丘陵也是同样的 
走向，从下诺夫哥罗德开始沿伏尔加河右岸伸展，在南部也继续为 
许多丘陵——耶尔根尼丘陵 f 阿夫拉亭高地从加利奇亚开始，但和 
喀尔巴阡山完全相隔，它的几个分支经过沃林省和波多尔斯克省， 
支脉密布在邻近备省，形成了第聂伯河的急流。这些高地彼此之 
间有低地相隔，其中在历史上最主要的是西南低地，它从波列谢沿 
第聂伯河直到黑海和亚速海 | 还有中部的莫斯科盆地或奥卡河- 
顿河低地，包括奥卡河谷地克利亚兹马河谷地、伏尔加河上游谷 
地和顿河谷地。上述那些高地及其各方面的分支成为俄罗斯中部 
和南部那些主要河流的分水岭，而这些主要河流都分布在上述低 
地上，因此，这些髙地和低地对欧俄的水文地理学是很有关系的。 

水中俄高地的北部形成了阿拉温高地和瓦尔戴丘陵。这些 
丘陵的高度是八百至九百英尺，很少达到一千英尺，它们对我们的 
平原在水文地理上有着重大的意义，这里是我们平原的水文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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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枢纽％我们平原的河流系统是平原优良的水文地理特点之一。 
公元前450年它就受到善于观察的希罗多德 * 的注意 | 他在叙述西 
徐亚国，即南俄罗斯的时候，就指出这个国家除了灌溉的河流外就 
再没有别的奇特的东西了*这里的河流很多,很大。而且我们国家 
里再没有别的特殊的东西能像欧俄的河流系统那样，对我们民族 
的生活起这样多方面的、深刻而显著的影晌^ 

俄罗斯平原的地形和土壤成分使它的河流具有独特的 方向； 
这些条件还给予河流或者使河流保持丰富的养料。我们的平原和 
西欧相比，地下水和雨水都不少。它境内丰富的地下水和雨水部 
分也是由它的地形及地质的构造所决定的。在俄罗斯北部和中部 
丘陵之间的低地上，积蓄着古代冰河蘭化的大童淡水，形成湖泊和 
沼泽; 阿斯特 拉罕省和塔夫利亚省的一些咸水湖，即海洋从俄罗斯 
南部退去以后的残迹，对它的河流系统没有多大作用，在俄罗斯 
北部和中部几乎荃堍都能看到大小湖泊和沼泽。伏尔加河上游的 
特维 尔省、 雅罗斯拉夫尔省和科斯特罗马省泪泽和湖泊星罗棋布， 
共有数百个。在雅罗斯拉夫尔省奠洛日斯基县的许多沼泽中，有 
一个沼泽不久前还占将近一百乎方俄里的面积。不过这个湖泊和 
沼泽的王国一年比一年更小了。这些 K : 水昔日.消退的过程现在还 
在我们眼前继续着 t 湖泊的滩边生长了苔蘚和水草，显得狭小了， 
浅了,变成了 m 泽 ，而泪 泽又随着森林的采伐和地下水的降低而干 
枯了。但尽管如此，欧俄湖泊和沼泽的面积仍然十分广阔。有两 
个边区湖泊和沼泽特别多，这就是所谓奥泽尔州和波列西耶，那里 
共有千五多个湖泊》在奧泽尔州》在诺夫哥罗得省、彼得堡省、普 
斯科夫省（阿尔汉格尔斯克省、奥洛涅茨省和特维尔省不算在内， 
这三个省的湖泊很多，也是可以列入里面的)，仅是沼泽(湖泊不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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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就占将近三百万俄亩的面积。在波列西耶，即在格罗德诺 
省、明斯克省和沃林省接界的地方，沼泽的面积几乎共占二百万俄 
亩。排干波列西耶的过程可以表明，与湖泊斗争是一件多么艰难 
的事。1873年为排干波列西耶曾组织过一个专门的考察团 s 它工 
作二十五年仅排干近四十五万俄亩，即约占波列西耶整个沼泽面 
积的四分之一 

地下水与地上水有着密切的关系》地下水或者供应地上的水， 
或者受到地上水的供应。欧俄的水 一般分 布的规 律是： 从北向南 
地下水遂渐加深。在北部，地下水和地面很接近，经常和显露在地 
面上的水汇合在一起，形成沼泽。 在中 部地带地下水的深度己达 
几沙绳即在六沙绳以下，而在诺沃罗西亚地下水的深度达十五沙 
缉，甚至更多。它处在黏土质、砂质和石灰层的岩石层中，在中部 
地带的有些地方形 成一般 股充沛的好水，这种水无色、透明、无味， 
含有少量混合的矿物质，疋好像供应莫斯科自来水的梅季希的水 
_样。愈接近南方，地下水成分中含有的混合矿物质愈多 * 

地下水在很大程度上是靠降雨量来维持的，而降雨惫的分布 
大多决定于风向。夏季，从5月到8月，俄罗斯北部和中部主要是 
西风，尤其是西南风，这是最多雨的风。乌拉尔山把这些风从大西 
洋带来的云阻挡住了，使它变成大量的雨，降落在我们的平原上 • 
除了这种云以外，还有当地融化的春雪的蒸汽。夏季俄罗斯北部 
和中部的降雨量，通常比西欧多，因此俄罗斯一般被认为是一个夏 
季多雨的国家 a 在俄罗斯南部的萆原地带却相反，那里吹的是+ 
59燥的东风，空旷的草原由于和中亚细亚的沙漠直接接壤，干旱的东 
风可以自由地吹来。因此在俄罗斯中部和南部夏季的雨童是从南 
方，特别是东南方向、北方和西北方逐渐增多的 o 波罗的海沿海备 
省和西部各省全年的平均雨量是四百七十五至六百一十毫米，中 
部各省是四百七十一至五百九十八毫米，东部备省是二百七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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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五百二十毫米，南部草原地带，阿斯特拉罕省和诺沃罗西亚备省 
是一百三十六至四百七十五毫米，西部备省的最低量等于南部备 
省的最高量 n 。 

莳流在瓦尔戴丘陵的山麓，在一群山岗之间有许多湖泊和 
沼泽，由于这里降的雨雪最多，因此它们能得到大量的雨水，这些 
湖泊和沼泽便是欧俄的一些主要河流——伏尔加河、笫聂伯河和 
西德维纳河——的发源地，它们从这里流向俄罗斯平原的各个方 
面。因此,瓦尔戴丘陵是我们这个平庫的主要分水岭，并且对它的 
河流系统有很大的影响，几乎欧俄所有的河流都起源于湖泊和沼 
泽，而且除了自己的本餺以外,都是靠融化的春雪和雨供应水的 • 

这里以及乎原上的其它许多沼泽是调节全国水暈的地方，是许多 
河流的贮水库。当雨雪这个次要的水海枯暍的时候，河流的水位 
降低了，沼泽就尽力补足河流中消耗的水。由于土壤松软，积储的 
静止的水能够向各方面找到出口，而土地的平坦使河流能够向各 
个方面流去。因此在欧洲再也找不到这样复杂的河流系统，支流 
的方向是这样的不同，河流的流域相互之间又是炫样的 接近: 各个 
流域的千线有时是向相反的方向流的，它们的支流又是这样的接 
近，因此这些流域似乎交织在一起，形成图案形的河流系统，印在 
这个平原上。在两条河流之间的陆地相距不远而地面又比较平坦 
的情况下，如在有连水陆路的地方，上面的这个特点对沟通国内的 
水道是很有利的*例如在较古的时代就已能把河里的小船从一条， 
河流中拖起来，拖到另一条河流里，以便于通航。俄罗斯的河流从 w 
海拔不高的湖泊和沼择中流出，河水落差很小，也就是说流得很 
慢，同时两岸都是容易冲毁的松土。由于这个原因，这些河流都是 
曲曲折折的，发源于高山的河流由山上的融雷供应水源，从悬崖 
峭壁上冲下来，由于水流很急> 直流而下，遇到阻碍就骤然转折，形 
成直角或锐角 a 西欧的河流一般部是这样的。在我国由于河面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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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小和土壤不很坚实，河流都是异常曲折的。伏尔加河全长三千四 
百八十俄里，但从它的源头到河口直线距离只有一千五百六十五 
俄里。正是由于这样，一些大河的流域占据了广阔的地区《例如，伏 
尔加河及其支流流过的面积有一百二十一万六千四百六十平方俄 
里， 

謇泛我们再指出俄国水文地理中的两个特点作为结论，这 
两个特点也是具有历史意 义的。 一个特点是我们的河流经常在春 
天大水泛滥,这对通航和经营牧场非常有利，对沿岸居民的分布也 
起很大的影响。另外一个特点是河流多少带点南北 方向： 你们知 
道，这些河流一般都是右岸较高，左岸较低。你们己经知道，约在 
上世纪中叶，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伯尔把这个现象解释为是地球围 
绕其轴心昼夜自转造成的。我们应当记住，这个特点对居民在河流 
沿岸的分布，特别是对国防建设同样起着作用：在高的河岸上筑起 
了城堡，而居民就集中在这些城堡里或域堡的附近 * 请记住伏尔 
加河沿岸多数古代设防的俄罗斯城市的位置。 

我们现在只限于讲述上面所引的一些细节，并且尝试把它 ft 
汇成一个完整的 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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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讲 

国家的自然界对其民族历史的影响——人对自然界的关 61 
系概述——俄罗斯平原的土壤地带.椬物地带和河流系统的 
作用——奥卡河-伏尔加河流域作为垦殖、国民经济和政治的 
中心的意义——森林、草原和河流 t 它们在俄国扨史中的作用 
以及俄罗斯人和它们的关系——能否按现代的印象来判断国 
家的自然界对古人心境的影响？——俄罗斯乎原自然界 中某. 
些具有威胁性的现象 


上一小时我们大家收集了一些用来回答我国自然界对我国民 
族历史的影响这个问题的资料。现在我们来分析已经收集的资料， 
试图解答这个问题。 

届家的自然界和民族的历史这里必须预先声明一点。上速 
问题还没有摆脱某些困难和危险，这些困难和危险在敎学法上必 
须小心地加以 防止。 我们的思维习惯于把所要研究的事物分成许 
多组成部分，而自然界无论是它本身或者是它对人们的作用，都是 
不能作这样的分解的；自然界的一切力量在进行着一种协同的工 
作，在每一个动作中都有许多不明显的协作因素在帮助主导的因 
素，在每一个现象中都有各种各样的条件参加在内。我们在研究的 
时候能够区别这些参预的条件，但是我们很难切实地确定每一个 
协作因素在总的事情中的分量和性质，更难于理解它们怎样和为 
什么参预这种相互作用。历史过程中生活的完整性，是历史研究 
中最难对付的对象，毫无疑问，人们时刻轮流地有时适应于自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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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围的自然界，适应于它的力量和活动方式，有时又使它们来适应 
人们，适应人们不能或不想放弃的霈要,他们在对自己本身和对自 
然界的两方面的斗争中，产生了自己的灵性，以及自己的性格、能 
跫、理 解力、 感情和意向，部分地还产生了自己对他人的态度 ，因 
此，自然界对人们的这些才能所给予的刺激和养料愈多，使人的内 
心力量展开得愈广，那末他对自己境内居民历史的影响也一定愈 
大，虽然自然界的这种影响还是表现在由它所引起和施于它本身 
的人类活动中。 

自然界在人类历史命运中的影响范围，是由生 活法则 分给物 
质自然界的，人类的活动并不是一切方面都以同样的程度受到自 
然界的作用。这里必须推溉 ® 种影响的一定的渐进性，或者可以 
说是影响的不同程度;但是即使有一些科学上的了解，仍然很难确 
定这种关系。从理论来判断，不按照历史经验中的确切的根据，似 
乎觉得物质自然界一定是以很大的力量对人类生活起影响的， 

为人类本身作为一个有形体的生物直接处于自然界的范围以内， 
或者与自然界发生密切的接触。而起影响的方面就在于人类的物 
质需要，满足物质需要的物资是需要物质自然界供给的，并且从物 
质需要中产生了经济生活；从这里又产生了调节满足这些需要的 
方法，以及在这方面所必需的内部和外部安全来加以保证，也就是 
法律关系和政治关系 4 

在从这种一般的设想转入所提出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不打算 
在我国历史中加紧找寻方才叙述的概况的证据，而只是指出那些 
不考虑国家自然界的因素就不能说明的现象，或是其中自然因素 
十分明显的现象。这里首先应当指出三个地理特点，或者更确切 
地说，是这些特点所构成的、对国家历史生活条件中的文化有利的 
三种结合， 1) 具有不同土壤成分和不同植物的土壤地带和植物地 
带的划分; 2) 国内河流系统的复杂性,河流具有不同方向和河流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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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相互之间十分接近； 3) 中部阿拉租-奠斯科地区共同的或主麥- 
的植物中心和水文地理中心^ 

土壤地带和植物地带的作用 土壤地带和上述河流流域的 
特点对国家的历史起着巨大的作用，它们对居民生活各方面所起 
的作用是不一样的。我国平匣备部分土壤成分的差別和植物种奥 
的不同，决定了国民经济的特点，要看俄罗斯绝大部分居民集中在 
什么地带，森林地带还是草原地带，因而产生了地域性的经济类 
型。 不过趑 种条件的作用不是一下子就表现出来的。东斯拉夫人 
在平原上散居的时候，占据了俄罗斯中部的两个相接的地带，森林 
黏土带和草原黑土带的北部，可以意料，在这两个地带形成了国 
民经济的两种不同类型 ： 狩猎和农业。然而我国的古代文献并没 
有注意到这种区别。的确，处在“一大片阔叶林和针叶林”中的基轴 
城的创立者基伊和他的弟弟都是以狩猎为生的，他们“補抿野兽' 

但是南部地带的斯拉夫人的一切部落居住在森林里，从事狩猎，向 
基辅王公纳贡或向哈扎尔人缴纳皮毛，然而根据文献记载他们也. 
是农民。住在杰斯纳河和奥卡河上游之间的茂密森林里的维亚迪 
奇人向哈扎尔人缴纳“木犁” 贡税。 奥列格向自称为林中人的德列 
夫利安人索取毛皮贡物,同时德列夫利安人也“耕种自己的田亩科 
自己的土地' 因此在最初的几世纪中，各种土壤地带和植物地带 
的经营上的区别是不显著的。 

河流系统的彩哨河流系统对人民根据当地呻自然条件而分 
配劳动力所起的作用，似乎更早和更大。居民大多沿着巨 大的河 
流 一 主要的通商航路——而聚集起来，他们非常积极地参加很 
早在这里发展起来的商业活动；沿着这些河流产生了许多商业中 
心，最古的罗斯城市;离河流较远的居民，仍然从事农业和林业，向《 
沿河的商人供应出口货物，蜂蜜、蜡和皮毛。除了对国民经济的交 
换所起的这种影响以外，河流很早就具有更为重要的政治意义。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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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流域引导着居民的地理分布，而居民的分布决足了国家的政治 
划分 d 可流作为现成的原始道路，使居民沿着其支流向各个方向分 
散开去。顺着这些河流很早就形成了各种地方性的居民群，卽部 
落，古代的编年史也是按照这些部落来划分第9 一 10世纪的罗斯 
斯拉夫 人的； 而后来又按照这些部落形成了政治 E 域一邦（国家 
曾长期分成邦），而且王公的统治和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也都适应 
着这样的划分。在古罗斯原始部落的划分中，以及在代之而起的政 
治区域和王公邦的划分中，很容易看出这种水文地理的基础。古代 
编年史也直接按照河流来分配这个平原上的罗斯斯拉夫部落。 
是这样，古代的基辅邦在第聂伯河中游地区，契尔尼戈夫邦在第聂 
伯河的支流杰斯纳河地区，罗斯托夫邦在伏尔加河上游地区等等。 
这种水文地理的基础在以后第13_15世纪的诸侯封邑的划分中更 
为明显，它与奥卡河流域和伏尔加河上游支流的复杂分布情况十 
分吻合。但是河流系统的这种离心作用是靠它的另外一个特点支 
持住的^平原上的备主要河流，其流域相互之间十分接近，加上地 
形上的单调，使散居在各流域的各部居民相互之间不致于分隔，不 
致于封闭在每条河流的孤立的小范围内，而是使他们之间能够保 
特往来，培养着民族的团结，并且促使国家的统一。 

奥卡河一伏尔加河两河流域及其作用在上述植物分布情况 
和水文地理条件的协同作用下，经过一定时间，.在平原上形成了人 
民之间各种关系的一个复杂的中心点。我们已经看到，阿'拉温高地 
是我国河流系统的集合点。这个高地和中部莫斯科盆地的接连部 
分形成了奥卡河和伏尔加河上游地区，并且成了人民日常生活的 
中心。当大批俄罗斯居民开始从第聂伯河流域迁到这里来的时候， 
在奥卡河-伏尔加河两河流域形成了移民的中心，从西南方来的 
移民运动的集合点•迁移的人民在这里汇合起来，再从这里向四而 
八方分敢开去，到伏尔加河以北，再到奥卡河以东和东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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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段时间，这里就形成了国民经济的中心，在人民劳动力的 
分配开始适应自然的地理差别的时候，在这 个地区 可以看到森林 
经济和草原经济 、工艺 和农业结合的情形。外来的危险，恃别是来 
自草原方面的危险，为劳动力的分配带来了新的因素 a 当军役人 
员从人民群众中分离出来以后，这个地区农村的劳动居民就和作 
为草原上的守卫者的武装阶级混杂在一起。从这里起他们浒着从 
鞑靼人那里夺得的北部草原地带的领地和小城堡种植防御的树 
篱^这个中心区南部疆界的别列格（奥卡河流域的古代名称） r 是 
草原战争的作战基地，同时也是这个草原军事殖民区的支撑线， 
来自古代基辅罗斯各地的移民吞没了当地的芬兰人，在这里形成 
雄厚的人群,他们是同一类型的，能干的；他们具有复杂的经济生 
活和愈来愈复杂的社会成分，成了大俄罗斯民族的核心。在这个 
地理和人种的中心地区很快就确立了人民防御的中心 * 从在这里 
汇合和交织起来的各种关系和利益中，结合成了政治的枢纽。建 
立在草原各主要河流发源地的政治力量，自然竭力把自己的统.治 
权力扩展到这些河流的河口，沿着各主要河流的流向派遣居民，使 
他们来保卫这些地方。这样，国家疆土的中心就建在河流的上游， 
而周围的地方就是这些河流的河口，进一步迁移的方向就是河流 
流经的地方。在这方面我国的历史是相当符合自然条件的1河流 
在许多方面画出了历史的大纲。 

俄罗斯平原自然界的主要自然现象到现在我们才看清我国 
平原各神地形的协同作用，对俄罗斯人民的经济生活和政治制度 
起影响的山脉、土壤和水文地理条件的协同作用。森林、草原和河 
流，按其历史作用来说可以说是俄罗斯自然界的主要自然现象。它 
i ’ l 每个都单独对罗斯人的生活和理性的形成起着橡极的和独特的 
作用。 俄罗斯的森林地带奠定了我们俄罗斯国家的 基础： 我们现 
在就从森林来开始对这些自然现象作局部的观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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淼林森林在我国历史中起着巨大的作用 6 它数百年来一直 


是俄罗斯的生活环境，直到十八世纪的后半期绝大部分俄罗斯人 
还生活在我国平原的森林地带。来自草原的入侵——鞑靼人的伎 
略和哥萨克人的暴动对这种生活只不过是一些可怕的插曲》甚至 


在十七世纪,对经斯摩棱斯克到奠斯科来的西欧人说来,奠斯科俄 
罗斯还是一片茂密的森林，城市和乡村仅是森林中的或大或小的 
空地。甚至在现在，被蔚蓝的森林地带镶边的比较宽广的地平线， 
仍然是俄罗斯中部最习见的风景 a 森林给予俄罗斯人备神备样的 
帮助一经济上的、政治上的，甚至道德 上的： 他们用松树和》树 
建造房屋，用白桦和白杨作为燃料，用白桦木片照亮自己的小木 
房，穿的是树皮编成的鞋子，用树皮制成家用器皿。北方也有很 
长的时期像以前南方那样，靠森林中的较毛兽和野蜜蜂来维持国 
民经济。对俄罗斯人来说，森林代替山丘和城堡还是防御外敌的 
最可靠的掩蔽所。国家本身，最初和草原接壤的时候 ，由于 草原邻 
人的侵犯而没有莸得成就，只有在远离基辅的北方，在森林的掩护 
下才 m 固了起来。森林向俄罗斯隐者提供了费瓦伊特荒郊寺脘，成 
了躲避尘世诱惑的庇护® l 从十四世纪末叶起，在荒野的静寂中寻 
求拯救灵魂的人们，都集中在伏尔加河左岸北部的密林中，只有到 
那里他们才能开辟生活的途径《这些人为了躲开尘世跑到荒郊寺 
脘，但是他们把尘世生活也随之带到了那里。农民也接踵而至，那 
里出现的许多寺院成了农民移民的据点，成为新移民的教 e 教堂、 
贷款机关，以及养老院。这样，森林使北部罗斯人的隐遁苦修生 
活具有独特的性质，使它成为森林释民的一种特别的形式。不过尽 
ff 森林有这一切功绩，但它总是使俄罗斯人感到 艰苦。 在古代，森 
林异常之多，浓密的树林经常把道路隔断，费力开辟的草地和田地 
经常又被讨厌的杂树所侵占，人类自身和家畜经常受到熊和狼的 
威胁。盗匪常在森林中营建巢穴》在伐去和烧掉森林的土地上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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斧头和火镰从事森林中的农垦，这种繁重的活也是使人疲劳和厌 
烦的。这 一点可 以用来说明俄罗斯人对森林的不睦的或不关心的 
态度： 他们从来也不爱自己的森林 4 当他们走到森林昏暗的浓荫 
之下的时候，他们就会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懦怯。森林中的昏沉 
的“令人欲睡的"寂諍使他们感到害怕：古老的树顶发出的那种低 
得充声的杂音似乎是什么不祥之兆> 每分钟都可能发生的难以逆 
料的危险，使人神经紧张，引起种种想象》因此古罗斯人对森林怀 
着各种备样的恐惧。森林——这是林中好恶作剧的独眼恶魔的黑 
暗王国，这个恶魔喜欢作弄那些走进他的领地的旅人。现在俄罗 
斯中部偏南地带的森林愈来愈稀少了，只给人留下这里曾经有过 
森林的回忆，因此对森林的记忆人们当作珍品珍藏着;而在较北的 
地带，这是私人业主和公家的收入项目，木材的采伐每年用■得 
五千七百至五千八百方卢布。 

箪顦草原和田野效的是另一种劳，产生的也是另一种印象 * 
广阔的黑土地带的农业，茂盛的草原牧场牧畜业，特别是牧马业的 
早期重大发展情况我们可以想象 出来。 南俄罗斯草原积极的历史 
作用，主要在于它接近造成草原地带的南方的大海，特别是黑海， 
黑海使第聂伯河时期的罗斯很早就和南欧的文明世界发生了直接 
接触 I 但是草原的这种作用与其归功于它自己:不如归功于那些大 
海，'以及在草原上流过的那些巨大的俄罗斯河流 • 很难说，草原究 
竟有多么广大和辽阔，象歌谣所歌唱的那样,它的无边无际的土地 
培育了古罗斯南方居民一种宽大和深远的情怀 ，宽阔 的视野(古代 
称做踉 界〉； 总之这种情怀不是森林的俄罗斯所能形成的。不过革 
原也具有严重的历史缺陷 • 它带给爱好和平的邻人的除赠品外几 
乎吏多的是灾害 5 它永远是対古罗斯的威胁，并且经常成为它的 
祸患。与草原上的游牧民族，波洛夫齐人以及凶恶的鞑靼人的斗 
争从第八世纪几乎一直延续到十七世纪末叶，这是锒罗斯人民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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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苦的历史回忆，这段历史记忆非常深刻地印在他们的脑海里，并 
且异常鲜明地表现在他们的壮士诗中。千年来和草原上凶恶的亚 
洲人敌对的邻居关系，仅这一点在俄国的历史生活中已足以超过 
欧洲的全部 缺点。 适含于草原的性质和作用的草原的历史产物， 
是哥萨克，按照这个词在俄罗斯的一般意义，这是一神无家可归 
的、不幸的《流浪者' 不属于任何团体,没有确定的职业和固定的 
往址，按照他们在南俄罗斯的最简单的原始面貌，这是一神“自由 
人'也是社会的逃离者，除自己的“伙伴”外不承认任何的社会关 
系，他们是献身于与不忠诚者斗争的勇士，是破坏一切而不爱也不 
建设任何东西的人。他们是站在草原的“勇士城关上”保卫俄罗斯 
土地反对异教徒的古代基辅勇士的历史继承者，在精神上和北方 
森林中的僧侣正好成为对照。从混乱时期 * 起，对莫斯科罗斯说 
来，哥萨克的形象成了流浪的可恶“盗賊”。 

河流因此森林，特别是草原，对俄罗斯人所起的作用是含糊 
不清的。然而俄罗斯河流的作用却没有任何含糊不清之处，不会 
产生任何误解^俄罗斯人在河流上是生气勃勃的，他们和河流相 
处得十分友好=> 他们喜爱自己的河流，在歌谣中国内再没有别的 
自然现象像河流这样得到如此亲密的赞语。——河流是值得喜爱 
的。在迁居的时候河流向他们指示道路，定居以后成了他们不变 
的邻居他们紧靠着河流，在干燥的河岸上安排自己的住所，達立 
起大大小小的村庄在一年中长长的斋戒期**内，它还供养着他 
们》对商人说来，它在夏季是现成的航路，甚至冬季也能在冰上通 


. 指十七世纪初叶波洛特尼 科夫领 导的农民战争和俄国人民反对波兰和陆典 
武裝午涉的时期，这是革命前贵族资产阶级历史文献中通用的不进确的名称•一译 
者 

* * 东芷教 的斋戒，春季有大斋 （复活 节前的七个星期 h S 季有彼得商:秋季有 
圣母安息节斋 f 冬季有 垂庳节 脔 t 或称躲力 齑)，此外还 有一些斋戒-教徒们在斋坝不 
#»娱乐，不得结#。一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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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不受慕风雨和暗礁的威胁，只是在经常变化无常的河流的转弯 
处，耍掌好舵，及时转弯和注童浅滩。河疏甚至是人民的公共秩序 
和公益心的独特的培养者。河流本身也喜欢秩序和规律性。它涨 
水是有规律的，定期的，这在西欧的水文地理中毫无类似的情况。 
它指出哪里不能居住，涨大水时使那些狭窄的小河暂时变成真正 
可以浮筏的河流，为航运> 贸易、牧场经济和蔬菜业带来不可估量 
的利益。俄罗斯的河流从上游到下游落差很小，因此偶尔埭发的 
山洪无论怎样也不能和西欧山上的河流突然的 t 破坏性的泛滥相 
比。俄罗斯的河流使沿岸的居民习惯于共同生活和善于交际。在古 
罗斯，人们沿河 散居， 居住的地方特别集中在热闹的、通航的河流 
两岸,两河之间的地带留下空旷的森林地区或沼泽地区。要是能从 
空中俯瞰十五世纪的俄罗斯中部地方，就能看到一幅复杂的图画 * 
沿河的细长地带密布着奇异的花纹，此外是大片深色的空河流 
还培养进取精神，培养合作的习愤,教人思索和想办法，使分散的 
居民接近起来，使人习惯于感到自己是社会的成员，要和陌生的人 
们交往，观察他们的性情和兴趣，交換货物和 经验， 懂得待人的态 
度 9 因此，俄罗斯的河流具有各种各样的历史功劳。 

从俄轚斯平原得到的印象在研究国家的自然界对人们的彩 
响的时候，我们有时试图在最后阐明 f 自然界怎样影响着古代居民 
的心情，同时经常根据它对民族心理的作用把我国和西欧相比 • 
这个课题是非常有趣的，但是不能摆脱科学上的严重风险。我们 
在努力探明古人接受周围自然界印象的这个神秘过程的时候 * 总 
是喜欢把自己亲身的感受转嫁给它 6 试回想一下，当我们站在 T 
哥罗德内城高处欣赏眼前滚滚流动的浩荡河水，欣赏伏尔加河左 
岸辽阔平原景致的时候，我们会想到，尼日涅古代的创始者，十 
三世纪的俄罗斯人，在选择据点以便和莫尔德瓦人、伏尔加柯流域 
其他异族进行斗争的时候，也会有闲暇在这幅风景面前站立 * 同时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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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它 的魅力之下，决定在奥卡河和伏尔加河汇合处建立一个巩固 
的城市。但是事情非常可能是这样的 t 古代人既考虑不到审美 
学，也无暇欣赏远景。现在一个从东欧平原去的旅客初次经过 
西欧，一定会对各种景色，对他在故乡时看不到的地形的剧烈 
变化感到惊异。他从地形和祖国十分相偉的伦巴底经过几小时来 
到瑞士，那里已是另一番景象，那里的地形是他完全不习惯的 3 
他在西欧看到的自己周围的一切，固执地使他产生这样的印象： 
界线 t 范围、确切的规定性> 极端的明显性、随处可见的具有长 
期顽强劳动的动人特征的人们。旅客的注意力被不断地吸引住 
了，显得异常激动。他回忆起祖国的土拉或奥勒尔早春的单调景 
色： 他看到平坦而荒凉的田野，好像海面一般隆起在地平线，地 
平线上稀疏的小树林和林边黑色的道路，这样一幅图画伴随着他 
从北方直到南方，从一个省到另一个省，好像同一个地方跟随着 
他一起移动了数百俄里。一切东西的轮廓都是柔和的，不易捉 m 
的，感觉不到变化;声调和色彩是朴质的，甚至是懦怯的，一切东西 
都给人不确切的、模糊而安详的印象。辽阔的地面上看不到住所， 
四周听不到任何声音，于是人就会产生一种可怕的 感觉: 毫 无骚扰 
的宁諍、毫无惊扰的沉睡，荒凉、孤独，这种感觉倾向于作没有明白 
的思想的、无目的的、凄涼的沉思。但是，难道这种感觉就是对古 
人、对他和周围自然界的关系的历史观察吗？这或者是一个民族 
一般的文化状态反映在国家表面所造成的印象，或者是现代的现 
察家习于把地理观察转移到自己的内心情绪上去，而又把这种情 
绪反过来看作是振奋或减弱古人的活力的精神状态，两者必居其 
一。另一件事是人的住房的式样。和从外面自然界接受的印象比 
较起来，这里主观的成分较少，从历史上吸取的成分较多 * 住房的 
建筑不仅是根据材料，而且还根据建筑者的趣味，根据他们的占主 
导地位的情绪。住房的形式虽然是按时代的条件而确定的，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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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于保守的关系(趣味的保守较人类其他情绪的保守更甚),通常总 
要比产生它的时代保持得更长。伏尔加河流域以及欧俄其他许多 
地方的农村，至今由于简陋和缺乏最简单的生活设备而令人(特别 
是来自西欧的旅行家）产生一种印象，认为这是游牧民族临时的驻 
屯所，他们不是今天便是明天就会抛弃这个刚住惯的地方,迁移到 
新的地 方去。 这就是古代长期迁徙和经常发生火灾的后果——这 
种情况一代接一代地培养着对家庭设备、对生活环境的布置毫不 
关心的态度。 

带有 18 胁性的现象 在观察自然界对人们的彩响的时候，也 
应当看到人们对自然界的作用，在这种作用中也表现出自然界的 
某些特点。人们为满足自己的需要而对自然界所作的文化加工，有 
着自己的限度，并且要求一定的谨慎态度，即在扩大和调节自然力 
的时候，不能把力置耗尽，失去平衡,以致破坏它们的自然的相应 
关系《要不然自然界本身就会发生矛盾，并且违反人们的计划，用 
一只手破坏另一只手创造的东西。地理条件本身是有利于文化的， 

如果对它不谨慎，就可能妨碍人民的福利。我国的自然界明显地是 
简单和单调的，它的特点是袂乏稳固性,它比较容易失去平衡。人 
钔很难使供应西欧山间河流的泉源枯竭;但是在俄罗斯，只要把河 7a 
流上游和上游支流的水舀光或 S 干，河流就会变浅。在锒罗斯的 
黑土地带和砂土地带有两种现象完全或部分地是文化的产物，更 
确切地说，是人们不谨慎态度的产物，这两种现象似乎就成了我 
国的地理特点，成了我国经常的自然 灾害： 冲*和飞砂开垦时 
除去使松土黏结的草皮，这种松土就很容易被高地上冲下来的雨 
雪的细流冲毁，这就形成了向各个方向的冲沟。流传到我们现代 
的最老的土地登记册就已指出大量的冲沟和岔冲沟。现在它们形 
成了广阚的和复杂的网，并且还在日益扩大和复杂化，夺取了大片， 
拍耕地面积。南方沃抡省、波多尔斯克省、比萨硷比亚省，赫尔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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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和顿河军区的翻耕过的草原上，冲沟特别 
多，数童众多的冲沟本身对农业造成很大的损失，同时还引起了 
新的灾害:它似乎构成了自然的排水系统，使周围田地里的水流得 
更快，抽去了邻近地方土壤中的水分，使这些土壤没有时间充分吸 
收雨雪的水，这样，加上森林稀少,就促使地下水位陣低，这 一点愈 
来愈明显地表现在频繁的旱灾中。飞砂的灾害并不比它小，在俄 
罗斯的黑土地带横贯着大量的飞砂带。飞砂能飞过很远的距离，散 
布在道路、池塘和湖泊上，污染河水，毁坏庄稼，使整片的田庄变成 
沙漠。欧俄飞砂的面枳共约二百五十万俄亩，根据所迸行的观察* 
它每年扩大1 %,即大约二万五千俄亩 a 砂土遂渐费盖黑土，使 
南俄罗斯将来可能遭到土尔克斯坦的命运。在草原上放牧的牲畜 
7 S 加强了这个过程:它们用蹄子掘松表面^层坚实的砂土，风吹去了 
砂土上的使它黏结的有机物质，于是砂粒就飞扬起来。人们用各 
种各样的、代价很大的措施来和这种灾害进行斗争，筑围栏、篱笆 
和植树。近年来农业部用种植树木和灌木的方法来有步骤地巩固 
砂土，在五年 （1898 — 1902) 内已巩固了三万俄亩以上的砂土。这 
些数字有力地说明了和砂土斗争的艰巨性和长期性。 

我们已经完成了研究俄国史的预备工作，讲明了研究的目的 
和方法，拟定了授课计划，复习了和历史有密切关系的一些俄国地 
理课。现在可以开始学习本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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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讲 


研 究我国初期历史的主要史料《始初编年史》——古罗斯 
的编年 史工作 f 原始编年史和编年史汇集——《始初编年史》 
的最古版本——在最初编年史汇集中的古代基辅编年史 
家的痕迹——这位编年史家是谁？—— C 始初编年史》的主要 
组成部分——它们是怎样编成汇集的——编年史汇集的年代 
表——涅斯托尔和西尔维斯特 


《始初编年史》 在着手研究我国初期历史的时候 f 还得1再完 
成一项准备工作,必须审査《始初编年史 > 的成分和性质，因为它是 
有关这一时期的知识的主要 史料。 

关于我国最初; I 百年的历史，我们有许多备种各样的和备方 
面的资料。特别是外国的一些资料，如第九世纪的总主教福季、 
第十世纪的皇帝康士坦丁 • 巴格里亚诺罗德内和列夫 * 季亚康所 
写的资料,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古史中的传说，以及当时许多阿拉 
伯作家,如伊本-霍尔达别、伊本-法德兰、伊本-达斯塔和玛苏迪等 
人苺的故事 o 至于从十一世纪起一直流传下来的，愈来愈多的本国 
的书面文献 、古 代文物、保存下来.的古代庙宇、钱币和其他东西，那 
就更不必说了。但所有这一切都只能反映出个别的、分散的情节， 
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整体，或者只是几个鲜明的点子 ，不足 以说明 
整个地区。《始初编年史》却能把这些个别的资料汇集起来,加以说 
明。它提供了我国最初二百五十年的历史故事,这个故事起先是断 
斯续续的，但是愈到后来，愈有连贯性，而且不再是普通的故事，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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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编者用严整而慎密的观点对祖国初期历史加以说明的故事了 I * 
古罗斯的编年史工作编纂历史是我国古代典籍家喜爱的工 
作 9 他们开始是刻版地摹仿拜占庭年代记的表面形式，但是很快 
就掌握了它的精神和概念，过了一段时期，就自己创立了历史叙 
述的某些特点，制订了自己的体裁,确立了坚强而严整的历史 世‘界 
观，以及対•历史事件的一致的评价，而且有时使自己的工作具有出 
色的艺术性，编纂历史在当时被认为是大有教益的善事 s 因此不 
仅是私人有时用摘记的方式记录国内发生的个别事件，为自己备 
忘之用，而且在个别的机构、寺院，特别是修道院里也都为了公益 
而逐年记载重大的事件。除了私人的和寺院的记载以外，在王公 
的宫廷中还编赛官方的编年史 9 从沃伦编年史中保存下来的沃伦 
王 公姆斯季斯拉夫的1289年的文吿中可以看出，沃伦王公宫廷中 
在编褰具有某种政治作用的官方编年史。姆斯季斯拉夫惩罚了别 
列斯季耶居民的叛逆罪以后，还在文告中附加了一句^ “我已经把 
他们的叛逆罪载入编年史，莫斯科国家形成以后，君主宫廷中的 
官方编年史在广度上获得异常的 发展。 编年史大多是由神职人 
员、主教、普通攢侣和敎士编寨的，而奠斯科的官方编年史则是由 
衙门司书编寨的。编年史除了记载对备地具有普遍重要意义的事 
件以外，主要记载本地的事情。经过了一定的时间，在古罗斯的典 
籍家手中积累了大量私人和官方的地方 记事。 继备地方最初的一 
些编年史家之后，历史家们收集了这些记载，把它们编成一部全 
国性的完整而丰富的编年史，同时还补充了以后几年的记栽。这 
样就成了重新编订的编年史，也就是后来的编年史家根据古代记 
录的原始记载而编辑的全俄编年史汇集。这些 2 综合性的编年史 
TS 在后来重写时或者加以删节，或者加以扩充 * 充实新的资料，增 
加关于个别事件的完整故事、圣徒传和其他文章，于是编年史就成 
了各种材料的有系统的编年集。用 重写、晒节、 充实和增补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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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积累了浩如烟海的史册，至今还不能确知其数，其中包括不同 
成分和不同版本的编年史,而成分相近的编年史的文章，又有各种 
各样的体裁这就是俄罗斯编年史工作进程的一般的，还不十分 
确切的情况。整理这些相当紊乱的俄罗斯编年史集，把目录和版 
本分门别类，说明它们的来源、成分和相互之间的关系，把它们归 
纳成几种主要的编年史体，这是对俄罗斯编年史集预先要做的一 
项复杂的批判性工作，这项工作很早就开始了，现在还有许多研究 
家在积极地.顺利地进行工作，工作尚未结束 2 。 

我国各地记录的原始记事几乎全部散失了 f 但是根据它们重 
新编築的编年史汇集却保存着。这些汇集也是在不同的时代和不 
同的地方编纂的。要是把它们编成一部完整的全集，那末就可以 
得到一部记述我国八百年中发生的事件的、几乎毫不间断的编年 
史，这部编年史不是任何地方都一样的充实和详细，但是它的揞神 
和倾向性是一致的，而且具有同样的编篆方法和对历史事件同样 
的看法。曾经尝试过编纂这样的全集，叙述几乎是从九世纪中叶 
开始，不匀称地，偁而有间断地延续了几个世纪，一些较早的汇集 
叙述到十三世纪末或十四世纪初，较后的汇集叙述到十六世纪 
末，有的记述到十七世纪，甚至十八世纪。古文献学委员会 3 1834 
年组成的一个专门学术机构，为了出版嵌罗斯古代历史文献，从 
1841年起开始出版《俄罗斯编年史大全: h 共出版十二卷 3 。 

« 始初缟年史》的最古抄本 关于我国九世纪 v 十世纪、十一世 
纪，以及十二世纪初叶（到1110年 为止) 的历史的古代记载，就是在 
这样编成的汇集中流传到我们现代的。古代编年史汇集中保存下 
来的关于这段时期内所发生的事件的记载，起初 被称为 《 涅斯托尔 
编年史》， 现在通常把它称做 《始初 编年史 》 。不过你 们别向 图书馆 
去借《始初编年史： K 也许他们会听不懂,反而来问 你们* “你需要什77 
么抄本的编年史?”于是你们自己也会不知所以 然了。 《始初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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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原本单行本早已失散，现在所知道的各种抄本，都是经后人驀 
改和续写过的，在较后的汇集中通常叙述到十六世纪末叶。如果 
你们想阅读《始初编年史》最古的抄本，那末可以借“拉夫连季耶夫 
编年史”或"伊帕季耶夫编年史％ “拉夫连季耶夫编年史”是现在保 
存下来的全俄编年史中最古的一种抄本，它是1377年由“卑鄹的. 
罪孽深重的坏奴隶、僧侣拉夫连季耶夫”为季米特里_顿斯科依 
的岳父苏兹达尔王公季米特里 * 康士坦丁诺维奇编写的，因此后 
来就保藏在克利亚兹马河上的弗拉基米尔城的罗日杰茨文斯基寺 
院里。在这个抄本中，继《始初编年史》之后是关于南部基辅罗斯 
和北部苏兹达尔罗斯的报道，终于1305年》另一个抄本，即《伊帕 
季郫夫编年史》编写的年代是在十四世纪末叶或十五世纪初叶，它 
是在科斯特罗马的伊帕季耶夫寺院里发现的，因此以伊帕季耶夫 
为名。在这个抄本中，继《始初编年史》之后是关于罗斯国家，主要 
十二世纪的南部基辅罗斯的详尽历史，它的文章朴实生动,富有戏 
剧性，因此是上乘的隹品。而从1201到1292年记述加利哥亚和 
沃林这两个接壤公国所发生的事件的《沃伦编年史: K 它的文笔同 
祥是上乘的，很多地方是富有诗意的叙述。这两个抄本中从九世 
纪中叶到1110年的叙述,就是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始初编年史》 
最古的样子。以前 4 ，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前，评论家们根据自己的 
臆想，认为这部巨大的文献是由一个作家所写的完整作品，因此把 
注意力集中在这位编年史家的身上，并且想恢复这部著作的本来 
面目4。但是,更加仔细地深入研究这部文献以后，就能发现，它并 
78不是真正的古代基辅编年史，而是和后来的一些编年史同样的编 
年史汇集。而 5 古代基辅编年史仅是这部汇集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5 。 

古代纗年史*的痕迹 在十一世纪中叶以前的《始初编 年史》 
中我们找不到这位古代基辅编年史家的痕迹 t 可是在十一世纪后 
半期，他出现了几次。例如，在1065年項下讲到渔夫们从基辅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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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的谢托姆里河中救起一个畸形的婴孩的时候,这位编年史家说： 
* ■把他一直咒骂到 晚上' 他那时已经成了佩切尔斯基寺院的僧侣 
呢，还是仅不过是一个跑去看看这桩怪事的孩子，这是很难断定 
的。但是在十一世纪末叶他是住在佩切尔斯基寺院里，因为在 109 S 
年项下谈到波洛伏齐人侵袭佩切尔斯基寺院的时候，他说 ，他们 
来到了佩切尔斯碁寺院，正是我们已经做完晚祷回到僧舍里就寝 
的时候接下去我们知道，这位编年史家在1106年还活着，因为 


他在这一年写道，善良的姓杨的长老死了，他活到90岁高龄，他是 


遵照上帝的规则生活的，他并不比第一等正直的人差， " 我从他的 


嘴里听到很多的话，我就写在编年史里，根据这几点可以对这位 
最初的基辅编年史家构成一个 概念: 他年轻的时候已经在基辅了^ 
在十一世纪末叶和十二世纪初叶大椟是佩切尔斯基寺院里的僧 
侣，而且在写编年史。从十一世纪中叶甚至更早的时期起，编年 
史的叙述已经比较详细了，而且这个时代以前的某些记载中包含 
的神话色彩，这时候 B 经 消失。 

他是谁 那末这位编年史家是谁呢？早在十三世纪初叶就已 
有了关于基辅-佩切尔斯基寺院的传说，认为他是该寺院里的偺人 
涅斯托尔。关于这位 "写编 年史”的涅斯托尔，该寺院的僧侣波里 
卡尔普在十三世纪初叶写给修士大祭司阿金津的书信 C 1224 — 
1231年)中曾经提到过。历史学家塔季谢夫不知从哪儿得知，涅斯 
托尔生于白湖在我国古代文献中，涅斯托尔是作为两部故事的 
作者而闻名的，一部是圣费奥多西的传说，一部是关于鲍里斯和格 
列布圣人王公的传说》然而把这两部文献和我们所知道的《始初 
编年史》的有关地方加以对比，我们就可发现许多不可调和的矛 
Sr ’ 盾。例如，在编年史中有关于建造佩切尔斯基寺院的叙述，作者提 
到自己时说，圣费奥多西亲自收纳他进寺院 8 ,而在费奥多西的传 
记中，这位传记家说，他是“有罪的涅斯 托尔' 他是费奥多西的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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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者斯捷凡住持收纳进寺脘的 d 编年史和上述两部文献之间的这 
些矛盾，可以用这样的理由来说明：编年史中的关于鲍里斯和格列 
布的叙述，失于佩切尔斯基寺院和圣费奥多西的叙述并非出于这 
位编年史家之手，而是由编年史汇集的编者增添进去的，而且是其 
他作者所写的 s 第一件事是十一世纪的僧侣雅科夫写的，编年史中 
系于1051年和1074年项下的其余两件事，以及第三件,1091年项下 
的关于迁移圣费奥多西的遗体的叙述，是一个完整故事的割裂的 
各个部分，这是由费奥多西的徒弟剃度僧人所写的，他是亲眼目睹 
这一切事情的，因此关于费奥多西和当时寺院里的情形，他知道樽 
比涅 斯托尔 更多，涅斯托尔只是根据寺院里的师兄们的叙述而写 
的。然而这些不同的说法却使某些学者怀疑《始初编年史》是否出 
于涅斯托尔的手笔,况且拉夫连季耶夫抄本在 1 U 0 年的事件之后 
有这样一段突然的后记:“圣米哈伊尔寺脘的住持西尔维斯特为了 
祈求上帝赐福，写了这本编年史，时在弗拉基米尔任基辅大公的时 
期，在6624年，那时我在圣米哈伊尔寺院当住持”。某些研究者对涅 
斯托尔写古代基辅编年史的说法表示怀疑，并且根据这段后记作 
为证据，认为最初的基辅编年史家是基辅的米哈伊尔-维杜别茨寺 
院的住持西尔维斯特，他原先是佩切年斯基寺院里的僧侣。但是 
这种推测也是值得怀疑的。旣然古代基辅编年史终于1110年，而西 
尔维斯特写后记是在 H 16 年,那末他为什么中间空去这几年不写 
呢？又为什么不在编年史结束以后同时就写后记，而要隔五、六年 
以后才写呢？另一方面，我国十四——十五世纪的文献看来是把 
最初的基辅编年史家和西尔维斯特看作两人的，认为西尔维斯特 
是他的继承者》有一部较后的编年史汇集 ，《尼康编年史 》 ，在叙述 
1409年俄罗斯人不幸遭到金帐汗艾季该的蹂躏这段骇人听闻的故 
事以后，当时的这位编年史家写了这样一段按语，我写下这段历 
史并不是向谁表示愤慨,而是学习最初的基辅编年史家的榜样，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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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不犹豫地叙述了 * 我们国土上发生的一切事惰而我国最初的8» 
掌权者也毫不愤怒地容许描写罗斯土地上发生的一切好事和坏 
事，正像弗拉基米尔 • 奠诺马赫时代维杜别茨寺脘的那个伟大的 
西尔维斯特一样，毫不修饰地描写，由此可见，在十五世纪初叶并 
不认为西尔维斯特就是那位最初的基辅编年史家。 

在分析《始初编年史》的成分时，我们也许能猜出这位西尔维 
斯特对它的关系。这部编年史是各种历史材料的汇集，有点像是 
历史文选。其中有个别简短的编年札记；有不同作家的关于个别 
事件的详细叙述有外交文书，例如第十世纪罗斯和希腊人签订 
的条约,1098年奠诺马赫致契尔尼戈夫的奧列格的书信 W 这封书 
信和他的《训子篇》(在10⑽年项下)混在一起;甚至还有神甫们的文 
窣，例如佩切尔斯基寺院的费奥多西的训谕。这部汇集的基本内 
容， 是作为它的主要组成部分的三篇独特的完整 故事。 现在我们 
按照汇集中的次序来对它们进行 分析。 

《始 初编年史》的组成部分 I .《往年纪事 X 在阅读这部编年 
史汇集最初几页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这是一篇不按照编年史写作 
方法的连贯而完整的纪事。它叙述洪水以后挪亚*诸子之间的土地 
分配，以及每人分到的领土 f 叙述巴比伦建造摩天塔_以诗人民_ 

的迁移,叙述斯拉夫人定居在多瑙河流域 T 以及他们从这里又迁往' 
别地的情况《叙述东斯拉夫人以及他们在俄罗斯境内的分布情况》 
叙述圣徒安德列在罗斯的操游;叙述基辅的建立，东斯拉夫人和邻 
近的芬兰部落在迁移后的新的分布情况；叙述各民族对斯拉夫人 
的侵袭，以及东斯拉夫人的第三次四处迁移的情况和斯拉夫人的 
习俗;叙述哈扎尔人对他们的侵袭，叙述他们中间有的向瓦里亚吉 


» 搌亚是圣经中虚构的"创世祖' —译者 

* * 圣经传说，人们违反上帝的意旨在巴比伦连造了摩夭塔，因此神剝夺了他 
共同语宫，使他们不能相互理解。——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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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激纳贡物，有的向哈扎尔人缴纳贡物，叙述瓦里亚吉人的被驱 
逐，叙述留里克及其海外弟兄们的应邀到来，叙述阿斯科里得和吉 
尔，以及 8 S 2 年奥列格在基辅确立自己的政权，这篇记事是以拜占 
庭年代记为样板编成的 I 2 ，通常用<旧约》中的传说李开始叙述。其 
中的一部年代记——格奥 尔吉， 阿玛尔托拉13 (第九世纪，后来延 
续至948年)一的斯拉夫语译本，即保加利亚语译本 H ，在罗斯 
是很早就闻名的。 《往年 纪事》甚至公开把它称为自己的史料來 
源 （ 同时，关于866年阿斯科里得和吉尔向希腊进军的故事，也 
是从这里引述来的但是除了从《格奥尔吉年代记》引录的资 
料以外，它还提供了许多关于东斯拉夫人的传说，虽然这些抟说 
都是散文的叙述，其中还保存着历史民歌的特色，例如关于阿瓦 
尔人侵袭斯拉夫族的杜列伯人的传说 # 《往年 纪事》 的开头是一 
篇不注明年代的完整纪事。直到852年起才注明年代，但并不是因 
为在这一年项下有什么关于斯拉夫人的记述> 这一年中有关斯拉 
夫人的事件一件也没有因此我们认为这一年项下的整篇文章 
都是后人增添进去的。以后，《往年纪事》中注明年代的第一件有关 
罗斯的报道，却是一件无法滴定它在啷一年发生昀事情> 在 C 59 年 
项下叙述瓦里亚吉人向北方的各部落收纳贡物，哈扎尔人向南部 
的各族收纳贡物。这两者的收纳贡物是什么时候开始的，瓦里亚吉 
人是在什么时候和怎样征服北方备部落的（这里是第一次提到北 
方各部落)，关于这些问题《往年纪事》都没有加以说明，更不洽当 
的是放在 S 62 年项下^我们在这一年项下能看到一系列的报道；关 
于再里亚吉人的被驱逐和斯拉夫各族之间的内讧，关于海外王公 
的应邀到来,即关于留里克和他的兄弟们的到来，以及他的兄弟们 
的死亡，关于留里克的两个大贵族——阿斯科里得和吉尔离 
开诺夫哥罗德到基辅去。这里显然是在一年中记述了几年中发生 
的事件:《往年纪事》本身就曾经提到过，留里克的兄弟们是到达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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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 以后隔了两年才死去的。 862 年的叙述的最后几句是, " 留里克 
统治诺夫哥罗德——6371年夏和6372、6373、6374年——阿斯科里 
得和吉尔出征希腊”，也就是说，嵌在两句中间无大关系的年代数 
字，把后面主要的句子和前面次要的句子隔断了。显然4往年纪事> 
叙述第九世纪的事件时所注明的年代并非出于作者之手，而是后 
人机械地增添进去的。我们还能在《往年纪事》中找到足以表明它 
的编綦时代的证据作者叙述奥列格在基辅确立自己的地位，并 
开始规定向所属各部落征收黄物的时候，接下去说道 S 向诺夫哥罗 
德人也规定了缴绡给瓦里亚吉人的责物,每年三百格里夫那 、“在 
雅罗斯拉夫去世以前一直向瓦里亚吉人缴纳"。《拉夫连季耶夫编 
年史》中是这桴记 载的； 但是在较后的_一部编年史汇集中，在《尼 
康编 年史》 中，我们却看到另外一种叙述：奥列格命令诺夫哥罗德 
人向瓦里亚吉人缴纳贡物，现在还在敦纳”，显然，这是始初的、宋 
经赛改的记载。由此可见,《往年纪事》是在骓罗斯拉夫去世以前，即 
1054年以前编成的^既然这样，它的作者就不可能是最初的基辅 
编年史家。< 往年纪事》是怎样结束的，它的叙述是在那件事上终止 
的，这一点很难断定。作者在列举侵略过斯拉夫人的各部落的时候 
说，在可怕的奥布尔人.残酷折磨斯拉夫族的杜列伯人以后，来了 
佩切涅格人，以后在奥列格的时代，又有乌戈尔人路过基辅 18 。的 
确，在《往年纪事》的叙述中把这件事归于奥列格时代，并且系于 
S 98 年项下。这样，按照《往年纪事》的记载，佩切涅格人的侵袭是在 
匈牙利人以前^但是下面我们在这部编年史汇集中看到，佩切涅 
格人初次到达罗斯国是在915年,在伊戈尔时代，即在乌戈尔人路 
过基辅以后。因此，叙述伊戈尔时代的作者和叙述伊戈尔公国以 
前时代的作者对历史年代有着某些不同的看法*也就是说，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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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年的事件和以后的年代已经不是《往年纪事》的作者 了^ 《往年 
纪事》在编年史汇集中有这样一个标题; “这 部往年纪事是要说到 
罗斯国的来源，谁是基辅最早的王公，罗斯国是怎样开始的”。由此 
可见，作者预备叙述罗斯国是怎样开始的，作者在叙述奥列格于 
882年在基辅确立自己的政权的时候 指出， 踉着他的有瓦里亚吉 
人.斯洛文人等，他们自称罗斯”。这就是罗斯和罗斯国的起源，也 
就是作者预备叙述的。因此，《往年纪事》这个标题并不是属于整 
部编年史汇集的，仅属于它开头的一段故事，这段故事似乎 在奥列 
格统治时代就告终了 《往年 纪事》的编菓年代是在雅罗斯拉夫去 
世以前 t 王公们应邀到来和奧列格在基辅确立自己的政权 * 是 《往. 
年纪事》的主要内容。 

n. 《弗拉基米尔时代罗斯受基督教洗礼的传说》它分成三个 
年份: 9S6 年，987年和9 88 年，但是这也不是编年史的故事:它没布 
采用编年史的方法，里面充满了辩论性的色彩和对东正教以外其 
他一切信仰的非难《这篇传说显然也并不出于最初的编年史家的 
83手笔，而是编年史汇集的编者增补进去的 19 。在这篇传说里保存 
着对其编纂年代的暗示。当犹太人来到弗拉基米尔那里请他接受 
他们的信仰的时候，弗拉基米尔王公问他们：“你们的国土在哪 
儿？”这些传教士回 答说: “在耶路撒冷，”王公又问 他们： “算了吧， 
真是这样吗？”于是传教士们就坦白地说《 “上帝恼怒我们的祖先， 
由于我们犯下的罪过上帝把我们分散到各国，而把我们的国土赐 
给了基督徒” 20 。要是作者指的是最初征服犹太土地的人，那末他 
应当说“赐给了多神教徒罗马人”；要是他指的是弗拉基米尔时 
代的耶路撒冷的统治者，那末他应当说“赐给了伊斯兰教徒、现 
在他既然说“赐给了基督徒”，那末很明显，他写作的年代是在十 
宇军征服耶路撒冷以后，即十二世纪初叶（10卯年以后) 2 1。关 
于 22 罗斯接受基督教洗礼和弗拉基米尔王公的基督教活动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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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的主要史料，除了一些还没有消失的民间传说以外，就是弗拉 
基米尔圣人王公的古老的传记，根据传记中关于他祖任王公的时 
间的说法： ‘ f 因为我在那吋以前还是个孩子”来判断，这部传记是王 
公去世几年以后一个佚名作者写的。如果这部传说是罗斯人写的， 
而不是住在俄罗斯的希腊人写的，那末它是谀罗斯文学中最早的 
文献之一 22。 

in .《基 辅佩切尔斯基寺院编 年史》这部编年史是十一世纪 
末叶和十二世纪初叶由佩切尔斯基寺院的偺侣涅斯托尔写的。寺 
院的 23 早期的传说都是这样说的，现在还没有足够的根据来推翻 
它。这部编年史终于 mo 年。但是它从哪一年开始的呢？现在只 
能推测，这位编年史家记载的事件是早在他进入寺院以前就发生 
的 （ 而他进入寺院的年代不会早于1074年。因此，编年史汇集中 
所收的1044年的事件看来也出自他的手笔，在讲到波洛茨克的弗 
谢斯拉夫王公接任他父亲王位的时候，编年史家摁到弗谢斯拉夫 
实上伤 a 缚着一条绷带，并注明 ，弗 谢斯拉夫头上至今仍缚着绷 
带。”弗谢斯拉夫是1101年死的。由此可以推测，涅斯托尔的编年 
史是在雅罗斯拉夫一世时代开始写的。可以非常肯定地认为这部 
编 年史结束的年代就是1110年，西尔维斯特的后记置于这一年项 
下不是偶然的。保存着西尔维斯特后记的《拉夫连季耶夫编年史》 
对1110年的描写，本身就表明了这一点 * 不知是由于发生事件 
的消息不能经常很快传到编年史家手里，还是由于其他的原因， 
他有时只得把这一年的事情放到第二年才开始记述,这时!他已知 
道了这些事件的结局或以后的发展情况，而他在记述前一年的事 
情时又提到了以后的情况，好像他能预先知道未来的事实似的。不 
过他有时候也加以声明，这不是有先见之明，而只是记得迟了：“如 
果有了结果，我就在明年再写”，也就是说，待以后再来追记今年的 
事。 mo 年也是这种情况。佩切尔斯基寺院的上空出现了一个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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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 一条“全世界都能看见的 # 火柱。佩切尔斯基寺院的这位编 年史. 
瘃是这样解释这个现象的 ; 火柱是天使的显身，是上帝遣他来用挣 
的意旨指引人民，正像摩西那时候火柱在黑夜里指引以色列一样。 
这位编年史家最后说，因此这个现象也预示着《他一定会来的 '这 
#事一定会实现的，而且终于实现了，次年领导我们击败异族的敌 
人的不就是这位天使吗？编年史家记述这件事时已是1111年，在 
俄罗斯人于这一年的3月大畋波洛夫齐人以后，并且听到了战胜 
者讲述似乎有天使帮助他们作战的故事。但是为了某种原因，也许 
是因为他死了，因此没有能够记述他在1110年的叙述中已经提到 


过的 mi 年的事件。< 伊帕季耶夫编年史》也像《拉夫连季耶夫编年 
史》一样地描写过这个预兆，不过在叙述中有某些穿插。但是在 
im 年项 T 叙述俄罗斯人的辉煌胜利的时候，又重新描写了这一 
个预兆，虽然引证的仍旧是上一年描写过的情形，但描写的方法和 
字句却不同，并且补充了新的情节，同时把这个预兆附会在弗拉基 
米尔•莫诺马赫身上，因为他是建立这次奇功的九位壬公中 ® 主耍 
的一个。 mi 年的这段事迹显然是另外一位编年史家记述的，而且 
珂飭 是在焫 维托波尔克已经去世而莫诺马赫担任大公的时候。因 
此，涅斯托尔编年史虽然一直叙述到 mi 年，而事实上是在 mo 
年结束的。编年史家是怎样编自己的编年史的呢？这正像他写生 
前并不认识的圣费奥多西的传记—样，是根据博学的人以及目睹 
和亲身参加事伟的人们的叙述>< 佩切尔斯基寺院当时是—个中心 
点，当时罗斯社会中的一切有权势、有威望的人，一切在当时创造 
罗斯历史的人都经常到那里去，其中有王公、大贵族、到大教堂来 
85朝觅基辅大主教的各地主教、以及每年沿第聂伯河经基辅到希 ® 

的来回奔走的 商人。 大贵族杨-过去基辅的千人长，圣费奥多 

西的朋友和崇拜者，这位编年史家的熟识的朋友，雄罗斯拉夫一 
世委以; fc 任的维沙塔的几子，这位活了 90岁于1106年去世的杨•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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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季奇对编年史家说来本身就是一部活的百年史，他在自己的编 
年史里记载的“许多事迹*^都是从这位大贵族那里听来的。所苻这 
些人都到圣费奥多西的寺院里来，有的为了在事业开始以前求取 
福佑，有的在事后来作感恩祈祷，有的来进行祷告，有的来谪氺恺 
侣祷告，有的来掼歒“自己的产业以慰问僧侣和建造寺院他们谈 
论着,盘算着，向住持和僧侣吐餺自己的打算。佩切尔斯基寺院像 
一个聚光点，善于把罗斯生活的一条条分散的光线聚集起来，面 
在这种集中的光线的照耀下，一个善于观察的僧侣能够比任何一 
个世俗的人更多方面地观察当时的罗斯世界 23 3 

把编年史的各个部分汇成集 构成最初的编年史汇集的三个 
主要部分就是：1 )1054 年前编成并叙述到奥列格统治时期为止的 
《往 年纪事 h 2) 十二世纪初叶编成、在汇集中置于 9 S 6_98 S 年项 
下的《罗斯接受基督教的传说 3) 叙述十一至十二世纪(到1110年 
为止）的 蓽件的 《基辅诹切尔斯基寺院编年史 X 你们可以看到，编 
年史汇集的这三个组成部分之间在年代上有很大的间隔。要 M 看 
到这些间隔的年代是怎样填补上去的，只要仔细地看一下伊戈尔 
担任王公的时期，这是从奥列格担任王公的年代到《罗斯接受基督 
教的传说》开始时的七十三年(幻3 — 985)间隔之中的一个部分。记 
述罗斯最重大的事件的年代是以下几年：在941年项下是伊戈尔 
第一次出征希腊人,这是根据阿玛尔托拉年代记,部分根据希腊的 
瓦西里•诺维伊的传记而记述的》在9以年项下是第土次出征，在 
这次出征的描写中显然含有民间传说的 成分* 在如5年项下载有伊 
戈尔和希腊人签订的条约，接下去是根据基辅民间传说釵述伊戈 
尔最后—次到德雷夫利安 人境内 去怔收贡物，叙述伊戈尔的死和 M 
奥丽加最初的复仇活动。在其余8个年份的项下所记的是和罗斯无 
关的关于拜占庭、保加利亚和乌古尔方面的事迹，这也是从阿玛尔 
托拉年代记中引录的，其中有四条关于伊戈尔对德雷夫利安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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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 切涅格人的关系的简短叙述，这是还保存在基辅人的记忆里的 。 
在上述十一个年份中间，有些地方是空白的 t 空白的年数多少不-等, 
但都用表格的形式依次记明了年份。在伊戈尔担任王公的三十三 
年中，这种空白的年份有二十二个,编年史汇集的编者在自己的央 
料中找不到这二十二个年份的任何合适的材料=> 这七十三年间隔 
的另外一半时间，以及<罗斯接受基督教洗礼的传说>和我们推测 
的《佩切尔斯基寺院编年史》开始的年代之间的间隔，也是用同# 
的方法来增补的。同时作为史料的，除了有关罗斯的希腊翻译作品 
和南方斯拉夫人的作品以外，还有和希腊人签订的条约，最初试 
作的 m 罗斯叙事文字以及民间的传说，而民间文学有时发展成为 
完整的叙事诗或历史故事，例如关于奥丽加复仇的故事 24 。这篇 
基辅民间故事是编年史汇集的主耍史料之一，是贯穿第九世纪和 
整个第十世纪的明 a 的线萦;甚至在十一世纪初叶，在弗拉基米尔 
和 a 切涅格人斗争的故 亊中， 就已能看出这篇故事的毖子了。根 
据编年史汇集中保存下来的基辅历史故事的这些断片，可以得出 
结论，十一世纪中叶在基辅罗斯已经有整部的史诗传说了 25 * 它 
们的主要内容是罗斯对拜占庭的征伐；稍后在基辅罗斯又写成了 
另外一部壮士歌集，它歌颂弗拉基米尔的壮士与草原上的游牧部 
落的斗争，这部歌集至今仍在有些地方的民间流传着。史诗的断 
片仅保存在编年史汇集中，偶尔还能在古代手抄的集子里看到。 

编年史汇集的年代表 26 —系列空白的年代明蛊地显示了根 
据上面列举的史料来编築编年史汇集的方法。编者在安排收柒到 
的编年史枒料的时候，遵循的是年代表，它是汇集的基础》要制成 
这种年代表，编者一方面运用拜占庭年代记的索引和罗斯人与希 
腊人签订的条约的日期，另一方面运用基辅人记忆中保存的基辅 
各王公统治的年数 26 。在《罗斯国土的起源》中，继哈扎尔人侵袭 
波利安人的传说之后，我们可以在 852 年项下看到这样一段增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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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句 ^ 在米哈伊尔三世皇帝时代“从此称为罗斯国％因为正像希 
腊编年史中叙述的那样，这时候罗斯进攻了帝都 C 査列格勒）；这段 
增补的文旬的作者在说明了这一点以后，接下去说，从此开始记 
以年代”。这段增补的文句显然是汇集的编者所写的《他的年代记 
从洪水时代叙述起，井且指出从洪水时代到亚伯拉罕 * 经过了多少 
年，从亚伯拉罕到犹太人离开埃及又经过了多少年等等。汇集的编 
者计算着各个历史时期的年代，直到奥列格在基辅确立自己的政 
权的时期 （882 年)，“从米海伊尔即位的第一年到罗斯王公奥列格 
即位的第一年是二十九年，从奥列格在基辅即位的第一年到伊戈 
尔印位的第一年是三十一年”等等。在计算备位王公统洽的年数 
方面，汇集的编者一直算到基辅王公斯维亚托波尔克去世的年代《 
u 而从雅罗斯拉夫去世到斯维亚托波尔克去世是六十年，斯维亚 
托波尔克去世是在 m 3 年，这是编年史汇集的年代表上的最后一 
年 & 由此可见，编纂汇集的时期己经在斯维亚托波尔克的继承人弗 
拉基米尔♦奠诺马赫的时代，即在1113年，但是我们看到，《基辅 
佩切尔斯基寺院编年史》在斯维亚托波尔克时代 （ rno 年）早就结 
束了；由此可觅，编年史汇集的年代表并不出于最初的基_编年史 
家的手笔，因为他没有活到斯维亚托波尔克去世的那一年，或者 
至少是在这一年以前早就停止了著述》这个年代表是在斯维亚托 
波尔克的继承人弗拉基米尔 • 莫诺马赫时代 cm 3 和 U 25 年之间） 
进行著述的一个作家写的，我引述过的 me 年的西尔维斯特的后 
记恰巧是在进段时间内。因此我认为这个西尔维斯特就是编年史 
汇集 的编者 a 。 ' 

涅 斯托尔和西尔维斯特 现在可以说明这位西尔维斯特对 
《始 初编年史》和对编年史家涅斯托尔的关系了。我们从《拉夫连季 


# M 伯拉罕——据圣经传说是犹太人的始祖。——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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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夫编年史》以及和它近似的版本中看到的所谓《始初编年史》，是 
一部编年史汇集，而不是真正的基辅佩切尔斯基寺院僧侣所写的 
编年史，这部《基辅佩切尔斯基寺院编年史》的真本没有流传下来， 
而是经过有些部分的删节和増添而收在最初的一部编年史汇集里 
的，并且成为这部编年史 C 集的最后一个部分和主要的部分 s 因 
此，既不能认为西尔维斯特是最初的基辅编年史家，也不能认为涅 
斯托尔编篆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部最早的编年史，即最初的编年 
史汇集。涅斯托尔是最早的基辅编年史的作者,但这部编年史的萁 
本没有流 f 下来,而西尔维斯特是最初的编年史汇集的编者，这部 
汇集并不就是最早的基辅编年史；西尔维斯特还是汇集中所收的 
一些民间口头传说和书面故事(包括涅斯托尔编年史在内〉的编鏑 
者 f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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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讲 

对《始初编年史》的历史批判性分析——《始扨编年史》对 
后来罗斯编年史编纂工作的意义——编年史汇集的年代根报 
的错误及其错误的根源——编年史汇集的编者对汇集各部分 
所作的加工——《始初编年史》古代抄本的缺漏——作为《姶 
初编年史》基础的斯拉夫的坑一思想——研究者对编年史的 
态度——十二世纪的编年史——编年史家的历史观 


我们1分析了《始初编年史》这部古代编年史汇集的起源、成 
分和史料，并且认为它的比较可靠的编者是西尔维斯特住持。我 
们还应当把这部文献作为史料来加以评价，以便在研究它所提供 
的关于罗斯的古代资料的时候，可以用这种评价来作为指导。这 
部文献作为俄罗斯历史的最古的和基本的 史料， 本身就是很重要 
的，而由于它是真正的始初编年史，因此就 更有价 谆^以后的编 
年史编纂工作都紧跟着它，作为它直接的延续，并且尽力地摹仿 
它；后来的编年史汇集的编者逋常都把这部编年史放在自己的著 
作的开头。 

在分析《始初编年史》的时候，我们的注意力一般都集中在这 
部编年史汇集的编者身上，集中在研究他对这部汇集中的各种材 
料的收集工作所作出的贡献。汇集的年代根据、对史料进行加工 
的方法，以及贯穿在整部汇集中的对各种历史现象的看法，这一 
切部属于他的功绩。 

鏑年史汇集的年代根据 编年史 r 集的故事所依据的年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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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重要的基础，它能使汇集中取自备方史料的、不同时代和不 
同性质的消息具有某种完整性。不过这个年代表的起始点有错误， 
这是希腊的史料把俄国历史家引入这个错误的。罗斯在十一世纪 
早就知道了查列格勒总主教尼基福尔 （828 年卒）的所谓“编年速 
记 "或“ 编年 略记” (有 续集)的斯拉夫语译本。我们看到 ，为什么我 
国的编年史汇集的编者竭力想把罗斯年代记的起始点确定在米哈 
伊尔三世统治的年代。这是尼基福尔的年代记使他们作了这种错 
误的计算 。沙 赫马托 夫院士 详细地说明了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 。我 
国编年史 fC 集的编者是根据尼基福尔年代记中的年代表采编造自 
己的年代表的，而在尼基福尔年代记的年代表中，从纪元元年到康 
士坦丁皇帝时代，更确切地说到第一次普世会议*时期，错误地算 
成三百一十八年（应该是三百二十五年)，也就是把参加普世会议 
的神甫的人数当作了年份，而把第一次普世会议到米哈伊尔统治 
B 才代不确切地算成五百四十二年(应该是五百一十七年)；三百— 
十八年加五百四十二年，得出米哈伊尔统治的年代从公元 860 年 
起,从创世纪箅起是6360年，因为尼基福尔年代记认为从创世纪到 
公元元年正好是5500 年， 并不像我们那样算作5508年。算错的年 
数是十八年》我们不必去管尼基福尔年代记所算成的6360年，从 
中减去5508年,得出米哈伊尔统治的年代是从纪元郎2年起，不是 
860年;这样在充意中就把算错的年数减少了八年，和正确的年代 
842年相距仅有十年。然而，确定起点年代的这个错误对十二世纪 
罗斯年代学家以后的计算没有多大妨碍 1 和希腊人签订条约的日 
期可以供他们纠正这个错误。编年史汇集的编者虽然保持着3己 
的年代算法，并把米哈伊尔统洽的年代归为创世纪后 63 卯年，但 
他拫据传说或推想，知道奥列格是在他和希腊人第二次订约的那 

* 驻督徒高级楢愜的 会议。 会上作诅有关神学，轶会政治'教规等方面的决 
定。一译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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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死的，因此把从米哈伊尔统治的年代到奥列格死，即到伊戈尔 
担任王公的第 一 年在自己的年代表上算成是六十年，以符合彔约 
上所载的日期——6420年。我向你们介绍年代上的这些细节，只 
是要使你们看到编年史汇集的编者面临的是多么巨大的困难，以 
及他是怎样对待早期的年代标志的。应当给予他应得的评价：在 
资料贫乏的情况下他很成功地解决了自己的困难。他把罗斯侵袭 


帝都系于866年,我们现在知道，这件事情是发生在860年。根据 


这一点，那末他所讲述的以前的一些事件 t 瓦里亚吉人被驱逐后 
北部各族之间的纷争，王公们的应邀到来，阿斯科里德和吉尔在基 
辅确立自己的政权，都应当向第九世纪中时推前几年。个别年代 
的不正确是没有什么妨碍的，况且编年史汇集的编者本人对自己 
的年代也只认为是假定的、猜测的。他在古代的《往事纪年》中遇 
到许多相互之间有密切关系的事件，而又不能替每一事件注明确 
实的年代，因此就把这些事件归并在一起注上几个年份，按照他 
的估计，这些事件应当发生在这几年之内。这样，向北部各族索 
取贡物的瓦里亚吉人的被驱遂，北部各族之间的内讧，王公们的 
应遨到来，留里克的弟51们在应邀到来后二年的去世 * 阿斯科里德 
和吉尔到基辅，在这些事件上他记上三个总括的年份： 860,861, 
而我们没有很好辿理 舍他的 意思，以为所有这些事件，包括 
王公们的应邀到来在内，都属于最后一个年份，即862年。编年 
史汇集编者的功绩,在于他在运用拜占庭史料中的混乱资料时，能 
够掌握住祖国传说的线索的开端——北方备部落向瓦里亚吉人纳 
贡,并且在二百五十年中，把这个开端确定在计算得很正确的年代 
——第九世纪中叶，仅错算了六至七年。 

加工的方法 西尔维斯特用统一的年代表联接了整部编年史 
汇集，在不用编年史方法叙述的部分 E 上了年代的系统，把汇集中 
所收的文章按照同样的方法进行加工，使自己的作品更加统一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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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他的加工主要在于使整部编年史汇集都贯穿《格奥 尔百* 
阿马尔托尔年 代记》 的历史观点。这部年代记对他说来不仅是有 
关罗斯 v 拜占庭和南部斯拉夫各族的史料，并且还指导着他的研究 
历史的思想方法。因此，他在《往年纪事》的开头放上从《阿马尔托 
尔年代记》中借用来的诺亚诸子之间分配领土的概略图，并且用自 
己的斯拉夫.芬兰和瓦里亚吉族的名 g 来补充这张地理分类图或 
圓表，把它们置于雅弗*那一部分里，为了说明国家的各种重要 


现象 f 他从那部《阿马尔托尔年代记》中寻找类似的地方，这样就运 
用历史比较法来叙述这些现象。可以作为特征的，是在《往年纪 
事>叙述罗斯斯拉夫人的凤俗习惯的地方，补充了摘自《阿马尔托 
尔年 代记》 的关于叙利亚人、大夏人和其他民族的风俗，而且自己 
増加了关于波洛夫齐人的记述。波洛夫齐人的情况是《往年纪事》 
的这位佚名作者未必知道的 t 罗斯知道波洛夫齐人是在雅罗斯拉 
夫时代之后》总之，编年史汇集的这个部分经过了编者十分认真 
的加工，以致原文与西尔维斯特增补和修改的地方已很难 K 别开 
来。其次，西尔维斯特还审慎地在自己的汇集中竭力运用一切现 
有的罗斯叙事文献。他很熟悉古代诺夫哥罗德的编年史，从中引 
述了 1015年雅罗斯拉夫在其父亲死后在诺夫哥罗德的活动。这 
一年的基辅的事件，他是根据僧侣雅科夫在十二世纪初叶所编的 
关于鲍里斯和格列布的故事叙述的。关于罗斯接受基督教的故 
事，恐怕就是他自己根据古代的《弗拉基米尔王公传》编写的，在这 
方面他还广泛地运用了古代的《旧约故事》、《旧 约》 中的反对伊斯 
兰教徒和部分反对天主教徒的辩论性的叙述，这是希腊的传數士 
哲学家教导弗拉基米尔的。他还在汇集的1097年项下收进一篇 
关于捷列保夫里王公瓦西里科被挖去眼晴的详细故事，这篇故事 


* 雅弗是诺蓝的儿子，梅分 讲的 是白种人所居住的土一译者 



是和瓦西里科很接近的瓦西里写的。他还在《涅斯托尔编年史》的 
三个地方记载我提到过的关于佩切尔斯基寺院和圣费奥多西的故 
事，而且这篇故事可能就是他自己写的。汇集的编者用历史比软法 
来说明自己的思想，他不怕使编年史的叙述中产生实用主义的混 
乱，在同一年的顼下汇集了同样性质而属于不同年代的现象。他 
记趦了在1071年左右基辅来了 一个魔 法师，这是《佩切尔斯基寺 
院编年史》中没有记载过的，他就在编年史汇集中添补了关于这个 
魔法师的故事，以及一套关于“魔鬼的诱感和作用”的知识.，关于 
魔鬼对人的权限和对人施加影晌的方式，特别是利用魔法师来影 
响人们的方式。这种神鬼学是用那些有关当吋罗斯的魔法师和妖 
术家的有趣故事以及圣经中类似的例子来说明的。西尔维斯特在 
1071年项下叙述的事件的时间，是用编年史的表达方式表明的： 
# 就在这个时期，就在这几年中然而其中有两件事毫无疑问应 
当迟于1071年。这是像涅斯托尔那样遂年记载事件的普通编年 
史家所不能记述的。汇集的编者向博学家广泛地介绍了本国和外 
国的史料，以及运用这些史料的方法，而他的批判思想的光辉使 
他们产生了更加强烈的印象 a 编者反对认为基辅的建造者不过是 
第聂伯河上的一个渡夫的意见，他在<往年纪事》的批判性的扑充 
中用传说来证明基伊的出身是王公，而且曾经到过帝都，受到皇 
帝本人隆重接待 f 不过编者不知道这个皇帝的名宇，这一点他也 
承认。关于弗拉基米尔王公受洗礼的地点的各种说明，也是这样 
的情况;编者从其中选择了最可靠的传说。 

古代抄本的缺漏 但是未必只有用这种批判性的挑选才能说 
明编年史汇集的明显的缺漏:在嫌初编年史> 的较后的一些抄本 
中，我们可以见到许多在较古的抄本中没有的资料，而这狴资料本 
身并不引起任何批判性的怀疑 9 这大部分都是一些关于事件的简 
烜的拫导，这些事件是无法虚构或者是没有虚构的必要的 • 在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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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的抄本中遗漏的事件有如下一些，例 如：在 862年应邀到来的王 
公们建造了拉多加城，由他 们的长 兄留里克住在那里；狀4年阿斯 
科里德的儿子被保加尔人杀死； 867年阿斯科里德和吉尔率领少 
数卫队离开帝都(遭受失败以后），基辅满城号哭，由于这一年“基 
辅发生大饥荒 、而 阿斯科里德和吉尔屠杀了大批佩切涅格人。在 
一些较古的版本中979年是空白的，而在较后的抄本中这一年项 
下记载着两条趣闻：一件是关于佩切涅格的王公向雅罗波尔克毖 
求职务，并且从他邨里得到了“城市和权力、另一件是叙述希腊的 
使节来朝 M 难穸波尔克，“和他建立友好关系，并向他进贡，正像如 
他的父亲和祖父进贡一样，在弗拉基米尔王公时期遗漏了许多情 
W 况，关于佩切涅格和保加尔人的王公在基辅受洗礼；关于从 希腊. 
波兰、捷克 、匈 牙利和罗马教皇那里派到基辅来的使者的报导。这 
样的遗漏在整个十一世纪的以后几位王公的统治时期还能追査出 
来。这些遗漏一部分应当由《拉夫连季耶夫编年史》负责，它虽然 
是最古的一本，但不能认为是最完善的 ； 由于抄写者的过先，里面 
遗漏了许多地方，这些地方在内容和词句与它较接近的其他抄本 
中却都保存着。另一些情况的遗漏是出于汇集编者的见解，但 
时代相隔较近的传抄者却把这些情况添补了进去，他们之中一部 
分人参与编审这些抄本，因此能根据西尔维斯特手头用过、尚未 
佚散的史料来填补空白。但是在有些编年史?仁集中，特别是在来 
自诺夫哥罗德的编年史汇集中，我国最初 il 百年的历史却钗述得 
和我们熟知的西尔维斯特•注持的汇集有很大的不同，这种差别甚 
至不能用抄本残缺不全的理由来加以说明。这;就使沙赫马托夫院 
士推测当时还有另外一部更古的编年史汇集，这部编年史汇集是 
在十一世纪末叶编成的，而且是十二世纪初叶所编的《拉夫连季耶 
夫编年史》的 41 基本核心' 所有这一切使人产生这样一种看法 * 
《西尔维斯特编年史汇集》远没有吸收当时罗斯社会中流传的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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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最初几百年历史的全部故事，或者是像索洛维约夫所想象的 
那样 s 由于某种偶然的原因，较古的抄本慄存的是《始初编年史》的 
节本，而较后的抄本倒是比较完全的， 

斯拉夫的统 一思想 编年史汇集中最重要的，是说明我国历 
史开端的那种思想：斯拉夫的统一思想。编者之所以从事这神人 
种志学，是想集合斯拉夫各族的所有 k 分，指出他们目前的国际地 
位，指出能把它们连接起来的环节。他在描写斯拉夫人的迁移以 
后 指出： “这样就分出斯拉夫语言，因此文宇也称为斯拉夫文宇。” 
斯拉夫文宇就是这种联系的一个环节。罗斯的历史家还记得斯拉 
夫的统一开始逋破坏的那个命定的历史时刻：十世纪初匈牙利 
人在多瑙河中游确立自己的政权，破坏斯拉夫启蒙者在西斯拉夫 
和南斯拉夫备族之间结成的联系。他根据898年匈牙利人路过基 
辅这个消息，想起了基里尔和梅福季的活动，以及它对斯拉夫民 
族的意义。被匈牙利人征服的、多瑙河流域的斯拉夫人、摩拉食人、 
捷克人、波竺人和波利安-罗斯人，都操同一种斯拉夫语。摩拉瓦 
人第一个获得斯拉夫文宇，这是当时罗斯人和多瑙河流域的保加 
尔人通用的文字。梅福季是继承圣徒安德罗尼克的班诺尼亚地方 
的主教，安德罗尼克是圣徒保罗的门徒。而圣徒保罗曾经在斯拉 
夫人以前住过的伊利里亚任教。因此，保罗也是斯拉夫人的教 
师。我们罗斯人也是斯拉夫人，因此保罗也是我 们罗斯 人的教 
师。 斯拉夫和罗斯属同一个种族 t 最初称斯拉夫人，从瓦里亚吉 
人那里获得罗斯的别号 f 从前虽然称 为波利 安人，但讲的是斯拉夫 
语；从前被称做波利安人的原因，是因为居住在箪原地带的缘 
故*，而他们的语言和其他斯拉夫人的相同。 

十二世纪初叶善于思考的罗斯典籍家，用这种一连串辩证的 


9 & 


波利安人的意思是窣 庳居民 s -译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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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论不仅把自己的处于蒙昧状态的祖国和斯拉夫民族的家庭联系 
起来，而且还和基督教的圣徒传说联系在一起 s 在一百多年前还 
用活人祭祀偶像的那个社会里，思想巳提髙到认识世界各种现象 
有联系的高度，这是值得注意的，斯拉夫具有统一性的思想在十 
二世纪初要有相当强的思考力才能理解 f 因此在当时完全不能得 
到实际生活的支持》这个思想在笫聂伯河两岸信心十足或深信不 
疑地表现出来的时候，斯拉夫民族正处于分裂状态,而且它的成员 
的极大部分正受着 奴役， 摩拉瓦国早在十世纪初被匈牙利人击溃， 
第一个保加利亚国早在十一世纪初被拜占庭击溃，拉贝河一带的 
斯拉夫人和波罗的海沿岸的斯拉夫人在对德意志的逋攻让步，并 
与捷克人和波兰人一起对天主教的势力让步《 

研 究者对编年史 的态度《 始初编年史》的上述一切特点，使 
我国早期历史的研究者对它产生一种特殊的态度许多不同性质 
的材料是按考虑过各种资料而拟订的年代表来安排的，经过按照 
96 —定方法的加工，甚至经过批判性的挑选，并且用有指导性的历史 
思想加以说明，因此我们研究的己经不是一部普通的编年史，而是 
在科学上必须相当重视的学术著作。这里需要研究的不仅是原始 
的史料，而且还要研究甚至具有某神方法学的严整的现点》我们 
在深入研究这种著作所描写的备种现象的关系和意义时，必须考 
虑编年史本身对这种关系和意义的理解，因为在编年史中我们能 
看到一些文献，说明罗斯十二世纪初研究编年史的典籍家，即思 
想家对我国早期历史的看法。 

在《始初编 年史》 之后紧接着还有它的续篇，叙述从十二世纪 
到我国历史第一期终结时罗斯国土上发生的事件 1 。 

十二世纪的编年史 从1111年 2 西尔维斯特的后记以后，《拉 
夫连季耶夫编年史》和《伊帕季耶夫编年史》这两个较古的抄本和- 
较后的一些抄本一样，相互之间的差别较这个时期以前要大得多* 
90 



显然，这已经不是同一部汇集的不同抄本,而是不同的编年史汇集 


T . 在十二世纪末以前，这两部较古的编年史汇集所描写的事件 
大部分部是相同的，而所根据的也都是同样的史料,这就是各地方 
的原始的编年史，或者是同时代人所写的关于个别人物或事件的 


故事， 他们有时甚至是所写的事情的目击者和参与者 5 但是由于 
对共同的史料运用的方法不同，这两部汇集各用自己的方法来描 
写事件。一般说来，《伊粕季耶夫编年史汇集>要比《拉夫连季耶夫 
编年史》完备 I 同对可以指出，在叙述事件、说明事件的原因和 
结果的时候，《伊帕季耶夫编年史汇集》的编者较多依据南部的史 
■料，《拉夫连季耶夫编年史汇集》的编者较多依据北部苏兹达尔的 
史料，虽然在有些地方《伊帕季耶夫编年史汇集》对北部的事件甚 
至叙述得比《拉夫连季耶夫编年史汇集》详细，而《拉夫连季耶夬编 
年史汇集》对南部的事件却描写得比《伊帕季耶夫编年史汇集》详 
细„最后，除了共同的史料以外，每部编年史汇集都有其独特的， 

为另一部汇集所不知的史料。因此这两部汇集好像是两种不同成 
分或不同编法的同一部全罗斯的编年史。从这方面说，十二世纪奸 
的《伊帕季耶夫编年史》我们有时称做 《南 部的罗斯编年史汇集”， 
同时的《拉夫连季耶夫编年史》有时称做“北部的苏兹达尔编年史 
汇集”。我们在研究这两部编年史汇集的时候，差不多每走一步都 
能遇到《基辅编年史 X 《切尔尼戈夫编年史>、<苏兹达尔编年史》或 
《沃林编年史》的 痕迹， 根据这些痕迹来判断，可以认为十二世纪 
罗斯备地首府都有当地的缟年史家，他们的记载都按照毎个城市 
在罗斯国土整个生活中所起作用的大小，或详或简地被收入这部 
或那部编年史汇集里。在这方面占首要地位的是基辅，上述 两部辯 
年史汇集从《基辅编年史》中吸收的材料最多,而罗斯偏远的角落， 
如波洛茨克或梁赞，仅是偶而被顺便地提到一下而巳》因此，十 
二世纪的编年史编篆工作似乎是和当时全国的生活按同—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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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它像当时全国的生活一样，是按地方的中心划分的，是周 
限于备个地方的 4 。这两部编年史汇集的编者怎样能收集这么大 
量的备地编年史和传说，怎样能把它们编成逐年连贯的故事，这 
是一件值得惊奇和不可思议的事 s 总之，他们对后世的历史学作 
出了不可佶价的贡献，因为他们保存了大量的历史资料，耍是没有 
他们,这挫资料会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些编年史汇集之所以可贵， 
还在于它们的编者在收集各地的记载的时候，能够珍惜这些记载 
的地方特色和地方色彩，珍惜各地的编年史家的政治见解和社会 
关系或朝廷关系。我们很容昜把当时的编年史家看成是对所发生 
亊件的冷静的 > 甚至是非常公正的观察者，但事实上并不如此：他 
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地方性的政治利益，对自己的朝廷和地区 
的爱憎。因此，基辅编年史家通常热烈拥护自己爱戴的莫诺马 
赫的后裔，切尔尼戈夫编年史家拥护的是前者的敌人奥列格的后 
裔，苏兹达尔编年史家喜欢在屠杀诺夫哥罗德人的场合欣赏他们 
的“凶暴地不信宗教”、骄做和狂暴，欣赏他们惯于毁约和驱逐王 
公。编年史家在维护自 B 的王公 和乌己 的地方利益的时候，经常 
会按照自己的意思来描绘事件的经过情形，有傾向地把各 f 情节 
连在一起,井说明它们的原因和结果。备地史料的不同，使这两部 
编年史汇集具有全俄罗斯编年史的意义，而各地的利益和爱憎的 
不同，使这两部编年史汇集变得非常生动和灵活*使它们成为反映 
当时罗斯社会的情绪、感觉和认识的真实的镜子。例如，我们在 
《伊帕季耶夫编年史>中读到叙述伊兹雅斯拉夫.姆斯季斯拉维奇 
和切尔尼戈夫王公混战 01^6—1154) 的故事，我们能依次地时 
听到同情伊兹雅斯拉夫的基辅编年史家的声音，时而听到关心前 ' 
者敌人利益的切尔尼戈夫编年史家的声音，而当苏兹达尔王公尤 
里和加里西亚王公弗拉基米尔出来干涉这次斗争以后，在中部备 
地的编年史家的声音中又加入了罗斯国土遥远边区的历史家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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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由于这样，当你们仔细阅读这两部编年史汇集的时候，你们 
会感到自己好像处在由各地大大小小的溪流汇成的全罗斯事件的 
大潮旎中。十二世纪在编年史家的笔下永远地呼吸着，生活着，永 
远毫不疲倦地运动着，不住声地诉说着；他不仅是描写事件，而是 
在读者的眼前排演着，演奏着 S 《伊帕季耶夫编年史》的叙述特 
别畀有这种戏剧性的 特色- 尽管感情和利益有着分歧，尽管描写 
的事件喧嚣而混杂，但编年史的叙述并不是杂乱无聿的 I 所有的 
事件,不管大小都是用同一个观点严整地铺叙的，编年史家就是用 
这个观点来观察世界的各神现象。 

编年史家的历史现点 S 这种历史观点与编年史家的情绪和整 
个精神气质是非常一致的，因此它可以称做编年史的观点，虽然那 
些和编年史家有同样的情绪或思想而毫不参加编年史编赛工怍的 
人们，也可以具有这样的观点。这种现点对历史编赛学有着重大的 
意义，因为它可以比编年史的编寨工柞存在吏长的时间，井且长期 
地指导历史学家们的 思维： 他们能够长期地继续用编年史家的目 
光来观察人类生活中的各种现象，甚至在他们已经不再用编年史 
的方法对这些规象进行加工和叙述的时候。因此，我觉得这种观点 
值得我们加以重视。一个历史家的学术上的目的，照我们现在的理 
解，是要说明人类社会的起源和发展。人本身，他的尘世生活，特别是 
死后的生活，尤其引起编年史家的注意。他的思想注意的,不是存 
在着和存在过的事物的开头，而是它们的最后结果。实用主义的历 
史家研究人类社会生活的起源和结构 f .而编年史家则在事件中间 
寻求道德意义和对生活的实际教益；他注意的对象是历史目的论 

* 目的论是一种反科学的宗教唯心论观点，认为世界上一切都是合乎目的的。 
恩格斯写道 i 在目的论者看来，“猫被 m 造出来是为了吃老鼠，老鼠被创迪出来是为了 
给猫吃，而整个自然界被创进出来是为了证明创物主的智想，目的沦否认对引起各押 
现免的原因的科学认识，认为自然现象是由神、精神和其他超自然的力廬控制的9一 
译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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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生活道德。他用思想家的自信的目光来观察世界备种事件，对 
这样的思想家说来，社会生活结构并不是一个谜，推动人类生活 
的力量和动力他是很清楚的。两个世界对立着并经常进行斗争， 
以便使善与恶的互相不可调和的原则各自取得胜刺。夭使和魔鬼 
是这个斗争中的战士 a 白昼和黑夜、光明和黑暗、雪和雹、以及 
春，夏、秋、冬都有自己的天使> 一切东西，一切造物，都有自 
己的天使。同样，任何一个人，任何一块土地，甚至是多神教徒的土 
地，都有天使照管着，保护它们昉止罪恶，帮助它们抵抗恶魔。而对 
方也有强有力的行动方法和手段：这就是魔鬼的圈套和恶人。魔 
鬼唆使人去做坏事，把他推入死亡的深渊， w 自己却从旁取笑 s 他 
们用幻象、妖术来迷惑人们，特别是迷惑妇女，用各种圈套来便人 
们做坏事 9 而恶人比魔鬼 更坏： 魔鬼还惧怕上帝，而恶人“既不惧 
怕上帝，又不知害臊”。但是鹰鬼也有自己的 弱点： 它们虽能使人 
产生罪恶的念头,但却不知道人的思想，人的思想是只有上帝才知 
_道的，因此魔鬼胡乱地放出的狡狯毒箭，不免经常落空。两个世界 
的斗争是由于人而产生的。斗争引起的生活的漩讽转向何处 * 转 
向哪一端，人怎祥能在这个漩涡中维持自己，这就是编年史家所要 
注 E 的主要对象。生活给予人提防和启发性的 指示； 必须能够注 
意和理会这些指示。编年史家描写异教徒对罗斯国土的侵略，以 
及他们使罗斯遭受的灾祸。上帝为什么让这些异教徒战胜基督徒 
呢？别以为上帝爱异教徒甚于爱基督徒，不，他让异教徒战胜我们 
并不是由于爱他们，而是由于怜悯我们，要使我们值得他的怜惘， 
使我们从不幸的遭遇中得到启示，从而不走邪路。界教徒是上帝 
100用来教训自己孩子的笞杖， 44 上帝用备种灾难来惩罚池的奴隶，像 
火> 水、战争以及各种刑罚， 基眘徒 经受这 齒灾难 以后才进入天 
国。”这样，历史生活就成了受宗教道德教育的学校，人们必须从这 
里 学会认识上帝预示的道路。 赛是离开这条道路，他们就 会受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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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伊戈尔和弗谢沃洛 德 * 斯维托斯拉维奇击败了波洛齐夹人.他 
们想得到荣誉, 当他们 把异教徒赶到海边的时候.等待葙他们的 a 
什么呢，“我们的祖先还没有到过那里，而我们璘后终于能得到光 
荣和荣誉，他们说着这样的话，并不知 a “上帝的意旨”注定了也 
们的失败和被俘* 一切都预示着这种®旨，不仅是历 史事件 ，而且 
还有自.然现象，特别是不寻常的天象。由此编年史家对自然界的 
现象产生了很大兴趣》从这方面说，編年史家的研究范围 甚至比 
现代的历史家更广:他们把自然界直接拉进了历史，并不把它当侏 
有时激发1有时抑制人们精神的、经常是命定的自然影陶力的源 
泉,甚至不把它当作仅是人类生活中的无声息的环境，而认为自然 
界本身是历史中的活的角色，它和人一起生活，为人们效力，用备 „ 
神征象向人们预示上帝的意旨，编年史家对上天和尘世的钲象^对 
这些征象和人事的关系有其完整的学说。认为这些征象有时足吉 
兆,有时是凶兆。地震、日食和月食，不寻常的星辰、河水泛滥—— 
这一切难得发生的重大现象不是吉兆，有时预沄战争、内讧、饥苊 
或疫病，有时预示某个人的死亡。某个地方犯了罪，上帝就用饥 
荒、异教徒的侵略、溽暑或别种惩扨来您戒它 6 。 

因此编年史家就是道德家，他们在人的生活中看到善与恶、神 
与鬼这两个基本因素的斗争，他们认为人只是教育的材料，神对 ® 

们进行教育，指导他们走向预定的崇高目标。善与恶、外部和内部 
的灾难，以及天象本身，这一切在神的手中都是教育人的手段，都 
是说明“上帝的意旨' 神创造的世界道德秩序的合适材料。编年 
史家 7 叙述得最多的是政治事件和国际关系 f 不过他们的观点实 
际上是教会的历史观。他们的思想并不集中于他们从其他史料中 lot 
获知的历史力量的本质，而是集中于历史力董对人们的作用的方 
式，集中于人们应当从这种方式中吸取的教训。编年史编籑工作 
的这种训导目的，使编年史家的故事讲得心平气和而又明白，使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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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见解协调而又坚定 

我向你们介绍了研究我国古代史的基本史料，现在回过来奴 
述这个时期的历史事实。 





第七讲 


I#3 


俄国史第一时期的主要史实-对俄国史开端的两种看 

法——先于东斯拉夫人居住在罗斯南部的备民族及其对俄国 
历史的关系——甚么事实能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历史的开 
端？——《始初编年史》关于斯拉夫人从多瑙河迁来的传说 
一一 约尔南德报导的六世纪时斯拉夫人的分布情况——喀尔 
巴阡山东斯拉夫人的军事联盟——东斯拉夫人散居在俄罗斯 
平原上，这件事情的时代和特征——散居的结果是东斯拉夫 
人成为独立的部族 


在着手研究我国历史的第一个时期的时候，我请你们注意它 
的范围，以及指导当时俄罗斯生活的那种主要的社会因素的结 
合 B 

俄国历 史的第 ，一 个时期我把这个时期确定为从远古到十二 
世纪末或十三世纪^1。我不能更确切地指明它的最后界限。没有 1 任 
何转折性的事件可以把这个时期和以后的时期明确池区分开来。 
蒙古人的侵袭不能作为区分这两个时期的事件 > 蒙古人的入侵，正 
当罗斯处在变动的时代，他们加速了这种变动，但这种变动并不是 
他们引起的，新的生活秩序在他们到来以前就已 形成、 十一世 
纪中叶前后，罗斯绝大部分居民聚居的地区，是沿第聂伯河中游 
和上游以及它的支流再往北伸延，过分水岭 i 直到沃尔霍夫河河 
口的一条狭长地带。这个地区在政治上分成许多区，或者“乡 '商 
业发达的大城市是每个区的政治中心，是该区的政治生活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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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3 者和领导者。我们把这些城市称做 E 首府，而把受这些城市领导 
的区称做“城市管辖区”。同时，这些区首府还成了指导当时罗斯经 
济生活的经济活动的中心和领导者，也是对外贸易的中心和领导 
者。 这个时期中的其他的一切现象、组织机构、社会关系、风尚、知 
识和艺术的成就，甚至宗教道德生活的成就，都是上述区内的商业 
城市和对外贸易这两个因素的综合作用的直接或间接的结果。至 
于政治和经济关系的这种秩序是怎样形成的，在什么条件下形成 
的，斯拉夫居民是在什么时候出现在上述地带的，上述两种因素 
的作用是什么东西引起的，成了研究这个时期的第一个、也是最 
因难的问题 e . 

对俄 a 史开*的两种看法对我国历史的开纗，在我国的历 
史文献中主要有两种不同的看法，其中一种看法表现在十八世纪 
俄国科学院院士 1著名德意志学者施莱策尔所编著的有关古罗斯 
编年史的抵判性著作中。这部著作用德文写成,于十九世纪初叶出 
版\施莱策尔的看法得到卡拉姆津 v 波戈金和索洛维约夫的赞同， 
它的基本特点如下九世纪中叶以前，即在瓦里亚吉人到来以前， 
在我国辽阔的平廒上，从诺夫哥罗德到基辅沿第聂泊河左右两岸 
到处都是荒野和旷地，一切都处在蒙昧状态之中 | 这里的人无人统 
辖，像森林中的鸟兽一样。在可怜的、散居的野人——斯拉夫人和 
芬兰人——所居住的这片辽阔的荒漠上 t 九世纪中叶前后从斯堪 
的纳维亚半岛迁入的瓦里亚吉人最早带来了文明的萌芽。《罗斯 
国土起源的故事> 的编者所描绘的东斯拉夫人的风裕画面，似乎可 
以证明这种看法是正确的。我们在这篇作品中可以读到，东斯拉 
夫人在皈依基督教以前在森林里像一切野兽一样过着“野蜜 的”生 
活，互相残杀，吃着不洁的东西，分散独居，各个氏族之间如同仇 
敌，每一氏族聚族而居，住在本族所占据的地方。因此，我国历 
104 史的开端应当不早于九世纪中叶，是以原始历史过程的图景(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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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生活到处都是这样开始的)和摆脱野蛮状态的画面开始 的。对 
我国历史开端的另外一种看法，和第一种看法完全相反。这种看法 
产生的时代较第一种看法稍晚，是十九世纪的作家们在我国的文 
献中传播开来的。莫斯科大学教授别里雅耶夫的文章以及扎别林 


的《俄罗斯古代生活史》第一卷中，对于这种看法表达得最为透彻， 
他们的看法的基本特点是这样的 t 东斯拉夫人自古就居住在《始初 
编年史》所载的他们所住的地方，说不定早在公元前几百年就已 
定居在俄罗斯平原境内。这一派学者这样说明了自己的起源以后， 
接着就描写了一个漫长而复杂的历史 过程: 东斯拉夫人由原始的 t 
小的氏族联盟发展成许多部落，在部落中产生了城市，从中又形 
成一些主要的城市，或大城市，大城市和小城市或城郊一起构成了 
波利安人、德列夫利安人、塞维里安人和其他部落的部落政治联盟， 
最后，大约萑瓦里亚吉王公们应遨到来的时代，各部落的主要城 
市开始联合成统一的全罗斯联盟。这个理论的公式虽然很明白和 
很有系统，但它使研究者感到有点为难,因为这个复杂的历史过程 
的铺叙是脱离时间和历史条件的> 我们不知道这个过程的开端和 
以后的阶段应当确定在哪一个年代，它是怎样和在怎样的历史环 
境中发展起来的。按照这种看法，我们必须把我国历史的开端大 
大地提前到基督诞生以前，差不多要提前到希罗多德的时代，总 
之，要提前到瓦里亚吉王公应遨到来以前数百年，因为早在他们 
到来以前东斯拉夫人已经确立了相当复杂和完赛的社会制度，这 
种社会制度体现为固定的政治形式。我们来分析一下保存下来的 
关于我们斯拉夫人的记载和传说，这样才能评价方才叙述过的两 
种看法。 

先于斯拉夫人居住在穸斯南部的居民 一个民族的历史的开 

播应当理解为什么？它的历史是从什么事件开始的？ 5 古代 6 希腊 
和罗马作家告诉我们许多有关南俄草原的情况，这些情况不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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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可靠的，有的是他们通过希腊人在黑海北岸的移 民区从 商人们 
那里获得的，有的是根据他们亲身的观察得来的。公元前，从亚 
洲来的各种游牧民族一个接一个地统治着这个地方，起初是金麦 
里安人，后来在希罗多德时代是西徐亚人，最后在罗马统治时期 
是萨尔马特人。在公元前后，到这里来相互接替的人愈来愈频 
繁，古代西徐亚的野蛮民族的名称 ，变得 十分复杂和混乱。接替萨 
尔马特人的，或者从他们之中分化出来的，有赫特人、雅兹吉人、罗 
克索兰人、阿兰尼人、巴斯塔内人和达基亚人。这些民族聚集在多 
瑙河 t 游，在罗马帝国的北部边境，有时侵入罗马帝国境内，结成 
各部落的不巩固的 联盟， 在第聂伯河和多瑙 河之间 形成辽阔而短 
暂的领地，这就是公元前的鋳特人国，以及后来的达基亚人国和罗 
克索兰人国，甚至罗马人也祓迫向它们缴纳贡物或税款。显然备民 
族大迁移的条件已经成熟，南俄罗斯成了这些亚洲过客的临时歇 
息地，他们进入多瑙河下游，或越过喀尔巴阡山脉，在这片歇息地 
上准备对欧洲起这样或那样的作用 。在数 百年的过程中，这些民族 
—个接一个地占领着南俄罗斯草原，在这里留下无数的古墓，布满 
了 德涅斯特河和库班河之间的辽阔地 区。 考古学家们对这些坟墓 
专心地进行研究，并且取得了成绩，在里面发现许多有趣的历史资 
料，充实和阐明了古代希腊作家对 我国的 记述。有些民族，例如西 
徐亚人，长期住在黑海沿庠的草原上,通过这 里的移 民区和古代文 
化发生了相当 密切的 接触。在希猎的移民区附近出现了希腊和西 
徐亚的混合居民》西徐亚国王在希腊的城市中建筑宮室，西徐亚 
贵族经常到希腊本国去求学，在西徐亚的古墓中有作为西徐亚居 
室陈设品的许多希腊匠人制造的精致艺术品。 

他们的作用这一切资料对世界历史具有重大价值，但它对 
我们国家的历史比对我们民族的历史更为重要。科学目前还不能 
发现罗斯南部的这些亚洲来客和后来居住在这里的斯拉夫居民之 



伺的直接历史关系，不能发现他们的艺术和文化成就对波利安 
人、塞维里亚人以及其他民族生活的影响。在这些古代民族中没 
有发现斯拉夫人的存在，而_些民族本身仍然是人种学上的一个 
谜^历史人种学在研究所有这些民族的起源时，企图査明他们之 
中哪些属于凯尔特部落，哪些属于日耳曼部落或斯拉夫部落。这 
样提出问题似乎有某种方法上的错误。我们现在把欧洲居民分成 
的 i 述这些部落群，并不是人类自古存在时原始的分法 t 它们是 
在历史中形成的，每一个部落都是在一定时期内成为独立的部落 
的。在古代西徐亚人中寻找它们，无异是用后代的人种学分类来 
划分古代的部落。要是这些部落真是和欧洲后代的居民有共同的 
进化学上的关系，那末个别的欧洲民族就很难在它们中间找到自 
己直接的持有的祖先，并从他们之中开始自己的历史。 

•-个 民族的最初历史事实 一个民族的历史的开端，必须有 
某种明显的具体特征来表明。这种特征首先应当在该民族本身的 
记忆里找寻。一个民族记起有哭自身的第一件事，必然能眵指出找 
寻它的历史开端的 道路。 这种记忆并不是偶然的，毫无原因的。民 
族是不仅在一起生活、而且共同进行活动、具有共同语言和共同命 
运的居民■■因此在一个民族的记忆里，適常长期地保存着全民族最 
初接触、全体参加、并通过这种全民的参与而初次感到自己 是一个 
统一整体的那些事件。这样的事件无论对民族的记忆或民族的生 
活都不会毫无影响，因为这些事件能使一个民族的各个组成部分 
脱离分散的状态，团结它的力置实现某种共同的目的，并用某种有 
联合力的、大家必须遵守的共同生活方式来巩固这个团绪。我认 
为这就是标志一个民族的历史开端的两种相互之间有密切关系的 
特征，该民族对其本身的最早的记 t 乙和在某种共同活动中使他们 
团结起来的最皁的社会 形式。 我们能在我们的民族历史中找到这 
样的特征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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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S 


斯拉夫人从多瑙河的迁移 在这种探求中，《始初编年史》的 
褊者对我们没有什么帮助。他持另一种观点：他是个泛斯拉夫主义 
者，他根据自己的斯拉夫族原始统一的思想，首先致力于把自己罗 
斯早期的命运和斯拉夫人的整个历史联系起来吣 《始 初编年史》 


没有记述斯拉夫人从亚洲到欧洲来的年代。在《往事纪年》卷首的 


一篇有关人种学的学术概论中，它已提到多瑙河流域的斯拉夫人。 
从它称做匈牙利邦土和保加利亚邦土的这个多瑙河畔的国 家里， 


斯拉夫人向各个方向迁移。居住在第聂伯河及其支碑，甚至更北的 
那部分斯拉夫人就是从多瑙河迁出的。编年史 7 说沃尔赫人侵袭多 


瑙河畔的斯拉夫人,届住在他们中间，并且压迫他们，于是一部分 
斯拉夫人离开故土，在维斯拉河流域定居下来，被称为波兰人，另 


外一部分来到第聂伯河流域，被称为波利安人，而住在森林里的则 
被称为德列夫利安人，等等6按照研究者的意见，沃尔赫人或沃洛 
赫人是罗马人。这里所讲的是图拉真皇帝击溃了达吉亚国，而他以 
前的皇帝多米齐安是要向达吉茈国缴纳贲物的。关于斯拉夫人属 
于达吉亚国的成员，以及公元二世纪初斯拉夫人由于罗马的 ® 袭 
离开多瑙河向东北方迁移的说法，是斯拉夫族最早的历史记忆之 
一，耍是我没有记错的话，这种说法只有在我国的编年史中才有记 
载;不过很难猜测，它是从什么史枓中取得的。然而这不能认为是 
我国历史的开端,它不仅谈到东斯拉夫人，而且谈到斯拉夫族的离 
散，可是没有谈到在他们中间形成某种联盟 

约 尔南镰的报导 关于东斯拉夫人从多瑙河迁移到第聂伯河 
沿途所作的长期停留，我国的编年史中没有明确记载；但是把它 
的模糊的记忆和外国的记载加以比较，我们就可以知道这种中间 
的停留3。在 9 公元第三世纪，我国遭到新的侵袭，但并不来自通 
常的方向——东方的亚洲，而是来自欧_的波罗的海 t 这是航海而 
来的大胆的哥特人，他们沿我国平原上的河流深入黑海，威胁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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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罗马帝国。在四世纪，他们的首领栽尔曼纳里赫用征伐的方 
式把我国居民组成了一个辽阔的王国。这悬我们知道的欧洲人在 
现今俄罗斯境内建立的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它的成员包括东欧的 V 
各个部落，它们是爱沙人、默里亚人、摩尔多瓦人，都是东斯拉夫人 
的未来的邻居。麴尔曼纳里_赫还征服了维涅特人或维涅德人，这 
是公元初西方的古罗马作家 W 斯拉夫人的称呼。哥特的历史家约 
尔南德告 诉了我 们关于赫尔曼纳里赫的王国的这些情况，不过他 
并没有指出，那时这些维涅恃人届住在什么地方，而他们的这个 
名称是在五世纪末叶出现痒拜占廷的记载中的.六世纪的这位古 
罗马作家非常熟悉多瑙河流域外的蛮族世界，而他本身也是蛮族 
辻身，生长于多瑙河下游的密细亚的一个氏族，他详细地描述了 
他那时的斯拉夫人的地理分布情况。他在描写当时的西徐亚国的 
时候说，沿维斯拉河发源地的那些高山的北面山坡,在辽阔的土地 
上居住着人数众多的维涅特人。约尔南德继续写道，虽然由于氏 
族和所住地方的不同，他们现在的名称不同 9 ,但是他们主要的名 
称是 斯克拉 文人和安特人。斯克拉文人所住的地方北到维斯拉河， 

东 到德涅斯特河 T 森林和沼泽代替了他们的城市。安特人是维涅 
特人中最强大的，他们沿黑海的曲折海岸从德涅斯特河伸展到第 
聂伯河10,这就是说，斯拉夫人在当时其实就占据了喀尔巴阡山 
脉地区。喀尔巴阡山脉是斯拉夫人共同的老家，他们后来从这里 
向各方散去。这些喀尔巴盱山的斯拉夫人从五世纪末叶起（这时 
希腊 人才开 始知道他们的真正的名字），以及整个六世纪，经常渡 
过多瑙河去威胁东罗马帝国，难怪这位约年南德感伤地指出 i 斯拉 
夫人在赫尔曼纳里赫时代是像小兵一般微不足道的，只不过人数 
较多，“而现在他们由于我们的罪孽到处横 行”。 这种加紧的侵入 
在三世纪早就开始了，其结果是斯拉夫人逐渐占据了巴尔干半岛。 
因此，东斯拉夫人从多瑙河迁往第聂伯河以前，长期停 留在喀 尔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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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阡山山脉的山坡上,那里是他们的过渡的停留地 。 U 

六 f 纪喀尔巴肝山的斯拉夫人军寧联 a 喀尔 巴阡山 的斯拉 

夫人对^罗马帝国长 ia 的武装进攻使他们结成了军事联盟。喀尔 
巴阡山的斯拉夫人并不是整个部落傍入东罗马帝国境内，像 fH 耳 
曼人充斥西罗马帝国的省份那样，而是由从各部落姚选出来的武 
士队进行侵略的，这些叭伍就成 了各* 个分散的部落的战斗联系。 
我们能够找到关于这种军事联盟的痕迹，而参加这种军事联盟的 
正好是东斯拉夫人。《往年纪事》从一切特征来判断是在基辅编成 
的： 它的编者对基辅的波利安人怀有一种特殊的好感，把它们的 
“温和而沈静的习俗”和其他 一切东 斯拉夫部落的野蛮习俗加以 
区别，而且他对波利安人也比对其他部落知道得多。 《往 年纪事> 
既没有谈到赫尔曼纳里赫的哥特人，也没有谈到在他死后蹂躏他 
的王国的匈奴人 U ,但是它提到较后的时期斯拉夫人经受的多次 
侵略，并且谈到保加尔人、奥布尔人、哈扎尔人、佩切涅格人和乌古 
尔人。然而除了建造 基辅的 传说外，在哈扎尔人以前它丝毫没有 
提及自己喜爱的波利安人。当时穿过南俄罗斯的民族大洪流常使 
东斯拉夫人感到痛苦，这支大洪流好像没有碰到居住在那里的东 
斯拉夫人的一族—波利安人，实际上波利安人是东斯拉夫人中 
最嫡亲的一支 6 在十一世纪的这位基辅故事家的记述里，从遥远 
的古代仅保存了关于一个东斯拉夫部落的传说，而这个部落离基 
辅很远，在十一世纪并没有明显地参与备种事件的进程。 《往 年纪 
事》叙述了阿瓦尔人对杜列伯人的侵略（六世纪——七世纪)，“那 
些奥布尔人和斯拉夫人交战，征胆了杜列伯人，即斯拉夫人，并且 
虐待杜列伯人的妇女:奧布尔人临行的时候,既不把驾车的套索套 
在马上，也不套在 牛上， 而是命令三至五个女人拉车，而他们则驾 
坡着，他们就是这样地磨折杜列伯人。奥布尔人身材高大，头脑傲 
悝，因此上帝歼灭他们，使他们全部死亡,一个不留，罗斯至今有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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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一句谚语： 像舆布尔人一样死无厥遗 ， n 

可能是由于这个历史性的摟语使《往年纪事》收入了关于奥布 


尔人的传说，这个传说具有壮士歌和历史歌曲的特征，而这种歌曲 
也许就是喀尔巴阡山山坡上编成的整套描写阿瓦尔人的斯拉夫歌 
曲的遥远的余音。但是在这次侵略的时候波利安人在什么地方？ 
为什么仅有杜列伯人从奥布尔人那里受到这样的痛苦？我们意外 
地从另一方商得细了这个问题的答案。在十世纪四十年代，即 - 


《往年纪事》编成前一 •百多年，阿拉伯人马苏迪在他的地理著作《黄 
金草地> 中写过有关东斯拉夫人的故事。他在其中叙述道> 在斯 
拉夫部落群中有一个部落，即最主要的，过去占统治地位的部落，_ 
有一个最高的王，所有部落的王都脲从他 ; 但是后来在他们的部落 
中发生了争端，他们的联盟破裂了，分成各个单独的支系，每一部 
落各自拥 有自己 的王。马苏迪把那时这个曾居统治地位的斯拉夫 


部落称做沃林人，而我们从自己的 《往年 纪事》中知道，沃林人就是 
杜列伯人,他们居住在西布格河流域*可以猜想得到，为什么基辅 
的传说从阿瓦尔人侵略的时期只提到杜列 伯人。 那时社列伯人统 
洽着所有的东斯拉夫人，因此它的名字掩盖了其他的部落，正像后 
来所有东斯拉夫人都按罗斯国土主要地区的名字而被称为罗斯— 
样，而罗斯最初仅是指基辅地区。在阿瓦尔人侵略的时代，既没有 
被利安人，也没有基辅，大部分东斯拉夫人都集中在较西的地方， 
集中在喀枣巴阡山脉的山坡和山麓，集中在这个广大的分水岭的 
边缘，而从这里走向德涅斯特河、东布格河和西布格河、普里皮亚 
特河上游的支流，以及维斯拉河上游地方。 

这样，我们在六世纪喀尔巴阡山的东斯拉夫人那里就看到了 
杜列伯王公统率的巨大的军事联盟 • 这个联盟由宁和拜占庭的长 
期斗争而结成并将东斯拉夫人联合成一个整体。在伊戈尔时代的 
.罗斯，还能很好地记起东斯拉夫人团结起来.为共同亊业而联合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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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力量的最初尝试。因此当时的阿拉伯地理学家能够把这方面的 
情况相当完整地记录下来。过了一苜年以后，在雅罗斯拉夫一世时 
111代，罗斯故事家只记下了这个历史回忆的富有诗意的断片。这个 
军事联盟确有其事，它可以置于我国历史的开端 ： 我再重复一遍， 
它开始于六世纪，在我国平原的边缘西南角，在喀尔巴阡山的东北 


部的山坡和山麓。 

散居在俄岁斯 平原上 在七世纪，东斯拉夫人从这里，从这狴 
山坡逐渐散居到平原上来。这个散居可以认为是我国历史开端的 
第二个事实 a 这个事实在我们的《往年纪事》中也保存着一些痕 
迹，而且和外国资料相比显得格外明显六世纪和七世纪初叶 
的拜占庭作家着到多瑙河畔的斯拉夫人正处在不平常的变动状态 
之中。莫里士皇帝 <582— S 02) 和这些斯拉夫人进行过长期的斗争， 
他写道，他们好像强盗一般，随时都准备起程，他们所住的村镇分 
散在森林里,分散在他们国内许多河流的沿岸。稍早一些时候，普 
罗科皮奥斯 * 指出 1 S ， 斯拉夬人住在简陋的小屋里，并且经常迁居， 
这些小屋分散、独立，一所一所之间相隔遥远的距离 16 。经常流动 
的原因可以从它的结果来反证。拜占庭人说多瑙河畔的斯拉夫人 
在626 —650年间侵入东罗马帝国境内；大约从这吋起，这种入 ffi 和 
拜占庭人关于多瑙河畔斯拉夫人的消息就同时中断了：斯拉夫人 
不知到哪里去了，直到九世纪他们（那时用罗斯这个新 名称〉 才重 
新出现在拜占庭人的叙述中，因为他们从另一方向走海路重新进 
攻拜 占庭。 关于七世纪到九世纪这段镘长时期中东斯拉夫人的情 
况，我们在拜占庭人那里只能找到不很可靠的消息。斯拉夫人口停 
止侵略东罗马帝国，是由于他们退出喀尔巳阡山脉的 结果。 他们退 
出喀尔巴阡山脉是在 626-650 年间开始的，或者是在这个时期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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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 的，这正好和阿瓦尔人侵略东斯拉夫人的时期相吻合，从这里 
可以看出它的原因。 * 

的进象 我国的《往年纪事》既没有谈到斯拉夫人在喀尔 
巴阡山脉上五百年的停留，也没有谈到他们第二次又从那里往各 
个方向的迁移，但是它指出了这次迁移的个别迹象和后果，在斯 
拉夫人从多瑙河迁移的概略图中，它清楚地把西斯拉夫人(摩拉瓦 
人、捷 克人、 波兰人、波奠尔人)和东斯拉夫人(克罗地亚人、塞尔维 
亚人和霍鲁坦人）区分开来，它把散居在第聂伯河流域和我国平原 
其他河流的斯拉夫人作为斯拉夫族的东支 f 而构成斯拉夫族东支 
的这些部落所居的地方（后来拜占庭作家就是在这地方知道克罗 
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的)，就是喀尔巴奸山地区，即现今的加利奇 112 
亚和维斯拉0上游地区。早在十世纪时我国的《始初编年史》就知 
道克罗地亚父也是在这个地方:他们参加过907年奥列格对希腊人 
的出桩，992年弗拉基米尔也曾和希腊人作过战 I 7 。编年史虽然记 
不清第聂伯河流域的斯拉夫人来自喀尔巴阡山脉的事实 f 然而却 
记得这次迁移的最后一个阶段，它在叙述东斯拉夫部落散居在第 
綦伯河及其支流时说，波兰人中有兄弟两人，拉吉姆和维亚特科’ 

他们带着自己的亲族来到这里,拉吉姆住在索日河上，维亚特科住 
在奥卡河上，他们就是拉季米奇人和维亚季奇人的起源》这两个部 ' 
落定居在第聂伯河左岸,使我们有根据猜想,他们的到来在斯拉夫 
移民中是较后的，因为新来的人在第聂伯河右岸已经找不到地方 
了，因此只得迁到更东的地方，到第聂伯河的左岸去。从这方面说， 

: 维亚季奇人是罗斯斯拉夫人中最靠近边区的一个 部落。 但是为什 
么编年史认为这两个部落“起源于波兰人”呢? K 这就是说》他们是 
从喀尔巴阡山脉地区来的，因为在叙述这段故事的《往年纪事》写 
成的年代,上述的分水岭地区，即红罗斯，十一世纪克罗地亚人的 
:古国已经被认为是波兰人的地方，而且是罗斯和波兰争夺的对象 * ; 


107 



113 


» 居的时代 因此，把《始初编年史》.中混乱的记述和外国妳 
资料加以对比，再进行努力研究和推测，我们就有可能推想出我 
国历史开端的两个事实是怎样酝廉成熟的 。大约 在公元二世纪前， 
部落大流动把斯拉夫人推到多瑙河中游和下游。起初他们在达吉 
亚国的各部落居民中井不显著，直到近二世纪时他们才开始从萨 
尔马特人中分离出来，在外族人的眼里以及在本族人的回忆中显 
得独特起来。塔西佗 * 还怀疑谁和维涅德人较接近，是日耳曼人 
呢还是萨尔马特的游牧人，而且约尔南德也提到^多瑙河上的尼科 
波尔城是图拉真战胜萨尔马特人以后建造的 4 然而我国的编年史 
却提到，斯拉夫人从沃洛赫人即从图拉真的罗马人那里受到很大 
的痛苦，因此他们只得放弃自己在多瑙河上的 住所。 不过怀着这 
种回忆到第聂伯河来的东斯拉夫人，不是从多瑙河直接到这里来 
的，他们不断 地更换 牧地：这是一次缓慢的迁移，从第二世纪到第 
七世纪在喀尔巴阡山脉作了长期的停留。阿瓦尔人椎动了喀尔巴 
阡山的斯拉夫人继续向各个方向行进。五世纪和六世纪在中欧和 
东欧空出了许多地方，这些地方是日耳曼部落放弃的，他们被匈奴 
的侵袭赶往南方和西方，到罗马各省去了。阿瓦尔人的侵袭对斯 
拉夫部落起了类似的作用，把它们赶到了这些荒废的地方；康士 
坦丁 • 巴格里雅诺罗德内叙述的七世纪赫拉克利乌斯皇帝号召塞 
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到巴尔千半岛来和阿瓦尔人进行斗争的故 
事，是受到历史批评家怀疑的，而且其中有许多？ r 疑的情节，但是 
它的素材中似乎也有一些真实的 东西* 总之七世纪是这样一个时 
代，由于阿瓦尔人运动的某种缘故，产生了许多斯拉夫国家（捷克 
国，克罗地亚国 、保 加利亚 国）。 在同一世纪，以前哥特人统治的那 
些地方这时敢居着东斯拉夫人，而以前汪达尔人和勃艮第人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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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的地方，这时散居着波兰人。 

东斯拉夫人成为独立的部落 我们在研究我国历史开端的时 
候，马上就能看到,斯拉夫人从过去住在东欧黑海沿岸的一群没有 
明显部落特征的人中分离了出来。在七世纪，当斯拉夫人的氏族 
名称为人所知的时候，我们已能察觉他们内部的种族特征，地域和 
部落特征。虽然很难指出他们的西支和东支成为独立部落的确切 
时期,但是我们看到，在七世纪以前他们的命运是在密切的相互关 
系中形成的，决定于同样的或类似的情況和影响。从这一世纪起 * 
在东斯拉夫人的生活中显出了一些可以认为是我国历史开端的现 
象， 这些斯拉夫人是从喀尔巴阡山脉迁来的，他们处于在以后数 
百年中伴随和指导他们生活的独特的地理条件的影响之下*在观 
察他们在新的住处安排自己生活的时候，我们将要研究这些新的 
条件的起源和作用 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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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讲 


东斯拉夫人迁居俄罗斯平原的后果； I )法律上的后果,东斯拉 
夫人迁居时代的生活 一 殖民对破坏氏族联盟和使氏族相互接近 
产生的影响；氏族为农户所代替——这些事实在罗斯斯拉夫人神 
话中的反映——他们的神话概述，对自然的崇拜——钵崇袓先 
——这些在罗栽斯拉夫人的崇拜偶像的婚礼习俗和家庭制度中 
的 皮映; ——2) 经济上的后果，沿第聂伯河的古代通商活动—— 
黑海北岸的希腊移民区——罗斯斯拉夫人与哈扎尔人、 东方阿 
拉伯人以及拜占庭的早期通商关系的痕迹——哈扎尔人的疣治 
对这种通商关系的顺利发展产生的影响。 一一 古代罗斯械市的 
■起源 

迁居的后果 在七世纪和八世纪的整个过程中，当阿瓦尔人 
统治喀尔巴阡山脉的东西两面的时候，居住在这个山脉东北坡上 
的斯拉夫人东支，逐渐向东和东北退走。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要研 
究的事实。对东斯拉夫人说来，这个事实产生了法律上、经济上和 
政治上的后果。我们阅读叙述九——十一世纪的罗斯国土情况的 
《始初编年史》时所看到的东斯拉夫人的生活，正是由于上述这些 
后果形成的，现在我们首先来谈谈伴随东斯拉夫人的迁移而发生 
的法律上的后果。 

氏族生活的痕迹 在喀尔巴阡山上，这些斯拉夫人看来还是 
过着原始氏族联盟的生活。在拜占庭作家叙述六世纪和七世纪初 
叶的斯拉夫人生活的隐晦而贫乏的记载中，可以隐约地看到这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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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生活的特点。根据这些记载，斯拉夫人是由许多小邦的国君和氏 
族的尊长，即部落的小壬公和族长统治的，并且还有集会讨论公共 
事务的习俗 h 这似乎是一种氏族会送和部落谓彻 8 同时拜占庭 
的圮载还提到斯拉夫人中间的不和睦以及时常发生的内讧，这是 
分散的小氏族生活的通常特征。要是这些记载中有什么东西可以 
茱纳的话，那就是几乎可以假定斯拉夫人的小氏族在六世纪已经 
开始结成比较大的联盟、宗系或部落，虽然氏族的独特性仍然占优 
势。那个时代的模糊的传说，只留下来一个东斯拉夫部落的名 
称一杜列伯族，它是整个军事联盟的首领，很难 2 想像，在氏族 ' 
和部落的纷争占优势的情况下这个军事联盟是怎样组成和进行活 
动的。我们把它和喀尔巴阡山脉的斯拉夫人对东罗马帝国的长期 
侵犯联系起来看,这个军事联盟按其目的和成分来说，是一个与氏 
族联盟和部落联盟极其不同的联合体，它能够起到这两种联盟的 
作用，而不直接触动它们的基础。这是由各氏族和部落的战斗人 
员在出征时组成的一支民兵部认，而在征战结束后,生还的伙伴们 
就散伙了回到自己的亲族中，仍然处在固有的关系的影响下。到后 
世，东斯拉夫的那些部落还以类似的形式参加基辅王公对希腊人 
的征伐，随着阿瓦尔人的侵入，斯拉夫人对东罗马帝国的侵袭终 
止了，开始了斯拉夫人的四处迁移 ，这个 联盟也就自然瓦解了 2 » 

共网生活的方式尚未査明 目前很难说明东斯拉夫人迁移到 
我国平原的时代主要采用怎样的共同生活方式 3 。叙述罗斯国土 
初期历史的 <往年纪事》在描写他们的分布情形时，列举了他们 
所分成的部落，指出每一部落所居住的地方。你们还能记得，这部 
著作叙述过波利安人、德列夫利安人、沃林人、塞维里亚人 、拉吉 米 
奇人、维亚季奇人、克里维奇人、波洛茨人、德列哥维竒人以及诺夫 
哥罗德斯拉夫人所有这些部落的分布情况。我们已经知道了这种 
'分布情况在水文地理学上的根据：这些部落是沿着这个国家西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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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的河流流域定居下来时，而奥卡河4：游的垂直流向就是划分东 
西两半部的分 界线。 不过很难确定这些部落是怎样的，是政治上 
巩固的联盟呢，还是政治上毫无联系的、仅是地理上的一群居民。 
马苏迪写道，沃林人领导的联盟瓦解以后，东斯拉夫分成备别的宗 
系，每个部落都选出备自的君主。在 V 我国的 《往 年纪事>中，哭于 
这个传说有如下记载：即基伊 * 和他的弟弟死后，他们的氏族开始 
控制波利安人的公国，德雷夫利安人有自己的公国,德列哥维奇人 
也有自己的公国等等，《往年 纪事》 的编纂者驳斥了说基是笫聂伯 
河上的一个普通的渡夫的见解，认为他是担任王公职位的显贵。结 
果是这样的，这个氏族在它的始祖死后，统治了波利安人的整个部 
落，仿佛成了波利安部落的王朝，而且其他部落也有过类似的王 
朝，但是这些部落王朝的统洽作用是以什么形式表现的，却不清 
楚„传说中没有提及任何一个部落王公的名宇。追求伊戈眾的寡 
妻未获成功的马尔，是德雷夫利安族的王公之一，他是伊斯科洛斯 
坚城的统治者，并不是整个德#夫利安部落的统治者霍多塔 
是在维亚季奇人中有点威望的人，弗拉基米尔•莫 诺玛赫 曾经对 
他发动过两次冬季进攻，然而在莫诺玛赫的《训子篇》中甚至不称 
他为王公， 只是順 便提到一下，因此他的政洽面貌仍然毫不淸 
楚於》也许，某个部落的小氏族的王公认为自己是像波利安族的 
基那祥是共同祖先的后裔，彼此之间保持着一种世系关系，像喀尔 
E 阡山的氏族尊长那祥共同参加部落谓彻，或者参加纪念崇敬祖 
先的祭祀。在历史问题研 究中， 资料愈少，作出的答案就愈有分 
歧，而且愈是容易作出这样的答案 

四处迁移对氏族生活的彩® 5 * 在四处迁移的时代，氏族联 
盟似乎仍然是东斯拉 夫人的 主要生活方式。.至少在《往年纪事》中 


• 基伊 〈 KhS ), 为基辅第一任统治者。——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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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当明显地描写的只是这种生活方式:“每个氏族都是聚族而届， 
住在自己的地方,统治着自己的 氏族' 这就是说,所有的亲族住在 
一个单独的村镇里，和别的氏族不相混杂 e 不过这未必是原始的、 
纯悴的氏族联盟，因为迁移的过程必然会使这种共同生活解体。只 
有当亲族们紧密地聚居一处时，氏族联盟才能 巩固； 然而殖民的事 
业和他们迁往的边区的特点，使他们的共同生活遭到破坏。东斯拉 
夫人在平原上分布开来的时候，主要占据了它的森林地带。约尔南 
德的记载所指的，就是这个地带，他在描写从德涅斯特河沿第聂伯 
河和顿河向东这片地区的时候说，这是一个非常辽阔的地方，遍地 
部是森秫和难以涉渡的沼泽 a 基辅本身就建立在这个大森林的南 
端在这个林木众多的荒凉地区，新来的人从事软毛兽的 捕猎， 
从事林间养蜂业和农业。森林中没有一片宽广地带适于做这些工 
作，因此必须在森林和沼泽之间寻找比较空旷和干燥的地分，砍去 
树木，以利耕种，或在森林里増添设备以便狩猎和养蜂。在遍地 
森林和沼泽之间的这种地方只能是一块块相距很远的小片土地。 
移民们就在这些小片土地上建造自己单独的农院，清理四周的土 
地来耕种，并在森林里设置蜂房和陷阱在古代基辅罗斯境内， 
至今还保留着称作古域遗址的古代城堡的遗迹。这通常是一片片 
圆形的地方 T 方形的较少，有的四周围的围墙，还隐约可见。这样 
的古城在第聂伯河沿岸到处都有，两城之间的距离相隔四至八俄 
里。这些古城都位于古墓的旁边，可以证明它们的起塬早在多抻 
教时代。这些古墓发掘的结果，说明墓内的尸体是按照多神教仪 
式埋葬的。你们不要以为这些古城是真正的大城市的遗迹，用圆 
形的围墙围着的那块地方，通常只够容纳一个比较大的农户。那 
末这些古城是怎样产生的呢？它们究竟是什么东西呢？我认为，这 
就是过去东斯拉夫人散居的单独的设防农院的遗迹，拜占庭作家 
普罗科皮奥斯所说的他那个时代的多瑙河彼岸的斯拉夫人住在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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陋的、分散的小屋里，所指的就是这些古 城„ 斯拉夫移民在第聂伯 
河及其支流流域定居下来的时候，建造的就是这样的单独的农院， 
US 或者换句话说 ，就 是独家村。后来在伏尔加河上游营建的，也是这 
样的独家村。农院的四周围以土墙，可能还有栅栏,是为了防御敌 
人，特别是防御野兽侵害家畜。基辅城本身也就是由这样单独的 
农院发展而成的。<往年纪事》还能记得这个城市的建立，这就表 
明它产生的年代距《往年纪事》的年代不远，古代的传说屮说，在 
笫聂伯河的有山的河岸上 t 在三个相邻的小山上住着兄弟三人，他 
们在附近的森林里从事狩猎。他们在这里建造了一个小城，按照 
长兄基伊的名宇取名基辅。这样基辅是由三个独家村和共同设防 
的避难所发展而成的，它们是由移居在第聂伯河河岸上的三个猎 
人建造的。长兄基伊当了王公，按照原始的意义就是族长，当地的 
传说或编年史编宴者根据清溯，却把他变成了波利安部落的统治 
氏族的高贵始祖，变成了十一世纪吋一般所理解的王公。 

氏族为农睐所代*这种迁移的过程，必然会动摇东斯拉夫 
人在那时以前还很巩固的氏族联盟6氏族联盟是靠两个支柱维持 
的：族长的权力和氏族财产的共有制氏族的祭祀和对祖先的景 
仰，圣化并巩固了这两个支柱•但是族长的权力不可能以同样的力 
量遍及散居在森林和诏泽之间广大地区的所有亲族农户。在每一 
个农户里，族长的地位必然会让给家长，即农户的主人。同时，在 
笫聂伯河沿岸开始的林业和农业的性质，打破了氏族财产共有的 
观念。森林适合于单个农户手工操作，田地是由单个家庭的劳力 
开垦出来的，这样的小片森林和田地必然很早就具有家庭私有财 
产的意义=> 亲族能够记住自己的血緣关系，能够尊靈氏族的共同 
祖先，保持氏族的风俗和传说，但是在法的领域，在实际生 is - 关系 
中，亲族之间必须遵循的法律关系却愈来愈瓦解了 6 。当”我们在 
罗斯民法的古代文献中寻找氏族的继承制度而找不到它的痕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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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我们就会想到上述这种观察或猜 WU 在部分居民的共同生 tI 9 
活制度中，古代罗斯农户，即由家长和他的妻子、儿女、没有分居的 
亲属 、兄弟、侄儿等组成的复杂的家庭，是从古代氏族到简单的新 
式家庭的过渡阶段，相当于古代罗马的家族，氏族联盟的这种睃 
坏，它的分解为农户或复杂的家庭，在民间的传说和习俗中保留着 
某些痕迹9。 

崇拜自然物 在古代和最新文献中保存下来的东斯拉夫人的 
神话的模糊轮廓中，可以分辨出其信仰的两种方式。其中的一种 
可以认为是尊敬可见的自然物的残余 思想。 在罗斯的文献中保存 
着崇拜自然物的迹象《夭神的名宇叫斯瓦罗格，太阳神的名字叫达 
曰博格、霍尔斯、维列斯,雷电神的名字叫保隆，风神的名宇叫斯特 
里博格，还崇拜火以及自然界的其他力置和现象。达日博格和火 
神被认为是天神斯瓦罗格的儿子，叫做斯瓦罗日奇。于是，在罗斯 
的奥林匹斯山 * 区分了诸神的辈份——这是神话时期还保留在人 
民记忆中的标志，不过现在很难把这些时期置于某个年代的界限 
内了。根据普罗科皮奥斯的考证，斯拉夫人早在六世纪就承认雷神 
佩隆是宇宙唯一的统治者。根据我国的《始初编年史》，佩隆是与 
维列斯相并列的罗斯斯拉夫人的主神，维列斯被认为是保护家畜 
的“ 畜神' 也许还有财神的意因为在《始初编年史》的语言中 
CKOT 这个词兼有家畜和钱财两个童义。在古罗斯的书面文献中， 

除了提到斯瓦罗格的几个儿子外，对诸神的家族没有明确的说明。 
但是十世纪初叶阿拉伯人伊本-法德兰在伏尔加河的一个码头 
上，大概是在保加尔城附近，看见过罗斯的商人们向一个巨大的 
神像和它周围的许多小神像（这个神的妻女)，呈献供物和做祷 
告，不过这是哪一族的商人，是瓦里亚吉人还是斯拉夫人，却不淸 


• 奥林匹斯山是希腊最离的山脉，古希賸神话中传说此山是神仙的住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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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共同礼拜的制度那时尚未确立，甚至在崇拜多神教的后期也 
仅能看到它的微弱的萌芽。既看不到庙宇，也看不到祭司阶级这 
120 —类人;但是己有个别的巫师和 h 者，人民请他们占卜，他们在人 
民中有着很大的威望 e 神像置在空旷的地方，大多是在小丘上，某 
些仪式是在神像面前举行的，还带来供物、牺牲品，甚至人祭。在 
基辅的一个小丘上有佩隆神像，公元945年伊戈尔在这个神像面 
前起誓遵守与希腊人签订的条约。公元980年弗拉基米尔在基辅 
掌握政权以后，在这里的小丘上塑造银头金须的佩隆神像，还有霍 
尔斯、达日博格、斯特里博格和其余诸神的神像，王公和人民都呈 


献了供物。 

粜拜祖先 另外一种信仰，即崇拜祖先，似乎有着更大的发展> 
而且维持得更加巩固。在古代罗斯文献中，这种崇拜集中在氏族祖 

先 Cpofl ) 及其妻妾 CpOHSeHMUbl ) -即祖父祖母们身上，因力祖 

父具有亲族的庇护者的意义，同时这也暗示出过去斯拉夫人中 
占主要地位的是多妻制 7 *。这位神化了的祖先被尊称为始祖 ( MP )， 
在斯拉夬教会语言中写作田 ypf 这个词至今还保存在复合词 
npamyp (:五 世祖、远祖）之中.创业的祖先作为亲族庇护者的意 
义，至今还保存在遇到鬼怪或突然的危险时发出的惊呼声中， 
M 6 HHI (祖 先，保护我祖先在保护亲族防止一切邪恶的同时， 
还保护他们氏族的财富。语言中保存的迹象表明，在传说中 MP 
这个词的意义相当于罗马的 te p M (界神)，_意思是氏族的田地和 
驩土的保卫者 <■ 我们现在还用 Hepecsyp (过分 ：) 这个词来表示对田 
界、适当鼴界和法度的破坏；这就是说， Hyp 的意义是“法度”，“界 
限 " D iyp 的这个意义，似乎可以用来说明《始初编年史》中插写的罗 
斯斯拉夫人葬仪中的一个特征:对死者进行祭奠之后，被把尸体焚 
毁，把骨灰收戴在一个小容器内，置于交又路口的往子上,也就是 
在与他人的领地接界的地方。立于路衮的、上面放置祖先骨灰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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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柱子，就是边界的标志，它保卫着氏族土地或祖先庄园的边界。 
这里可以看出罗斯人对交又路口的迷信的恐惧:他们在这里，在这 
个中立地带，仿佛感到自己是在异方，不在自己家里，在氏族土地 
的界限之外，在庇护自己的祖先的权力范围之外^这一切似乎能说 
明氏族联盟在原始时代的广阔和完整。然而在民间的传说和迷信 
故事中，这个作为氏族庇护者的祖先还经常和家庭的祖父的名字 
—起出现，也就是说，和并不是整个氏族而是个别农户的庇护者一 
起出现 <■ 因此，不必对和原始氏族联盟有关的民间信仰和传说表 
示怀疑，迁居备处必然破坏了氏族的法律上的关系，而用邻居关 
系来代替氏族关系。这种代替在语言中也留 下一些迹象： 《 t 6 p 和 
iua 6 ep 的原始的基本意义是“亲族”（与拉丁文 consobrinus 比较)， 
后来就有“邻人”和“同伴 # 的意义。 

多 神教婚礼形式 氏族联盟的这种法律上的解体，使各氏族 
的相互接近有了可能，接近的方式之一就是婚姻。《始初编年史》 
指出过表现在婚姻形式中而与迁移的过程有关的那种接近过程， 
不过不很完全和明显。原始的单个农户，东斯拉夫人由近亲组成的 
复杂的大家庭，遂渐发展成为族人的村庄，它们輙能记起自己共同 
的家谱，这种记忆保存在这些村庄的祖传的名称中： 

德契契家村)，: Mkpsthmk (米里亚季契家村)、(杰季契家村） 
Ae^orocTHHH (杰多戈斯季契家村 ) 7B 。 对于这种由同一亲族构成 
的村庄，得到新娘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在多妻制占主要地位的情 
况下，自己族内的妇女感到不足，而其他氏族的呢，她们的亲族不 
肯自愿地、平白无故地相让。因此就必须强抢。据编年史记载，“在 
村界边的宴游之地”，“在水边' 在神圣的泉水旁或江岸和湖岸 
上，纪念非同族的共同神的宗教节日时，聚集在那里的各村的男女 
村民，就经常发生抢亲的事。《始初编年史>把婚姻的各种形式，作 
为罗斯斯拉夫备部落的人的品质和文化程度的各个阶段来加以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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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在这方 面它把这些部落置于比波利安人较低的阶 gU 它在描 
写拉吉米奇人、维亚季奇人> 塞维里亚人、克里维奇人的偶像崇拜 
的风俗时指出，“在这种阑鬼把戏的日子里，他们便把®到的女子 
拐骗过来 '古代 的历史家认为，抢亲是婚姻的一种低级形式，甚至 
是婚姻的否定， 因为“ 他们并不是结婚”,实在是拐骗。大家部知道 
的乡村中男女青年捉迷藏的游戏，就是基督教婚礼以前的这种抢 
亲的最后残余 a 由于强抢别族的女子而引起的氏族之间的敌意，是 
用“聘 4 L ” 来消除的，即向被抢女子的亲族出钱购买该女子。到后 
来,“聘礼”变成了公开的买卖婚姻制度，即按照双方亲族相互之间 
的协商由女方的亲族把该女子卖给她的未 婚夫： 强抢的行 动由男 
方对女方的和平聘娶所代替 ，显然，这也是要付“聘礼^的。编年史 
指出了波利安人各氏族接近的最后的时期，按照它的描写，那时波 
利安人已经脱离 了野蛮 状态，而其余部落却还是处在这种野蛮状 
态中。编年史指出，波利安人“并不是女婿来聘娶妻子，而是晚上 
出嫁(晚上把女子送到女婿家里），次日把所给的聘礼送去，就是 
也，在新娘出嫁后的次□把东西 送去' 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所指 
的是嫁妆。在《拉夫连季耶夫编年史》中是这样记载的 ( 而在《依帕 
季耶夫编年史》中有着不同的记载 :“次 日把聘她的礼送去' 这甸 
话所指的，不如说是“聘礼％因此，这两种记载指出了婚姻制度进 
化中的两个新阶段 9 这样，抢亲为聘娶所代替，而聘娶又为女方把 
所受的“聘礼送还男方或送嫁妆的制度所代替。由于这样，在信 
多神教的罗斯，合法的妻子被称为嫁来的女人' sawyat 

(娶妻 > 和 BHMBaTfc saMyiK ( 出嫁)这两个调，显然就是从聘娶和送嫁 
这两种婚姻形式得出来的》语言里保存着人们记忆中已被时间磨 
灭的许多古代事迹。抢亲 * 抢亲之后付以“聘礼'出卖女子 而索取 

“聘礼”、聘娶、送嫁而退还“聘礼 n ， 最后是备嫁妆出嫁-所有这 

些逐步更替的婚姻形式，是氏族关系破坏的依次相继的备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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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阶段促使了各族之间的相互接近。因此可以说，婚姻从两个 
方面使氏族解体:不仅是便于脱离氏族，而且便于加入氏族9男方 
和女方的亲族相互之间成了自己人 ，儿 女亲家 f 姻亲成了亲族的一 
种形式。这就是说，早在信奉多神教的时代婚姻就使不同的氏 
族结成亲族。原始的.未经触动的氏族，是一个闭关自守的联盟， 
是别人难于接近的：从別的氏族娶来的女子，耍和自己的血亲割断 
亲族关系，自己的亲族和自己丈夫的亲族并不结成亲戚。编年史中 
所提到的亲族村庄，并不是这种原始的联盟，因为这些村庄是由于123 
氏族的解体而组成的，是由迁移时代氏族瓦解成的各个单个农户 


发展而成的。 

家庭制度的特点我对我 们斯拉夫人的多神教婚礼形式作了 
比较详细的说明，目的在于吏加仔细地观察开始于迁移时代的斯 
拉夫氏族联盟早期削弱的迹象。这一点使我们能够解释在我国古 
代文献中看到的某些家庭制度的现象。上面叙述的最后一种形式 
特别重要。嫁妆成了妻子主要的特有 M 产；女儿或姊妹的家庭地 
位， 以及她们对家庭财产的权利在法律上的确定，开始于嫁妆的出 
现。按照《罗斯法典》的规定，有弟兄的姊姝不能成为继承者；但是 
弟兄有责任安排她的命运，将她出嫁，并且“按力之所及、量力给 
予嫁妆。嫁妝仿佛是附加在遗产之上的一种义务，对继承者说来 
这并不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制度>»有一句成语生动地描绘了家庭中 
的成员对女嬪产生的各种感情，丈人要体面，女婿要伸手，丈 母要 
多给;舅兄緬白眼，一点不肯给。”没有弟兄的女儿在有公职的地主 
的家庭中是父亲产业的全权继承者，如果父亲死后仍未出嫁，还对 
部分农民的财产保持杈利。关于继承的一切关系，限于一个普迎 
家庭的狭隘范围之旁系亲族作为继承的偶然参与者不在考虑 
之列。基督教会在建立这样的家庭并关切地清除多抻教氏族联盥 
的残迹时，在这方面具有在多神教时代以及在有嫁妆的婚礼中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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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具备的日常生活资料 

沿第 a 伯河的通商活动 0 随着东斯拉夫人的散居各处而产 
生的许多经济后果，更为重要。回想一下叙述罗斯国土初期历史 
的《往年纪事》中记载的斯拉夫部落在我国平原上的分布情形，马 
上就能看到，大部分斯拉夫居民住在这个平原的西半部。这个地区 
的居民的经济生活，受着从北到南贯穿宁该地区的笫聂伯河这一 
巨大水流的支配。河流在当时是录方便的交通路线，因此苐聂伯 
河成了俄罗斯平原西部的主要经济命脉和通商 干道： 它的上游接 
近道格瓦河和伊利缅湖区域——通往波罗的海的两条重要道 
路，而它的河口却把 中部阿 拉温高地和黑海北岸连接了起来;第聂 
伯河的支流.遥远地向左右两边伸展，仿佛干道上的许多支线，使笫 
聂桕河流域一边与德涅斯特河和维斯拉河的喀尔巴阡山脉区域接 
近,另一边与伏尔加河和顿河流域接近，也就是与里海和亚速海接 
近 3 这样，第聂伯河地区就包括了俄罗斯乎原的整个西半部和东 
半部的一部分。由于这样，从远古时代起沿第聂伯河就进行着繁 
忙的通商活动，而希腊人对通商活动又起着推动的作用。 

希腊的移民 E 公元前很久的时候，黑海北岸和亚速海东岸 
满布着希腊的移民区，主要的移民区是位于东布格河转折处（尼 
古拉耶夫城对面）公元前六世纪由迈利特分出 的奥里维亚， 克里 
米亚半岛西南岸 的塔夫利亚的翁尔松涅斯、 克里米亚半岛东南岸 
的费奥多西亚和彭梯加比 （今刻赤)於、塔曼半岛的 法纳戈里亚， 
刻赤海峡或古代基米里博斯膂鲁斯海峡妒的亚洲地区以及顿河河 
口的塔纳伊斯，由于这些希腊移民区的手工业活动，第聂伯河在 
公元前很早就成了通商的要道 （ 关于这方面希罗多德有过记 载）， 
而且希腊人由此从波罗的海海岸敢得琥珀。我国古代《关于罗斯 
起源的故事》也提到过第聂伯河古代的通商 作用。 它说明了东斯 
拉夫人在罗斯平原的分布情形以后，在开始叙述罗斯国土的古代 



传说以前，立刻就描写沿第最伯河 “ 从瓦利亚吉人到希腊人的这 
条 道路： 从希腊沿第聂伯河，从第聂伯河上游经连水陆路到洛瓦 
季河，沿洛瓦季河进入大湖伊尔门，从伊尔门湖经沃尔霍夫河进入 
涅瓦大湖*，经过大湖涅瓦的湖口进入瓦利亚日海，经海路到达罗 
马。从罗马仍经该海到帝都，从帝都到黑海，而第聂伯河正是流入 
该海的。”东斯拉夫人坐船沿第聂佰河航行，就已置身在环绕整 
个欧洲的这个环形水路上。于是第聂伯河及其支流就成了东斯拉125 
夫人国民经济中的一条大给养线，把他们带入了当时在欧洲东南 
部进行的复杂的通商活动中。第聂伯河下游和东面的支流把斯拉 
夫移民带往黑海和里海的市场，这种通商活动促使移民开发所住 
地方的天然资源。我们知道，东斯拉夫人大多住在俄罗斯平原的 
森林地带，森林地带的皮货和林间养蜂业对斯拉夫人的对外贸易 
提供了丰富的物资。从那时起，毛皮、蜂蜜和蜡就成了罗斯输出的 
主要 项目！ 从那时起，俄罗斯人在为自己食用或少量出口 而 从事耕 
种的同时，开始加强开发森林，这顼工作延续了数百年，对他们的 
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甚至民族性留下了深刻的影响。森林里的猎 
人和养蜂者是明显地出现在俄罗斯国民经济史中的最早的一类 
人匕 

哈札尔人的中介作用 有一种外部情况使这种通商活 动特别 
得到顺利的发展。事情是这样的，大约正当东斯拉夫人从西方进 
入我国平原境内并且散居在森林中的这个时期，从东方，从伏尔加 
河和顿河彼岸 一个新 的亚洲 的汗国 ——很久以来在黑海和里海之 
间流浪的哈 札尔人 ——却在俄罗斯南部草原上扩张自己的势力 9 。 

从七世纪起，正当斯拉夫人开始迁移到我国平原上来的时候，哈 
札尔人开始在黑海北岸以及顿河和第赛伯河之间的草原上巩 


指涅瓦河 4 —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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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自己的权力10。哈札尔人是突厥的游牧部落，然而这个部落与 
在它之前和之后相继占据俄罗斯南部革原的其他亚洲汗国不同， 
哈札尔人不久就抛弃了游牧生活和掠夺行为，转而从事和平的经 


营。他们建立了城市，他们能 够从夏 天的草原牧地迁移到城里去 
过冬。在八世纪，一批从南高加索来的从事手艺的犹太人和阿拉 
伯人与他们在一起生活。犹太人对这里的影响极大，^以致哈札尔 
可汗的王朝及其宫廷，即哈札尔社会中的高贵阶级,都信奉了犹太 
敎。 哈札尔人分布在伏尔加河和顿河两岸辽阔草原上后，在伏尔 
^ 加河下游建立了自己国家的中心点。在这里，他们的首都伊蒂尔 
城立刻成了各族人汇聚的巨大市场，一同居住在那里的有伊斯兰 
教徒、犹太人、基督徒和多神教徒 U 。 大约 12 从八世纪中叶起，即 
在阿拔斯王朝时代哈里发的中心从大马士革迁到巴格达之后，哈 
札尔人和伏尔加河流域的保加尔人就成了 ■北方波罗的海和东方 w 
拉泊之间进行频繁的通商交换的中间人。在八世纪，哈札尔人征 
服了接近草原地带的东斯拉夫各部落：波利安人、塞维里安人和 
维亚季奇人6基辅的古代传说表明哈札尔人对被他们征服的第聂 
伯河斯拉夫人的印象 t 他们认为， 哈札尔人 是一个并不好战的， 
并不残酷的、温和的民族^《往年纪事> 中讲到过哈扎尔人向波利 
安人索贡的 情形： 哈札尔人发现波利安人住在森林中的那些山上 
(在第聂伯河高陡的右岸），哈札尔人就说 ，向我 们纳贡\波利安 
人考虑了一下，“每户”缴纳一把剑^于是哈札尔人带了这些贡税 
去见自己的王公和族长，对他们说:“看我们找到了新的贡税'他 
们问道：“在哪里？ ”“在第聂伯河沿岸森林里的山上“他们给 T 你 
们 什么， 那呰人把剑拿出来给他们看。于是哈札尔的族长 们说： 
“王公啊，这种贡税是不吉利的，我们过去只知道贡税是单刃的武 
器，也就是马刀，而这些人的是双刃的武器，也就是剑，他们将來 
会向我们和其他国家索贡的，结果真是这样 t 俄罗斯人至今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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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着哈札尔人。这个故事的妙语表明 I 2 ,哈札尔人的统治对第聂 
伯河斯拉夫人说来并不是十分厉害和可怕的 3 相反，它虽然剥夺 
了东斯拉夫人表面的独立，却给予他们很大的经济利益，因为从 
那时候起，草原上的河道对那些向哈札尔人纳贡的顺从的第聂伯 
河居民开放了，使他们能够逋往黑海和里海的市场。在哈札尔人 
的保护下，第聂伯河流域的商业活动沿这些河流活跃地进行着。 
我们看到许多很早的资料，说明了这种通商活动的顺利发展。留 
里克和阿斯科里得的同时代人，九世 纪的阿 拉伯作家霍尔达徳别 
指出，俄罗斯商人从自己国家的遥远地方运货物到黑海岸的希腊 
城市，在那里拜占庭皇帝向他们征收什一税（商业税 h 这些商人 
又沿顿河和伏尔加河通往哈札尔的首都，在那里哈札尔君主也向 
他们征收什一税，这样他们就到达里海，深入里海的东南岸，甚至 
还用骆驼驮运货物到巴格达，霍尔达德别就是在这里看到这些货 
物的这个记载所指的还是九世纪上半期的事情，不迟于公元 
S 46 年，也就是比编年史所载留里克及其诸弟应邀到来的时期早二 
十年左右，因此尤其重要。从第 S 伯河或沃尔霍夫河河岸开辟这 
些遥远的，四通八达的商路，需要经过多少个世代啊1 霍 尔达德 
别所描写的第聂伯河流域与东方的通商关系，至少应在这位阿拉 
伯地理学家之前一百年，也就是大约在八世纪中叶。而且也有更 
为直接的资料，可以说明这种通商活动开始和发展的 时期。 在第 
聂伯河地区发现了许多窖截的古代阿拉伯钱币和小锒币，它们大 
部分都属于九世纪和十世纪，正是罗斯与东方的通商最发达的时 
期。但是窖藏的钱币最晚的不迟于九世纪初时，而最早的在八世 
纪初叶，偶而也有七世纪的，属于七世纪最后几年。这些钱币的 
年代明显地表明，第聂伯河斯拉夫人与东方哈札尔人和阿拉伯人 
的通商关系是在八世纪开始和巩固起来的"然而八世纪正是哈札 
尔人在罗斯南部草原确立自已势力的 时期： 显然，哈札尔人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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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东方和俄罗斯斯拉夫人之间通商的中间人。 

最古的城市 公元八世纪斯拉夫人的东方贸易順利发展的结 
果，在罗斯产生了许多最古的商业城市。叙述罗斯国土初期历史 
的《往年纪事》没有记载基辅，佩列雅斯拉夫利、契尔尼戈夫、斯摩 
棱斯克、柳别契.诺夫哥罗德、罗斯托夫和波洛茨克这些城市兴起 
的年代。它开始记载罗斯历史的时刻，这痤城市即使不是全部，也 
显然大多数都已成了重要的居民区。只要大略看一下这些城市的 
地理分布情況，就能看到它们是由于罗斯对外通商顺利发展的结 
果而建成的。大多数城市沿着“从瓦利亚吉人到希腊人”的主要水 
路，沿着第聂伯河一沃尔霍夫河形成一串长的锁链！只有几个城 
市： 特鲁别日河上的佩列雅斯拉夫利、杰斯纳河上的契尔尼戈夫 
和伏尔加河上游地区的罗斯托夫从这个可以说是罗斯通商的活动 
123基地向东延伸，成为它的东部前哨*表明它的侧翼伸向茈速海和里 
海。这些大商业城市的产生，是这些新居住地的斯拉夫人在自己 
之间进行复杂的经济交流的结果。我们看到，散居在第聂伯河及 
其支流的东斯拉夫人都是些单独的设防农户，随着商业的发展， 
在这些单独的农户之间产生了通商的集合点，交换货物的地方， 
猎人和养蜂者都聚集在这里进行交易，即古代所说的(经 
商)。这种集合点当时称做 noroCT (集市）。后来信奉基督教以后， 
在备地的这些乡村市场，也就是人们经常集聚的地方，最先建立起 
基督教的寺脘，于是 norocT 这个词就取得了‘‘乡村教区”的章义 s 
在教堂附近埋葬着死者，由此 norocT 这个词又有了墓地的意义。 
乡村的行政区划是与教区一致的，或者与它相适应，这样 ， norocT 
又产生了“乡《的意义 a 但这一些都是后来产生的词义，而最初的 
本义只是指通商的集合地点 ，“商 人的”地方。乡村的小集市扩展 
为较大的市场，这种较大的市场产生在商贾往来频繁的商路上， 
它们是当地手艺人和外国市场的中介，由这些市场又发展成为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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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 腊人一 瓦利亚吉人商路的我国古代的商业城市.这些城市是在 
它们四周形成的 I ：业 K 的商业中心和主要货栈。 

斯拉夫人迁居第聂伯河及其支流而产生的两个重要经济后 


果，就是 这样， 1) 斯拉夫人与南方和东方，即黑海 一里海 地区的 


对外贸易的发展，和它引起的森林业的发展， 2) 罗斯古代城市及其 
周围工商业区的兴起。这两件事都发生在八世纪。 

关于“ 罗斯”这个词的声明 14 在结束叙述东斯拉夫人迂移的 
经济后果之时 ，需 要声明一下，以防你们可能会产生一种怀疑 。我 
在讲述八世纪和九世纪东斯拉夫人商业活动的时候，称他们为罗 
斯斯拉夫人，还谈到罗斯和罗斯商人，仿佛这是同一意义的、当时的 
语汇。然而在八世纪的东斯拉夫人之中根本听不到罗斯这个词， 
而在九世纪和十世纪，在东斯拉夫人之中的罗斯还不是斯拉夫人， 
它与斯拉夫人不同，是外来的统治阶级，而斯拉夫人是被统治的本 
地 居民。 在下~课我们将谈到我国历史中的这个重要对象*而现 
在仅限于指出，在运用习惯的说法谈到那时的罗斯斯拉夫人的时 
候，我指的是那些后来才称做罗斯人的斯拉夫人，罗斯人在东斯 
拉夫人之间定居下来，开始领导和扩大他们在这里碰到的通商活 
动！ 但是在他们所达到的经营上的成就中，也有本地的斯拉夫人 
的成分，斯拉夫人的劳动受着他们的需求的推动和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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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第九.讲 

3) 东斯拉夫人沿罗斯乎原移民的政治后果——罗斯南部 
• 草原上的佩切涅格人——罗斯的商业城市被绽装起来——瓦 
利亚 格人； 关于他们的起源和在罗斯出现的时期问题——械 
市领区的形成及其对部落的关系——瓦利亚格公国 一一 关于 
海外王公应遨到来的传说1该传说的历史报据九世纪斯 
堪的纳维亚诲盗在西欧的行为——作为罗斯国家雏型的基辅 
大公国的形成一基辅在国家形成中所起的作用——对上面 


研究的内容的概述。 

佩切涅格人 上一课所讲的东斯拉夫人在罗斯平原移民的经 
挤后果，为稍后在九世纪初叶才开始 M 露的政冶后果作好了 准备。 
从那时候起，一向非常巩固的哈札尔人的统治开始明鬣地动摇起 
来。其原因是从东方，即从哈札尔人的后方来了新的佩切涅格部 
落和继之:而来的乌兹突厥。哈札尔人艰难地抵御着这些新部落的 
进逼。为了抵御这种进逼，约在公元835年哈札尔可汗请拜占庭工 
程师在顿河上，大概在顿河靠近伏尔加河的地方，建筑了萨尔克尔 
要塞，它在我国的编年史中以白维査的名字著称。然而这个要塞 
没有能抵挡住来自亚洲的进攻。在九世纪上半叶，这些野蛮人显 
然突破了哈札尔人的居住地而到了顿河西面，把第聂伯河斯拉夫 
人的、在此以前通畅无阻的草原道路堵住了。关于这一点有两个 
131 来自不同方面的记载。九世纪一部西方拉丁文编年史，所谓《别尔 
京编年史》，在839年项下有一段有趣的故事，谈到罗斯族的使臣到 
君士坦丁堡来通好，也就是恢复通商条约，事后并不从原路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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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沿这条路线住着残酷的野蛮人1。从我国的史料中我们知道， 

沿途的这些野蛮人是怎样的。叙述罗斯国土起源的《纪事》的某些 
版本关于基辅的最初记载提到，阿斯科里德和吉尔于867年杀死 
了许多佩切涅格人。这就是说，早在将近九世纪中叶的时候佩切 
涅格人就巳经到 达基辅 附近，割断了第聂伯河中 游与黑 海和里 
海市场之间的联系。当时基辅罗斯的另一个敌人，是在顿河和 
第聂伯河之间的沿海草原地带流浪的黑保加尔人 t 保存下来的 
记载说明，阿斯科里德的儿子是在公元864年与他_们作战时阵 
亡的 2 。显然，哈札尔人的政权这时已无力保护东^的罗斯商人 
了。 

各城市的武装 罗斯各主要商业城市必须把保卫商业和通商 
道路的事情自己担当起来。从这时起，这些城市开始武装起来， 
四周围以城墙，加以军事设施，驻扎士兵。这样，工业的中心和货 
物的仓库就变成了设防的.武装的掩 蔽所。 

瓦利亚 格人有一种外部条件促使这些城市的军人和手艺人 
汇集起来。从九世纪初叶起，从查理大帝统治的末期起，斯堪的纳 
维亚 的武装海盗开始在西欧沿海骚扰，由于这®海盗主要来自丹 
麦，他们在西欧被称做丹人。大约同一时期，在我国平原的河道 
上也开始出现了从波罗的海来的外洋人，他们在这里被称做瓦利 
亚格人 3 。 在十世纪和十一世纪，这些瓦利亚格人经常到罗斯来， 
有的来经商,有的是应我国王公的遨请，被招募为亲兵。但是瓦利 
亚格人开始来到罗斯显然远在十世纪以前，因为《往年 纪事》 记载 
的罗斯各城市的瓦 利亚格 人早在九世纪中叶。 十一 世纪的基辅传 
说甚至有夸大这些外洋人的人数的倾向。根据基辅传说，瓦利亚 132 

格人-罗斯商业城市中的普通居民 自古充塞这些城市，在 

这些城市的居民中形成一个人数众多的阶层，其人数超过当地的 
土著。例如，按照《往年纪事》的说法，诺夫哥罗德人最初是斯拉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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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后来成了瓦利亚格人，由于来自海外的人大量涌集，他们仿佛 
瓦利亚格化了。他们在基辅国土上汇集的人待别多。按编年史中 
的传说，甚至基辅也是瓦利亚格人开始建造的 4 f 而且基辅城中瓦 
利亚格人极多，以致阿斯科里德和吉尔在这里确立自己的政权后， 
能够招募他们组成一支完整的军队，敢于带领他们去攻打帝 
都5。 

他们出现的时期 这样，我国编年史的模糊的记载仿怫把瓦 
利亚格人在罗斯出现的时期推前到九世纪的上半世纪。我们还能 
找到外国的记载，从那里我们看到,瓦利亚格人，或者我们在十一 
世纪用这个名称称呼的人，确是早在九世纪上半叶就在东欧闻名 
的，比我们的《始初编年史》所载留里克到达诺夫哥罗德的时期为 
早，上面提到的不愿从君士坦丁堡依原路回国的罗斯使臣 6 ,于公 
元839年和拜占庭的使者一起去见日耳曼皇帝诚笃者路德维希 ，在 
那里根据对事实的调査和他们的身份证，表明他们是 斯维翁 人，即 
瑞典人，亦即瓦利亚格人，因为我国的《往年纪事》是把瑞典人也归 
于 瓦利亚 格人的 L 继西欧编年史中的这个证例之后，还有拜占 
庭和东方阿拉伯的记载与我国编年史中的模糊的传说相照应，这 
些记载说明，那里早在九世纪上半世纪就已熟知罗斯，那是由于与 
罗斯已有商业往来，以及由于罗斯的进攻黑海北岸和南岸。华西里 
耶夫斯基院士关于圣格奥尔吉*阿马斯特里茨基传和圣斯捷凡*苏 
洛日斯基传的可■作典范的批判性研究著作，弄清了我国历史中的 
这个重要事实。上述第一部圣徒传写于公元842年前，作者讲到罗 
斯这个《大家都知道”的民族将黑海南岸到普罗彭提斯海 • 一带抢 
掠一空之后，向阿马斯特里达进攻。在第二部圣徒传中我们可以看 
.到，圣斯捷凡于八世纪末叶死后过了不多几年， II 猛的勃拉夫林王 


* 普罗彭提斯海 OlponoHTnaa ) 为马尔场拉海的古希腊名 t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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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率领的一支强大的俄穸斯军队征服了从科尔松到刻赤的地方， 
经过十日的战斗攻克了苏洛日城(克里米亚的苏达克〉。其它一些 
记载说明罗斯在九世纪上半叶就和海外来人发生了直接的联系， 
但是我国的编年史记载这些海外来人处在斯拉夫人之间是在该世 


纪的下半世纪。《别尔京编年史》中的罗斯人是瑞典人，他们代表自 
己的可汗，非常可能是当时统治第聂伯河斯拉夫人的哈札尔人的 


可汗作为使臣来到了君 士坦丁 堡后，由于害怕野蛮民族（指第聂 
伯河流域草原游牧民族），不愿走最近的道路回国9阿拉伯人® 
尔达德别甚至把他在巴格迖遇到的“罗斯”商人直接认作从遥远的 
斯拉夫国来的斯拉夫人。最后，福季总主教把在他当时侵袭帝都 
的人称做罗斯人，而根据我国的编年史进行侵袭的是基辅的瓦 
利亚格人阿斯科里德和吉尔由此可见，当丹人在西方侵袭瓦利 

亚格人的亲族的同时，瓦利亚格人不仅密布在东欧沿希腊人- 

瓦利亚格人路线的备个大城市中，而且已经完全占领了黑海及其 
沿岸，以致黑海开始被算为罗斯海，而且根据阿拉伯人的考证，在 
十世纪初叶除了罗斯人以外是没有人在黑海中航行的。 

他们的起潭 这些波罗的海的瓦利亚格人和黑海的罗斯人— 
样，从许多特征看来是斯堪的纳维亚人，并不是像某些学者所认为 
的波罗的海南岸或现今南俄罗斯的斯拉夫居民-我国的《往年纪 
事》认为瓦利亚格人是住在北欧,主要是瓦利亚格海(波罗的海)沿 
岸的备个日耳曼民族的共同名称，包括瑞典人、挪威人，哥特人和 
盎格鲁人 o 按照某些学者的见解(瓦利亚格)这个名称，就是 
斯堪的纳维亚语 Vaerin S 或 Varin s 译成斯拉夫俄罗斯语的形式 , 而 
其意义则不甚淸楚 a 十一世纪的拜占庭人把在拜占庭皇帝身旁充 
任保镖的诺盎人称作 Papayyoti % 在十一世纪初，参加公元1018 
年波兰王波列斯拉夫攻打罗斯王公雅罗斯拉夫的战争的德意志人 
认出了基铺的盾民，后来他们向那时芷在补写编年史的密尔泽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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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教季特马尔讲述 T 基辅有着不可胜数的人民，主要都是逃亡的 
奴隶和“伶俐的丹人 velocibus danis ), 德意志人对其同族的 
斯堪的纳维亚人和波罗的海的斯拉夫人大概是不会分別不出的。 
在瑞典有许多古代的墓碑，上面讲到古代从瑞典到罗斯的航海旅 
行。斯堪的纳维亚的民间史诗有时可以追溯到极皁的时期，这些民 
间史诗也讲到 向加尔达里克 国的这神航海旅行，他们所指的加尔 
达里克就是我们的罗斯，即“城市之邦”。这个名称本身与乡村的罗 
斯很不相称，说明到来的瓦利亚格人主要是留在罗斯的各个商业 
大城市里。最后，罗斯最初的一些瓦利亚格王公及其亲兵队的名字 
几乎都来自斯堪的纳维 亚语； 我们在斯堪的纳维亚的民间史诗中 
能看到同样的名宇： 留里克一 Hrorekr , 特鲁沃尔—— Thor - 
vardr , 奥列格 (Oner 按古代基辅的读音作“奥—— Helgi , 奥丽加 
—— Helga , 在康士坦丁 •巴 格里雅诺罗德内的著作中作“ 伊戈尔 

<. Ekya % - Ingvarr } 阿斯科里得 - HiJskuldr ; 吉尔 - Dyri ; 雜 

列拉夫 —— Frilleifr , 斯维纳尔得 —— Sveinaldr 等等。至于 9 罗 
斯人，十世纪的阿拉伯作家和拜占底作家把他们和斯拉夫人区别 
开来，认为他们是统治斯拉夫人的独特的部落 9 ,而康士坦丁 *巴 
袼里雅诺罗德内在第聂伯河急流一览表中清楚地区分了这些急流 
的斯拉夫名称和罗斯名称，认为这是属于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 

城市中的军人-工商阶级的形成* 由于外部威胁，于是这些 
斯堪的纳维亚的瓦利亚格人进入了九世纪罗斯各商业大城市并形 
成军人-工商阶级^瓦利亚格人到我们这里来与丹人在西欧带 
有不同的目的和不同的 面貌： 丹人在西欧是海盗，是沿海的强 
盗；而我们这里的瓦利亚格人主要是武装的商人，他们到罗斯来 
是要继续前往富庶的拜占庭，在那里为拜占庭皇帝服役以获得好 
处，或者进行通商以谋取利润，而有时逢到机会也要抢劫富有的 
希腊人，在语言和古代传说中有一些迹象表明我国的瓦利亚格人 



的这种特性。在俄语的方言词汇中， sapHrii (瓦利亚格> 这个词 
的意 义是“ 小贩，小商人 ' eapaHTfe 的意义是“做小买卖 ' 有趣的 
是当那些不从事商业的武装的瓦利亚格人霜要掩盖自己身粉的时 
候，他们往往伪装成从罗斯来或者到罗斯去的商人，因为商人是 
最能博得箱任的、最能使大寒习惯的一种伪装，大家都知遨，奥列 
格是用什么方法欺骗自己的同族人阿斯科里德和吉尔，把他们诱 1W 
出基辅的。他派人去对他们说，我是商人，我们是从奥列格和伊戈 
尔王子那里到希腊 去的； 到我们这里来，到你们自己的同族人这里 
来吧。”关于圣奥拉夫的冻出的斯堪的纳维亚民间史诗有许宰扨史 
特点珥它叙述这位斯堪的纳维亚的英雄在长期热心地为罗斯“酋 
长”瓦尔达马尔，即圣弗拉基米尔服役后，带着亲'兵乘船回国，途中 
被暴凤吹到波美拉尼亚，到寡居的公爵夫人海拉，布里斯拉夫娜 
的领地内 】 1,他不愿意说出自己的名字，冒称是加尔德的即罗斯 
的商人。瓦利亚格人迁居罗斯各大商业城市来的时候，在这里遇 
到了社会地位与他们接近的而且镐要他们的居民阶级，武装商人 
的阶级，于是他们就加入了这个阶级，与当地居民发生通商关系， 

或者被用重金雇去保卫罗斯的通商道路和保护商人，也就是护送 
罗斯的商队。 

城市和城郊居民 当地土著和外来人在这些商业大城市里刚 
一形成这样的阶级，城市就变成武装的据点，于是它们对城郊居民 
的关系也就必然立刻发生了变化。当哈札尔人的统治开始动摇的 
时候，向哈札尔人纳贡的那些部落所在的城市就变成了独立的城 
市。< 往年纪事》没有记载波利安人摆脱哈札尔人统治的年代。它讲 
.到阿斯科里德和吉尔从第聂伯河走到基辅，知道这个城市向哈札 
尔人纳贡后，就在城里住了下来，募集许多 K 利亚格人，开始占有 
被利安人的土地 12 。似乎这就意味着哈札尔人在基辅的统治权的 
吿终， 我们不知道，在哈札尔人时代基辅和其它城市是怎样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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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然而可以看到，些这城市掌管了保卫通商活动的工作以后，马 
上就使自己周围的商业区从属于自己，商业区在政治上从属于工 
业中心——现在是武装的中心,看来始于海外王公应邀到来以前， 
也就是在九世纪中叶以前。叙述罗斯国土起源的《纪事》在讲最 
初的几个王公时，讲了一个有趣 的事： 大城市周围的地方、整个 
部落或部分部落，都是眼着大城市走的3留里克死后，奥列格从 
诺夫哥罗德到了南方，占领了斯摩棱斯克，在城里设置了自己的总 
督；由于此举，没有继续进行战斗，斯摩棱斯克的克里维奇人就 
136都承认了奥列格的政权。奥列格占领了基辅，此后基辅的波利安 
人也就承认了他的政权*因此，整个城郊都是从属于主要城市 
的，这种从属关系显然并非由王公，而是在他们以前早就确立 
的》至于它是怎样确立的，这一点很难说。说不定四周的商业区是. 
自愿从属于城市的，因为在有外来危险的压力下城市是个设防的 
避难所；更加可能的是，商业城市靠汇集在城中的武装阶级的帮 
助，用武力统治了四周的商业区，可能在不同的地方有的采取这种 
方式，有的采取那种方式。 

城市领 S 的形成 无论怎样，在《往年纪事》的模糊记载中意 
味着约在九世纪中叶罗斯形 成了最 初的地方政体 t 这就是 械市领 
区，即受设防城市管辖的城市四周的商业区，城市同时也就是这 
呰地 K 的工业中心。城市领区以城市的名称命名。当包栝 东斯位 
夫各族在内的基辅公国成立的时候，基辅、契尔尼戈夫、斯_摩棱斯 
克和其他以前独立的古代城市领区都加入了它的版图 ， 成为它的 
行政区，这些城市领区是十一世纪中叶以前基辅最初的几 个王公 
统治时期在罗斯划分的行政区域中的现成单位。这里有一个问 
题：这些区域真的是在商业城市的影响之下形成的吗？有没有部 
落的成因呢？_我们看到，我国古代叙述罗斯国土起源的《纪事》 
把东斯拉夫人分成若千部落，并且非常确切地指出了它们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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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区 。也 许十——十一世纪的基辅公国领区是波利安人、龜维里 


亚人和其他人的部落的政治联盟，而不是罗斯古代商业城市四周 


的工业地区？但是对古代城市领区人种成分的分析，对这个问题作 
了否定的回答。因为如果这些区域的形成出于部落的原因，由于剖 
落的关系而形成，没有经济利益的成分,那末每一个部落就会形成 
—个单独 的区域，换句话说，每一个区域丙应该仅包括一个部落《 
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没有一个区域是仅由一个部落、尤其是由一个 
完整的部落组成的；大多数区域都是由各个不同的部落或是这些 
部落的•-部分组成；有的 E 域是一个部落再加上其他部落分出来 
的一部分》例如，诺夫哥罗德区是由伊尔门湖的斯拉夫人和克里 
维奇人的一支组成的，它的中心是伊兹波尔斯 克城。 契尔尼戈夫区 
包括塞维里安人的北半部，以及部分拉季米奇人和维亚季奇人的 
整个部落，而佩列雅斯拉夫区却包括塞维里安人的南半部。基辅 
区包括全部波利安人、几乎全部德列夫利安人、德列哥维奇人的南 
面部分和普里皮亚特河上的图罗夫城。德列哥维奇人的北面部分 
和明斯克城为克里维奇人的西支所分隔，加入了波洛茨克区。斯摩 
棱斯克区 13 由克里维奇人的东面部分和与它毗连的一部分拉吉米 
奇人组成 4 因此，古代部落的划分和 十一世 纪中叶的城市或区域 
的划分并不一致。这就是说，城市领区的界线并不是按照部落的 
分布情况划分的。根据这些区域的部落成分，不难看出是什么力 
量在吸引着这些部落。如果在一个部落中产生了两个大城市，这 
个部落就 :分 属于两个领区（如克里维奇人和塞维里安 人、' 如果在 
一个部落内这样的大城市一个也没有，那末它就不能形成-"个单 
独的区域，而是加入别族的城市管辖领区。同时我们还看到，一个 
部落中的商业大城市的产生，决定于这个部落的地理状况 * 成为区 
域中心的大城市，都产生在居住在主要通商河道——第聂伯河、沃 
尔霍夫河和道格瓦河一沿岸的居民中间相反，远离这些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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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的部落没有自己的商业大城市，因此不形成单独的区域 f 而是加 
入其他部落的商业城市管辖的领区中。例如，德列夫利安人，德列 
哥维奇人，拉季米奇人和维亚季奇人那里没有商业大城市，这些部 
落也就没有自己的领域。这一点可以说明，吸引着这些区域的力 
董, 就是在俄罗斯主要通商河道上的商业城市，这种城市是远离河 
道的部落所没有的。如果我们想像一下九世纪下半世纪东斯拉夫 
人的组织概况，再把这种组成情况和他们古代的部落划分比较一 
138下，就可以在从拉多加到基辅的整个地区内看到八个斯拉夫部落 • 
其中四个部落(德列哥维奇人，拉季米奇人，维亚季奇人和德列夫利 
安人〉 逐新地，部分在基辅最初几个王公统治时期，部分在更早时期 
就已加入其他部落的区域，其余四个部落（伊尔门湖的斯拉夫人， 
克里维奇人，塞维里安人和波利安人）形成了六个独立的城市领 
区，其中除佩列雅斯拉夫区外，没有一个是由单独一个完整部落 
组成的，每一个领区都包括一个以上的主要部落或一个部落的主 
要部分，以及没有自己大城市的其他部落的从属部分。这六个城 
市领 区就是 诺夫哥罗德区、波洛茨克区、斯摩棱斯克区、契尔尼戈 
夫区、佩列雅斯拉夫区和基辅区 * 因此，我重复一句，成为区域行 
政中心的设防大城市，正是产生在对外通商最发达的部落 之中。 
这些城市使四周同一部落的居民从属于自己，它们首先成为这些 
居民的商业集中点，把他们组成政治上的联盟和区域，然后，部分 
在基辅王公统治以前，部分在他们统治的时期，吸引其它没有城市 
的部落的居民区参加进来。 - 

瓦利亚格公 a 在罗斯形成这神最初政体的同时，有些地方 
却出现了另外一种比较不重要的、也是地方性的政体，即瓦 利亚格 
公国在来自海外的武装居民特别众多的手工业点，这些外来的 
人们很快就失去了通商伙伴或雇佣的商道保卫者的作用，而变成 
了统治者这些外来人组成了许多军事兼手工业的组织，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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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领变成 7 他们所保卫的城市的军事长官，他们在斯堪的纳维亚 
古代史中被称为 KOHHHrK (酋长)或 KIKKHrH (海盗)。这个名词 


传入我国的语言中，成为斯拉夫俄罗斯语言的 K Ha3 b (王公）和 
fns 3 ! •(武 士>。其它的斯拉夫部落也有这两个词，他们是从中欧的 
1 曰耳曼部落那里借用来的；而在我们的语言中，它们是从古代和我 
们较接近的斯堪的纳维亚人一北部的日耳曼人——那里移译来 
的=瓦利亚格人从通商的伙伴变成统治者的过程，在顺利的情况 
下进行得十分简单。大家都知道《始初编年史》有如 T 一个故事： 
弗拉基米尔于公元980,年 h 败他的在基辅的兄弟雅罗波尔克，靠 
从海外遨请来的瓦里亚格人的帮助在基辅确立了自己的政权。他 
的海外战友感到他们在占领这个城市时所出的力量，就对自己的 
雇 主说: “王公，这个城市可是我们的啊，是我们把它打下来的> 因 

此我们要向市民索取补偿费- 军税，每人两个格里夫那弗 

拉基米尔只用诡计才摆脱了这些纠缠不清的雇佣兵，把他们送到 
帝部。这样，另一些武装城市及其颌区在一定情况 T 就落入来自 
海外的人手里，成了瓦里亚格酋长的领地 。我 们能在九世纪和十世 
纪的罗斯看到几个这样的瓦里亚格王公 15 。这就是九世纪下半叶 
北方的一些公国：诺夫哥罗德的留里克公国，白湖的西钮斯公国 • 
伊兹波尔斯克的特鲁沃尔公国、基辅的阿斯科里德 公国" 十世纪 
又出理了来滬相同的其它两个公国:波洛茨克的罗格沃洛德 公国， 
普里皮亚特河上图罗夫的图罗夫公国。我国古代史没有记载后 
两个公国成立的年代；在编年史中只是颊便地偁尔提到这两个公 
国的存在 I 6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在罗斯的其它地方也有过这样 
的公国，伹它们没有留下痕迹。在那个时候，波罗的海南岸的斯 
拉夫人中间也发生过类似现象，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瓦利亚 
格人同样深入到这个地方。在旁观者看来，这样的瓦利亚格公国 
是道地的侵略，然而创立这些国家的瓦利亚格人通常不是怀着侵 



略的目的来的，他们是来寻找财物，而不是找寻居住 的地方 。 犹太 
人易卜拉欣对日耳曼的事情是很了解的，而且很熟悉中欧和东欧 
的事情，在十一世纪的阿拉伯作家阿里一别克里的文章中保存着 
他的一段摘记，他大约在十世 纪中时 写道，“北方的部落（包括罗 
斯统洽了斯拉夫人的某些部落，至今还生活在他们中间，甚至 
掌 握了‘他们的语言，和他们棍杂在一起”。这个印象显然是直接从 
当时在波罗的海沿岸和罗斯各通商河道沿岸建立的许多斯拉夫瓦 
里亚格公国得到的。 

关子海外王公应曲到来的传说 这些瓦利亚格公国的出现， 
可以充分说明叙述罗斯国土起滅的《纪事》中记载的 “关于海外 
王公应遨 到来的 传说' 按 照这个传说，早在留里克以前瓦利亚 
格人就已居住在诺夫哥罗德人及其邻近的斯拉夫部落和芬兰部落 
1 W —克里维奇人、楚德人.默里人和维西人之间，并旦向他们索 
贡》后来纳贡者拒绝缴纳，把瓦利亚格人逐回海外*外来的统治 
者离去之后，本地人自己互相争吵起来；他们之间没有法典，一 
个氏族起来反对另一个氏族，发生了内哄 9 后来他们被这种争吵 
弄得筋疲力尽，于是集合起来说< “我们去为自己找一个王公,让他 
来统治我们，按照法典来判断我们吧1 18 这样决定以后，他们就派 

使者到海外去找熟识的瓦利亚格人，找罗斯人，请他们中间愿意的 
人来统治这片辽阔广大而无人管理的土地。三个亲兄弟接受了这 
个遨请，“带着自己的族人”，即带着本族的亲兵来了。如果揭去褒 
着这个传说的田园诗般的帷幕，那末我们就能看到在那个时代不 
止一次地重复着的•非常普通的，甚至有点粗暴的现象0在《始初 
褊年史汇集》的各种不同版本中这个传说的许多细节到处可见，使 
我们能够恢复这件事的本来 面自。 把这些细节汇集在一起，我们 
就能看到，海外人应邀到来不只是为了国内的统治，即组织管 
理。传说中说，王公弟兄三人刚在自己土地上安定下来，就开始 
136 



“建 筑城墙和四处征伐' 偃如应邀前来的人首先是筑边防工事， 
并在各处进行战争，这就说明，他们是作为居民和国境的保卫者被 
邀前来保护当地居民和抵抗外敌的。其次，王公兄弟三人似乎并 
不是十分愿意地立刻接受斯拉夫芬兰使者的邀请，而是经过一 
番考虑之后才接受的，“一部编年史汇集记载道，王公们是勉强被 
推定的，因为他们害怕他们的野蛮习俗。”有一段保存下来的记载 
和这一点也符合，这段记载说，留里克并非宜接就在诺夫哥罗德居 
住下来，起先他宁愿离诺夫哥罗德很远，在这个国家的入境处，即 
在拉多加城里，仿佛考虑要和自己的祖国接近些，以便在必要时就 
能逃回祖国。他在拉多加赶紧“筑城”，建造了要塞 t 这也是以防方 
一，为了保护当地的居民抵抗来自自己本族的海盗，或者是在和当 
地居民不能和睦相处的时候用来保护自己，对付当地的居民。留里 
克在诺夫哥罗德居住下来以后，不久就引起了当地居民的不满:上 
述编年史汇集记载道，应邀到来以后过了两年，诺夫哥罗德人“感 
到了委屈，他 们说： 我们成了奴隶，从留里克和他的族人那里受了 
许多苦痛”。他们甚至组织了一次密谋，结果留里克杀死了密谋暴 m 
动的领 袖,“ 勇敢的瓦季姆 w ，并且屠杀了和他同谋的大批诺夫哥罗 
德人。过了几年，又有许多诺夫哥罗德的农夫从留里克那里逃往 
基辅的阿斯科里徳。所有这些细节都说明，当地居民并非心悦诚 
服地邀请异国人来统治没有武装的自己人 * 而是雇佣他们来打仗 
的。显然，海外王公及其亲兵队是由诺夫哥罗德人及其同盟部落 
请来保护自己国家抵抗外敌入侵的，并因此得到了一定的报 9 U 但 
是雇佣兵显然想得到更高的报酬。于是付醐的人发出了怨言，结 
果这种怨言为武力所压制。雇佣兵感到了自己的力量，就变成了 
统治者，而雇佣的工资也増加了，变成了义务的贡税。大_这就是 
隐藏在关于海外王公应邀到来的经过夸饰的传说中的简单实在的 
事实：自由的诺夫哥罗 德区变 成了瓦利亚格公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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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欧的斯堪的纳维 亚海盗 0 关于海外王公应邀到来的传说. 
所叙述的事件，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并不是只在我国发生过时 * 
不寻常的事情。这在当时的西欧是相当普遍的现象。九世纪是斯 
堪的纳维亚的海盗飞扬跋扈不可一世的时代。只要看一下别尔京 
寺院和瓦斯特寺院九世纪的编年史，就能看到，东欧是重演西欧那 
时发生过的事件，只是某些局部不同而已。从九世纪三十年代到九 
世纪末叶，那里几乎每年都逋到诺曼人的侵袭。丹人乘了数百艘 
船只，沿着那些注入北海和大西洋的河流——易北河、莱茵河、塞 
纳河、卢瓦尔河、加龙河，深入到这个或那个国家的腫地，把周围的 
一切劫掠一烧毁了科隆、特里尔、波尔多和巴黎，又深入到勃 
艮第和奥弗尼，有时在这个由设防的驻屯所组成的国家里、在河口 
的某个岛屿上住上几年，发号施令，从那里出来向归顺的居民索贡， 
或在一个地方取得了所需的赎金，又到另一个国家去索取。公元 
847年，在他们侵入苏格兰几年以后，他们住在附近的岛屿上，强 
迫这个国家向他们纳贡》但是过了一年，苏格兰人不向他们纳贡， 
142而是把他们驱逐了，正象诺夫哥罗德人在差不多相同时期对付他 
们的族人一样》软弱无力的加洛林王朝和他们签订了条约（条约 
中的有些条款很象十世纪基辅王公和希腊人签订的），用数千俄 
磅*银子向他们赎免，或将整块整块的沿海地区转让给他们的首领 
作为采邑，只是规定他们有义务保护这个国家,防止他们的族人来' 
侵犯,这样在西欧就产生了一神瓦里亚格公国。也有这样的情况， 
—股丹人在法兰西一条河流上发号施令，他们从法兰西君主那里 
索取一笔款子，保证替他驱逐或消灭在另一条河流沿岸进行抢劫 
的他们的族人，他们向自己的族人进攻，而且还从自己的族人那里 
索取赎金，后来这些敌人又联合起来，分成几股，散往备地去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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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物，而被和平地遨请来的留里克的仆从阿斯科里德和吉尔 > 得到 
留里克的许可到帝都，顺路在基辅居住下来，募集了瓦利亚格人， 
开始统治波利安人，脱离留里克而独立 D 九世纪下半世纪，和我国 
的留里克同时代而又同名的那个人物曾经在易北河和莱茵河一带 


碹闹过一番，这个人物也许甚至还是他的族人,在《别尔京编年史》 
中 m 他称丹人流浪者海盗罗利赫，他募集了一伙诺曼人，在沿海 
进行抢劫，迫使洛塔尔皇帝把弗里斯兰的几个郡给他作为采邑，他 
不止一次起誓愿为洛塔尔效忠,但又背叛了誓约，结果为弗里斯人 
所驱逐，而在自己祖国取得了王权，最后不知在什么地方终结了自 
己的历尽风险的一生。这些海盗象基辅最初几个王公的亲兵队— 
样，是基督徒和多神教徒》 他们 在签订条约的时候，最早转而为在 
不久以前丧失统治杈的法兰克君主 效劳。 这一个记载是很有价值 
.的， 

在沃尔霍夫河和第豪伯河上的 波罗的 海瓦利亚格人 在沃尔 

霍夫河和第聂伯河上发生的事件，可以用西欧的这些事情来解释。 
.将近九世纪中叶，波罗的海瓦利亚格人的亲兵队经芬兰湾和沃尔 
霍夫河深入到伊尔门湖，并开始向北部的斯拉夫部落和芬兰部落 
索贡。土著们聚集 力量, 把这些外来人驱逐出去 ，并为 防止他们的 
继续侵犯，雇用另一批瓦利亚格人，这些瓦利亚格人就祓称做罗斯 
人。这些被雇用的守卫者在他们所保卫的国家里巩固自己的地位， 
为自己建筑“城堡”和设防的驻屯所，就以征暇者自居。这就是当时 
发生的全部情况。这个事实是由两个因素构成的：与外国人签订 
的关于对外防御的雇佣契约和强夺对当地居民的统治权。我国的 
关于海外王公应邀到来的传说掩盖了第二个因素，详细地叙述了 
第一个因素，把它说成当地居民自應把统治权交给外国人。统治权 
: 的观念从第二个因素、即从权力的基础转移到第—个因素、法的基 
:姻，于是就产生了锒罗斯国家初期 s 合得很好的法律结构。这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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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其原 因的。 我们记得，关于海外王公应邀到来的传说，同其它 
有关罗斯国土的一切古代传说一样，是以十一世纪和十二世纪初 
叶的罗斯典籍家和学宥所知道和理解的那种形式留传到我们现代 
的，这些人中包栝《往年纪事》的佚名作者和最初的编年史汇集的 


编者西尔维斯特住持，西尔维斯特曾经对《往年纪事)进行过加工， 
并且把它放在自己的学术性历史著作的卷首。在十一世纪，瓦利 


亚格人继续以雇佣兵的身份到罗斯来，不过已经不再成为这里的 
征脤者，而强夺统治权的事情由于不再重演,也就变成不大可信的 
了。況且十一世纪的罗斯社会把自己的主公看作是国家制度的确 
立者，是合法统治权的代表，认为自己是在这种统治权的保护之下 
生活的，并且把这种统治权的开始追溯到海外王公应邀到来的时 
期。《往年纪事》的作者和编者不能满足于传说中保存下来的关于 
当时诺夫哥罗德所发生的事情的很少教益的情节< 他们作为具有 
推断能力的历史家，企图从事情的结果来理解事实，用想象来说明 
情况。事实上那些国家是用不同的方式成立的，然而那些国家产 
生的法律上的因素，却是大家承认当权者具有合法的统治权。这种 
合法统治权的思想被带进了关于海外王公应邀到来的传说里。北 
方的备个部落联盟在氏族内讧时召集谓彻，决定去找寻一个能够 
“统治和按照法典判断”的王公，于是谓彻的代表就邀请罗斯去“统 
治和占有”那片讧阔广大而无人管理的土地，这是什么？这不就是 

条约产生的合法统治权这一思想的刻板公式吗-这是一种陈腐 

的理论，但是由于它易于为初步尝试理解政治概念的思想采纳， 
因此经常会用新的形式表现出来。《纪事》中叙述的海外王公应 
邀到来的传说，完全不是民间传说，它不具备民间传说的—些蒈 
通特征，它是适合于学龄儿童理解力的关于国家起源的公式化的 
寓言 2 心 

基辅大公国的形成瓦利亚格诸公国和保持独立的城市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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锻合起来，便成了在罗斯形成的第三种政治形态 s 这便是基辅大公 
国。基辅大公国的形成，是以上述那些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现象为基 
础的。瓦利亚格王公们不论住在罗斯手工业区的哪一个地段 ，他们 
都经常被吸引到位于该区南端的一个城市——基辅来，因为基辅 
把第聂伯河——沃尔霍夫河这条从希腊人到瓦利亚格人的河道沿 
岸的许多罗斯商业城市联成了一条链。那些海外的冒险者在这里 
能嗛到比任何地方更多的雇金和商业 利润。 基辅是当时罗斯通商 
活动的汇集点 t 各地的商船都从沃尔霍夫河、道格瓦河.第聂伯河 
的上游及其支流驶向这个 城市。 在叙述九世纪和十世纪事件的编 
年史故事中对这方面有两个十分明显的事实，从波罗的海来的瓦 
利亚格人对基辅的向往和罗斯各城市对基辅的经济 依附。 谁占有 
基辅，谁就掌握了罗斯商业的主要门户的钥匙。这就是把住在北 
部的所有瓦利亚格王公都吸引到基辅来的原因。他们为了争夺基 
辅互相竞争，彼此杀戮。诺夫哥罗德王公奥列格为了基辅杀死 
了自己的族人阿斯科里德和吉尔》另外一个诺夫哥罗德王公弗 
拉基米尔也是为了基辅杀死了自己的亲哥哥雅罗波尔克"另一方 
面，所有的罗斯商业城市在经济上都依附于 基辅。 这些城市走向 
繁荣的路线，都汇集在基辅》基辅能破坏它们的通商活动，割断 
全国经济流遒的大动脉，不放商船驶往第聂伯河下游到亚速海和 
黑海的市场。•因此，和基辅保持友好关系 * 以便能够从基辅得到 
通往草原商道的自由出口是这些城市的共同 利益。 《始初编 年史》 
关宁 S 辅初几个王公的故事，明显地透筠出这个共同利益。阿 
斯科里德和吉尔脱离留里克的亲兵队后，沿第聂伯河畅行无阻 
地到了基辅，没经明显斗争就占有了基辅和波利安人的全部 
土地。这两个瓦利亚格海盗在基辅以后的 活动， 说明了他们成 
功 S 3 原固 。 编年史指出，基辅的建造者基伊苑后，波利安人受到 
德列夫利安人筘其它邻近部落的欺凌。因此阿斯科里德和吉尔 


14S 


141 



在基辅巩固自己的地位后，立刻就和这些部落——德列夫利安 : 
人.别切涅格人和保加尔人进行斗争，以后又募集瓦里亚格 
人，去进攻帝都当时目睹这次进军的君士坦丁堡总主教福季在 
一本叙述此事的传道书中说，罗斯非常狡滑地进行袭击，趁皇帝米 
哈伊尔二世率军队和觫队到萨拉森人那里，国都临海的一面没有 
防卫的时候，偷偷抵达君士坦丁堡城下 〗 1。这一点说明，基辅罗斯 
不仅熟识通往帝都的海路，而且还能芡时得到拜占庭方面的情报 J 
希腊人本身对这次突 然的、 异常迅速的侵袭很感到惊奇。按照福 
季的说法，引起这次袭击的原因是由于希腊人破坏了条约，袭击的 


目的，是要为他们的族人罗斯商人可能由于没有付债款而遭受的 
侮辱进行报复，另一个目的是企图用武力恢复希腊人强行中断的 
通商关系，这一点说明，早在公元860年以前，罗斯和拜占庭之间 


就己有了用外交条约加以固定的通商关系，而这个通商关系的枢 
纽就是公元860年从那里发动这次大胆袭击的 基辅。 接下去我们 
知道，这种通商关系的建立是很早的，远在九世纪的上半世纪》 

; 《别尔京编年史》在公元839年项下提到，罗斯人的使者到帝都来 
建立或恢复友好关系，即签订条约。 在继阿 斯科里德之后的奥列 
格的传记中，对这许多事情也有重复的记载 * 他也是从诺夫哥罗德 
毫无阻挡地沿第聂伯河下航，并不怎样困难地沿路取得了斯摩棱 
斯克和柳别契，没经斗争就占领了基辅，杀痄了自己的同族人珂斯 
科里德和吉尔*他在基辅巩固自己的地位后，开始在基辅四周建立- 
许多新城市，以保卫基辅的领土，防止草原敌人的侵袭，后来联 
合毎部落的力量重新去进攻帝都，结果也是签订了商约。这就是 
说，这次进军的目的也是为了恢复罗斯和拜占庭之间的由于某种 
H 6 原 因而再 次中断的通商关系。关心对外通商的一切部落，尤其是 
居住在第聂伯河——沃尔霍夫河沿岸的，即罗斯各个商业大城市‘ 
的居民，在这两次进 军中显 然都一致支持这两位 领袖。 至少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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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在叙述奥列格进军的 譃年史 故事中看到除了受奥列格管辖的备 
部落外，不受他管辖的许多部落 f 例如住在第聂伯河上游，南布格 
河和西布格河沿岸，以及喀尔巴阡山的东北山坡和山箆的遥远的 
杜列伯人和克罗地亚人都自愿和他联合，参加了这次进军。保卫 
酉家，防止草原游牧部落的侵袭 t 以及为了保持通商关系而远征帝 
都，这两件事显然促成了第聂伯河——沃尔霍夫河以及平原其它 
河流通商路线沿线整个手工业 K 域的共同友好合作。这个共同利 
.益还把沿海商业城市统一在基辅王公的政权之下，基辅王公由于 
基辅的双重意义为他造成的地位，成了这个事业的领导者。 

基辅城 的双* 意义 22 基辅是这个国家抵抗草原敌人的主要 
前哨，又是罗斯商业的出口中心站。因此，它落在瓦利亚格人手里 
以后，不可能像这时候在诺夫哥罗德、伊兹波尔斯克和白湖，以及 
稍后在波洛茨克和图罗夫建立的瓦利亚格公国那样，限于是一个 
地方的、普通的瓦利亚格公国。与拜占庭和东方阿拉伯，以及'与 
属海、亚速海和里海的市场结成的通商关系，一面使人民的劳动力 
用 于开发国内的森林富源，同时又把全国重要的经济流通都集中 
到基辅 B 然而要保证这种经济流逋，必需保持国境的安全，在草原 
的河流上要有通行无阻的商道，而且为了得到有利的通商条件，有 
时甚至要对市场本身施加武力。要达到这一点，必须把东斯拉夫所 
有部落的力量联合起来，也就是强迫那些离主要商道较远而并不 
自愿拥护基辅王公的部落从属于 基辅。 这就是国内外资料经常提 
到最初几个基辅王公的军事活动的原因《华西里耶夫斯基脘士关 
于圣格奥尔吉•阿玛斯特里茨基传和圣斯捷凡 * 苏洛日斯基传的研 
究著作4人信脤地证明，早在九世纪上半叶罗斯已对黑海海岸，甚 147 
至黑海的南岸进行过袭击 a 不过在福季总主教以前它还不敢直接 
去攻打帝都。福季听到过罗斯进行的重要变革始于基辅的某些传 
:说，于是他就在自己的叙述罗斯进攻帝都的传道书中以及在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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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阅的使徒行传中说明了罗斯人这一大胆举动的原因。在此次进 
攻以前无人知晓的民族，按照福季的说法，微不足道的民族，在这 
次勇敢的活动后突然变得举世闻名了，而促使它变得勇敢的原因* 
是由于它在不久前怔服了邻近的各个部落，这次成功使它变得异 
常骄傲和大胆*这一点说明，在基辅成立瓦利亚格公国以后，那里 
立刻便集中了全国的力貴，并且由于保证通商关系这个共同的利. 
益，产生了第一次全俄罗斯的事业 

基辅 公国—— 罗斯团家的雏 上述情况，就是促使基辅’ 
大公国产生的条件。基辅大公国最初也是一个地方性的瓦利亚格 
公国，阿斯科里德和他的弟弟诈为普通的瓦里亚格酋长在基辅居 
住下来，保卫着这个被他们所占领的地方的外部安全和通商利益。 
奥列格在他们之后继续着他们的事业。但是基辅在军事上和手工 
业上的塭位使他们三人获得更为广大的作用》基辅国土从南面沿 
希腊人至瓦亚利格人一线掩护着整个国家> 而受它掩护的整个国 
家则分享着它的通商利益。由于这个原因，其余的瓦利亚格公国 
和罗斯的城市领区不管愿意不愿意都联合在基辅王公统 治之下， 
于是基辅公国就有了罗斯国家的意义。随着草原上哈札尔人统洽 
的衰落，这些瓦利亚日公国和城市领区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依附 
于基辅，这样就造成了它们对基辅的从属关系。因此我认为，把留 
里克到诺夫哥罗德作为罗斯国家的开端是不妥当的；那时在诺夫 
哥罗德建立的是一个地方性的，而且是暂时性的瓦利亚格公国》 

罗斯国家是靠阿斯科里德和继他之后的奥列格在基辅的活动才奠 
定基础的，因为罗斯斯拉夫人的政治联合并不是由诺夫哥罗德 ，而 
m 是由基辅开始的》这几个武士建立的是基辅瓦利亚格公国，是备斯 
拉夫部落及其邻近的芬兰部落的联盟的梭心，而这个联盟可以认 
为是罗斯国家的维型 23 。 

它的军事上和手工血上的起潭 在划分成许多毫无联系的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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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怀有不同意向.甚至敌对意向的居民中间要形成一个国家，必 
须或者有一种武装力量能够把这些毫无联系的部分强制性地结合 
起来，或者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共间利益，使那些具有不同意向或敌 
对意向的人自愿脤从于它。罗斯国家的形成兼有上述两种因素： 
共同利益和武装力量。共同利益在于：由于草原上充满了佩切涅 
格人,罗斯所有商业城市都感到需要有能保卫国境和草原商道、防 
止外敌袭击的武装力量。罗斯商队沿着草犀上的河流通往黑海和 
里海市场，他们大多是从基辅出发的 5 —旦基辅出现了武装力量， 
而且证明它能满运全国的上述霈要，罗斯的所有商业城市及其领 
区便自愿地从属于它，瓦利亚格王公及其亲兵队就是这种力量。 
瓦利亚格王公成了使全国商业城市从属于他的那个共同利益的体 
观者和保卫者，于是他和他的亲兵队便由武装力量变成了 政涪杈 
力。而且瓦利亚格王公还利用这个政治权力所賦予他的新手段，开 
始强迫与这个共同利益无关的、并不积极参加通商活动的其他部 
落服从自己.《服离中央河道较远的部落的结果，就完成了东斯 
拉夫人的政治联合。因此，我重复一句，参与罗斯国家形成的因素 
包括共同利益和武装侵略势力两种，因为共同利益和侵略势力两 
者是联系在一 起的： 罗斯对通商的第要和进行通商的危险性，要求 
以王公为首的武装亲兵队对它进行保护，而这些亲兵又依靠着一 
些部落去征服另一些部落。你扪仔细读一始初编年史>关于九 
世纪和十世纪的基辅王公们的记载，就能看到作为罗斯国家最古 
形式的基辅公国在军事上和手工业上的双重起源。最先依附于基 
辅公国并热心支持基辅王公向海外进军的那些部落，正是住在第 
聂桕河——沃尔鬣夫河这个主要钶道流域和向往商业大城市的备 
个部落。这些部落很容易地服从于基辅王公的政权。曾经遨请海 
外王公到来而又企图反抗留 里克、 后来又被奥列格和伊戈尔为取 
得基辅而舍弃的诺夫哥罗德斯拉夫人，也心甘情愿地服从奥列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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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伊戈尔的统治。而征服其它部落,有时只需一次征伐,有时甚至 
没資经 过斗争 ： 斯摩棱斯克的克里维奇人和塞维里安人就是这样 
归顺的相反，那些离该河道较远而本身又没有商业大城市、也 
没有壮大的武装商人阶级的部落，则长期反抗新统治者的政权 ，直 
到经过一次又一次顽强的斗争，暈后才归顺。例如，德列夫利安人 
和拉吉米奇人，就是在多次艰难的征伐以后才屈服的；十世纪末 
叶，在基辅公国成立后过了一百年，也是费了同样的力气才把维亚 
季奇人征服的 25 。以东斯拉夫人迁移到俄罗斯平原为开端的许多 
复杂的法律、经济和政治的过程，就是以这个最终的事实宣告结束 
的。现在考把这些过程重说 一遍。 

对上面研究的内容的概述我们接触到东斯拉夫人是在七世 
纪和八世纪 ，那 时他们正在迁移，处在社会组织的解体日益加剧的 
状态中 a 他们相互之间在喀尔 B 阡山脉形成的军事联盟瓦解了， 
分裂为构成这个联盟的许多部落，部落又分解为氏族，甚至氏族又 
开始分散为小的农户或家庭经济，这些斯拉夫人就是以这种形式 
居住在新迁往的第聂伯河流域的 。但是 他们在这里,在新的条件的 
作用之下，却发生了一个相互逐渐结合的相反过程》不过在这个 
新的社会结构中，这种结合的因素已经不是血缘亲族的感情，而 
是国内特点和国外情况引起的经济利益。乎原南部的河流和外界 
的压力把东斯拉夫人带进了活跃的对外通商活动中。这个活动把 
分散的、单独的农户联合成乡村的商业集合点一经商地点，后 
150来成为商业大城市及其领区。九世纪初叶外部的新的危险引起了 
新的变革。商业城市武装起来了 f 于是有些主要的商业集合点变 
成了政治中心，而他们四周的商业地区成了它们的疆土，城市领 
区》这些城市领区中，一些变成了瓦利亚格诸公国，而这些瓦 
利亚格公国和其他公国的联合又形成了基辅大公国，这是罗斯国 
家的最古形式。在我国初期历史中的经济情况和政治情況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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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这 样的: 经济利益逐步戢变成社会联 系， 社会联系又发展为政 
治联盟 

现在，研究了我国历史中的许多古代现象以后，我们要记住我 
们在开始这项研究时所提出的那个开端问题。对于我国历史的初 
期，我提出了对我国历史的开端的两种看法。有些人认为我国历 
史开始得相当晚，不早于九世纪中叶，是从瓦里亚格人到来的时候 
开始的，那时东斯拉夫人还处在野蛮状态，没有任何文明的萌芽； 
另外一些人把我国历史的开端向前推到基督纪元以前的蒙昧的古 
代。根据我们所研究的事实以及从这些事实中得出的 理由， 我们 
能够确定自己对这两种看法所抱的态度。我国的历史并不像有些 
人想象的那样古老，它的开端比基督纪元的开始晚得但是也并 
不像另外一些人想象的那样晚1九世纪中叶前后,并不是我国历史 
的开端，那时它已经经历了一段时问，这段时间虽然不能算非常久 
远，也已有二百多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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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讲 


最初几个基辅王公的活动一东斯拉夫各部落联合在基 
辅王公的政权下——管理机构 一 ~^^税*车马差役税和出巡 
索贡一管理机构和商业流通的联系——基辅王公的对外活 
动——罗斯和拜占庭的条约和通商关系——这些条约和通苘 
关系在穸斯法制史中的作用——罗斯通商活动的外部困难和 
危险一草原边境的防御——十一世纪中叶的罗斯国土—— 
居民和疆界 一一基 辅大公的作用—王公的亲兵队；他们在 
政治上和经济上对各大城市商人的密切关系一一这些商人中 
的瓦利亚格成分—奴隶的占有是等级划分的最初基袖— 
亲兵队中的瓦利亚格成分——“罗斯"这个词在不同时期的意 
X ——部落分成等级 


我们竭力研究隐藏在《始初编年史》关于最初几个基辅王公的 
故事中的、可以认为是罗斯国家的开端的事实 X 我们发现这件事 
实的本质是这样的1大约在九世纪中叶，罗斯各城市工商业界内 
外备种关系的配合，使保卫国境和保护对外通商成了它们共同的 
利益,这种共同利益又促使它们从属于基辅王公,并且使基辅的瓦 
利並格公国成为罗斯国家的核心。这件事实应当是在九世纪的下 
半世 纪：我 无法更确切地指出它的年代 s 

基辅诸 王公芦 动的指导力置 促使成立基辅大公国的那个共 
同利益——保卫 h 境和保护对外通商，还导致基辅大公国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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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 对最初几个基辅王公的对内活动和对外活动起着指导作 
用。我们在阅读《始初编年史汇集》的时候，可以看到许多一半像 152 
历史> 一半像神话的传说,在这些传说中，历史事实通过经过渲染 
的故事的薄幕透露出来，这些传说讲述九世纪和十世纪的那些基 
辅王么奥列格，伊戈尔、斯维托斯拉夫、雅罗波尔克、弗拉基米 
尔的故事。我们在倾听这些模糊的传说的时候，不用花特别的批 
判力就能 掌握住 指导这些王公的活动的主要动机。 

东斯拉夫人被征 K 基辅 1 * 不能停留于一个地方性的瓦利亚 
格公国首都的地位，它作为工商业活动的集合点，具有全罗斯的意 
义，因此就成了整个国土的政治联合的中心。阿斯科里德的活动 
似乎只限于保卫基辅领区的外部安全，编年史中没有记载他为保 
护自己的波利安人而去征服邻近的任何部落，不过福季提到的关 
于罗斯为奴役邻近的部落而感到骄傲的话，却仿怫暗示着这种事 
情。编年史提到奥列格在基辅的第一件事情是扩大领地，把东斯 
拉夫部落结集在自己的政权 T 。 编年史叙述这件事的艰序是值得 
怀疑的，它说每年有一个部落归并于基辅。奥列格占领基辅是在 
公元 8 S 2 年，在 8 S 3 年征服德列夫利安人， 884 年征脤塞维里安人， 

885年征服拉吉米奇人；这以后有好几年是空白的。显然，这是编 
年史作者回忆或想象的顺序，而不是事件本身的顺序。在十一世 
纪初以前，所有的东斯拉夫部落都归属于基辅王公手下，同时部落 
时名称也愈来愈少出现，而代之以主要城市力名的领基辅王 
公在扩大自己领地的时候，在那些从属的国家内确立国家制度，首 
先自然是确立税收机关》旧有的城市领区成了国土的行政划分的 
现成 基础。 在 所馮的 城市领 区内， 在切尔尼戈夫、斯摩棱斯克等 
城， a 辅王公委派了自己的总督， 地方行政长官， 这些人或者是王 
公雇倜的杂兵，或者是王公自己的儿子和亲族-这些总督有自己 
泊 亲兵队，特别的武装部队，他们能够相当独立地进行活动，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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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S 和作为国家中心的基辅仅保持着薄弱的联系，他们和基辅王公苘 
样都是酋长，基辅王公不过是他们中间的首领，因此在这个意义上 
被称做“罗斯大公”，以区别于地方的王么——总督 4 为了提高基辅 
王公的尊严，这些总督在外交文书中尊称他为“大公'例如，根据公 
元907年与希賸人签订的条约草案，奥列格要求基辅、切尔尼戈夫、 
佩列雅斯拉夫利、波洛茨克、罗斯托夫、柳别奇和其它的罗斯城市 
缴纳“贡 陚*% “因为统治着这个城的是大公，就是在奥列格统治之 
下' 这些城市在当时都还是瓦利亚格公国，不过已与基辅公国绪 
成联盟 # 王公在当时还保持着原先的武装亲兵的意义，还没有获得 
王朝的王公的意义。奥列格斥责阿斯科里德和吉尔不是王 公/不 
是王室家族”而在基辅 为王， 他在基辅城下发起的宗谱上的争执， 
是奧列格想在事件的过程中占先，更加确切地说，是编年史汇集塢 
者本人的设想。有些总督征服了某个部落，就从基辅王公那里取 
得管理该部落的权利，并且向该部落收取贡税，正像九世纪丹麦海 
盗在西欧的作法一样，他们抢夺了査理大帝的某个沿海省份，就向 
法兰克国王索取该省分作为 自己的 采邑。伊戈尔的总督斯维涅尔 
徳战胜了居住在第聂伯河下游的斯拉夫部落乌格利奇人 * 不仅向 

该部落而且还向德列夫利安人索取贡税，因此他的亲兵 侍 

从——比伊戈尔本人的亲兵更加富裕 

赋税 王公的行政机关的主要目的是收税。奥列格在基辅巩 
固了自己的政权以后，立即规定向所属部落索取贡税。奥丽加巡 
视了所属的领地，同样也实行 14 规章和代役租，责税和行辕'即划 
定乡村的司法行政区和规定税额。贡税通常是缴纳实物的，主要 
是毛皮一“兽皮' 然而我们从编年史中知道，九世纪和十世纪 
不从事商业的拉吉米奇人和维亚季奇人向哈札尔人，以及后来 
向基辅王公缴纳犁税或木犁税 1<s , “每把木犁缴纳一个什里雅格 
“ iumt ” 这个词 1* 的意义大概是指当时在罗斯流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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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种外国金属钱币，主要是指阿拉伯锒币“吉尔根姆”，这甚由于当 154 
时通商的关系而大批流入罗斯的。纳贡有苘种方法：或者由从厲部 
落把贡税运往基辅，或者是王公本人到各个部落索取。第一种收税 
方法称做运送贡税，第二种方法称做出巡索贡。出巡索责是指王公 
为了行政和财政的目的而到所属的备个部落出巡拜占庭皇帝 
君士坦丁 * 巴格良诺罗德内在第十世纪中叶所写的一篇关于诸民 
族的文章里，描写了与他同时的罗斯王公出巡时的生动情景一到 
11月，罗斯王公们就‘‘带领所有的罗斯人”，印带领自己的亲兵，从 
基辅出发到 d 各小城市去，也就是出巡索贡，关于 

这一点是他的斯拉夫罗斯的讲故事者讲给他听的，并且用同样的 
发音来造出“出巡”这个希腊词。王公们出发到德列夫利安人 、德 
列戈维奇人、克里维奇人、塞维里安人，以及向罗斯纳贡的其他斯 
拉夫部落的领土,在那里吃喝整个冬天，到4月，当第聂伯河的冰融 
化以后 ，才下 航重新回到基 辅。 当王公们带领罗斯人在所属领土巡 
行的时候，与此同时，向罗斯人缴.纳了贡税的斯拉夫人，就在冬天 
砍伐树木，做成许多独木船,春天河流开冻以后，沿第聂伯河及其 
支流浮运到基辅，他们把这些独木船拖到岸上，卖给罗斯人，这时 
罗斯人已经结束了出巡，便顺着泛滥的春水回到基辅.罗斯人在 
所买的船 上装了 帆和索，满载货物，在6月里沿第衰伯河下航到维 
季切夫城，他们在那里等待数天，直到诺夫哥罗德、斯摩棱斯克、 

柳别契、切尔尼戈夫、维什哥罗德的商船沿着这条笫聂伯河聚集 
起来。然 后再一 起沿第聂伯河下航、出海到君士坦丁堡》在阅读 
拜占庭皇帝的这篇故事的时候，不难了解，罗斯人在 莨天驶 往帝都 
的商船队里装载的是什么货物，这是王公及其亲兵队在冬季出巡 
时所收的实物税，林间劳动的产品，毛皮、蜂蜜和蜡。除这些货物外 
还有亲兵队掠夺来的奴仆。几乎在整个十世纪中，都是基辅的斯 
.拉夫 部落和邻近的芬兰部落的被征服，以及战歒的民众变成奴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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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世纪上半世纪的阿拉伯作家伊本一达斯塔讲到罗斯时说，罗斯 
人侵袭斯拉 夫人， 乘船只驶近他们，上岸去俘掳居民，把他们出卖 
给别的民族，我们从拜占庭人列夫•季亚康的著作中看到一种极 
为稀罕的记载，他提到齐米斯希皇帝与斯维亚托斯拉夫订立条约， 
允许罗斯人运粮食到希腊出售。主要的商人是基辅公国的政府、 
王公及 其“武士”， 即大贵族 4 普通商人的船只也跟在王公和大贵 
族的商船队之后，以便在王公的护送叭的掩护下到达帝都。同时 
我们还可以在伊戈尔与希腊人签订的条约中看到，罗斯大公和他 
的大贵族每年可派满载使臣和商人的船队 * 即满载他本人的执事 
和罗斯自由商人的船队前往希腊大皇帝那里，想派多少就派多少。 
拜占庭皇帝的这个记载明确告诉了我们罗斯每年政治生活和经济 
生活之间的密切联系。作为执政者的基辅王公所收的贡税，同时 
又成了他经商的物资，因为他成了像酋长一般的国君以后，和瓦 
里亚格人一样，仍然是武装的商人。他和自己的亲兵们分享贡 
税，亲兵是他统治的工具，并且构成了执政的阶级。这个阶级是 
政治活 动相经 济活动中的主要杠杆，他们冬天治理国政，到各处去 
索贡，到了夏夭，就去出售一冬天所捜刮到的东西。在君士坦丁的 
同一篇记载里，还生动地描蓽了基辅的中央集权作用，它是俄罗 
斯国土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的中心=罗斯人 2 —以王公为首 
的执政阶级——用自己的海外经商支持着整个第聂伯河流域的斯 
拉夫居民的造船业 f 使他们能在基辅城下春季市场上销售独木船， 
并在每一个春天把沿希腊人——瓦里亚格人路线的全国各地的 
商船以及林间猎人和养蜂人的商品吸引到这里来。由于这种复杂 
的交易，阿拉伯的银币“吉尔根姆”或拜占庭的金钮扣就从巴格达 
或帝都到了奥卡河或瓦祖扎河岸，考古学家们正是在那里发现这 
些银币初金钮扣的 • 
管理和商此的联系 九世纪和十世纪基辅公国的国内政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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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就是进样安排的。领导这种生活，并且使国内逋远的>分戰的部 
分互相接近和联合的那种基本经济利益，是很容易看出来的 ：基辅 
王公及其亲兵队得到的贡税养育着罗斯的对外贸易》就是这种经 
济利益支配着最初几个基辅王公的对外活动。这种活动有两个主 
要目的, 1 . 获得海外市场 , 2 . 淸除陣碍，保护通往这些市场的商道。 
据《始初编年史》记载，十一世纪中叶以前罗斯外交史中最重太的 
事件是基辅王公向帝都的几次武装进攻。如果公元988年弗拉基 
米尔进攻拜占庭的移民区塔夫利亚的赫尔松涅斯这次不计在内， 
那末在雅罗斯拉夫去世以前一共进攻了六次\过去测定为公元865 
年而现在确定为公元860年的阿斯科里德的进攻，公元907年奥列 
格的进攻，公元941年和944年伊戈尔的两次进攻，公元971年斯 
维亚托斯拉夫向保加尔人的第二次进攻变成的对希腊人的战争， 
以及最后公元1043年弗拉基米尔之子雅罗斯拉夫的进攻。只要知 
道第一次和最后一次进攻的原因，就足以了解引起这几次进攻的 
主要动机，在阿斯科里德统治时期，罗斯侵袭帝都的原因，按福季 
总主教的说法，是罗斯的同族人 C 显然是罗斯商人)被杀害，以及在 
这件事情发生以后拜占庭政府拒绝给予道歉，并且以此废除了与 
罗斯签订的条约=1043年雅罗斯拉夫派自己的儿子率舰队攻打希 
腊人，是由于罗斯商人在君士坦丁堡道殴打，其中—个被打死。因 
此，向拜占庭进攻的原因，大多是罗斯要想维持或恢复中断了的与 
拜占庭的通商关系。正因为这样，所以进攻的结果,往往是签订商 
约。流传到现代的十世纪罗斯与希腊人签订的所有条约，都是这 
种商业性质的。其中流传到我们现代的有奥列格的两个条约，伊 
戈尔的一个条约，斯维托斯拉夫的一个简短的条约，或者这仅是条 
约的开头部分。这些条约是用希腊文草拟的，并且在形式上作了 
应有的改变》译成了罗斯人懂得的语言。阅读这些条约的时候，很 
容易看出十世纪使罗斯和拜占庭发生联系的是什么 利益。 在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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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约中规定得最详细和确切的，是关于罗斯和拜占遒之间每年泾 
157商的方式，以及关于罗斯人在君士坦丁堡与希腊人的私人的关系 
准则。这些条约在这方面的特点是出色地拟定了法规， 特 别是国 
际法。 

与拜占庭签 W 的条约和通商活动 每年复季，罗斯商人到帝 

都去参加为期六个月的商业季节;根据伊戈尔签订的条约，他们之 


中谁都没有权利留在那里过冬。罗斯商人停留在 君士坦 丁堡城 
郊,在圣玛玛附近，那里过去有一个圣玛曼特修道院。从伊戈尔签 
订条约的时候起，拜占庭的官吏经常从到来的商人那里扣留载明 
从基辅派来的船只数量的基辅公国的文书，把到来的基辅公国的 
使臣和普逋商人的姓名抄录下来，希腊人自己在条约中添加了一 
项 ; “我们必须査明他们并未携带武器 '这是 为了预防罗斯海盗装 
成基辅王公的使者游入帝都 3 。罗斯使臣和商人在其停留君士坦 
丁堡的整个时期，从当地政府享受免费伙食和免费沐浴——这一 
点表明，他们把罗斯人到 君士坦 丁堡的商务旅行并不看作私人 
的昔业，而是看作和他们联盟的基辅王室商务代表的活动 D 根 
据4列夫.季亚康的考证，罗斯到拜占庭来通商的意义是在齐米 
斯希和斯维亚托斯拉夫签订的条约中公开载明的，拜占庭皇帝有 
义务“按照自古以来的惯例”把到帝都来通商的罗斯人当作盟友接 
待。这里应当注意二点，罗斯是拜占庭的有拫酬的同盟者，条约规 
:定罗斯为取得规定 的“贡 税”有义务向希腊人提供保卫帝国边境的 
某种胀务。例如伊戈尔签订的条约就规定罗斯王公有义务不让黑 
保加尔人到克里米亚来“危害”科尔松的国土罗斯的商务代办 
在帝都领取代办的俸禄，普通的商人领取 每月的 口粮，这种 n 粮 
是按罗斯各城市的尊卑而依次发给的，首先发给基辅的商人，然后 
是切尔尼戈夫、佩列雅斯拉夫和其它城市的商人。希腊人^害怕罗 
，斯人，甚至害怕那些以合法身份前来的罗斯人，规定商人带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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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物进城不得携带武器，一队不得趄过五十人，限从一个大门进 1 S * 
出，那里设有拜占庭帝国的警卫监督买卖双方交易 公平； 在伊戈 
尔签订的条约中有一附加条款说：“罗斯人进城，不准有危害行 
为，按照奥列格签订的条约，罗斯商人不缴纳任何税款。通商的 
主要方式是以物 易物。 这一点可以说明，为什么在古罗斯窖藏和 
坟墓中发现的拜占庭钱币数量比较少。罗斯人用毛皮、蜂蜜，蜡 
和奴仆换取绸缎;:黄金、酒和蔬菜。通商期满回国的时候，罗斯人 
从希腊囯库中领取路上吃的粮食和船上用具 ; 锚、绳索、帆，以及他 


们所需要的一切东西= 

它们在罗 斯法制 史中的 “作用 罗斯和拜占庭通商活动的这些 
规定，是在奥列格和伊戈尔与希腊人签订的条约中拟定的。它们对 
罗斯文化的多方面的影响是很显然的*只要想到，这是促使罗斯接 
受基督教 C 正是从拜占庭接受的）的主要手段，就足够了。但是现在 
还要提出一个方面一法制方面，这是早在接受基督教以前就起 
过作用的。罗斯人和君士坦丁堡的希腊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也有明 
文规定，他们之间发生的违犯刑法和民法的行为均按希腊的法 
律和罗斯的法规及法律”审理。这样就产生了条约中提出的两种法 
律结合起来的混合法规》在这种法规中有时很难区别其构成的成 
分——罗马拜占庭法和罗斯法，况且罗斯法也是由瓦里亚格法和 
斯拉夫法两者构成的0这些条约作为基辅公国档案馆中所藏的外 
交文件,本身对罗斯法律并不起直接的作用，但它们作为古代的书 
面文献 f 则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因为它显露出罗斯法律的特征， 
虽然我们在研究这些条约的时候，有时很难确定这是纯粹的罗斯 
法规还是里面混杂着拜占庭的成分但是同与君士坦丁堡有关系 
的罗斯所建立的关系，不可能对其法律意识不产生影响，而且这种 
关系本身与在第聂伯河或沃尔霍夫河流域时是完全不同的。希腊 
和罗马的某种概念可能会不知不觉地渗入这些人的法律现念中，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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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像希 腊一罗 马法的术语渗入奧列格与希腊人签订的条约的某托 
条文中 一样， 在君士坦丁堡有不少罗斯人在为拜占庭皇帝服务， 
他们之中有基督徒也有异教徒。在奥 列格签 订的条约中有一款规 
定，如果这种罗斯人生前没有安排奸自己的财产而死去，没有留 
下遗嘱，又“没有亲人那末他的财产就转交给“在罗斯的较近 
的近亲 '亲 人的罗马文是 sui (小辈)， 较近的近岽 (在有些古罗斯 
文献中光是近亲）的罗马文是 proxirai oi of JrsrTjatVv (旁系亲 族)。 
在拜占庭经商的罗斯人在自己国内是统治阶级，他们和当地的斯 
拉夫人的区别，最初在于他们是外族人，后来他们斯拉夫化以后， 
在于 他们具 有阶级特权。古代罗斯书面文献中反映的，主要是这 
种享有特权的罗斯人的法权，只有一部分由于相近的缘故才是当 
地的>人民的法律习惯，但不能与上述法权混淆，我们在研究罗斯 
法典的时候，必须记住这一点。 

保卫通商道路 基辅王公关怀的另外一个问题，是维持和保 
卫通往海外市场的商道。自从罗斯南部草原出现佩切涅格人后， 
这就成了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那位拜占庭皇帝君±坦丁在叙述 
罗斯人到帝都航海经商的时候，生动地描写了他们在路途必须克 
服的种神困难和危险 W 。 王公 .. 大贵族和商人的船只组成的商 
队在基辅南部的维季切夫城下汇集起来，6月开始出发。第聂伯 
河的石滩是他们的第一个障碍，也是最困难的障碍。你们知道，在 
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城和亚历山大罗夫斯克城之间第聂伯河向东转 
了—个大弯,有七十俄里的河段为阿夫拉亭丘陵的支脉所截断，这 
个大弯就是这狴支脉造成的•这些支脉在这里有各神不同的形状： 
在第聂伯河沿岸分布着许多孤山状的巨大山岩，河岸本身就是高 
出水面三十五沙绳的峭壁，使广阔的河面变得狭窄起来；它的河床 
为许多岩石的岛屿所 S 塞，为一堆堆菡出水面的尖形或圆形石块 
所隔断。如果这样的石堆从此岸到彼岸把河面完#晡斷，这就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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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石滩; 如果还留出船只往来的通道 ，就 称为 险滩。 许多石滩的长 
度达一百五十沙绳，有一个甚至达三百五十沙绳。在没有石滩的地 
方， 河流的流速每分钟不超过二十五沙绳,而有石滩的地方达一百 


五十沙縄。水冲激着石块和山岩，带着轰响和巨浪往下流去 。大 
的石滩现在有十个，在君士坦丁 * 巴格里亚诺罗律内时代有七个》 
体积不大的罗斯独木船较容易驶过石滩 a 经过有些石滩的时候， 
罗斯人叫奴仆上岸，用篙撑船，拣近岸石头较少的地方行驶。遇 
到另外一些更加危险的石滩，他们就登岸，把武装部队调往草原， 
以保卫商队免受等候着他们的佩切涅格人的袭击，再把装载货物 
的船从河里拖到岸上，用绳索曳着拖过连水陆路或用肩扛着，驱 
赶着带镣铐的奴仆前进。顺利地走出了石滩，把谢神的牺 牲品献 
給了自己的神，他们就驶往第聂伯河河口，在圣叶列夫菲里难岛 
(现在的别列赞岛 >上休息几天以修理船上用具,准备出海航行。然 
后他们义上路，靠岸行驶，朝多瑙河河口驶去，一路上随时受到佩 
切涅格人的追击 SS 。 当波浪把船只推近岸旁的时候，罗斯人就上 
岸保护自己的伙伴，抵抗窥伺他们的追击者。进入多璃河河口以 
后的路程就没有危险了。我们在阅读拜占庭皇帝对罗斯人到帝都 
旅行所作的详细描写的时候，深切地感到罗斯商人进入海外市场 
的时候，罗斯商业是多么需要武装保护啊.无怪君士坦丁在自己 
的叙述结束时指出，这是充满灾难和危险的痛苦的航行 5B 。 

保卫草 潭边瑰 但是游牧民族在堵塞草原上的罗斯商路的时 
候, 网时还骚扰罗斯国土草原边境。这里就产生了基辅王公关心 
的第三个问题， s 防守和保卫罗斯国境免受草原野蛮部落的 侵袭。 
由于草原游牧部落不断加强压力的结果，后来这种事情甚至遂渐 
成为基辅王公的主要活动。据《往年纪事》叙述，奥列格在基辅确 
立自己的政权 以后， 立刻就在基辅四周建立许多城市。弗拉基米 
尔信奉基督教后说《 “基辅附近城市很少，这是很糟的”，于是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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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杰斯纳河、特鲁别日河、斯图格纳河、苏拉河以及其它河流濂 
域建立城市 S 。 这些设防点驻扎着军人，照编年史的说法是“最好的 
男子汉”,他们是从居住在罗斯平原的各个部落——斯拉夫部落和 
芬兰部落——招募来的。后来这些设防地点互相逐渐用土城和鹿 
砦连接起来。这样，当时罗斯的南部和东南部边境，第聂伯河左右 
两岸在十世纪和十一世纪时就建造了许多土堑埯和边卡一小城 
市，来抵御游牧部落的侵袭。圣弗拉基米尔的整个统治时期是在 
与佩切涅格人的顽强斗争中度过的，佩切涅格人有八个汗国散布 
在第聂俄河下游的两岸，每个汗国分成五个支系根据君士坦 
T • 巴格里亚诺罗德内考证，大约在十世纪中叶，佩切涅格人在距 
离罗斯，即距离基辅领区一日路程的地方游牧《如果弗拉基米尔在 
斯闺格纳河 C 第聂伯河右岸支流)旁建立城市，那就是说,基辅领地 
南部设防的草原边境沿这条河流到基辅的距离不超过一天的路 
程》在十一世纪初，我们可以看到罗斯与草原敌人的斗争获得成就 
的记载 》公元1006—1007年，德意志教士布鲁诺经基辅到撖切涅 
格人那里去传播福音^他在弗拉基米尔王公那里作客，并且在致 
亨利二世的书信中称弗拉基米尔为罗斯人的领主 （Senior Ruzo - 
Tum >。 弗拉基米尔王公劝这位教士不要到佩切涅格人那里去，并且 
说，他在他们那里找不到获救的灵魂，反而自己会遒到屈辱的死 
亡。弗拉基米尔王公没能劝住布鲁诺，就自愿带领自己的亲兵队 
把他护送到自己的国境/‘由于敌人在附近游荡，他在国境四周围 
上极长的木栏栅在一个地方弗拉基米尔送这些捧意志人从城 
门走出这个防线，并且站在草原作瞭望用的山岗上，浓人对他们 
^62说，“我已经送你们到我领土的尽头和敌人的土地开始的地方 。"从 
基辅到设防边境的整个路程，一共走了 两天。 我们在上面看到， 
十世纪中叶南部边境防线距离基辅一日的路程。这就是说，在弗 
拉基米尔时代半世纪顽强斗争的结果，罗斯已向草原深入了一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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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路程，把设防的边境推到了罗斯河一带，在里弗拉基米尔的继 
承者雅罗斯拉夫“开始建立一些 城市' 命波兰俘虏住在这些城市 
里。 


这样，最初的几个基辅王公一直继续着在他们之前业已开始、 

的罗斯武装商业城市的 活动： 与沿海市场保持联系，保卫商道和罗 
斯国揉，防止草原邻人的 m 袭。 

+_世 纪岁斯 ai 土的居民和疆界 描写了最初几个基辅王公 
的活动以后，我们综述其结果，对十一世纪中叶前后罗斯的状况 
作一个简略的概括。最初几个基辅王公用武力开拓了十分广阔的 
韆土，而基辅就是这些土地的政治中心。这一片土地上的居民是 
相当复杂的》这些居民的成分中，不仅有逐渐加入的所有东斯拉 
夫部落，而且还有某些芬兰 部落， 波罗的海沿岸的楚迪人、白湖 
的维西人、罗斯托夫的默里亚人和奥卡河下游的穆罗马人。在这 
些异族部落中间很早就出现了罗斯的城市^波罗的海沿岸的楚迪 
人中间在雅罗斯拉夫时代产生了尤里耶夫城（杰尔普特城)，该 
城是按雅罗斯拉夫的基督教教名敢名的 9 !出现得更早的是东部： 

芬兰部落——穆罗马人，默里亚人和维西人——中间的罗斯行 
政中心 t 穆罗姆、罗斯托夫和别洛泽尔斯克，雅罗斯拉夫还 
在伏尔加河岸建立一座城市，按照他的公国的名称取名雅罗斯拉 
夫利。这样，罗斯的疆土就从拉多加湖伸展到了第聂伯河的右 
岸支流罗斯河河口，以及它的左岸支流沃尔斯克拉河'.或普肖尔 
轲的河口；东起克利亚兹马河河口，那里在弗拉基米尔•莫诺玛 
赫时代产生了弗拉基米尔城(扎列斯基），西迄西布格河上游地区， 
那里在更早的时候，在圣弗拉基米尔时代产生了另外一个弗拉基 
米尔城 (沃 林)。古代克罗地亚人的地方加利奇亚在十世纪和十一 
世纪是波兰和罗斯之间有争议的未定边界奥卡河是罗斯的东 
部边界，它的下游以及南部诸河流——第聂伯河、东布格河和德 16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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涅斯特河——的下游地区似乎处于基辅王公的政权之外。在别处 
罗斯还拥有一个老移民区特穆托罗干，和它的联系是韋第聂柏河 
左岸支流以及注入亚速海的备河流的水路维持的。 

国家的性賡 占据着这整个骧域的备部落居民，构成了基辅 
大公国或罗斯国家的 成分， 不过这个罗斯国家还不是俄罗斯民族 
的国家， •因 为这个民族本身那时还不存在， 在十一 世纪中叶以前 
仅是准备了人种的成分，由这些成分后来经过长期的、困难的过程 
才形成了俄罗斯民族。所有这些不同部落的成分那时是纯粹机械 
地联合起来的；作为精神联系的基督教传布得很悝，甚至还没有能 
吸引住罗斯国土上的全部斯拉夫部 落，因为 在十二世纪初叶维亚 
季奇人还没有信奉基督教。罗斯国土部分居民之间的主要的机械 
联系是公国的行政机构及其地方行政长官和贡税。这个行政机构 
的首脑 是基辅 大公。我们己经知道了大公政 权的性 质及其起因： 
大公出身于九世纪到罗斯来的那些瓦里亚格海盗，军事兼手工业 
团体的首领，即最初是罗斯为保护其商业 v 草原商道和海外市场而 
雇用的武装守卫者 ，因而 他们能从居民那里获得口粮。不断征伐以 
及与种种异己的政治形式间的冲突，在这些雇用的武装守卫者的 
权力上印上了外来的特征，使它复杂化，并且具有国家上层政权 
的性质。例如十世纪时我们的王公受了哈扎尔人的影咱，喜欢尊称 
为“可汗％从伊本一达斯塔的叙述中可以看到，在十世纪上半叶 
罗斯王公的通常称呼是“罗斯汗 * ——罗斯可汗6在十一世纪中叶 
进行写作的罗斯大主教伊拉利昂在对圣弗拉基米尔的赞辞中 * 甚 
至也用哈扎尔人的称号称这位大公为可汗 u 。 新的政治观念、政治 
关系和基督教一起开始渗入罗斯。外来的神职人员把拜占庭对国 
君的观念转加在基辅王公的身上，国君是上帝派来不仅保卫国家 
164的外部安全，而且还要确立和维持国内的社会秩序的。这位伊拉利 
昂大主教写道,弗拉基米尔王公“经常非常恭顺地和自己的主教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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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量怎样在不久以前信奉上帝的人们中间建立教规'最初的编年 
史汇集也引述弗拉基米尔和主教们的商议,主教们 怂恿他 必须惩 
罚强盗，因为他是上帝派来惩恶扬善的 

亲兵队 现在来看一下基辅大公治理下的罗斯社会的成分 s 
和 王公一起分担管理和保卫国土的这个社会的上层阶级，是王公 
的亲兵队。亲兵又分成高低两级，高级亲兵由 王公的 武士或大贵族 
构成，低级亲兵由 年轻的 武士或大公亲兵中的少年队员构成 f 低级 
亲兵在古代统称为 rpwt «* 或(斯堪的纳维亚语为 grid — 

_宫廷仆从)，后来为 flBop (近侍)或 cnymC 仆人>这两个词所代替， 
我们知道，这些亲兵以及他们的王公都出身于大城市的武装商人 
阶级。在十一世纪他们与这个商人阶级无论在政治上或经济上其 
特点都没有显著的区别。王公的亲兵构成军人 阶级; 而且商业大 
城市也是士军队方式组织的，建立了完整的> 有组织的团汍，称 
做千人队，千人队又分成百人队和十人队(营和连）。城市选出 
—人指挥千人队，后来由王公任命千人长》百人队和十人队也各选 
出百人长和十人长 e 选出来的这些指 挥官玲 成城市及其所属领区 
的军事管理机构，军事行政长官，他们在编年史中被称为 “ 城市长 
官*。城市的团，更确切地说，武装的城市居民踉王公的亲兵队一 
样，经常参加王公的远征，另一方面，亲兵是王公进行管理的工 
具，高级亲兵——大贵族——组成王公的杜马，即他的国务委员 
会。编年史提到过这种委 员会: “因为弗拉基米尔喜欢他的亲兵，常 
和他们一起研究国内建设、军事和法规” 13 。但是参加这个亲兵杜 1 W 
马或大贵族杜马的，还有 " 城市长官”，即基辅城或许还有其它城市 
所选出的掌管军政大权的人——千人长和百人长。因此关于信奉 
基督教的问题是由王公跟大贵族和 ** 城市长官”商议以后决定的 * 
这些城市长宫”或元 老在皆 理事业以及在一切官廷典礼中是与 
_王公以及大贵族携手井进的，他们和壬公的亲兵一起仿佛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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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家的贵族。公元 996 年在瓦西列夫举行宗教仪式的时候，“所有城 
市的元老"也跟大贵族和地方行政长官一起应遨出席了王公的宴 
会也是按照弗拉基米尔的吩咐，规定大贵族、宫廷仆从、苜人 
长、十人长和一切有名的武士都出席他在基辅的星期日宴会 I #。 
但是王公的亲兵一面构成军亊行政阶级，同时仍旧作为他们出身 
的阶级——罗斯商人阶级一的首领，积极参加海外通商。十世 
纪中叶前后的这祌罗斯商人还远不是斯拉夫罗斯人。 

瓦利亚格 H 索 伊戈尔同希腊人的条约，是由基辅政府的使 
臣以及与拜占庭发生商业关系的客商和商人在公元945年跟希腊 
人签订的。在条约中使臣和商人提到自己的时候说 ，我们 部是从 
罗斯氏族来的商人和客商” 14 %所有的人都是瓦利亚格人》名单中 
的二十五个使臣没有一个斯拉夫姓名 t 二十五或二十六个商人中 
只有一个或二个可以认为是斯拉夫人。这个条约表明当时的罗斯 
商人和基辅政府的密切关系，基辅政府邀请商人参加这样重大的 
外交活动，说明了瓦利亚格人在当时罗斯海外逋商中的作用：瓦利 
亚格人作为有经验的、熟悉海洋的人，加入当地的商人中间，充当 
他们的经纪人，和他们与海外市场之间的中介人 14+ 。在旁观者看 
来，这两个阶级——王公的亲兵队和城市商人——厲同一社会阶 
层，他们的共同名称是罗斯，而且根据十世纪的—些东方作家的记 
载，他们主要从事战争和经商，既没有村庄，也没有耕地，这就是 
166说，他们还没有成为土地所有者阶级。官吏占有土地的迹象在文 
献中出现不早于十一世纪 15 ;占有土地在王公的亲兵和城市商人 
之间划了一道经济和法律的界线，不过这是稍后的事情 1S : 在较早 
的时期，也许城市商人也是土地所有者，这一点以后我们可以在诺 
夫哥罗德和普斯科夫看到。在<罗斯法典》中，等级划分的根据是 
人们对王公——最高执政者——的关系。王公的武士和大贵族取 
得了土地，成了享有特权的土地所有者，王公的享有特权的仆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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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隶占有 不过，也许在王公以前，奴隶占有大概是罗斯社会 
中等级划分的最初基妯。在《罗斯法典》的某些条款中提到享有特 
权的阶级，这个阶级带着一个较古的 名称： ormimaHC 总管)，在另 
外一些条款中这个名称已为较后的名称 KHS 5 KH Myw (王公的武士） 


所代替 f 杀死一个总管或王公的武士要付双倍的罚金。在斯拉夬 
罗斯的古代文献中， ormime 这个词含有“奴仆”的意义；因此，总 
管是奴隶主。可以认为，这就是在海外王公到来以前罗斯商业大 
城市中居民的上层阶级，他们主要是贩卖奴隶的 1 \但是在十一 


世纪王公的亲兵和城市商人无论在政治上或经济上还没有显著的 


区别，在他们之间只是部落不同。王公的亲兵也吸收当地 的人士 
参加自己的组织，主要是吸收城市的军事行政长官。但在十世纪 
和希腊人签订条约的那些使臣的名单上可以看到，当时王公亲兵 

的成分绝大多数是“淘金者”-编年史中是这样称呼海外的瓦利 

亚格人的显然 f 十一世纪亲兵的成分大多还是瓦利亚格人 。当 
时的罗斯社会习惯于把罗斯大贵族称为瓦利亚格人。有一个属于 
罗斯信奉基餐教初期的有趣的文献：这是在圣四旬斋以及这以前 
的 几个礼 拜上的布道词。这些都毫无疑问是罗斯作品..其中有一篇 
是在收税人和法利赛人的礼拜上的布道词，主题自然是说到顺从， 
我们在这篇布道词中可以看到布道者的—个有趣的指汞：这位布 
道者在启示贵族不要夸耀自己的显贵时说 ，高贵 的人，你不要夸 
耀自己的出身，不要说我们的父亲是大贵族，而要 说基督的殉难 
者是我的弟兄” 。这是暗指瓦利亚格人中两个的基督徒，于公元 983 
年在弗拉基米尔大公时代受基辅的多神教徒折磨致死的父子两 
人这就是说,十一世纪的罗斯社会认为罗斯大贵族一定是在基 
辅殉教的瓦利亚格人的亲属或同胞，虽然在十世纪和十—世纪初 
叶可以从编年史上看到不少来自当地斯拉夫人的王公武士。写这 
篇布道词的时候 ，主 公的亲兵巳经变成了一个新的部落，然而习憤 


1*7 


163 



16 S 


的社会观念还没有作相应的改变- 

B 罗斯” 这个词 的意义 王公的亲 兵莲基 辅王公手下的行政管 
理工具、和大城市的商人一起经商、和他们一起有一个专门的名称 
“罗斯人”这几点，到目前为止还不能令人满意地解释这个莫名其 
妙的词的历史起源和辞源意义。按照叙述罗斯国土的古代《纪事》 
作畚的猜测，这个词的原始意义是有关部 落的； 这是指我国最初几 
个王公出身的瓦利亚格部落 19 。后来这个词获# 了等级的意义； 
按照君士坦丁 * 巴格里亚诺罗德内和一些阿拉伯作家的说法，十 
世纪的罗斯是指罗斯社会的上层阶级，主要是指大多数由那些瓦 
利亚格人组成的王公亲兵。再后来罗斯或罗斯国土一这个名称 

最 初出现在公元945年的伊戈尔的条约里-获得了地理上的意 

义 ； 这主要是指外来的瓦利亚格人密集的基辅领区（按照《始初编 
年史》的说法，是“现在称为罗斯人的彼利安人”）。最后，在十一世 
纪——十二世纪,作为部落的罗斯和当地的斯拉夫人融合了 ，罗斯 
和罗 斯国土这两个名称在没有失去地理索义的同时，还具有了政 
治上的 意义： 这开始指从属于罗斯王公的整个韁土，以及这个疆土 
上的所有信奉基督教的斯拉夫罗斯居民。 

部璿分成等级 不过在十世纪这个被称做罗斯的混合的上层 
阶级与当地的下层居民还有着明显的区别 | 上层阶级是军人和手 
工业者阶级，大多数是外来的人 t 当地的下层居民是向罗斯纳贡 
的斯拉夫 平民。 这些乎民不久 20 在我国的文献中并不作为向外来 
的异族人纳贡的当地群众，而是成了罗斯社会的下层阶级，他们 
与同族的罗斯社会上层只有权利和义务的区別。这样，你们就能 
在我国的历史中看到部落分成等级的过程：为命运所决定在同一 
个国家联盟中过共同生活的 * —个.对另一个占优势的两个部落， 
分成了不同等级。现在就可指出我国的这种过程和你们在西欧历 
史中看到的与它同时的过程的区别 | 在我国，外来的统治部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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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成等级以前，当地土著的成分已大大渗入。这就使社会的构成 
不具有明踫的等絚轮廓，从而缓和了社会的对抗性 

我们想象中的十一世纪中时前后罗斯国土的状况，就具有这 
些特点。从这时起直到十二世纪末，也就是到我国历史第一时期 
终结，那些古老的领区城市，以及后来彔初的几个基辅王公所奠定 
的政治秩序和国内秩序，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现在我们接下去 
研究表明这种发展的那些现象,首先研究政治现象,即雅罗斯拉夫 
死后在罗斯确立的王公领地制度 9 



1 W 第十一讲 

雅罗斯拉夫死后罗斯国土的王公统治制——雅萝渐拉夫 
以前的制度不明确——难罗斯拉夫诸子之间土地的分配及其 
基础——分配规则在以后的变动——统治制中的长幼次序是 

这种制度的基础-长幼次序概迷-顺序制的起源-它 

的实际作用——促使它 瓦解的 条件:王公的协定和 内讧; 关于 
世袭领地的观念；区分出失去地位的 王公； 王公个人的勇敢； 
领区城市的千预——顺序制 的意义 


我们现在要来研究十一世纪中叶雅罗斯拉夫死后罗斯国土上 
确立的政治制度1。创立这种制度的，有各种社会力童和历史条 
件；但是作为它的基础的，是当时在罗斯国土上实行的王公统治 
制》我们首先就来谈这方面的 问题。 

雅 罗斯拉 夫以前的王公统治制 雅罗斯拉夫的前辈统治时 
代，罗斯实行的是怎样的王公统治制，甚至那时是否有过什么明确 
的制度，这是很难说的。有时政权仿佛按照长幼次序从一个王公 
传给另一个王公，例如，留里克的继承者并不是他的年轻的儿子伊 
戈尔,而是他的亲属奥列格，传说中说是他的 侄儿。 有时整个国土 
似乎由一个王公统治;不过可以看到，这是在罗斯没有成年王公的 
情况下才这样。因此，在十一世纪中叶以前,一人专政是政洽上的 
偶然现象，并不是政治制度。一旦王公的几个儿子遂渐成长，他们 
中间每一个不管年纪大小，通常都还在父亲生前就_得到一定的 
地区来 管理。斯维亚托斯拉夫在父亲死后年纪还很小，然而在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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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生前就已当了诺夫哥罗德王么 v 。 后来这位斯维亚托斯拉夫聚集 
人马，向多瑙河上的保加尔人发动第二次进攻时，把罗斯的领地分 
给了自己的三个儿子;弗拉基米尔对自己的几个儿子也是这样的。 
在父亲统治的时期，儿子作为他的地方行政长官(总督)管辖一个 
地区，并且像一般的地方行政长官一样，从自己的地区向当大公的 
父亲纳贡 。 例如，编年史提到过关于雅罗斯拉夫的事惰，他在父亲 
统治吋期管辖着诺夫哥罗德，每年向弗拉基米尔缴纳二千格里夫 
那的规定的贡税，编年史中还附带说 t “诺夫哥罗德的所有 地方行 
政长官 部纳贡但是父亲死后，儿子们之间的一切政治眹系似 
乎都阪绝了 t 各地区年幼王公在父亲苑后政治上从厲于基辅长兄 
的事，尚未发现。父亲和儿子之间实行着家法;然而在兄弟之间似乎 
并不存在任何确定的、大家公认的法制，这就可以说明斯维亚托斯 
拉夫和弗拉基米尔的儿子们之间发生内讧的原因》不过编年史透 
蕗出关于长幼次序制度的不明显的观念。这种观念是弗拉基米尔 
的一个儿子——鲍里斯王公说出 来的。 父亲苑后，当亲兵劝他代 
替兄长斯维亚托波尔克占有基辅主位时，鲍里斯回答 ：“我 不愿举 
手打自己的长兄,既然父亲死了，那末应该由他继承父亲的职位 
雅穸斯拉夫以后的分 B 雅罗斯拉夫死后，罗斯国土的政权 
不再集中于一人身上：在雅罗斯拉夫以前有时偁尔发生的一人专 
政的制度不再重复》按照编年史的说法，雅罗斯拉夫的后裔中没有 
—人掌握“罗斯的全部政权％没有一人成为“罗斯国土的专政者' 
这是由于雅罗斯拉夬氏族一代传一代子孙愈来愈多，罗斯国土在 
成长起來的王公们之间一分再分》必须 3 注意到这种继续不断的 
分配，才 能看清楚遂渐形戒的制度，以及明白它的基础。同时还应 
区别这种制度的模式或规蒗，以及它的实际发展<> 前者应当根据 
雅罗斯控夫的最初几代子孙的实际情况来观察，但后来它被环境 
的变更从实际生活中排挤了出去，仅保留在王公们的意识中》生 



活中常有这样的 事情： 受环塊的压力而摆脱习惯的、熟习的规则 
时，人们还长久地把这种规则保存在自己的意识中，人的意识通常 
比生活来得保守，呆板，因为它是个人单独的事情，而生活则是随 
着整个人群集体的努力和错误而改变的 3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雅罗斯拉夫刚死的时候，他的子孙是怎样分配罗斯国土的。当时 
他的子孙一共有六人，雅罗斯拉夫的五个儿子和一个孙子罗斯季 
斯拉夫——雅罗斯拉夫生前躭 E 经去世的长子弗拉基米尔的儿 
子 I 这里我们没有把以前分出去的、不参加雅罗斯拉夫子孙共 
同统治制的那些波洛茨克王公计算在内，他们是雅罗斯拉夫的长 
兄伊兹雅斯拉夫(弗拉基米尔和罗格涅达的儿子)的后裔 5 。弟兄们 
当然是按照父亲的遗嘱分 K 的，而且编年史还认为雅罗斯拉夫临 
终前有一个口共的遗韉,把罗斯国土在儿个儿子中间作了分而 
分配的情况与父亲死后他们实际统治的土地完全相符。雅罗斯拉 
夫的长子伊兹雅斯拉夫占有基辅，并且把诺夫哥罗德领区也归并 
在内 * 这样,“从瓦里亚格人到希腊人”的河道的两端都集中在他的 
手中。雅罗斯拉夫的次子斯维亚托斯拉夫得到第聂伯河支流和杰 
斯纳河所属地区，切尔尼戈夫地方，以及和它接壤的沿奥卡河的穆 
罗姆——梁赞边区和在遥远的亚速海的旧拜占庭移民区塔玛塔尔 
赫(塔曼)上建立的罗斯移民区特穆托 罗千。 雅罗斯拉夫的第三个 
儿子弗激沃洛德占有罗斯的佩列雅斯拉夫利（现在波尔塔瓦省的 
—个县城〉，除了这个较小的、处在边壤的领区以外,还得到在地理 
上和它隔离的、伏尔加诃上游的苏兹达尔的和白湖的边区。第四个 
儿子维契斯拉夫占有斯摩棱斯克,第五个儿子伊戈尔占有沃林，沃 
林的行政中心是在圣弗拉基米尔时代建成的弗拉基米尔城（在西 
布格河的支流卢加河上>*成为孤儿的侄子从叔父们那里得到了处 
在佩列雅斯拉夫王公弗谢沃洛德的领地中间的遥远的罗斯托夫边 
区，虽然他的父亲生前是诺夫哥罗德王公 6 • 显然，兄弟几人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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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城市领区， 有旧 的也有新的。雅罗斯拉夫这样分配罗斯国土 
的时候，显然有两方面的考虑，他在几个儿子中间这样分派，是考 
虑他们在长幼次序上的相互关系以及这些部分收益的多寡。王公 
的年龄愈长，得到的地区就愈好，愈富。简而言之，分 K 的基础是根 
据王公们的宗系关系和城市领区的经济意义，有趣的是，雅罗斯拉 
夫在分 K 的时候，他排列的基辅、切尔尼戈夫和佩列雅斯拉夫利这 
三个城市的先后次序，跟和希腊人签订的条约中的次序完全一致， 
在那些条约中，这 H 个城的次序是按照它们的政治和经济作用 
排列的。长兄所得的基辅，在十一世纪是罗斯的商业中心，是罗 
斯最富的城市》 十一世 纪的外国人甚至都喜欢夸大这个城市的财 
省和届民的众多。十一世纪初的作家密尔泽堡的季特马尔认为基 
辅是一个弃常巨大和坚固的城市，里面约有四百所教堂和八个市 
场 7 。同一世纪的另一个西方作家，不来梅的亚当认为基辅可以与 
君士 坦丁堡媲美,是“希腊的闪光的装饰品即东正教东方的装饰 
品 ％在我国的编年史中也可以看到这样的记载< 公元1017年基辅 
大火灾中烧毁了将近 七百所 教堂。在财富和作用上次于基辅的， 

=是雅罗斯拉夫的次子所得到的切尔尼戈夫。 

以后的变动 现在提出一个间 S : 家庭的现有人员后来发生 
变动以后，雅罗斯拉夫的子孙怎样统治罗斯国土？每一个人 9 得 
到 了自己分配到的土地以后，是否就 成了所 得地区的固定的统治 
者，他们的地区又是怎样继承的？我刚才提到了雅罗斯拉夫的临 
终遗嘱,.你们想必在中学里巳经读过这篇遗喇了，因此我不再重 
复。它写得慈父般地恳切，伹政治内容非常贫乏 I 你们会不由自主 
地发生疑问，会不会是编年史的作者在这里借雅罗斯拉夫的嘴说 
话。在教导儿子们要相亲相爱的训谕中，只有两点指出了继承遗 
产 的弟兄之间的今后关系。列举了规定给毎一个人的城市以后， 
遗哦教 导做弟弟的要昕从长 兄，像听从父亲一样* “他处于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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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来对待你们 \ 接着父亲对长 子说: “如果一个弟兄欺侮另一个 
弟兄，你要帮助被欺侮的。”要说的躭是这些 a 不过对这篇遗嘱有 
两个重要的补充。在我们巳经知道的僧侣雅科夫的关于鲍里斯和 
格列布的传说中我们看到，继承雅罗斯拉夫王位的并不是他所有 
的五个儿子，而只是三个大儿子 3 这是氏族关系中的明显的常规， 
后来成为门第制度的基础之一。按照这种规则，由许多弟兄及其家 
属，即许多叔父和侄儿组成的复杂家庭中，当权的第一代只由三个 
长兄组成，而其余的小兄弟都退到处于从属地位的第二代的位置 
上，和侄儿们相等:按照门第制度的算法，长侄相当于四叔，同时侄 
儿的父亲也算在叔父之例。编年史作者叙述了雅罗斯拉夫的第三 
个儿子弗谢沃洛德的死，他追述道，雅罗斯拉夫爱他甚于其余的儿 
子，在临终前曾对他说：“如果上帝使你能在你的哥哥们死后合法 
地取得我的主位，而不是用武力取得，那末将来你死的时候，命人 
把你安放在我将要去躺的地方，在我的棺材旁边，由此可见，雅罗 
斯拉夫清楚地想象到了他死后他的儿子们继承基辅王位的制度 * 
这是一个按照长幼次序即位的制度。我们来看一下，事实上是不 
是这样的，以及这种制度的一般概况是怎样的3公元1时 7 年，雅 
罗斯拉夫的第四个儿子斯摩棱斯克王公维契斯拉夫死了，留下一 
个儿子》雅罗斯拉夫的几个大儿子把伊戈尔从沃林调到斯摩椟斯 
克，而把诨子罗斯季斯拉夫从罗斯托夫调到沃林他的位置上。公 
元1060年，雅罗斯拉夫的另外一个小儿子斯摩棱斯克王公伊戈尔 
死了，也留下几个儿子。几个长兄并不把斯摩棱斯克交给这几个 
儿子，也不交给罗斯季斯拉夫。但是后者认为自己有权依次从沃林 
调到斯摩棱斯克，因此恼恨这几位叔父，跑到特穆托罗千去募集力 
量，以倥报复 ie 。 公元 ion 年雅罗斯拉夫的儿子斯维亚托斯拉夫和 
弗谢沃洛德怀疑长兄伊兹雅斯拉夫阴谋反对那些弟弟，就把他赶 
迪基辅，于是依照长幼次序就由切尔尼戈夫王公斯维亚托斯拉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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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有基辅，而弗谢沃洛德从佩列雅斯拉夫利转到切尔尼戈夫占有 
他的位置。公元1076年斯维亚托斯拉夫死了，留下几个儿子;弗谢 
沃洛德从切尔尼戈夫转到基辅来接替他 s 但是不久伊兹雅斯拉夫 
靠了波兰的帮助回到了罗斯 e 于是弗谢沃洛德自愿把基辅让给长 


兄，而自己回到了切尔尼 戈夫。 分羝不到的侄儿们想用武力来夺 
取领地。公元1078年伊兹雅斯拉夫在与他们的战斗中阵亡11。 
于是弗谢沃洛德成了雅罗斯拉夫唯一的还活着的儿子，重新又迁 
到基辅就任长兄的王位。公元 1 C 93 年弗谢沃洛德去世。于是雅罗 
斯拉夫的第二代子孙，雅罗斯拉夫的孙子们登上了舞台，长孙斯维 


茈托 波尔克 * 伊兹雅斯拉维奇就任基辅王位。 

长幼次序 从上面列举的事例中，足以看出雅罗斯拉夫的子 
孙所确立的是怎样的统治制度。王公家属并不是所分得的领地的 
固定不变的统治者：王族的现有人员中每发生一次变动，就往上递 
升，随着年长的亲族的死亡，年幼的亲族从—个领地迁往另一个领 
地，从低的王位升到商的王位。这神变动是按一定的次序，按第一 
次分配时王公们的长幼次序进行的。这种次序表示着这样一种观 
念： 王公对罗斯国土的统治是共有的，雅罗斯拉夫的子孙一起占 
有罗斯国土，但并不分割，而是按照长幼依次更替，重新分配。 
由王公的长幼关系确立的、表示王公统治共有观念的那种次序， 
按壬公们的理解，是十一世纪到十二世纪末他们统治制度的基础《 
在整个这一段时期中,王公们一直表达着这样一种 思想： 他们所有 
的人，整个雅罗斯拉夫氏族，应当不分割地、依次地领有父兄和祖 
先的遗产。这是在雅罗斯拉夫的子孙的政治意识中逐渐形成 
的整个理论，当他们之间的利益错综复杂的时候，他们竭力以这个 
理论作为指导，并旦当他们之间的关系异常复杂的时候，他们企图 
以这个理论来纠正自己的实际关系。在编年史的叙述中，这个理 
:论有时表现得相当明确。弗拉基米尔 • 莫诺马赫在公元1093 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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殡葬自己的父亲以后,大楢是听了人家的建坟，曾想越过自己的堂 
兄斯维亚托波尔克 * 伊兹雅斯拉维奇而占据基辅的王位，要是我 
占据这个王位，我就会和斯维亚托波尔克发生争执，因为他的父亲 
在我的父亲以前占有这个王位”12%经过这番考虑之后，他还是派 
人去请了斯维亚托波尔克到基辅来12%公元1195年，奠诺马赫的 
曾孙斯摩棱斯克王公留里克和他的几个弟兄认为莫诺马赫的孙子 
苏兹达尔王公弗谢沃洛德三世是自己这一系的蓴长，留里克对这 
位弗射沃洛德的第四代堂兄弟切尔尼戈夫王公雅罗斯拉夫提出这 
样的要求：“你应该和所有的弟兄吻十宇架向我们宣曾，你们决 
不在我们手里，也不在我们的孩子们或者我们所有的弗拉基米尔 
的子孙手里夺取基辅和斯摩棱斯克》我们的祖先雅罗斯拉夫以第 
聂伯河为界把我们划分开了，因此你们和基辅毫无关系” 13 。这 
种前所未有的划分是留里克凭空想出 来的： 雅罗斯拉夫从来没有 
以第聂伯河为界来把自己的儿子弗谢沃洛德和斯维亚托斯拉夫划 
分开来;这两个儿子得到的都是第聂伯河东面的领地,即切尔尼戈 
夫和佩列雅斯拉夫利。因为留里克的这种要求是认为苏兹达尔王 
公弗谢沃洛德是长系的思想引起的，因此切尔尼戈夫王公雅罗斯 - 
拉夫对.这个要求直接向弗谢沃洛德第三作了答复，派人去对他说* 
“我们曾经约定，不在你和你的亲人留里克的手下夺取基辅；我打 
将遵守这个 约定; 但是如果你命令我们永远放弃基辅，那末要知道. 
我们既不是乌果尔人，也不是波兰人，而是和你们同一个祖先的子 
孙： 当你和留里克二人还活着的时候，我们不来索取基辅，你们死 
后一那要看上帝究竞给谁”。我们不要忘记，发生这个争执的是 
那些相隔稂远的亲属，雅罗斯拉夫的第四代和第五代的子孙，然而: 
他们还是明显地表示着以王族团结和祖先财产共有为基碑的顺序- 


制的思想》 

顯序制概述这种独特的王公统治制是雅罗斯拉夫苑后在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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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确立的。现在我们尽可能简短地来叙述一下。罗斯王公已经具 
有王朝的王公的意义：只有圣弗拉基米尔的子孙才能得到这个称 
号。那时没有一长的最高政权，也没有按照遗囑而确定某人继承 
这种政权的亊。雅穸斯拉夫的子孙并不把祖先的财产分成固定的 
部分，也并不把毎个人分得的部分按照遗嘱传给自己的儿子 。 他 
们都是流动的统治者，按照一定的顺序从一个领地递升到另一个 
领地。这种顺序蕞由这些人的长幼次序确定的，并且在现有的那 
些王公和王公的许多领区或领地之间确定了一种不固定的、经常 
变动的关系。现有的一切王公按照长幼次序构成一神宗系的阶 
梯。整个罗斯国土也是同样地按照各个领地作用的大小和收入的 17t 
多寒而形成一种阶梯 s 王公统治制就是建立在这两种阶梯——宗 
系阶梯和臁土阶梯，即人的阶梯和领地的阶梯——的严格协调的 
基础上的。人的阶梯中最上面的，是现有王公中辈分最长的基辅 
大公。这种最高的等级使他除了能占有最好的领地外，还能对年 
幼的秦属具有一定的权利和特权，他们必须“听从他的命令”。他 
享有大公的称号，也就是长公，自己的弟弟们的名义上的父亲 a 站 
在父亲 的地位——这种法制上的假定使王族在其自然分散的条件 
下能够保持政治上的统~>补足或纠正着事情的自然进程，大公 
在年幼的亲屑之间分 S 领地，把领地“分给”他们，调解他们的争埔 
并评判他们,关怀他们的遗孤,他作为罗斯国土的最高保护人，“考 
虚和思考关于罗斯国土的事情”，关于自己和自己的亲属的荣 
誉这样,对领地的管辖，亲属的评判、亲戚的照料和整个国土的 
保护，都属于大公的 职务* 不 过大公在领导罗斯和他的亲屑的时 
候，遇到比较重大的事情并不由他一人栽决，而是召集王公们开全 
体会议 f 他负责这个亲属会议的决议的执行，一般说来他是整 个专； 
制王族的意志的代表者和执行者。这就可以说明主公之间的关 I 
:系，这种关系大家都认为是正确的。在我国的历史文献中，最先详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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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研究这种关系的是索洛维约夫。要是我没有记错的话，在历史 
中我们不可能再肴到这样独特的政治 制度。 我们按照它的主要基 
磓——按长幼次序，把它称做堠序制，以区别于后来在十三世纪和 
十四世纪确立的封邑制。 

它的起潭 is 我们现在来谈一下这种制度起滬的问题。为了 
看清楚在这个问题中需要说明什么，我们再提一下这种制度的基 
本特点。它有两个基本特点|1>最高政权是集体的，属于整个王 
族, 2) 个别的王公暂时管辖这部分或那部分土地 e 因此，在我们研 
177 究的王公统治制的性质中，必须分清属于整个王族的所有权和作 
为实现这种所有权的手段的按照一定顺序统治的制度。 

氏族的壬公统治制的起源，可以用当地的局部生活习俗对全 
国政治制度的影响来解释：海外来的瓦里亚格王公们接受了在东 
斯拉夫人之间占主要地位的氏族概念和氏族关龛，并且按照它们 
建立了管理国家的制度。对集体所有权的起源作这样的解释是可 
以接受的,不过有几点声明 t 当王公们开始接受氏族概念和氏族关 
系的时候，当地人们的这种概念和关系已经处在崩馈 状态。 不过 
这一部分的问题未必铺要解释。 在国 家制度中存在部分家庭法 
权，这是相当普癍的 现象： 例如，在君主国家里幼辈按照长幼次 
序来继承最高政权或者继承某一等级的权利等等，就是这 样的。 
这是制度本身的特点，与居民的生活习俗无关》王朝的特殊地位 
自然会把每一个壬朝限定在单独的亲族蒗围之内。纯粹的君主制 
思想在十一世纪的罗斯王公们那里还不存在；以年长者为首的共 
同统治制是比较简单的 r 容易理解的。但是统治备领地的王公按 
长幼次序递升的王公统治制度本身，却无法用氏族关系来解释*我 
们在当时罗斯斯拉夫人的个人生活习俗中看不到类似的递升制 
度。氏族权利可以表现在各种统治制度中。王族中的一个长辈能 
够统治国家,使年幼的亲属处于自己的合作者的地位，或者在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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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工作中作为自己命令的执行者，并且不使他们成为固定的疆 
土的所有者。弗拉基米尔对自己的几个儿子就是这样的，他派他们 
作为自己的总督来管辖各个地区，并且经常把他们从一个地区调 
到另外一个地区。也可以把整个氏族财产一下子分成几个固定的 
继承部分，像作为赫洛德维格的继承者的墨洛温窣族所做的那样， 
或者像我们的弗谢沃洛德第三的子孙一样占有世袭领地。但是，按 
照长幼次序递升的统治制的思想，以及当占有领地的王公经常调 
动时必须永远维持使王公长幼次序的制度与地区的政治经济作用178 
相符合，并且在现有人员的每一次变动时必须重新建立这样的符 
合,这种思想是从哪里产生的？是怎样产生的？这就是爾要说明 
的地方。 

要明白这种现象，必须深入了解当时罗斯壬公们的政治认 
识。他们所有的人组成了一个王朝，这个王朝对罗斯国土的政权是 
大家一致公认的。但是王公作为賴土的所有者，作为与所统治的 
疆土有固定联系的，罗斯国土的某一个部分的统治者，这样的概念 
还没有发现。雅罗斯拉夫的子孙在很大的程度上仍然和他们九世 

纪的祖先——河上的海盗-'样，来自草原的危险使他们不敢 

从船上跳 T 来骑到马上去。他们还没有能够完全摆脱对自己是瓦 
里亚格人的原有看法，与其说他们把自已看作罗斯国土的统治者 
和执政者，还不如说是雇用的、受供着的国土保卫者，他们的职务 
是“保卫罗斯国土和踉异教徒 作战' 受供着是他们的政治权利， 
保卫国土是他们的政治义务，是他们享有这个权利的根据，这两神 
思想似乎可以包括当时王公们的全部政治认识，这种认识是平常 
的、很蒈通的认识，并不是从书本中取得的或者由神职人员教导的 
崇髙的认识。王公们的内讧和领区城市干预他们的事务，使他们 
更加深切地感到自己脚下的政治基础非常不稳固。雅罗斯拉夫的 
-最亲近的继承者伊兹雅斯拉夫大公曾经两次被逐出基辅，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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桩基辅人逐出，第二次被自己的亲弟兄斯维亚托斯拉夫和弗谢炎 
洛德所逐出，这两次他都是靠波兰人的帮助回来的 # 他对自己的弟 
弟弗谢沃洛德所说的话是很有意义的，那时弗谢沃洛德也被自己 
的几个侄儿从切尔尼戈夫驱逐出来，悲伤地到基辅来投奔伊兹雅 
斯拉夫 e 伊兹雅斯拉夫是一个善良而质朴的人，因此比其他的人 
更慊得事理，他说，不要悲伤，弟弟！你想一想我过去的事 情：基 
辅人 曾经驱 逐过我，抢劫了我的庄园，后来你们，我的弟兄又驱遂 
我； 我没有做过什么坏亊，不是也失去了一切而在异乡隳泊吗？现 
在我们不要悲伤,弟弟！ 要是* 在罗斯国土上有一分土地’属于我 
们,就是我们两个人的 f 荽是失去它，那末我们两人都失去,我愿童 
为你而栖牲生命，说这样的话的不会是罗斯国土时专制统治者， 
而是说不定哪一天便会遭到解雇的雇佣者。雅罗斯拉夫的子孙 
也像自己的祖先——瓦利亚格的军亊和手工业组织中的英雄一 
样,互相争夺富有的城市和地区，不过现在他们已经形成了紧密的: 
氏族集体，而不是一群偁然结合的寻求商业利益和丰裕的供养人= 
他们竭力用大家必须进守的长幼次序制度作为固定的规则，来代 
替凭个人勇敢或个人成就而采取的不合制度的意外行动，并且认 
为自己不是雇佣的、契约规定的国土保卫者，而是根据权利，或者 
根据对故斗和捍卫工作的胜任程度而落在每个人身上的继承性义 
务来保卫国土的，子弟们能杏胜任是由父亲的意志来决定的，弟 
兄们能否胜任是由亲属中的长幼次序来决 定的。 按照长幼次序王 
公有权得到收入多寡不等的地区 r 按照同样的长幼次序他有义务 
保 卫受到 不同程度的外部威胁的地区，因为那时候王公的所 有_ 
权，政治威信和保卫能力都是按厢长幼次序来衡 惫的。 但同时备 
地区收入的多寡和它们在对外防御中的需要是一致的，因为这两 
者都取决于这些地区离草原的远近，离罗斯的草原敌人和草原外 
的商业市场的远近。备地区的收入和它们的安全成反比：离草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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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近，即离海愈近，收入就愈多，而收入愈多的城市,愈容易受到外 
部的 俊略。 因此 ，一个 王公在长幼次序的阶梯上升商_级，他的统 
治权也必须相应地升高一级，同时他的政治责任和 保卫国 土的责 
任也增加了，也就是说,他从收入较少和危险较小的地区调到了收 
入较多和危险较大的地区。可以认为，向王公们 指出頫 序制的，是 
备地 E 的战略地位和经济意义的这种独特的结合，以及其他条件 
的配 合作用 is 。 

«序制的作用指出了煩序制的起濂、概况，以及它在雅罗斯 
拉夫的最初几代子孙的实际生活中的表现以后，我们现在来研究 
它的历史作用，更确切地说，研究它在以后儿代的实际生活中的发 
展。这种制度是怎样的呢？这仅是浮现在王公们头脑里的、指导 1 M 
其敕治 t 识的理想模式呢，还是历史现实，确立王公之间的关系的 
政治规律？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把这种制度的起禰和基础与它 
的发展的偁然性，卩王公关系发展中的个别事件的附带影响严格 
区别开来，总之，要把法权和政策区别开来，把政策理解为实现法 
权的一切实际手段。 

瓤序《瓦解的醪因我们看到，这种制度的法律基础是，1> 

王族对整个罗斯国土具有共同权力， 2) 实现这种权力的实际手 
段，是按照长幼次序统洽王族的毎个族人都有权暂时管辂一定部. 

分土地。十二世纪末叶以前的雅罗斯拉夫子孙认为建立在这两个 
基础上的统治制度是唯一正确和可能的 制度： 他们想把国土当作 
自己氏族的财产来管理 # 但是最初几代雅罗斯拉夫子孙认为无可 
争辩和淸楚的，仅是该制度的这些共同的基硪，这些基础决定着 
在近亲的狭小范围内可能具有的最简单的 关系， 随着这个葙围的 
扩大，氏族关系复杂化了，混乱了，就产生了不是这些共同基础所 
能解决的许多 问题。 于是就开始对这些基础拟订详细的临时 规定* 
把基础运用于个别的亊件引起了王公之间时争论》这些争论的主 


177 



姆斯季斯拉夫的长子，很可能比自己的叔父尤里 * 多尔哥鲁基出 
世得早。这就产生了问題，在长幼次序的级别上谁高，年纪小的叔 
父呢?还是年纪大而辈份低的侄儿？十一世纪和十二世纪大多数的 
王公内讧,都是年长的侄儿和年轻的叔父之间的冲突，也就是最初 
相符合的自然的长幼次序与宗系的长幼次序的冲突。王公们无法 
订出明确规定长幼次序的方法，来解决他们宗系关系中的一切争 1 S 2 
端。这样便引起了妨碍和平地实行頫序制的许多情况。这些情況 
有的是从这个制度本身自然地引起的结果，有的是从旁的地方带 
来的阻碍，但是如杲主公们能够经常和平地解决自己在统洽上的 
争端，那末这些阻得也就不会产生效果。现在列举这两类情况中 
的主要情況 4 

协定和内讧 I . 王公的协定和内讧王公之间产生的关于长 
幼次序和统治制度的争端，或者用协定——王公们在会议上订立 
的条约——来解决，或者如果不能达成协定，就用武器，即内讧来 
解决。王公的内讧与协定是同样的现象,它有着法律上的起源，正 
像当时个人之间在刑事和民事诉讼中实行的依法决斗一样，是王 
公之间解决政治争端的一种方法；因此王公们为争夺长位而进行 
的武装斗争也像决斗一样，称做“上帝的评判' 上帝在我们中间 
或者请上帝评判我们——这就是宣布内战的通常的方式。这就是 
说，王公的内讧和协定一样，并不否认王公之间的权利，而只是恢 
复和维持这种权利的手段。在实行顺序制过程中的王公协定和内 
讧的意义就是这样的，两者的目的都在于恢复这种制度的作用，而 
并不是另立一种新的制度来代替它《但是这两种手段经常把与这 
种制度的本质相违抗的因素带到制度中去，使它发生动摇，即> — 
方面，协定的虚拟性与血缘关系的自然性相违抗;另一方面，实力 
优势的偶然性与长幼次序的道德威望相违抗。一个王公取得尊长 
的地位，并不是由于他按照.王公们出生和死亡的次序实际上确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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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长，而是由于大家都两意承认他为尊长，或者由于他强迫人家 
承认他为尊长。这样，在自然的长幼次序和宗系的长幼次序以外， 
又产生了第三种法律的长幼次序，假定的或协商的，也耽是纯粹虚 
拟的长幼次序。 

关于世袭地位的观念 m n. 关于世袭地位的现念晕高政 
权属于整个氏族，而不属于个人。顺序制的基础，是后代必须重复祖 
1#3 先的关系，儿子们必须按照氏族的级别递升，按照他们的父辈所经 
历的顺序统治各个地区。因此，孩子们必须按照父辈的次序前进》 
这一批家瘸的地位是父亲传给儿子们的，因此是他们的 OTWna 
(世袭地位)。这样， OTHKBa 最初具有宗系的意义，这个词的意义指 
的是家 M 在长幼次序阶梯中的地位，它是父亲按其出生先后而取 
得的，并且又传给自己的 儿子。 但是这样的地位纯粹是按数学计算 
得来的棋念。出生先后与死亡先后的不相符合，人们个人的特性 
以及其它偶然的因素，阻碍着儿子们重复父辈的次序》因此每隔 
—代，最初确定的关系便混乱了，儿子们必须更换地位，重新排定 
次序，这种次序已经与父辈的次序不同了。由于这种困难 ， OTl!KHa 
这个词遂渐又取得了另外一个意义一緩土方商的意义，它便于 
规定壬公之间的统治权：儿子们开始把他们的父亲所统治的地区 
也看成是世袭的。这个意义是由于宗系地位和囅土的联系而从原 
先的意义发展出来的：当儿子们很难按照父辈来确定自己相互之 
间的宗系关系的时候，他们便尽量回到他们的父亲统治过的地区 
去。世袭地位的这种意义在一次王公会议的决议中得到了肯定。雅 
罗斯拉夫的儿子伊兹雅罗斯拉夫和弗谢沃洛德不公平地对待几个 
死去父亲的侄儿*不把他们父亲的领地分给他们。_罗斯拉夫最 
后的一个儿子弗谢沃洛德死后，罗斯由雅罗斯拉夫的孙子们统治， 
他们意欲和平地解决^眼些受委屈的孤儿们掀起的内讧 ， 于是公元 
1097年在柳别契城的会议上作出决定 * “让毎一个人保持自己的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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袭顿地”，这就是说，雅罗斯拉夫的毎一个儿子的儿子，都应当占有 
他们的父亲按照雅罗斯拉夫的分配而得到的领地，伊兹雅斯拉夬 
的儿子斯维托波尔克占有基辅，斯维托斯拉夫的儿子奥列格和 
他的几个弟弟占有切尔尼戈夫地方，弗谢沃洛德的儿子莫诺玛赫 
占有佩列雅斯拉夫利地方等等，从以后的几桩亊件中可以肴出，这 
次会议井没有订出固定的规聿，并没有一下子用分配制来代替烟 
序制,而仅是考虑到现有的那些王公和他们之间的关系，因为他们 
终究只是几个父亲的孩子 f 只是按照雅罗斯拉夫的意志把罗斯国 
土在他们之间分 K — 下，因此即使在新的一代王公之间，也很容易 
恢复康先的分配方法，使他们的 a 土上的世袭地位和宗系上的世 
袭地位相符合，早在这次会议以前，莫诺马赫就是这样做的，那时 
荚诺乌赫住在切尔尼戈夫，他的父亲使他住在那里没有按世袭的 
规定,斯维托斯拉夫的儿子奥列格为了想取得自己父亲的领地，于 
公元1094年到了切尔尼戈夫，莫诺马赫便自思把“奥列格的父亲的 
地盘”让给他，而自己回到“自己父亲的地盘”佩列雅斯拉夫利去。 
但是后来宗系关系混乱了，王公们便愈加牢固地遵照父亲们对鏖 
土的规定，不管它与宗系关系是否相符。由 于访样 ，随着雅罗斯拉夫 
族的分裂成许多支系，毎一个支系愈益固守在雅罗斯拉夫的各个 
儿子所占有的最初的广大领区内，这些领区就被认为是各个王公 
的世袭领地。切尔尼戈夫王公弗谢沃洛德 * 奧列格维奇于公元 
1139年占领了基辅以后，想把莫诺马赫的一个儿子从他世袭的氰 
列雅斯拉夫利调到库尔斯克，但舞他不肯听从，回答弗谢沃洛德 
说| “我宁可死在自己的世袭领地上，不應去当库尔斯克王公 I 我的 
父亲不是住在库尔斯克,而是住在佩列雅斯拉夫利的，我要死在自 
己的世袭领地上。” 17 *甚至有人企图把这种柞用推广到居于长位的 
基辅领区。从公元1113年到 H 39 年，莫诺马赫以及他的儿子姆斯季 
斯拉夫和雅罗波尔克依次占据華辅的王位，把伊兹雅斯拉夫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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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维亚托斯拉夫系这两个长系排挤掉，于是基辅王位成了奠诺马 
赫的子孙的世袭王位。雅罗波尔克死后，基辅人拥立奠诺马赫的第 
三个儿子维契斯拉夫。然而当长期被排孩出基辅的斯维托斯拉夫 
系的代表切尔尼戈夫王公弗谢沃洛德要求维契斯拉夫自动离开基 
辅的时候，维契斯拉夫回答说:“我是按照我们的父亲的遗嘱到这 
里来继承哥哥的位置的> 但既然你抛弃了自己的世袭领地而要这 
个王位，那末我比你小,就把基辅让给你。当斯维亚托斯拉夫的 
另外一个子孙伊兹雅斯拉夫 * 达维多維奇占据基辅 C 公元1154年） 
的时候，由于他的父亲以前不住在基辅，于是莫诺马赫的儿子尤 
里.多尔哥鲁基就要求他离开，派人去对他说:“基辅是我的世袭 
领地，不是你的。”这就表示，莫诺玛黪的子孙企图把基辅地 K 变成 
自己这支的世袭领地，正橡切尔尼戈夫成为斯维亚托斯拉夫系的 
185 世袭领地一样 is 。 很容易看出，世袭的疆土上的童义有助于在那些 
计算不清长幼关系的王公之间支配领地，同时这种意义也可以预 
防一种政治危险。随着王族的各个支系的独立化，他们之间的争 
端和冲突就具有了几个可能形成的王朝为争夺罗斯国土而斗争的 
性质。某一支系的勇敢的代表人物可以在有利的条件下产生由 
••自己”和自己最亲近的弟兄一起“占有整个国土*^的想法，正像 
上面提到过的切尔尼戈夫主公弗谢沃洛德一样，并且当他成为大 
公以后，可以 为了闻 样的目的把亲厲重新分派到各个地区;而亲属 
们也可以用莫诺马赫的儿子的话来回答他 | “我的父亲不是住在库 
尔斯克的。”然而同样很明显，世袭的疆土上的意义破坏着顒序制 
的根本基础——氏族领地的共有性:在它的作用下，罗斯国土被分 
裂成为几个宗系的艟土，王公们已经不再按照长幼次序，而是按照 
世袭的继承权来占有这些疆土了。 

失去地位的王公 区分出失去地位的王公。 按照人类共 
间生活的一般规则，随时随刻都有父子两代在进行活动。在雅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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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拉夫族人的统治制度中，随着父辈的离退，儿子们进入前排， 

并且按照自己父亲的次序在这个排列中占有位置；随着父辈的成 
长，即父辈变成祖辈而离退，孙辈又站到自己父亲的位置上。这 
就是说 f 王 +公的政治前途决定于自己父亲辈份的递升。然而出生 
的次序和死亡的次序是不相符 的，* 因此，如果父亲死得比祖父早， 
那末孙子在前排就失去了父亲的位置，因为在这一排中已经没有 
他的父亲了 s 他成了没有父亲的、央 去地位的王公 ，永远是不幸的 
孙子，宗系上的未成长者。他没有宗系上的世袭地位，因此又就失 
去了对疆土上的世袭领地的权利，就是说，他不被排入次序内，失 
去了参加按顺序制统治的机会。对于这些祖父在世时就巳死去父 
亲的早孤的王公，年长的亲厲把他们从自己的队伍中区分出来，给 
予他们一定的地区作为固定的领地，而剥夺他们参加氏族共同管 
理的权利，把他们从次序中除名这些早孤的王公成了王族中被 
划出去的自立的人，雅罗斯拉夫的孙子罗斯季斯拉夫的儿子沃洛 
达尔和瓦西里科早在十一世纪就成了这种失去地位的王公，他们 
从波兰夺取了红罗斯的几个域市，成立了一个独立的公国。在十186 
二世纪，从共同的 頫序统 治制中分出了几个公 国:切 尔尼戈夫诸王 
公中的幼弟雅罗斯拉夫 • 斯维亚托斯拉维奇取得的穆罗姆 一梁赞 
公国，归属于雅罗斯拉夫的孙子斯维亚托波尔克*伊兹雅斯拉维奇 
这个孤儿支系的、普里皮亚特河上的图罗沃一平斯克公国，以及起 
初在沃林后来在斯摩棱斯克的伊戈尔 * 雅罗斯拉维奇的后裔的固 
定领地戈罗德诺格罗德诺公国。罗格涅达《的长子圣弗拉基米尔 
公的后裔， 波洛茨 克的王公们并非由于早孤，而是由于特殊的环 
境更在上面这些失去地位的王公以前早就处在被划出去的王公的 
地位。把失去地位的王公从统治者的名次中剔除，是以顺序制为 
根据而经常为社会实际所破坏的这种制度的自然结果，是为维持 
这种次序所必铕的》但是它显然缩小了顺序制所包括的人和地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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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范围，并且把人们关系中的与这种制度不合和违反的特性带 
了这种制度。例外情况作为偁然事件可以维护规则，但如果它变 k 
了必需的东西，就会破坏规鲥1 9 。请注意这些划出去的、逐渐压缩 
着順序制作用范围的公团的地理状态:它们都在边区。受王公亲属 
关系支持的王公顺序统治制，是建立在宗系阶梯和疆土等级的相 
符上面的。现在它借以雄持的那种相符还在它的破坏过程中重复 
着。如果可以作这样的比较的话，有些主公成了宗系上的末端，早 
孤使他们处在氏族阶梯的最下展，距离他们名义上的父亲基辅大 
公最远，他们成了离开“罗斯城市之母”最远的罗斯国土边賴地区 
的领主，而在国家的心脏基辅附近还有力地跳动着的那种温暖的 
氏族感情,在离这个心脏遥远的末端仿佛已经冷却了，凝冻了。 

上面列举的那些促使顺序制瓦解的条件，就是从它本身的基 
袖中产生的，并且是王公们用来维持这种制度的手段。从它本身 
的基础中产生、又是作为维持它的手段的那些结果，同时却在破坏 
187它的这些基础，这就是这种制度的内在矛盾。这一点意味着順序 
制 在破你 它自己，经受不住本身的后果的 影梅* 此外，从制度本身 
产生的这些'破坏条件还引起了同样促使他瓦解的旁的力量° 

旁的阪礴 I .某些王公独具的个人勇敢，使他们在罗斯享有 
很大的声誉，因此这些王公能够不按照氏族的长幼次序把一些 
地区集中在自己手里。在十二世纪，大部分罗斯国土都在一个王 

系-最有才能的莫诺马赫子孙-的统治下-莫诺马赫的子孙 

之 一 ，莫诺马赫的勇敢的孙子沃林壬公伊兹雅斯 拉夫* 姆斯季斯 
拉维奇在与叔父们的内讧中夺得了主位，是不按长幼次序而“用头 
颅夺得的”，租此把它看作自己个人获得的东西——战利品》这位 
壬公第一个说出了完全违反传统规定的对王公统治制的看法。他 
有一次说:“不是地方适合于首领，而是首领适合于地方”，即不是 
地方去寻找合适的首领，而是首领去寻找含适的地方°这样，他就 


184 



把王公个人的作用置于长幼次序的规則之上了 《 

n . 最后，还有一种旁的力量妨碍着王公相互之间的论资排辈， 
搞乱他们的统治次序。这就是各地区的主 要城市 。王公之间的次序 
以及因此而引起的内讧，大大地捆害了这些城市的利益 。在 王公们 
经常不断的争吵中，各城市产生了对自己王朝的同情，与某些王公 
有了联系。例如，臭诺马赫甚至在厲于切尔尼戈夫王公斯维亚托斯 
拉夫的子孙的那些城市中享有声望。领区城市为这种同情心所支 
配，并且为了保护自己的地方利益，有时不顾王公们的次序，遨请 
自己爱戴的王公前来统治。各城市为搞乱王公长幼次序所进行的 
那种干预，在雅罗斯拉夫死后不久就开始了。公元 20 1068年基辅人 
驱遂了伊兹雅斯拉夫大公，请被雅罗斯拉夫的子孙关在基辅监狱 
中的、失去地位的波洛茨克王公弗谢斯拉夫接替他的位置。后来 
在公元1154年，基辅人又擅自承认斯摩棱斯克王公罗斯季斯拉夫 
为他叔父——名义上的大公维契杂拉夫——的共同统治者，对他 
说： “在你活着的时候，基辅是你的，”即不願那些年长王公的权利 
而承从他为自己的终生大公 20 。诺夫哥罗德蒙受王公们论资排辈 
和争论的后果特别厉害，诺夫哥罗徳通常是由基辅大公的长子或 
另外一个近亲管辖的 9 在基辅大公经常更换的情况下，诺夫哥罗德 
的王公也经常吏换 e 这种更换引起了该城市行政组织很大的不便。 
雅罗斯拉夫死后不到五十年，诺夫哥罗德更换过六个王公,于是诺 
夫哥罗德开始考虑，怎样替自己安 置一个 固定的王公。公元1102 
年，那里的统治者是从小就派在那里的、在诺夫哥罗德 ** 扶养长 
大”的莫诺马赫的儿子姆斯季斯拉夫。斯维亚托波尔克大公和莫诺 
马赫决定要把姆斯季斯拉夫调离诺夫哥罗德，按照习愤派大公的 
儿子来代替他。诺夫哥罗德人听到这个消息，就浓使者去基辅，那 
些使者在王宫中对大公说,“诺夫哥罗德派我们来，要我们吿诉你< 
我们不要斯维亚托波尔克，也不荽他的儿子*如果你的儿子有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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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头，那末你把他派到诺夫哥罗德 来吧； 姆斯季斯拉夫 M 是弗谢沃 
洛德(祖父)给我们的，我们为了自己把他扶荞长大。”矢公和那些 
使者争论了好几次,但是他们坚持自己的意见，他们领了姆斯季斯 
拉夫，和他一起回到诺夫哥罗德。王公们并不经常昕从城市的干 
预，但是不得不顺应这种干预的能力和可能发生的后果 

JR 序制的意义上述一切情况能眵帮助我们回答上面提 lil 的 


关于覼序制的作用，即它的意义的问翮：这仅是王公们的政治理论 
和理想呢，还是一个真正的政治制度，如果是政治制度，那末它 W 
作用是杏大，时期是否长？它是两者都兼而有之的..在雅罗斯拉 
夫死后的一百五十余年中，它随时起着作用，又从来没有起过作 
用——永远起着局部的作用，从来没有起过全局的作用。到这段 
时期的末尾,就其基础适应< 于王公之间混乱的关系而论，它还没有 
失去自己的力置；但是它从来也没有发展和实际运用到能够解决 
1 S 9 这些混乱关系，以及消除王公全间的一切冲夾的程度。它所没有 
解决的这些冲夾，使人们离开它或曲解它，总之是使它 瓦解。 因此 
顺序制的作用就是它的自我破坏的过程，就在于它与促使它瓦解 


的它本身的后果的斗争。 

这 22 是社会史中罕见的 现象： 人们心 S 中按这样一种生活制 
度生活，他们认为这种制度是唯一正确的，然而它却每一步都在破 
坏自己。但是对上面所描写的事情的过程，有人会问 * 在罗斯国土 
上能够建立怎样的制度呢?这种制度能保持吗？在回答这个问題的 
財候，必须把王公关系的制度和罗斯人民的制度严格区分开来。后 
者不是单霏王公维持的，甚至主要不靠他们来维持，它有着自己的 
基础和支柱。王公们并没有在罗斯建立自己的政治制度，而且不可 
能建立。人民请他们来是为了对外防御，所需要的是他们的刀枪， 
而不是他们的组织思想•人民按照自己当地的制度生活着，而且过 
着相当单调的生活 • 王公们在这种我有他们参加而建立的人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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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上面滑过，他们的家族的论资排辈并不是国家关系，而是人民 
对他们的保卫工作所给予的酬报的分 E 。 担任职务的时间长久以 
后，可能使他们产生政权思想，他们可能把自己想象为统治者，国 
家的君主，正像一个老官吏有时说的，“我的办公室，但这是想象， 
并不是制度，也不是现实。不过，下一讲我们还要谈这个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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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讲 

顺序制及反抗顺序制的事态所产生的后果——十二世纪 
罗斯国土政治上的分裂——长系邑城的强大，邑械谓彻以 
及谓彻与王公间的契约——十二世纪罗斯国土统一内因素， 
王4之间的关系对•社会情绪与社会意识的影响》王公亲兵队 
对全国土的意义;基辅对王公与人民的意义> 生活方式与生活 
兴趣的普遍一致——十二世纪罗斯国土的政治体制——民族 
统一感 的觉疲—— 本时期完成的事愫 

我们研究赕序制的主公统治 f 探讨了引起并支持这种制度的 
社会需要与社会现念 f 也探讨了对抗这种制度的种种障碍。现在 
我们来看看这些 S 相对抗的力量同时作用所产生的后杲。 

政治上的分»这种情势产生了两种后果。我国历史笫一期 
结束时罗斯的政洽结构就是由这两种后果造成的。第一类后果是 
罗斯政治的双重分裂：王朝的分裂与全国的分裂。随着王公子孙的 
繁殖,王公宗族各支之间距离越来越远，关系越来越疏。先是雅罗 
斯拉夫一家分成敌对的两支。莫诺马赫一支与斯维亚托斯拉夫一 
支，然后莫诺马銶一支又分成沃林的伊兹雅斯拉夫.斯摩棱斯克的 
罗斯季斯拉夫、苏兹达尔的尤里等三支，而斯维亚托斯拉夫一支又 
分成切尔尼戈夫的达维箨与诺夫哥罗德一谢维尔斯克的奥列格等 
两个分支。分支与分支为了统洽颠序问題彼此不睦，结果大家越发 
倾向于呆在一定地区长期统治》另一方面，在与王公宗族分成地 
方分支的同时，罗斯国土又分裂为彼此独立的地区，即邦土。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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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最早几个基辅主公曾建立各地区对基辅政治的从厲关系，这 
种关系得到王公指派的行政长官的经常支持，其表现形式为各地 
区向基辅大公訥贡。但自雅罗斯拉夫充后，这种关系便告消失。备 
地区主要城市中基辅大公的行政长官不见了，位置让给了数目不 
断增加的王公，地 E 或地方的王公停止向基辅纳贡，因为就幼系 
宗室对宗主义父 < 基辅大公〉的关系来说，纳贡是不相称的。幼系王 
公以不时向长系王公自愿献礼来代管纳贡。统治宗族的统治权分 
散的结果，地区之间的政治联系也耽 断裂。 只是，各地区王公对上 
固然比较独立，在下却 也篇来 越处于窘塊。王公位置的变动不已 
加上变动中引起的种种争吵使他们在地方上的威信大为轶落•无 
论是王軔的关系,甚至个人的关系都不能把壬公固定在统治地点， 
固定在一个位置上面。其来也快，其去也速，对地区说来，仅仅是政 
治的偶然性，是流过的普星 s 各地区人民自然也就转向坐定不动 
的地方势力，并环绕在其周围^地方势力始终留在一个地方，不像 
王公那样来来去去，流动不定。这样的势力早就由我国历史的进 
程建立起来。这样的势力便是各地区的主要城市。 

思城这些城市还在王公们到来之前就曾在某个时候单独治 
理着各自的地区。不过 * 后来在城市中己发生了很大的交化。在 
九世纪，城市与地区的统治权集中在主要城市的军事首领，军事长 
官,千人长、百人长手里》这些人都是城市中经商的显贵。自从王公 
出现之后，这种城市贵族就逐渐转变，成为王公亲兵队，成为王公武 
士阶级》否则就保持原来地位，不参予政治。縻先，城市的军事管理 
就人员组织来说可能实行的是选举制，至少从人员的来源这一点 
上说,管理权力是在地方上,现在的军亊管理则已是当差服投的性 
质，管理权力转到了由王公任命的武士手里。但是随着内讧所弓 I 起 
的王公戒信的下降，各地区主要城市的作用又重新上升起来 * 不过 19r 
这些城市的政治势力已非 e 经消失了的昔&当权显贵，而是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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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彻的全体城市群众。这样，备地区主要城市中全民性的谓彻就成 
了古代城市工商贵族的继承者。基辅以及诺夫哥罗德的邑城谓彻 


自十一世纪初，从雅罗斯拉夫踉斯维亚托波尔克在1015年发生冲 
突的时候起，已在编年史中出现到该世纪末时这些谓彻更是声 
势喧赫，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并且插足到王公的关系中来，王公们 
不能不重视这个势力，不能不跟它们打交道即跟城市订*■契约" 

-种政治性的协定。这些协定规定地方王公治理地方应进守 

的制度，这样 t 地方王公的权力就受到邑城谓彻的约束，这种协定的 
例子我们在基辅曾见到过》1146年切尔尼戈夫一支的基辅大公弗 
谢沃洛德去世，大公的位置本来 已雎基 辅市民讲好，由大公的兄弟 
伊戈尔继承，可是，基辅市民在弗谢沃洛德在世的时候受够了大 
公任命的基辅城内法官、官员们的气，到时候就起来反对，要伊戈 
尔答应今后亲自审判市民，不把司法交给下属。伊戈尔壬公不得 
不向基辅人民保证，说从今以后基辅城的法官将在本城*也就是本 
城的谓彻同意之下 任命夂 

王公与城市订的契约王公们与城市订的这 类契约 3 是十一、 
十二两个世纪罗斯国土的新现象。它们给罗斯的政治生活带来重 
大变化，更确切些说，它们体现了罗斯的历史进程酝酿成热了的变 
化 。整个 王公宗族仍是罗斯国土最高权力的承担者 3 , 个 别王公 4 则 
仅仅是按辈扮顺序继承的一个个公国的暂时统治人。在雅罗斯 
拉夫的子、孙两辈，这种烦序统治通行于罗斯全国土。自此以 
后， 雅罗斯拉夫这一支的后裔®成好些分支，每一分支在备自住 
定不走的一块罗斯土地上实行地方性的轮流统治，这一块块地方 
在十二世纪的编年史上称作邦》这些邦几乎全是在王公应召到来 
之前就在古代商业城市 周围形 成的城市地区 * 基辅，佩列雅斯拉 
夫利，切尔尼戈夫，斯摩棱斯克,波洛茨克，诺夫哥罗德，罗斯托夫》 
除这些古代地区之外,后来又形成了另外几个：沃林，加利奇，穆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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姆一梁赞。所有这些邦之中，基辅、佩列雅斯拉夫和诺夫哥罗德等 
三个继续留在王公宗族的共同统治之下;也就是说，始终是王公们 
争吵的对象》其余则都归各分支所占据：在波洛茨克的是弗拉基 
米尔的儿子伊兹雅斯拉夫的后裔；在切尔尼戈夫的是雅罗斯拉夫 
的儿子斯维亚托斯拉夫这一支> 在沃林、斯摩棱斯克和罗斯托夫的 
则是奠诺马赫的后代的几个分支，渚如此类。这些地区的原始缔造 
者是古代的罗斯商业城市，而这些城市的名称也就成了地 K 的名 
称。.基辅公国形成之后，这些械市地 区就成 了公国划分行政区域 
以及后来雅罗斯拉夫的头几代后裔安排朝代体制的基础。那时候 
在和政方面也罢，在朝代方面也罢，王公们按着他们自己的施政观 
念与血统观念行事，现在，不但王公与王公之间的关系，就连王 
公们对各地区主要城市的关系也都变成协议性的了。邑城和它们 
的谓彻成了王公们在政治上非考虑不可的有力的.参与者。到基铺 
来接位的王公不得不与谓彻协议以保怔坐稳这个长公的位置，否 
则大贵族们就提醒他，•“你在基辅民众中脚踉尚未站稳”。谓彻城市 
并不冒狃整个王公宗族的最高扠利，但对个别王公宗室却认为自 
己有权讨价还价 I 

城市力逯 的增长 这些城市由于跟王公们达成的协议保障了 
本身地方性的政治利益，逐渐也就在各自地区成为能与王公们争 
雄的政治领导力置。到十二世纪末叶它们更取得了决定性的优 
势 。这时各地区社会的目光主要已放在主要城市的谓彻会议身 
上，而不放在短期呆在垴区内的地方王公身上。而且在每个邦只 
有一个邑城，而王公却常常有好多个整个地方的治理权 6 难得 
集中在一个王公的手里，.因为通常一个邦总要按某一支宗室成年 
王公的数目分成几个公国，这些公国又按长幼辈分顒序继承统治， 
而大家照例又在这上面大闹纠纷。这些经常易主的地盘叫做王公 
领区或汾地 ，例如在切尔尼戈夫邦便 有切尔龙戈夫 * 诺夫哥罗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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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準尔斯克，库尔斯克，特罗勃契夫等公国 t 结果每一个 地区都 
有两个互相竞争的权力*谓彻和王公 a 主公是共同统治罗斯全部 
国土的统治宗族的成员，因而维系着本身治理的地区与其他地区 
的关系 t 谓彻是一股离心力鼇《随着谓 彻的越 来越占上风,城市地 
E 在政治上亦越来越特殊化。结果，罗斯面土在十二世纪便分裂 
成几个地方性的，相互很少联系的地区\这样的政治秩序在十 
二世纪下半世纪的罗斯编年史中有所记述。编年史在一处曾说， 
诺夫哥罗德人最早，后来斯摩棱斯克人，基辅人以及所有"当局 
(指领区的主要 I * 市)都召开谓彻，跟召开杜马一样，“凡首城 〈指秩 
长城市)所拟 ，厲城 (指秩幼城市）通用意思就是，邑城中的首 
城谓彻作出的决定等于地区最离立法机关的裁决，对属城有约束 
力，编年史政论家在叙述备古老地区形成的政治体制时，只记载 
了首城的谓彻而忘了提到，或是认为无爾提到王公。在谓彻的英 
大作用前面，主公威信的跌落竞至于此。结果是，王公统治的順序 
制在种种促使其瓦解的条件推波助测下导致罗斯政治的加倍分 
裂：（一)统治罗斯的王公宗族遂渐分敢成支，谱系上彼此越离越 
远, (二）罗斯国土分裂为城市地区，政治上彼此越来越不相统属》 

铼一 的因索 这种统治制度思管有相反的力量起着作用，但 
是还是造成了或引起了一系列关系，将罗斯国土维系在一起，结成 
—个整体，如果不是政治的整体，至少也是生活上和邦上的整 
体。这是顺序制的第二种作用。现在我们来列述这些关系。 

王公一. 在这些生活关 系中首 先要数罗斯政治分裂的主要 
负责人王公们本身，确切些说，也就是这些人以他们的统治关系 
在罗斯国土上所造成的印象 9 順序统 治制直接间接通行于罗斯国 
土一切领域，结果在区域与区域间建立了一种强制性的交往，到处 
麸舞起同样的意识和想法，到处瀲励与触动同样的佾感，引起同样 
的焦虑。尽管王公的 成信普 逋跌落 ，但在每个地区，在王公身上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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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还维系着许多重要的地方利益。各地区的社会固然厌烦王公们 
的争吵，对他们在攀份上 的幵斤 计较丝毫不感兴趣，可是，他们不 
能对这些争吵的结局漢不关心，因为有时有些结局对地区居民产 
生了极其严重的彩喃 4 这样，由于王公们从一个领区到另 一个领 
区不断调动 T 整个国土的各个部分无论届民也罢，王公也罢，就 
不由自主、不知不觉地结成一根链条，一环环地套在一起。 一个领 
区里王公的更动敏®地彭哨到其他领区，甚至桎其遥远的领区的 
局势。奠诺马赫分支的一位王公一旦坐上基捕大公的宝座，就派 
自己的儿子去治理诺夫哥罗德 8 这儿子带着大 贵族* 亲兵队来到 
诺夫哥罗德竑位，亲兵队就将领区里的一切重要行政职位全部抢 
光。于是这位王公，这些大贵族就开始按古代罗斯文献的讲法， 
«有案审案，有约立约，一应文书办理不误”。可是,一旦切尔尼戈 
夫分支或沃林分支的王公夺了大公的位子，被赶走的大公的那位 
儿子也得带着大贵族、亲兵队离开诺夫哥罗德。空出来的位子上 
来了新壬公，他通常总是前任的敌人。在诺夫哥罗德人方面就产 
生了一个重要的问題*新王公是否知道诺夫哥罗德的规矩，是否知 
道本地的古 M 旧制，甚至他是否愿意知道这些》说不定，因为仇恨 
前任,他竞不按老规矩有案审案，有约立约，而对旧的文书也要翻 
案。这样，大公位子的转换本身势必牵涉地方的生活、地方的利 
益，不可能让各地区真正备谋其是、备自为政 a 备地 E 不由自主地 
被牵进王公制造出来的纠纷里去，还谈不上有什么统一的民族精 
神,谈不上有什么共同利益的童识和国土统一的思想;可是至少已 
学会彼此越来越互相关心，密切往意相邻地区乃至遥远地区发生 
的亊情。这样，实行廟序统治制的结果，就形成了一种共同的情 
绪，最初的明确表现可能只是一种同病相怜的感觉，但这种感觉逐 
渐便发展成为罗斯国土各个地区彼此休戚相关的意识 * 

王公的亲兵队二、跟王公的情况一样 r 王公的亲兵队也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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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全国性的意 义》 王公宗族越繁殖，跟草原的斗争越炽烈，当差的 
王公亲兵阶级的数目也趙上升，我们没有足够的资料说明每个王 
公有多少亲兵，我们只是发现，在长系以及幼系而有钱的王公那里， 
廷臣的数目相当大 a 基辅大公斯维亚托波尔克曾夸燿说，光是少年 
待从他就有七百名。在加利奇（十二、十三世纪中的一个富有的公 
国）的一次内讧〈1208年）中，光是大贵族，死的就有五百,逃走的更 
不必说了。在长系以及幼系而窗有的王公那里，上阵出战的亲兵 
总有两三千。同时，还可以此来证明亲兵阶级人数之多*每个成年 
王公都有自己的（尽管有时是人数不多的）亲兵队；在十二世纪下 
半叶成年王公本身的数目即使不足一百也总有好几十，亲兵认的 
成员級先前一样，是民族混杂的。我们知道，在十、十一两个世纪》 
亲兵队里还主要是外来的瓦利亚格人。在十二世纪又添了另外一 
些外来因素，除当地人和已经罗斯化的瓦利亚格人后脔之外，我 
们还见到从东西两方围绕罗斯的外族里来的人:托尔克人、别伦第 
人、波洛状齐人，哈札尔人，以至犹太人、乌果尔人、波兰人、立陶宛 
人和楚德人。王公统治的顺序制使王公们不断地调来调去，使王公 
亲兵也一样迆流动不定。在王公按厢序从差的位置谏往好的位置 
的时候，其大贵族和仆从跟随着他有利可图，便也跟着离开了原领 
E 。 在王公因内讧违反顺序制从好的位置降到差的位置的时候，它 
的亲兵则脱离他留在原领区较为有利。王公宗族是统一的，容许亲 
兵离开这个王公去跟随那个王公 t 国土也是统—的，也容许亲兵离 
开这个地区到那个坪区去。易主也好，换地也罢，总之并不构成叛 
逆问题。顺序制使亲兵们习惯于换领区，像王公们换领区—样 * 习 
397 惯于换王公，像他们换领区一样 <■ 同时，正因为有这种流动性，结 
果占据高级行政职位的高级亲兵、家臣、大贵族就不可能长期在一 
个领区占据离级职位，因而也不可能在某个地区取得永久性的地 
方政治影响，宽不可能像实行封建制的西欺以及邻国波兰那样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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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职位改成世袭职位 。 有人曾把编年史中自雅罗斯拉夫去世 
起到1228年为止所提及的亲兵计了一下数，共有一百五十名。在 
这个总数中，老王公死后亲兵仍跟随小王公的不超过六起;公位调 
动以后亲兵仍留在嫫领区的也不超过六起；同一大贵族的氏族成 
员几代留在一个主要地区城市的要职上担任千人长、军事长官的 
只有 两起。 主要的康因是，由于这种流动性,把人系在一个地方的 
坚固带子——土地占有——在大贵族中发展得极慢 9 。我们发现 
在十一、十二世纪巳有人谈及大贵族和低级亲兵的土地可是， 
很容易看出，大贵族的地产始终发展得不快,土地并不构成服役人 
员的主要经济利益。亲兵们喜欢别种进款方式，他们继续参与商 
业活动，领取王公发的薪俸。我们甚至知道 M 种薪俸通常有多少 # 
十三世纪的编年史作奢谈到古代生活情况时说，从前大贵族们并 
不对主公说，“王，公，两百格里夫纳少了” 11 。两百格里夫纳 * 古那 
(不少于五十俄磅银子）显然是十二世纪贵族所领的最一般的俸 
銪。这就是说，大多数大贵族在地区里既得不到永久的行政地位， 

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经济上的意义，因此，服役人员也就既不会 
固定在供职的地点，也不会始终追随他所服务的王公本人或其家 
庭。不固定在某一王公身上或某一公国之内，这些人就把自己看 
.成整个王公宗族的仆人，整个罗斯国土的“ 上士' 在他们身上既 
没有任何永久性的地方利益，也找不到跟某个王公支系的王朝性 
的君臣关系。人数众多的亲兵阶级，和社会另一髙级阶级——神 19a 
职人员一样 (甚 至等级更高些> 是罗斯国土不可分割、罗斯国土具 
有统一性这个思想的有功之臣。 

基辅三，王公统治的顺序制支持并 如强了 罗斯政治中心 
基辅城的全国性意义。基辅是王公关系的枢纽《公位的循环转向 
这儿，又从这几转出去。锦衣玉食的生活*古老的家庭传统，长系的 
尊荣，宗教上的意义等等使基辅成为每个王公朝夕思慕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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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小王公，辗转于边远地 K , 眼睹始终望着基辅，梦里也钸想 
它 # 我们在《伊戈尔远征记》里就看到这种青年壬公为思念基辅而 
愁苦方状的抒情描写， 1068 年基辅人造反，把伊兹雅斯拉夫大公 
赶走，把被长系王公们关进牢里的波洛茨克王公弗谢斯拉夫立为 
大公，这位大公在位不过七个月，宝座尚未坐稳，就不得不逃回波 
洛茨克，可是他从此一生忘不了基辅，老把波洛茨克圣索菲亚教 


邀清晨展祷的钟声当作基辅圣索菲教堂的钟声 ]2 。王公们对基辅 
的这种情感多少也传染给了罗斯各地区的，乃 JS 最边远地区的居 
民，他们也都越来趙想念，越来越经常想念基辅，这儿是罗 斯国土 
长公的公位所在，王公们征讨荜原异教徒时都从这几出发，这儿还 
住着罗斯教会的最髙牧师，全罗斯的大主教，这儿集中着罗斯国土 
最受尊敬的圣物。人民对基辅的这种态度在赞美《创世记》的著名 
宗教碑里反映了出来。在回答哪一座城是万城之母的时候，诗里’ 
竞至忘了耶路撒冷，唱起“基辅城是万城之母”来。 

王公关系对文化的影»四> 王公顺序统治制加强了罗斯国 
土主要城市的全国性意义，因而也促进了罗斯最边陲地区公共生 
活及公民观念的发展。王公数目越多，罗斯国土便分得越细。毎 
个成年王公一般要从长系宗室取得一分领地，这么一来，连边陲 
地区的穷乡僻壤都逐渐变为一个个的公国。每个这样的公国都设 
立一个都城，由王公率领自己的亲兵队，大贵族来此登位。城市兴 
建了起来;王公们给它兴建了寺院、教堂 t 在简陋的民房丛中出现 
了仿基辅式样的王公与大贵族的大 a 和官殿，于是，一个模子里 
出来的生活环堍与生活方式普及罗斯每个角落，#辅成了地方生 
活的指导者，成了当时全罗斯法律、财富，知识、艺术的滙泉《由 
于王公散居罗斯国土每个地区，地方生活的差异趋于消灭，日常联 ： 
系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酱逍性 * 在全国的一切地区建立起了同 
样的生活方式，同样的社会趣味和见解*王公及其亲兵是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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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上的候鸟，将罗斯国土中心点基辅所产生及发展起来的文化种 


子到处传播。 

王公与邦研究淸楚了顺序制跟促使士瓦解的力量两相斗 
争而产生的两类相反后果，我们就坷以肯定当时罗斯国土上的 
政治体制，并以我们所习愤的术语来说明其政治生活方式.那末 
罗斯国土在十二世纪时期是怎样一种政治组织呢？它是不是一个 
统一完整的蠲家，有一个统一的最高权力体现国家的政治统一呢 r 
当时的罗斯有一个统一的最商权力；只是这统一并不是一个人。 
这个最髙权力的作用是相当有条件，相当受限制的。王公们并非 
国土上掌握绝对权力的君主，而只是军警性质的执政者。他们之 
被承认为最髙权力的承担者只是因为他们对外保卫国土，对内维 
持秩序 t 也只是在这呰范围内他们才能 立法。 至于创建新的国家 
制度,那就不是他们 的事, 最寓权力的这种立法全权在当时的现行 
法中并不存在，在当时国土上的法制意识中也不存在。王公们维 
罗斯的邦的关系增加了不少新东西 t 但这并非出于他们的权力，而 
是出于事物的自然发展，是势之所趋 • 这些新东西的产生并非仅仅 
由于王公统治制的作用，而同时也是由于相反力量的作用，例如 
由于邑城的千涉力量。这些新东西中有一项是，王公宗族成了罗 
斯国土统一的因素 a 父子相传的自然继承使圣弗拉基米尔王公的 
后裔取得了朝代的外貌，使罗斯雇用的这些守卫人员独掌了世代 
继承治理国土的权力。这只是简单的事实，从没得到全国的认可 f 
根本也没有一个能表示这种认可的机构 I 在主公更替的时候，各 
个邑城只是和个别王公订协议，并非和整个王公宗族订协议。王 
公共同统治制成了将国土联合起来的—种手段，可这并不是他们 
行使了创制的权力，而只是他们不会像后来苏兹达尔的弗谢沃洛 
德第三的后裔那样分家而已 a 结果两股社会力貴 s 相对垒 ：—方 
面是具备宗族的统一性的王公们，一方面是分成地区的邦 13 °初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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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罗斯国土像一种地方联邦，是独立的地区（邦）的 联合。 
可是，这些地区仅仅是靠一个王公宗族在政治上联了起来，除此 
之外，地区之间没有真他政治联系。就是王公宗族的统一也并非 
什么国家制度，而只是一种生活习惯。各邦对这种习惯很冷 
淡，有时还要对抗 a 这里就体现着十二世纪的罗斯之为邦的联 
合与习惯意义上的联邦之间的重要区别 1 心联邦的基础 1 S 是固定 
的政治协定，是法律的因素，而王公共同统治的基础则是出身，是 
世系的因素，由此也就产生了经常变动的个人协议。这种淸况使 
王公们不得不团结一致，因为他们并没有固定的准则可以凭借， 
各种关系也非一成不变。其次，联邦中照例有对全联邦领土行使 
职权的联邦机构的确，就在十二世纪的罗斯也有两个这样的机 
构: 基辅大公的政权和王公大会 9 可是，基辅大公的政杈来自世系 
关系，并非来自固定的协定，这个政权并无明确的规定亦无坚固的 
保障，不具备行使权力的足够手段 r 结果渐渐变成一种尊贵的荣 
201誉，起极有限的作用。像义父的称号这种非政治性泉源能产生多少 
明确、强制的政治关系呢？这是世系上的虚构的权力，并非实际的 
政权。任何幼系宗室、地区王公，如果觉得基辅大公的所作所为不 
对、不合于父道，就都自以为有权反对他。另一方面，大公常常召开 
王公大会商讨公共事务，这种公共事务一般是立法问班，常常是王 
公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如何抵御外侮，保卫国土的问題，可是，这种大 
会从未能团结所有在位的王公，太会所作决定究竞起什么作用亦 
非常难说 4 未出席大会的王公很少认为大会的决议对他们有约束 
力，即使是出席了大会的也都认为完全可以不遵照大会的决议，而 
,只凭自己的意思行事 9 1100年在维季切夫大会上斯维亚托波尔克， 
莫诺马赫，达维德与奥列格(两人系斯维亚托斯拉夫的儿子）等四 
个长系觉兄决定要惩罚沃林的达维德 * 伊戈尔维奇，因为他弄瞎 
了瓦西 里科的雎睹，周时还决定免去瓦西里科的特列波夫尔邑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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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位，因为他无能治理，但是罗斯季斯拉夫的儿子沃洛达尔和瓦 
西里科两人不承认这个决定 。长系 王公们打箅以武力制栽他们，可 
是亲自参加那项决定的、大会最显要人物奠诺马赫却拒绝出兵。他 
承认罗斯季斯拉夫的两个儿子有权抗拒大会，因为上次 C 1097 年〉 
在柳別契城 IS 举行的大会曾决走把特列波夫尔划归瓦西里科 。由 
此可见，大公政权以及王公会议都没有为罗斯国土提供真正的政 
治联邦(联盟的国家) 所 应有的性质。罗斯 17 国土并非王公的联盟， 
亦非地区的联盟，而是通过王公的地区联盟 17 。这个联邦不是 
政治性的，而是世系性的 D 如果可以将远不相同的各种制度归结 
在一个概念里的话，这是个建筑在统治者的宗族关系上的联邦〒 
是个按出身无法不联合而在行动上又丝毫本受约束的联合纟这是 
中世纪的一种社会组合；这类组合都是在私法关系的基础上产生 
的政治关系罗斯国土没有分裂成彼此完全不相关的部分，罗斯 
国土并不是仅仅因为彼此接壤而联合在一起的一些地区。罗斯国 
土中将各部分联结成为一个整体的种种关系在起作用，但这些关 
系并不是政治的，而是民族的 t 经济的、社会的以及宗教道德的。并 
没有国家的 统一, 但是已产生了国土的，人民的统— e 将这种统— 
缝合起来的线并不是法律和制度，而是利益、习尚和尚未固定为 
法律与制度的种神关系。让我们将这些关系重新再说一遍：<一） 
由于实行王公顺序制的结果，地区之间的互相往来》(二)社会统治 
阶级上层，神职人员与王公亲兵队所习惯的全国性 I (三)罗斯的 
中心基辅不仅在工商业方面而且在宗教道德方面的全国性作用 I 
(四）实行王公顺序制的结果罗斯各地区建立的国内生活方式与生 
活环塊的一致。 

順序制的试重作用顒序制及其抗衡力量所起的双重作用产 
生了两项结果 ：（ 一）破坏了头几个基辅大公该说是一帆风順地缔 
造起来的罗斯国土的政治完整 ，国家 统一* (二)促进了罗斯社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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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统一感的兴起、罗斯民族的诞生。要解开我国人民和我国史 
料编纂学对古老基辅罗斯所抱的那种特殊情感的谜，看来应该从 
上述第二项结果中去找。我国人民和历史学家至今对基辅罗斯深 
具同情，这是跟我们在研究这段历史时期所得的一团混乱的印象 
极不相称的，因而也是使人感到突然的。在现代俄罗斯生活中古 
老基辅罗斯及其生活情况的遗迹非常稀少，人民的记忆中照理不 
可能有多少印象留下来，更不会有什么使人感恩戴德的地方。基 
辅罗斯那种混乱的情景，主公间的内讧，草原异教徒的入侵，这一 
切能有什么值得怀念的呢？再说，圣弗拉基米尔王公的古老基辅 
对人民说来只是诗意的和宗教的回忆对象 e “ 有嘴就能到基辅”这 
203句老话并不是说，到 S 辅去的路霈要打听，而是说，任何地方任 
何人都能吿诉你哪条路到基辅，因为条条道略通基辅；这是跟中 
世纪西方的一句老话“条条道路通罗马 # 的意思一 样的。 人民迄今 
还记得、还知道有这么个古老基辅，有主公与 壮士， 有圣索菲亚 
教堂和佩彻尔斯基大寺院。他们真心诚意地爱这基辅 * 尊敬这基 
辅胜过任何一个（克利亚兹马河上的弗拉基米尔也罢，奠斯科也 
罢.彼得堡也罢)在后来代替它的首都•人民已经忘记了弗拉基米 
尔，事实上在当时就不十分知道它。莫斯科对人民来说是很沉重 
的，他们多少有些尊敬也有点怕它，但并不真诚地爱它 f 人民不爱彼 
得堡，不尊重、甚至不怕它。我们史料编纂学对基辅罗斯也同样 
地有好感。基辅罗斯并没有建立起足以抵御外来打击的政治体制； 
可是即便是分歧最大的学浓对基辅罗斯的生活也都喜欢以鲜艳的 
色彩来推写。这是什么原因？ M 古老基辅的生活中尽多混乱，尽 
多无条理的拥挤； “ 王公们毫无童义的吵架”，按卡拉姆津的说 
法，简直就是老百姓的遭殃可是反过来说，在当时的王公身 
上，宗族 （应 该说是世系）的感情是如此强烈，生性如此饶勇， 
“人人都想争取荣誉,人人都愿为罗斯国土牺牲头顿”，而在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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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亦有那么多运动，一般讲人们对于时代并不滇不关心，商时 
代又是如此这般地充满着情感与运动 22 。不过 23 这是我们，后来的 
观察者，在十一 > 十二世纪的编年史所描写的活跃运动中得出的美 
感。运动的参加者本身对自己制造并且经受的喧嚣得出的印象当 
然有所不同。他们见到自己越来越处于内外夹攻，日益困难与危 
险的情况之中 i 他们越来越感觉到，用地方分散的力量已不足以应 
付这种情势，必碉整个国土协同动作才行.在雅罗斯拉夫和莫诺 
马赫之后这种必要性势必特别显著„这两位主公为人精明强悍， 
能把整个国土的力置集中在手里，哪里霈要便向哪里使用„他们 
死后，宗室后裔都是无能之辈，整天图谋一己的私利，内部纠缠不 
清;社会越来越清楚地看到，非社会自身起来找寻出路将无法摆脱 
困境，抵御危险，在盘算出路的时候，基辅人越来越想到切尔尼戈 
夫人，切尔尼戈夫人越来越想到诺夫哥罗德人，而大家一起又都想 
到罗斯国土，想到整个国土的事业。把罗斯国土看作完整的，全国 
的事业 f 看作全体与个人不可逃避、责无旁贷的事业——全社会对 
罗斯国土的这种观念的觉醒，是根本的，最深刻的时代 因素; 王公， 
大贵族，神职人员，邑城，换言之，当时一切社会力量的形形色色、 
互不协调、时相冲突的意图与愿望结果都导致这个因素的产生 # 
一个历史时代，如果全体人民都参加了它的事业并从而感觉自己 
是从事共同事业的完整的单位，这个时代就永远会特别深刻地留 
在人民的记忆之中 6 时代的主导思想及情感，如果深入人心而使 
人们的意识和情绪受其支配，就常结晶为流行的一个术语，在一切 
场合反复应用。十一、十二世纪就有这样一个术语;罗斯国土。它 
经常出现于王公和编年史作者们的笔下和口中在这里就可看 
出这两个世纪中我国历史发展的根本情况：罗斯国土原先是头几 
个基辅主公将各个不同种族机械地拼凑成的一个政治 整体; 现在， 
它丧失了这个政治整体性，开始感到自己是完整民族或国土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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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部分 24 。 后世人民想到基辅罗斯就想到它是俄罗斯民族的摇篮9 

全 国土感 这个事实，当然，你举不出什么引文，指不出哪一 
个历史文献来予以证明，但是它到处流露出来，在时代精神与时代 
情绪的任何一个表现中都能见到 s 你不妨念一念或是回忆一下切 
尔尼戈夫地方的朝圣者丹尼尔所讲的故事，讲他自己怎样在十二 
世纪初将罗斯的长明灯放在耶路撒冷主的墓上他向国王巴耳杜 
英请求容许他这么做。国王认识这位来自罗斯的寺院院长，和蔼地 
接见了他，因为知道他是个善良恭顺的人。 41 你要什么軻，罗斯的寺 
院院长 r 国王问丹尼尔。“国王在上'丹尼尔固答说，“我代表罗斯 
国土全体王公和全体基裔教徒恳请准我将整个罗斯国土的一盏长 
205明灯安放在主的墓上 '按 罗斯当时的政治局势来说，切尔尼戈夫 
地区早已跟其他地区分离，就切尔尼戈夫迆区斯维亚托斯拉夫后 
代的性格和态度而论，罗斯国土感在这里应比其他地区其他王公 
统治下可以吸收的养料要少得多。可是这一点在《伊戈尔远征记》 
里一点儿影子也没有，面写这篇东西的诗人是切尔尼戈夫王公的 
亲兵。整个诗篇渗透着热烈的国土感情，丝毫没有地方情绪和地方 
偏见 B 在写到它的谢维尔斯克’部队和库尔斯克部队开进苹原的吋 
候，诗里 高呼: “啊!罗斯国土！你已远在丘岗背后'诗歌将这些部 
队称做罗斯人，罗斯部炚 I 战畋之后，他们倒在罗斯国土上 > 失利的消 
息传播开去，整个罗斯国土沉浸在优郁之中》这位谢维尔斯克诗人 
呼吁的不是自己切尔尼戈夫的斯维亚托斯拉夫的后裔，而是其诺 
马赫的后裔、苏兹达尔邦的弗谢沃格德、斯摩棱斯克的留里克和达 
维得，沃林的罗曼》他呼吁他们起来报仇雪耻，起来桿卫罗斯国土。 

国土感的限度到处是罗斯国土，没有一处，没有—个古代文 
献里碰得到 罗斯民 族这个 说法。 觉蘼起来的统一感违只是抓住了 
疆土界限，还不是人民的民族特性。民族—这是个极端复 杂的？ 
概念，它包含着一些精神道德特征 * 是那时的意识所领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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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可能在当时罗斯居民身上根本还没有充分发展的 。 同时，古 
代部落錢贼純棘雜》舰妙韻 _ i ^有许多尚 
未同化的异族人，他们还无法包括在罗斯社会这个概念里。在构 
成一个国家的一切因素之中，领土进个因素最容易为人理解，因 
此也就成了民麟紗。 s 讎-感目齡止还只表现在 共同的 
乡土这个思想里商，还没有表现为民族性格与历史使命的共同意 
识，也没有表现为为人民福利服务的责任观念，虽说当时巳产生 
了应对乡:1:犹_魏-样赌紗郎_知柳別^会 
上’王公们吻了十宇架,表示决心对破坏协定的人采取一致行动， 
同’时还立下餐言：職曾约“圣洁十字架暨全罗斯国土”将共起诛 
之。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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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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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及十二世纪的罗澌社会——《罗斯法典》是这个社会 
的反映——対这个文献的两种看法一 r 《罗斯法典》的特点是 
指出其本身的起源——将地方的法律苟惯汇编加工供十一、 
十二世纪教会审判员使用的必要——法典编募工伴在律法的 
基本形式中的意义——拜占庭的法典编蓁工作及其对罗厮法 
典编纂工作的影响一《罗斯 法典》 源于教会司法 ■ —《罗斯 
法典》中的货币计算与法典的编寨时代——《罗斯法典 》 的史 

料-《梦斯法》 王公的法令-壬公的判决书-教会 

立法革案——它们使用的参考材料 

我已把十一及十二世纪罗斯建立的政治制度 讲完。 现在得看 
-看 比较深 刻因而也就比较不易为观察者所发觉的生活领域 ，看 
-看社会制度，看一看私人间的日常关系以及支配这些关系与巩 
固这些关系的物质 利益与 概念 1 »不过我只限于描绘社会生活的 
法律的一面 D 迄今为止我 们的历史文献中有一种普遍的看法 ，就 
是认为 ，古代罗斯的私法在罗斯古代法律文献一 《罗欺法 典 》 中 
反映得最充分，最翔实。在通过这面镜子观察私法关系之前 ，我们 
得考察一下到底这面镜子反映这些关系充分和翔实到什么程度。 
抱着这 个目的，我 先踉大家谈谈《罗斯法典》的起源及结构，然后再 
叙述法典的主要内容。 

两种看法在我国俄罗斯法律史文献中，对《罗斯法典》的起 
滬有两种看法。一种看法认为法典并不是官方文件，并不是出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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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法者之手的 正 式立法文献，而是一种非正式的法律汇编，由一位 
或几位古罗斯法学家鴒察起来供个人自己使用的 L 另一种看法 
则认为罗斯法典是官方文件 f 是罗斯立法机关的正式产物，只是被 
那些抄写的人抄坏了，结果出现了好些不同的法典抄本:数量上不 
同，次序上不同，连条文文宇本身都有不同\让我们把 《罗 斯法 
典》研究一下，看看到底两种看法哪一种芷确。 

阅读《罗斯法典 >，首先就能从这个文献最老的几个抄本的第 
—条上看出，这是雅罗斯拉夫的**判书”或“规章”。文献本身不止一 
次地碰到这样的话，说是雅罗斯拉夫如此“判决”或如此 K 规定'由 
这种现象得出的第一个结论是，《罗斯法典》是雅罗斯拉夫制订的 
法典，供十一世纪王公法庭司法工作之用^就在我们的古籍中也 
谈到过雅罗斯拉夫是个法律制 定人： 有些场合人们称他“判官”心 
可是更仔细地研究文献，我们又会得到数目可观的证据，否定这个 
结论。 

雅罗斯拉夫儿子及莫锘玛赫的痕进一*我们在法典中遇到 

~些法令，是雅罗斯拉夫的继承人，他的几个儿子甚至他的孙子莫 
诺马赫所颁布的。莫诺马赫颁帘了一项法律，禁止重利盘剥，这项 
法律就收在法典里 。 所以，法典并不是雅罗斯拉夫一个人的立法 
活动的成果。 

解释二、有些条文并不是立法者原订的字句，而是原订字句 
的解释，出于编驀者或叙述者之手，在于说明某项法律是怎么订立 
的。例如详本法典第二条就是如此。这一条是第一条关于血仇问 
超的附款，更可以说是修正款。条文这么说“雅罗斯拉夫死巧， 
其儿子伊兹雅斯拉夫，斯维托斯拉夫，弗谢沃洛德及亲兵等集 ▲，扣 》 
废除血仇血报，代之以赔款赎仇，其余一切，雅罗斯拉夫如何订定， 

其儿辈亦如何制定”。大家可以看到，这并不是雅罗斯拉夫儿辈所 
制定的法律原文，可以说根本不是什么法律条文，只是一种王公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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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记录，或是编赛者叙述法律制定经过的一些话。 5 


神职人员的彩喃三、在《罗斯法典》中从未发现古罗斯司法 
程序中的一个重要特点，一种法庭证明法，即当庭决斗或司法决 
斗的痕迹。可是事实上在我国历史的古代史料中却保存着这种痕 
迹，无论是在《罗斯法典》之前或在其后很久一段时间内都有这种 


决斗。十世纪拜占庭诈家列夫•季亚康在谈到斯维亚托斯拉夫出征 
保加利亚这段故事时 曾说， 当时的罗斯人有以“血和杀戮”解决纠 
纷的风俗。“血和杀戮”这话究竟指什么并没肯定，也可能是指货 
代的仇杀。不过阿拉伯作家伊本-达斯塔在列夫之前写的东西給 
我们描绘了一幅富于形象的图画，说明十世纪前半期罗擗所行的 
当鹿决斗的情况 t 按他的说法，在罗斯要是某甲对某乙有事不 
満 ； 他便可向王公控告,双方在王公面前争吵，然后由王公判决 。要 
是双方对王公的判决不满，就可诉渚武器，作最后决定：谁的剑快， 
谁就胜诉。決斗时双方亲属在场，均携带武器，在决斗中取腔的 
人，就筇0了案子。所以，在雅罗斯拉夫的《罗斯法典>之前罗斯司 
法工祚中长期实行着当庭决斗是不成问题的。苒说，在罗斯法律 
的亩文献中0[八世纪初就提到决斗这种办法了 7 。<罗斯法典》怎 
么对这样重要的一种司法手段，对古罗斯法庭如此甚欢采用的这 
种司法手段会不知道呢？ 《罗斯法典》 是知道这种惰况的，只是故 
意避而不谈，不愿承认而已。所以如此，也有其道理 》 因为我们 f!:i 
神职人员多少世纪来一直坚决反对当庭决斗，认为这是多神教的 
残余; 他们甚至采取教会惩罚的办法，设法从罗斯司法工作中取消 
这种判决方式，可是他们的这种努力直到十六世纪末一直未能成 
功。 由此可以看出，《罗斯法典》跟古罗斯神职人员的法律观念之 
间有着某种程度的吻合。 

《罗斯法典》是教会法典的 ~ 部分 四、从各种不同抄本看来， 
《罗斯法典》主要有两种编本，简本与详本 I 在文献中详本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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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驳早，我们在十三世纪末诺夫哥罗德的《主导法典》 * 中就已见到， 
而简本的最古抄本则在十五世纪末诺夫哥罗德编年史抄本中才见 
到。详本法典始终在同一种环境中出现,在某一类文献中出现。简本 
则通常在司法实践中并不应用的纯文献性的古文献中出现，多半 
是在诺夫哥 罗德編 年史最古辑本的抄本中出现 9 。洋本法典我们主 


要在《主导法典》，也就是古罗斯教会法汇编中遇见，有时也在称做 
“训诫准绳”的教规性汇编里见到，可见，《罗斯 法典》 是在教会法律 
界 II 存在及活动的：我们在源出教会或源出拜占庭的古法律文献 
中碰到过它。这些文献是神职人员带给罗斯的，在教会法庭中有实 
践意义^让我给大家列举《罗斯法典>的这个神职人员教会法律界 
里的一些成员。你们知道，古罗斯的《主导法典是拜 
占庭的《东方教会法纲要》的译本。 《东 方教会法纲要》是教会法规 
以及拜占庭皇帝涉及教会法律 (. voixoO 的法典。俄罗斯 
教会在过去 〈及 至现在还部分地)遵照这部法典管理教会事务，特 
别是宗教案件方面的司法工作 10 。拜占庭的《东方教会法细要>(我 
们的《主导法典》)在我们文献里的第二部分中，也就是在皇帝的法 
律这部分中有许多补充篇幅。主要的一 些是： C 一)奠依谢耶夫法 

律的摘录；（二)“埃克洛伽”(，芯1 ■如 vA I 1 如⑽法律摘录)- 

这是八世纪前半期列夫*伊苏里亚和儿子康士坦丁 * 科普罗尼姆 
这两个反偶像主义的共朝皇帝时代编的法典，内容主要是亲厲法 
及民法条款，但也有一章是关于刑事罪的处分三） 41 审案法”或 
《君士坦丁大帝法典3—就是“埃克洛伽 " 的斯拉夫文改写本，主 
要是别 事处分茶款 1 A 这本改写本在斯拉夫文中出现的日期比“埃 
克 洛伽” 原本的 a 译还要早，似乎是在保加尔人信奉基督教之后 wo 
(也就是在九世纪中）赶着为保加利亚人改写的；“普罗希隆" 


<主导法典>，十三世纪末以来古罗斯 ® 宗教与世俗法律汇编 * 一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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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 npoxstpos Vfi / ios '， 民法)-这是马其顿的瓦西里大帝的法_ 

典，也是在九世纪中叫（五)我们的头两个基督徒王公弗拉基米尔 


和雅罗斯拉夫所订的教会规章，全文以及摘录。就在《主导 法典》 


的 这些补 充篇槁中我们碰到了《罗斯法典》的详本。因此，《罗斯 
法典》不是在罗斯立法的独立文献而是教会法典的补充篇幅之 


教会拜占庭法的特 点五、我们分析源出教会拜占庭的补充 


篇幅，发现它们踉我们的《罗斯法典》之间有着某种内在联系：我 


们法典中的有儿条规定好像是借助补充篇幅编起来的。例如，在 
莫依谢耶夫法律的摘录中我们看到一条关于夜间盗窃的条文。这 
—条从旧约《出埃及记 > 里借来的条文在我们印刷出版的圣经里写 
成这样:“夜盗被获，死，非杀;若 B 间，即罪，抵死， 14 条文的意思 
是，如果夜里在犯罪现场捉住盗贼，把他杀死，不作杀人 罪论； 可 
是，如果在太阳出来之后把他杀死，那末杀人者就有罪，杀人者本 
人得被判死刑。我们的《罗斯法 典》， 关于夜间盗窃的条文是这么 
说的 s “夜间发现有人在屋旁或在儉窃， 诃将其 杀死，如杀狗一般； 
但如将盗戚捉住扣至天明，则应将其送至宫廷受审》如此时贼已被 
杀，而旁观者已见其被绑缚,则杀人者应以杀人罪判罚款十二格里 
夫纳你们可以体味这一条文踉上面引的莫依谢耶夫法律 
之间的内在联系，同时也可以看到，莫依谢耶夫的规定在《罗斯法 
典》中 已经罗 斯化，适应了当地社会条件， 有 了当地的特殊表达方 
式。再举一个例子，在上面提到的《埃克洛伽》及《普罗 希隆》 中我 
们看到有如下一条简短的条文•“奴隶不作证” (不准 在法庭上作见 
证) it 在我们罗斯，除奴隶之外还有一种半自由的人，叫做“债 
农*”。《穸斯法典》中关于证人，“作证”的条文是这样的“奴仆不得' 


,偾农，古 y 斯时由于倍愤而依 m 于封建主的半自由农-一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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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见证人(但为奴仆作见证不在此限） f 如无自由人作证人,必要时 
可传大贵族之差官 < 管事)作证人，而非其他（普通) 奴仆; 仅在小诉 
讼上,且亦需在必要时，才得传债农作证 B 17 。 《埃克洛伽》的思想在 
《罗斯法典》中又有所发展 f 适应了罗斯的社会结构，并以纯粹的罗 
斯方式表达了出来。我们还可举上面提 到的“ 审案法 # 作例。“审 
案法 " 中有一条条文，规定如何处罚未经同意而骑别人马的人 •"未 
遨而骑人马者，应受三击”，也就是说，应打三下作为处罚18。我们 
《罗斯法典》也有这么一个规定,说是“未经遨请而骑人马者，罚款 
三格里夫纳* 19 。《罗斯法典》时代的罗斯人不喜欢体罚，因此拜占. 
庭的三下被子到我们的法典里就改成我们所习惯的符款了，改成 
三 个格里夫纳了 20 。最后 21 还有一个例子。“审案法”中有一条从. 
C 埃克洛伽》或《普罗希鹰》偕用的条文，规定如何处理不是愉自己 
主人而是偷别人东西的奴隶:如果奴隶的主人仍要这个奴隶，那末 
必须赔偿失主；否则就把这个奴隶给与失主。在我们《罗斯法典》 
里也有一条规定，如果奴仆偷了人家东西，主人得 赔偿一 切损失 
并付罚款赎回这个贼，否则得把他交给失主。不过，我们的条文 
除了这一点之外还加了一项，规定如何处理这位做贼奴仆的家眷 
以及参与盗窃的自由人 21 。这样，我们也就看出，《罗斯法典》的编 
赛者既非一宇一句地照抄教会法及拜占庭的古文献，但又遵循了 
这些古 文献。 这些古文献给它指出了霈要肯定的情况，提出了立 
法问题，至于答案，则在当地的律法 里找。 

结论上面所阐述的种种情况给《罗斯法典》的起源问题提供 
了一些 线索。 我们看到,<罗斯法典》并不仅仅是雅罗斯拉夫一人 
的法律，在雅罗斯拉夬去世之后很久，在十二世纪中还在 编纂; 这 
部法典并不篇篇都是法律条文本身，常常只是对条文的阐述，•这. 
部法典故意忽略当庭决斗 * 当庭 决斗在 十一、 十二世纪的罗斯司法 
工作中毫无疑问是有的，只是教会反对而已》《罗斯 法典》 并不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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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独立的法典，而只是《主导法典》的补充篇幅之一 K 罗斯 法典》 的 
编第不无受教会与拜占庭法古文献的影响，《罗斯法典》就在这些 
文献中回旋。这一切情况总的说明什么？我认为，这一切说明：我 
们现在读到的 《罗斯 法典》并不是在王公法庭的范围内，而是在教 
会法庭范围内形成的，是在教会栽判权的范围内形成的；法典的 


编基者在工作中遵循了教会立法的种种需要和目的。教会的法律 
编纂者将当时在罗斯实行的律法复现出来，心中考虑的是•教会 
立法的需要和原则，因此写下来的东西也就不出这些需要的范围， 
也就符合这些原则的精神。这就是为什么《罗斯法典>不提当庭决 
斗的原因，也不提教会法庭职权范围之外的政治性犯罪，也不提诱 
拐，不提对妇女及儿童的虐待，不提诽谤的原因。因为这些事情也 


归教会法庭审理，但根据的不是《罗漭法典 X 而是我们将谈到的教 
会法规。另一方面，在十一世纪中叶以前，王公法庭未必需要成文 
的法典。王公的法官有许多理由无霜这种法典，因为〈一）古代的 
法律习惯还很有力量，王公及其法官在司法实践中已可遵循 〆 二） 
当时主耍的审理方式是争论，就是法官忘了或是不去想那些习惯， 
争论双方自会’一再提醒他这些习惯，等于争论双方自己在审理案 
件，法官在场与其说是主持人不如说是滇不关心的观客或不管事 
的主席；最后（三)王公视需要随时可以行使其立法杈来补救法官 
法律记性之不足或解决其案件处理上可能发生的疑难。 

可是，如果到十一世纪中或十一世纪末王公法官还无需—本 
成文法典的话，那么对教会法官来说这样的法典就绝不可缺少。罗 
斯教会在罗斯信奉基督之时起就有双重裁判权 * 首先，教会在某 
些宗教道德性的案件上可以审判一切基督徒，包括僧侣和俗人•其 
.次，教会在一切教会的、非教会的、民事的、刑事的案件上也可以审 
213判某些基督徒，包括僧侣和俗人。教会在一切案件上都可以审判的 
这“某些*基督徒形或一个特殊的教会团体，其构成方式我们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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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再谈。 在坷以审判一切基督徒的宗教案件上，教会法庭根据的 
法律是从拜占庭借用来的《东方教会法纲要》及由罗斯的头几个基 
督徒王公颁布的教会规章^在仅能审判教会人士的非宗教性刑事 
及民事案件上，教会法庭得根据当地的律法审殉，这就产生了要有 
当地法律的成文法典的必要，这就是《罗斯法典》。有两种原因造成 
这种必 要性： （一>最初在罗斯的一些教会法官是希腊人和南方斯 
拉夫人，不熟悉罗斯的法律 习惯； （二)这些法官需要写一部当地法 
饽的成文法典，以便取消，至少是削弱当地的某些法律习惯，特别是 
受拜占庭教会法及民法观念黨陶的基督徒法官的道德感和法律感 
所厌恶的一些习惯。从《罗斯法典》的语言中 22 就可以找出一些线 
索，说明法典是出于熟悉拜占庭及南方斯拉失法的本语者之手。例 
如我们看到有这么一个词 ； “异弟％是罗斯语言中所没有的，意思 
是堂表兄弟，实际上这是把拜占庭法律中的一个术语(-砧 
aift 机械地译了过来，同样逐有一个词"仇”，意思是凶杀罚款或 
是一般法庭上的切款，也是南方斯拉夫法律古文献（例如《杜山法 
典 f 以及《维诺多尔斯基法》）中相当常用的词，最后，就在外表 
上,<罗斯法典》也让我们看出它踉拜占庭法律的关系 5 它是一本 
小小的大纲式的法典，跟《埃克洛伽》和《普罗希隆 y 相类似。法典这 
种律法的形式本身是教会法学家给我们带来的 t 只有这些人懂得 
这种形式的意义和需耍。 

法典彤式律法有两种基本形式； 法律' 习惯和法律。法律习 
惯是律法的原始与自然的形式:在公共生活的初级阶段 ，一 切律法 
都归结为法律习惯。法律习愤是通过对同样 的事件 或关系连续不 
断地应用某一项规则而遂渐形成的。规则本身则是由人民的法律 
窓识 在自身生活历 史条件 影畹之下创造 m 来的。 由于 与人民的法 

* C 杜山法典>，中世纪塞尔维亚的法律汇编（以鴒籌者的名字命名>。 U 43 年由 
射述资疾大会批准,1354年加以补充 * ——译者 


214 


211 



2U 


律观及 宗教观 一致，由于连续不断的应用，这项规则就取得了习惯 


(传统>所具备的物质强制力量。法律是国家最髙权力为了满足国 


家当前需要而立的规则,在国家需要的压力之下立即取得拘束力， 
国家权力以一切手段支持这种拘束力。，法律比法律刃惯出现的时 
期晚，起先也只是补充或是稍稍 修正法 律习惯，后来才以新的律法 
来挤掉，来代替法律习惯》法典编纂则更晚，通常都把前述两种律 
法的形式一起放在法典里面。按照对法典的一般理解，法典编黎 


并不订立新的法律准则，而只是将£由法律习惯和立法者订立的 
规则加以整理 f 或是使之适应起了变化的人民道德、法律观念及国 
家需要，但是，对现行准则的整理和应用不知不觉中也就在改变 
这些准则，在准备新的律法。根据来自罗马法学的传统，拜占庭孜 
孜不倦地在制订一种特殊的法典形式。这种法典不妨称为大纲式 
法典。査士丁尼皇帝的敕令就是这种法典的蒗例 f 后来的标本便 
是根据《主导法典》编成的《罗斯法典》的邻居：《埃克洛伽》和《普 
罗希隆》。这些都是律法的简括而有系统的叙述，与其说是法律文 
件，不如说是法学著作，与其说是律法汇编,不如说是法学教本，写 
得浅近易慊，目的在于灌输法律知识 • 法典分成章节 * 聿节的题目 
极像民法课上各讲的段落大意》这一类手册是立法机关编的。此 
外还有按这种格局而加以修订，孙充的私人汇编，有各种名称，如 
《民间埃克洛伽》，《埃巴那高 伽一膂 罗希隆合编》，《埃克洛伽:按普 
罗希隆修订本》等等。这些私人编本也是在十一、十二世纪时在希 
腊人中流行的，而我们当时也正換仿拜占庭的样本做着类.似的法 
典编纂工作。当地教会司法方面的需要推动了这项工作，而拜占庭 
的大纲式法典又给这种工作提供了现成的形式和方法在前述 
种种霱要推动之下，教会人士也就开始尝试编纂—本法典，既要把 
在罗斯实行的法律习惯复现出来，又要符合敎会所带来或在教会 
的影响之下改变了的观念和关系。这种尝试的结果便是《罗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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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 K 因之，我再重复一通，《罗斯法典》是在教会司法范围内产生 
的。 

古文 K 的遭遇对《罗斯法典》作了这样的分折之后我们就能 
回答先前所提出的问翅： 《罗斯 法典》是王公立法当局所制订的官 
方文件呢，还是既非源出官方.亦无强制功能的私人法律汇编？两 
者都不是。《罗斯法典>不是王公立法当周的产物，但也不是私人 
的法律汇编，《罗斯法典》跟立法性的法典一样在一部分罗斯社 
会里取得了强制的功能。《罗斯法典》在敎会司法权能管及的非 
教会案件的一部分社会里起强制作用，而这种强制性亦为王公当 
埽所承认。同时，可以想象, 《罗斯 法典》的作用聃着时间的推移也 
就超出了教会苛法的范围。十一世纪中叶以前，根深蒂固的古代习 
掼还让王公法庭可以不用成文法典。但是，备种不同的环境，文明 
的进展，特别是基眢教会的出现，带来了罗斯所不知的教会法与拜 
占庭法,带来了对罗斯来说是新的法律观念与法律关系，而这一切 
不可能不动摇当地的古法律习惯，不可能不搞昏法官的法律记性 * 
现在，司法实践的每一步都会发生一些问理，在当地古代的法律习 
惯中找不到答案，即使找到，也是牵强附会*这也就不可能不在主 
公的法官中间引起一种霜要，用文宇阐明现行的司法制度,以适应 
己经变化了的形势，《罗斯法典》消除了司法工作的一部分困难:对 
许多新的问题提供了答案，并尽量适应新的观念与新的关系《我 
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罗斯法典》本来只在教会司法范围内有 
制约作用的，也开始成为王公法官的手册，不能说有制约作用，但 , 
倒确是一本法律参考书，可以说，具有解释现行法律的参考价值。 

因此，《罗斯法典》严格地讲是产生于古罗斯法典编赛工作的古文 
献，而不是产生于古罗斯立法工作的古文献。这就是为什么会有 
这么一种朞来很奇怪的情 a * 就是，<罗斯法典》以后的国家法律 
以及教会法律的文献，就我记忆所及,尽管是重复《罗斯法典》的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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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但从没有一处提及是引用的《罗斯法典 X 

编纂的日期《罗斯法典》是在什么时候编篓的呢？我们谈 
《罗斯 法典》的起源，必须回答这个问鹿才算完全。在古代诺夫哥罗 
德编年史中我们看到这样的记载：1016年雅罗斯拉夫在遗送帮勘 
他踉斯维亚托波尔克作战的诺夫哥罗德人回家的时候，据说给了 
他们“法典，立下规章”，并对大家 说：“ 颁给汝等诏书，按章行事无 
误％这句话之后就是一部简编的《罗斯法典》，其中包括雅罗斯拉 
夫儿子们的补充法令。这个资料或传说之所以产生，显然是想 
说明，为什么这个文献在编年史中被放在1016年项下 • 可是我 K 
知道 ，在 《罗斯法典》的详本中也包括弗拉基米尔，葜诺马赫大公 
的 法令; 这说明，法典在十二世纪上半叶还在继 续编。 简本中还没 
有这个 法令： 可能是简本是在莫诺马赫尤公当朝之前就已编好’ 
也就是不迟于十二世纪初。只是法典聚后完成的形式是体现在详 
本里，那-就应是十二世纪.中叶以前的事了。这一点我们可以在《罗 
斯法典> 用的币制中看出来。这在文献史中是个相 S 错综复杂的 
问题。我跟大家谈谈，但是不打算谈得过于仔细》 

《罗斯法典>的芾制 < 罗期法典》中不仅民事，而且刑事违法 
行为的主要惩罚方式，我们将要看到部是罚款 o 罚款是以“格里夫 
217 纳.古那 " 及其分币计算的。格里夫纳在德意志词“磅 ” 尚未进入 
我国语汇以前意思就 是磅。 而磅本身是从拉丁词“磅杜斯”来的》 
一格里夫纳银子就是一磅银子。古那的意思就是钱> 我们现在用 
的饯这个词是从鞑靼语来的，意思是有响声的硬币， 它进入 我们的 
词汇不早于十三 世纪。一格 里夫纳 • 古那就是一磅钱，指的是不 
同形式的—块银子，通常是条形的，十四世纪以前或更早些时候， 
在卢布还未取而代之之前，这是古罗斯市场最大的 银质交 换单位 * 
—个格里夫纳，古那分成二十个诺 加塔， 二十五个古那 ，五 十个列 
扎那> 一个列扎那分成多少个维克夏没法肯定•古文献中没有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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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到底哪种毛皮叫诺加塔，哪种叫古那，娜种叫列扎 那^ 但是我 
们知道，这些都是毛皮货币单位，而“古那”这个词在解释作钱的时 
候，也就专指在市扬上作为货币流通的毛皮。传教士在四旬斋戒 
节里责难人们把财富埋在地下，就是用的你们现在已知道的古词， 

让“古那和衣裳给蛀虫去蛀”,这儿说的当然不是金厲钱币。不过 ，佥 
属钱币在罗斯出现、流通是相当早的 a 我早已说过，在欧俄范围内 
曾发现而且现在还发现许许多多窟藏起来的八世纪到十世 U 流通 
的阿拉伯硬币“吉尔根姆”，这是踉我们的半卢布一样大小的一种 
银币，就是薄些。这些窟藏大多都不大，总数不超过一磅。像在穆罗 
姆城发现的那些窟豳，重量在两普特以上（数目超过一万一千个)， 
那是极为少有的。值得注意的是在窟藏中除了完整的吉尔根姆之 
外还有半个的，四分之一个的乃至分得更小的小块。在梁赞附近发 
现的一个窟藏里都是十世纪吋的硬币，除了十五个完整的吉尔根 
姆之外竞有九百个小块，其中最小的一些等于四十分之一的吉尔 
根姆》这就使我们很可以相信我们的假定，就是在我们这 里把宙 
尔拫姆截开和敲碎了，充当琴钱便用。我们自己的硬币，重量不超 
过吉尔拫姆的俄罗斯“小银币”直到荃弗拉基米尔时代才开始铸 
造，而且不用说，铸造的数董是稂少的。吉尔报姆及其分块对珍贵 
毛皮有一定的市场比例，结果这些分块也就取得了名称：能以之 
买一列扎那毛皮的吉尔根姆分块就叫做列扎那，依此类推。这么一 218 - 
来，算恢时就可以说使用的是两#通 货了： 毛皮通货和金厲通货。 
古文献中不止一次地将两种货币单位加以对比，如*“一张狐皮五 
个诺加塔，三张狐皮四十个古那找一个诺加塔”，这是在十二世纪 
的一个文件里见到的。在《罗斯法典>中我们还见到在毛皮货币与 
金属货币之间有经常的比率，法典规定在法庭罚款之外还要加缴 
五个古那 的税: “计两个诺加塔的毛皮”。这就是说,五个金属古那 
可以拿两个诺加塔的毛皮代铮。也就是一个诺加塔的毛皮值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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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金属古那。有意思的是，这种不同货币间的比率在伏尔加河流 
域的保加尔人那里也能见到 4 当时市场的特点是物价稳定，罗斯 
和保加尔人居住的伏尔加河流域之间的贸易关系既有契约保瘅， 
又十分活跃，因之罗斯 出口商 品的市场价格和保加尔人的市场价 
格有密切关系。阿拉伯人伊本 * 达斯塔在十世纪上半期曾描写过 
保加尔人的情况，说在保加尔人那里毛皮货币古那可以代替硬币 
使用，毎块毛皮货币值两个半吉尔根姆。如果可以把由空间和时 
间所埔 开的资料并拢在一起谈的话，那末《罗斯法典》时代在罗斯 
使用的金属古那是吉尔 根姆。 

币制在各世纪的变迁 在不同的时期，随着罗斯银价的变动* 
一个格里夫纳•古那的价值也不—样。在十世纪中，我们从奥列 
格和伊戈尔眼希腊人所订的一些协定里看出，格里夫纳的重量约 
等于三分之一碕。有不少传到我们手里的格里夫纳重半磅或近乎 
半磅:从罗斯货币史资料来考察，这些格里夫纳是在十一世纪及十 
二世纪初叶雅罗斯拉夫，莫诺马赫及姆斯季斯拉夫时代流通的。可 
是在十二世纪下半期，我们谀过的一**情况压缩了罗斯的对外贸 
易；国外贵金厲的流入减少，银价大涨；结果在十二世纪末十三世 
纪初的古文献中我们见到，格里夫纳_古那的重量对折了又对折， 
只剩四分之一磅了。这一个变动也影响了币制-格里夫纳 *. 古那 
本身固然因为银价上涨而重量滅了 ，但述 保持着原有的购买力，因 
为商品也跟着跌价 • 可当作格里夫那，古那的分币使用的外来的 
银质硬币重量并未改变，同时作为货币使用的毛皮在罗斯市场上 
也保持着原先拥嫉 I 买力；这么一来，毛皮以及一切商品对金属货币 
单位的市场比例就 变了: 一诺加塔毛皮货币，原先值两个半完整的 
吉尔根姆-古那，现在值两个半地尔艮 - 列扎那和半个吉尔根姆 
了》我们的一列扎那毛皮货币现在在市场上可以购买原先付一整: 
个吉尔根姆（我们的— 古那〉 的东西 • 由于习惯于以价值相当的本 



地毛皮名称称呼外来硬币，本来的列扎那现在叫做古 那了， 而一个 
格里夫纳不是二十五个古那，而是五十个古那。这就可以说明，为 
什么在罚款方面，简本《罗斯法典》是以列扎那计算,详本却全部用 
古那代替列扎那，而数宇并不改动。偷一条帆船，在简本里罚款六 
十列扎那，在禅本里罚款六十古那，并依此类推。所以，《罗斯法 
典》的最后完成是在十二世纪下半期或十三世纪扨。如果把法典 
开始编赛的日期算作在难罗斯拉夫时代，那末，这部法典的编篆过 
程便不少于一个半世纪 23 。 

史料 at * 弄潦了 《罗斯法典》的缘起，也就是弄清了编驀法典 
出于甚么需要，同时也肯定了法典编纂的大致时期，这样，我们也 
就有了一项根据来答复在开头所提出的另外一个问题：罗斯法典 
反映当时在罗斯实行的法律制度充分到什么程度，忠实到什么程 
度。但是，要完满地答复这个问题还得有另一根据:必须看一看， 
法典的编篆者,该说是它的一大批锒篆者应用了哪些史料,是怎么 
应用的灿 

《罗斯 法典》的史料是由法律本身的起濂和用途所决定的。这 
本法典是供教会审理教会人士的非宗教案件时应用的 • 因此它.就 
必须从两种性质的史料（教会的史料和非教会的史料> 里汲取材 
料。让我们从非教会的史料谈起。 

罗斯法按十世纪罗斯和希腊人所订协定的规定，罗斯人以 
剑或其他武器袭击希腊人,或是希腊人袭击罗斯人，应按“罗斯法， 
处以罚款 2 於。这个罗斯法（也就是信奉多神教的罗斯的习惯法） 
就是《罗斯法典》的基础，是法典的主要史料。我把这一史料说成 
是多抻教罗斯的习愤法,我担心可能是说得模糊了，甚至说得不正 
确。可是间題要比这个定义所表述的情况复杂。协定中说的罗斯 
法，跟《罗斯法典》当作史料用时它那个时代的律法是不是一回事 
呢？奧列格在君士坦丁堡城下与希腊人讲和时是道地的瓦利亚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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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他的武士大多数(如果不说是全部的话）也是瓦利亚格人;他 n 
“按罗斯法 B 以斯拉夫诸神:雷神自己神”及沃洛斯神的名义宣督 
遒守和乎。这意味着罗斯法就是罗斯的法律习惯，就是当时统治 
东斯拉夫人、和拜占庭打交道的瓦利亚格-斯拉夫混合阶级的法律 
习惯。这种法律习惯在起源上和构成上也是混合的，跟生活受其 
规范的阶级的情况一样。只是，要分淸它的成分，指出哪 s 是瓦利 
亚格成分，哪些是斯拉夫成分是困难的，尤其是在《罗斯法典>里 
来分。两个民族在一起生活了两个世纪，这个时间已足够使不同 
民族的习惯融合成为有机的不可分的整体。同时，在沿第聂伯河 
及平原其他河流的商业城市中，外来的瓦利亚格人也罢，本地的斯 
拉夫人也罢，他们所遇到的悄况，所形成的关系在这些城市中也是 
初次产生的！因此在瓦利亚格人的法律习惯里也罢，在斯拉夫人的 
法律习惯里也罢，都找不到现成的标准。九世纪中，瓦利亚格人在 
这些城市里成了统治阶级 * 至少是城市中最显要的分子，他们在十 
世纪初在奥列格时代就把他们统治下的斯拉夫人的神道作为自己 
的神道，以之宣誓;他们通过为拜占鹿服务以及与拜占庭通商的关 
系成了将拜占庭法律观念与法律习惯传给基辅罗斯城市居民的传 
导者；他们在基辅罗斯的治理工作与司法工作中把自己的某些行 
政及法律观念连同一些术语如讼师，判官，卫队，血款（凶杀罚金） 
等带了 进来； 自伊戈尔朝起他们是最早把基 督教传 到罗斯的人;在 
多神教徒弗拉基米尔时代，他们从自己的行列里为罗斯出了头几 
个基督教殉敎者;可是在编綦《罗斯法典》的时代，离他们并不十分 
久远的已告斯拉夫化的后裔却把自己的同族，把新来的按天主教 
方式祈祷的瓦利亚格人看成未受洗礼的异族，按《罗斯法典》某一 
个编本的说法是“未受洗礼之瓦利亚格人' 罗斯法就在这种状态 
之下传到《罗斯法典》 的编赛 者手里 • 罗斯法反映九到十一世纪罗 
斯商业城市中形成的生活情况，渊源是瓦利亚格人及斯拉夫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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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神教民间习惯 i 但是这些根源在各方面的影响之下，在散处各械 
市的瓦利亚格人与当地斯拉夫人两世纪共同生活与民族 m 合的情 
况之下，得到了如此巨大的发展，形成了那么多的新的生活方式， 
结果就成为一种特殊的生活结构，不同于还保存在乡村斯拉夫罗 
斯居民中的古代民间习愤，不同于很可能还保存在斯堪的纳维亚 
某些地方的古代民间习惯，《罗斯法典》在把当时罗斯所行的律法 
复写出来的时候，心目中的对象就是城市上层阶级这种新的生活 
方式；只有在民间习惯作为等级特点而跟新的生活方式发生联系， 

或是城市阶级因为地产及商业买卖关系而眼乡村百姓发生接触的 
时候， 《罗斯 法典》才注意到民间习愤的特点。我举个例来说明自 
己的意思 3 在厲于家庭法范围的条款中，《穸斯法典》所理会的家 
庭是行教会婚礼所成立的基督教徒家庭*有一个条文规定了非婚 
家庭的地位,规定“私生子女”跟他们的母亲在父亲死后便获得自 
由。在另一古文献中我们宥到，还从亡父的财产中分出“ 私通份 
额”给他们，可是，从大主教约翰第二的教规上我们 发现， 在罗斯 
接受基督教之后的一百年中，既非王公亦非太贵族的“老百姓”一 
般还是按老的多神教习惯成立家庭，并不行教会婚礼 ，而教 会也还 
是把这种家庭看做非婚家庭，非法象庭。在这种家庭里在迪产制 
度上不可能按‘‘私通份额办理，因为如果这样办，在数量巨大的罗 
斯老百姓中间就根本没有合法的家庭和合法的直接继承人了°亊 
实上，在雅罗斯拉夫的教会规章里我们看到 ，“非 婚妻子”从 a 会的 
观点看是非法的*从法律的观点看却被承认是合法的，只要丈夫并 
不另有“婚”妻^这种非婚夫妻如果檀自离异，也跟合法宍妻揎白离 
羿一样，要处以罚款 t 只是罚款的数额减半。《罗斯法典》根本不提 
这些所谓的非婚婚姻，尽管这种婚姻是合乎古代法律习惯的，甚至 
亦为基督教罗斯的新的律法所容忍。所以，尽管罗斯法是《罗斯法 221 
典》的史料，我们不能把它看成东斯拉夫人的原始法律习惯，而应 



看成九到十一世纪间由来相当不一的备种成分形成的城市罗斯的 
律法 。 W 

王公立法权在罗斯法之外，编築者也从其他史料中汲取 
材料;这样的史料随罗斯的信奉基胬教而涌现出来或增多起来，它 
们为编築者提供了修改罗斯法或发展罗斯法的准则。这些史料中 
最重要的应该说是罗斯壬公们所发布的立法性的命令。所以，详本 
《罗斯 法典》 第二条就叙述了雅罗斯拉夫诸子的一项法律，规定凶 
杀案件以罚款代替复仇，并在以下的条款中详细说明罚款的分等 
情况的以及有关凶杀案件的其他程序的细节。立法是君主的天职， 
社会生活可以乃至必须由当权者的意志来调节的思想是盹基督敎 
一起到我们这儿来的，是教会灌输给我们的，第二种史料是王公 
，们在特殊案件上所作而结果成了先例的判决 t 这是古代立法最通 
常的方法。伊兹雅斯拉夫.雅罗斯拉维奇的一个判决就是这样， 
多罗戈布日的居民杀芄壬公的马夫班长 <总管），王公判处他们双 
倍“血款”(双倍罚款)，这个判决就作为一般的法律放进了法典里， 
按被杀所处罚款的多少把马夫班长归到了王公的高级卫士—级里 
去。在这两种史料之外还得加上一种 i 宗教界所拟订而由王公 ifT 
采用的法律草案》 

宗教界的彩宗教界的这种立法工作的痕迹我们在编年史 
关于弗拉基米尔王公的记载中就己看到 25 *。这是枪劫之风在罗斯 
国土上越来越盛的时候，主教们向王公建议对抢劫犯不处以罚款， 
而处以较严的政府的刑罚,结果在《罗斯法典》里我们看到一条法 
令:对盗贼不处以罚款，而处以“一清二洗”，即犯人的财产全部没 
收，犯人本身连同全家卖往国外做奴隶 25<( 。这是教会及拜占庭的影 
晌，从而罗马法又通过这种影响，深入罗斯社会的一条途径，甚至 
可说是主要途径。这种影响之重要不仅在于它把新的法律准则带 
进罗斯的律法里，还因为它带来了构成法律意识的基础的—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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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概念与法律定义 s 对宗教界的法律工作敞开大门的主要 是家庭 
关系这个领域，而家庭关系在当时 必绠予 以改造 ， 在这个领域内 
宗教界的法律工作被賦予了极大的权力,不仅是审理权, W 且还包 


括立法权> 这样一来教会的法律工作也就能相当独立地使家庭生 
活规范化，将教会法规应用于当地情况。因此，我们 有相当 大的把 
握这么说，《罗斯法典》中有关继承、监护、寒妇地位及寡妇对子女 
的关系等条文的-'篇是在这种史料的直接或间接彩 响下编籌起来 
时。例如，在寡妇的财产项目中便明确地 K 分了，<一)寡妇份额， 
这是从子女所得的遗产中拨给她的份额,直到她 t 故或再嫁为止》 
(二)丈夫给她的财产，这是完全归她所有的。而条文的规定叫人想 
起罗马人用以表示完全所有的术语，主权”这个词。条文是这么规 
定 的:“ 至于丈夫所赠财物，自是伊作主人” 2 ^。 

参考材料 教会法律及法律编纂工作本身在解决问題、制 
订条文中所应用的参考树料，也可以算作《罗斯法典》的史料，隹为 
《罗斯法典> 里也有这些问题。这样的参考材料首先应数《主导法 
典>里罗斯法典原先也在其中的补充条款。这狴条款能够在《主导 
法典》这样的古文献里出现 已足够 证明它们有资格做律法的史料* 
当然，古罗斯的教会法律家也不会忽略资格较差的史料，只要他们 
能在里面找到合适的材料 i 问題是我们很难发现这些史料。好像 
其中有一件还有些痕迹，《罗斯法典》里有一系列条款是关于打 
人、伤手、伤脚或伤身体其他部分的。在叫做《埃克洛伽，按普罗希 
隆修订本》的私人法律手册里也有一系列内容相似的条款。这部 
手册据著名教会法学家查哈里埃说，是在十世纪初叶以后编築的， 
其中某些条款所規定的罚款不由得不叫人猜想，会不会罗斯法典 
的编築者在拟订打人及伤害肢体案的罚款时参考了这些条文。伤 
害眼睛与彝子，《埃克洛伽》规定罚款彐十个西克拉（东方 硬币） ，给 
与受害人 K 罗斯法典》规定罚款及赔偿受害人三十个格里夫纳。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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掉一个牙齿， 《 埃克 洛伽》 规定罚款十二个金质诺米斯玛，《罗斯法 
典》中是十二个格里夫纳•古那。这本希腊的私人编本，古罗斯法 
学家很少知道，而且要是我没有搞错的话，它在法律古籍中已无踪 
迹可寻。如果樋者之间的相似不是偶合，那末我们真可以说 ，《罗 
斯法典 >的编纂者手头的确有&史料，种类相当多，有些甚至是出 
乎意料的 2 S , 



第十四讲 

《罗斯法典》编纂工作中的一些问题——古罗斯法律文献 
中局部编蓁的迹象 —— 局部地编起来的条文如何汇集加工 
——<罗澌法典> 的编募及其结构；主要编本间的相互关系 
—— 《 罗斯法典》和当时所存侓法的关系—— 《 罗斯法典》所 
反映的公民社会——初谈律法古文献对历史掩研究公民社会 
的意义——《罗斯 法典》 中刑法与民法的界限——刑罚制度 
——《罗斯法典 > 的古代基础与后来的积层一对财产与人格 
两者的评价——社会的两种划分——有关财产的契约与义务 
——《罗斯法典 > 是资本的准则 


古文献材料的加工 1我们已考察了 < 罗斯 法典》的重要史料 • 
可是我们还不能接着就谈这个古文献的具体内容，因为首先还得 
解决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法典是怎样编赛起来的。问题在 于:法 
典的编者是怎样利用自己的史料的 I 通过甚么编*程序，用嘟些 
部分，和怎样编纂起 来的。 

形式的利用 从《罗斯法典》中可看出两种利用史料的方法， 
形式的利用与树料的利用 I 或是仅从某一史料取其法律案例，而按 
其他史料定出法律准则，或是直接借用准则本身。利用外国的、拜 
占庭的史料主要用第一神方法；利用本地的史料主要用第二种方 
式。上一讲我在#析《罗斯法典> 中留下的它的起源的痕迹时 
已经举过一些例子，说明<主导法典>补充条款的译文应用案例的 
办法 a 这种方法在罗斯法学的发展中当然有其自身重要的教育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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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它让法学家们学会如何分析并确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而 
在律法与人生的关系方面深入理解法学思想和法学精神 ，一 句话， 
它锻炼了并磨利了法律思维。同时《罗斯法典》从这里也吸收了拜 
占庭大纲式法典的一个内在特性。拜占庭法典受着两种影响 ，罗 
马法学的影响与基督教传道的影响。第一种影响给了它写法律论 
文的手法,笫二种影确给了它布道及进行道德感化的手法。两种手 
法在拜占庭法典编寨者身上的结合，使他们爱去论证法律的正确 
性，捤出论据*我们的古文献也就尽力模仿这种傾向。论据极其 
多样化,既有心理的及道德的动机,也有实际目的及日常生活的考 
虑。 《罗斯法典》有一条文规定，奴仆偷窃可不向王公缴纳罚款，因 
“彼等身不自主”。另一条规定，债主放款超过三个格里夫纳而无 
见证人者，丧失起诉权。法官应向起诉人说明为什么他不得起诉。 
这项说理原文如果用现代话来说而仍保持其戏剧形式的话就成这 
样: “是呀，老表，可对不起，是你自己错了，那么好心肠 * 居然把这 
么大一笔钱敢不请一个觅证人而借给别人”。 

材料的利用 不管对《罗斯法典>来说史料形式的利用本身如 
何重要，对实证银法的历史来说 * 另一种利用方式，材料的利用方 
式，则更为重要，但同时也更难觉察。要在史料中找出一个条款来 
处理同《罗斯法典》巳知条款同样的案例是容易的，佴是，要推测 
《罗斯 法典》中订得与史料中相应条款不相同的准则是怎么订出来 
的，那就难得多了》首先，让我们从书目的外表来看 一看。 

黡始古罗斯法律准则 在古罗斯法律书箝，主要是教会法律 
书籍中，我们0见一些孤零零的渊源于罗斯的条款，橡是碰巧掉在 
我们碰见它们的地方似的，跟自身所依附的文献并无有机的联系。 

227在我们的古籍中流传着一 种编本 ，叫做《法 律全 书》， 由已故教会法 
教授巴甫洛夫研究考 订并付印出版 * 这本集子由拜占庭法的几篇 
古文献 组成， 译成了斯拉夫文。其中 一篇“ 死刑法 ”是我们所知道 
2H4 



拥《普罗希隆》中刑法的翻译。希腊罗马法不准妇女踉自己的奴隶 
结婚 a 根据上述刑法的条文，没有子女的寡妇眼自己的奴隶私通， 
要被剃发并受体罚；如果她有合法子女,她的财产就得归子女，只 
留必要的一部分维持生活。罗斯的翻译者或是其他什么人在这条 
拜占庭条文之外自行添加的一条，跟拜占庭法完全不相符合。根 
据添加的这一条文，寡妇不仅可以踉自己的奴隶结婚,而且她所承 
担的法律后果只是一般性的再婚后果。《罗斯法典》家庭法篇_中没 
有这条条文。另外还有一条罗斯条文，在《敎规准绳 y ■的一 V 古 
抄本所抄的《埃克洛伽》的条文里有，而在 《罗斯法典》 里没有。条文 
的题目叫做“处理盗窃' 内容是在规定盗窃案件的物证及盗贼本 
人不在犯案地区（领区）而在别个地区时的管辖问题》另外一些游 
移的条文只在罗斯法典的后期抄本中有,在古抄本中 没有。 例如， 
十五世纪一个《罗斯法典》的抄本中有一条，说一个人如以欺骗手 
段，借口什么事情或采办什么东西骗得别人钱财 （“ 骗人得钱”）逃 
往他乡，那么这种犯罪行为按推理应作盗窃论处，不作经商破产、 

不幸事故或任何其他不按盗窃罪处分的罪论处 9 条文并没有放在 
应放的地方，没有放在有关盗窃的条文中间，而被放在抄本最后， 
作为附款，眼另一条同样也是未得其所的后期条文放在一起，而这 
个条文的内容却是说的怎么补偿一个被人诬告而受拘禁或受鞭诃 
的人。在《罗斯法典》的某些抄本里我们见到还有一些在别的抄本 
里根本没有找到地位的插入条文或追加条文。在其中一个抄本里 
有一条关于破坏名誉的条文在《罗斯法典 >里放得最为牛头不对马 
嘴, 我们在分析雅罗斯拉夫的教会法规时将会看到，这是法规中 
—条训话，或是注解 f 没有那个条文，这个注解是怎么也看不懂的。 22S 


* 亦译《法范>，古罗斯法律文献 r 缠。 編于 十二至十三世《。十四至十六世纪 
为手抄本，分两册，上册包括“判词 - 及法院和法官 的正错 判例，下册包括拜占庳教会和 
-世俗法律的译文及《罗斯法典》等内容 * ——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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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跟《罗斯 法典》 中任何一个条文都没有关系，可是一般却总被抄 • 
在法典里面;就我所知,在任何一个抄本中它都没有被放在雅罗斯 
拉夫法规里面应放的地方。最后，我们还碰到一些条文，甚至整组 
的条文在文献中独立地流传，结果，详本《罗斯法典》的一切抄本里 
都有它们。宇句上可能有些出入或者经过了编辑加工，但内容实 
质原封未动，《罗斯法典>的奴仆地位篇里有一条限制奴隶来源的 
条文： 凡因债务，因生活或借贷关系而来或被送来替人做一定勘限 
工作的人,不算作奴仆，可以未到期而离开，只是必须偿还主人，也 
就是必须清偿债务或贷款，或交付伙食费 。 这三种不作奴隶论的 
情况之中有一种情况在保加尔人编的“ 审判法 ”中所添的罗斯条文 
里葙相同的 规定： 饥荒时节替人做工不成为完全的奴 仆,“ 彼无需 
长呆”，他可以离开，只是应忖三个格里夫纳。当然，这是说如果他 
没有做出他的伙食费的话^至于多做的工，那就不作账了，算是 
“白做' 

拟订条文的环境 我所举的只是已知的这类条文中小小的一 
部分 # 进一步研究古罗斯文献，相信必然会増加这矣条文的数目。 
事实上其数目现在就已相当 可观。 这些条文透蒔了《罗斯法典》的 
编赛过程，我们看到，在能够编出像《罗斯法典》这样有体系的文 
_之前，编籌者先是拟订局部性的个别准则,然后将个别准则集成 
i 整程度不等的法典，或是根据这些个别准喇将以前编好的法典 
加以修订。这种对我们古代法的历史极为重要的工作是在哪里， 
在什么社会环塊中进行的呢？相信你们已猜到了我将说的是什么 
环堍。这是教会法学畀，也就是教会里外来的以及当地的一部分 
神职人员,他们环绕在主教教座周围，在主教们的指导下，充当教 
会行政和司法的最得力工具 <* 当时的罗斯社会找不出另一个阶级 
有做这项工作所必需的修养：一般的文化修养也罢，专门的法学修 
养也罢 4 十一，十二世纪传到我们手里的几个文献，清楚地阐明了 



这项工作的进行情况。从多神教向基督教的过渡，对并无经验的 
基督教徒及其领导人物说来，是经历了很大困难的。主教属下的 
管事人员、法官，神甫等等将各自经管的事务方面碰到的疑难问题 
请示主教，从后者得到指示。问题大多是关于宗教实践及基督教 
教纪方面的，但也有不少是纯法律 问題： 利钱与重利盘剥，凶杀及 
其他刑事罪的教会处分，婚姻、离异及非婿同居，吻十宇架宣誓之 
为法庭证据，奴仆地位以及教会法庭对它的态度等等》—方面有人 
在问，基督徒穿什么衣服最好 r 回答 是: “爱穿什么就穿什么，都 
不碍事，穿张熊皮也行，同时也有人在问；“奴隶杀人该怎么处 
罚 得到的回答是 “减半 处罚，更轻些也行，因为他们是雎自由 
人”。教规应用到司法实践中，成了法律准则*又被写成文宇，变为 
条文，记录在需要的地方，然后，这些散处四方的条文被选集成组， 

成为整部的法典，有时又作了修订，编本多少有些改动。 

《罗斯法典》各种抄本里的条文选集 有迹象让我们相信，在 
<罗斯法典》的编篆工作中，条文有局部制订和在不同时期选集的 
情况。这种情况说明为什么《罗斯法典》的各种抄本在条文 数量、 
编排次序和措词方面有不同的地方 s 我们断定这个文献主要有两 
种编本 f 简本和详本 * 简本分两 部分: 第一部分包栝很少几条 〈十七 
条)关 于凶杀 、斗殴，费犯财产权及恢复财产权，以及损坏他人财物 
如何賴偿的 条文； 第二部分阐述雅罗斯拉夫长系诸子在会议上通 
过的一系列决定，也是关于危害生命财产这类罪行的罚款与赔偿 
问®,以及诉讼税及费用筹问题的。在详本中，简本里的条文发展 
T , 写得较严整,较详细 I 同时主公会议的各喷决定也被纳入法典 
的体系。我们很可以把简本看作是洋本的节本，只是有两点阻碍我230 
们这么做。简本有一条文规定,如果奴仆打了自由民，奴仆的主人 
如果不愿交出奴仆就得付罚款,而后，被打的自由民如果碰到这个 
來仆,“可打(即打死)他' 详本在重写这一条时补充道 I 在强到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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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奴仆时,雅罗斯拉夫原来規定杀宛他，可是雅罗斯拉夫的儿子们 
让被打的人挑选:或是打死奴仆,或是让他的主人出钱《赔不是' 
这就是说，简本的条文可算是表达了雅罗斯拉夫本人的法令。另 
-方面，我们也已看到,简本咏笫二部分在违法罚款方面用的币制 
较详本用的要古。因此，我们可以把简本看作是雅罗斯拉夫本人 


及其儿子时代所建法律体制的复现工作的第一个尝试。当然我们 
不能凭这一点就说，简本是真正的雅罗斯拉夫 法典* 详本是复现 


同一法律体制的另一个尝试，做得比较楮细,又添了莫诺马赫的律 
法以及后来的实賎所建立的准则。可是，要将详本里的组成部分 
按其不同时期一一划分清楚，则又根困难 s 在一些古抄本中，这种 
划分做得相当机械。在文献近一半的地方，有条“关于月息”（利 
息）的条文。条文之后就是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大公跟千人长 
及其他大贵族举行的会议作出的一领关于限制利率的决定。以叙 
述文体写着这儿就是把罗斯法典分成两个部分的分界线：这个之 
前的条文所标的大题目是“雅罗斯拉夫 * 弗拉基米洛维奇的裁判” 
或“雅罗斯拉夫 * 弗拉基米洛维奇法令、这个决定之后的条文则 
是标的“弗拉基米尔 * 弗谢沃洛多维奇法令”。可是，这两个题目 
仅与各自部分的头几条条文有关。_对第一条关于凶杀的条文来 
说，这个题目的意思就是< 对凶杀罪，雅罗斯拉夫或在雅罗斯拉去 
时代是这样判的 t 死者的血亲(兄弟,父子等等)得为死者报仇 * 在 
投有这类合法的报仇人时改交罚金， * 血款' 但是第二条马上就 
说，雅罗斯拉夫的儿子们取缔了报仇，燥定罚款为法律 处分* 事实 
上 ，《罗 斯法典》的条文不能只分成两个时期，而是要复杂得多，只 
要从这两部分里抽坦几条加以对照就可看出来》 有® 条文还间接 
地指出了本身是在什么时期编赛的》例如，有一条规定，聿未出销 
的剑刺人,.罚十二个格里夫纳 f 而另一条规定，拿出鞘的剑刺人，致 
伤而不致死只罚三个格里 夫纳- 有一条规定拿棍捧打人罚款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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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格里夫纳 》另 一条对拿树枝打人的人罚款三个格里夫纳，好像被 
打得光采些 I 在简本《罗斯法典》中则是两种情况一样罚款。我们 
见到的条文的这种不一致，必须用《罗斯法典》的构成来解释，在 
«主导法典》和《教规准绳》的古抄本中有 “关于 证人”的汇编起来的 
部分条文，这是从拜占庭史料中取 来的； 但有些条文则显然是起龈 
于罗斯 9 上面所谈<罗斯法典》中三个用格里夫纳罚款的条文就是 
从这里摘引来的，只是罚款数目订得不同而已。对以树枝打人，在 
“关于证人”的条文中并没有规定罚款的确定数目，而是让法官酌 
情处理，“便宜行事”。这是较古的编本的特点。但是对以出鞘的 
剑刺人定的罚款则不是三个格里夫纳，而是九个格里夫纳。这只 
有一些抄本是如此，而另一些抄本则是三个格里央纳《但这儿并没 
有不一致。《罗斯法典》中以未出鞘的剑打人罚款十二个格里夫纳 
的条文是在十二世纪下半期编进的，当时格里夫那 • 古那已跌到 
四分之一磅》这样，我们就不妨说，在格里夫纳重半磅的时候这样 
的打人得罚六个格里夫纳 * 古那，而在1195年诺夫哥罗德跟日耳 
曼人订的协定里的确如此 t 以“武器”打人罚六个“老”格里夫纳，也 
就是六个半磅的.可是我们到时候会看到，在格里夫纳 * 古那从 
踅半磅跌到重四分之一磅的这一阶段里，也就是在十二世纪中叶， 
格里夫纳•古那的重量约计三分之一磅。汇编里 a 关于证人 # 的罗 
斯条文是在十二世纪中叶编的，那时的格里夫纳 * 古那重三分之 
—磅，千是六个格里夫纳的罚款被折成了九个格里夫纳！而在另一 
种编本里又被折成了磅，成了三个银格里夫纳> 结果这些条文又— 
—被编进《罗斯法典: K 放在对这些违法行为已经有了规定的一些 
条文后面，只是这些条文 M 的罚款按另一种货币单位计算（是十二 
个四分之一磅重的格里夫纳•古 那八 莫诺马赫关于利息的决定 
无疑义又是按半磅重的格里夫纳•古那算的。这么一来，我们便 
不妨说，《罗斯法典》的罚款表反映了十二世纪罗斯市场所经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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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行市变动的全部情况。对 <罗斯法典> 其他地方的分析同样 
也可发现法典的构成并不尽属同一 时期。 例如，有一条文规定，奴 
仆偷盗，不付给王公罚款，因为贼不是自由民，只是奴仆的主人得 
付给失主双倍的失物价钱。但在法典另一处另有一条，规定奴仆 
偷乌要罚款（当然是由他主人出〉，数额跟自由民偷乌相同。在法 
典末了又有一条，规定偷东西的奴仆的主人可以选擇或是“赎回* * 
奴仆，或是把他交给失主，这一点在其他条文里都未提及 * 可能人 
们会这样想 t 后面的条文总是取代前面的 * 但也未必尽然.与这 
个文献的性质比较切近的说法应该是这样：这些条文是不同时期 
的产物，表达相仿而非相同的事情，它们的不同之处编写条文时没 
有明白反映出来。我们应该记住，我们这部《罗斯法典》不是立法 
性法典，.可以拿一些法则来代替另一些法则》它是一部汇编性法 
典,只是力图把史料中已有的一切准则搜集扰来,编成一个整本而 
E. 

抄本的汇 集性质 在《罗斯法典》的各种抄本中，这种意图真 
是表现得太明白了。在家庭法的条文中插入了酬金的限额表，即规 
定对搞城防守备，对建筑桥梁和修理桥梁的人员给多少 酬金; 而在 
法典末了，有些抄本还附了一个条例，规定桥梁税在诺夫哥罗德 
城备区之间应如何分摊；此外还附了扎条（我们已经谈过）应该归 
到法典其他篇章里去的条文 • <罗斯法典》里有一条文，规定借债 
应付的年息为50%。按这个规定，有个看来是罗斯托夫地区的农 
户，拿自己村上的财产作本，像做算术一样做了笔异想夭开的帐， 
算出在十二年或九年中他的牲畜和蜜蜂应生息多少，播种的谷物 
及五垛干草应生息多少，而应付给母女两人十二年的农业劳动工 
资又是多少》这笔账充满了十三世纪 <从币制上看甚至可说是十. 
二世纪）罗斯农业中饶有趣味的 特点。 而在《罗斯法典》的某些抄 
本中，这笔账居然被附在上面提到过的利息条文 之后。 这些“插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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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妨碍了我们精确地划分法典的构成部分,妨碍了我们抓住法典 
条文安排的体系。仅有某几组条文有些迹象表明是同一编本的个 
别部分。《罗斯 法典》 中关于损坏或盗窃各种经营项目或用具，关 
于家庭法，关于奴仆地位等篇幅就是如此，从内容的安排上看，可 
以看出有一种倾向:先列重的罪行而后依次列轻的,然后再列可以 


归入民法的法令。 

所以，《罗斯法典》是由不同时期的局部的汇编及个别条文编 
籌而成的一部法典 > 这部法典保存在几个编本之中;这些编本也部 
是时期不同的 t 法典中能称为雅罗斯拉夫法典的只是少数复现这 
位大公治下的法律体制的古条文而已。 

现在，我想，我们已有了充分的准备来历央地、批判地分析《罗 
斯法典》的主要目的，来解决到底法典复现当时行使的律法，充分 
到什么程度，忠实到什么程度。严格说，问题就在要说明，《罗斯法 
典》怎么利用自己史料里的实质内容，特别是那个主要的史料，也 
就是我们上次讲起的罗斯律法/ 

法典的范 B 我们已经说过，《罗斯法典》按其本身起源和宗 
旨来说不可能将当时罗斯所行的律法全部包括在内》法典局限在 
涉及神职人员及教会俗人的非宗教案件的裁.判权上》因此，《罗斯 
法典》一方面不涉及非教会范围内的政治案件，另一方面亦不过问 
有专门法律审判的宗教道德性案件。在其余案件上，法典的任务 
是把主公法庭的司法实践以及教会法庭在被授权范围内脱离这种 
实践的情况复现出来。《罗斯 法典》 与当时碑罗斯律法，也就是与 
当时王公法庭的司法实践的关系，是值得大力研究的一个专题 9 
我只限 f 将我认为最典型的几个情况谈一谈。 

《霣斯法典》与王公法庭我们已经知道，《罗斯法典》不承认 234 
当庭决斗，如果我们不去看法典最古的简本中一条不很清楚的条 
文对这种由上帝裁判的方式所作的暗示的话*这一条文说：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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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打的人到庭时身上有殴打痕迹，或是伤或是青肿，那末即使没有 
见证人也受理他的控诉;如果没有殴打痕迹，就必需有见证人》否 
则，案子就此结束，“不了了之”。条文又说：如果被打人无力报 
复，就罚伤人者三个格里夫纳，以“息气"和“治伤”，也就是给医药 
费。 最后这句话的意思是，条文指的情况是，被打人到庭时的伤痕 
显然是必需医治的 r 邵他的控诉应得法庭认可的，而认可也就是指 
法庭批准受害者对打人者加以报复。那么什么叫报复呢？根据法 
庭判决自己动手？如果报复包括不许已决犯抵抗，那末这是体罚， 
执行体罚的是受害人自己；如果已决犯对报复人还可抵抗，那末就 
变成双方按法庭判决打架了，这也就有些像当庭决斗了。但是，不 
管怎么说，详本《罗斯法典》在复现这一法律事件时，去掉了任衬可 
以暗示“根据判决自己动手”的说法。以伤痕或由证人证明自己祓 
打的人按判决领到赔偿金 f 要是法庭判明他是打架的肇事者，那就 
不判给他赔偿金，尽管他受了伤：受的伤不能归咎于祓告，受伤是 
出于自卫、不可避免^详本这种将私刑抹去不提的倾向在其他地 
方也显露出来。简本容许子女为打成残废的父亲报复：“亲子制 
裁' 详本取裨了子女的报复，代之以罚款，数目等于凶杀罚款的 
—半 <■ 同时还付给致残者赔偿金，数自等于的杀罚款的四分之一 • 
这就是说，教会法庭 i 初对当地法律习惯作了很大让步，但后来自 
己渐渐强固之后就将自己接受的法律原则坚决用于实践之中。 

《罗斯法典》里没_死刑。但是从收在“佩彻尔斯基寺院圣偺 
传”里的一本十三世纪初的作品中我们知道，在十一世纪末，重罪 
犯如果交不出这种罪行应付的罚款，就得判处绞刑。 《罗斯 法典》不 
提这种情况可能出于两种原因：第一,教会法庭审理杀人哮货等最 
严重的罪行时自有王公的法官参加，非常可能就由王公法官按情 
节宣判死刑。可是基督教自有其对人的看法，对死刑是想不逋的。 
莫诺马赫也很理解这种看法，所以在其《训言》中一再告诫小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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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罪的不能杀，有罪的也不要杀，哪怕是罪该致死 9 《罗斯法典》里 
不提主人殴打奴仆致死不负任何责任这点也可以同祥理由解释 a 
埃克洛伽>和《普罗希隆》在处理这条不受处分的所谓律法或特权 
的时候附有条件，目的在于区钊无意杀死奴隶与蓄意杀死奴 隶:蓄 
窓的话；要桉常规处罚。我们的律法，显然不承认这些条件》至少 
1397年的德维纳裁判规章简短明了不附条件地说，如果主人“作 
孽”，殴打自 B 的奴仆或奴隶而造成死亡，不受 审判。 另有一本根据 
《罗斯 法典》和《雅罗斯拉夫教会法规》编写而题目叫做《大主教审 
案》的古编本对这种情况也是那么说的，只是又拿法庭实践作了些 
补充，说是 I 如果主人杀死家奴，此非彼杀人，乃天命作孽”。教会 
法庭不可能承认奴隶主的这种 特权， 但也不可能把它取消。教会 
只溫以教会的罚法，以苦行赎罪在精神上惩罚他们》在被议为系 
十一世纪时的罗斯大主教格奥尔吉所立的教会惩罚条例上明文规 
定：“杀死奴隶者，按暴徒论处赎罪' 在刚才提到的《佩彻尔斯基 
寺脘圣僧传》里曾谈起，斯维亚托波尔克大公的儿子拷问佩彻尔斯 
基寺院里的两个僧人，要他们说出瓦利亚格人在他们的山洞里藏 
宝的地方。可能这仅是王公一时的任性》可是，如果这美当时王 
公法庭所惯用的审讯方式，我们也能懞得为什么 《罗斯 法典》对这 
种方式闭口不提。 

编纂工作的缺陷 可以把《罗斯法典》的这些绒默之处看作是 2M 
基督教法律家们对老的多神教习惯或新的残忍手段的无声抗议》 
但是，法典中也发现有些遗漏及未尽之处，并非这种理由所能解释 
的。这势必要归咎于当时法典编纂工拃的未臻完善，因为要做到在 
一切有关的关系中得出一条法律 准则， 要做到预见一件法律案例 
在人世生活中的一切变种,这在当时还很困难。例如，《罗斯 法典》 
没有指出，神甫按保障其生活的罚款数自来说其地位相当于王公 
啦武士.老亲兵认员和大贵族。《罗斯法典》只说，与主人姘居的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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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及其子女在主人死后获得自由，但没有说，在这种惊况下她 跟败、 
的子女“按敕令 # 可以在主人的动产中分得一分“姘居 份额' 除此 
之外，《罗斯 法典》 也没有说明还有其他什么情况必须将奴隶解放 
为自由民 ，在“ 审判法 # 里有一条文，规定如果主人挖掉奴隶一只眼 
睹或打掉他一颗牙齿，就得解放该奴隶。从其他史料中我们知道， 
必须解放由于主人的罪过而致残的奴隶 t 被玷污的女奴也可获得 
自由， 

好在我们只要记得《罗斯法典>是怎样编纂起来的，我们就不 
会在它里面寻求一贯的完整性和严密性》《罗斯法典》并不是一个 
完整思想的产物，它是由不同时期编的东西镶嵌拢来的，而各个时 
期的篇章又都是按当时教会法庭实践的需要编纂的。详本结尾处 
关于奴仆地位的一些条文对“免税的”，完全的奴仆只指出三个来 
源，在有证人的情况下卖身为奴；“无约”而与女奴结婚，即未与女 
奴的主人约定要保留新郎的自由身份；“无约"而为人作家仆*可 
是，从《罗斯法典》本身的其他条文里我们看到，奴隶的产生还有别 
的来源，例如犯某些罪（行劫，盗马）或是因商业破产》从别的文献 
里我们还知道，当俘虏以及失宠于王公也造成奴仆地位；至于奴仆 
生的子女那就不用说了。 《罗 斯法典>关于奴仆地位的条文是特殊 
的一篇，是最后放进 《罗斯 法典》的篇章之一,是关于奴仆地位的部 
分法规，而编纂的时候并没有考虑这部分所牵涉的整体，因为编辑_ 
人员根据实践的需要，用意只在规定由民事协定产生奴仆地位的 ■ 
几个重要来源，并不涉及刑事性及政治性的 来源。 

编纂条件的困难 我们研究《罗斯法典》跟当时实行的罗斯法 
之间的关系，不应当忘记当时罗斯的法典编纂者所处的地位 o 他, 
所处理的是尚未形成体制的法庭实践，其中旧的习惯跟新的法律 
观念与法律要求还在斗争；在法庭之前人与人出规的种神 关系既 
未曾为法律亦未曾为法庭实践所规定，而法官们又是始终在狐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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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决与斟酌办理(也就是主覌决定)之押来回摇摆 9 在这种司法情， 
况之下，许多准则即使只求抓住它们的意义写成文字都已非易事。 
让我举个例来加以说明。《罗斯 法典》 主要注意的是 t 由生活，以 
及由生活中的主要利害关系最坚决地不断提出来的物质权利的 
基本准则；惩罚与拫复和违法案件应向王公交纳的罚款以及给私 
人的赔偿。在诉讼程序上，法典对物件宍落或被窃，特别是奴仆 
逃跑或被窃的案件制订得录为详细。可是，我们在法典中找不到 
对说明当时社会制度及法律意识极关重要的一个问题的直接指 
示，就是，追究罪行纯悴是由私人起诉呢，还是在没有原告的扬 
合，社会当局就把此事视为己任？应该假定后一种情况对司法当 
-局是有利可图的，因为审理任何违法案件法庭都要经手罚款。让 
我们看看与《罗斯法典》同时或时间相近的一些文献3在我巳不止 
—次地引证过的基辅“佩彻尔斯基寺院圣僭传 w 里，有一篇谈到圣 
费奥多西的徒弟格里戈里修道士的故事 s 有一伙盗贼想偷他的东 
西,结果东西没有偷成，反被他抓获，而他宽恕了他们，把他们放走 
了。可是城里的“老爷”知道了这件事，把这些盗贼抓来坐牢。格 
里戈里不忍盗贼为他的缘故而受罪 5 把钱给城里的老爷，把他们放 
了，“窃贼获释”——但不是被法官释放而是被格里戈里释放,这儿 
只能说是，格里戈里放弃了私人在“受辱”之后可要求的处分(令盗 
滅坐牢>，而法官在收到应收的“赎金”，即盗窃罚款之后，就没有理 238 
由继续监禁他们了。在俄罗斯文学史中大家知道，有一篇很有趣 
的十二世纪的古文献，内容是由基里克和其他偺人提问而由诺夫 
哥罗德主教尼丰特和其他主教作答》其中基里克曾问】偷过东西 
，的 人是否可擢任祭司。他得到的答复是：如果偷得很大而且没有 
私下料理好而声扬出去,“设未妥自料理而于王公暨众人之前发生 
争讼' 那么这个人就不宜擢任祭司；如果私下料理妥当 * 未曾声 
扬出去，那就可用为祭司。甚至大宗的偷窃案如私下与原告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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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结免予诉讼，主教并不认为不可原谅，商认为是可以的（也就是 
狼平常的)。如果我们注意 T 面情况，根据《罗斯法典》，胜诉一方 
〈不 论是原告还是被告）要给法官一笔“助金”酬谢他的协助，邨么. 
<罗斯法典》时代的司法情况就取得了这样一种面貌 ； 任何递法案 
件都要涉及三方，原告，被告与法官；任何一方对其余两方总是故 
对的，而任何两方一联合也就解决了案件，并叫第三方吃亏。 

文谳的总的性旗 现在，我们终于可以答复为了要答复而对 
<罗斯法典》做了相当详细的分析的问题了，就是,《罗斯法典 > 反映 
当时在罗斯实行的法律制度，充分到什么程度，忠实到汁么程度》 
在法典中可以看出对罗斯的某些过于令人想起多神教古代的法律 
习惯不表苟同齬痕迹。但是，法典在表达王公法庭所行制度的 PJ * 
候，并没有复现教会法庭在非宗教案件上未遵照王公法庭所行制 
度的一些地方，并没有以新的准则来代替通行的准则，从而修改当 
地的法律习惯。 《罗斯 法典》应用的是另外几种修改方法：第一， 
法典对认为_必须从法庭实践中取缔且亦是教会法庭所不采用的东 
西千脆就不提，它对当庭决斗及私刑就是 如此； 第二 ，很可 能它充 
实了当时通行的律法，判明通行的律法未曾直接答复的某些法律 
案例与法律关系：这在关于遗产及关于奴仆地位的条文中可以推 
斯出来。当时通行的律法中有许多东西法典没有铒括进去，.或是 
因为没有这么做的实际需要，或是因为在当时王公法庭审判手续 
如此无定规的情况之下不知如何把它们写出来《因此，我们可以 
承认《罗斯法典》是相当忠实的，但并不是它那时代的法律制度的 
完完整整的反映。法典固然并没有创立新的律法来代昝通行的律 
法，但是也并没有把通行律法的一切部分全部复写出来，而 是某些 
部分有所补充、有所发展、经过加工，其叙述的明确，相信当时的主' 
公法官是做不到的，<罗斯法典》是十 一• 十二世纪的罗斯律法故 
—面好的，但是碎了的镜子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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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 2 我们根据 《罗 斯法典 > 来研究一下公民社会 1 
王公顺序统治制的后果之一，我们认为，是 十一、 十二 世纪罗 
渐各地区人民生活方式的显著趋于 一致。 这就是说，我们研究当 
时罗斯的公民生活也就等于观察王公统治制给罗斯社会带来的国 
土统一或民族统一的一个因素。 

法律文 W 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 公民社会是由法律、经济、家 
.庭、道德等等非常复杂的关系形成的。这些关系建立在个人的利 
害、情感与理解的基础上面并由这些东西推动运转，这主要是个个 
人的领域。但在动机千万而备不相同的情況之下，如果这些关系仍 
保持协调而且形成一种秩序,这就是说，在某个时期的一切个人利 
軎，个人情感和个人理解之中有着某种共同的东西在协调它们， 
在调节它们，而这也就是大家所承认人人都必须遵守的东西，有 
这些东西才能造出种种框子将一切私人关系放在里面，才能建立 
种种规则，以之调节无数个人利害、个人情感及个人理解方面的活 
动与冲突。这些框子和规则的总和构成 法律; 法律保护公共利益， 
表达社会关系，将公共利益与社会关系铸成要求与原则，习惯和 
法律。个人的志趣通常总是主观任性的，个人的情感和理解单是 
偁然的，此也好彼也罢，都是难于捉摸的；要凭它们来判断公众的 
愦绪和社会发展水平是不可能的。衡量这些东西的尺度只能是种 
种被认为正常而人人必须遵守的关系，这些关系被规定在法律里， 
通过 法律才能将它们研究淸楚。这些关系是由时代的占主导地位 
的动机与利益所建立，所维系的，因为在这些动机与利益中表现 
着时代的物质状况与精神内容。所以，法律文献为学者所提供的 
-线索，足以接触所研究的社会生活&最深庫的基硇、 

《罗斯 法典》的拥罚制度 先有了这样一些认识，我们就可以 
分析《罗斯法典》的内 容了。 不过，我并不是将法 典的内 容尽其 
靳有和盘托出，我只是谈一部分，只要你们能凭它抓住当时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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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社会人民生活的主要动机和主要利益所在就行。《罗斯法典》的: 
主要内容是关于一个人的行为对另一个人造成生理上或经济上的 
损害在法律上应如何处理的问题。对这类行为中的某 ® 行为，法 
律规定只要私人赔偿受害人即可；对另一些，则除赔偿外还要受王 
公的王法处分。显然，《罗斯法典》区分了刑法和 民法： 上面所谈的 
第一类行为法典认为是民事性违法行为；第二类行为则认为是刑 
事性犯罪。单这一点 3 «已是说明当时罗斯社会特征的一个重要资 
料，一般地说，刑法与民法间的界线本来就是不够清楚的，要在民 
事违法案件中分析出犯罪的成分，要抓住德意志法学家所称的“罪 
因”本来是桩难事；这让道德的敏感来辨识比作法律的分析要容 
易。因此，对犯罪行为或犯罪的因素与程度的处分方法在古代法 
中也是很不一致的。按奥列格跟希腊人的协定，在犯罪现场被抓 
住而未加抵抗的贼处以三倍的 惩罚： 除归还赃物外，按所盗物品 
的价值加倍赔款;贼如果不是当场被抓获而是被事后揭发出来，按 
伊戈尔订的协定，加倍惩罚 t 在赃物已被卖掉的场合“交其价值两 
倍之款”。 按《罗斯法典》，偷东西奴仆的主人应付给失主失物双倍 
的钱，作为纵容或管束不严的惩罚。甚至在纯粹的民事违法案件 
中也都规定要付双倍的损失费，作为 任意玻坏契约的罚款《罗 
斯法典》在刑事犯罪与民事违法之间所划的界线是 | 刑事犯罪要罚 
款给王公。这就是说，如果《罗斯法典》也明白，罪犯不但要对受害 
人负责，而且要对以王公为代表的整个社会负责，那么这种责任感 
只是外表的，物质的，并没有道德的动机在内 3 ' 不过，《罗斯法 
典》 4 也并不是完全不理会道德动机的：法典区分了“在无意中”或 
“在气 愤中"的并非蓄意杀人与预谋的“劫杀中”蓄意 杀人； 区分了 
显然怀有恶意而犯的罪与由于无知、不知而违的法》区分了伤害身 
体或危及生命如砍掉手指、拿剑剌人等虽伤了人但尚未致命的 
为与危险固然较小但辱及荣誉，如拿棍棒、树枝，手掌打人乃至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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掉人家胡须的行为，而且规定了对后者比对前者要多罚三倍的罚 
款。最后 t 法典根本不把为了自卫的必要而危及人家生命的行为算 
作罪行 a 同样，因荣誉受到侮辱，例如被人家持棍棒殴打， ** 无法 
忍受”，一时火起，拿剑刺人也不算罪行。这儿首先是，法律让人 
看出，它对经常备剑在身的人（也就是军人阶级）的荣誉特别注 
意， 而这种注意并不是人人都有的权利，只是少数人的特权。 

古代的潭 則 和后加 的因棄 其次，对不同的侮辱按其精神上 
的作用作仔细 的区别 应该说是后来《罗斯法典> 里才有的，因为另 
外有一条文对拿树枝打人及打人耳光所规定的是一般的罚款，并 
不是 H 倍的罚款这 5 是在 《罗斯 法典》所复现的古代律法原则 
上堆积起来的一层新的法律观念，而且还可以看出这一层新观念 
是从哪方面来的。对严重罪行严厉惩罚这种规定也是后来新加的 
因素，就是说，犯抢劫、纵火或偷马罪的人并不课以一定的罚金交 
与王公,而是没收全部财产并剥夺自由。我们已经知道，在弗拉基 
米尔王公时代对抢劫罪跟一般杀人罪一样本是处以罚金，后来 * 拫242 
据主教们的建议改成了“大刑”，也就是抄家和没收财产。 

古代原 m 的表现是，如盗贼交不出罚金就改为绞刑。在这里格 
里夫纳•古那成了不仅是人的荣耀感的，而且还是人的生命的唯 
一可理解的尺码 I 除上述三种罪行以外，其余一切犯罪行为法律 
都规定交给王公一定罚金，交给受害人一定赔款。王公罚金和私 
人赔歆在《罗斯法典》里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都以格里夫纳 * 古 
那计算。我们无法确知当时银子的市场价值，’我们只能估计它的 
$燈价值。在十二世纪银子要比现辛贵重得多。政治经济学家估 
计，和发现実洲大陆之前相比，现在买同样一件东西，至少多付 - 
三倍的锒子。我们假定说*现在一癖银子是二十卢布 t 那么十一 
世纪至十二世纪初期的格里夬纳 • 古耶，就银子的重蛮來说，大约 
'值十个卢布，而在十二世纪末大约值五个卢布。犯杀人罪应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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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公的罚金叫做 “血款 ，应付 给死者家属的赔款叫慠“ 赔头" 。“复 
款”有 三种: 一种是双倍“血款”，计八十个格里夫纳 • 古那，被杀的 
是王公 的武士 或长系壬公的 亲兵; 一种是普通“血款”，计四十个格 
里夫纳•古那，被系的是普通的自由民；一种是折半“ 血款” ，计二 
十个格里夫纳 * 古那，被杀的是妇女，或对人造成严重残废，砍掉 
手.脚，鼻子，弄瞎眼晴等。赔头的差别要大得多，这按死者的社会 
地位而定，例如，杀死王公的武士，赔头是一个双倍 a 血款％杀死 
一个自由农民是五个格里夫纳。对其他一切罪行，法律规定的婭 
分是:交付王公“ 罚款％ 给受害人“赔 款”。 《罗斯法典》所反映的惩 
罚制度就是如此。我们不难看出这个制度的基础是什么观点。 
《罗斯法典> 把一种行为使人受到的人身侮辱，人身委屈跟财产所 
受的损央区别了开来;但是，就是人身委屈(也就是身体上的伤害） 
主要也是从经济损失的观点上来看的《法律对砍掉手的处分 S 于 
砍掉手指，因为受害人被砍掉了手更难于从事劳动，也就是更难于 
创造财富。罗斯法典对罪行主要是从经济損失上看，所以 对罪行 
所定的赔偿也是眼物质上所受的损失相当的。在通行近亲盔仇的 
时代，赔偿的原则是：以命偿命，以牙 赔牙。 后来，换了另一条原 
则，可以说是以格里夫纳偿格里夫纳，以卢布赔卢布。这条原屻 
在《罗斯法典》的惩罚制度里是贯彻始终的。《罗斯法典>既不关心 
预防犯罪，也不关心纠正犯罪意识。法典只看到罪行所造 成的直 
接的物质后果，处分的方法&是让犯人受到物质财产上的损失 <* 
法律俛是这么在对犯人说 ，尽你 打，尽你偷，只是要乖乖地按贸款 
表付钱。作为《罗斯法典》基础的原始的法律观点不过如此。 

财产 与人格 我们如把《罗斯法典》中关于缴给王公的“罚款 
和付给私人的赔款的一些条文加以比较，那将是根有趣的。法典里 
反映了经商、打猎和农耕等日常生活。偷窃他人陷讲里的海獲，毁 
坏田界，打掉他人一颗牙齿以及杀芤他人奴仆 * —律罚十二个格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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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纳。割掉他人一个指头，打他人一记耳光或持剑刺人而未致死， 
孭坏他人的捕鸟网，偷盗他人看守陷阱的猎犬未，经法官判决揸自 
“折磨 ”自由农民（剥夺其自由）等一律罚款三个格里夫纳，赔款一 
个格里 夫纳匕 放火和偷马罚款最多，较之造成严重残废和杀人还 
要严厉得多。这就是说，人的财产不但不比人本身，人的健康及 
其安全价廉，反而更加贵重。法律把劳动产品看得比活的劳动工 
具 （人的 劳动力）更为重要。、对财产与人身的这一种看法在《罗斯 
法典》的其他一系列条文中同样存在。最显著的是,财产的安全、 

资本的完整以及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在法律中都是以人身来加以 
保证的。商人借款或赊货经营买卖，如果由于自己的错误而破产 M 4 
便可以被偾，人出卖为奴，农业劳动的雇工在被雇用时借钱，必 
须为雇主劳动以偿付借款；如果没有付清债款而偷跑，那就失去 
人身自由，变成完全的奴仆。这就是说，法律把资金的安全看得比 
个人的自由还重，也保障得更为周到 4 人的身体被看成一种普通 
的有价物品，踉财产可以交换。不仅如此,连个人的社会意义也都 
由其财产状况决定。我们根据 <罗斯法典> 研究当时社会（世俗 
的，不是教会的社会），就可以看出这一点。 

社会的两 种划分 按《罗斯法典当时社会有两种分法:政治 
的和经济的，在政治上,人按其对王公的关系分成两个等级：服役 
等级和非服役等级，即王公武士和老百姓（普通人) 7 。王公武士直 
接为王公当差，组成他的亲兵，是享受特权的离级军事.行政等级 * 
王公就通过这个等级治理公国，抗御敌人。王公武士的生命值一 
个双倍“血款、普通人，自由的老百姓向王公纳税，组成当时社会 
的纳税阶层 t 城市的和乡村的。很难肯定，是否可以在这两个等级 
之外，还加上一个等级，最低 等级： 奴仆。按《罗斯法典》，奴仆严格 
地说并非一个等级，甚至并非人,而是物，跟牛马一样 I 因此杀死他 
人的奴仆并不罚“血款”和 “赔头 '而只是向王公交罚金，给奴主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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赔偿;而主人杀死自己的奴仆国家法庭根本不予处分。教会对奴仆 
的看法不同，认为他们是人，杀芄奴仆要受教会处罚王公的立 
法也开始向这种看法低头。《罗斯法典》中已看得出法律在对奴隶 
的态度上改变先前看法的尝试>»在雅罗斯拉夫去世之前，自由民 
如被别人的奴仆殴打，可以将这个奴仆打死。雅罗斯拉夫死后，他 
的儿子们禁止这么做 > 改为事主可以打奴仆,或是取一笔 “羞辱 "罚 
金（当然是由奴隶的主人忖出>。因此我认为，若不从国家的律法 
WS 来看，而按由当时法律及道德关系的总和所形成的生活实践来 
说，奴仆可以算作罗斯社会构成中的一个特殊等级，其不同于其他 
两个等级的地方是,他们不纳税，亦不为王公当羞，而是为私人服 
役。因此， • 十一及十二世纪的罗斯社会按人们对王公的关系来说 
分成,(:一)直接为王公服我的自由人》(二）逋过农村公社向王公缴 
纳贡陚而不为王公服役的自由人，以及 f 三）为私人服役的不自由 
的人，在这种政洽的分法之外，我们在《罗斯法典》中还看到另一 
种分法 t 经济的分法 n 在国家的各等级之间开始产生中间阶层。例 
如在王公武士中产生了享有特权的土地私有者阶级。 《罗斯法典》 
中这个阶级被称作大贵族。<罗斯法典》中的大贵族并非朝廷的封 
爵，而是有特权的地主阶级。同样，在普通人，也就是不为王公当 
差的自由老百姓中间，特别是在农村居民中也形成了两个阶级。— 
个是在并不构成任何人的私产的王公土地（也就是国家土地）上生 
活的农民，这种人在《罗斯法典》中叫做斯默尔德，-另外一个阶级 
是住在地主私有土地上向地主借款耕作的农业工人，这种人在《罗 
斯法典》中叫做雇农或借贷农。这些是罗斯社会构成中形成的三个 
新的阶级,与罗斯社会构成的政治分法不相符合，区別主要在于财 
产。斯馱尔德是公家的农民，种的是公家的迪，用的是自己的农具、 
牲畜等等；雇农是农业工人，种的是地主的田，用的是向地主借的 
种子、农具和牲畜。只是这种财产区别又跟法律上的不乎等结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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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 。地 主大贵 族这一 阶级享有一种特权,其动产与不动产在其本 
人死后 r 如果没有儿子可归女儿 继承。 以自备农具、种子等物耕种 
王公土地的斯默尔德只可以将动产传给女儿，其余财产(土地及房 
屋）在无子嗣的场合便归王公。不过斯默尔德眼大贵族一样是自 
由人 4 雇农就不同，他们是接近于奴仆的半自由的人，有点像服临 
时性劳役的农民。这种半自由的状态在《罗斯法典》里有如下特征： 
(一)地主有权体罚自己的 雇农； （二)雇农不是完全的法人 s 在法庭 
上只能为微小的诉讼事件作证，而且还得在没有自由人可作证人 
的场合；（三)雇农犯了偷窃之类的罪行自己不负责任，罚金由其主 
人交付，但主人因此就可将他变成十足的奴仆 9 。这鱿可以看出， 
经济的阶级，尽管跟基本的国家等级不相一致，但也 睬国家 等级一 
样，在法律权利上彼此有所不同0政治的等级是由 王公， 由王公权 
力造成；经济的阶级则是由资本，由财产的不均衡而形成。结果， 
在《罗斯法典》中，资本和王公权力同样为积极的社会 力置: 资本也 
将自己的特殊的社会 划分带 到了社会的政治构成中来，而王公的 
法律也不得不承认这种划分。资本在《罗斯法典》里又是壬公法律 
的同事，又是王公法律的劲敌，正如城市资本家在当时的编年史中 
又是立法者的王公的同事，又是其谓彻的劲敌一样。 

契约与义务资本之有这样重要的意义，在《罗斯法典> 民法 
条例，也就是在其关于财产契约及义务的条文里亦有所透® 。《罗 
斯法典 K 也就是由法典所复现的律法)对违反道德秩序的罪行，理 
解很是棋糊的》法典中几乎看不到有什么非难不道德的思想。可 
灸' 它对财产关系却区别得狼细致，规定得很铕确。法典严格地 
岜分丫了述情况：寄存财产（寄存像是希腊宇 MrW 扣 r ? 的翻译） 
不同于借债>當通债款，无利息的贷予*出于友谊的借贷不同于讲 
好一定利息的债款；短期有息的借款不同于长期有息的偾款；最 
后 ，借债不同于商业佣金及放在商业公司中取不固定的利润或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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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的存 款》 此外，我们 在< 罗斯 法典》 中还看到在清理破产的偾务人 
的业务时关于清偿债款的明确 规定： 在处理商业破产时分淸以欺 
诈为目的的破产与不幸的破产。我们看到了 10凭信用经营商业在 
当时已是相当发达的迹象。《罗斯法典》相当明确地区分了几种信 
217贷方式。客商（外城或外国商人)可向本地商人“发货"，采取賒账 
办法，商人委托自己的客商（跟其他城市和国家做买卖的本地商 
人)附带代办货品，付以"采办金”，佣金*资本家将"客户金 ** 交给商 
人，代为周转生息。《罗斯法典》把后面两种情况看作是朋友间2 
相信任的做法，其法律特点是 ：委托 人将钱交给被委托人 （代 办人 
或朋友)时无需像放债取息时那样，要有证人，即‘ ( 中间人”在垓。如 
果发生争执，委托人向法庭起诉，受委托人只要能起个誓就算了 
事。商人破产后偾权人会集时，如破产商人还有“余金”，那末客商 
<外城、外国的债权人)和国库享有优先权:先由他们拿足，余下的 
再在“本地”债权人中间分配。《罗斯法典》似乎没有估计到客商锒 
国库会在债权人集会上碰头的场合，所以在法典中就看不出，是国 
库有优先权呢，还是客商有优先权。较后的立法在这种场合就规定 
了国库有优先权；1229年斯摩棱斯克踉德意志人订的条约规定了 
客商有优先权，我们不妨在此指出，在<罗斯法典>中存在一些内在 
的不平衡，在复现个人法权地位的场合,法典仅举一二事例，且非 
常简单，对个人安全，只提供最起码的保障*可是在规定財产关系. 
保卫资本利益的场合 * 它就表现了按当时法李的成长状态而论十 
分惊人的精确性和预见性,充满了精制的准则和定义。显然，是生 
活和司法实践在人身与财产两个领域里给法典编篆者提供了坑-值 
不等的材料。 I 0 

《罗斯 法典》是资本的法典《罗斯法典》的±娶特点就是如 
此。我们在这些特点中可以看出，昔日基辅社会的生活基调、占统 
治地位的生活雉味得到了表达* «罗斯法典》主要是部资本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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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资本是当时立法者的注意力特别集中的 地方; 劳动本身，也就 MB 
是人本身，被看作是资本的工具。可以这么说 s 资本是《罗斯 法典》 
中最享有特权的事物 a 是资本指出了最重要的法律关系，法律关系 
形成法律，结果法律对侵犯产权的行为处分重而对侵犯人身安全 
的行为处分轻 - 资本又是赔偿的手段，用以抵偿各种刑事和民事的 
违法行为，因为处分与罚款制度本身就建筑在资本上面。人本身在 
<罗斯法典> 中与其说是社会的成员，不如说是资本的拥有者或资 
本的生 产者， 没有资本或是不能生产资本的人就丧失自由人或十 
足法人的 权利； 妇女生命的保障只是半个“血款％资本昂贵之至》 
短期借款每月利率的大小法律不予限制；《罗斯法典》中有一条文 
规定年息为“三分之一”，三分之二，也就是50%®。直到11弗拉基米 
尔 * 奠诺马赫当大公时才将取“对半年息”的期限加以 限制： 这种 
利息只能取两年，两年之后债权人依法只能要求还本，也就是说， 

两年后的愤没有利息;谁要是第三年还取这样的利息，连索回本钱 
的上诉权也都丧失。同时，莫诺马赫对长期借款只许取年息40%„ 
但是，这些限制未必被大家遵守。在上面谈到过的基里克的提间 
中，主教摺示，要教育俗人，取利息要发些 善心： 每五个古那希 
望只取三个到四个古那的利息。在年息方面，等到莫诺马赫一 
死，取60%到80%还算是良心好的呢，而这样的利率已超过规定利 
率一倍半或者两倍。稍后一些时候，在_十三世纪，这时商业城市已 
失去它们在国民经济生活中的优越地 i ， 教会牧师才可能叫人取 
“轻”息:“每个格里夫纳取三个古那或七个列扎那”，也就是12%或 
资本在《罗斯法典> 中所起的这种作用给了法典一种_无情 
的市侩面貌。我们很容易看出是哪种社会力量订立的法律结^成 
了《罗斯法典》的基础 t 是商业大城市。农村在《罗斯法典> 中处于 


①原文如此，——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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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处，处于后边，农村产权的保障只在法典较后部分的条文中占 
了短短的一行。占着首要地位的(至少在法典的古代部分中〉是城 
市有产阶级的利益与关系，也就是奴仆主及工商界的利益与关系。 


因此，我们在逋过《罗斯法典》研究市民秩序,研究人们的民法关系 


的时候，也碰到了在我们所研究的第一期历史中对政治制度的建 
立始终起着强大作用的力量。在政治生活中，这个力量是商业城 
市加上它们的 谓彻; 而在市民生活中，也同样是这种城市，不过加 


上了它们的活动工具：工商资本。 


我们已相当冗长而仔细地研究了《罗斯法典: K 在分析了《始 
初编年史》之后，你们跟我一起研究《罗斯法典》，相信一定已不止 
—次地在心中想，老师授这门课是不是保持了材料分配的平衡呢？ 
怎么对历史事实一掠而过，对一些史料却滔滔不绝，讲了这么许 
多，我也看到这种不平衡，可也并非师出无名。你们听着我讲历 
史事实，你们得到的是现成的结论;我已当着你们的面仔细分析了 
我国历史的最重要最古老的史料，我希望你们能淸清楚楚地看到， 
这些结论是怎么得出来的 s 在下一■个钟点，我们还要来做一个性 
质类似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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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讲 

罗斯关几个基督徒王公的教会条令——按圣弗拉基来尔 
务令所建立的教会机构——雅罗斯拉夫条令所规定的教会法 
庭的司法范围与教会世俗会审法庭——犯罪概念、罪责范围 
及惩罚制度的转变——雅罗斯拉夫条令中的货币计算；制走 
条令的年代——条令最早的基础一教会的立法全权——教 
会法典编蓁工作的过程一雅罗斯拉夫条令中采用教会法典 
方法的痕迹——奈令与《罗斯法典 > 的关系——教会对政治制 
度,社会习性与市民生活的影响——基督教家庭的建立 

教会古文献的资料补充了《罗斯法典 > 我在分折《罗斯法典> 

的时候，说法典相当忠实地反映了十一和十二世纪中罗斯的法律 
实况,但反映得极不完全。法典表达的是一系列以物质、经济利益 
为基础的民法关系。可是，从十世纪末起一神新的法律关系的体 
制已就打进了这个物质利益的王国而且—天深似一天，这种新的 
体制几乎没有为<罗斯法典》谈到过》它是种建立在不同基础上 
的，建立在道德感的基础上的体制。是教会把这些关系引导到罗 
斯的生活中来的 U 反映这种新关系体制的古文献从另一方面 
(《罗 斯法典》所缄默未谈的方面)来阐明这两个世纪中的罗斯的生 
活。我打算用很短的时间走马观花似玴向大家讲述最古的几个有 


关文献。 

圣弗拉基米尔的条令 《始初编年史》曾叙述圣弗拉基米尔壬 
公如何在996年指定以其本人收入的十分之一作为他在基辅所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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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什一大教堂的经费，同时又朴充道：“并将写成的誓约存此敎堂 
中在保存下来的弗拉基米尔教会条令中我们见到了这个誓 
约，王公以此箐约约束承继人严格遵守他根据各总教堂教规及希 


腊诸皇帝的法律(也就是根据希腊的寺院法矣编）所编的法规。在 
这个法令的无数抄本之中最古的一本保存在十三世纪末诺夫哥罗 
德減的<主导 法典》 里面，它给我们保存了《罗斯法典》的最古的著 
名抄本 e 时间已大大地损坏了这个古文献，原本上面盖了淳厚一 
层后世所涂的笔墨，条令的好些抄本已有许多修正、改动、増补和 
刷新之处，总之是有了许多不同的本子，也证明这个法令保持了松 
时期的实用价值。尽管如此，如果说我们不易恢复这个文献的本 
来面目，至少我们不难找出它的法律基础，达到能了解立法者所持 
基本思想的程度。法令规定了教会在对敎会说来是个新国家里的 
地位。教会在当时的罗斯不 但掌费 括救灵魂的事，而且，还担任了 
许多纯属®俗的事务，跟国家行政亊务极为接近 • 教会在建立社 
会及维持国家秩序方面是世俗政权的同事，有时甚至是指导者•一 
方面，教会 对全体 基督徒享有广泛的司法权,裁判范围包括家庭案 
件，亵渎神圣、侵犯基督教寺院及基督教的象征的案件，叛教案件 
以及有伤风化、污辱 妇女、 言语伤人等等案件"因之教会被贼予了 
建立并监督家庭的，宗教的及道德的秩序的权力。另一方面，教会 
对从教徒中分离出来的一个特殊社会，所谓“抻职人员”又拥有特 
别的监护责任。教会当局掌撢与裁决这个社会中的一切教会与非 
教会事务。这个社会由下列几神人组成“ 1) 白僧侣、黑楢侣和白 
僧侣的家属 S (2〉为教会服投或为教会提供种种世俗箱要的俗 
人，例如 医生、 接生婆 、做垄 饼的妇女以及教会中一般低级差役，另 
外还有依附人，也就是根据遗嘱获得自由的奴隶或为了追悼亡臾 


• 白®侣，为芷教中本 穿黑袈 裟，不禁止结擀的与黑僧但相对。—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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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赠给教会以及作为半自由农民通常居住在教会土地上被称作氓 
民*的奴隶 f (3) 由教堂照料的贫苦无依的人，如流浪汉，乞丐，盲 
人等大抵丧失了工作能力的人。当然，使教会人员获得种种庇护 
的宗教及慈善机构，如寺院、医院 t 朝圣者招待所、养老济贫院等等 
也在教会管辖之下。教会主管部门的这一切形形色色的机构在弗 
拉基米尔条令中只有极一般的规定，常常只有一些暗示 } 关于教会 
案件与教会人员只是简短枯燥迪列举一下而已， 

雅罗斯拉夫条令 我们在弗拉基米尔条令中见到的有关教会 
司法的原则到他的儿子难罗斯拉夫的教会条令 3 中才有了切合实 
用的 发展。 这个条令可说已是一本相当详细而有条理的教会法 
典。条令几乎把在弗拉基米尔条令中所列举的应归教会审判的案 
件与人员都重述了 一下； 但本来是枯燥的罗列现在巳加工成为分 
析得意外明白、叙述得极其精确的条文,有很复杂的惩罚制度，有 
些地方对诉讼程序 : 也都有所规定。这种惩罚制度以及诉讼程序的 
基础是分淸与协调罪孳与罪行的概念。教会攀管罪孳，政府掌管 
罪行会将一切罪行看作罪孽》政府可并不将一切罪孽看作罪行。 
罪孽 * •是道德上的不义或不正当行为，破坏的是神的法律；罪行 
是对社会有害的不正当行为，破坏的是人间的法律。罪行是行为， 
是一个人使别人遭受物质损害或道德耻辱的 行为； 罪孽则不仅是 
行为， 而且还是思想，是对造成或可能造成物质或道德损害的行为 
的 思想，而且这种损害不一定是害的旁人，也包括害的是 作孽者 
自己，因此 ，一切罪行都是罪孽 ，因为 一切罪行都有害于犯罪者的 
心灵 t 而罪孽则只有在损害别人或侮辱别人以及妨害公共生活时 
场合才是罪行。将这些基本观念综合的结果就产生了雅罗斯拉夫 
法令中的教会司法 制度。 这是被改编成法纪性条文的道德教义问 


* «民，指失去廉有身份的人,——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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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 答。教会可以审理一切基督徒的罪孽以及在特殊的教会机构内的 
人的违法行为。教会司法权的这种双重成分，条令中也巳指出。 
条令站在王公同时又是立法人的立扬上说： a 凡属罪孽之事与神职 
人炅 （也就是宗教阶层> 犯法均归之教会*从这样一个综合的 
办法上看，法令划归教会审理的案件可以分成三矣》 

教会审理案件的分类没有罪行成分的纯厲罪孽性的案 
件,完全由教会当局审理，由髙级僧侣(也就是主教)的法庭按教会 
法律进行，没有王公的法官参加。这些便是不在王公法庭职权之 
内的违犯教会戒律的案件，诸 如：行 使妖术.巫道，近亲结婚，与多 
神教徒有饮食来往，吃禁食物品，夫妻协议.离异等等 

二、 既是罪孽又有罪行性的案件，其中违犯教规的罪孽跟槩 
行，眼对别人造成的身心损害或者跟破坏公共秩序的行为纠缠在 
一起。这种案件，既然违犯政府的法律，因此要由王公法官审理而 
由教会法官参加。这种法庭制度与其组成可由下述公式来表达 t 
向大 主教呔 龍，或向总主教缴若干格里夫纳罚金， 而由王公惩处 
(审判并处罚，与大主教共分罚金这类案件包括诱拐少女，以 
言 语或行为侮辱女性,强迫跟没有过失的妻子离婚，夫妻不忠实等 
等。时 

三、 最后是“神职人员”的案件，即涉及神职机构所辖特殊阶 
层人员的案件^这指的是教会中的神职人员及俗人所犯的一般违 
法拧为。按弗拉基米尔条令规定，这种人在一切诉讼案件中都归 
教会当局审理(当然 ，仍是 根据王公法庭行使的法律与习惯进行）。 
不过，王公作为法庭判决的执行人，作为执行处分的替察工具，作 
为社会秩序的最髙监护人，在审理教会所辖人员的案件中保留着 
某些千预之扠。这种干预权在法令中是以主公的话这样表达的 ； 

«凡教会案件交与教会审判,审时俗人不参与(世俗的、王公的法官 
均不参加〉，至如当场捕获之盗窃案件，则当有余（寡人的法宫)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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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审判，凶杀亦然 I 其余案件寡人概不过问”。这就是说，教会人员 25 * 
所犯重罪应由教会法官会同王公法官审判，罚金分摊》这种司法 
制度在雅罗斯拉夫条令中是这样表达的： 罚金由大主教与王公平 
分 ，或： 可缴‘ ( 血款”由王公与大主教平分，即银钱罚款由政教两方 
对半平分 5 。 

划分案件的目的 6 从雅罗斯拉夫条令所规定的这种案件划分 
上我们可以看出，划分的主要目的在于区分两神裁判权(王公裁判 
权和教会裁判权），并从教会审理的案件中分出一部分案件，归政 
教两方的代表会网审定》条令规定，嗛些场合由教会法官单独审 
理，嫌些场合须组织政教会审法庭，在会审法庭上，用条令中的话 
来说，应有“俗人（民政法官)参与"。这种混合法庭是因为案件或 
人员的特殊性而组织的；某些案件兼有刑事与宗教双重性质，本 
应由王公法庭审理的当事人，因案件中有宗教成分，因而吸收教会 
法官参加》有些人员本应由敏会法庭审理的，但因犯的案件应由王 
公法官审理，因此教会法庭必须吸收王公的法官參加。在前一个 
场合，教会法官是王公法官的助手；在第二个场合，就正好相反。 

这种会审法庭必须跟另外一种，后来称做“共同”或混成庭的区别 
开，这种法庭审理的是当事人分属于不同裁判权（如教会法庭与 
王公法庭）之下的案件。弗拉基米尔条令在列举在任何案件中都 
归大主教或主教审理的各类教会人员的场合，曾扼要地提到这种 
法庭:“如他人与此人相涉，则以共同法庭审理之”，也就是说，如果 
非教会人员与教会人员牵涉在—个案件中，就以共同法庭来审理 
案件。 雅罗斯拉夫条令中说的会审法庭是—种特殊的，独具一格 
的综含体，它处理的案件属于甲裁判权之下，但犯案的人却是属 
于乙裁判权之下的 

雎罗斯拉夫法令所新添的东西 雅罗斯拉夫条令所建立，或 
更确切地说,所推写的教会^庭除加深了罪行的概念外，还将—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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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重要的澌的东西带进律法里来。第一，教会法庭显著地扩大了贾 
任能力的范围。它的整个职责范围几乎扩及一切信教的人，包括 
了家庭生活、宗教生活及道德生活，处理的案件已非古代法律习惯 
所曾负担或曾预见的，诸如：诱拐，窃取圣物，破坏寺院及神圣象 
征的不可侵犯性，用言语侮辱人（骂人异教徒，骂人为 m 制毒药和 
迷魂药的药师，用污言秽语辱骂妇女等八定出言语侮驊人的这三 
种形式是要在受洗的多神教徒中唤醒对个人人格应予尊重的第一 
个尝试。这是教会司法机关作出的贡献，这种努力并不因为收效 
不大而减少其意义。同时在惩罚犯案上増添的新方式，意义也并 
不小。旧的法律习惯只注意犯法行为的直接物质后果，对犯法行 
为的处分只是罚款和赔款。基督教立法者的眼光较为宽阔与深 
刻，从后果上升到原因：立法者不仅限于制止犯法，还尝试加以预 
防，设法影响犯法者的意志。雅罗斯拉夫法令在保持罚款之外对 
某些行为还给以道德感化性的处分：拘禁在教堂内，当然还要强 
迫作工以及罚以苦行（或暂时丧失某些教会的福利，或做某些忏 
悔）。 条令规定父母杀害婴儿或子女殴打父母应处犯人以“禁于教 
堂、凡近亲结婚应处以罚款，交予教会当局，并“将之分离且罚苦 
行' 条令中并未直接提到法律处分的一神道德感化方式(一种最 
不成功的，对教会的牧师说来也是最不体面的，可在当时教会法庭 
的实践中是容许的惩罚)，体罚 这种处分方式是从拜占庭的立 
法中借用来的。拜占庭的立法机构非常喜欢这种方式，费尽心机加 
以设计，使身体疼痛外还加上损毁外形，挖眼，断臂及其他各种奠 
名其妙的酷刑 a 雅罗斯拉夫条令中有一条文规定妇女如操某种巫 
术，应受“制裁之刑”，并向大主教缴罚金六个格里夫纳叭罗斯大 
主教约翰第二 （1080-1089) 的教规中有一条 7 •说明了这是一种怎 
样的“刑罚' 凡行巫术的先应规劝其停止罪孽，如若不听， “处以 
严刑，但不得鞭笞至死,亦不得割裂身体”。既不能处死又不准“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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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也就是不准损親外形），那末所谓"严刑”也就只能理解为简单 
的体罚 7 。 

雅罗斯拉夫条令的大致内容就是如此 3 不难看出，这个条令 
给罗斯法及法律意识带来了囉些新的概念 ，一、 条令把罪 行的溉 
念复杂化了，本来罪行只理解为给他人造成物质损害，％在又加 
了这样的思想：罪行亦是罪孽，是道德上的不义或道德损®，損害 
的不限于他人，还可以是罪犯自己；二、条令把旧的法律习惯不认 
为有责任能力的罪孽行为，划为有法律责任能力的;最后，法令根 
据对罪行的新的看法，在当时行使的惩罚制度中增加了道德感化 
的方式，目的在于使有病的意志复原、亏虚的良心强健，诸如苦行 
赎罪，教堂拘禁，体罚等等。 

雅罗斯拉夫条令跟《罗斯法典》是罔时代的产物 因此，雅罗 

斯拉夫条令在以旧的法律习惯为凭借的物质利益与物质关系的秩 
序之上，建立起一个新的较高级的 秩序： 道德宗教利益与关系的 
秩序。条令所规定的教会法庭成了罗斯社会中将构成这些利益与 
关系之基础的新的法律、道德概念引进罗斯社会中的向导 。在 
这一点上，《罗斯法典》作为反映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法律关系的文 
件来说，巳是一本幵始过时、开始鮮体的法典；雅罗斯拉夫条令则 
相反，它反映的正好是刚发生、刚开始有生命的法律概念与法律关 
系的天下。《罗斯法典》和雅罗斯拉夫的教会条令作为法律文献而 
论，是罗斯社会法律发展中的两个不同因素》以两者作为法典编築 
工作的文献而论，则是一对劲敌。我们如果仔细看看条令的原文， 
看看条令里未被时间磨 K 的古代 特点* 我们就可大概确定条令编 
赛的时日。而且 8 跟 《 罗斯法典》一样，在条令这个文献中解决问题 
的关键仍是罚款。在不同的抄本中，这种罚款在初看之下似乎是 
极其紊乱,毫不一致的。有一抄本规定某一罪行罚款一格里夫纳银 
子交与教会当局;而另一抄本却规定一个卢布;更有一个抄本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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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格里夫纳银子或一个卢布”，这些无疑是不同时期的货币单位 => 
对同一罪行，有时罚二十，有时罚四十格里夫纳 I 对另一罪行，一会 
儿罚款四十，一会儿罚款一百格里夫纳 * 古那。这种不一致反映了 
货币行情的波动。这种特征我们在<罗斯法典》中也看到*只是在 
雅罗斯拉夫条令中反映得更 充分、 更明显。在《罗斯 法典》 的简本 
中某些罚款是一定数目的列扎那，在详丰中却是同样数目的古那 a 
同样，在雅罗斯拉夫条令中,凡以粗野言语侮辱农妇 (“ 农村”妇女） 
的,某些抄本规定罚六十列扎那付与该农妇，另一些抄本则是规定 
六十古那。我们知道，所以有这样的变动是因为一格里夫纳 * 古那 
在十二世纪初为半磅重，而到十二世纪末只有原来的一半重了=法 
庭的罚款表根据币制的变动作了调整，只是这种调整并不始终跟 
货币的市场价值相适应，人们关心的是:在货币单位的重量减轻的 
时候，而法庭罚款还保持原来的金属重量。为此，要么维持原先规 
定的罚款数额，以“老古那”缴付，要么按货币单位重量减轻的情况 
相应地提高罚款数额。教会法官同样也应用这第二种调整办法，他 
们在司法实践中遵循雅罗斯拉夫条令，将罚敫数额按货币行情的 
波动加以调整。如果在条令的某个抄本中规定重婚罪应罚款，交给 
258教会当局二十格里夫纳，而在另一抄本中却是四十格里夫纳的话， 
这就是说，第一个抄本重现的是十二世纪上半世纪的编本（或是 
让我们说，版本)，当时的格里夫纳‘古那重半谤;而第二个抄本复 
现的是该世纪下半世纪的编本 t 当时的格里夫纳已減轻一半。不 
过，根据古文献的某些情况我们可以假定，在格里夫纳降到这样的 
重量之前，其间还有一个中间阶段，不妨说是 1126-1150 年间，在 
姆斯季斯拉夫于1132年死后的一段时间里，当时市场上流通的格 
里夫纳约重三分之一谤，这样的格里夫纳在窖藏中也有发现。这个 
中间阶段的情况所引起的条 ，令的 修订在抄本里也留有 痕迹* 有一 
些抄本规定对诱拐少女的“诱拐者"罚款一格里夫纳银子，另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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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本则规定六十诺加塔（等于三个格里夫纳 * 古那）。另一方面， 
在1226—1250年间，我们在上一讲里已经说过，市场上流通着格里 
夫纳 * 古那。这种钱币一磅银子铸七个半，也就是说，它们比一磅 
银子铸三个的格里夫纳要轻60%,我们在条令的不同修订本中正 
好见到对同样罪行所订罚款间也是这种 比例： 有些抄本上是四十 
格里夫纳 •古 那，有些抄本上则是一百格里夫纳=最后一些抄 S 
者把不同时代修订本上的罚款表混在一起抄在同一些抄本中，结 
果把罚款体系全搞 混了：把莫诺 马赫时代的古格里夫纳 • 古那跟 
十四、十五世纪的货币单位放在了一起。不过，借助古罗斯货币流 
通史，我们还是可以把情形搞清楚,而且得出这样的结论 t 按传到 
我们手里的条令抄本來看，条令最古的版本编于十二世纪初，无论 
如何也在十二世纪中叶以前。就是说，雅罗斯拉夫条令是跟《罗 
斯法典》同时制订的。我们把这两个法典编篆工作中的古文献加 
以比较，更发现它们不但是同时代的产物，而且还是同乡（如果可 
以这么说的话)：它们来自同一故乡，它们同在教会立法的基础上 
成长起来。 

条令的编纂过種 不同抄本文宇上的不一致以及条令中显著 
的更改及刷新，在对雅罗斯拉夫条令的历史评论中引起了两个问 
超*条令是真是伪？它的原始形式如何？如果我们指的是那个时 
代罗斯立法及法典编籌工作应用的方法,那么就值得怀疑，历史评 
论惯提的这种问题是否能应用在雅罗戒拉夫条令这样的文 献上。 
在条令开头的序言里，同时也在不同抄本的写法各异的短序中*雅 
罗斯拉夫大公说，他遵照他父亲的“遗言”或“遗书”与大主教伊拉 
里昂“言定”按照希腊宗教法规，授与大主教及主教以教会法规、宗 
教法规中写明的审判之权，具体说，就是审判罪孳案件与教会人员 
案件的权利；同时声明，立法者对那些案件为世俗当局保有一定 
参与权。根据这个序言不能得出结论 I 已有一个现成的法令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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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雅罗斯拉夫批准，因为说的只是世俗当局与教会当局双方之间 
的协议，该协议原则上根据希腊宗教法规的精神划分了双方司法 
审判的范围。可以认为，协议本身也就止于两个司法审判范围的 
这神笼统的原则性的划分，而条令的短序也就是律法的原始形式 9 
有一个晚期的编年史(《阿尔汉格尔哥罗德编年史》〉所引的条令就 
是这种简短的形式。教会法庭的司法实践就是根据这个协议建立 
起来的，后来逐渐写威书面规则，编築 成形， 成为条令，探根溯 
源称之为雅罗斯拉夫条令，所以，那时的立法是先实践而后编法 
典，并不像后来那么先编法典而后实践的。这种编篆过程侦条令 
对变动的 时间、 地点条件给教会法庭实践带来的种种变动特别敏 

教会的立法全权 我如此地阐述雅罗斯拉夫条令的起源，目 
的亦在说明在罗斯皈依基督的初期罗斯教会与国家政权间所形成 
的关系主公政府在取得教会的协作，按基督教原理建立社会秩 
序的同时，把一些事务与关系的管理权交给教会。这些亊务与关系 
是多神教社会时代所不知道，只是在信奉了基督教之后才发生的， 
连这些案件与关系的概念本身都是由基督教神职人员首次赏输给 
新开化的头脑中的 •= 在安排这些事务与关系的时候，神职人员遵 
循教会的规矩> 而国家当肩亦授与他们应有的全权，让他们在将自 
己的教会规矩应用于罗斯生活条件之际去采取他们认为必要的某 
些建制和行政措施，教会上层，作为政府在建立国家秩序中的左 
右手，也就在国家划分给他们的范围之内创立法律》让我们来看 
看，这种立法权的委托是什么原因促成的，是怎样，用什么形式交 
给教会上层人物的。莫诺马辞的孙子弗谢沃洛德任诺夫哥罗德主 
公的时候将教会条令授与该城，并在条令的附言中说，他常碰到同 
父异母子女之间的遗产诉讼案，他的决案办法是“遵照圣父之训 
示 M , 也就是说，按照《，院法类编》中的指示。不过这位王公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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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神案件与他无关，因而在法规的附言中对这一类诉讼案作了 一 
个概括的声明,“凡此讼案均交诸主教，査看《寺脘法类编》，俾我人 
心上少一负担' 王公心上很是不安，不知自己是杏处理得了需要 
有宗教法典的知识和权威才能处理的案件，因此他号召教会当局 
去掉他心上的道义责任,让比他内行的教会当局去处理那些案件， 
拫据《寺脘法类编》，斟酌罗斯习俗，自行定夺。但是根据拜占鹿法 
律而参照罗斯现实，就等于是既要改订法律又得改造现实，把借来 
的法律原理放到当地的关系之中！也就是说，要创立新的法律。这 
种立法工作结果又是放在教会上层身上。教会的司法审判权力就 
这样不知不觉地转变成了立法权力。 

弗谢沃洛德王公在跗言中叙述了他如何处理遗产案件；可是 
他没有规定自己的处理情况有成为先例的约束力量，而是将这种 
案件转交给主教 去办。 不知什么人在王公的附言中加了个注，说 
_是根据王公在司法实践中遵循的教会规则，父亲的财产应由子女 
均分。这一条规则是罗斯的继承法所不知而且也从未实施过的， 
同时它跟附言中所谈的法律问题实是风马牛不相及；这条规则被 
放在附言里面，做得乃至像是出诸法令制定者的王公之口，用意所 2 S 1 
在当然是希望它能行得通。 

教会的法典 __ 纂工作 这一切清楚地阐明了十一和十二世纪 
罗斯的司法、立法及法典编築工作的情况。基督教使当时的生活复 
杂化了，带来了新的志趣，新的关系。王公武士，政权机构，及其旧观 
.念与旧习尚已无法胜任司法与行政的新任务，而其错误与过失则 
更(按上述弗谢沃洛德条令的说法)“令王公的神魂溺死' 王公们 
力图纠正这种情况，于是划分范围，明确职权，寻求新的法律准则， 
新的政府机构，结果也就转向教会上层，转向教会的道德指示及法 
律手段。教会法官及法学家捜集了教会和拜占庭有关司法及行政 
韵著作，从中摘取合适的规则，不明之处就向上级请示，取得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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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开导 》根 据这些规则与指示制订的法律准则，多少都能适应罗斯' 
生活 t 随着这些准则之被用于教会司法实践而将它们写成法律性 
的条文，弁将这些条文放进先前出版的罗斯条令里面或是将它们 
合并成为新的法典，冠以王公的名字，因为这项编黎工作可能是这 
位王公发起的，也可能因得到自己立法者的认可而使这部法典得 
到尊崇。这种经年累月而难于察觉的立法及编纂工作的痕迹在古 
罗斯手抄本的《主 导法 典》， 《训诫 准绳》 及其他法律性质的集子里 
还保存着，其形式或是像弗拉基米尔及雅罗斯拉夫两位王公的条 
令似的，为整部的律例，或仅是些个别的条文，不知是什么时候在 
什么场合之下制订的，其作用仿佛只是为某部法典作注解或 补充。 
这种过程,我们已经谈过，这就是《穸斯法典》的编赛过程《 

教会法典编 慕工作 在雅罗斯拉夫条令中的痕迹 雅罗斯拉夫 
条令的各种抄本中相当明显地保存着这种过程的遗迹。就条令本 
身的目的而论，它是一部刑法一纪律性的教会法典，因此它比《罗 
»2斯法典》更为接近教会 一拜占 庭法。这是容易理解的，因为这部条 
令作的工作是将基督教原则输入建筑在多神教习尚上的罗斯生活 
之中，而《罗斯法典》则是表达多神教的习尚，只是稍以基督教的观 
念来; & IJ 以修正。条令的主要来源是跟它一起收在我们的 《主 导法 
典》中的拜占庭法典，埃克洛伽和普罗希隆，主要是两部法典的刑 
法部分或“刑罚篇' 只是，条令并不按本照抄，而是重新加工过 
的，它参照当地的习尚与关系对借来的法律准则作了加工，并把来 
源中的一般原則发展成为具体案例的细微规定，有时还添了漸的 
法律情况，显然是根据当地的生活现象。这些方法我们在《罗斯法 
典》中也都见到。我想略举数例来说明这些方法。 

举例说明 根据普罗希隆中的某一条文，凡拐蹁有夫之妇或 
处女（不论被拐骗者的身份地位)，甚至罪犯本人的未婚妻者，视罪 
犯及其共犯、同谋者、帮凶.、包庇者是否携带武器而定其处罚之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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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雅罗斯拉夫条令箄一条谈到了罗斯当时常见的拐骗少女情况， 
并按被拐者的身分地位而区别了罚款的多少，这就是，要看被拐者 
是赫的大贵族抑或次要的大贵族” C 即王公亲兵队的高 级卫士 
还是低级卫士）的女儿,或者是“良民”(有身分、有财产的市民)的女 
儿;同时，“协同作 案人' 拐骟案的共犯也要处以罚金 。后来 对这一 
条文作了个说明,条文中规定的罚款应在“女子居家”，即不嫁给拐 
骗者的情况下征收。这也就是说，如果拐骗者（这在信奉基督之前 
本是一种婚姻的方式 >后来行了基督教的婚礼，那末也就不交付教 
会法庭审判，也不处以罚款，而是处罚夫妇两人同做赎罪苦行，“以 
儎不按上帝之法而相结合”，正如据说是诺夫哥罗德大主教伊里 
亚-约翰在十二世纪对神职人员的训示中所说的一般。此外 * 上述 
说明还在条令第一条所说的三个社会阶级之外添了第四阶级 :“庶 
民”，老百姓。后来，这个说明本身又有了一项补充 I 原条文以及说 
明中所规定诸点只有在“拐碥者得女欢心而共举”的情况下才生效 
力，也就是说，拐碥必须是男女双方合作的（所谓“共举”)，要有女 
方同意，事先讲奸，一般所谓拐骗也就是如此做法。这也就是说， 
如果女子是硬拾去的，并没征得她的同意，那末处理办法也就不 
同，后果也不一样。说明也好，补充也好，没有跟有关的第一条条 
文放在一起，而是作为阐述特殊情况的独立条文 c 第六条和第七 
条)放在条令里的，因此这么一来也就简直无法看 懂了。 我所以跟 
各位谈得这么仔细，有两个目的《 —是让备位看看这个具体事例， 
了解本地的法典编纂工作是怎么处理外来的案例以适应当地的习 
尚的 f 二是让各位看看，在你们跟古罗斯文献打交道的时候，会碰 
到怎样一些困难。 我 还要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第 二点。 在我们所 
已知道的《审判法>和《罗斯法典 > 中后来在抄本中又添了一条看不 
隹的条文，内容是关于处罚侮辱行为的，说是 • 凡侮辱他人应罚一 
将里夫纳金子，如祖母及母亲应是金子，一格里夫纳金子按五十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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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里夫 纳 * 古那收取，但如祖母应是金子而按母亲不应是金子，取 
— 格里夫纳银子，一格里夫纳银子取七个半格里夫纳 • 古那 a 这一 
条文首先说明了金银货币单位间的比率，一磅金子值五十个格里 
夫纳 • 古那， 一 磅银子值七个半格里夫纳，这条条文是十三世纪 
中添的，由此可知，十三世纪金子只比银子贵五、六倍(五倍又三分 
之二>。可是，条文里说的祖母和母亲应是金子等话是指什么呢？ 
这些话的意思在比照了雅罗斯拉夫条令的一条条文之后才弄明 
白 4 根据这条条文，以脏话侮辱他人棄子应付后者五或三格里夫 
纳金子 的钧款 “以雪辱、如受辱者是显赫大贵族或次要的大贵 
族的妻子的话；但如受辱者是普通市民的妻子，那就只罚三格里夫 
纳银子。因此，那条没着落的条文的意思就是:被人骂及父母的人 
可向骂人者收一格里夫纳金子的罚款，如果祖母与母亲嫁的是£ 
*64 公的亲兵的话 f 如果母亲按丈夫的地位只是个普琿人，那末尽管祖 
母嫁的是壬公亲兵 t 也只有权索取一格里夬纳银子的罚款。 

雅罗 斯拉夫条令和 《罗 斯法典 > 我们研究雅罗斯拉夫条令， 
我们看到教会司法实践和教会法典编築工作好比是在路途之中， 
处于摇摆、初期试验和力量还没放正的状态^对同一罪行，在一 
个抄本中已规定了一定数额的罚款，在另一个抄本中就好像还没 
下定决心，而是交教会当局斟酌办理，交主教责之，正之 '条 令并 
没有把当时实行的教会司法实践全部复写出来，并没有将十一及 
十二世纪教会当局早已作出确切指示的许多罪行予以 规定。 我们 
只要将条令跟我提到过的大主教约翰二世的规则和尼丰特主教对 
基里克和其他人所提问题的答复相对照，就可发现这些空白 。尽管 
如此,雅罗斯拉夫条令在思想上、在内容上仍是我们所研究的时代 
的唯一文献.雅罗斯拉夫的后 辈所颁 发的一些教会条令都只有地 
方性或专门性的意义 * 要么就是把虽弗拉基米尔王公的总条令重 
抄一遍，在某些部分为某个管区作些更动，像莫诺马赫的孙子弗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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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洛德给诺夫哥罗德的教会条令那 样； 婆么就是把某一地区教会 
对国家的财政关系作一番规定，像诺夫哥罗德王公斯维亚托斯拉 
夫1137年的法令和斯摩棱斯克王公罗斯季斯拉夫1151年的条令那 
样。雅罗斯拉夫条4则是一本供全罗斯教会应用的法典，它力求 
在国家法庭与教会法庭之间划一分界线而又肯定两者间的接触 
点。从这方面肴，身令与《罗斯法典》有极为接近的法律与历史关 
系。说真的，什么是《罗斯法典>?《罗斯法典》就是处理宗教机构人 
员的非宗教案件的教会法典 i 而雅罗斯拉夫条令则是处理宗教界 
及世俗人的宗教案件的教会法典 a 。 《罗斯 法典》是刑事犯罪及民 
亊违法条例的汇编，其内容全视教会法官在处理教会人士的非宗 
教案件上的需要;雅罗斯拉夫条令是罪孽行为的条例汇编，犯这些 
罪行的人，无论是神职人员还是世裕人士，只要是基督教徒，全归 
教会当局处理。《罗斯法典》的主要来塬是当地的法律习惯和王公 
的立法，教会一拜占庭法只是间接参与 ) 雅罗斯拉夫条令的主要来 
源是希腊的《寺院法类编: K 教 会一拜 占庭法的其他文献与弗拉基 
米尔的教会条令,本地吟法律习惯与王公立法是间接 参与。 《罗斯 
法典》从雅罗斯拉夫条令的拜占庳资料中找到了法典编纂工作的 
范例；雅罗斯拉夫条令则从 《罗 斯法典> 的罗斯资料中取得了建立 
自己的惩罚制度和货币罚款的基础 i 而两个文献都从自己的拜占 
庭范本，埃克洛伽和普罗希隆中借用了一样的摘要与提纲性的法 
律汇编形式。因此，《罗斯法典》与雅罗斯拉夫教会条令仿怫是 -* 
部教会法典的两个部分。 

教会对政 》** 度的彩 根据上述这些教会条令并参考它 
们 同时代的其他文献，就可对教会在罗斯社会开始信奉基督教的 
头两个世纪对社会生活及习尚所起的作用作—个总的判断。十一 
世纪罗斯大主教希腊人约翰二世在其教会规章中对向他询问有关 
各项教会业务的神职人员告诫说 * “多遵照法律，少遵照当地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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惯' 可是就《罗斯法典>及雅罗斯拉夫条令所表明的情祝而论，无 
论罗斯的教会司法实践，或是罗斯的法典编纂工作都没有遵照这 
个吿诫，而是对当地习惯都过于重视了^教会对国家制度未曾触 
动，从未尝试改建其形式或其基础;事实上，外来的教会上层是习惯 
于严格的君主政权与政治集中的，而罗斯的国家制度这两种请况 
都不具备,所以是得不到教会的同情的。教会上层只是想法消除或 
是削弱像王公内讧之类当地制度的某些沉重的后果、灌输较好的 
政治观念、向王公们解释他们活动的任务所.在，弁指点他们哪些方 
式方法最为适宜、纯正\毫无疑问，教会的行政机构和训诫给王公 
的行政和立法工作，甚而至于他们的政洽意识带来—些技术性的 
和道德性的改进，带来关于法律、关于统治者的观念，司法程序的 
初步形式，以及公文的处理方法，难怪我们的文牍员，文书工作者 
自古以来就以希腊 名称“ 季雅克0^^>”相称，只是 W ， 当时罗斯壬 
公们的道德感和公民感水平很低*教会还不能促成政治制度上的 
本质改进》在王公们发生争吵，准备动武残杀的时候，大主教受罗 
斯最古城市基辅之委托可能对双方晓以大义，说:“我们求你们，不 
要毁灭了罗斯国土。你们自己人之间动起武来，得意的是异教徒， 
他们会侵占我们的国土，我们的父兄徂先以极大的劳动与勇武争 
来的国土;他们在平定了罗斯国土之后还会向外发展，去夺取别人 
的土地，而你却想把自己的国土葬送掉”。善良的王公像莫诺马 
赫、切尔尼戈夫的达维德一样听完这话后流了泪，可是事情仍按老 
规矩进行;善良归善良，规矩还是老规矩，两者并行不悖》只有极个 
别的人在很短的时期内让老规矩听从了善良，但是时间一过，亲 
族纷争又起，个别人物的建树一扫而光。十二世纪有一篇激昂慷 
概的 《论 王公》传到了我们手里。这是敎会的一位雄辩家为纪念鲍 
里斯和格刿布两位圣公而讲的话《主班思想不用说，是兄弟友爱 
和爱好和平；目的在于告诫和揭发壬公之间的内讧，因为这篇话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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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是在内讧之患达到最高峰时说的 ，听 着呀，你们这些违抗兄长 i 
兴兵作乱、引异教徒入境攻打亲人的王公们！上帝就不会在森严 
的法庭上审判你们了吗？圣鲍里斯和格列布容许自己的弟兄不仅 
剥夺了他们的杈力，甚至剥夺了生命 a 而你们呢，竟不能容忍自已 
的弟兄说一句话，稍有委屈，就起仇杀之心，把异教徒引来对付自 
已的亲人！你们与自己弟兄，与同教之人竞如此不共戴天，你们的 
良心何在 r 这种愤慨之词是评判当时人们的一种依据，要是我们 
根本听不到这种抗议当时王公之间秩序紊乱的呼声，我们可能会 
把当时的人评得 很低。 可是，尽管如此，传道者的愤慨还是无济于 
事 ，紊乱的源泉在于王公统治制本身。王公们自己也为之苦恼，可 
是没有意识到可用别种制度来代替，而且即使意识到了也不知如 
何取代 • 同时教会方面亦既无足够权威又无足够精力来制止王 
公们的血统的势力《在數会上层统治阶层里有许多外国人。进入 
遥远的、黑暗的西徐亚大主教辖区的不是很好的希腊人，他们井 
不关心当地的需要和疾苦，一心专注送更多的钱回老家。这种情 
况很为十二世纪诺夫哥罗德大主教约翰在吿诫厲下神职人员的时 
候顺便挖苦了一番。就在那时代，希腊人这个词在我们这里就已 
有了不太好的含义《滑头，他心怀鬼胎，因为他是希腊人。编年史对 
某个罗斯主教下的评语就是这样。 

对社会的影 «在教会上层起影响作用的与其说是人的力 
量，不如说是由他们带来的规章制度》而受其影响的与其说是政治 
制度，不如说是民法关系，特别是家庭关系这儿，教会并不横冲 
直闯地去打击业已根深蒂固的习愤与迷信 * 而是将新的观念与关 
系一步一步地嫁接到当地生活上去，改造人们的头脑与志趣，使它 
l 们能够接受新的准则；这样，教会也就深深地渗透到了社会的法律 

与道德结构中去。我们在《罗斯法典》中看到了这个社会的构成。这 
个社会按权利与财产状况分成高离低低的政治阶级与经济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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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阶级在另一个之上，也就是说，阶级是横向划分的。教会却 
换一个方向来划分社会，是从上至下的，即垂直的 4 你们可以想一 
想教会人员的社会构成。教会人员并不是一种稳固.一色.有世袭 
意义的阶级，不是罗斯社会构成中的一个新阶级；因为在教会人 
员中有世俗社会各阶级的人，而作为教会人员也不是凭的出身，而 
是凭的个人的意志或临时的地位，乃至偶然的塊遇（贫苦残废，无 
依无靠，漂泊流浪等等)，甚至王公都可能成为教会人员。1126- 
1150年以弗拉基米尔条令为根据编起来发给诺夫哥罗徳索非亚大 
教堂的弗谢沃洛德王公条令把“失位人”也算做教会人员。这种人 
268因为不幸或其他原因丧失了自己身分所应車受的权利，不能再走 
祖辈所走的生活道路。上述条令把失位人分成 四类， （一）神甫的 
文官儿子、（二)破产的商人、（三)赎了身的奴仆、（四)早年丧父的 
王公这就是说，在按权利与财产情况所作的社会划分之外，教会 
摁供了按另一原则所作的划分 e 教会 U 或是以本身宗旨，世俗的需 
要或宗教道德上的服务为理由，或是以同情与慈悲心为理由把不 
同地位的人结合在一个社会里。在这种构成状态下的教会社会并 
不是一个以神职人员为首的新的国家等级，而是一个特殊的社 
会，与国家社会两相平行，国家不同等级的人以乎等及宗教道德信 
念为由而结合在一起的社会 

对家庭的彩响 教会对民间私 生活的 形式与 粮神， 即对其基 
本组织——家庭的影响也同样地深刻 • 在这方面，教会完成了在 
它到来之前就已开始的多神教氏族联盟的瓦解过程 12 。 基 督教传 
入罗斯国土时，见到的巳只是氏族联盟的残余，例如 13 血摔复 
仇* ，完整的氏族已不存在。氏族完整性的标志之一是按遗嘱继承 
的方式，而从奥列格跟希腊人订的协定里我们已看到，早在弗拉 

. 血族*仇，氏族社会的一种习蓓残余•本族一名成员被他族成员杀害，要杀死 
他族一名成员来为死者&仇》——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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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米尔受洗之前七十五年，书面遗嘱已是主要的继承形式，至少 
在跟拜占庭有直接来往的各罗斯社会阶级中是如此。氏族联盟是 


建立在多神教基础上的，在教会眼中是讨厌的，所以教会在罗斯 
一站住脚，就马上动手粉碎氏族联盟，并在其碎片上建立起自己所 


尊崇的家庭组织。为此所采取的主要手段是教会在婚姻与继承方 
面的立法，我们己经知道，编年史就曾指出波利安人还在多神教 
时代就有在晚上把未婚妻送到未婚夫那儿的送条方式，而且还承 
认这是婚姻。 可是， 在人们认为是诺夫哥罗德大主教约翰给神职人 
员的告诫中，我 rbt 见到，甚至在这位大主教的时代（那已是信奉 
基耆教之后将近两百年）社会备阶级还实行着多神教的各种婚姻 
方式，又有送亲，又有抢亲，而不用基督教的婚姻方式“未行婚 
礼”的妻子在老百姓中是如此普通，结果教会不得不在某神程度上 
踉她们妥协，尽管不承认她们完全合法，至少还容忍她们，雅罗斯 
拉夫条令甚至还对揸自迫离这种妻子的丈夫处以罚款，而刚提到 
的大主教也坚决要求神甫给这类夫妻举行婚礼，即使他们已经有 
了孩子。雅罗斯拉夫条令对近亲结婚的处分要比不行教会婚礼的 
严厉得多。大主教约翰二世在十一世纪下半期对第四代堂表亲结 
婚都处以赎罪苦行；不过后来第三代堂表亲的结合也都获准了。 
基督教婚姻不准许近亲即自己人结婚，结果教会逐渐缩小禁止通 
婚的亲属圈子，把较远的亲属看作外人《这样一来，教会就把伸展 
得过远的信奉多神教的亲族支系都给砍去了 13 。 

家麼制度的发展 教会在建立家庭的工作中遇到的困难是： 
为家庭建立新的法律及道德原则。这儿的问题是要将法律和纪律 
灌输到迄当时为止最不受原则约束、一凭本能与主观行事的关系 
中去; 要和多妻现象、姘居现象以及丈夫将日久生厌的妻子赶入修 
.道院的任意离婚现象进行斗_*基督教家庭是经未婚夫妇双方同 
i 意而结合的公民组织,是建立在丈夫跟妻子法律上平等、道德上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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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原则之上的。妻子享有平等法律地位肿必然结果，是她获得 
了财产杈。早在十世纪中，亲兵与商人的罗斯就已经有了夫妻财 


产备归各的情况：据奥列格和希腊人签订的协定，丈夫犯罪，妻子 
的财产不因此而受累。教会的任务是支持与巩固这个规定，圣弗拉 
基米尔王公的教会法令授权教会处理丈夫与妻子之间关于“生计” 
C 财产>的纠纷。再说，教会对家庭生活的影响也并不限于由一些 
法令所规定的正式的教会法庭的活动，还有一些关系被教会交给 
370牧师纯作道德案件处理，雅罗斯拉夫条令规定了妻子殴打丈夫的 
处罚办法，但对丈夫打妻子就只宇不提。在研究教会条令中关于_ 
亲子关系的条文时不能忘记牧师。在这里，法律只限于处理一些 
可以说是家庭生活中最简单、最难于容忍的过错，例如抑制父母专 
断子女的婚嫁，责成父母维护女儿的贞洁，处罚殴打父母的子女 
(不仅给予教会的处罚，还把这种子女作为刑事重犯而处以“国法~ 
等等 > n 此外，对丈夫及父亲之作为立遗嘱人又给了充分的自由： 
罗斯法的最古文献对男子的生前志愿未加任何限制 ，也 就是说，没 
有眼从拜占庭的范例。“人于死时如何分其房屋与其子女，即照此 
分之”——据《罗斯法典》的规定，继承法的原则就是这样。法律没 
有说，在有子女的场合，遗嘱还可指定家庭以外的人作继承人 。近 
亲只能在寡妇再嫁*子女尚未成年的场合出来做监护人 ，在奥 列格' 
协定中，在死者既无子女亦无遗嘱时近亲是合法的继承人。 

让我再提一遍，在家庭制度战胜氏族制度的这场斗争中，教会 
立法不过是将在多神教时代即己受别的影响而开始咛 事情完 成而： 
已。这些影响我在前面第八、第十两章中己作过交待 14 * 


266 



第十六讲 


271 


.俄国历史第二时期的主要现象——瓦解基辅罗斯社会制 
度、破坏其繫荣的因素——上层社会的生活；文明及教宵上的 
成就——下层的状况》占有奴隶与剥削奴隶上的成就——波 
洛夫齐人的入侵——第聂伯罗期荒芜的迹象——人口向两个 
方向流迁——向西流迁的标志——对西南罗斯今后命运的 
看法与小俄罗斯民族的起源问题——人口向东北流迁的标 
志——人口流迁的意义与这个时期的基本史实 


II 二个时期我们现在开始研究我国历史的第二个时期，即 
从十三到十五世纪中叶的这个时期。我先把构成我们研究对象的 
这一时期的重要现象说一说。如果和第一个时期中的重要现象相 
比，第二个时期的重要现象便是罗斯生活的根本转变 s 在第一个 
时期，罗斯人口的主体集中在第聂伯河 地区； 在第二个时期，则是 
在伏尔加河上游地区》第一个时期政洽及经济秩序的缔造者与领 
导者是大的商业 城市； 第二个时期则已是在各自封邑上的世袭领 ， 
主：王公。所以,我们现在研究的这一个时期 B 出现了新的历史舞 
台，新的领土，出现了另外一种政治统治力量；第聂伯罗斯被伏尔 
加上游罗斯所代替 I 与王公分庭抗礼的首府把位子让给了王公。这 
个地域与政治的双重性的变动在伏尔加上游罗斯创立了一种跟基 
辅罗斯完全不同的经济政治生活。跟新的政治力量相适应，这个 272 
伏尔加上游罗斯并不分成若干城市领区，而是分成许多王公封色 * 

，银新的地域相配合，也就是跟罗斯的人口主体所处的外部环境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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靼合，伏尔加上游国民经济的_力也不再是对外贸易而是依靠 w 
农自由劳动的农业耕作。我们怎样来研究这些新的事实呢？你们 
且回忆一下，你们在中学里对十二、十三世纪本国历史现象是怎样 
了解的，就是说，在中学教本里这些历史现象是怎么叙述的。大致 
在十二世纪中叶以前，在安德烈 * 博戈柳布斯基以前，学生的注意 
力集中在基辅罗斯上面，集中在基辅罗斯的王公以及那儿发生的 
事件上面。可是，从十二世纪中叶或是末叶开始，你们的注意力就 
骒然转到另一个方向，转到东北方，即苏兹达尔邦和那儿的王公 
以及那儿发生的事件上》历史舞台像是突然之间改变的，出乎意 
. 料之外，没有给观众一定的心理准备乍一看，我们对这个变动 
简直不知怎么解释，旧基辅罗斯到哪儿去了？新的伏尔加上游罗 
斯又从哪儿冒了出来？我们现在着手研究我国历史的第二个时 
期，自应首先解释淸楚，这个历史舞台变换的原因"这么说来，研 
究第二时期的第一个问题应该是：罗斯人口的主体是什么时候迁 
到新的地土上来的，怎么迁来的。这个迁移是基辅罗斯所建立的 
社会秩序解体的结果 s 解体的原因相当复杂，既存在于基辅罗斯 
本身生活之内，又存在于其外界环填之中。我将走马观花似地谈 
谈几个主要的原因。 

基辅罗斯的表面繁荣 自十二世纪中叶起，破坏基辅罗斯社 
会秩序与经济繁荣的条件开始显露形迹。如果从几个上层阶级的 
生活来评论这个罗斯，那就可以说它在物质享受、公民教养与文明 
程度方面都有相当大的成就。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即对外贸易给 
273 了当时的生活不少的动力，给穸斯带来了极大的财富 h 货币 2 流 
通数量极大。在流通中别说银子，就是格里夫纳金子，一个希腊 
“立脱拉”（七十二佐洛特尼克)重的金锭也都不少 。十一 、十二世纪 
在基辅罗斯的大城市中，王公与贵族手里有着大置款项、大童资金 
是很明显的，手头没有大童闲钱是不能建造像雅罗斯拉夫时代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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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索菲亚大教堂那样的寺院的，因为花了大量贵重材料，建造得如 
此甚丽堂皇。十二世纪中叶，斯摩棱斯克芏公在他的公国里仅贡 


税一项（不算其他收入）就收到三千格里夫纳 * 古那。按当时银 
子的市价来箅不下于现在的十五万卢布 s 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 
有一次送他父亲一笔菜金，数额达三百格里夫纳金子，而加里西亚 
王公弗拉基米尔科为了求和在1144年给了弗谢沃洛德大公一千二 
莨格里夫纳银子。我们也看到一些迹象，说明私人手里也有大笔 
款项。外来的瓦里亚格人富翁希蒙的儿子在犹里 * 多尔哥鲁基手 
T 当千人长时，为了给圣菲奥多西铸 a 棺材，捐了五百磅银子，五 
十磅金子。雅罗斯拉夫教会条令对地位崇高的大贵族擅自遗弃妻 
子也能规定一大笔 罚款： 付女方三百格里夫纳•古那以偿 B 耻辱 
(所受的委屈)，并向大主教缴纳五格里夫纳金子^除金钱外，还有 
许多记载谈及王公私人领地的大童收支项目和储备。在王公领地 
上有数以百计的家仆在工作，有数以千计的马匹在放牧，有数千 
普特的蜂蜜，有几十瓮酒等等；1147年在基辅被杀的王公伊戈尔* 
奥利戈维奇的庄子上，粮仓里堆了九百垛谷物。 

文化上的成賊各地与海外流入基辅和其他商业与行政中心 
的大遒财富，都被统治阶级用来为自己建立高楼大厦，锦衣玉食， 
奢华自在的生活。多少世纪以来人们对罗斯时代基辅王公的星期 
大宴都难以忘怀，直到现在奥洛涅茨及阿尔汉格尔斯克农民唱的 
壮士歌还在追忆这些宴会。物质的富袼表现为艺术与书本教育的 
成就。财富招来了海外的艺术家与海外的生活饰物 # 十一世纪的 274 
基辅王公在宴会上以音乐款待宾客。直到今天在南罗斯的古墓和 
窟藏中还能找出属于那几个世纪的金银物件，而且常常是艺术水 
准很窩的。基辅罗斯几处古城遗留至今的十一与十二世纪的建筑 
物(寺院)残址以其水彩壁画与锒嵌技艺使受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建 
满;与绘画的熏陶而具有艺术眼光的人都感到惊异 o 除财寅和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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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从拜占庭传来的还有种种公民观念与道德观念。十世纪时_ 
从拜占庭传来了基督教，随同也来了神职人员，传来了基督教的 
书籍、 法律、祈祷仪式、圣像画术、声乐与传教术。这些物质与精 
神财富流到罗斯、流入基辅，其大动脉是第聂伯河，是从那时传诵 
至今的一首罗斯歌中所唱的“威名赫赫的第聂伯 爸爸， 据十一、十 
二世纪的文献记载，当时罗斯王公懂外国语，喜欢藏书与念书，热 
心提俱教育，设立学校，甚至设置希腊语、拉丁语课程，尊重来自 
希腊与西欧的 学者。 这些记栽所谈的并非对一般教育水平无任何 
影响的奇闻怪事，稀有现象,相反，在启蒙教育方面的这一切关心 
与努力留下了显著的成果。靠翻译文字创立了罗斯的书面语言， 
形成了文学流派，发展了创作文学》十二世纪的罗斯编年史在写作 
技巧上巳不亚于当时西方最好的史册 2 。 

奴隶制但这一切只是生活的正面 f 生活还有其反面。这就 
是下层社会、下等阶级的生活。十一及十二世纪基辅罗斯的经济 
繁荣是建筑在奴隶制上的》到十二世纪中叶，基辅罗斯的奴隶制达 
到了极其巨大的规模 9 早在十世纪.十一世纪时，依附人已经是罗 
275 斯向黑海及沿伏尔加到里海一带市场输出的主要项目 3 。当时的 
罗斯商人无论出现在哪里总带着自己的主要商品一依附人。十 
世纪的东方作家给我们生动地描绘了罗斯商人在伏尔加河兜售家 
奴的情景。他们一下船来便在伏尔加河岸的市场上，在保加尔城 
或伊蒂尔城里摆开长凳，摆上自己的活商品——奴婢。他们还带 
着这些商品出现在君士但丁堡。如果希腊人，帝都的住户想买奴 
隶，他们就到“罗斯商人带着依附人来出卖的”市场上去|这一句 
话是我们在十一世纪中叶的显圣者尼古拉的死后奇迹中看到的。 
就《罗斯法典》来看，奴隶制也是古代罗斯立法所注意的重要对象 
之一：关于奴隶制的条文是《罗斯法典》 中篇® 最大、订得最仔细的 
—篇，奴隶制显然也是罗斯土地占有制的最早的法律与经济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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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世纪末以前罗斯社会的统治阶级就居住地点与生活特点来 
说都是城市性的。管理与贸易给这个阶级生活上的好处如此之 
大，他们根本想不到去占有土地。在第聂伯河流域大城市定居下 
来之后，他们的目光转到了这个经济泉源上来。军事征讨使他们 
浮获了为数甚多的依附人。城里的房屋塞满依附人之后，多余的奴 
隶就运往海外出售，从十世纪起，我们己经说过，依附人和皮毛一 
祥，是罗斯的主要出口 项目。 这时，上层社会开始把依附人用于田 
地，把奴隶占有制应用到土地占有上去。罗斯出现私人地产的迹象 
不早于十一世纪 4 。■■十二世纪时，我们见到有关私有土地者的 一 
些记载《他们是 t ( 1) 王公及其家属，（2 >王公的武士、 （3) 教会 
机构、寺脘与主教。但在关于十二世纪私有土地的一切记载中，土 
地所有权总带着一个特有的标志：土地由奴隶聚居并耕种、这就是 
“依附人之村'显然，依附人成了大大小小世俗与教会私有土地的 278 
必要附件从这里可以作出结论，土地所有权的观念（可以像占有 
其他一切东西一样占有土地这个观念本身）是从奴隶占有中得出 
来的，是奴仆所有权思想的发展》这块地是我的，因为是我的人在 
耕种这 块地； 我们的土地所有权观念就是根据这个推论程式成立 
的。奴仆兼农人(用古罗斯的经济语言说，苦命人”）就成了从主 
人到土地这个思想的导体，成了主人与土地之间的法律联系，正同 
他是为主人耕种其土地的工具一样 。这样 5 就产生了古罗斯大贵族 
.世袭领地，十世纪享有特权的商人兼王府总管与王公武士一变而 
为有特权的地主，在《罗斯法典》中称■作大贵族 5 。十一、十二世纪 
奴隶依附于土地的结果，奴隶的价格 上涨。 我们知道，在雅罗斯拉 
夫逝世之前，自由民如果被他人的奴隶殴打，法律容许把这个奴隶 
.打死。雅罗斯拉夫的儿子们则禁止这么做。 

自由劳动者沦为奴隶 古罗斯地主的奴隶占有观念与奴隶占 
省习惯后来也用 于他们 对自由劳动者，对农民的关系上来》《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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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典》里有所薄“劳力”阶级，也就是神田的雇工或佣工 e 佣工 和奴: 
仆的地位很近，尽管法律上他们有区别，正如我们巳经说过的，俯、 


工是有暂时义务而无完全法权的农民，用人家的农具在人家地上 


耕作，必须犯了某种罪（偷窃或逃跑)才变成完全的十足的奴仆 。从 
佣工所处的这种被压迫的法律地位可以看出古罗斯地主的奴隶占 
有习惯的作用，看出地主如何将自己对待家奴所持的习惯看法用 
到自由雇佣的农民身上。在这种看法 6 的影响下，一些带法律性质 
的古文献简直就违背法律，把雇工直接叫做“声附人”。这种把自由 
的佣工跟奴仆相混淆的情况可以说明圣弗拉^米尔王公在1006年 
跟伏尔加流域的保加尔人所订协定的一个特点。这个协定没有传 
到我们手里，但塔季谢夫在他的《俄罗期史》中作了 叙述: 在罗斯城 
市做买卖的保加尔商人不得到罗斯乡村把商品卖给“庄户人与斯 
默尔德斯默尔德是指居住在王公或国家土地上的自由农民；庄 
户人是指私有土地上的劳动人民，不分依附人和佣工。古罗斯法律 
对债务未清而逃跑的“劳力”佣工处分极严，把他们变为完全的奴 
仆。这一情况既说明地主对劳动力的需要，也说明被雇佣的劳力 
(暂时依附农)是何等地想逃脱自己所处的难受的法律地位。这样 
的关系是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利害关系造成的。发财致富与奴役别 
人造成个人的社会地位。十二世纪的罗斯大主教克里曼特•斯摩 
利亚季奇在一篇作品中描写他那时的名流显贵时说：他们盖了-^ 
屋又 一 屋,建了一村又一村，尽其所能收罗蜂房与田地、“失位者与 
异乡人”、不自由的人 6 。这就是说，基辅罗斯的经济繁荣与社会生 
活的成就是以奴役下层阶级的代价买来的；社会顶层的舒适生活 _ 
是建筑在人民大众法律地位的降低 上的。 十 — 、十二世纪罗斯大 
城市中社会阶级之间财产情况的大相悬殊更显餺出下层屈辱的程 
度》《始初编年史》在我们面前展示了这一社会恃点 ， 展示了工商 
资本大力活动所建立起来的生活的通常特点* 1018年诺夫哥罗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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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决定召开谓彻，向海外雇用瓦里亚格人来帮助雅罗斯拉夫和他 
的兄弟基辅的斯维亚托波尔克作战。当时规定的摊派比 例是： 普通 
人每人四个古那，大贵族每人十八个格里夫纳 * 古那 s —格里夫 
纳是二十五个古纳，因此，社会的上层阶级摊派的与普通公民的相 
比是一百十二点五比一^劳动阶级的法律与经济地位如此之低， 
是摇动基辅罗斯的社会秩序与繁荣的因索之一。这样的秩序得不 
到下层居民的拥护；这样的秩序只能让人感到它的种种不良后果， 
王公内讧王公们的统治关系对这种不利条件又起了加剧的 
作用。王公顺序统治制给国民经济带来非常有害的后果》在经常 
不断的内讧中王公很少想到对外掠取土地以扩张自己所在地区的 
地域，因为他们只是这些地区的暂时的统治者，相反，他们却非常 
苦于自己私有领地上的人口稀少，总想以人为的方法增加居民 a 
最好的方法是抓俘虏。结果他们共同的军事习惯便是：攻进敌方 
领土，破坏它，能抓多少俘虏就抓多少回来。按厢当时的罗斯法， 
俘虏全沦为奴隶;王公和他的亲兵们将其瓜分,安簠在各自的私有 
土地上。失明王公瓦西里科在哀痛之中曾追述自己有个时候想把 
多瑙河流域的保加尔人抢来安置在自己的捷烈博夫利公国里。钋 
对十二世纪末的沃林王公罗曼说的一句俗话（“活得没趣味，骂 
骂立陶宛 ，表明 ，他曾把立陶宛俘虏捉来安置在王公领土上，当农 
奴或义务劳动者。这种抢夺邻国人民的殖民活动只有一点不便之 
处/就是会引起对方采取同样办法报复。可是，在内讧期间王公把 
这种战争行动用于自己人身上，情形就更糟。在进入与自己竞争 
的弟兄的领土之后，他们关心的第一件事是放火焚烧他的村庄，抢 
走或毁灭他的“生计*■，即他的经济储备，粮食，牲畜和依附人。弗拉 
基米尔 • 奠诺马赫是十一.十二世纪雅罗斯拉夫诸子中最善良、最 
聪明的人，但这种残暴手段对他也并不陌生》在给小辈们的“训诫 t 
中他曾讲到，一次他袭击明斯克，杀得“人畜不留 • 另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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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他的儿子雅罗波尔克侵犯德备茨克（也是在明斯克公 国里入 
将该械居民全部迁往自己的佩列雅斯拉夫领地，在苏拉河流入第 
聶伯河入 a 处为他们筑了一个新城。十二世纪的编年史在叙述某 
王公如何胜利攻入他人的封邑时，结尾处总是说，胜利者“满载依 
279 附人和牛羊”而归。就是被俘的族人也都变为奴隶,1169年安德烈* 
博戈柳布斯基的军队攻打诺夫哥罗德未获成功，结果在那里将苏 
兹达尔俘虏出卖，一名俘虏售价两诺加达。在内讧期间被罗斯王 
公无耻地引到罗斯国土来的波洛伏齐人对待罗斯俘虏也是一样。 
王公内讧变为抢夺劳动力的残暴斗争之后，自由届民减少了，下层 
阶级的痛苦加深《这些阶级即使没有王公内讧也已被十一，十二 
世纪的贵族立法机关压得够低、治得够苦了《 

波洛 夫齐人的入侵 除上述因素之外）基辅罗斯的外部关系 
又给添上一个新的，对它的社会秩序和繁荣最为致命的因素<■我 
们砑究这个罗斯的生活，一分一秒不能忘记,它是建立在有文化的 
基督教世界的边缘，即欧洲的边上的，再向外去便是作为亚洲前门 
的一望无际的草原。这个草原连同其游牧民族也是古代罗斯历史 
上灾难的根源 3 在雅罗斯拉夫于1036年大败佩切涅格人之后，罗 
斯草原平静了一个时期;但在雅罗斯拉夫死后，自1061年开始，新 
的草原邻居波洛夫齐（古曼人又不断地入樺侵扰。在十一和十 
二 世纪罗斯和这些波洛夫齐人进行了顽強的斗争，这种斗争是编 
年史的记述与 壮士歌 9 歌唱的主要题材-波洛夫齐人的入侵给罗 
斯留下了可怕的后果，我们阋读那时候的编年史，发现对罗斯所 
受草 原灾害 的精彩描写俯拾皆是10。到处田园荒芜，满目杂革丛 
生，放牧之处，野兽为窝。波洛夫齐人屡次窜到基辅城下：1096年 
“癞皮”可汗博扬克; L 乎窜进基辅城，他冲进佩彻拉寺院的时候，僧 
侣们做完晨祷正在睡觉，他洗劫了 该寺院， 还放火焚烧了它。一 ® 
城市，甚至整个整个地区人烟绝迹。十一世纪的波罗赛(处宁基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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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方. 第聂泊河西支流罗斯河上的一个地方)，从雅罗斯拉夫时代起 
就人烟稠密。这儿人种杂处：有从雅罗斯拉夫迁来的波兰俘虏，有 
罗斯移民和和平的游牧民族，托尔克人，贝伦台伊人，乃至从波 
洛夫齐人手中逃出参加罗斯方面踉波洛夫齐人作战的佩切涅格 
人11«这些和平的外族人过着半游牧生活，夏天带着畜群和“房舍 w 
(帐幕或马车拥）在邻近草原游牧;冬天，或在危险时刻就呆在罗斯 
河岸设防的宿营地和城市里，这些宿营地和城市构成草原边界担 
任守卫的军屯。罗斯人把这些人称做“熟夷”以别于野蛮的波洛夫 
齐人。十一世纪末波罗赛成了一个特别主教区，教堂设在罗斯河上 
的尤里耶夫城。这是雅罗斯拉夫修建的一个城，以他自己的教名 
命名（雅罗斯拉夫 ♦ 格奥尔基或尤里 )11 波罗赛的居民经常担心 
草原来的侵扰 e 1095年尤里耶夫居民遭到一次新的侵袭，他们已 
无法忍受波洛夫齐人的经常威胁，全部迁到基辅，于是波洛夫齐人 
焚烧了 空城。 斯维亚托波尔克大公为他们在第聂伯河上基辅下 
方建造了一座新城一斯维亚托波尔城 13 ;于是别的逃亡者也从草 
原边境赶来。与佩列雅斯拉夫革原接壤的地区经受的威胁更大 * 
这个地区几条河流(特备别日，苏波伊，苏拉，霍罗利）的流域几乎 
年年(有些年份甚至一年几次）发生罗斯和波洛夫齐人的战斗，结 
果在十二世纪这个地区便由盛而衰，遂渐荒芜。在^这种危险与 
不安的压力之下，加以王公内讧越演越烈，基辅罗斯社会秩序的基 
础便动摇不稳，时刻有毁灭的危险：人们开始怀疑，能否在这种环 
堍里生活下去。1069年，因与波洛夫齐人作战不力而被基辅人赶 
走的伊兹雅斯拉夫借波兰军队来攻打基辅，基辅谓彻召请伊兹雅 
斯拉夫的两个弟兄斯维亚托斯拉夫和弗谢沃洛德出来保卫他们父 
亲的城市时，最后说了这名一 句话: “要是你们不肯出兵，我们就无 
路可走了，我们只好烧掉自己的城市，迁往希腊' 罗斯对付野蛮 
人的手段逐渐枯竭 a 任何和议和协定都阻挡不了他们习以为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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掠夺行为。莫谱马赫曾和他们订过十九次和议，铪过他们无数衣 
裝和牛羊，全无 用处。 王公们为了和平还娶可汗的女儿为妻，可是 


丈人还是照样枪掠罗斯女婿，置亲成关系于不顾。罗斯在草原边 


境筑起土城，筑起一连串小城堡与军屯，并挥兵出征,深入草原> 草 
原边沿地区的亲兵队几乎 缅绳不 离手，随时持命，这种令人疲惫 
不堪的斗争锻炼出一种特神壮士，他非壮士歌中所歌唱的，而是这 
种壮士的历史“原型”，就像编年史所载十二世纪中叶生活在佩列 
雅斯拉夫利 * 罗斯的杰米扬•库坚涅维奇那样 <■ 他带领一名仆人 
和五名青年迎战大队敌军，把他们全赶跑了> 一次他盔甲不穿，身 


着便服，单枪匹马地迎战波洛夫齐军队，杀伤无数，自己也身受重 
伤 ，幸逸回城。这样的“勇士”当地称为“神 人”。 他们是从河中小 
舟跳上草原骏马的瓦里亚格武士的直接承继人，他们是既在马上 
又在船上跟克里米亚鞑靼人和土耳其人搏斗的第聂伯哥萨克的遥 
远的先行者0有好些这样的 壮士在 十一、十二世纪活跃于毗邻革 
原的罗斯地区并长眠在那里。一本十六世纪西南罗斯的古地图把 
从佩列雅斯拉夫利 • 罗斯到基辅途中的一块地方画成一 个壮士 
墓，_ 写着： ‘‘罗斯壮士埋葬于此”。 14 在奠诺马赫的儿子姆斯季斯拉 
夫去世 （1132 年）之前，罗斯尚能击退波洛夫齐人的边境侵犯，有 
时甚至还能跟踪追击，深入革原；可是自奠诺马赫的这位干练儿子 
去世之后，罗斯显然已无力抵御游牧民族的侵扰，只得在他们面前 
退却了。不言而喻，在这种侵扰中受害最深的是没有城墙掩护的 
边境农村居民 15 。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在 U 05 年的王公会议上 
向斯维亚托波尔克大公生动地描述了草原接壤地区农民生活的不 
安，春夭，斯 默尔德 带着马在田间耕作，波洛夫齐人来犯，发箭射 
击期默尔德，抢去他们的马匹，然后又$村子里，抢去他们的妻子、 
儿女以及一切財物，还把他们的粮仓焚毁” 16 。罗斯跟波洛夫齐人 
持续两个世纪的斗争 17 在欧洲史上有其自身的意义。罗斯的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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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争正值西欧以十宇军进攻东方亚洲人，而比利牛斯半岛也正开 
始同样性质的反对奠尔人的运动的时候，因此，它刚好掩护了欧洲 


进攻战线的左翼。只是，罗斯为这个历史性的贡献付出的代价太 
大，战斗逼使它不得不迁出长住久居的第聂伯河地区，战斗急剧 
地改变了它今后生活的方向 

基轤穸斯的荒 芜败落 在下层阶级的法律与经济地位低下， 
王公内讧及波洛夫齐人的侵扰这三种不利因素的重压之下第聂悄 
河流域的基辅罗斯 M 自十二世纪中叶起便开始显谣畋落征象。 
很早以来人 口稠密 的第聂伯河中游及其支流流域从这时起人烟稀 
少了，居民跑光了。王公内讧史中有一段插曲最能说明这个情况》 
1157年莫诺马赫的儿子尤里 * 多尔哥鲁基大公在基辅去世，大公 
位由切尔尼戈夫诸王公中最长的伊兹雅斯拉夫•达维德维奇继承 • 
这位伊兹雅斯拉夫按长幼次序应将切尔尼戈夫王位与地区让给 
幼系的堂弟——诺夫哥罗德-谢维尔斯克王公斯维托斯拉夫•奥列 
格维奇，可是伊兹雅斯拉夫没有把整个切尔尼戈夫地区给斯维托 
斯拉夫，而只把首府切尔尼戈夫城和另外七个城给了他。1159年伊 
兹雅斯拉夫准备出师攻打反对他的两个王公——加利奇亚的雅罗 
斯拉夫和沃林的姆斯季斯拉夫，召斯维托斯拉夫出师助战;斯维托 
斯拉夫拒绝了他，结果堂兄就遣书威胁堂弟说瞧着吧，好兄弟！ 
等我拿下加利奇亚，你别怨我，我叫你从切尔尼戈夫滚回亨夫哥罗 
德-谢维尔斯克去' 斯维托斯拉夫的答复很有意思，他说 | “天哪， 
你没看到我是多好说话 f 为了不愿白流基督徒的鲜血，毁灭我家 
的产业，我作了多大的牺牲！我接受了切尔尼戈夫和另外七个坡， 
而且都是空的 I 只剩些饲大人和波洛夫齐人 '这 就是说，这搜城里 
只剩下了王公家的佣人和迁到罗斯来的和乎的波洛失齐人。令人 
惊奇的是，在切尔尼戈夫地区的这七个荒芜的城里我们看到了最 
古最富的一个城，第聂伯流域的柳别契。在人口流出基辅罗斯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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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我们还看到它经济衰落的迹象 s 罗斯空虚荒芜，同时也贫穷 T 
来。我们在十二世纪的货币流通史里看到了这种情况。在研究 
《罗斯法典》的时候我们就已看到，当时的通货银质的格里夫纳 • 


古那在雅罗斯拉夫和奠诺马赫时含银量约为半磅，从十二世纪中 
叶起含银量的迅速下降表明贵重金属流入罗斯的渠道，即对外贸 


易的道路开始阻塞，于是银价也就昂贵了。十二世纪后半叶一个 
格里 夫纳， 古那的重量跌到二十四个佐洛特尼克*,•在十三世纪趺 
得更低，结果在1230年左右诺夫哥罗德流通的格里夫纳 * 古那只 
K 十二三个佐洛特尼克银子。编年史家给我们说明了银价上涨的 
原因，罗斯的对外贸易额由于入侵的游牧民族的猖獗越来越 
了。十二世纪后半叶南方一个王公的话直接说明了这一情况：安 
德烈•博戈柳布斯基的著名劲敌，沃林的姆斯季斯拉夫 * 伊兹睢 
斯拉维奇在1167年力图劝说王公弟兄们出征草原野蛮人 19 ,他搰 
出罗斯的穷困状况时说：“可怜可怜罗斯国土，可怜可怜祖传的产 
业吧 ：年年夏天，异教徒将基督徒劫持到他们的帐幕里去，而今连 
我们的道路也都给强 占了' 接着就列举了罗斯的通商要道黑海， 
其中提到通希腊 的路线整个十二世纪王 公们几乎年年带着武 
裝队伍自基辅出发，出迎并护送“走希 腊的' 到帝都及其他希腊城 
市或自那里回来的罗斯商人，这种为罗斯商队护航的工作是王公 
的重要公务，显然,在十二世纪后半世纪，王公及其亲兵队已无力 
应付来自草原的侵扰，他们已是只求能将通过草原的罗斯对外通 


商航道保持在自己手里了。 

这就是指明在基辅生活的表面繁荣之下有哪些毛病隐藏在罗 
斯社会深处，又有哪些灾难来自外部的种种迹象现在我们要来 
解决下述问想了，荒芜的基辅罗斯的居民到哪里去了？下层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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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把第聂伯河流域让给王公家仆与和平的波洛夫齐人之后自己 
向哪个方向流迁了？ 

人口向西流迁第聂伯河流域的人口向两个方向成两支相背 28* 
的潮流退去。一支潮流向西，向西布格河，进入德涅斯特河上游和 
维斯拉河上游地区，深入加利奇亚和波兰 4 这样，第聂伯河沿岸的 
南罗斯居民又回到了他们祖先在七世纪离开而早为人们忘记的地 
方》向这个方向流迁的痕迹在加利奇亚和沃林两个边区公国的命 
运中看得出来。就政洽地位而论21%这两个公国在罗斯各地区中 
算是幼系的。加利竒亚公国是雅罗斯拉夫氏族幼系的一支,按其王 
公系谱地位来说是一块分出来给孤儿的领地，可是在十二世纪后 
半世纪却成了西南方势力最强盛的公国之一 t 按歌颂雅罗斯 拉夫* 

奥斯摩梅斯尔的《伊戈尔远征记> 的说法 I 它的王公把守着基辅的 
大门。 从十二世纪末叶起，在把加利奇亚并入自己沃林的罗曼_ 

姆斯季斯拉瓦维奇王公和他的儿子丹尼尔王公时代，这个联合公 
国显著地繁荣起来，人口迅速增多，王公大发其财 f 尽管内部有 
争吵，他们 支配着 西南罗斯乃至基辅的事务，编年史把罗曼誉为 
“全罗斯国土的君主这种罗斯移民的大童涌入，我相信，说 
明了为什么十三及十四世纪克拉科夫地区和东南波兰其他地方部 
有关于东正教教堂的记载 

小俄罗斯民族人口的向西流迁说明俄罗斯民族学上的一个 
重要 现象： 小俄罗斯民族的形成。第聂伯罗斯的衰落开始于十二世 
_纪，至十三世纪由于鞑粗人自1229 —1240年间的入侵而告完成 • 

自此以后人口一度十分稠密的第聂伯罗斯那些古代地区便长期沦 
为荒野，仅剩下残余的少数居民。更重要的是，孳个地区政治与 
国民经济结构全被破坏无遗。在鞑靼人蹂躏之后不久，1246年教 
皇的使节普拉诺-卡•尔皮尼自波兰经基辅到伏尔加河访鞑靼人 * 

他在笔记中写道，从沃林的弗拉基米尔到基辅一路他经常提心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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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因为立 W 宛人常常出没其间，侵扰罗斯这块地区 f 至于通到罗 • 
235 斯人，那他是完全安全的 f 这儿罗斯人已所剩无几：多数不是被鞑 
靼人杀害，便是被捉去当了俘虏》他经过基辅及佩列雅斯拉夫两 
块南罗斯的广阃地区，一路只见白骨累累，骷髅遍野过去人丁 
兴旺的大城基辅，当时所剩房屋不到两百幢，住户均 受着坷 怕的虐 
待 23 。此后两三个世纪中基辅经历了许多波折，数次起伏。例如， 
1240年基辅刚从破坏中恢复，1299年基辅人又因鞑粗的暴行四散 
逃亡 i 在基辅罗斯荒芜的萆原边堍上徘徊着它以前的邻人 M 切涅 
格人、波洛夫齐人、托尔克人和其他异族人。南部地区 :基辅 和佩列 
雅斯拉夫以及切尔尼戈夫的一部分几乎到十五世纪中叶—直处千 
这种荒凉状态。西南罗斯和加利奇亚于十四世纪被波兰和立陶宛 
侵占之后，第聂伯的荒野成了波兰立晦宛联合主国的东南边膻。 
在十四世纪的文件中，西南罗斯有了一个新的名称< 小 俄罗斯 
从十五世纪起，第赛伯流域中部又呈现居民住满的现象。这是由 
两种情况促成的：（一）由于汗国的瓦解与莫斯 科罗斯 的强大 ，罗斯 
南部草原边区已较安全；（二?波兰国家埭内，先前的代役租制农民 
经济在十五世纪由劳役租制所代替，而农奴制的加速发展，又加强 
了被奴役的农村居民脱离地主榭锁前往较自由地区的企图。这两 
种情况相加引起加利奇亚和波兰内地农业人口向波兰国家东南第 
聂伯河流域边区的大量流动，这个殖民运动的领导者是在这里取 
得大片领地的波兰富有的达官贵人，由于这一 情况， 荒凉至今的 
旧基辅罗斯的一些地区很快又人口稠密起来 2& 。科涅茨波尔斯基， 
被托茨基，维什涅维茨基等家族很短期间就在自己辽阔的苹康领 
地筑起数以百计的城镇，数以千计的庄子和村落》十六世纪的波 
兰政论家? t 同时发生的下列两神现象很抱不平 | 一方面，第裹捣 
zi6 河、东布格河与德涅斯特河流域荒羌的土地上，居民增加之速不可 
246 想象；另一方面，波兰中部原来人口众多的地区、村落人口减少，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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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荒芜。第聂伯河边疆区就这样又人口稠密起来，而■且来到这里的 
主要人口是纯粹的罗斯人。由此可以得出绾论 :从波 兰内地、加科 
奇亚和立陶宛到这里来的多数移民原来就是在十二、十三世纪从 
第聂伯河迁往西方的罗斯人的后裔。他们在两三个世纪中生活在 
立陶宛人和波兰人中间而仍保存着自己的民族性这些罗斯人 
现在又回到了老家，跟还留在这里流浪的古代游牧民族托尔克人、 

贝伦代人、佩切涅格人等相会合。我不能肯定地说，回到第聂伯老 
家的或是留在这里的罗斯人跟这些东方异族混合的结果形成了小 
俄罗斯民族我自己既没有同时在历史文献中也找不到足眵 
证据来肯定这个说法，或是否定这个说法。同样，我也不能说，小 
俄罗斯方言一面与古代基辅方言不同，另一面又与大俄罗斯方言 
不同的特点是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影响之下形成的这个问题是否 
已经完全弄清楚。我只是说，在俄罗斯民族的一个分支，小俄罗斯 
民族的形成过程中，十二、十三世纪离开第聂伯河流域向西方，向 
喀尔巴阡山脉和维斯拉河流迁的罗斯人口从十五世纪起显著起来 
或增强起来的返流运动也起了作用 2 匕 

从篇聂伯河流域迁出的另一支殖民人口是向相反方向的罗斯 
国土的—个角落流去的，即流向东北,+流过乌格拉河，流入奥卡和 
伏尔加上游之间的地区。现代的观察家们很少注意到这个运动* 

它是在社会下层阶级中逐渐地悄悄进行的，因此不易为站在社会 
顶端的人们所察觉。不过，证明这个运动的迹象还是有的。 

打通通往东北苏兹达尔边 区的* 通道路一、 在十二世纪中 
叶以前看不到基辅罗斯和遥远的罗斯托夫一苏兹达尔边区之间有 
直接的通道。斯拉夫人到罗斯这块东北边区来居住开始于十二世 
纪之前很久 t 但罗斯的殖民最先主要是从西北，从诺夫哥罗德地区 287 
过去的。在头几个罗斯王公的时代，这一边区本来厲于诺夫哥罗德 
地方。在十二世纪以前这里就建立了几个罗斯城市,如罗斯托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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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兹达尔.雅罗斯拉夫里和穆罗姆等等。在主要的几个城中还不时 
出现罗斯的王公，例如在弗拉基米尔时代，他的儿子鲍里斯就是 
罗斯托夫的王公，另一个儿子格列布是奥卡河上的穆罗姆的王公。 
有趣的是，在罗斯托夫王公或穆罗姆王公要南下去基辅的时候， 
他们走的不是直路而是绕了一个大囿去的。1015年穆罗姆王公格 
列布得知父亲生病，前往基辅探亲。他走的道路可以从如下记载 
看出： 在伏尔加河上的季马河口，王公的坐骑绊了一下，伤了王公 
的腿（季马河是伏尔加河左岸的一条支流，在特维尔的 上游〉 。王公 
到斯摩棱斯克之后想从第聂伯河顺流而下直到基辅，可是在这儿 
碰上了斯维托波尔克派来的刺客。更有趣的是，连壮士歌也曾提 
到从穆罗姆到基辅之间没有直通道路的那个时期。穆罗姆族人伊 
里雅到达基辅之后在王公的宴席上为 壮士们 叙述了他是经甚么道 
路从本乡来到这里的， 

若问取道哪条路， 

我从都城穆罗姆， 

从卡拉恰洛沃村， 

—直往南到基辅。 

壮士闻言齐声 说：’ 

仁慈的太阳弗拉基米尔王公1 
真是明人面前鬼话说， 

哪来大路北通南》 

自从出了大盗索洛夫， 

路途阻塞已三十年》 

十二世纪中叶前后自基辅到遥远北部的苏兹达尔的通道开始 
渐渐形戒。弗拉基米尔•莫诺马®是个不知疲劳的骑士，一生之 
中南北东西走遍了罗斯国土。他在《训子篇》中不无夸口地说，有 
—次他从基辅 u 穿过维亚季奇人”地区到了罗斯托夫，意思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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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第 聂伯取 道这一 地区到罗斯托夫并非易事。维亚季奇人地区是 
森林密布的地 E , 说“跑进了维亚季奇人的林子'意思就是躲得无 
影无踪。维亚季奇人归切尔尼戈夫的王公们管辖，这呰王公被自 
己的弟兄打畋之后常跑到这里避难。在奧卡河上游与杰斯纳河之 
间从卡拉切夫城到科泽利斯克城以及再往北的一大片空间，也就 2 W . 
是今天的奥勒尔和卡卢加两省的大部地区有一大片密密的森林， 
这些森林留因响马勃伦的传说而非常出名（勃伦是古代一个邑，现 
在是卡卢加省日兹德拉县的一个镇，镇在日兹德拉河的支流勃伦 
卡河或称勃伦河上杰斯纳河上的布良斯克城的城名本身就保 
存 着说明当时这是块密林地区的标志 I 布斯克, 特别是捷布 良斯 
克（密林这也就是为什么苏兹达尔在古时叫做 扎列斯 (林后）地 
区的原因，这是基辅罗斯给它取的名称，因为它们之间隔着维亚 
季奇人的密密层厚的森林。这些密林从十二世纪中叶起开始被砍 
去。如果说奠诺马赫是带着少数亲兵很不容易地从这里通过到罗 
斯托夫去的话，那么他的儿子尤里 * 多尔哥鲁基就不同了 t 他在和 
侄子沃林的伊兹雅斯拉夫长期作战期间 （1149—1154), 就已带着 
大军自罗斯托夫经大路直指基辅了。这就不得不使人假定， 一定 
有一个人口的大移动在这个方向上通过密林，淸除道路。 

苏兹达尔边区的殖民二， 而且我们也找到了这种人口移动 
的证据。正当人们抱怨南罗斯荒凉下去的时候，我们却见到在遥 
远的苏兹达尔边区建筑活动极为繁忙=> 在尤里*多 尔哥鲁 基和安 
德烈两个王公的时代，这块地区新的城市一个接一个地建立起来 • 

1134年允里在大涅尔利河于卡利亚津附近流入伏尔加河的地方建 
立了克斯尼亚津城。1147年开始知道有个莫斯科小城 J 150 年尤 
里“在旷野里”建了尤里耶夫城称波兰城，现在是弗拉基米尔眢 
的一个县城），同时还把在这时期前后产生的—个新城，佩列雅斯 
拉夫利 一扎列 斯基城 M 迁到—个新的地方 * 1154年他又在雅赫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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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河上建立了德米特罗夫城，以纪念他们夫妇两人在这年巡视全 
邑收取贡賦期间生的儿子季米特里-弗谢沃洛德。1155年左右安 
德烈 • 博戈拂布斯基在克列亚兹马河上的弗拉基米尔城下建立了 
博戈柳博夫（敬神）城对„ •编年史上记载城市的建立一定同时记 
载教堂的建筑，父子两位王公是苏兹达尔地方最热心的寺院创立 
人 M ,上述城市的出现在古代编年史中都有记载。同时，从别的史 
389料里我们还知道，当时苏兹达尔地方还新建了另外许多城市按 
编年史的记载，特维尔城为人知晓不早于十三世纪,可是在弗拉基 
米尔城圣母神像显灵故事中特维尔械巳经是个很像样的城市，而' 
这个故事是在安德烈时代编的，也就是说编于1174年前。塔季谢 
夫在他的《编年史汇编》中说，他从尤里 * 多尔哿备基接位为王公 
以后，在自草（现在已散失）的史料中开始碰到此前无人知 晓的— 
系列北罗斯的新城市，例如伏尔加钶上的戈罗捷茨，科斯特罗马， 
克利亚兹马河上的斯塔罗杜布，加利奇，兹维尼戈罗德，普罗特瓦 
河在谢尔普霍夫附近流入奥卡河处的维什哥罗德等等 34 。安德 
烈•博戈柳布斯基本人也很夸耀自己的殖民活动，他打箅在克利 
亚兹马河上的弗拉基米尔创立一个独立于基辅之外的罗斯大主教 
E , 得意地对自己的大贵族 们说： “我将使整个白（苏兹达尔）罗斯 
布满大城巨镇,殖以 众多人 口”。 

人口的来源三、再说，我们还看到一个标志，直接指明住满 
苏兹达尔的这些大城巨镇的人口是从哪儿来的 '我 们只要听一听 
苏兹达尔的这些新城市的名称就够了 •愾列雅斯夫利、兹维尼戈 
罗德、斯塔罗社布.维施戈罗德、加利奇——这些都是南罗斯惯用 
的名称，在叙述南罗斯生活大事的旧基辅编年史中几乎每—页上 
都碰到这些名字 I 仅兹维尼戈罗德在基辅地区和加利奇亚地区就 
有好几个。基辅两条小河的名称，雷别季和波恰伊纳在梁赞，在克 
利亚兹马河上的弗拉基米尔，在下诺夫母罗德都能碰到 * 基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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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有条小河伊尔品很出名，它是第聂伯的一条支流，传说(并不很 
可靠）1321年立陶宛大公格底敏曾在这条河上大敗南罗斯的王公 
们 SS , 而弗拉基米尔县境内克利亚兹马河上的一条支流也叫做伊 
尔品 * ■就是基辅这个名称在苏兹达尔地方也找被人遗忘：十六世纪 
奠斯科县的古文书里写着基辅山谷的基辅村；卡卢加县境内奥卡 
钶的=条支流叫做基辅卡；土拉省的阿列克辛附近有个基辅人村1 
不过在地理名称流动史上最有趣的要数佩列雅斯拉夫利这一个名 
称的到处出现了，古代罗斯曾有三个佩列雅斯拉夫利.•甫佩列雅斯 
拉夫利，或称罗靳的佩列雅斯拉夫利（现在波尔塔 瓦省的 一个县 
城>，梁赞的佩列雅斯拉夫利（现在的梁赞）以及查列斯基的佩列 
雅斯拉夫利（弗拉基米尔省的一个县城 h 这三个同名的城市都 294 
在特鲁別日河上。南罗斯的地名搬到遥远的北方（苏兹达尔） 
无疑是从南方的基辅来的移民做的事。所有移民都有这种习惯， 
把离别了的故乡的地名带到新地方 * 我们根据美国城市的名称可 
以温习一下很大部分旧大陆的地理 s 在最近的史料中我们还找得 
到另外的线索，证明罗斯移民的上述方向。塔季谢夫在他的<编年 
史汇编》中叙述允里 * 多尔哥鲁基如何在自己的苏兹达尔邑内开 
始兴建新的城市，并从各处搜集人迁入这些城市，绐他们“相当的 
贷款由于这种办法，大量人口迁入他的城市，罗斯人之外还 
窗保加尔人、莫尔多瓦人和匈牙利人，结果/城境之内住满了成千 
上万的人'在这些外来人中间怎么会有甸牙利人呢？ 尤里* 多尔 
哥鲁基踉沃林的侄子作战 ，他侄 子的同盟者是匈牙利国王。显然》 
尤里把南方战役中俘获的匈牙利俘虏迁到了北方的新城 市里。 

壮士歌提供的线索四、最后我们还碰到另一个线索，证明上 
述的殖民方向，而且这线索是在最未意想到的地方，在俄罗斯民间 
诗歌中找到的 。 我们知道，歌颂弗拉基米尔时代的英勇壮士的一 
组壮士歌是在南方产生的 37 - 只是现在南方已不记得这些歌，弗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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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米尔时代的壮士早已被人遗忘，代替他们的是瞅唱哥萨克人对 
波兰人、鞑靼人和土耳其人英勇作战事迹的哥萨克民歌。当然，这 
些民歌所反映的已完全是另一个历史时代，即十六与十七世纪。可 
是壮士歌在遥远的北方，即在沿乌拉尔和外奥涅加，在奥洛涅茨省 
和阿尔权格尔斯克省却至今流传，不失其新鲜活力，令人甚为惊 
异，而且还从这些地方跟着移民深入到辽远的西伯利亚。在大俄罗 
斯中部人们还记得弗拉基米尔时代的壮士，但是已不知道壮士歌， 
不会唱这些歌，忘了壮士诗的格律，关于壮士的传说也已变成普 
N 1 通的散文故事。这种民间史诗不在播神的地方生长反在未播种的 
地方开花，是怎么回事呢？显然，这些诗体故事是跟随编它们、唱 
它们的人民一起迁到遥远的北方去的《这种迁移早在十四世纪之 
前，也就是在罗斯南部@现立陴宛人和波兰人之前业已完成 f 因为 
在最古的壮士歌中没有提到罗斯的这些比较后期的敌人。 

结论这就是一些线索，使我们猜想，在罗斯东北边区也在进 
行着和我们在西南边区所见到的相仿的人口移动^总的事实是， 
自十二世纪中叶起开始了 (:更确切地说，加强了）古代罗斯中部人 
口向相反方向的两个边区移动的情況，这种移动表明了我国历史 
的新阶段，第二时期的开始，正如斯拉夫人从喀尔巴阡山坡迁到第 
聂伯河流域表明我国历史第一时期的开始一样》指出了这个事实 
之后，我们就要来研究它的后果。在研究中我将专谈东北这一支 
的罗斯移民。这一支移民是十二世纪中时以后伏尔加上游罗斯生 
活中所发现的一切现象的根源；这支移民的后果形成了这个罗斯 
的整个政治和社会生活。这些后果是非常多方面的。我只谈两个 
方面: 民族方面的后果和政治方面的后果。 

民族的分裂 33 可是现在我要说一说向东北方向移民的一般 
意义 9 我将叙述的这支移民的后果在于这一时期中一个隐蔽的根 
本事实，就是*在第一时期中团结起来的罗斯民族 f 在第二时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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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二 》 罗斯民族的主体在无力抵御的外界威胁面前从地处西南 
的第聂伯流域向奥卡河和伏尔 iip 上游撖退，在那里收拾残部，在俄 
罗斯中部森林中安顿下来，站住脚踉，保存了自己，然后凭借国家 
的团结，力 fi 强大起来，又回到西南的第轰伯流域，打算把处在异 
族压迫与影响之下本来留下未走的最弱的一部分罗斯民族解救出 
来邛 • 



m 


第十七讲 


伏尔加上游罗斯殖民的民族学方面的后果——大俄罗斯 
民族的起源问题——奥卡 一伏尔 加两河坷间地区异族人的消 
失及其遗迹——罗斯移民与芬兰土著的关系——芬兰土著对 
大俄罗斯人的人种、对大俄罗斯方言的形成、对大俄罗斯的民 
间信仰以及对大俄罗斯社会结构所产生影响的痕迹——伏尔 
加上游的自然环境对大俄罗斯的国民经济及大俄罗斯人的民 
装性格产生的影响 


大俄罗 斯民族 的形成 现在我们要研究伏尔加上游，罗斯托 
夫一苏兹达尔地区罗斯殖民的民族学方面的后果》这些后果归结 
为我国历史中一个重要的亊实,就是;在俄罗斯民族的结构中形成 
了一个分支 t 大俄罗斯民族 a 要想评价这个分支在我国历史中发 
生的重要作用，我们只要想一想俄罗斯民族三个主要分支的数置 
对比关系就够了>大俄罗斯人比（在俄罗斯璨内的）小俄罗斯人大 
致多两倍，而小俄罗斯人又比白俄罗斯几乎多两倍。这就是说*大 
俄罗斯民族占俄罗斯地区全部俄罗斯人口的十三分之九，也就是 
三分之二以上1。 

我们在 2 研究大俄罗斯民族的起源之前，首先要明确我们所 
要解決 r 的问题的实质。当然，在十三世纪之前就已存在一些地方 
M 3 性的生活特点，这些特点是在罗斯国土的地区分划的影响之下形 
成的 f 甚至也可能是从更古的波利安人和德列夫列安人等的民族 
生活中遗传下来的。但是这些特点因为时间过久，因为迁移而磨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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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或是巳经潜入人民生活气质的深处，很难为历史的观察所发 
觉， 我说的不是这些古代民族或地域的特点，我说的是大约从十 
三世纪开始的俄罗斯民族的分为两个新的 分支， 本来是原始俄罗 
斯民族基地的第聂伯中游中央地带的人口分成两支，向相反方向 
移动，等到两支人口丧失了彼此锥系、通气的中心 C 这在当时是基 
辅>，并进入彼此不同的新条件的支 配之下 以后，也就不再有彼此 
共同的生活了.大俄罗斯民族并不是古代地域特点继续发展的产 
物，而是从民族分裂之后开始发生作用的种种新的影响所造成的 
结果 f 同时其所在地域已超出古罗斯的老根之外 r 而且十二世纪中 
在这块地域之内异族的成分甚至大宁罗斯的成分 2 »移民的结果 
竟使罗斯移民会在奥卡河中游及伏尔加河上游地区定居下来的条 
件 有二； 一是导致罗斯移民与异族人在奥卡河与伏尔加河河间地 
带相会的人种条件 I 一是地理条件，也就是相会地区的自然界所起 
的作用。因此，在大俄罗斯民族的形成过程中，两个因素同时产生 
着作用:人种混合和自然环埔。 

奥卡 一伏 尔蝕两 河河间 地区的舁族人 罗斯移 S 在河间地区 
碰到的异族人是 一些芬 兰部落。根据我们编年史的记载 ，芬兰 人自 
东斯拉夫人开雄在我国平原上分布开来之时起就是他们的邻居。 
芬兰人在俄罗斯中部和北部的森林沼泽间定居下来的时候，这些 
地方还见不到斯拉夫人的踪迹》早在六世纪时约尔南德就知道几 
个芬兰部落，他曾说到四世纪时日耳曼纳利 赫的哥 特王国成员中 
的有一些北方民族，这些民族的名称被他搞错了 * 可能称为爱沙 
人.维西人、默尔德人 V 莫尔多瓦人，还可能有车累米西人 3 。十一 
世纪至十二世纪奥卡河和伏尔加河上游地区住着三个芬兰人部 
落:穆罗马人、默里亚人和维西人。始初基辅编年史相当准确地指 
出了这几个部落的居住地区：它知道穆罗马人住在奥卡河下游，默 
_里亚人住在佩列雅斯拉夫湖和罗斯托夫湖区域，维西人住在白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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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区。 现在大俄罗斯中部已根本没有这些部落的后代了，但是他 
们在地理名称上给自己 留下了 纪念，在从奥卡河到白海之间的广 
阔地区内我们碰到的几千个城镇、村落、山川其名称都是非俄罗斯 
的。我们仔细听听这些名称就能发现，它们是从同一套词汇里取 
出 来的。 某个时期这一地区一定说着一种语言，这些名称就是属 
于这个语言的，而它是现今芬兰当地居民以及伏尔加河中游地区 
的异族芬兰人、莫尔多瓦人、契列米西人所说的方言的本家。例 
如，在这一地区以及在欧俄东部地 带我们 碰到许多河流 ，名 称都以 
“瓦 ”字结 尾:普 罗特瓦 t 莫斯克瓦(莫斯科)，塞尔瓦，科斯瓦等等。 
就一条卡马河而轮，就足有二十条支流的名称以这个“瓦 # 宇 结尾。 
“瓦 * 字在芬兰语中意义就 是水。 就是奥卡这名称也来自芬兰语 I 
他是芬竺语“活基 (joki )” 披上了俄语的形式，“活基”的意义就是 
河。连默里亚和维西这两个部落名称在大俄罗斯中部也并未消失 
得无影 无踪： 有许多村镇小川叫默里亚或维西。特维尔省的一个 
县城叫做维西耶冈斯克就是因为这里住过叶戈納的（叶戈纳河上 
的）维西人的緣故。从这些地理名称 的线索 上来推断默里亚人和 
维西人散居的范围，我们可以发现这些部落某 个时期 曾居住在从 
苏杭纳河和尤格河的合流处，从奥涅加湖和 奥亚季 河一直到奥卡 
河中游，包括卡卢加，土拉和梁赞等三省的北部地区。因此，往罗 
斯托夫边区迁移的罗斯移民是在现今大俄罗斯的中心地点和芬兰 
土著相会合的„ 

罗斯与楚镰人相会 他们是怎么相会的呢？此一方是如何影 
响彼一方的呢？ 一般地说，他们的相会是和平的。无论古文献或 
大俄罗斯人的民间传说都没有提到外来者与当地人之间发生过持 
久的全面斗争 I 芬兰人的性格本身造成了双方接触中的这种和 
295平性质。芬兰人初次出现在欧洲历史记载中时就以一个性格上的 
特点受人注意,这就是爱好和平，甚至有些胆怯，逆来順受。塔西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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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 《日耳曼尼 亚志》 中 谈到芬兰人时，说这是个非常不开化的 
穷困民族，不知造屋，没有武器 5 。约尔南德把芬兰人称为北欧所有 
居民中最温和的民族 S 。 芬兰人给罗斯人的印象也是个和平和退 
让的民族。古罗斯把所有小的芬兰人部落通称为 楚德。 罗斯人在平 
原上遇到住在那里的芬兰人马上就感到自己比他们优越。从根词 
派生出来的俄罗斯词中所含的讥讽意味证明了这一点，诸 
如 “ lyjWTb ” （古怪），‘‘叼叩。”（怪） HyaaK ” （怪人)等等。芬兰人在 
欧洲土地上的逋遇完全证实了这种印象。有一个时候芬兰人诸部 
落替 分布在远离莫斯科河与奥卡河一线以南的地方，但后来我们 
就找不到他们的踪迹了》横扫南罗斯的民族浪潮把这一个民族不 
断地往北推去;这个民族不断地退让，在退让中与强邻融合而遂淆 
消失。这个消失的过程直到现在还在继续着。同时 7 殖民者也并不 
跟当地土著挑起战斗》他们大多是和乎的农村居民，他们受不了 
苦难而离开西南罗斯，他们到北方森林中来不是为了战利品而是 
为了找块安全地方耕作营生。这是一个定居的过程，而不是争夺 
地盘，奴役和赶走土著。可能发生过邻居间的争杪或打架 * 但是古 
文献中旣无征服者进军犯塊的记载也无被征服者抗拒起义的明 
文罗斯殖民的这种过程、这种性质可以从大俄罗斯地名录的 
特点看出。村庄 v 河流的名称并非大块地区蔀是芬兰的或罗斯的， 
而是两者穿插着的，间隔着的。这就是说，罗斯移民并不是“大队 
人马”进入芬兰人的地区，而是如细小的水流一样渗透进来的，罗 
斯人住满了散布在沼泽和森林中的芬兰人村落所遗留下来的大片 
空地。殖民者如与土著进行过剧烈斗争，那就不可能有这种方式 
的定居。不错，在大俄罗斯的传说中有些模糊的回忆，说到有些地 
方有斗争，但这说的不是两个民族间的斗争，而是两种宗教的斗 
争》冲突并不是由外来人与土著的相会本身引起的，而是由于企 
图将基督教传布到土著中去。这种宗教斗争的痕迹我们可以在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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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后半期活动的古罗斯托夫两个圣人的圣人传里见 到 4 这两 ■ 
个圣人是列翁季主教和修士大司祭阿夫拉米 4 主教的传记 里说， 
罗斯托夫人顽强地反对基督教，赶走先前的两个主教，费奥多尔: 
和伊拉里昂，杀死了列翁季。从在列翁季之后不久任职的阿夫拉 
米的传记中我们看到在罗斯托夫城有一端叫做楚德（说明这个城 
里多数居民是罗斯人>。这个楚德城脚的居民在列翁季之后还是 
信着 多神教，膜拜斯拉夬人的《畜神 X 维列斯的偶像 S 这就是说在 
基眘 教檎入之前，当地的默里亚人就己开始祺仿罗斯斯拉夫人信 
仰多神教 。列翁 季的传记说，全体穸斯托夫多神教徒顽强地反对基 
耆教传道者，这躭是说，除楚德人之外还有罗斯托夫的罗斯多神教 
徒参加在内。甚至十七世纪的一个传说还说，罗斯托夫地区的一 
部 分多神教徒，当然是默里亚人，为了逃进 ** 罗斯的洗礼”，迁到卡 
马河上的保加尔国塊内跟同族的切利米斯人住在一起。这就是 
说，某时某地的确发生过斗争，但不是民族性的斗争而是宗教性的 
斗争:是基督教徒闻多神教徒，而不是外来者同土著，罗斯人同楚 
德人的斗争。 

芬兰人 的特点 关于罗斯人和楚德人相2影响的问题，即两 
个民族相会之后如何彼此影响，彼此之间取得喔什么，提供些什 
么，这是我们历史上最有趣、最困难的问题之一。但是，既然相互 
影响的结局是一个民族被另一个所吞掉，具体说也就是楚德被罗 
斯吞掉，那么对我们来说，重要的只刺了一个方面，就是芬 兰人对 
外来的罗斯人的 麥响。 这个澎响问题就是大俄罗斯民族起漉问魅 
的民族学关键，因为大俄罗斯民族是由斯拉夫成分和芬兰成分两 
相混合而成，其中以斯拉夫成分占优势。芬兰人的影晌通过两条途 
径深入罗斯社会* (一)外来的罗斯人定居在楚德土著中间，因为邻 
居间的交往不可避免地要从他们的生活中学习、模仿些东西> (二 > 
楚德人在逐渐罗斯化过程中按个民族，连同其人种的特点 1 自己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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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貌、语言，习俗.信仰就全部渗入罗斯民族的组成之中.从与自 
己融合的芬兰人那儿继承下来的不少生理上和精神上的特^同时 
通过这两条途径流到罗斯人身上。 

人种类型 一，必须承认，在大俄罗斯人种类型的形成上芬兰 
民族也有些份 a 我们大俄罗斯人的容貌并不完全一祺一样 地笈现 
—般斯拉夫人的特点。别的斯拉夫民族承认大俄罗斯人有斯拉夫 
人的共性，但也发现有些非斯拉夫人的杂质，如：大俄罗斯人颧骨 
大，脸与头发的颜色黑色成分重，尤其还有一个标准的大俄罗斯鼻 
子，生在很宽的底盘上面一这些多半都是由于芬兰人的人种影 
响， . 

方官 S 二、 古罗斯方言的变化也不无同样的影响参与其间 * 
在古代基辅罗斯的方言里有兰个特点* (一 )0 音化；（二和 H 两个 
音混淆不清，可以互相代替》(三)元音和辅音的组合中有一种语眘 
的和谐：喉辅音 r . K , x 跟硬元音 a . 及半元音％组合；齿音 

或咝音 a 、 c , u 和頚音或嘘音 wj 、 ia 则跟软元音《、6、《、10及半元音如 
相组合；动词第三人称单复数词尾都发软音 CnumeTb KM yr b )， 也 
可以说是语言和谐。我们在十二、三世纪的古文献残本中找到了 
这些特夢的遗迹。外国词译成俄文时没有重音的》和 0 被 0 音所 
代特： Topeapa — TpyBop , EneHa -^ OjieKa , 基辅罗斯人把喉耷 
K 跟硬音 U 拼在一起，而把齿音 y 或親音软音 K 或 b 拼在一起》 
因此，他们不像我们痱样违背古俄语的发音规则说“基辅 
他们说《该辅 # ( KHe B ); 古俄语的发音规则要求， K 如果退到《应 
该发成 U 或 W 所以十二世纪南俄罗斯一本路加描音的手稿写成了 
“路契福音 w (由“路加”变成“路基”，再变成 # 路契这种古 
代发音部分地还保留在小俄罗斯人的方言中。“林中旷地”他 
们说成“波良 “哥萨 茸”他们说成哥萨乞 （ HOMWe 入 
我们大俄罗斯人正相反，不把《 和嘘音 》， ni 限软元耷相抹，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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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说 KOJIbUO (戒指>, Ulblp © (更宽）， WbWHt (生命>,我们不 
会懞小俄罗斯人那么精细地发出跟这些辅音相拼的软元音《 
OTbU 3 ropoSbU !!。 此外，在古代南方方言中 u 音跟音相混或可 
以互相 代替: 在《伊戈尔远征记》里有 seun (也有 Be 4 K ) 和 raJiHiKhift 
等词。十二世纪中也有这些特点，有一部分直到如今还保留在诺 
夫哥罗德方言里 * 在大主教伊里亚一约翰给教士们的训诚里有 
ruCOTt ( rn 6 HyTi ■灭亡 >, npocrbUH 和 npoCTfeMH (再见 ）， nra ( nb 3 a 可 
以）；在1195年跟日耳曼人 订的协 定里有和 He M e - 
UKMft (日耳畏的）， nocjiyxbt 和 nocnycH (证人 ） 》这种语言特征我 
们在第聂伯河上游地区的方言中也见到 * 在 1229 年的斯摩棱斯 
克协定里有 HeMeMituft (日耳曼的）， sepeua (敎会斯拉夫语为 Bpe - 
ihm 拖 ）， roHKoro ( roTCKoro 哥特的这就是说，有个时候，在整个 
希腊一瓦里亚格人的通道上讲着—种方言，这种方言的某些特点 
可说至今还保存在诺夫哥罗德方言里面。如果你们现在从伏尔加 
中游，假定从萨马拉起向西北划—道弯曲的对角线，让奠斯科，特 
维尔，上沃洛切克和普斯科夫划在略偏左边，而将科尔切瓦和波尔 
霍夫划在右边，你就把整个大俄罗斯分为两个地带，东北和西南； 
在东北地带，方言的代表音是~在西南地带则是 & ，也就是将没有重 
音的0和 e 说成 a 和 fl C 如 BTapoft ， chmohJ ,, 弗拉基米尔人、尼曰 
哥罗德人、雅罗斯拉夫人 、科 斯特罗马人、诺夫哥罗德人都是 0 腔， 
打喉头深处发出音来,同时嘴张得像个罐子(这是俄罗斯方言学家 
兼词典家达里的说法梁赞人、卡卢加人、斯摩棱斯克人、唐波 
夫人 、奥勒 尔人、部分莫斯科人和特维尔人都是 4 腔，嘴完全张开， 
弗拉基米尔人和雅罗斯拉夫人因此把他们叫做“大开口”。 a 腔口 
音自莫斯科而西逐渐增强 I 结果到了白俄罗斯方言里 ， 根本连 0 
音本身都不能容忍了，甚至是带重音的0都拿 a 或7来代 替了: 

(桌 子)成了 ctoji 或 c T yn a 。腔音在俄罗斯方言学中叫做大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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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方分支方言, a 控音叫做大锒罗斯南方分支方言。两个分支的另 
外一些特点是：在南方, r 的发音像送气的拉丁苷 h , e 近似 y ; 动词 
第三人称词尾是软音 < Tb >, 跟现代的小俄罗斯以及古代的罗斯发 
音一样 ( BeKoy 即 BeKOB < 世纪） f 在 1229 年的协定中有 y 3 #!TK y pU 3« 

即 BWTt B pare (在里加取）；在北方， r 的发音像拉丁语的 j ^ b 在词 
尾读硬音，如和动词第三人称词尾是硬音 CnO 9 。 不过 f 在北方299 
分支中还可分出两种 口音： 西面的诺夫哥罗德口音和东面的弗拉 
基米尔 口音。 诺夫哥罗德口音更接近于古罗斯口音，较好地保存 
着古罗斯的语音，甚至词汇> 诺夫齋罗德人说 iwnww 〈戒 指）， xopo - 
me (好)，而且还用着许多在罗斯别些地区早就忘了的古罗斯词 t 
rpajtTt ( Kapii ! aTb ， 鸦叫 ）， aocneTb ( flocTHrnyTb , 达成 ）， nocnyx (证 
人)。弗拉基米尔口音离古代口音就较远了；占优势的<>音拖得很 
长，以至于有些租气；古代元音和辅音的那种组合丧失了，代词及 
形容词单数二格中的 r 发成 B ( xopomoK ), 好〉 e 奠斯科10在方言学方 
面也都像它在政治及国民经济方面一样，是枢纽地点。它正好在 
备种方言的会合点上> 在它西北向克林去是诺夫母罗德式的0腔| 

在它东面向博戈罗茨克去是弗拉基米尔式的 0腔1 在它西南向科 
洛姆纳去是梁赞式的* 腔; 在它西面向奠扎伊斯克去是斯摩棱斯克 
式的 a 腔。它吸收了四周备种口音的特点，形成本身一种特殊的方 
言， 其中南方方言的主音跟北方方言动词第三人称的梗词尾同时 
存在；同时硬 r 在词尾变成 K ( carwK , 靴子)，而代词和形容词单数第 
二格则又变成了 不过，为俄罗斯知识界所使用，作为标准语 
言的莫斯科方言在某些方面离古代基辅罗斯的语音更为遥远： U - 
BapHTb nO - MaCKOBCl£H ( 说莫斯科话）几乎比弗拉基米尔人或雅罗 
斯拉夫人更进一步地破坏了古罗斯语音规则》奥斯科方言毕竞形 
成较晚，尽管它的一些征象在文献中出现得相当早，在十四世纪 
上半期，跟莫斯科最初的政治成就同时出现 P 在伊凡•卡利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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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8 年的遗嘱中我们似乎找出了从 o 过渡到 a 的时刻，因为在 
OTHS (父亲 ）， oflHHoro (一 ） , pocrawex (看出）等形式之外我们还看 
到这样的字： “ AHjipefi ， ante ” 其中 aiKe 代替了古代的 <wtce (若 ）10。 

大俄罗斯方言的备种口音就这样在原始罗斯口音逐渐受掴的 
基础上形成起来。口音与方言的形成——这是民族迁徙和居民形 
成地区性集团的有声编年史 3 基辅罗斯的古音在东北方，也就是在 
3 TO 罗斯人跟芬兰人融合而成大俄罗斯民族的这个罗斯殖民方向上变 
得特别显著。这就产生了两个过程有联系的假定。达里认为大俄 
罗斯人的 a 腔方音是在楚德人罗斯化的过程中形成的 a 东方 n 异 
族人在罗斯化时益把学来的语言作些变动，把它的语言糟踏了，加 
进一些硬元音和不悦耳的元音辅音组合。罗斯化了的楚德人并没 
有丰富俄语词汇,格罗特院士曾计算过，一共只六十个左右的芬兰 
词,大部分进入了北方各省的俄语之中，只少数几个在大俄罗斯中 
部可以听到，如 naxTaTb < 搅黄油）， nypra (暴风雪 ）， psica (东正教僧 
袍)， KyneniMC 即 JiepeBHfH ； 乡村)〕等。楚德的杂质虽未弄杂词汇， 
还是损坏了方言，带来一些外来音和外来的音的组合 Up 古罗斯 
方言在诺夫哥罗德方言中最为纯粹地保存了下来，在弗拉基米尔 
方言中我们见到俄语在芬兰人的影响下受到损坏的端倪> 奠斯科 
方言则是这种损坏 的进一 步推演》 

迷涪三、文畝和传说对彼此相遇的两个民族在迷信这个领 
域内的相互关系讲得比较明确。这里我们见到有很活跃的交流的 
迹象，特别是从芬兰人方面来的影响。大俄罗斯人的民间习俗和 
迷信至今还保存着受芬兰人影响的显明特征。曾经居住在（而且 
至今还有一部分仍居住在）欧洲俄罗斯中部及东北地带的芬兰人 
诸族在跟罗斯人相会之前似乎还停留在宗教发展的初级阶段 。他 
们中间流传的神话在跟基督教接触之前还没有达到拟人观的阶 
段。这些民族崇拜外界自然的势力和征兆，但不把它们人化。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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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德瓦人或切列米斯人直接崇拜土地、石头，树木，但不把它们看 
作是更高级的存在物的象征》他们的信仰因此带着简陋的拜物敎 


的性质，大自然中届住着精灵的说法是受了基督教的影响以后的 
事。沿伏尔加河的芬兰人崇拜水和森林的迷信特别发展。莫尔德 
瓦人、楚瓦什人居住在森林深处或在丛林中的河水岸边，因此感到 
这些是生身的宗教环境。这种拜物的某些特点整个被吸收在大俄 
罗斯人的种话里面。大俄罗斯人的神话和芬兰人的一样，在神话 
中的奥林匹斯山上，树精是个突出的角色 t 而且树精的特点也都说 
得一样:他保护树木、根块、百草，他有个恶习惯，喜欢哈哈大笑和 
像小孩般叫闹，并以此恐吓和欺骗过路人 * 在波罗的海西岸较为 
开化的芬兰人的叙事诗(卡列瓦拉 >中，我们看到有一个水王。他是 
-个一脸青草胡须，身穿泡洙衣衫的老头，是司水和风的王，住在海 
洋深处，喜欢兴风作浪，吞食船只 f 他醅爱音乐，在卡列瓦拉的主人 
公贤人维涅曼宁把自己的竖琴抛在水里的时候，这位水王便把它 
.接住，拿了它在自己的水下王国中弹奏琅乐。这些特点令人想起 
诺夫哥罗德一筲有名的壮士歌《萨特阔》*中的水精或 海王。 萨特 
澜是个有钱的客商和琴手。他带着琴跌到水下的水精国里，在那 
里给水精弹琴，竟使水楮忘了自己的君王威严，跳起 舞来。 诺夫哥 
罗德壮士歎中所推写的水楕，其容貌和卡列瓦拉中水王的面貌极 r 
其相似。俄罗斯其他地区也都有水精之说；但是上述水精故事只 
在诺夫哥罗德地 E 才有。 这就有理由让我们相信，这个故事是诺 
夫哥罗德人从邻人，波罗的海的芬兰人那里借用来的，而并弗相反 * 
最后，在收入大俄罗斯古圣者传中的一些传说中，我们可以见到崇 
拜石头和树木的迹象，它们披上了基督教的外衣 ， 但披得不好，同 

• 萨特 jeiccajwo)， 古斯里琴手和歌手，士夫哥罗德 壮士耿 中的主人公。这一鼸 
:贫在19世纪 俄国艺 术作品中得到进一步提炼， A.K. 托尔斯泰写了长诗 《萨 特鲫>，氏人 
座嫣斯基一科萨科夫写有同名歌脚 * 一一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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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这种迹象在俄罗斯南部和西部是见不到 的《 

两个故事 在1071年左右的《始初编年史》中我们读到两个故' 
事。这两个故事在与后来的一些记载对照之后我们了解到，罗斯 
人是怎样对待邻人楚德人的多神教迷信的，同时楚德人又是怎样 


看待罗斯人的基餐教的。我们简单地叙述一下这两个故事，罗斯 
托夫地区发生了饥荒，两个从雅罗斯拉夫里来的术士沿伏尔加河 
■-路宣扬，说我们知道谁拦住了丰年”(阻碍了收 成)。 他们跑入 
乡村教堂,把晕美丽的妇女叫来 ，说： “她拦住了五谷，她拦住了蜂 
蜜，她拦住了鱼' 大家有的把姐妹，有的把母亲，有的把妻子带到 
他们踉前.术士们把她们的双肩划破 t 取出五谷或是鱼来,于是这 
些妇女就被杀死，她们的财物归了术士》术士们来到了白湖。这时 
正好斯维亚托斯拉夫大公，即大贵族杨也到这里来收税。他听说 
术士们已在舍克斯纳河和伏尔加河一带杀死许七妇女，就要白湖 
人把术士抓来交给他，并威吓他们说：“否刚我就整个夏天呆在 
这儿”（也就是，吃你们的）。白湖人慌了，把术士带到杨面前。 
杨就问他们 t “你们为甚么杀死这许多人？ " 术士们回答说 ：“是 
她们拦住 1* 丰收，杀死她们,就不会有饥荒;你要看的话，我们可以. 
当你的面从她们身上取出五谷、鱼或是别的东西来”。杨反驳说 t 
1 •你们全是胡说，上帝用泥造了人，人身上除了 骨头、 筋和血之外， 
什么别的东西都没有，而且除了上帝之外谁也不知道人是怎么造^ 
出奉的' 术士们道：“我们可知道人是怎么造出来的”。“怎么造 
的呢?〜上帝洗澡的时候拿块破布擦身，擦过以后把被布往地上— 
掷;嫌鬼就跟上帝争起来，抢着要拿这块玻布来造个人，结果由级 
鬼造人的身体，由上帝把灵魂放在里面;所以人死的时候身体回到‘ 
地里去而灵魂归上帝' 这两个术士是罗斯托夫默里亚族的芬兰 
人，他们向杨讲的造人的故事至今还保存在尼日哥罗德的莫尔德 
瓦人中间，'只是更完整吏明白易懞，不像基轴的编年史者那样是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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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的话 转述的，有些遗漏；同时现在的说法已经显然看得出受了基 
督教的影响。内容是这样的。奠尔德瓦人有两个主要的神，普神 
羌巴斯和恶神下伊旦（撤旦 ） a 想造人倒不是羌 e 斯的主意，而是 
下伊旦的主意。他用粘土、砂子和泥，开始塑造人的身体，可是怎么 
也塑不出一个人祥来，不是塑出只猪，便是塑出只狗，而下伊旦的 
意思是要按上帝的模样造人。他塑呀，塑呀，最后把飞鼠叫了出来 
(那时候，老鼠还会 飞〉， 并叫它飞到天上，在羌巴斯的毛巾里造个 
窝,生出孩子来。飞鼠照他的话飞到天上，在毛巾的一头生下一只 


小老鼠，羌巴斯在澡堂拿起毛巾擦身，由于小老鼠的重量，毛巾掉 
下地来。下伊旦于是拿起毛巾擦他的塑品，结果塑品就有了上帝 
的模样。下伊旦进而设法把活的灵魂放进人体里面,可是怎么也放 
不进去 9 他正想箝碎自己的塑品，这时羌巴斯走来，对他说:“你走 
开，该死的下伊旦，你给我滚到火烧的地狱里去吧；我没有你也造 
得 出人' 下伊旦不同意，说:“不，让我站在这儿，我瞧你怎么把活 
的灵魂放进人体里去 I 我也花了一份力气,他身上的东西也该有我3 吵 
一份，否则羌巴斯兄弟，我太吃亏，而你也不光彩”。双方争了又 
争，最后决定把人分了》羌巴斯自己拿了灵魂，把肉体给了下伊旦。 
下伊旦总算让了步，因为羌 b 斯比下伊旦不知强多少倍。结果是， 
人在死的时候，灵魂带着上帝的模样归天，到羌巴斯那儿去，肉体 
失去了灵魂,失去了上帝的模样,腐烂起来，走进地里，到下伊旦那 
儿。至于飞鼠 I 2 ,羌巴斯因为它捣蛋，罚它把自己的翅膀去掉，给它 
装上一条秃尾巴，还给它装了一付像下伊旦一样的脚爪。从这时 
起，老鼠就不会飞了。当負问术士们信仰的是什么神时，术士 fi 回 
答说: “信仰基督之敌\杨问，“他在哪儿? ”回答是* ** 坐在地 底里' 

11 坐在地底里 t 这算什么神！这是鬼，神在天上，坐在宝座上”。在 
这个雅罗斯拉夫术士的故事之后，编年史又讲了另外一个故事 • 
—个诺夫哥罗德人到楚德人那儿去找巫师为他卜卦。巫师就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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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来召鬼。诺夫哥罗德人坐在门坎上，巫师在狂怒状态中螭着，于^ 
是鬼躲开了他。巫师站了起来，对诺夫 哥罗德人说： “我的神不敢 
进来 f 你身上有什么东西，他们见着害怕”。这时诺夫哥罗德人想起 
自己身上带着个十宇架，他就拿下来,放在屋外。巫师重新作法召 
鬼，鬼使他发起抖来，把诺夫哥罗德人要知道的事情吿诉了他 3 之 
后诺夫哥罗德人就问巫师 ，怎么 你的神会怕十字架? ”因为这是天 
上的神的象征，我们的神怕天上 的神' “那你们的神是住在哪里 
的呢？什么槙样 呢？〜 他们黑颜色，有翅膀，有尾巴，住在地底下，他 
们在天底下飞，偷听你们的神讲话 S 而你们的神则住在天上；要是 
你们的人死了，就被带到天上，荽是我们的人死了，就被带到地底> 
到我们的神那儿' 编年史者添上自己的意见说,“事情就是这样 r 
恶人住在地狱里，千年万年受苦难，好人住在天堂里，和天使们在. 
—起。” 12 。 

迷宿方面的 S 相影响这两个故事明白地表达了罗斯外来者_ 
与芬兰土著在宗教迷信领域 里苴相 影响的 过程。 双方在这一领域 
*04 里的相会也同在共同生活中的情况样，和平无争，双方在信仰 
上并不敌视，也没有不可调和的对立*很明显，我们这儿谈的不 
是基餐教的教义》而是罗斯人和芬兰人的民间迷信。两个民族在. 
各自的神话观中都能找到同时适合于两种（芬兰人的与斯拉夫人 
的，多神教的与基督教的)•信仰的地方 • 两个民族的神彼此和睦 
地划分了地盘：芬兰人的神住在下面，在地底，罗斯人的神住在 
上面,在天上 f 这样一划分，彼此便能长久地友好相处，备不椎 
犯，甚至还会互相尊重。地底的芬兰神被冠以基督教的名称^鬼， 
在这个名称的庇护之下他们耽在罗斯人的基督教信仰中取得了一 
席之地，罗斯化了。他们在罗斯人的眼里也就消失了他们的异族: 
性质 t 芬兰人的性质。在这些神身上所发生的也芘是在他们襞热 
的崇拜者芬兰人身上发生过 的亊： 芬兰人被罗斯人包括了进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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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为什么十一世纪的罗斯编年史者说到术士，说到显然是芬 
兰人的迷信或习俗时，没有丝毫暗示这谈的是异族人，谈的是楚德 
人。多神教，异教，罗斯人的也罢，芬兰人的也罢，在他看来完全是. 

一回事；多神教信仰的民族起源或人种区別他一点也不放在心上* 

随着两个民族的越来越接近，这种区别在由于这种接近而形成的 
混合人口的意识中也越来越淡下去，为了 U 说明这种信仰上的无 
民族区别，我把保存在索洛维茨寺院里的一个短短的故事引在下 
面。这是在形式和内容上独具一格的一个故事。这几透过传说的 
艨胧光线质朴地描写了白湖地区舍克斯纳河上建筑第一所教堂的 
情景。教堂建筑在一个多神教的祈祷场上 〈不 用说它一定是芬兰 
人的）。在白湖地区住着维西族芬 兰人; 石头和桦树是芬兰人崇拜 
的偶像;但是在故事中一点没有暗示这是羿族的事物,楚德人的亊 
.物。， 

舍克斯纳河上第一座教*的故事“在白湖，居民尚未受洗， 

但自开始受洗，信奉基督之后，他们即建一教堂，但不知应以娜位 
圣者的名宇命名。大家于清嶷集合，往教堂礼拜并决定择一虽者， 

及至教堂，见教堂旁溪中有一小舟，舟中有一小椅，椅上立大瓦西 
里神像，神像之前有一张圣讲。他们取起神像，遂名教堂为大瓦西 30 S 
里教堂。有一莽汉取圣饼欲嚼，忽然昏倒，而圣讲化为石头。于是 
大家向教堂礼拜，行弥撒。但刚念福音 r 忽然一声巨响犹如霹雳， 

异乎寻常。大家都既惊吓又恐惧，以为教堂将倒，奔出，经査看，是 
昔曰礼拜桦树及石头的祭台。桦树已从根拔起，石头自地中跃出， 
落入舍克斯纳 河中* 自信奉我主之后,这是白澍第一座教堂，大瓦 
西里教堂” e 

生活上的网化可是，楚德人虽从罗斯人那里接受了基督教， 
但基督教并未将楚德人的多神教迷信连根拔起> 民间的基督教现 
念并不排挤多神教观念，只是在多神教观念之上建筑起来，形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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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宗教观念，其基础仍然是多神教的〔对混合在一起的罗斯楚德 居。 
民来说，基督教和多神教并不是你我对立彼此相克的宗教，而是同 
一信仰的两个相辅相成的部分，分厲于两种生活方式、两个 世界： 
一部分厲于上面的天上的世界，另一部分属于下面的 u 地”底的世 
界1按不久前尚保存在伏尔加河沿岸谙省的摩尔多瓦人以及与其 
相邻的俄罗斯人村落里的民间迷信及宗教仪式来看，我们可以一 
眼看出这种关系是怎么形成的。东斯拉夫人跟楚德人最初相遇时 
所建立的宗教秩序在东芬兰人逐渐罗斯化的几个世纪中一直没有 
任何重大变更。摩尔多瓦人的节日，大祷节就芷好安排在 I 罗斯人庆 
祝民间或教会节日 ，如 悼亡节 、三 一节、圣诞节和新年的时候。在对 
摩尔多瓦人的神，最高的创造者羌巴斯，众神之母天使巴佳伊及 
其子辈众神的祷告中，随着俄语的逐渐为摩尔多瓦人使用而添进 
了俄语 词汇： 在“ 大慈大 悲”的同时我们也听到了“ 保佑我人健康 w 
这种话。词汇之外，宗教观念也被借用；羌巴斯升为“ 上帝' 安格巴 
佳伊成了“圣母、她的儿子尼什基巴斯(牧神）成了大伊里；元旦向 
306猪神祷告时这么说 t “大瓦西里，请赐给我们你 自己軎 爱的黑小猪、 
白 小猪 '向 自然势力做的多神教祷告披上了罗斯基督教祷告的形 
式： “水妈妈 I 保依我们受洗的人们身体 健康' 此外， 多 神教的 
象征也換成了基督教的象征 S 原来是把桦树扫帚挂满手帕和 毛巾， 
现在则是在前厅角落里放上神像，神像前点起蜡烛，跪着向自己的 
羌巴斯和天使巴佳伊念儀文祷告，古摩尔多瓦语的祷告已被遗忘。 
罗斯人看掛摩尔多瓦人的公开的大祷与自己罗斯人的、基督教的 
祈祷如此相似，于是先在边上看，接着就参加了进去；同时在自己 
做祷告时也采用他们的一些仪式，唱同样的歌。这一切的结果使 
双方都弄不清楚，到底是行的哪一方的习俗和仪式:是罗斯的，还 
是摩尔多瓦的。雅罗斯拉夫里的术士回 答杨* 维夏季奇的问题时 
‘说，他们信仲的是住在地底的基督之敌 I 杨喝道 t 这是什么神 I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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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兔；楚德人的巫师回答诺夫哥罗德人的问题时，述说自己神的 
■模样，说是有翅膀，有尾巴。这&然取自罗斯神像的模样，因为罗斯 
神像上画着这种模样的鬼。1636年，奥列阿里问喀山的一个切列 
米西人知道不知道夫地是谁创造的，后者回答（据奥列阿里的记 
录 ) s “鬼知 道”。多神教徒嘲笑“罗斯的神 、但 害怕罗斯的鬼。耶 
稣会士阿夫里利在十七世纪八十年代从萨拉托夫到外地去，见到 
多神教的摩尔多瓦人也在尼古拉圣曰酗酒，完全是学罗斯人的样， 

' 驳杂的宗教*识 双方彼此承认对方的信仰当然促进了双方 
生活上的同化和事务上的接近，甚至可以说是促成了基督教在异 
族中的胜利 a 在这种相互承认对方信仰的环境下，楚德人没有背 
判自己的神，却不知不觉地跨越了基蝥教和多神教间的界限 I 而罗 
斯人则在接受楚德人的迷信与习俗的同时，仍然坚信自己是基督 
信徒。这种情况说明了后来发生的在初看之下无从理解的一些现 
象： 十六、十七世纪伏尔加河流域的异族人:摩尔多瓦人或切3米 
西人取基督教的名字，但在附近寺院的募捐簿上写捐款时却注明 
条件， 要为他行 洗礼， 国 时如果他想在本寺落发为僧的话，应考虑 
他这笔捐款而接受他，为他 剃发。 只是，这些湘源不同的概念交 
织在一起给宗教意识带来了很大的混乱，在人民的道德宗教生活 
中出现了许多不良现象。接受基督变成不是意味着从黑暗走到光 
明，从谬误走向真理，而是如同从低级神道的管辖之下出来归高级 
神道管辖，因为这些低级神道并没有作为迷信的产物而被废止， 
仍被认为是宗教的真实存在，只是处于反派地位而已。混乱的本 
源在于将多神教的神话改头换面，改成基督教的魔鬼论。早在十 
一世纪在罗斯本身就已发生这种情况》当时佩彻拉寺院的圣费奥 
多西就评论一种人，说他们对自己的信仰和别人的信仰同样的赞 
美。他用了二个中肯的字眼，这个字眼极可用来命名上述的混乱， 
这就是， 双重 信仰。 如果圣费奥多西能见到后来在 罗斯多 神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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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还有楚德多神教也嫁接到基督教上来，相信 他一定 会把这种驳: 
杂的宗教意识称作三重信仰 1 S 。 

殖 K 灌流的农村性质 四、最后，应该承认，芬兰族土著对伏 


尔加河上游罗斯殖民所建立的社会的成份起了相当大的影响。芬 
兰族土著居民主要聚居在苏茲途尔的村落里。根据前述圣阿夫拉. 
米的传记,十一世纪罗斯托夫城只有一头城脚住着楚德人,至少这 
—头叫做楚德 it 罗斯托夫地区多数古代城市取俄罗斯名这一点 
说明，这些城市是罗斯人建立的，罗斯人到来之前并无城市；同时 
也说明，罗斯人在这些城市的人口结构中占着忧势。而且在芬兰族 
土著居民中我们没有发现显著的社会分化迹象，即分成上等阶级： 
与下等阶级，因为全体土著居民是淸一色的农业人口。可能就因 
为这个缘故，一部分逃避罗斯人的同化的默里亚人在记载这项史 
实的文献中被称作“罗斯托夫乎民*%不过，我们 看到， 殖民本身给' 
奧卡河与伏尔加上游两河流域带来的主要是农业人口。由于这一 • 
SOS 点，伏尔加上游的穸斯及罗斯化居民在成分上势必比在南_斯时 
吏农业化 9 • 

' 结论 这样我们就答复了伏尔加河上游地区罗斯移民与芬兰" 
族土著如何相会及如何互相影响的问题。相会之中并未发生民族 
性质的，杜会性质的，乃至宗教性质的顽强斗争*两族的相会并未 
引起在征服的场合通常都会引起的政治、人种以及道德宗教方面 
的激烈对抗，相会的结果发生三种混合 *< 一〉 宗教的混合*形成了 
大俄罗斯人的神话观尚基础;（二)民族的混合，创造了大俄罗斯人 
的人神类型;（三)社会的混合，让农业阶层在伏尔加河上游人口构 
成中占绝对的忧势。 

大自然的彩 _此外我们还得说一说大俄罗斯的自然环境对 
罗斯移民在这里形成的混合人口所起的 影响* 民族的混合，这是 
形成大俄罗斯民族的第一个因素《大俄罗斯自然环境对混合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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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起的影啗，这是第二个因素，大俄罗斯民族 I 5 不仅是一个人件 
的构戒,而且也是一种独特的经济体制，甚至是一种特殊的民族性 
格:这里的自然环塊既对这种体制也对这种性格起着很大的 作用。 

构成大俄罗斯中央地区的伏尔加上游即使在今夫同第聂伯穸 
斯在地理上也有显著的不 Mt 六、七世纪之前，区别更大。这个地 K 
的主要特点是,森林与沼泽特多；沙质粘土占优势;河流纵横，犹如 
蛛网《这盛特点无论对大俄罗斯的经济生活，或是对大俄罗斯人 
的民族特性都打上了深刻的 烙印。 

大供罗斯人的 S 济生话在老基辅罗斯，无数城市形成大大 
小小的贸易中心，构成国民经济，对外贸易的主要动力。在伏'尔加 
上游罗斯，因离沿海市场太远，对外贸易不可能成为国民经济的主 
耍动力，因此，在十五、十六世纪在这里见到的城市数目较少，卽使 3 M 
在城市大部分人口也还是从事耕作。农业村落在这里对城市占着 
绝对的优势。而且，就是这些村落也同南罗斯的村庄性质大 为不' 
同。在南罗斯，外犯频仍、草原辽阔和饮水缺乏迫使居民不得不群 
居，集中为数千人口的巨大村庄，至今这还是南罗斯的一个 特点* 
在北方则刚巧相反，移民要在森林与沼泽之间找一块干燥地方比 
较安全、比较舒适地立足其上，建造房屋都颇为不易。那些干地，账 
些餺出来的丘岗是森林与沼泽之海中难寻的岛屿 9 在这样的小岛 
上只能安軍一二户，多则三户农家。因此，一两户农家的村 落成了 
北俄罗斯人口分布的主要形式，这种情况几乎一直 持续到 十七世 
纪末 a 在这些四下分散的小村落周围要找到相当完整宜于耕种盼 
空间是很难的。村落周围宜于耕种的廸方常是一块块小片地^这： 
些小片地也是小村落里的住户清理出来的。清理工作非常费力 i 
在选择好宜于耕种的干地之后得烧去森林，掘去树桩,把地开垦出: . 
来。由于离国外大市场远，出口不多,种田人缺少扩大开垦面积的 
动机，何况开垦总是如此之困难。伏尔加河上游砂质黏土上的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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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只 能满足耕田人本身的 B 常必需-如果我们以为古代大俄罗斯 
地广人稀,农民耕种很多土地，多于过去，多于这一世纪，那我们就 
错了。十六、十七世纪大俄罗斯农民每户的耕地面积一般不超过2 
月 19 B 法令所规定的份地，同时当时的耕地方法也给农业以一种 
游动不定的游牧性质《农民焚烧荒地上的树林，增加砂质黏土的肥 
力，一连几年从这块土地上获得丰收，因为灰烬是根好的肥料，但 
* 10 是，这种肥料是硬加上去的，而且很容易消耗，六七年之后土壤的 
肥力就消耗殆尽，农民就不得不让它长期休息,作为体耕地搁置一 
旁。而农民便迁往别处（常常是更远的地方），再开一块荒地，再‘‘在 
森林里 清理' 大俄罗斯农民就这样开发_土迪，不断地从一块地 
方搬到另一块地方，苘时始终是朝着一个方向，东北方向移动，直 
到俄罗斯平原的天然軀界，到乌拉尔和白海为止。农民在伏尔加河 
0：游砂质黏土上耕作收入很少，必须从事副业以增加收入。森林、 
河流、湖泊、泪泽，在在都是用武之地，加以利用就能贴补农耕上的 
微薄收入。大俄罗斯农民的经济生活长久以来就有特点的根源就 
在于此 t 被称为手工亚的地方农村副业能够发展的原因也在于 
此《韧皮编制，打猎，野蜂饲养（把树林里的蜜蜂养在树洞里)、捕 
鱼、制盐、蒸馏树脂、打铁这些行业中任何一个行业长久以来已是 
整个整个地区经济生活的基础与“苗圃”。 - 

在地区的自然条件影响之下建立起来的大俄罗斯经济的特点 
就是如此：（一）居民分散，小村落占优势 f (二〉农民耕种面积不大， 
农家可耕地狭小 f C 三)农耕有流动性，熟荒农作制占优势;最后，农 
业小副业铒发达，森林、钶流及其他生产资源的利用程度很大。 

民族性格 地区的自然环埦除对大俄罗斯的国民经济发生影 
响之外，对大俄罗斯人的民族性格我们也见到有强烈影响的 痕迹。 
十三至十五世纪大俄罗斯森林、洼地 、沼泽 随处可见，给移民造成 
无数小危险 ，无 数预料不到的困难与麻烦。他们身历其境，无法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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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必箝随时随刻进行斗争。这种情 a 养成了大俄罗斯人小心注 
意自然环埭的刁價，用大俄罗斯人的话说，叫做把眼晴睁大。他们 
行走时，常常环顾四周,试探脚下土地，可别一不注意掉进水里„自311 
然邱壤发展了大俄罗斯人闪避 i 危险、 小困难的能力，养成他们对 
不幸与贫因坚忍故斗的习惯^在欧洲没有一个民族像太俄罗斯人 
这样如此地未受自然的娇生愤养，如此地不奢望贪求，不期待自然 
及命运的恩皞 ，如 此地能忍受一切。同时 ，由 于地区本身的特点， 

任何一个角落,任何一个地点 都绩移 民提出了困难的经济任务:不 
管他们定居在哪里，他们首先得研究这块龙方，研究它的一切条 
件，找出最为有利的开发场所 e 在时令农谚中表瑰出来的大俄罗 
斯人民的令人惊异的观察力就是从这一切中发展起来的 - 

时令农谚 在农谚中，大俄罗斯自然环埦中毎年轮回的一切 
典型现象(常常是很难于捉換的）却被捉住了，气候葙经济方面的 
各种偶然情况被指示出来，农民经济每年轮 固的整 个轮廓被勾画 
出来 s 对一年四季1*、每一个月，几乎每月中每一天的气候和经济 
情况农谚都有极其 精确的 描绘，同时在这些常常是以痛苦的经验 
为代价而取得的楕确观察中既明白地反映着被现察的自然现象 * 

也明白地反映着观察者本身。这儿，观察者旣观察了周围环埦， 
又思量了自身 f 同时又将自己观察到的一切都联系到教会 曰历， 

联系到圣者的名字和节 h 上去 a 教会日历是它对自然所作种种观 
察的备忘手册，同时也是它奸自己的经济生活所作种种思考的日 
记，正月， 是一年 的开头，冬季的中心。在正月里，大俄罗斯人受够 
了冬季的严寒，开始取笑它。对受洗节日的严寒，他们说，任你勝 
啪响，受洗已经过去；随你刮与不刮，前面不是圣诞，复活节已快到 
来。可是正月十八还有个阿法纳西节和基里尔节 >阿法纳西节的严 
寒很有分量，大俄罗斯人泄气地意识到自己高兴得过 早了： 阿法浓 
西和基里尔给了我们个巴掌。正月二十四是纪念圣克赛尼亚的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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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阿克西尼是半谷半冬 神：冬 天一半过去了，陈粮一半吃掉了。农 
谚是:欲知春如何，且看阿克西尼。二月是侧晒月，太阳打侧面晒 
过来;二月二日是奉献节，奉献节$消雪融:冬天遇见了夏天，农谚 
是，奉献雪纷飞，春天雨淋淋。三月溫暧，但不稳定:三月天是哄人 


天。三月二十五是报喜节，这一天春天故胜冬天，熊起来报喜 • 
农谚是 ： 报喜节怎样，复活节后的一周就怎样。四月里土地返潮， 
刮着晡风/农民开始 注意： 农忙时节快要 来了。 农谚说•四月咝咝 
暖风起，农妇喜，农夫急，冬藏的白菜快完了 e 四月一日是埃及玛 
利亚节。这个节日的绰号是，清汤玛利亚。四月里就想喝酸菜汤 
了 I 四月五日是殉教者费杜尔的节日。费杜尔是风神。费杜尔一 
到，暖风就吹起来.费杜尔撅起嘴（阴雨绵绵下 不停、 四月十五 
日是普德使徒节。这一天的规矩是:把蜜蜂从冬季媛房里拿出来， 
放在蜂场上，因为花开了。一到圣普德节睃房养蜂要不得"四月二 
十三是圣者格奥尔基 * 波别多诺谢茨节。这一天同五月九日在经 
济及气候上有联系> 叶戈里带露水，尼科尔有青草;叶戈里天气暖， 
尼科尔有饲料。五月到了。冬天的储粮吃光了。啊!五月 * 五月固 
然好，身上不冷肚里饥。冷天气偶尔还是有，而田里庄稼可真还 
没有。裕话说*五月，干草喂马吃，热炕自己躺。农谚是 t 五月下雨 
黑麦壮 （五月 夭冷收成好。五月五是殉敎大圣伊里娜的节日<■阿里 
挪是秧神：把菜秩种下去，把去年的草拔起来，年得妨碍新苗的生 
长。俗话说，阿里娜节一到莠草全除光。五月二十一是康士坦丁 
皇帝及阿廖挪太后的节日。太后这名字踉亚麻部分同 音*， 结果 * 
在阿廖娜节要种亚麻，要#黄瓜 t 亚麻献给阿廖挪，黄瓜献给康士 
坦丁 # 

大俄罗斯人的其余几个月份也都在这类俗话、俏皮话、经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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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令农谚 f 有时甚至“伤心的话儿”中度过:六月，粮囤己空，青黄 
不接,被叫做糟六月！接着七月是忙月，是工作月；八月，正当镰刀 
使得发热,河水却已发凉，所以，一到变容节(第二个救主节）手套 
要准备> 接下来是九月，九月虽已冷，肚子饱账胀，正是秋收之后 I 
往下是十月，十月泥泞月，轮子滑木都难使，马车雪橇难通行》十_ 
月是吃鸡月，因为 十一月 一日是科兹马和达米安节，妇女耍宰鸡， 
因此这天也叫鸡子命名日、鸡子死亡日。最后,来了十二月，十二 3 W 
月是冰冻月，隆冬季节:一年要完了，冬夫开始了。室外冷难当，且 
在家中坐,读书度 H 月。十二月一日是先知纳乌姆节，文化 节：大 
家教孩子识宇^俗话说 s “老爹纳乌姆，开导又启发”，天气越来越 
冷，东西冻得畴瞒啦啪响的严寒到了。十二月四日是殉教大圣瓦 
尔瓦拉节。俗话说 ，“噼 噼啪啪瓦留哈，耳朵墀子要保 护好' 

大俄罗斯人手里拿着 〈应该说， 心里记着)教会 B 历，就这样 
一边观察与研究■，一年又一年周而复始地过着 生活。 教会让大俄穸 
斯人学会如何现察与计算时间》圣者和节日是他们观察与研究时 
的手册 t 他们不仅在教堂中记住它们 ，还 从教堂带出，带回家中，带 
到田野，带往森林 I 并在节日的名称上加上自己的对令农谚，像是给 
老朋友取名一样。他们常取些不恭的绰号< 例如:铁线莲阿法纳西， 
烂干箪沙姆松（因为七月里下雨干草腐烂) r 刮风费杜尔，养麦阿 
古里挪；此外对三月里的阿夫多季亚节说是门坎湿透，对四月里 
的玛利亚节说是斑起雪、作游戏，诸如此类，不计其数。大俄罗斯 
人的时令农谚既是他们的气象学，又是他们的农业读本，还是他 
们的官行录;他们本人连同他们的生铒与观点，理智与情感在农谚 
中全部表现了出来;他们在农谚中又思维又观察，又喜悦又哀伤》 

而自己既嘲笑自己的哀伤，又嘲笑自己的喜悦 16 « 

大费罗斯人的心理 大俄罗斯人的民间农谚是非常古怪在性 
的，正力农谚所反映的大俄罗斯的自然坏塊是古怿任性的 —样*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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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 $ 常嘲弄大俄罗斯人的最小心谨慎的打算，气候与土壤的古 
怪任性常常使大俄罗斯人的最微小有限的期待也都落空 t 结果，谨 
慎的大俄罗斯人在习惯于这种失望之后，.有时就不頋一切作出一 
个最属无望最不谨慎的抉择，拿本身的男敢同样任性地对抗大自 
然的任性。这种逗弄命运，碰自己运气的倾向也就是大俄罗斯人的 
侥幸心理， + 

大俄罗斯人深信一点 ：必须 珍惜明朗的夏天时光，大自然只给 
予他们很少一点宜于农作的时间，而旦大俄罗斯的短暂的夏天还 
可能因意料不到的来得过早的连阴雨而再度缩短这种情况使 
314 大俄罗斯农民不得不抢快工作，鼓劲工作，在短时间内做完许多 
活，及时收割完毕，而后让秋天和冬天闲着。大俄罗斯人因此就养 
成了在短时间内超乎寻常地集中力量的习惯，习惯于很快地，拼 
命地，速战速决地干活，而后在不得不空闲下来的秋天和冬天里居 
家 休息。 在欧洲，没有一个民族像大俄罗斯族人这样在短时间内 
那么紧张的劳动》同时，在欧洲也似乎找不到像大俄罗斯那么一个 
地方如此不习惯于平稳 、适度 、经常而有节奏的劳动。 

另一方面，地区的特点决定了大镩罗斯人分散居住的习惯。相 
距遥远、各自孤立的村庄生活在缺少交通设施的情况下自然不可 
能使大俄罗斯人养或联合起来以大单位合作方式行动的习惯。大 
俄罗斯人不像南罗斯居民那样，在彼此能相望的宽旷的田野上 
工作 ； 他们是手拿斧头孤零零地在丛林深处和自然斗争。这是一 
种不出声的艰苦工作，对付的是外界的大自然，森林或荒野，而不 
是自己的情感或与别人的关系。所以，大俄罗斯入在独处的时候， 
在没有人看着他的时候最能工作，而最不习憤于与人协作。大俄 
罗斯人一般地都是孤僻、谨慎甚至畏缩的；永远独自想心思而不 
爱交际；一个人的时候比在众人之中要好；在事惰开始 '的时 候， 
在对自己还没有信心在成功还没有把握的时候比已经有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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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引起别人注意的时候要好：没有信心与把握反而激发他的力 
盘 4 成功反而减少他的力量。在他们 】 8,克服困难、战胜危险与失 
畋比之以机智与风度保持胜利要 容易； 做伟大的事情比之意识到 
自己的伟大要 容易。 他们是这么一种聪明人：在意识到自己聪 
明的时候，笨起来了。一句话，大俄罗斯人比大俄罗斯社会要 
好1*。 

照例是 】9 ,每个民族从周围世界以及从自己所经历的种种逋 
遇中所吸取而化为自己的性格的，并不是所有一切影响而只逛某 
一些影响> 正因为这样才产生了形形色色不相雷同的民族气质与 
民族类型，正如对光的吸收不一致而产生备种不同的颜色一样。与 
此相仿，民族也只是在某个角度看到周围坏境，看到所经历的东 
西并在带有一定主观见解的他们的意识中把它们反映出来。国家 
的自然坯境当然也不可能不对这个折射的程度与方向有所影响。 
不会筹划将来，不会事先订出行动计划并直趋预定目标，盛著地 
反映在大俄罗斯人的智力性质，反映在他们的思想方式上面<>生活 
的不稳定与多意外养成了他们议论已走过的道略多于设想未来， 
往后看多往前看少的习惯。在与意外的风雪与意外的变暧，意外 
的八月严寒与意外的正月泥泞的斗争中，他们变得吏为谨慎而不 
是更为有远见;学得更为注意后果而不是更会树立 目喷 ，在自己身 
上养成的不是订方案的艺术，而是作总结的才干》进种才干也就 
是我们所说的事后聪明。俗话说 * 俄罗期人事后最聪明，这完全 
是说的大俄罗斯人。不过 ， 事后聪明并不是暗中聪明 = 大俄罗斯 
人在坎坷的道路上，在多意外的生活中摇摆不定，转弯抹角地走路 
的习惯常常给人以不爽直、不真心的印象^大俄罗斯人常常三心 
二意，结杲看起来好像是表里不他们确是朝着直接的目标走 
去的，虽说常常是没有好好地想过，只是走的时候老是东张西望， 
结畢走路的样子傈像是在犹豫，便像是在闪避。事实上大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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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该语是这么说的 t 胳 膊播不 过大腿1鸟鸦才直线地飞。 自然 
和命运产生作用的结果，大俄罗斯人养成了绕小道走上大路的习 
愤 3 大俄罗斯人的思想方法和行动方式跟他们走路一个模样 。 你 
说，你能想得出比大俄罗斯的乡村土道更为曲折更为蜿蜓的东西 
吗？完全像条蛇一样在游动，你不妨试一试笔直地走去，包你要 
迷略，走来走去还在这条曲折的小道上 

大俄罗斯的自然环塊对大俄罗斯人的经济生活与民族性格所 
起的作用就是如此 t 



第十八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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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尔加河上游罗斯殖民的政治后果——安德烈•博戈柳 
希斯基王公及其对基辅罗斯的杰度，将大公的家长权力转变 
为国家权力的尝试——安德烈在罗斯托夫地方的行动方式， 
他对近亲、对长系首城以及高级亲兵的态度——安德烈王公 
死后罗斯托夫地方的王公内讧与社会内 tC ——弗拉基米尔的 
编年史家对这种内讧发表的意见——弗谢沃洛德第三时代伏 
尔加河上游罗斯对第聂伯罗斯所占的优势一安德烈与弗坩 
沃洛德王公的政治成就对苏兹达尔社 会情 绪所起的影响 
——列举学过的事_ 


我们在进而研究伏尔加河上游罗斯殖民的政治后果时，必须 
常常记住，我们是在研究将在下一时期出现在我们面前的 围家体 
制的最早与最深刻的基础，我现在就要把这些基础指出来，以惙 
各位能吏方便地注意到它们是如何锻炼成为成长中的新体制的 * 
第一，伏尔加河上游的行政中心长期地在罗斯托夫 v 苏兹达尔、弗 
拉基米尔及特维尔等城市之间徘涵后，终于在奠斯科河上固定了 
下来 9 其次，罗斯北方许多封邑王公努力造成的新的统治形式在 
奠斯科王公身上得到充分体现：这是定居的世袭地主王公代，替了 
南方的祖先一按顺序制统治罗斯国土的宗室王公。这一新的统 
治形式成了莫斯科国君的权力构成中根本的，也是最活跃的因 
素。我们现在来浏览一下历史事实,看这两个基础(先是新的政治 
形式，而后是新的国家中心 G 如何慢悝地逐渐地显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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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镩烈* 傅戈檮布斯基 伏尔加河上游地区罗斯殖民的政治 
后果在殖民来潮最猛的苏兹达尔公国传到老王公儿子的手里，也 
就是在安德烈 • 博戈柳布斯基时代，就开始显露出来。这位安德 
烈王公本人就是显著地反映当时殖民活动的一位伟大人物他 
的父亲尤里 • 多尔果鲁基是莫诺马赫的一个小儿子，也是罗斯托 
夫地区这一支系王公的鼻祖。罗斯托夫地区就是在他的时代独立 
为一个公 国的： 在这以前，这块楚德人居住的偏僻地区只是附属 
于南方佩列雅斯拉夫公国 3 的一块土地。安德烈王公可能就是在 
1111年生于这个北方地区的。他是一位道地的北方王公，在习惯和 
观点上，在政治教养上都是名符其实的“林后”人，即苏兹达尔人。 
他大半生的时间居住在北方，根本没见过南方。他父亲让他治理 
克利亚兹马河上的弗拉基米尔城。这是苏兹达尔一个小小的附 
城,刚建立不久。安德烈在这 a 做了三十年以上的王公，其间一次 
也没有去过基辅。南方的以及北方的编年史都没有提到过他，直 
到他的父亲和他的堂兄弟沃林的伊兹亚斯拉夫自1146年起发生激 
烈的争吵之后，这种情况才算改变。安德烈在1149年之后才初次 
在南方出现》这一年尤里打败了侄儿，坐上了基辅的大公宝 
座夂从这时起南方罗斯才开始谈论起安德烈来；南罗斯的编年 
史记载了生动地描绘他的特征的几个故事。安德烈也以自身性格 
和政治态度上的特点裉快地在当时—大批南方王公中显筠头角。 
他的晓勇善战不亚于劲敌伊兹雅斯拉夫。他常在酣战之中奋不顾 
身，单枪匹马深入险境，甚至连头盔打落都不在意，这在南方本不 
足为奇，经常的外患和内讧把王公们锻炼得个个都晓勇非凡 。奇 
怪的是，安徳烈能很快从军事胜利的陶醉中苏醍过来，在激烈的 
战役之后马上既是个共楠清醢的政湓，又是个审慎行事的首长。 

,318在安德烈那里，一切都有条不紊，有备无患：你不可能给他个措手 
不及。在大家都慌乱的环壌中，他能保持镇静 • 在随时随刻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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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备，随时随地有条不紊这个习惯上，他像他的祖父弗拉基米尔 t 
莫诺马赫-尽管他骁勇善故，但安镲烈并不喜欢战争，在胜利之后， 
是他第一个向父亲说情，与战败 的敌人讲和。甫罗 斯的编年史家 
对他这种性格非常惊异，说‘ ( 安德烈不好武功"(也就是说，不喜欢 
军事上的荣耀 h 而求神宠' 同样,安德烈也完全没有他父亲对基 
辅的那种 狂热， 他对罗斯众城之母以及对整 个南罗 斯根本不感兴 
趣^ 1 15] 年' 尤里被伊兹雅斯拉夫打败，老泪横流，直是舍不得离开 
基辅 I 这时已快到秋天。安德烈劝他父亲，说道：“父亲啊，我们 
在 此己无事可作，还是趁热 C 趁夭还热)走 吧”。 1154年伊兹雅斯拉 
夫死后，尤里才坐定了基辅大公位子，直坐到自己在1157年去世 
时为止 o 尤里把最可靠的儿子安德烈留在身势，安 置在靠 近基辅 
的维什哥罗德；可是安德烈并不喜欢呆在南方。他未经父亲许 
可，偷偷奔回北方出身之地苏兹达走时从维什哥罗德带走了从 
希腊运来的圣母显圣像，这个圣像后来成了苏兹达尔地区的主要 
圣物，叫做弗拉基米尔圣物-—部较后的编年史集给安德烈的这 
个举动作了如下解释：“安德烈目睹兄弟子侄以至整个宗室的混乱 
状况，极为不安，这些人犯上作乱，永无休止，人人都在觊覦基辅大 
公国，无人愿意相安无事，结果所有公国悉尽荒芜,人烟稀少》波洛 
夫奇人又自草原进犯，大肆掳掠；安德烈王公对此甚为痛心，因此， 
也不告诉父亲，决心返回故乡罗斯托夫与苏玆达尔，因为那里安静 
得多尤里死后，基辅公位经过几个王公，最后到了尤里劲敌的 
儿子，安德烈的远房侄子沃林的姆斯季斯拉夫_伊兹雅斯拉维奇 
的手里，安德烈认为自己是长系，不服，等候时机派遣苏兹达尔民 
兵随自己儿子南下，许多不满姆斯季斯拉夫的王公也出兵前来会 
师。联军用“矛”和“盾 * 攻陷基辅，将 i 城洗劫一空 (1169 年)、按 
编年史家的叙述，这次洗劫，连庙宇妇孺都无一幸免，“其时基辅城 
内哭声震天，人人悲痛欲绝，泪流不止” 8 。但安德烈虽以大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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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基辅，弁不到基辅来坐他祖父和父亲的公位，他把基辅给了弟弟 
格列布。安德烈的儿子让叔父在基辅即位之后，带着军认回北方 
老家向父亲报命;凯旋回朝自是无限光荣(北方编年史家这么说)， 
亦受尽唾骂（南方编年史家添了一句 9 、 

王公相5关系 中的新 ，点罗斯众城之母从未 if * 遭受过这样 
的灾难，自&人洗劫基辅，这是基辅作为国土与文化中心巳经衰 
落的突出表现，显然，政治生活跟人民生活并肩而行 t 甚至可以说， 
政治生活紧跟人民生活，按其轨道行进。这位北方王公现在刚一 
开始破坏南方王公从祖先那里承袭下来的神种观念与关系，当地 
生活的深刻变革就己清晰可见，一条血染的地带显饍出民族的分 
裂,北方移民与他们离开的南方故乡之间的疏远早是既成事 实:徉 
1169年基辅失陷之*十二年，尤里_多尔戈鲁 基一死 ，基辅城乡都 
曾发生过殴打尤里带来的苏兹达尔人的事件 ia 。 在格列布死后， 
安德烈把基辅地区给了斯摩棱斯克的几个隹子 （罗 斯季斯拉夫的 
儿 子们夂 长侄穸曼登上了基辅公位，罗曼的两个弟弟达维德和姆 
斯季斯拉夫被安置在附近的城市里 u 。 安德烈自封为大公，但却仍 
住在北方苏兹达尔。一次，罗斯季斯拉夫的儿子们表现出不服从 
• 安德烈， 他马上浓使节送去一道严厉的命令:“罗曼，要是你们弟兄 
不听我的话，你自己就给我滚出基辅,姆斯季斯拉夫滚出别尔戈罗 
德，达维德滚出维什哥 罗德； 你们全给我滚回斯摩棱斯克，随你《 
去争去 ， la —个大公，小兄弟们的义父对宗室说话如此不像一个 
父亲，不像一个长兄，这还是第一次。这种态度上的转变在罗斯季 
斯拉夫的最小也是最好的儿子“勇敢的姆斯季斯拉夫”看来最为痛 
.320 心，车安德烈的一再退迫之下他把安德烈派来的使臣的胡须头发 
全部剃光，放逐回去，告诉安德烈•“在此以前，我们—直把你当作 
我们慈爱的父亲，但你如果派人来讲那种话 f 根本不像对持王公而 
诶对付藩臣或老百姓，那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吧，等上帝给我们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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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是非。这样，一个新的政治宇眼——藩臣便在王公中间被第： 

—次说了出来，这也是最早的一个尝试，让王公间按长幼顺序形 
成的不很确定的宗族关系由幼必须 m 从长，幼和老百姓一样是长 
的臣民这种政治关系所代替》 

苏兹达尔大公国的分立这些就是在安德烈 ♦ 博戈柳布斯基 
与南方罗斯及其他地区王公的关系中所暴露出来的一些不寻常的 
现象，在此以前取得长系大公称号必然就取得长系的基辅公位， 
两件事是不可分的。宗室成员中公认的长辈，总坐基辅 公位； 坐在 
基辅公位上的，总是宗室成员中公认的长辈：这是大家承认的正规 
体制。安德烈第一个把长系辈分同地方分了 开来： 他强迫大家承 
认他是整个罗斯国土的大公，但他又不离开自己的苏兹达尔领地， 
不到基辅去承继祖先的公位 • 伊兹雅斯拉夫所说的头儿与位子睢 
一句名言不意在这里用上了，一般是头儿愈小，愈想爬上长系的位 
子 f 现在是长系头儿自己愿意呆在小位子上。这样一来，王公的辈 
分，因为和地点分了开来，就取得了个人的意义，因而也就闪现出 
一种 思想: 给人以最离当周的权威。与此同时，苏兹达尔地区在罗 
斯国土所有地区中的地位也变了，苏兹达尔的王公对罗斯国土也 
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关系。在此之前，一个王公进入长系并在基辅 
即位之后，照例放弃原先的领地 f 按顺序把它移交给另—个王公》 
因此，任何王公领地都只是某个王公按顺序轮到而暂时前来治理 
的地方，是宗室的财产而不是个人的财产。现在安裱烈做了大公 
但又不放弃自己的苏兹达尔地区，结果就使这块地 E 失去了宗室 
财产的意义而成了王公固定的私人财产*这样也就使这块地区脱 32 取 
离了桉辈分长幼斓序统治的范围 14 »这些都是安德烈在处理同'南 
罗斯及其余地区的主公的关系中所出现的新现象 * 他这样作的企 
图是要变革罗斯国土的政治体制 15 »古代编年史家也都是这样看 
问题。他们所反映的当然也是安德烈 * 博戈柳布斯基的同时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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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印 印象。编年史家认为，从安 德烈* 博戈梆布斯基时起，本 来一直 
是单一的基辅大公国现在分成了两个部分：安德烈王公连同他的 
北方罗斯从南方罗期中分了出来，形成了 另一个 大公国——苏兹 
达尔大公国，并以弗拉基米尔城为全体王公的首都(大公公位所在 
地风 

安*烈与宗盧、城市及亲兵的关系我们研究安德烈生前和 
死后在苏兹达尔国土上发生的事件，发现在苏兹达尔内部的体制 
中还有另一种变荜也在进行的迹象。安德烈王公就是在自己家 
里，在管理自己领地的时候，也不是按陈规办事的。按照在王公 
宗族分成几大支而总的顺序制停止之后所实行的惯例，.备支的长 
房王公仍应与本支最近的宗室共同治理属于这—支的地区，把这 
裡人安置在本地区的幼系城市 〈幼 城） 里。 可是 u 在罗斯托夫地 
区，因为处于移民潮流的动荡环堍之中，一切惯例和关系都发生了 
动摇，甚至紊乱不清。尤里 • 多尔鲁基竞把罗斯托夫地区指定给 
自己的几个幼系儿子，而罗斯托夫和苏兹达尔这两个长系城市（长 
城)竞亦不按惯例，竟向他吻十字架宣誓保证在他身后接纳这些幼 
系儿子，但在尤里死后却又把长子字德烈请了来。安德烈本来非 
常孝顺父亲，但也违背了他生前的意'志，接受了这些背弃餐言的人 
的召请 I 7 ,而且他还不應眼最近的宗室共同统治奉献给他的这块 
地区 9 他从这些兄弟手里截获遗产之后把他们当作敌手全部赶出 
罗斯托夫地区，而且没有忘了把悝子们也一起赶走》我们知道，罗 
斯国土上所有长城治下的主要地区都是由两类贵族所统治的 * 脈 
役人员和工商人士；他们是王公的行政工具或是王公的强问或同 
事 9 菔役贵族的成员是王公的亲兵和大贵族;工商贵族的成员是长 
：^ 2 城中非脲役上层居民，所谓上等人，他们通过城市谓彻的民主组织 
领导本地社会。不过，工商贵族在十二世纪中主要是以王公的对 
手而非闻事的姿态出现的。这两类贵族在安德烈的父亲尤里的时 


.^18 



代就可以在罗斯托夫地区见到，但是安德烈和苏兹达尔社会的这 
两个领导阶级都相处不好，按成规，他应该在自己领地的长城中 


居住，并在其谓彻的协助与同意之下治理这个城市。在罗斯托夫 
地方当时有两个有这种谓彻的 长城： 罗斯托夫和苏兹达尔，安德 
烈对这两个城市一个也不喜欢，结果去住在自幼熟悉的一个小小 
的附城 f 克利亚茲马河上弗拉基米尔里面。这里没有举行谓彻的 
规矩，安德烈把全部心思集中在这里，巩固它，美化它，按编年史 
的说法“大兴土木”，造了一座富丽堂皇的圣母升夭大教堂，一座 
“美妙绝伦的圣母金顶楼阁”，把自己从南方带来的圣母显灵像安 
放在内18。按某部编年史集的讲法，安德烈扩充这个城市》迁了许 
多机灵的商人和各种行业的工匠和艺匠到这里 a 这样，附城弗拉 
基米尔在安德烈时代就在財富和人口方面趄过了本地区的长系首 
城。这种把公位从长系首城迁到附城的异常举动使罗斯托夫人和 
苏兹达尔人很为愤慨，他们抱怨安德烈说：“我们罗斯托夫和苏兹 
达尔是长系首城，弗拉基米尔只是我们的附城' 同样，安德烈也 
不喜欢长 系的、 父亲时代的亲兵。他甚至不叫大贵族们踉他一起 
游乐，不带他们一起 打猎， 而是命他们(按编年史的说法）“备自听 
便另找 乐趣' 他只带少数少年亲兵出去打猎。最后，为了能个人 
独行其是，他在把兄弟和侄子们赶出罗斯托夫地方之后，又把父亲 
的“前茅武士”，也就 是显镑 的大贵族赶了出去-安德烈的这种做 
法，桉编年史家的说法，是想做全苏兹达尔地方的“专制君主” 19 » 
为了这种出乎寻常的政治意图，安德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死 
于他的严酷行为促成的一次阴谋之中。先是他处死了第一个妻子 
的兄弟，古契科夫维奇，朝内的—个重臣，结果死者的兄弟和其他 
朝臣制造了一个阴谋，在1174年刺死了安德烈。 

安德烈王公的个性安德烈这个人物浑身散发着—种新的气 
息惜这种新气息并不太好•安德烈王公是个严竣但又任性的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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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什么事情都按自己的心意去做，不踝陈规与习俗 。 他的同时代 
人 M 注意到他这种双重性格，力置里有弱点，权力中带任性，编年 
史家这么说他,“安德烈王公在一切事愴上如此聪明，如此英勇，但 
以不能自祷(也就是缺少克制自己的 能力〉 而败坏了自己的意图％ 
他年轻时代在南方时在军事上表现得非常英勇，在政治上表现得 
非常明智，但后来在自己的博戈柳波夫城坐定不动之后竟做出不 
少蠢事，征集并派遣大批队伍时而去抢基辅，时而去抢诺夫哥穸德 I 
他坐在克利亚兹马的阴暗角落里向罗斯国土全埃擞开玩弄权术的 


阴谋之网 4 先是把事情搞到这样的地步，使七千人的苏兹达尔军阢 
被四百个诺夫哥罗德人在白網地方打得个落花流水；然后又组织 
了一次对诺夫哥罗德的进军，结果诺夫哥罗德人出售苏兹达尔浮 
虏比羊价还贱三分 之二， 这种事情不必有安德烈那付头脑也都能 
做。他把父亲时代的大贵族都赶出罗斯托夫领土，用了这么一批仆 
从在身边，结果他们卑郾辿杀了他,还洗劫了他的宫殿来报答他的 
恩典。他笃信上帝、爱护 穷人; 在自己的地区建了许多教堂，襞祷 
之前亲自在教堂点蜡烛 f 像个勤恳的教堂主持，他派人在街上给病 
人和穷人布施饮食;他像父亲般的爱护自己的弗拉基米尔城，想使 
它成为基辅第二，甚至还特地设一位(俄罗斯第二位)大主教》他在 
城里建了一座有名的金门，打算出人不意地在本城的圣母升天节 
打开，向大贵族们说.•“瞧吧，大家都来过节，抬头便 HL 金门％谁 
知到节日那天石灰浆来不及干》来不及凝固>门倒了下来，把十二 
个看客压在底 T 。 安镰烈王公向神圣的 圣缉神 像祈祷如果你不 
;334教出这些人,我这罪人对他们的死就负有责任' 门被扶了起来， 
压在下面的人全部 活着， 毫无损伤。弗拉基米尔城对自己的保护 
人是感澈的 t 弗拉基米尔人哭声震夭地迎接被杀王公的灵柩，唱 
着送殡哀歌（歌声中可以听到歎唱死难壮士的历史歌曲的萌芽 
安德烈从1155年自维什哥罗德出走之后，在近乎二十年间寸步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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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自己的领地，在那里建立了这么一种统治,但等他一死马上就出 
现了不可收拾的无政府状态，到处发生抢劫，凶 杀; 到处殴打行政 
长官、判官和其他王公官吏 4 编年史家沉痛地责备凶手和匪徒，说 
他们把事情做错了，因为有法律的地方总不免有许多“冤屈”和不 
公道的事。在罗斯，还没有一次王公的死带来这么多可耻的现象 ♦ 
原因应当从下列情况中去找寻：安德烈凭主观收罗 了一批 坏人在 
自己周围，对人缺乏辨别能力，蔑视习俗和传统。在谋杀他的阴谋 
事件中连他的续弦妻子也有份。她是卡马河上的保加尔人，安德 
烈对她的故乡不好,她为故乡报仇 I 编年史喼约地暗示，安德烈所 
处的社会环境十分糟安德烈王公的家人恨王公，罗斯托夫和苏 
兹达尔地区对他也是一片痛骂之声”。同时代人本打箅把安德烈看 
成新的政治理想的传播者，可是他的行为方式不由得令人提出问 
通 ，他是遵循负责的专制君主理应相当周密地考虑过的原则行亊 
的呢，还是凭他个人的冲动，刚愎自用？通过安德烈壬公，大俄罗 
斯人首次登上历史舞台，但决不能认为这次登台是成功昀 s 在患 
难时刻，这位王公确实发挥过巨大力量，但在安闲岁月他却把梢 
力耗费在琐碎小事和错误上面。安德烈的行为方式并非全属偶然 
现象，而是全与他的个性，他的怪脾气有关％。不妨认为，他的政 
治观念和行政习惯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在其中生长，在其中活动 
的社会环埭养成的，这个环塊便是安德烈在其中过了大半生的財 
城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尔的附城在当时构成了由罗斯殖民潮流造 
成的一个特殊世界，其中种种关系与观念恭是罗斯的旧地区所未315 
曾有过的。安德烈死后发生的一些亊件使这个世界昭然若撝 B 
安德烈芘后的内讧安德烈死后，苏兹达尔地方发生了激烈 
?的内讧。就其根源来说，与旧基辅罗斯的王公内讧非常相似 e 发 
生了在基辅罗斯常发生的事情 :小叔 叔同大侄儿争眇起来•安镲劲 
:的小兄弟，米哈伊尔和弗谢沃洛嫌同侄子们,早已轉世的长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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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斯拉夫的儿子姆斯季斯拉夫和雅罗波尔克发生了争执 =■ 这么— 
来,当地的居民就有了选择王公的机会，长城罗斯托夫和苏兹达尔 
以及罗斯托夫地方的大贵族邀请安德烈的侄子们；可是不久前成 
为大公国首輙的弗拉基米尔城却邀请了安德烈的兄弟一米海伊 
尔和弗谢沃洛德，这就引起内讧。起初是侄儿们占上风，大侄儿得 
了本地区的长城罗斯托夫，小侄儿得了弗拉基米尔；后来，弗拉基 
米尔起来反抗侄儿们,反抗两个长城,重新把叔父们接来；这次叔 
父战胜了侄儿，两人分了苏兹达尔地方，丢掉了长城，分别在两座 
幼城，弗拉基米尔和佩列雅斯拉夫利就位 5 在大叔米海伊尔过世之 
后，内讧又在小叔弗谢沃洛德和长侄姆斯季斯拉夫之间堪发起来， 
因为弗拉基米尔人和慨列雅斯拉夫利人仍然宣誓效忠叔父，而 
罗斯托夫人和大贵族们依旧拥护 搔儿。 姆斯季斯拉夫在尤里耶夫 
城下和科罗克夏河上的两次战斗中被击败，从此弗谢沃洛德便成 
了苏兹达尔地方唯一的主人<> 苏兹达尔内讧的经过就是如此，前后 
共计两年（1174—1176)。从经过悄形来看，北方的这次内讧同南 
方的内讧并不完全相傾> 这次内讧中有些现象在南方的王公纷争 
中不曾有过。在罗斯南部的许多地区地方居民对王公们的纷争一 
般漠不关心。在那里，彼此相争的是王公本人及其亲兵而不是地 
区，不是地区社会 I 是莫诺马録的儿子们同奥列格的 儿乎们 斗争， 
而不是基辅地方或沃林地方同切尔尼戈夫地方相争，尽管地区社 
会不由得不牵涉进王公及其亲兵的这<些斗争之中，苏兹达尔地方 
就不同当地居民积极地参加了自己王公们的争吵》原先是附城 
而在不久之前成为大公公位所在地的弗拉基米尔支持叔父们 。本 
地区的长城罗斯托夫和苏兹达尔则一致拥护侄儿们，两个长城甚 
至比主公自 a 更起劲，它们对弗拉基米尔表现得非凡地残忍。在 
其他地区，长城都为自己定出一项权利:在谓彻选举附城的行豉长 
官。罗斯托夫人在内讧期间谈到弗拉基米尔时说:“它是我 n 的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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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我们可以放火烧掉它,也可以浓个行政长 官去； 我们的瓦匠奴 
仆都住在那里' 显然，罗斯托夫人指的是被安德烈迁到弗拉基米 


尔去的匠人。但是弗拉基米尔附城也并非孤军作战 （ 苏兹达尔地 
区的其他附城如入了它的行列。编年史 家说： “诹列雅斯拉夫里 
人跟弗拉基米尔人一条心' 还有一个新的小城莫斯科，也倾向 
于这一方，只是因为害怕两位侄儿王公，才不敢公开参加战斗 a 地 
方上的对立并不仅仅限于长城跟附城为敌，这种对立深入社会内 
部，从上到下席卷了整个社会。苏兹达尔的全体高级亲兵全站在 
侄儿和长城 一方； 甚至弗拉基米尔城的一千五百名亲兵在罗斯托 
夫人的命令之下也都附和长城而反对弗拉基米尔市民所支持的王 
公幻。如果说，附城里的髙级亲兵站在长城方面，那么长城的下层 
民众却站到附城方面。在叔父们初次战胜侄儿之后，苏兹达尔人 
来到米海伊尔跟前，对他说* “王公,我们并没有跟从姆斯季斯拉夫 
对称作战，跟他的只是我扪的大贵族，所以你别生我们的气，请你 
上我们这里来*%显然,这是苏兹达尔城的老百姓的代表在 说话* 
这就是说 T 苏兹达尔地区的整个社会在斗争中并不是横向分裂而 
是垂直分裂的 i 两类地方贵族，高级亲兵和长城的上层非服役居民 
站在一边，长城的下层居民跟附城一起站在另一边。斗争的参加 
者之一， 叔父弗谢沃洛德就曾直接指出过这种社会划分。在尤里 
耶夫战 役前夕，他想避免流血，和平解决 * 派人去对侄儿姆斯季斯 
拉夫 说:“ 老弟，如果你受的是高级亲兵的指使，那你到罗斯托夫 
来，我们在那儿讲和》是罗斯托夫人和大贵族们在指使你；我跟 
我兄弟则是受的上帝以及弗拉基米尔人和佩列雅斯拉夫里人的指 
使"， ■ 

内讧#雄上 的拚* 对立在上述的内讧中暴了当地社会不 
调成分以及它们之间的对立关系《我们看到王公叔父同王公侄儿 
在斗争;有谓彻的长城跟附城,幼城在斗争 > 当地社会的上层阶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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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役阶级和商人阶级跟下层居民(罗斯托夫称之为 “瓦 匠奴仆 ”)在 
斗争^伹是，在这个表现为三种形式的斗争的深处隐裁着的是产 
生于当地社会构成的一种地方对立。要想理解这种对立的起源， 
躭应该记住 * 罗斯托夫和苏兹达尔的城市显贵是这个边区的古罗 
斯居民，他们远在尤里王公在这里就位之前就由早期的殖民浪潮 
带到这里，而且己习惯于领导当地的社会。和尤里 • 多尔鲁基一 
起，也就是在十二世纪初期，大贵族和高级亲兵又在苏兹达尔地方 
居定下来，这是当地社会的另 一个老 阶级，也是领导阶级 f 它跟' 
罗斯托夫和苏兹达尔的富商一起对附城进行斗争。至于附城，它正 
相反， 居民主要是刚从罗斯南部到此不久的移民，其中大多数来 
自罗斯南部城市和乡村中的下层阶级。他们到苏兹达尔地方之后 
同芬兰族土著相会，后者同样也是当地社会的下层阶级，这样，殖 
民浪潮就使下屋阶级，城市和乡村的老百性在苏兹达尔社会的人 
口构成中占了绝对忧势。所以 22 在还保存着基辅罗斯亲兵及贵族 
观念与关系痕迹的古代壮士歌中，罗斯托夫一扎列斯基地方的居 
民被称为‘ ( 林后农夫' 奥卡一伏尔加地方的主要壮士依里亚*穆罗 
米茨被称为“农民之子”就不无庳因了 22 。这个优势在伏尔加河上 
游的北方地区硖坏了罗斯南部各_区中的社会秩序所賴以支持的 
社会 力惫的 平衡。我们知道，罗 k 南部的社会秩序带着贵族的烙 
印：上层阶级政治上占优势，压迫下层民众。对外:贸易支持了工 
商界显要人士的社会地位；经常对外及对内的斗争巩固了军事、服 
役显贵（王公亲兵）的政治地位 s 在北方，滋养这两个阶级的泉.源 
枯堪了。同时，移民运动斩断了传统，把移民从原来在呆着不动的 
地方借以维持社会关系的习惯与束缚中解放 出来* 十二世纪时就 
表现得很突出的南方人不喜欢北方人的情绪，在最初显然并 芈出: 
于民族的或地区的原因，而是有社会的_,因为穸期南部的城里 
人和亲兵恼恨斯默尔德和奴仆挣脱他们控制，跑到北方去 t 而斯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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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德和奴仆,不用说，也是以同样的感惰来回报大贵族和“上等人 m 
的，不管这些人是南方的还是自己林后的。这样，罗斯托夫地方上 
层阶级的政治优势就丧失了物质与精神的支柱；在斯默尔德平民 
的殖民期流日益增强并改变原有关系与生活条件之后，这种政 
治优势必然引起社会下层与上层之间的敌对与冲突 23 。这种敌对 
也就是上述安德烈的兄弟与侄儿间发生内讧的隐秘的动力。通过 
罗斯移民与芬兰人土著两相谶合而开始形成的本地社会的下层阶 
級 ，受壬公纷争的影响而行动起来，反对上层阶级，反对这个社会 
中由来己久、已成正统的领导，将胜利献给了自己所拥护的王公。 
这么说，这并不是单独的王公内讧，而是社会斗争。因此，苏兹达 
尔地方的这个贬低了两类本地贵族的内部变革，跟它之从顺序制 
中脱离出来的对外坶位的改变一样，也和殖民潮流密切相关。 

编年史家谈内讧同时代的观察者，苏兹达尔地方的人对上 
述事件的经过与意义，也同样认为是当地社会时代不同的阶层之 
W 的斗争。上述王公内讧是由当时的一位编年史家记载下来的， 
他是弗拉基米尔城的居民，因此也是拥护叔父们和附城的。他把 
弗拉基米尔城的胜利归之于圣母，因为圣母的&灵神像就放在弗 
拉基米尔大教堂里。在讲述叔父们对侄儿们的第一次胜利以及讲 
述米哈伊尔回到弗拉基米尔的情况时，这位编年史家变成了宣传 
家，以有趣的想法叙述了他的故事，“弗拉基米尔城欢天喜地，看 
到整个罗斯托夫地方的大公又到了自己这里 b 我们对圣母光荣伟 
大的新奇迹不胜惊叹。她挽救了自己的城市免于灾难，她鼓舞了 
自己的市民：上帝没有使他们感到恐惧，他们不怕两位王公及其大 
贵族，他们不在乎这些人的威胁，他们将一切希望寄托于圣母，寄 
托于自己的真理》诺夫哥罗德人、斯摩棱斯克人、基辅人、波洛夫茨 
人以及所有当局(领地的当局与长城)像举行贵族社马一样举行谓 
彻,长城决定什么，附城就做 什么。 这里的长城罗斯托夫和苏兹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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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以及全体大贵族都有自己的真理而不想执行上帝的真理，他们 
说，我们离兴怎么就怎么，弗拉基米尔是我们的附城。他们反抗 
上帝，反抗圣母，反抗上帝的真理，听信挑拨是非的恶人，这些 
人对我们存心不良，因为他们妒忌这座城以及城市的居民。罗斯_ 
托夫人与苏兹达尔人不能更改上帝的真理，而只是想*自己是长' 
城，一切可以为所欲为 i 伹是，新的微贱的弗拉基米尔人明白真理 
在哪里，并坚决起来维护真理。他们对自己说 t 要么就是让米哈伊 
尔王公到我们这里来，要么就是为了圣母，为了米哈伊尔王公栖牲 
自己的头颅。终于上帝和圣母给了他们安慰；弗拉基米尔人靠上 
帝的保佑证实了真理，闻名于天下' 这就是说，当时的观察者在 
上述内讧中所看到的与其说是王公纷争，不如说是当地社会成员 
间的斗争，“橄贱的新人”反抗上层阶级，反抗当地社会中旧的传 
统的领导人物——两类贵族：服役贵族和工商贵族。因此，苏兹 
达尔地方罗斯殖民的后果之一是当地社幸的下层社会战胜了上雇 
330 社会。 可以预见，苏兹达尔地方的社会，由宁在社会斗争中取得了 
这个结局，必然能在较之旧基辅罗斯地区的社会制度更为民主的 
方向上发展 I 同时这个方向必然对王公的权力有利，在南方，由于 
内讧，由于王公受制于谓彻长城主公权力巳经—落千丈，振作不 
起。这样的转变在上述苏兹达尔内讧时期已表现得非常明显。在 
大叔米哈伊尔过世之后，弗拉基米尔人马上宣誓效忠于小叔弗谢 
沃洛德，不伹效忠于他，而且还效忠于他的后辈。这就是说，他们 
为自己确立了王公权位世代相传的承袭制度，以反对頫序制，并反 
对由此而产生的长城在共同统治的王公中间进行挑选的权利。 24 

伏尔加洱 J 游賓斯占据优势我们再向前一步，则又碰到一 
个新的事实 :苏兹 达尔地方对罗斯国土其余地区占了绝对的优势。 
在1176年战胜了两个侄儿之后，弗谢沃洛德第三任苏兹达尔地方 
的王公一直到1212年《他的统治在许多方面是安德烈 * 博戈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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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斯基内外政治活动的继续。跟他哥哥一样，弗衡沃洛德要求承 
认他是整个罗斯国土的大公，同时也同样不到基辅去坐祖先的公 
位。他在遥远的克利亚兹马河边统治着罗斯南部> 基辅的大公 
都由他一手加封。基辅大公如果不听从弗谢沃洛德，不做他的臣 
下，那就坐不稳他的公位，这样就出现了两位大公 I 基辅大公与弗 
拉基米尔克利亚兹马大公，名义大公与实际大公，长系大公与更长 
的大公。按弗谢沃洛德的意旨坐在基辅时这位“臣下”大公是弗谢 
沃洛德的斯摩棱斯克的侄儿留里克•罗斯季斯拉 维竒* 这位留里 


克有一次向女婿,沃林的罗旻说 ，“你 也知道，不按弗谢沃洛德的意 
旨办事是不行的,我们不可能没有他,我们全都把他奉为弗拉基米 
尔氏族的长者。” 25 弗谢沃洛德的政治压力在罗斯国土最遥远的西 
南边韁都感觉得到。加里西亚王公弗拉基米尔，即雅罗斯拉夫 • 
奥斯摩梅斯尔的儿子，在波兰葙助下坐上父亲的公位之后，立即投 
身于遥远的苏兹达尔叔父弗谢沃洛德的保护之下，以巩固自己的 
地位。他浓人去对弗谢沃洛德说 i “父王！保我坐镇加利奇亚，我 
和整个加利奇亚都属于上帝和你，永远遵照你的意旨行事”。弗谢 
沃洛德的邻居，梁赞的王公们间样感到他的沉重压力，也是唯命是 
从，几次遵照他的命令振遗军队跟随出征》1207年，弗谢沃洛德 
查明几个梁赞王公童欲欺骗他，就把他们抓了起来，送到弗拉基米 
尔，另派遗自己的行政长官到梁赞备城市，并勒令梁赞人把其余主 
公连同王公夫人一起交出来。他把他们拘禁在自己城里，直到自 
己逝世„他把自己的儿子封为梁赞王公当性格暴烈掘强的梁赞 
人（据苏兹达尔编年史家的形容）不服从他，，背叛他儿子时时候，这 
位苏兹适尔王公下令把梁赞市民连同其家属以及主教全抓起来 * 
^送到各城市，把梁赞城放火烧掉 26 o 梁赞地方可以说是被弗谢 
沃洛德征脤的，而且被归入弗拉基米尔大公国别的邻居也同 
样感到弗谢沃洛德的沉重压力。斯摩棱斯克王公因在某件事上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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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谢沃洛德不悦，只得向他请罪。弗谢沃洛德对大诺夫哥罗德 k 
也非常专断，一凭自己的好恶分封王公；他破坏当地古制；处罚当 
地“武士 # 而不予说明罪状。按北方编年史家的说法,一提起弗谢沃 
洛德的名字，天下战栗，他的威名扬于四海就是《伊戈尔远征 
记》的作者 T 十二世纪罗斯南部的诗人和政论家也知道这位苏兹达 
尔主公的威力 s 他描述谢维尔斯克的英雄于 草康战 败之后所经受 
的苦难时，向弗谢沃洛德说, a 弗谢沃洛德大公哬!请你自远方飞速 
赶来，把黄金的公位保卫：只有你能用桨使伏尔加河河水四溅，用 
盔作再使顿河干涸” 2 匕切尔尼戈夫诗人就是用这种诗的夸张词 
句来想象弗埘沃洛徳的伏尔加水师及其陆上部队的。就这样，在 
十二世纪初还是未开化的东北角落的苏兹达尔地区，到十三世纪 
332 初就巳成为凌驾全罗斯国土之上的公国 • 政治中心明显地从第聂 
伯河中游两岸迁至克剌亚茲马河河畔。这样的迁移是罗斯人从第 
聂怕河中游迁往伏尔加‘河上游地区的结果。 

对基辅的冷瀵与此同时，又出现了另一个有趣的现象 I 在苏 
兹达尔社会和各地主公心中产生了对以往王公朝夕思慕时基辅的 
冷漠态度，对基辅罗斯的怜悯的轻慢心理》这在弗谢沃洛德身上 
已可看出，在他的小辈身上则更加明显。弗谢沃洛德死后 t 苏兹 
达尔地方又发生了一次内讧。在弗谢沃洛德的儿子之间起了争 
执，起因在于他们的父亲作了一个不寻常的安排：弗谢沃洛德因 
不满长子康士坦丁 f 把长位给了次子尤里。托罗佩次王公姆斯季 
斯拉夫 • 乌达洛伊 （安德 烈的劲敌男敢的姆斯季斯拉夫 * 罗斯季 
斯拉维奇的儿子）为长兄拖不平，率领诺夫哥罗德及斯摩棱斯克的 
军队攻入苏兹达尔地方。弗谢沃洛德的三个小儿子 * 尤里、雅罗斯 
拉夫和斯维亚托斯拉夫出来 迎战。 1216年，内江以利皮察河上靠 
近波兰的尤里耶夫城的一次战役结束*在战役之前弗谢沃洛德的 
三个小儿子宴请大贵族，开始在三人之间事先瓜分罗斯国土，把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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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为掌中之物。其中最长的尤里由于自己的长位，取了最好的 
领邑，罗斯托夫一弗拉基米尔，其次雅€斯拉夫取了诺夫苺罗德， 
最小的斯维亚托斯拉夫取了斯摩棱斯克;至于基辅地方，好吧，随 
便哪一位切尔 M 戈夫的主公拿去就是。从这里可以看出，现在，最 
好的属长系的地区是罗斯托夫和诺夫哥罗德这’两块北部地方，而 
在一个半世纪以前按雅罗斯拉夫的分法它们还只是南方长系地区 
的附加物。当地社会的情绪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渺 小的弗拉基米 


尔人”现在也瞧不起罗斯国土的其他地区了，在这次酒荽上一个 
年老的大贵族劝弟兄三人和长兄讲和，说他有姆斯季斯拉夫那样 
的勇将支持他。另一个弗拉基米尔大贵族，年纪稍轻，可能也喝酔 
了，起来反对。.他对三位王公说无论在你们祖辈,还是在你们父 
辈，没有一人带着军队进入我们强大的苏兹达尔地方能完整地出 
去的；即使全罗斯联合起来——加利奇亚、基辅 、斯摩 棱斯克、切尔 
尼戈夫> 诺夫哥罗镩和梁赞等都联合在一起，也敌不过我们的队 
伍; 他们现在这点军队，我们掷个马鞍就能把它压倒，举起拳头就 
能把它粉碎”如。这番话三位王公可爱听。但是，隔了—天，这些吹 
牛大王被杀得落花流水，在战斗中丧失了九千人以上》这就是说， 
在苏兹达尔王公轻视基辅地方的同时，苏兹达尔社会中也发展了 
乡土的自负与傲慢感,这是安德烈与弗谢沃洛德王公政治上的胜 
利培_来的,他们使这个社会感觉到自己的力量^感觉到自己的 
地区在罗斯国土上的地位。 

研究过的事实我们研究从十二世纪中叶起到弗谢沃洛德第 
三死时为止的苏兹迖尔地方的历史，每走一步都碰到新的出乎意 
料的事实，这些事实按着两条平行的路线发展，为苏兹达尔地方 
创造了它在罗斯国土上空前未有的地位：一条路线改变了它对其 
他罗斯地区的关系;一条路线改造了它内部的结构。我们把这两条 
路线再讲一遍：起先是安德烈与弗谢沃洛德王公努力把大公的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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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和基辅的大公公位分开，努力把苏兹达尔地方变成自己永久的 
领地，把它从按颠序统治的地位中划分出来；其次是 安备烈 王公录 
早尝试以幼系宗族必须如臣下一样服从长系王公（将他视为专制 
君主）来代替行于宗族间的友好和睦的王公协议在安德烈死 
后,长城和当地社会的领导阶级、王公亲兵与谓彻人士的政治优势 
在苏兹达尔地方失落，而一个附城，安镰烈大公的輙城却在与长城 
的斗争中建立了世袭王朝.在弗谢沃洛德当政期间，这个地 K 对 
整个罗斯国土取得了绝对优势，它甚至史无前例地不顾任何顺序 
334以武力并吞了别人统治的全部地区。同时，苏兹达尔王公和当地社 
会在意识到自己力*的同时也产生了对基辅的轻视，对基辅罗斯 
的疏远。这就是说，先前将罗斯国土的东北边区跟旧的国土中心基 
辅维系在一起的内部联系中断了 • 所有这一切事实都是罗斯人向 
苏兹达尔地 方殖民 的后果《 



第十九讲 

十三及十四世纪罗斯国土情 势一瞥 ——弗谢沃洛德第三 
的后裔所行的王公统治的封邑制一王公纣邑一封邑制的 
主要标志-—封邑制的起源——南方王公中驾分世袭领地的 
思想——罗斯各地王公变成立陶宛政权下的臣民——雅罗斯 
拉夫戋系各支中宗族传统的力量；十五世纪末奥卡河上游王 
公与 梁赞王公间的关系——封邑制的基本特点——封邑制能 
在弗谢沃洛德第三的后裔中顺利发屜的原因——在苏兹达尔 
地区没有阻碍封邑制发展的因素 


基辅罗斯的解体1我们刚研究过的伏尔加河上游罗斯殖民 
:的种种政治后果，在这个地区形成了新的社会关系的新结构。在伏 
尔加河上游穸斯的下一步历史中我们要注意的则是尤里 * 多尔戈 
鲁基及其儿子的时代所奠定的基础的发展。在转而研究这种发展 
的时候，我们要记住：在十三及十四世纪当这个新体制建立起来 
的时候，原来的顺序制所依赖并在其中起作用的历史环境巳经踪 
影全无。雅罗斯拉夫及莫诺马赫的统一的罗斯国土己经不复存 
在，因为它已经被立陶宛和鞑靼人分裂。把这块国土联合成为一 
个政治单位似的圣弗拉基米尔宗族己经解体。它的长系备支己经 
绝代,或是已经衰落，带着祖宗的一些 M 余领地一起并入了立陶宛 
国家。加在他们身上的已是新的，异^的政治关系与文化影响》他 
们之间已没有共同的事业和共同的利害;甚至先前有关辈分高低， 
.次序前后的 一些宗 族旧账和争执也都停止了。基辅，本是罗斯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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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王公与人民关系以及政治经济和教会利害关系的集中点，在秘: 
靼人崩溃之后，它站起身来，现在看到自己已是別人国家内的一个 
草原边境小城，随时随刻有被掠夺的危险，随时随刻都得准备逃 
脱征服者的 暴力。 异族的生活制度就要在一处处已经荒芜、破坏 
殆半的古罗斯生活窝巢中建立起来，担负着复兴使命、继续着基 
辅罗斯破捽的民族事业的罗斯力里在奥卡河及伏尔加河上游芬兰. 
人的森林中寻找避难所。 

领导在这里建立起来的新的罗斯社会的责任落到罗斯王公宗 
族的三个小支身上 t 他们的宗族传统已经黯淡无光，他们的宗族 
关系已经全部断绝。这三支便是：出自切尔尼戈夫的雅罗斯拉夫 
家族的梁赞的雅罗斯拉夫后裔；罗斯 托夫一 苏兹达尔的弗谢沃洛 
德后裔；出自莫诺马鋳家族斯摩棱斯克支系的雅罗斯拉夫的赛奥 
多尔后裔。这就是曾“以丰功伟绩”挣得旧第聂伯罗斯国土的圣弗 
拉基米尔的为数可观的子孙到新的伏尔加河上游罗斯时期所仅剩 
的几支^这就是说，原先的制度在伏尔加河上游既无谱系基础，亦 
无地理基础。纵令新的社会制度在这里出自什么基础，至少这个 
劁度也无需跟旧制度的残余进行斗争》 

伏尔加河上游罗斯殖民产生的政治后果并不限于我们所研究 
过的一些事实。我们在进而研究弗谢沃洛德死后发生的现象时，又 
碰到了一个新的事实 • 这个新的事实可能是较之先前谈的一切事 
实更为重要，因为它是这一切事实产生合力的结果 I 

伏尔加河上游罗斯的封邑统治制旧基辅罗斯的王公 统治触 
建立在辈分上面。弗谢沃洛德把长位不给长子而给次子的这种做 
法 ，表明辈分在 这里已 经失掉了它的真正的 谱系意 义而取得了外 
部规定的性质； B 不是与生俱来的特权，而只是一种赏賜的或取得 
的乃至抢来的普通头衔。我们仔细看一看弗谢沃洛德后裔 的縴洽 
关系，就可看到，在苏兹达尔地方建立的一种新的王公统治制度，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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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先的并不一样。在研究这种新制度产生的历史的时候，让我们 
暂时不要理会;在弗谢沃洛德的第一代后裔脱离历史舞台之前，罗 
斯 t 被鞑靼人征脤过（北方在 1237— 1238 年，南方在 1239-1240 
年八在这次征眼之后我们在苏兹达尔地方观察到的现象实际上是 
从在被征服之前 (在 十二世纪）就巳起作用的备种条件中不断发展 
出来的。基辅在十二世纪末就已失掉作为罗斯国土中心的意义，在 
鞑靼入侵 以后则 彻底没落了。克利亚兹马河上的弗拉基米尔对弗 
谢沃洛德的后代来说在长系大公•公位方面接替了基辅的位子，并 
且是伏尔加河上游罗斯的政治中心 2 h 基辅仍是教会的行政中心， 
但仅保留了短短一个时期。在弗拉基米尔公位的承继方面，弗谢沃 
洛德的后裔一般还是按先前的辈梦 顺序。 在康士坦丁 • 弗谢沃洛 
多维奇恢了被他父亲摘掉的长位以后，弗谢沃洛德的儿子们还 
按着辈分顺序在弗拉基米尔当朝：先是康士坦丁，其次是尤里，苒 
次是雅罗斯拉夫，最后是斯维亚托斯拉夫。在弗谢沃洛德的孙子一 
代也遵守着这样的制度。在和勒程人的战斗中长系的康士坦丁的 
以及尤里的儿子们（除康士坦丁的一个小儿子外> 全部战死了，因 
此弗拉基米尔的公位就按顺序给了弗谢沃洛德的三子雅罗斯拉夫 
的儿 子们： 其中.是(在次子安德烈被鞑靼人赶走之后）长子亚历山 
大. 涅夫斯基，而后是三子特维尔的雅罗斯拉夫 ，最 后是幼子科斯 
特罗马的瓦西里（死于 1276 年) 3 。这就是说，直到十三世纪的最后 
二十五年，弗拉基米尔公位的承继还是按着原先的晒序制，其問虽 
也有不遵守的时候，但这种情况在苏兹达尔这地方并不比在旧基 
辅罗斯多。长系的弗拉基米尔迪区是弗谢沃洛德后裔的公共产业， 
是按辈分顺序统治的；此外苏兹达尔地方还成立了 几个幼 系的邑 
(幼邑），由弗谢沃洛德的幼子们统治。这些幼邑的统淪采取的是另 
—种制度,并不按照辈分嫵序。幼邑不按顺序制，不按出生次序传 
位， 而是父子世代相传。換句话说,是直线往下传,并不间断>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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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兄到弟，由小叔到长侄地那么曲折相传 I 这种统治制度改变了' 
幼邑的法律性质。过去在南方，除了特别划出来的孤儿封地之外， 
所有公国都是王公宗族的公共产业，王公们只是按着辈分颃序的 
临时统治者。现在在北方，幼系公国成了某个王公的永久独立产 
业，个人财产，或由父亲本人指示或按常例传给一个 儿子。 在王公 
领地的法律性质起变化的同时，领地本身也出现了新的名称 s 在 
旧基辅罗斯，交给王公们的部分罗斯国土一觖叫做邑或领邑，是临 
时性的 领地八 自十三世纪起在弗谢沃洛德家族中用苏茲达尔地 
方分成的那些幼邑叫倣世袭领地 ，后 来叫做封邑，是永久的，世袭 
的独立领地。我们将把这种在北方建立的新的王公统治制度叫撖 
封邑制，以别于顺 序制， 这种制輿的标志在十三世纪弗谢沃洛德 
儿子的时代就已出现 * 

封 e 制的主要榇志封邑统治制度，这是苏兹达尔罗斯往后 
的全部历史规象所从而发生、发展或在其影响之下发生、发展的基 
本事实和出发点，十五世纪中叶以前在这虽形成起来的政治生活 
就建筑在这个制度上面。首先有两个标志标明这个制度的建立》 
第一，王公们的经常调动停止了<他们成了坐镇一地的统治者，-永 
远住在自己的封邑城市里，死也死在 那儿； 甚至按辈分轮到接任大 
公公位时，也都不离开这里第二，王公继承制度，壬公将领地传 
给继承者的方式变了，在旧基辅罗斯,主公不能自己决定将领地传 
给别人，甚至是自己的儿子，如果按辈分还轮不到他继承的话*而 
339十三，十四世纪的北方王公则是所领领地的永久领主，由自己定决 
把领地传给儿子；没有儿子时，可以给妻子或女儿，甚至给按辈分 
轮不到的远亲，在十三、十四世纪的文献中我们能找到不少这种没 
有直系继承人时传给外人的例子。1249年雅罗斯拉夫里的封邑王 
公瓦西里.弗谢沃洛多维奇(弗谢沃洛德第三的 曾孙) 死了，遗下一 
个独生女玛丽亚女 王公。 这时，斯摩棱斯克的王公们，在分世袭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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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时候，得罪了自己的小兄弟莫査伊斯克的费奥多尔 ,费 奥多尔 
出走雅罗斯拉夫利，娶了孤女女王公,同时也就从她手里得了雅罗 
斯拉夫公国，成了一个新的王朝的始祖。弗谢沃洛德第三的第三个 


儿子雅罗斯拉夫分得佩列雅斯拉夫领地为封邑，死后由长子承袭 9 
1302年佩列雅斯拉夫王公伊凡 • 季米特里耶维奇去世，他没有子 
嗣，把封邑遗赠给邻居莫斯科王公达尼尔。莫斯科大公骄傲的谢 
苗在1353年死的时候，把封邑传给妻子 t 后来她再转给小叔伊凡《 
这就是苏兹达尔地方幼系地区建立新 的王公 统治制度的标志。 

新 N 度的起籯现在我们来尝试说明这个制度的历史起源。 
我们在研究十一到十三世纪南方第聂伯河和北方伏尔加河上游 
王公之间的统治关系时，发现一个明显的不相一致的情形。在十 
一.十二世纪旧基辅罗斯时代，不分割地共同统治公国的思想是王 
公统治关系的准绳，甚至在宗族关系相隔极远的王公之间亦不例 
外。隔开两代、三代的雅罗斯拉夫后代都还淸楚地意识到自己是 
一个统治宗族的成员，一个祖宗的子孙，要电大家一起，按辈分顺 
序来统治祖先的领地和产业 t 罗斯国土。这种统治者间的团结一 
.致，这种不分割地共同统治的思想在弗谢沃洛德的后代中是见不 
到的 f 即使在近亲之间_堂兄弟甚至亲兄弟之间亦是如此，因此 
尽管是近亲，弗谢沃洛德的子孙还是赶忙将自己的世袭领地分成 
若千独立的可世袭的小块。弗谢沃洛德的子孙似乎比雅罗斯拉夫 
.的子孙更快地忘记了自己的祖父《这种分散统治的方式怎么会在 
弗谢沃洛德的后代身上发生得如此之快？是什么原因，哪 些条件 
催使北方的壬公们不顾统治者们的亲属关系，在统治上竟如此互 
相疏远?现在？狭们首先得搞清楚这个问題的实质，象我们在解决 
順序制发生的问题时一样。 

南方的王公王公封邑是封建王公的世袭领地。世袭领地这 
十词以往西南罗斯时代的壬公也用，只是有几个意义。整个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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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是“领地和产业 B ，属于整个王公宗族，就较小的蒗围说，某支: 
王公在某个地区固定了下来，这个地区便是这支主公的领地 i 就更 
小的范围说，父亲曾任某个地方的王公，儿子也在这里任王公，即 
祀这个地方称作世袭领地，尽管父子之间坯隔着别人在这里当过 
王公。 在这一切意义上，世袭领地的概念里就是不包括下述标志 t 
即根据遗嘱获得的个人连续不断继承的领地。不过，在西南王公 
的头脑里也并非没有过实行这种统治的念头。沃林王公弗拉基米 
尔_华西里科维奇1289年死的时候没有子嗣，死前以遗嘱方式把 
公国传给小的堂兄弟姆斯季斯拉夫•达尼洛维奇，越过了大的堂: 
兄弟列夫。这里就发生了问题：是不是仅凭立遗嘱人的意志就可 


以取得统治权？继承者认为必须在弗拉基米尔城的大教堂里召集 
大贵族和市民，宣读在病中的堂兄所立的遗囑。只是编年史对这 
种宣读遗嘱的庄严仪式有无法律意义未作任何评述！只说是“老老 
小小全都”听了 遗礪* 是不是在征求大贵族与市民的同意呢(包括 
默认在内），还是只是通知大家一声？布列斯特城不服从弗拉基米 
尔王公的遗哦，宣誓效忠于他时侄子尤里;.继承人把这种举动看成 
“ 造反％ 看成叛国之罪。尤里的父亲威胁尤里,要剥夺他的继承权， 
如果他不离开布列斯特，就把公国让 给其亲 叔父姆斯季斯拉夫 。这 
儿按辈分顺序的思想已经看不到了。不过，从这一切现象上看，还 
不能说十三世纪时在沃林已经真正实行了封邑制 - 弗拉基米尔的 
指示得到了达尼尔的长子刿夫的同意》达尼尔的几手们对待弗拉 
基米尔就像对地方上的大公一样。小的堂兄弟和侄子对他说，他 
们把他当作父亲》大的列夫和儿子向他请求，把布列斯特给列夫， 
像过去基辅的大公馈赠亲族一样。遗嘱本身也并不是立嘱人个人 
的单方面行为，而是一种“协定' 是他和选中的继承人之间的协 
定；他派人去对继承人说，“老弟，上我这儿来，我要跟你就—切立 
个协定 ' 这些都是过去基辅在王公关系方面所行制度的残迹 。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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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夫在他的编年史汇编里引用了一张来源不明的通告，是这位 
.弗拉基米尔王公的祖父罗曼于1203年在接任基辅公位时分发给各 
地王公的一份 文件。 罗曼在其他事情之外建议将基辅大公公位的 
更替制 度改成“如其他秩序良好诸国所行一般' 而地方王公也不 
把自己的地区分给各个儿子 f 只将公位连同全部领地传给长子一 
人，少子们备分一个城市或领地维持生活，但“均在长兄统治之 
下'地方的王公们不接受这个建议》在十三世纪初，公位 直线下 
传既非一縠事实亦非公认规则，罗曼的长子继承制思想显然是受 
了欧洲封建制的影响 I 不过把公国看成王公个人财产的观念 
在当时罗斯南部王公的头脑中已经萌芽，但其作用只等于一种革 
命性的要求，同时给罗斯国土带来了极大的不幸。在 《伊 戈尔远 
征记》中有很显著的一段话 t “王 公们跟 异教徒作战的力量削 弱了， 

因 为弟兄们彼此都说:这是 我的,那也是我的， 王公之间开始为一 
点小事而用这般大的字眼，自己人造自己人‘的反，结果异教徒自四 
面八方长驱直入我罗斯国土” 8 。 

西部的王公3在俄罗斯西部，由于环境而产生的思想并未 
发展成为制度。同时，即使环境不相同，那里的思想是否会发展成 
为制度，也很难说。总之，臣服于立陶宛这一事实给那儿的王公 
关系造成的环境，促使这些关系完全朝着一个特殊的方向行进。不 3W 
管分权过程在立陶宛一罗斯国家中进行得如何胜利，这种分权过 
程始终 没有迖 到封邑制分割的细碎每度。大公驾临于地方王公 
之上，弁不置身于他们之中，而且不是众封邑王公中唯一的长者， 
——这些正好是另外半个罗斯中的封邑制的重要特点。立陶宛大 
公贫赐领地可以是“永久的”，也可以是“凭主上之意愿”，暂时领 
有 6 永久賜领这种做法取消了顺序制，或是不承认有这种制度;暂 
时领有则否定了封邑制的基础，两种做法同样都把受赐者降为服 
役王公，负 有** 从此为我忠戚服务”的义务。相反廸，宗室共朝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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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或是封邑王公则不是谁的 臣子。 因此 * 十四，十五世纪立陶 
宛一罗斯国家的地方王公只能在特定条件下称作封邑王公，因 
为没有一个适当的宇眼能表示他们那儿所形成的那种独特的关 
系。 


奥肀 河上游的王公在立陶宛_罗斯国家中有一个角落，它 
的特殊生活条件使我们有可能来猜想：假定听任罗斯西南部的王 
公们在那两个世纪里自由发展，他们将怎样安排自己的生活。这 
—个角落便是切尔尼戈夫的圣米哈伊尔的后裔 t 别廖先*奥多耶 
夫、沃罗登斯基:梅泽茨等王公统治的奥卡河上游地区"他们自十 
四世纪中叶起臣服于立陶宛，但因为地处边境，也就能以自己的世 


袭领地同时侍候“双方”：立陶宛与莫斯科。这些因自身地位不足 
道而避免了外界千涉的王公在自己祖先的产业上直到十五世纪末 
都还遵守着古老的昧规，继续在“按宗支、按辈分继承大公领地”上 
互相争吵，对“谁应得夭公领地，谁应得封邑”的问题进行协商。这 
样一来，就是封邑(小王公 领地〉 的归属也并不由继承法决定，而仍 
然是以决定宗族顺序（自然的顺序或约定的順序）的协议来确定 
的和十二世纪中所实行的一样。不用说，这些王公根本不可能把 
343从遥远的古代传下来的概念应用到自己实际的地位上来 * 事物的 
趋势在促使他们走向分散统治》可是，他们一面坐在自己—份小小 
的父业上面，一面还在那里为“按宗支按辈分”顺序当朝的问题喋 
喋不体，忙个不停》他们继续着远祖所行的政策，以协议支持着 
已经衰落的宗族 古制。 这种手段.固然支持着古代制度，但同时也 
在把这个制度的自然基础从底下抽走。 

梁赞的王公我现在还要和你们谀谈另一个可以说是很小的 
例子，以说明雅罗斯拉夫宗族长系的几支王公政治意识上的顽固 
不化。切尔尼戈夫的—个分支，梁赞地方的王公因为处于边远地 
区，并从整个顒序制中独立了出来，所以跟加里西亚的王公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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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较之实行顺序制的共朝宗族在接收分散继承领地的思想方面 
要来得早^同时，这些王公在内讧中的野蛮程度在罗斯南部的留 
里克的子孙们中也很少见，在那样的内讧中，任何和睦友爱地共 
同统治祖先产业的念头必然被消灭得干干 净净。 最后，梁赞公国 
自弗谢沃洛德第三时代起（常常也是在强大的压力之下>就先是跟 
相邻的弗拉基米尔公国，后来跟相邻的莫斯科公国密切往来！而 
这两个公国已巩固地建立了封邑制度。十五世纪末，梁赞地方由 
瓦西里耶维奇家两兄弟伊凡及费奥多尔统治，伊凡是哥哥^称大 
公;费奥多尔是兄弟，是封邑王公。不过两人讲明了，两个公国严 
格分开，各自向下传代。可是,再人也预见到了他们之中可能发生 
绝代的情况。在实行廉序制的时候，连有绝代公国的想法也都不 
会产生：某个主公如果没有后代，永远有排好次序的旁支继承人在 
等着。自从顺序制在封邑制中衰落以后，绝代公国就必然会引起 
误会和争吵。按封邑制的思想，王公是全权的所有主，如果没有子 
嗣，可以将公国遗嗡任何宗族，不必管什么远近。只是，在近亲方 
面当然很关心别让公共的、祖先产业落入旁人之手，所以也就倾向 
于拿亲族的团结这种道德要求来对抗单纯的財产 法权。 两种如此 
不同制度上的思想碰在一起，在弗谢沃洛德家族，特别是它的恃 
维尔分支中就产生了争夺绝代公国的残暴内讧。在莫斯科，绝代 
的事件在季米特里•顿斯科伊时代就由他为自己过世之后的家庭 
成员作了安排,所有有继承权的儿子们如无子嗣，死时处理领地都 
要受一定的限制:长子，大公的封邑应完整地传给下一个兄弟'这 
个兄弟继任为大公 f 幼系封邑绝代之后应凭母亲意旨在死者的兄 
弟中分配。这一个办法并不是家族共同统治的回声> 而倒是彻底杏 
定了共同统治，表现了机智与远见:封邑脱离顿斯科伊家族而落入 
外人之手的可能性没有了 f 跟其他宗族的一切关系都断绝了。在顿 
斯科伊之后一百年的两位梁赞王公可就没有这样做。无子嗣的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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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死时如无遗嘱，封 a 自然就归兄弟，或兄弟的儿子。但这两位王 
公感情不奸，彼 此互不 信任，因此大家都怕对方死时没有子嗣会将 
所领的一份父业遗躇远房亲族，因而在 1 W 6 年以协定彼此约束 * 
在无子嗣的场合“不能以任何欺诈 方式〃 不将封邑送给兄弟。但是 
他们没有预见到,或是预见了而故意不规定这样的场合:有儿子的 


死在没有儿子的之前。结果是哥哥先死,遗下一个儿子 I 无儿子的 
兄弟费奥多尔利用协定上的疏忽或故意的含糊，未以任何欺诈方 
式就把自己的封邑遗赠给了舅父莫斯科大公，而没有给嫡亲的侄 
儿》封邑制的遗嘱法在这儿间接支持了产业占有上宗族团结的传 
统 ，费奧 多尔壬公的遗嘱能让母系亲族得益，母系亲族能占父系亲 
族<而且还是向下传的父系亲族〉的上凤，只是因为梁赞王公和莫 
斯科主公之间有着总的宗族关系，如果说费奧多尔主公的母亲不 
是莫斯科王公伊凡的姐眛，而是立陶宛王公卡齐米尔的姐妹，他也 
会那么做吗？ 

西南地区宗族传统的力最我所以谈得如此详细，为的是让 
大家清晰地看到在我国历史第一笫二两个阶段衔接之处罗斯国土 
西南东北两大块趣土上已开始的政洽变革。梁赞王公的这张遗嘱 
m 沃林王公弗拉基米尔 * 华西里科维奇的举动很相侓，沃林王公 
的遗嘱不把公国传给大的堂兄弟而给小的堂兄弟。十三世纪时，以 
个人意志传让家族领地的法律在南方还是 -种僭 越或侵占行为 * 
不过弗拉基米尔用旧制度的习惯形式，即采取了踉继承人协议，由 
其他近亲乃至大贵族、都城等同意的办法。把出自个人意志的行为 
遮盖了起来 a 在法律的旗枳掩护下过关的僭越拧为成了—个先例， 
取得了不仅是偷换法律，而且还有废除法律的力童=順序制也就这 
样谨慎地、困难地在南方第聂伯河地区逐渐瓦解,转变为新的世袭 
制 4 只是，转变的过程不及完成，就被立陶宛的统治所截住 * 推在 
—边，搁置起来》不过，就是没有这个外来压力> 新制度在穸斯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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甫部也会遭到内部的社会力 量* 大贵族、城市和许多王公的反对， 
因为新制度对他们不利。大贵族和械市已习惯干预王公关系，自 
己意识到自己在时局中的作用，巳习愤于既成的体制。同时，不 
少于半数的主公在政治思想上都是保守的 s 

东北地区封邑_的主*特征在伏尔加河上游地区，人的头 
脑和事态进展都比较灵活。可是就是这里也不餌完全摆脱基辅古 
制的 影响。 弗拉基米尔城之于苏兹达尔的弗謝沃洛德后裔很久以 
来就等于基辅之于老辈雅罗斯拉夫的后脔，是公共的产业，按辈分 
顺序统治。不但如此，随着弗谢沃洛德家族的繁殖分衍，弗谢沃 
洛德的儿子 一辈所 形成的封邑又开始分裂为—批批的封邑，这些 
封邑之中又分出一些长系的领邑， m 第聂伯罗斯时一样*在弗拉基 
米尔大公之下又有了特维尔、尼日哥罗德、雅罗斯拉夫三个地方性 
的大公。不过,就在这方面，基辅的传统也是断了，在一些争执和 
摇摆之后，地方性的长系公位一般也都为备支的长房所占，并获得 
了向下传代的封邑制继承权。第聂伯和伏尔加上游两个地方的情 
况走着彼此相反的方向：在第憂伯，长系公国都支持在幼系领邑中 
按晒序制共同统治的制度；在伏尔加河上游，按遗嘱分产继承的餅 
度从幼系领地——封邑扩及长系公国。这样一个差别体现了王公 
统治权方面一个相当急剧的转变 I 法律的主体以及统治的制度、方 
式都变了。在过去，罗斯国土被认为是王公宗族的么•共产业，宗族 
是这份产业的集体的最高掌权秦 f 个别王公只是这个集体扠力的 
—份子，只是某个领地的暂时的统治者》但在这个集体权力的组成 
中，对土地并没有一种像地主对自己土地那样的土地所有权的思 
想。 无论是按順序制统治自己的领地，或是根据相互之间的协议 
以及同邑城的协议统治自己的公国，王公们在公国中实际运用的 
都是最高权力> 无论全体王公作为一个整体也罢 * 或是个别的王 
公也罢，从没有人以处理所有权的方式来处理领地，没有人出卖领 


341 



347 


地，没有人典当领地，没有人把领地给女儿作嫁妆，也没有人把领. 
地放在遗嘱里处理。罗斯托夫地方是弗谢沃洛德后裔的公共产业， 
伹它己不是集体的、共有的产业。它分裂成为许多单独的领地，彼 
此不相统属 f 这些领地是其统治者个人的世袭财产，他们像君主一 
样治逋公国中的自由居民,公国的领土就是他们的私产，他们拥有 
处理私产般的全部权利。这样的统治我们称之为充分发展的最纯 
粹的封邑统治。这种充分发展与最纯粹的封邑统治我们只在十三 
到十五世纪伏尔加河上游地区弗谢沃洛德后裔的产业中见到。所 
以,在封邑制中，掌权人是个人而不是宗族，王公统治成了分散的 
统治，并不丧失最商的权利，但又跟个人私产的种种权利结合了起 
来。在这一复杂的结合中，我们要想法阐明促使弗谢沃洛德后裔 
世袭领地王公统治分散的地方条件，以及促使把封邑看作封邑王 
公个人私产的看法赖以产生的种种地方条件 9 。 

封邑制的地速基 an 首先我们要在造成这种制度的地域-性 
中找些条件。基辅罗斯王公统治的宗族团结有其地理特点，也就 
是有其物质存卒的条件作为 支柱。 旧基辅罗斯本身是块完整的国 
土:地理、经济、法律、宗教、道德等备式各样的关系把这块国土的' 
各部分紫密地连结在一起。严格说，这个罗斯就是第聂伯这条河的 
流域： 我们曾经把这条河比作那几个世纪中罗斯国民经济活动的 
大千道，河上向东西两面分叉的无数支流我们称之为这条干道的 
支线。古代基辅穸斯的经济、政治体制就建筑在这样一个地理基础 
上面，现在我们来看看十三世纪时伏尔加河上游罗斯的情况是怎 
样的。在这里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向不同方向流着的大小河流构成 
的密网。在这个河网上居民们向各方四下分散。居民的分散情况 
本容许在苏兹.达尔地区建立起任何政治的或经济的稳固中心，离 
心力在这里肯定地压倒了向心的条件。居民们在河网上分散开去， 
首先是沿着干燥的河岸定居下来，因此 * 沿着河流都拖着长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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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点，极像是森林与沼泽之海中一连串延伸着的岛屿。这样形成 
的河流地区相互之间又被难以 f 行的辽阔丛林所阻隔，因此，殖民 
的结果在伏尔加河上游罗斯建立的许多小型的河流地 K , 就为封 
邑制的分割局面预备好了现成的框子，并支持封邑制。在封邑王 
公需要将世袭领地分封给继承人的时候，居民分散居住的地理条 
件给他预备了 一分再 分的现成基础。这种10散居的情况造成彼此之 
间极少交往，并从而导致了政渰上的割据，政治制度归根到底总 
是反映制度本身所加以支持同时亦受其支持的个人利害与个人关 
系的总和以及总的性质。封邑制也就是伏尔加河上游罗斯居民来 
到这些新地方安家而还没有熟悉边 E 生疏的条件与周围老居民时 348 
所处孤独境地的部分反映 ■> 所以，分散的王公统治在这里眼居民 
散居的地理条件是密切连系着的，而居巧的分散本身又是受着地 
区特点以及地区殖民进程的影响的*在这些条件之下形成的生活 
朐总性质，连同国民经济生活的停潍不振，利害与关系的过分分袈 
与尚未协调，以及社会意识的空虛同样地也削弱了王公阶层中，弗 
谢沃洛德的头几代中宗族团结的情感•这就是封邑制的地理基础> 
这个基础否定性的成分较重，与其说是它巩固了新的生活体制，不 
如说它伲进了旧体制的瓦解0 • 

政治基镛 封邑作 为封邑 王公私人财产的观念如何产生应从 
由边境殖民所引起的其他因素中去找 10 。殖民使伏尔加河上游的 
王公和他们的公国处在旧基辅罗斯所未曾有过的关系 之中。 在基 
辅，头几个王公出现在罗斯国土上的时候，社会体制己在他们之先 
形成，对他们说来这是现成的。他们在治理罗斯国土时，对外抵御 
敌人，保卫国土}对内维持社会制度，便其完善，视时代的需要给这 
个制度确定一些细则 4 但是，他们不能说*是他们给这个制度奠定 
了基础，•不能说，是他们自己创造了他们所治理着的社会。旧基辅 
社会比基辅王公们时间 乂远。 伏尔加河上游罗斯的王公们在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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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之下对自己的看法完全不同，对所治理的社会的恣度也不 
同。这里，特别是在北方伏尔加河上游，当箪一位王公到封邑来的 
时候，所见到的通常总不是放在士儿等他来治理的一个现成的社 
会，而是一片荒漠，刚开始有人居住，一切都待? f 拓,待安排才能把 
它建成一个社会。而今王公看着自己这块地方繁荣起来 t 茂密的丛 
林被开辟清除，移民在“鏞地”上定居下来；建成新的村落，产生新 
的行业新的收入流进王公的库房,这一切都是王公自己领导的，他 
把这一切看作是自己手创的事业，是个人的创造。这样，殖民过程 
就在一大批王公支系的头脑中培养起相同的思想，他们对自己跟 
封邑关系的看法是相同的，对自己在封邑中的行政作用持一致的 
看法 e 尤里 * 多尔戈鲁基开始建设苏兹达尔地方，他的儿子安德 烈* 
博戈拂布斯基继承了他的事业,难怿他要自夸,是他使苏兹达尔地 
方布满了城镇，是他使苏兹达尔地方如此人丁兴旺。安德烈王公 
在提到他父亲的工作以及他自己所出的力气的时候也能当之无愧 
地说，是我们父子俩创造了苏兹达尔罗斯》建立了苏玆达尔社会。 
这样的观点11你说不是安德烈 * 博戈柳布斯基踉罗斯南部疏远的 
主要原因吗？不是他想把自己这块北方领地独立于罗斯南部之外 
的主要原因吗？他感到自己是这块领地的地道主人，也就不愿意 
与他人共领这块土地，也就想把这块土塍从王公宗族共同统洽的 
范围中拉出来弗谢沃洛德对■苏兹达尔地方的看法以及做法 
都和他的长兄 一样； 他们的思想与行动方式也就成了弗谢沃洛德 
子孙们的祖训1 2 »这是我的，因为是我开辟的，是我取得的《这就是 
殖民过程使伏尔加河上游罗斯的头几个主公对待自己的公国所养 
成的政治观点 9 这个思想就成了把封邑看成是统治者私人财产的 
观念的基础。这种观点 13 由父亲传给儿于，成了苏兹迖尔莫诺马赫 
后裔世传的家庭习惯。他们无论在建立自己的世袭领地或在处置 
它们时 部遵照这个观点。封邑制的政治基础就是如此。王公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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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世袭的观念是由十三和十四世纪伏尔加河上游地区殖民过程 
所造成的王公对待其公国的态度中产生的 I 3 。 


结语 所以，封邑制是建筑在两个基础上的*地理基础及政治 
基础。封邑制是地区的自然环境及其殖民过程的合力所创造出来 
的。 （n 在伏尔加河上游罗斯的物质条件的协同动作之下，这里在 
殖民过程中建立了许多彼此隔离的小块的河流区，它们成了这地 
方政治划分（也就是小块分封）的基础。十三和十四世纪时伏尔 
加河上游的小封邑都是河流 流域。 （2 ) 在这些地区的殖民过程的 
影响之下，封邑的第一代王公所习见的领地并不是巳有相当建设 
的现成社会，而是一片荒漠，有待于他考殖满人口并建设成为社 
会 0 把王公看成是封邑的私有者的概念是王公起了本封邑的殖民 
者和建设者的作用而产生的法律后果，这就是我对十四世纪在北 
方伏尔加河上游建立起封邑制王公统治的历史渊源的解释。 

并无阻礴 此外还得附带说明，在这里，这个新制度并不需 
要跟什么对抗力量进行斗争，并不像在南方，在最初尝试实现分 
敢性的世袭统治这种思想时就碰到来自大贵族，来自许多古老的 
有势力城市，甚至王公们本身的反对 * 王公之中'甚至还出现一些奋 
不顾身然而头脑不太灵敏的古制卫护者， 像 斯摩棱斯克一支的托 
梦彼茨王公、姆斯季斯拉夫 • 姆斯季斯拉沃维奇 * 乌达洛伊那样 * 
他是个游侠，随时可能冒冒失失的乱闯一阵 | 本来一切很好，都会 
被他闯乱 ( 他是个来迟了的陆路上的罗斯瓦利亚格壮士。在罗斯托 
夫-苏兹达尔地方，本来就不很强大的大贵族的力量，以及仅有的 
两个长系谓彻城市（罗斯托夫和苏兹达尔)的力量在本地区殖民过 
程所准备起来的社会性内讧中已被 摧毁。 至于十三世纪这里的王 
公，那正如弗谢沃洛德第三所说的—样，全是一个“大窝”里的小鸟， 
在同样的统治概念和统治巧惯中培养起来 • 弗谢沃洛德子孙治下 
的居民大多数是流动的.^散的，他们在新开辟的林中土地上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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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耽久 t 还来不及结合成地方性或阶层性的紧密同盟，他们老觉 
得自己是在他乡异地，没有一样东西可以算是0己的，一切都是从 
当地的王公主人那儿得来的。在这样容易处理的社会土壤上，随 - 
你要建立怎样的政治专断制度都是办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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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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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邑制时代在俄罗斯历史中 的意义 ——封邑制王公统洽 
的后果——研究这些后果时碰到的问题——封邑分裂的进 

程-封邑王公贫困化-封邑王公彼此疏远-射邑王 

公的作用——封邑王公与封邑中私有世袭领主们的法律 
关系——封邑关系跟封建关系的比较——封邑公国的社 

会结构-封■邑王公国土意识与公民情感的低落-结 

论 

我们现在就来研究封邑制主公统治的 后果。 只是，事先我们 
还得再看一看促成我们将 龛讨论 的事实的原因1。 

封邑时代 2 在我们所研究的历史阶段里面，我们在 对罗斯 
西南部的命运一瞥之后，就长期地把它丢在脑后，以便把注意力 
集中在罗斯国土的东北半部，集中在苏兹达尔的弗谢沃洛德后裔 
在伏尔加河上游的领地上面。这样地限制观察面是我们对学习条 
件所作的不可避免的让步。我们只能追随本国历史的主流，也就 
是说在它的航道上航行，而不向岸边的水流偏去。在伏尔加河上 
游地区自十三世纪起集中着最强大的人民力量，我们就必须在那 
里去找人民生活中日后取得主导意义的种种基础与形式的线索。 

我 们巳经 看到，这里的社会生活在人力流向这里的影响之下开始 
向哪个方向转变。原来固定下来的旧生活瓦 解了。 在新的环境353 
里， 在新的外来灾害的压迫之下，这儿的一切地方化起来，特殊 
化起来;广泛的社会联系断了，大的利益分细了，一切关系嚭收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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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社会四散或是瓦解成为地方上的小天地 t 人人缩到、挤到一隅之 
地的小角落里，奉趣仅限于极其狭隘的一些事物，关系仅限于左邻 
右舍间的来往或是偶然的接触。以稳固的共同利害关系和广泛的 
社会联系为基础的国家在这种四分五裂，破碎不堪的生活条件下 
失去了存在的可能，否则就得采取非国家所固有的形式与行动方 
式 ( 也就是国家_样分解成为许多小的躯体，同时，在其体制之中 
国家制度的因素被幼稚地、无所谓地跟民法的准剐混合了起来。这 
样的社会情况在西欧产生了封建制度> 同样的社会情况在伏尔細 
河上游成了封邑制度的基础。 

在研究历史的时候，人们不乐意做的事是把注意力花在对智 
力与想象力提供不出多少滋养的时代上面 i 在渺小的事件中难于 
找出什么伟大的思想;晦暗的现象里创造不出鲜明的图案；既无趣 
味，又无教益。雅罗斯拉夫第一死后三百年这段时间在卡拉婢津 
的感觉中是这样一种时期，缺乏光辉的事业而富于无聊的争执； 
无数统治者，满身是贫苦臣民的鲜血，在遥远时代的昏暗中，阴影 
摇曳\索洛维约夫研究十三及十四世纪平淡而贫乏的文献时所 
忍受的沉重 感觉则 体现在他对这个时期所作的一段筒短明白的叙 
述中， “行动的人物不声不响地行动着 ，他 们作战，他们讲和，但自 
己既不说明，编年史家也不注出，为何而战，因何而和> .城里，王公 
宫廷中什么也听不见，一片寂静 I 大家闭门不出，独自沉思 * 门开 
了，人们走出扬来，做着些什么，但是只做而不响' 

这祥的时代在研究的时候固然令人厌倦，同时在历史中确乎 
也不构成多大内容，但其本身倒也不无相当重要的历史意义》这 
#些就是所谓过渡时期，它们常常横亘在两个时期之间，形成宽阔而 
黑暗的时间带。这些时代把已灭亡的制度的废墟瓦轹重新制造使 
之成为随之产生的制度的组成因素。我们的封邑时代也就是这样 
—种过渡时期，一种承上启下的历史 阶段： 其童义不在于时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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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而在于其后果，在于从它身上产生出来的 东西。 

社会关系我们将要研究其后果的封邑制度本身也是伏尔加 
河上游罗斯殖民在当地自然条件协作之下所产生的一项政治后 
果。这个殖民给这个地区带来了跟构成第聂伯罗斯社会相同的一 
些社会因素:这便是王公、王公亲兵 V 城市工商阶级以及从各个旧 
地区出来而混在 T * 起的农村居民》我们知道他们在旧麥斯中的相 
：§：关系《前三个因素是统治的和作战的力量！宗教界亦参与其间， 
通常是起着抚慰的作用。地区的谓彻城市在本城的“上等 人士' 
商业资本巨头领导之下，使地区特殊起来，成为地方社会 f 至于亲 
兵，带武器的贵族，则跟自己的王 公一起 飘浮在这些社会之上，勉 
强维持着它们之间的联系。问题出现了 t 这些社会力貴在封邑制 
的庇护之下相互之间保持着怎样的关系？而各自（单独地：*在这种 
新的政治形式的运动中又起着什么作用？这两个问题在我们研究 
封邑制的后果时将带领我们前进。在这个研究中我们将观察封邑 
本身的情况，商不研究它跟其他封邑的关系 * 这种关系我们将在研 
究莫斯科公 ft 的历史中涉及。 

封邑制的后果在十三世纪时巳可看到，到十四世纪更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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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邑的分系首先是封邑制这个制度让罗斯北部的封邑—分 
再分，越来越小。旧基辅罗斯的王公领地按当时成年王公的数目 
划分，有时也把未成年的算在里面，因此每换一代人马，罗斯国土 
就在王公之间重新 划分一 次。现在颓序制已 经巧失 * 这种‘重新划 
分也就停止了。备支壬公的成员，因为繁殖过多 I 没有可能到别的_ 
公国里去接替空出来的公位，只得将自己世袭的封地—分再分》 
这样一来，有些地方的王公封邑在继承人间一分再分的结果就小 
得丁点儿大。我现在简单地與一下这种封邑分裂的情况，但只谈 
弗谢沃洛德的头商代后裔。弗谢沃洛德死了之后，他的伏尔加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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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游的世袭领地就桉儿子的数目分成 五份。 长系的 弗拉基米尔公 
国算是 弗谢沃洛德家族共同的财产，其余四份便是四个封邑 s 罗斯 
托夫 、佩 列雅斯拉夫里 、尤 里耶夫 (都城是 波兰的尤里耶夫城）和克 
利亚兹马河上的 斯塔罗杜布。 等到弗谢沃洛德的孙子继承他们父 
亲的位子的时候，苏兹达尔地方就分得更细小了^弗拉基米尔公 
a 还是按辈分长幼继承；但从它里面又分出了三个新的封邑 ： 苏兹 
达尔，科期特罗马和莫斯科。 罗斯托夫公国也分成几份,从它里面 
分出了两个幼系封邑 :雅罗斯拉夫和乌格里茨 。愾列雅斯拉夫利封 
邑同样 分成几 份> 除长系封邑佩列雅斯拉夫利之外，还有两个从它 
里面分出来的幼系封邑 ，特 维尔和德米特罗沃一加里奇 。只有尤里 
耶夫和斯塔罗杜布两个公国保持了完整，因为两国的第一朝王公 
都只有一个儿子。这样，苏兹达尔地方在弗谢沃洛德的儿子 —辈分 
成了五份，到孙子一辈就分成了十二份。弗谢沃洛德家族也就按这 
样的级数一代代地细分封邑 。为 了表达清楚，我给大家重新指出最 
早的一个长系封邑公国罗斯托夫一代代下来分成的份数 <■ 最初 是， 
我已 经说过，分 出雅罗斯拉夫和乌格里茨两个封邑 f 但 接着，剩下 
来的罗斯托夫公国又分为两半，罗斯托夫本身和白湖 f 在十四和 
十五两个世纪中白湖又分成 下列封 邑 ( 克米、苏戈尔 、鸟 赫托马、苏 
达，舍 列什潘 .安多 加和瓦德波尔 ，以及另外一些 。雅 罗斯拉 夫公国 
在十 四和十五世纪中也再细分为 莫洛加、舍洪、西汉、礼奥泽尔、库 
班 等封邑，此外还有库 尔勃、诺夫连、尤翟特、波赫丘 加等等。你们 
355 可以从'这些封邑.的名称上看出，它们大多数是伏尔加河东岸—些 
小河如西汊苏达莫洛加克米，乌赫托马 6 、安多加 7 和波赫 
丘加 3 等等 小河的流域。 . 

王公们 贫困体 另外一个后果眼这个后果密切地联系在一起 
——这就是北方大多数分细了的封邑*的王公贫困了。随着弗谢沃 
袼德家族几支人乌的繁衍，继承人自上代手里可能继承的家产也 
S50 



越来越小，由于这种分裂，十四及十五世纪大部分封邑王公所处 
的环境就不比后来的中等地主更为富裕 a 雅罗斯拉夫的封邑中有 
—个扎奥泽尔公国(在库边湖的东北岸上） a 十五世纪初这个公国 
的封邑王公是季米特里 * 瓦西里耶维奇。这位王公的一个儿子离 
家出走，到库边湖中一个岛上的卡缅寺院削发为僧，取法名约瑟 
夫。在这位当僧侣的王公的古老传记里我们找到了描写他父—— 
亲扎奥泽尔 王公府 邸的一 幅图画 4 整个都域就只壬公府邸一幢 
房子，在库宾纳河流入库边湖之处不远。王公府邸近旁有一座教 
堂，名叫季米特里.索隆斯基，显然，这是王公为自己的天使盖 
的。再远是契尔科沃村，算是教堂的教区，所有契尔科沃村人俱 
来礼拜”。这就是十五世纪初1个封邑君主”的府邸全景。 

王公彼此疏远 封邑制王公统治本身的特点使王公们彼此之 
间疏远起来，这在旧基辅罗斯的壬公之间是不曾有过的。在辈分长 
幼方面，按顺序 统治在 排序上的种种恩怨与争执维持着基辅罗斯 
王公之间 的密切 团结，因为他们的全部关系都是建筑在这个主公 
是那个王公的什么人这一基础上的。从这里产生了他们共同行动 
的习惯 a 即使是为了争夺长辈名义，为了争夺基辅而产生仇恨，这 
神仇恨与其说使他们互相疏远， * 不如说使他们彼此接近，相反地， 
在罗斯北部,王公之间谁和谁都不发生关系。由于分散统治，王公 
彼此之间不可能有什么重要的共同利害 * 每个王公囿居在备自的 35 t 
封 邑里，习懊于单独行动，只知道个人的利益 * 要他想到邻邑亲族， 

除非是受到此人的威胁，或是自己要去占点便宜》封邑王公间 
这种互相疏远的情况使他们失去了结成和睦团结的政治联盟的能 
力。十二世纪时那么频繁的王公会议,在十三世纪已是偁尔 举行* 

非常难得，到十四世纪简直就停 止了。 

封 S 王公跟随王公们这种闭关自守的统治一起来的是他们 
政治作用的低落 9 a 君主政治作用的大小决定于他们剌用自身® 


351 



jsr 


高权力以增加公共福利、保卫共同利益与社会秩序的程度，旧基辅 
罗 斯王公 的作用主要在于他们首先是罗斯国土的保卫者，他们抵 
御 外来的侵略,是罗斯边疆的武裝卫士。至宁封邑王公,那只要略 
一浏览封邑公国中的社会关系就知道他们的作用不是如此 # 公共 
福利的概念 〔在 社会中一消失人们头脑中把君主看作人人均应 
服从 的权力这种思想马上就媳灭。在封邑身上，这种概念连一个维 
系的地方也没有。封邑既非家族团体亦非土地团体!它甚至 根本不 
是个社会，而只是一大群人的偶然凑合。人家只告诉这一群人，说 
他们是处在某某王公的地界里面 6 在把大家团结起来的公共利害 
消失了的场合，王公就不再成其为君主，而只是一个地主，一个普 
通的主人;封邑的居民也就成为邑中各别的、临时的住户，除了邻 


居关系之外彼此不相联系，尽管他们可能在这儿己呆了很久，甚至 
呆了几代只有王公的奴仆是系住在封邑公国的领土上的；自 
由的唐民跟当地王公只有暂时性的个人关系0他们分成两个阶级： 
服役人员和 庶民。 

限役人员服役人员包括 大赍族 和自由官吏， 沲们凭 协议为 
王公个人服务。这些人在为王公服务期尚，承认王公对他们的权 
力,但他们都可以脱离壬公而为别的王公去服役，这并不算是叛 
变。封邑11并不是有什么神圣不可侵犯的固定边界的政治单元。 
它们时而缩小，时而扩大，是一个打碎了伹还没有散开的整体的各 
个部分，并无绝对界限 ; 居民在封邑间来去，很少受到界域的阻难， 
因为他们还是在罗斯国土上，在自己人之中,还都是在罗斯的王公 
管辖之下。王公们在相互的协定之中久久不敢侵害罗斯国土餚为 
统一体的这一点点生活上的残余。罗斯国土虽然己经不是一个政 
治事实，但至少还留在人民的记忆之中或是感觉之中11。自由官 
吏在离开他们所侍候的王公之后甚至还保持着他们在这个公国里 


所取得的土地的 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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庶民 庶民，也就是纳税人，他们对封邑王公的关系亦然如 
此。龈役人员的关系是个人脹役性质的，庶民的关系则是个人土 
地性质的。无论城市或是乡村的庶民只有在使用王公的土地的 
时候，才承认王公的权力，向他纳贡，在他的司法管辖之下；但是 
在庶民觉得当地土地的使用条件不相宜的时候，他可以迁到别的 
公国去。这时俾和原来王公的一切关系便都断绝了。这就是说， 
服役人员是王公的军事雇佣人员，庶民是他的纳税個户。这就可 
以明白，封邑王公在这种关系中占着什么 地位。 严格说，他并不 
是自己封邑的治理者，而是它的所有主 f 他的公国对他说来不是个 
社会，而是个经济单位》他并不治理这个公国，而只是剥削它，经营 
它。王公把自己看成是公国全部领土的产 权人。 当然，这只是指 
的有经营价值的领土，人，自由的人在法律上并不属于这个产权 
之内，自由人(服役人员或庶民）到这个公国里来，在这里服役或是 
做工，而后离开这里。他们并不是当地社会结构中的政治成员，而 
只是公国中偶然的经济因素。王公们并不把他们看成我们所理解 
的那种臣民，因为王公自己也不把自 己看成 我们所理解的那种画 
君。在封邑制度中，根本不存在这些概念，也不存在从这些概念中 SS8 
产生的关系。囯君这个词在那时候只表示自由人对不自由的人， 

即对奴仆的权力 f 封邑王公也只认为自己是自己的家仆的主人，好 
像私人地主家的家仆一样 e 

统治权的性质 12 不过，尽管封邑王公不是我们所说的那种 
国君，他们也升不简单地就是当时意义上的私有地主。他们跟地主 
不同的地方在于拥有统治权，尽管拥有 的方式 是封邑式的。这些 
权利并不是从他们对封邑的所有权中产生的，正如所有权也并非 
这些权利所产生的 一样。 这些权利是由过去非封邑制时祖先传给 
他们的，那时候王公们并不把自己看成是由自己暂时统治的领地 
的 产权人 I 他们是雅罗知拉夫宗族对罗斯国土所执攀的最髙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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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参预 人 4 在王公宗族的一统性遭破坏以后,封邑王公的统治杈并 


没有丧失王朝的基础，因为这种基础已经成了政治习惯，得到了人 
民的承认。改变的只是王公们的作用，以及人民对他们的看法。 
封邑王公之被承认为最高权力的掌握者是因为他们的出身，因为 
他们是王公 f 但他们领有某个封邑，并不是因为他们是整个王公宗 
族所执掌的全国土翬高权力的 煅东， 而是根据父兄或其他亲属的 
意旨。他们的世袭权力不可能认识作为君主应该维护公共利益的 
道理，不可能认识公共利益应该是国家所追求的目的，并从而取得 
新的纯粹的政治基础。这样的思想不可能在封邑公国中建立起 
来，因为在这里社会制度建筑在王公作为产权人的私人利益上面， 
自由人民对王公作为产权人的关系并不决定于共同遵守的法律， 
而是决定于个人自應的协议。一旦封邑是凭财产权而属于王公的 
思想确立之后，王公的统治权也就以财产权为凭借，并两相结合而 
成为他们的封邑产业的构成部分。这样也就产生了一神关系的结 
合，这种结合只有在私法与公法间界限不分的地方才有可能。王 
公作为“世袭领地”业主车受的最髙权利是世袭领地经济的收入项 
35 9目，因此也就同样以收入项目来加以利用，把它们分小 * 把它们割 
让，把它们作为遗产处理）政府职位可以暂时交人掌管，可以作为 
食邑，可以承包出去，也对以出卖>在这方面，乡村地区的法官职位 
与在那里捕鱼的宫廷渔夫的职位别无二致。这样^对封邑的产权 
就成了封邑王公统治权的政治基础 ， 而协议方式就成了把统治权 
和封邑的自由居民联系起来的法律中介。十二世纪时的王公宗室 
没有领地，也并不丧失**参与罗斯国土事 之权、 不丧失由于他在王 
公家族中的地位而享有的对部分土地的统治权。十四世纪时的封 
邑王公 (世 袭领地所有主）一旦失去了自己的世袭领地》则失去 — 
切统治权，因为封邑王公尽管彼此还是亲属，但已不构成家族，不 
构成家族联盟：没有封邑的王公只能替€己的族人或是替立陶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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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去服务。 - 

= 类土地 王公封邑的世袭领地分成三类^拥有统治权的封 
邑私有主的性质表现在王公对这三类土地的关系上面。这三类土 
地是 * 宫廷土地，官家土地和大责族土地> 大贵族的土地指的是 
一般私有主的土地,世俗的和教会的私有主都包括在内，三类土地 
间的区别纯粹是经济性的，由于封邑主对自己封邑产业的不同部 
分采取不同的经营方式而产生的。王公以收地租方式经 f 的宫廷 
土地与私有地主的家用田地相似：土地的收入直接以实物的形式 
供应宫廷。这些土地由王公的非自由民，被指派耕田的奴仆，苦工以 
强迫劳动的方式经营 > 或是交给自由人，农民利用，但必须缴给官 
廷一定数量的谷物，千草，鱼、大车等等。这一类土地的圭要特点是 
胀劳役，为王公劳动生产，以实物供应宫廷作为使用土地的 代价。 
官家土地是出租或以征代役租租给个别农民或农民社团的土地 t 
这神土地有时也租给其他阶级的人，跟私人地主放租一样;其实这 3 S 0 
种土地应叫做代役租地》王公对封邑中第三类土地的关系显然要 
复杂些。整个封邑是王公继承的財产；但是封邑中的第三类土地 
的实际产权是他跟别的私人世袭领地所有主分享的。在较大的封 
邑中常有这样的情形：当第一位王公在这里就位的时候，这里已经 
有了世俗的或教会的私人地主，他们在这块地方成为公国之前已 
经扎下了根。然后，第 一位王 公或是他的继承人自 E 又把封邑中的 
另一些土地给别人或给教会机构作为世袭领地，因为他需要他们 
为他服役或为他祈祷。这样，在大公的世袭领地上就出现了另一种 
私人世袭领地，在君主的权利和世袭领地所有主的权利汇合在王 
公一人身上的场合（这种几个主人权利结合在一起的情况在法律 
上是许 可的〉 王公当然是放弃对私人世袭领地所有主所拥产业的 
私人支配权，而只保留对这些产业的最髙权利。但是，因为这些最 
.高权利也同样被认为是 支配权 t 并且跟其祉扠利同样地构成封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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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公财产法权的要素，所以，在封邑中出现属于私人业主的土地并 
不妨碍王公把自己看成是整个封邑的所有者。因此，在复杂化了 
的关系的影响之下，在封邑王公所有权的混合构成中分出了三类 
性质上不同的 因素； 同时，就对私人业主和部分地持有产业的业主 
的关系而言也形成了总的封邑最高所有者的概念。王公有时除了 
产业的产权之外还把自己对这种产业的部分最离权利也让给了大 
贵族，让给了自己封邑中的世袭领地所有主。 

并设有封齑主义的因聚产生了一些关系，很像是西欧的封 
建制度。但事实上并不是相同的现象，而只是平行的现象。在大 
贵族和自由官吏对王公的关系之中还搏加上不少东西才能说是封 
邑制虔与封建制度相同> 而缺少的应该说正是封建制度所具有的 
两个主要特点> (一)服役关系与土地关系的合 一》 (二)服役关系与 
土地关系的世袭。在封邑中自由官吏的土地关系和脤役关系是严 
格分开的。这种划分在十四世纪时的王公协议中一贯地遵守着。 
大贵族和自由官吏可以自由地从一个王公转到呙一个王公那儿表 
服役，他们可以在这个封邑里眼役而在那个封邑里有世袭领地， 
更换服役的地方并不影响在原先封邑中所取得的世袭领地的杈 
利 j 自由官吏根据协议脤役，喜欢在哪里就在哪里，但* * 要根据土地 
与水源的所在，并按法律行事和缴纳贡賦”，土地在 嗶里就 要在哪 
里雎 劳役，王公们有责任对在自己的封邑里有土地的别人的官吏 
橡对自己的官吏一样加以管理 4 这一切关系归结为王公资议中的 
—条总的规定，“但大贵族与官吏在我人中间任凭其貞由”。封建 
主义的因素在封邑王公本身的法律地位上或许可以看到，因为在 
他身上结合着君主和土地最高所有者的身份》在这一点上他跟领 
主一样》但是，他的大贵族和自由官吏却根本不是附庸。 

形成过程的不 H 封建制度，概括地说，是从两头，由两个过 
程会合而形成的 ：一方'面， 地方上的行政长官，利角中夹政权的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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珉，把自己治理的地方摟为己有,成了这 S 地方的有统洽权的世袭 
所有者> 另一方面，拥有自主田的大地主，先是呈请庇护而成了 
闔王的附庸，同样利用中央政权的软弱 * 作为国王的世袭的全权代 
表，取得或是捿得了行政权力。这两个过程把国家政权作了地理上 
的分割,又把政权地方化，结果把国家分成一些统治特权跟地产权 
结合在一起的一级封建大领地，这些大领地以同样的原理分成一 
些二级封建大领地 a 它们也有附廉，同样&宣誓世代效忠于领主， 
而整个这套军人地主特权阶级的体系就建筑在农村农民人 a 不流 
动的基轴上面，这些人口不是被束缚在土地上便是世代习惯于呆 
在这儿。我们的情况就稍有所不同。基辅罗斯时代不断更替的王公 
的皙时统治被伏尔加河上游苏兹达尔的封邑制所代替。这些世袭 
公国部处于远在伏尔加河下游的汗的最髙统治之下，在十四世纪 
时他们已脱离当地的大公而独立。较大的封邑王公任用大贵族和 
自由官吏来治理自己的封邑，而把有郊区的城市，农业区域，个别 
的村庄以及 有经营 价值的项目分给这些 人作为食邑， 让他们为了 
其中的收益而晳时管理，还给以行政的全权，包括司法权和财政 
权，葙些大贵族和官吏在这些之外还在封邑中拥有世袭领地；封 
邑王公有时就给这些世袭领地所有主以一定的抚待，—定的豁免， 
例如豁免某些陚役，或是给予某些司法和财政权利 等等。 但是，作 
为食邑的地区决不会变成吃食邑者的私有土地，而赏赐给有特权 
的世袭領 地所有 主的统治权利也从不会变成世袭的权利。这样， 
无论是食邑或是贵族世袭领地都不会变成二级封建领地。在莫斯 
科公国的历史中我们将看到，十五世纪中有几位大公曾企图使自 
己的封邑王公成为自己的附庸。可是 * 这种企图不是封建性质的 
权力分散的征兆，而是国家性质的杈力集中的先声和手段。在封 
邑制中可以找到不少特点跟封建关系 （法 律的与经济的关系）相 
似。但是封邑制的社会基础不苘，封邑制的社会基础是流动的农 


357 



业人口 。 结果，这些相似的关系形成了另一种组合，并成了完全不 
同的一些过程的因素。有些特征相似并不就等于制度相同!而相似 


的因素，特别是在过程的开头，如果不是间样地组合起来的话，在 
最后结局上就形成完全不相同的社会结构。能给我们提供科学兴 
趣的，并不是这些因素，而是使这些因素形成不同结局的条件。在 
封建制度的形成中我们看到有盛东西很像我们的食邑，很像我们 
的世袭领地的特惠，佴是,在我们这里无论食邑或是世袭领地的特 
惠都没有像在封建制中那样形成巩固的普遒的规则，而始终只是 
多少有些偶然以及暂时的个人性质的赏赐。在西方，一个自由人 
为了保障自己的自由，用一连串恒久的世袭的关系如同城墙一样 
把自己围起来，使自己变成下级地方社会力量的中心；他们在自己 
周围建立起一个紧密的社会，自己领导这个社会，也由这个社会支 
持自己。封邑制时代的自由官吏在流动的地方社会中找不到可以 
成为这种巩固环境的因素，就在个人性质的暂时协议中去找寻何 
以保证自己自由的支柱，在随时可以撕毁协议而离去的权利中去 
M 3 寻找。他们但求随时可以到别的封邑中去服务，在那儿他们没有 


固定的有时效的关系。 

服役阶级成了地主阶级作这样的历史比较能帮助我们看 
到，在封邑制框子中的社会取得了怎样—付面貌■■这里首先引人注 
目的是大 贵族， 自由官吏和壬公的 亲兵。 在十四世纪的鮮邑社会 
中，这个高_阶级在很大程度上巳是一件过时的社去和政治古董 11 
在这个阶级的社会地位中我们找到一些特点，根本不适合于封邑 
翻度，不适合于封邑生活的总的趋向 * 十四及十五世纪的王公协议 
书中对自由官吏的服务关系与土地关系所作的严格区分， 踉封邑 
公国的经营上必然产生的要求巳很少有符合之处:这神要求是，要 
把自由官吏的个人服务同在封邑中的地产结合起来*用地产来牵 
往他，从而保证封邑公国经营上的紧迫需要，和战时兵员的需要 • 



目由官吏一面在这个公国内服务，一面又在那个公国内有地产的 
情况，同封邑王公政治上越孤立越好、彼此越隔离.越好的愿望是矛 
盾的。从这一方面说，大贵族和自由官吏在封邑制的公民社会中 
是非常突出的。封邑中其他阶级的地位主要决定于它们对王公，对 
封邑世袭领地所有主的土地 关系。 虽说现在地产也已越来越成为 
大贵族们的社会地位的基础，但大贵族对王公终究仍然保持着纯 
粹的个人关系，这种关系的依据是他们眼王公所立的协议，同时 
这种关系还是在这个阶级的社会意义尚不是建筑在地产上的时候 
形 成的。 服役人员的地位上的这些特点不可能是从十三及十四世 
纪的封邑制中产生的：这些特点显然是早先时代的残余，那时候无 
论王公或是他们的亲兵都不是跟各地方社会牢固地联系在一起 
的；这些特点并不适合于伏尔加河上游罗斯，这个罗斯的封邑一代 
比一代分得更细小。大贵族和自由官吏选择服务地点的权利尽管 
在王公的协议书里还是承认，而且在过去，这种权利曾是表达基辅 
罗斯国 土统一 的诸种政治形式之一，但到现在则已经不合时 宜了。 364 
这个阶级在北方仍然充当业已破灭的政治制度的活代表.他们仍 
然是联系各部分土地的一根线，但这些部分已不再构成一个整体。 
十四世纪时的教会训诫表达了当时的看法 o 他们规劝大贵族，要 
为自己的王公忠诚务，不要从这个封邑跳到那个封邑，他们认为 
这样跳来眺去是一种叛变，是违背传统习惯的。就在承认大贵族和 
自由官吏有权不在自己土地所在的公国里服务的那些王公协议书 
里我们也邋见了一个完全不同的 规定。 这个规定较确切地表达了 
已冋往日传统习惯分道扬镲的封邑制的实际 情況： 它阻难王公及 
其大贵族在别人的封邑中取得土地，并禁止他们在别人的封邑中 
持有典契、拥有代役租农，也就是禁止封邑中的居民与别的王公或 
大贵族发生个人的或财产的 关系。 另一方面，十四世纪，北方王公 
的宫廷生活里已不再充满昔日曾在南方王公宫廷生活中占主导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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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同时也以之培养当时亲兵故斗精神的种种现象 e 规在的形势已 
不让亲兵有许多机会为自己争取荣誉，现在是光荣归于王公的时 
代。封邑制时代的王公内讧对和平居民来说也并不比过去轻松多 
少,但至少已没有以往那种战争的性质，现在是野蛮的程度大而尚 
武的精神少。同时，边境防卫方面也已不像过去那样能给亲兵的尚 
武椿神以养料：十四世纪中叶以前立陶宛边境方面一直没有大举 
东侵的行动，汗国的桎梏又使王公及其服役人员在很长一段时间 
中不必防卫东南边 E , 而这块边 K 是十二世纪吋南方王公培育作 
战人员的主要场地,甚至在库里科沃之战以后，从罗斯向这方面支 
出的也是金钱多而战 士少。 但是，现实的力量只勉强克制了过时 
的概念与习惯。我们知道，十二世纪时服役人员从王公处得到的是 
货币俸禄，这点表明当时的对外贸易使王公积聚了大暈的通货。自 
十三世纪起在伏尔加河上游地区对外贸易这个源泉缩小下来，自 
然经济又开始占上风，十四世纪时这地区的王公朝廷酬劳服役人 
员的主要手段是“食邑与进款' 担任中央及地方上有收益的司法 
行政职务。我们在研究那时莫斯科公国体制的时候，将会看到，这 
种行政管理是如何地复杂，待分给有收益的职位的人数是如何地 
大。但是，就是食邑也不是十分可靠的泉源，它同样受到当时政治 
与经济关系上一般波动的影响。当时，公国的情况变动得非常之快， 
而且,除了少数例外，都是 越变鹎坏：一 些封邑经济刚建立，另一些 
巳破灭,没有一个是建立在牢靠的基础上的，王公的收入也没有一 
种是牢靠的。这种社会情势的变化无常迫使服役人员不得不在地 
产上去找保障，这个经济来源尽管跟其他来源一起，也受到杜会制 
度不完善的影响，但总比较可 靠些： 就大多数的情况而论至少比 
货币俸禄，比食邑在依赖王公本身事业的偶然性及其个人好恶的 
程度上要轻些 ■= 因此，在北方的賑役阶级身上也产生了风靡于当 
时封邑生活中的兴趣 i 想成为地主 * 他们积极取得地产，淸理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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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 r 殖以人口。为了事业的成功,他们奴役人民,把人论为奴隶，在 
自己的土地上建立从事农耕苦役的奴隶村落，为自己的土地诘求 
农村特惠，并以此招揽自由农民。在过去的基辅罗斯，亲兵中也有 
些人乎里有土地；他们也就在那儿成了最早的大贵族地主的法律 
典型这种典型的主要特征在罗斯存在很久，对后来农奴制的发 
展以及农奴制的性质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只是大贵族地产在基辅 
罗斯显然没有迖到很大的规模，也没有盖过亲兵在其他方面 K 兴 
趣，因此对亲兵的政治地位没有产生显著影响。现在大贵族地产 
在服役阶级的命运中取得了重要的政治意义，同时随着时间的进 
展还改变了亲兵在王公朝廷中、在地方社会中的 地位。 

资本的疲软除此以外，伏尔加河上游罗斯的社会同先前的 
第聂伯罗斯社会还有许多 不同。第 一 ， 这个社会比先前的罗斯南 366 
部杜会要穷。南方基辅自古活跃的对外贸易所创造、所支持的资 
本，到了北方苏兹达尔时代巳如此微不足道，对人民的经济、政治 
生活根本不起显著的影响。与此相应，由资本的运动所引起而且 
使第聂伯河及其支流城市工商繁荣的人民劳动量也下降了。这种 
经济周转的缩减，我们过去已经谈过，表现在货币的逐步增值上 
面。田地经营及其别业现在如不说是已成了国内独—的经济力量， 
也该说是比之过去更占忧势的经济力量 a 不过，这很久以来就是 
—种流动的、半游牧式的开荒事业，一块地方还没坐暖*就转到另 
一块未开垦过的土地上去，一代接一代不断地砍林、芦林、犁耕、 
施肥，才在伏尔加河上游的砂质粘土上创造出一*种适宜于长住久 
居的农耕土壤。联系这一转变，我认为可以说明我在分析《罗斯法 
典》 时所指出的那种像是突如其来的现象^在使用货币的基辅罗 
斯，资本是很昂贵的，长期债款的利率按莫诺马赫的法律規定是 

，但事实上放债人取得的利率要大得多。在封邑制时代，教会 
-劝导人 们取息 要取得“轻些取12%到14不妨认为，货币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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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如此跌价，原因在于对资 本的需 要已大大减少，因为自然经济已 
占了忧势。 

城市阶级的软弱无力与此同时，主要凭借商业资本而活动 
的一个阶级也从北方社会力童的体系中退了出来。这个阶级的成 
员是过去领®大城市中的工商居民，在苏兹达尔罗斯，这个阶级自 
罗斯生活开始显著从西南的第聂伯河流域退到这个地区时起，一 
直就没有得意过。这里的两个领地大城，罗斯托夫和苏兹达尔，自 
367从在 安德烈 * 博戈柳布斯基死后跟“新来的”与“渺小 " 之人（也就 
是移民与奥卡河北岸林后地区的下层居民）斗争而在政治上失败 
之后 ， 在经济上也一直没 齊起色 。 新城之中很久以来没有—个城 
市在地区经济生活中起来代替它们。在政治生活上则更投有一个 
城市代替过它们，成为当地地区突出的中心，成为区域内的领导， 
因为没有一个城市的居民像召集杜马一样召集过谓彻，没有一个 
长城以长城的资格订出规矩要地区内的附城遵守。这是一个很鲜 
明的标志，说明十三和十四世纪时在苏兹达尔罗斯过去长系城市 
汲取经济力量及政治力量的濂泉已告枯竭。随着地区城市不再成 
为积极的社会力量，过去由邑城居民对其他社会力量的关系所建 
立起来的一系列利害与志趣也退出了社会生活"这样，从十三世 
纪起，在殖民潮流影晌下形成的东北苏兹达尔罗斯其社会结构榦 
变得更贫乏、更单了 12 。 

王公们文明通化最后，封邑王公的文明程度也同他们的政 
治作用一致起来_ 13 。不完#的 14 社会制度在坏的方面影响风尚与_ 
情感比较容易，而好的风尚与情感要给杜会制度以好的影响则比 
较难。封邑制度的基础，即个人利益和个人协议在这方面可以算是 
极坏的教员。封邑制度是王公心中和 社会上 的国土观念与公民道 
德情操 低落的根源，它扑灭了罗斯国土是 统一的 与完整的思想、朴 
灭了公共福利的思想。你想想看，庸俗无识之辈的世界观怎能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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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 易举地提高到圣弗拉基米尔和老雅罗斯拉夫对罗斯国土所抱的 
观念！ 罗斯国土 这个词本身在封邑吋代的编年史卷帙中就很少出 
现。 政治上的分裂无可避免地会造成政治意识的涣散，造成对国 
土感情的冷淡。这些王公长年累月地坐在自己的封邑小窝里，除 
了掳掠之外从不离窝;离群索居，一代代地贫穷下来，退化下来，除 
了照顾雏鸟以外，一切较高的意念遂渐生疏 I 4 ,在领地的外界条件 
弗常艰苦,且离群索居的状况下，王公越来越习惯于凭自我保金的 
本能行事。罗斯北部封邑王公的英勇尚武精神较之他们的南方祖 sea 
先差得多；但是，就社会观念与行为方式而论，则大多数比南方的 
祖先野蛮。这些性质说明，为什么当时的编年史家们劝告封邑王 
公，不要醉心于尘世的浮华，不要夺 人所有 ，不要彼此欺骗,不耍欺 
梅小辈亲族， 

结语这些就是封邑制的主要后果。我们可以把这些后果归 
纳为简要的结语 （ 在封邑制的影响之下，北方罗斯政治上越分越细 
碎，连先前一些微弱的政治统一的联系也都消失了 f 分裂的结果， 

王公们越来越穷，穷下来，也就缩在自己的世袭领地里，彼此互相 
疏远； 疏远了，在观念上> 在兴趣上渐渐变成农村私有地主样的人 
物，失去了公共福利的监护人的作用 I 这种作用一失去，国土意识 
也低落了。这一切后果在北方罗斯往后的政治历史中具有重要意 
义： 它们为罗斯的政治统一准备了有利条件 15 。一旦在这些贫穷细 
碎 的封邑王公中崛起一位强有力的君主，就会出现下述情 况：第 
―，他不会碰到四邻封邑对他的统一意愿作团结一致的反抗，他可 
以利用他们各不相关，不一致行动的弱点，把他们各个击破;第二， 

他在封邑的社会中碰到的将是人们对自己分得如此细小而且已经 
强化的统洽者的完全不关心的态度；统治者跟社会之间的联系是 
如此薄弱，有统一大志的王公可以一个一个地收拾他们而不致引 
起社会为维护自己的封邑王公而团结起来的 反抗。 这一切决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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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邑制在我国政治历史中的 意义： 它以自己的后果协助了本身的- 
破灭 a 老基辅罗斯并没有建立起牢固的政治 统一， 但它系好了国 
土统一的牢固的纽带。在封邑制罗斯，这些联系加强了 f 各地的特 
S 69 点被殖民过程搅和在一起融合成一个结实的大俄罗斯民族 t 但同 
时也彻底地粉碎了政治的统一。但是，粉碎这种统一的封邑制由于 
自身的性质在保存自己的能力方面较之在它以前的顺序制要差得 
多 S 可以比较容易地摧毁它，而在它的废墟上建立起国家的统 
一 1 G 。 因此，封邑制是一个过波性的政治形式，通过这个形式罗斯 
国土从民族的统一过渡到政治的统一。这个过渡的历史就是从众 
多的封邑公国统一为一个公国——莫斯科公国的历史 o 这个公 W ; 
的命运我们将在下面加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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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在克梆切夫所基文集中发表丁<俄国史教程^的第一卷，其中叙述了蒙古人入佞以 
嫌的馈国历史。克梆切夫斯基在<教程》中仿佛是对自己的科研： T . 作进行了总沽 。 作为 
《教 程》 基础的是八十年代使用过的饼义，在二十世纪初年准备出版时，这些讥 义义经 
过了重大的妗订和补充。开头的四讲，是克婉切夬斯基为整个^：教裎》写的理沦性的导 
魟,在这里，克榔切夫斯基叙述了自3对依国历史发展过拦基本问题的 看法， 

在出版 《敎程 >时》克梆切失斯基并不想对依国历史加以系饨的叙述，他认为 c 教 
程》 的任务，在于探讨能眵说明谀国历史发肢过程的基本现象。 为了晡 决这一立接任 
务，克梛切夫斯基提出了更为实际的目锌。他认为对彺何民族 以往历 史研究“的迈后 
站论都是接近现代的实际痛要的……”①由此可见，依照作者的思想，<敎权 r 的出版， 
是有其一定的 政涪意 义的 * 这部箸作是在谀囯荜命运动处于芮涨时刻的1903半开始 
写的> 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又是作者本人当时所依附的一些资产阶级政洽涑派犮展惜况 


的反映 d 

克梆切夫斯基尽管有克眼《国家 学派》 公式 的意圃 r 但还是保留着资产阶级历史编 
笠学所特有的唯心主义观点^他的理论思想是建立在一系列在某种程度上能影响社会 
发展的因素的折衷结合的基础之 上的， 克梆切夫斯基不理解 社会一 经济结构的循序吏 
替是历史发展过程的基袖，而认为个人，《人类社会 > 和国家的亩然环境是历史过枴的 
主要动力* 

克神切夫斯基划分俄国历史时沏的崽想基油是 * 俄罗斯居民在广阔的东欧和西桕 
利亚进行殖民的各个阶段是独立而互不相千的这一思想 * 因此，克梛切夫斯基认力在 371 
某一历史时期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首先是地理环境，从而进一步强碑了《占统治地位的 
因素>——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而且，这些因索本身还不是互相联系的；它们之所以 
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因索，是由亍一个民族在 一定时 期发展方面的上述内外各种条件的 
w 结合、印由于各种条件汇合的结畢 • 

他认为共同生活的形式:或方式， “ 是由社会因衆的各种不同结合造成的”，钽记弓丨 
导这些形式变更的基本条件，则是 a 居民对国家的独特的关系-——也珧是数百年来在 
我国历史中起过作用而现在还起葙作用的那种关系，② 

労了说明自己的观点，克拂切夫斯基不得不对俄罗斯败洲都分的辿理状況加以沭 
尽的描述，不#不探搠谀国的自然环境对它的民族历虫的影吶 < 第三讲 > 第 四讲久 

这神理论体系和索洛维约夫的公式是有极大的区别的，索洛雄约夫认为对 K 族生 
恬发生影响的基本条件是国家的自然界，即民族的自然坏埤”和“外部事件的进 
E' 克柳切夬斯基所搛受和发展的， R 是索洛维约夫指出的各榨条件中的一种一 -■ 

家的自然环填，并且首先企囝探瘌各个阶级各种社会成分”）的历史和经济因岽在铬 


①参看笫二讲,边码第招页， 
© 参着第二讲，边码第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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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依国历史过程中的作用。充拂切夫斯基的理论体系，把俄国资产阶级历史思想向前 
推进 T 一步 4 . 

在 c 轶狸>的第一部分，克构切夫斯基描述了俄国历史的第 - 时期〜——第 ft 伯河上 
枘城市的与商业的罗斯（八——卜三世纪)，部分地描述 T* 第二时期——王公分鹿抗礼 
和地方自治的伏尔加河上游的封&王公的、自由农耕的罗斯 ——（ 十三——十五世纪) 「 
依照克桷切夫斯基的意见，俄国历史的第一射期包栝大:约从八也纪起到十二世纪 
末或+三世纪初的时期。这位历史学家认为，这个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政沿因素足以各 
个城苽 为首的地方的政治割摈局面 f 而经济生活方面的主导因索则是对外贸易以及由 
此引起的林木业、狩猎业和野蜂饲养业。这躭是“城市与贸易的第聂伯罗斯\为了0 
求理鮮古罗斯历史犮展过程基本恃点的关键，克拂切夫斯 基因而 指出必须从社会饺济 
中产生的各种过程出发，他在这方面的见解，和所谓国家学派的代表者的观点，记冇 
重大的区别的，但是克榔切夫斯基错误地把一切经疥过程都归蛣于贸易关系，首先是 
对外贸易。从格列科宍 （B. 贝， r ^ Ko ^ 和苏联其他历史学家的著作可以宥出，古 
罗斯农民主要从事农田耕作，而不是像克柳切夫斯基所说的狩班和养縴业还在九 
372 十一世纪的时候，封建土地所有制在罗斯就巳成为生产关系的基硇1%②古罗斯 

的城市不仅是贸易中心，而且主要是手工业生产的中心 

十一至十二世纪初期城市市民和农民为反抗刼建压迫的日兹加脚被起 了# 烈的 
阶敦斗争^克梆切夫斯基对于这一点略而不论，可是这种斗争具有刊⑽年和 1113 年基 
辅起义、 10 T 1 年白湖起义④等等大规槙运动的性质， 

历史编籌学的传统，对俄国历史的叙述是从九世纪时所谓遨谪瓦里亚格人开始 
的， 克柳切夫斯菡叙述古罗斯的历史是从希罗多德时期开始的 * 从而断然地放宑了这 
种 传统。 依据克梆切夫斯基的意見，最初定居〒喀尔 S 阡山脉的东斯拉夫人，组成了 
以杜勒布人的王公为首的巨大军事同后来到七一八世纪，东斯拉夫人分敢定居 
于俄罗斯中部平嵐> 克梆切夫斯基关干代表 a 家组织的萌芽形式的杜勒布人的军亊同 
盟的现察，随后由格列科夫加以发拝。® 

克桷切夫斯基着重叙述丁东斯拉夫人氏族制度的瓦解和九世纪中叶 <“械市区 
域，，》的形成，所谓城市区域就是由城市加以管理的贸麇区 a 在 《锒 国史教程》一书中 ，克 
柳切夫斯基依从: r 当时流行的“诺曼说' 例如他认为在九——十世纪，“ 罗斯” 在东斯 
拉夫人中还 ** 不是斯拉 夫人％ 而是外来的（瓦里亚格人出身 的〉 统治阶级。克柳切夫斯 
基的看法是正确的，有些地方的政权是彼诺曼人的海豳商人®取了的，但是他把“城市 
e 域'■看戒罗斯的原始政治形式，阳是不正确的。根据苏联历史学家对考古学.语言学 
和历史学资料的铎合研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t 诺叟人在形成罗斯国家方面并未起过多 

①格列科夫 i 《基辕罗斯>，国立攻治书嫌出版社，年 r 第 35— 6 9页， 

© 同上，苐122页及以下各页2 

© 参看 M . H . 季霍米罗夫 t 《古罗斯的城市： S 国立政治书箱出版社， 195 G 年，笫 
2版，奠斯科 t 啻巴科夫：《古罗斯的手工业>，莫 斯科， i 如3年。 

④ 译見 季當米罗夫； C 十一 十二世纪罗斯的农民与城市的起义>，园立改治 

书馏出版社，奠斯料，1邪 5 年。 

還） 参看格列科夫： C 基辅罗斯>，第4 4 2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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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 宽要的 作用， "罗斯 ”这个名称决不尨源于斯堪的纳维亚语；近來的一些研究性专 
抨认为，这个名词是居住在基辅城区的一个斯拉夫部落的名称 〈出自 “罗斯"河八① 

兑沸切夫斯基在他的 i 教程 > 中虽用丁一些篇福叙述基袖罗斯的社亡制度，但这位 
历史学窠细心砑讨的 重点， 主要在于制度以及那些一度导玫统一的国寒分解为各 
个公国的变化 = 

克柳切夫职基在评述公围间关系的体 系时， 是以索洛维约夫早已发挥过的所卯 n : 

公联序統治刦为基础的，依照这种说法，在雅罗斯拉夫死后， &迻一度绽砹统一 m 家 ： a 
的若干王公，建立了一种迚特的政治制度。这种制度的法邙 m 据是， I )王公沄族对整 
个罗斯园土犯有共同的权;^ 2) 实现这种政权的实阽手设，是按照王公方族的长幼次 
序每个族人都有杈暂时管辖一定部分的土地，③这一独特的王公“顺序”统治制，以^ 

家学派”关于氏族关系在基辅罗斯占统治地位的概念为基础，关于这种制度的存在的 
结论，早在苹命前的书箝中就己逋到严厉的批评。⑤ 

I -十三世纪罗斯封让王公的历史和封逆割锯的形成，决不是在“舰序”统治 

制的条件下逐渐形成的，它们首先是由于个别 地匳经 济的发展和脱离基辅所致，规忮 
巨大 的封违土地所有制以及备地封建主政权的基瑚，已经在这些地区逐渐发展起来 
T . 

克柳切夫斯基把俄国历史祭一时期到第二时期的过渡 宥成是 己形成的政洽与经 
济关系的完全更替，这种更替是由于一系列不利情况一^ “下层阶级法汴与绞济地泣 
的低下，王公内讧及波洛夫齐人的侵扰”而®成的 ® 6 在这三种情况的影畹下，基辅罗 
斯荒芜了，苊民向西部和东北部流徙，克梆切夫斯基否认封建生产方式在俄国的存 
在，因此，他根本不理解作为社会经济关系制度的封建剖掮是和基辅罗斯社会关系发 
展的全部迸程有承袭关蒹的。他认为东北罗斯的历史是嵌罗斯民族犮展中由于十三世 
纪至十五世纪前半世纪进行殖民的结杲而引起的新的欐环。从自己关于殖民朵敗国历 
史的基本車实的前捤由发 t 克梆切夫斯基在叙述第二时明时，着重研讨了东北罗斯殖 
民的两种后果——陡族方面的后杲和政治方面的后果* 

在叙述谀罗斯人在东北罗斯殖民的民族后果时，克梛切夫斯基是结合芬兰人成分 
和0然环境的影响来考察大俄罗斯邰落的形成的。值掲音重指出的是，他的关于罗斯 
的发展 水平商于芬兰 居民、 它们之间的梠互关系和相 S 影响带有和平 性质， 特別是关 
于自然环塊对俄罗斯居民的农此生活有影响等方面的观察》值得着笛指出的还竹对涵 
家自然吓塊的,4;色描述，对大锞罗斯人风土人情的描违；他的描述是极据枚罗斯 K 俗 
学丰當无比的材料，进过艺术手法表现出来的，因而栩栩如生。克梆切夫斯基公正地讲 


①参宥季茁米罗夫* < w 罗斯”名称的起源和〃罗斯国土” >( 《苏联民族志>，笫 G — 
7期，莫斯科，1947年，笫62页及以下各页)；纳索诺 C 罗斯国土”与古罗斯国家祖域 
的形成>，莫斯科,1的〗年 i 雷巴科夫：€古罗斯人>代苏联考古学>，笫7期，英斯科，19 5 3 
年，第53页及以下各页>， 

③参苕笫十一讲，边码第 179-180 K . 

③ 参看普列斯涅科夫： 《古罗 斯的王公制度 X 圣彼得堡，1909年，第20页及以下 
备页 ， 

④ 参看第 16讲，边码第2以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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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4 述了东北罗斯世袭镇主主公的大地产射,抓住了 iin 年人民运动的社会意义，由于 fir 
长刻划个人的性格特点，他港象地描绘了安得舛 * 博戈桷布斯基这个人物和他力囷巩 
固王公玖杈的雄心壮志 (第十 八讲乂怛是裉据这些有趣的规察，克柳切夫斯基为了符 
合&6的理论前翹，作了两个主要的不正确的结论——关于**农血阶敢”在 东此罗 斯占， 
优势的结论以及由此而得出的关于特殊的经济制度的结论。 

这两个结论是从他的关于基辅穸斯的居民点仿佛具有城市性质和发达商业是经 
济的基础这+思想得出的，克郸切夫斯基一方面否认东北罗斯贸易的发达，另一方面 
又承认土地占有制的发达，因而得出了关于“伏尔 加河上 游罗斯 " 有特殊的经疥制度的 
思想1 」 

基辅罗斯也有大地产制和封建的官阶制度，它们在东北罗斯的发展并不像克柳 
切夫斯基所认为的是一种新观象^由此可见，他的关于在弗拉季米尔■苏兹达尔罗斯 
形成新的政洽秧序的说法，也不能认为是正 确的， 因为封建坳搪局面的经济与政治现 
象，还在很早以前就在罗斯的整个领土上有了。 

殖民活动对社会现象能发生决定性影响的理论，使克梆切夫斯基对 w 社会斗 争”的 
原冈作 了不正 确的解释。因为他把基本支柱放在人数占优势的居民下层，认为它们仿 
佛能哆推翮丧失了发财致寓来睬(对外贸笏.战争和内讧> 的工商业显贵和军事限役屋 
贵的统治，从而使王公政权这个政治力童获得优势。由于东北罗斯殖民运动的这些政 
治后杲，形成丁仿佛是新的社会关系制度一所谓封邑制 (第 十九 讲)* 

资产阶级历史编赛学认为，罗斯的玫治变迁，不是由于封建关系的发展从而发生 
个别芏公在经济和政治上的独立，葡是由于基辅罗斯瓦解后各王公之间相互关系的 ® 
受破坏。克柙切夫斯基首先还是从地理因素来寻找罗斯政治变迁原因的解释的 * 由于 
夭然 ”界限 （密林，河咎〉谈住了他们的韁羿这种自然 条件， 王公们的独立是符合其切 
身利益的。其次，克鄉切夫斯基谈论轾邑制的政治基础时 ，是自 相矛 盾的。 克柳切夫斯 
甚一方商承认趙民亊业的人民性，另一方面又认为王公们是东北罗斯最好的创业者和 
定居者 & 既然对罗斯封建斟据的原因和后果有这种矛盾的瓣说，克柳切夫斯基对封& 
制度就作了法学的概说，按他的说法，王公封邑内的全体居民就成了王公们所有土地 
的临时租户 

封建割锢时期，在克柳切夫斯基看来并不是罗斯发展中的一定轮段，而仅 是-个 
375过我时期，在这个时期内封色王公经济相政治作用衰落，“胆役阶级”的土站所有制巩 

M 起来 T * _ 

克砷切夬斯基关于封建剌据时期的现点，早在二十世纪初期，就 B 受到资产阶级 
. -学者哿列斯尼亚科夫和帕夫洛夫-西里万斯基等人的批评。他们的批评意见，总起来 
谀是吝认萝斯东北部建立的政治秩序的特点。①苏联的学者证明，罗斯东北部的变化 
首先具有社会怒济的基砘，井反映了射途割据时期特有的一般现象。 

♦ * * 

4软程>笫一卷的显著特点之一，躭是克: 初切 夫奶基广泛地引用了历史资料一编 
年史 、典聿 文歒、国外学者的考证'古代文献和人种志方面的资料 

①参看普列斯尼亚科夫 t 《大俄 罗斯国家的形成>，彼得格勒， 1913 年，第 47 、C 
芄 i 帕夫洛夫-西里万斯基： 《古罗 斯的封建制度彼得格勒， 1&24 年*笫 52 、77—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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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在本书第一次发表的克梆切夫斯基的全部科学资料，就可以知遒<教程》所用 
的史料基础了6引用的材料，往往都经过他的稍心的史料学的分析9对《始初编年史 h 
《穸斯法典》和王公弗拉季米尔和雅罗斯拉夫的教会规韋等文敝的分析，丰窗了古罗斯 
历史过程的叙述。克拂切夫斯基对古代罗斯编年史的认识，早在十九世纪八十 年代以 
粒就己基本形成，而且是以別斯纽热兴一留明的专门著柞为基砷 的。 ①在克柳切夫 
斯基菜來，4始初编年史>一书，是十二世纪初期由维社别茨寺芪晚长西尔维斯特编塞 
的一部编午史汇编。这邡塢年史汇编包括下列几節分王公雅罗斯拉夫逝世 （1054 
年）之前编 IF 的 C 往年纪事 h 2> 《罗斯 受洗礼的传说>+3)描述十一——卜二世纪（到 
4110年为止）亊件的涅斯托尔的 <基辅-供切尔期基编年史 X 第五讲和第六讲，对谀 
罗靳编年史文本的复杂结构和对编年史的分柝方法，都作了请楚的交待.但是对 《始 
初编年史>个别章节的具体结论，班在多半是陈旧了。现在的历史研究家把<始初编年 
史》 叫敗 i 往年纪事>了。 

A , A . 沙赫马托夫的著作 〈在 这些著作中，克柳切夫斯基仅仅利用了柚的关于罗斯 
辑年史年表的笫一部表明，（往年纪攀》一书（它的壤者是涅斯托尔> 是以十一世记 
九十年代的一部所谓<始初锒年史>为基硇的，这部耩年史也编入了法夫哥罗德的第— 
部编年史内。③ 

沙赫马托夫是十九世纪末叶二十世纪初期最出色的资产阶级话文学家和史料学 
家④，他的功绩在于货潸了以下这样一个亭实，古罗斯的各种鏑年史不曷各种不同的 
纪事的机械的撵合，而是具有一定政治趋向性的有机的结合。苏联的史学家和文艺学 
家 (季轚 米罗夫，李哈乔夫、普里肖尔科夫、坩索诺夫、切列普宁， 等〉 ⑥把古罗斯编年史 
的编籑方面的研究工作向前推进,并且证明了作为史料的罗斯编年史的卓越意又。 

克柳 切夫斯基在第十併和第十西讲里，对<罗斯法典> 进行了史料学的分析，这种 
分析工作在研究古罗斯社会经济史方商是珍贵无比的史料。克榜切夫斯基对€罗斯法 
典》一书的现点，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就 B 最终谚威，那时，他 Kf 开设过讲述这个文献 
的专门课捏。根据对 《罗斯法典》 中货币制度的分析，克梆切夫斯基断定这个文献的 


① 参着别斯囝热夫-留明* <论十四世纪末叶前罗斯编年 史坤编 纂: K 圣眈得堡， 

1S6S 年。 

② 参看沙妨马托夫 i <古代罗斯耩年史汇 镝年表 > u 国民教育部杂志 >, ia 町年， 
笫4期，弟463—482页父 

③ 参宥沙駐马托夫 H 论基埔的始初编年史枭 h 莫斯科，1397年 K 关于古罗斯编 
年史槊的珣査圣彼捋堡，1908年;《往年 纪亊》 ，第1卷，谀得格勒，1916年， 

④ 李哈乔夫,<沙赫马托夫是俄罗斯编年史编纂的研 究者》 U 沙赫马托夫文集>， 
吳所科一列宁格勒，1947年，第 253—293 

⑧ <苏联史学史讲要 h 第1卷，季笛米罗 夫主编 ，其斯科> 19 S 5 年! 李哈乔夫 H 俄 
罗斯编年史及其在文化史方面的意义>,奠斯科 一列宁 格勒 * 1947年*纳索诺夫：《普 
斯科夫年史编驀史纪要^《历史札记》，第 M 期，第 2 S 5 — 294页 ) i 普里肖尔科夫 t 
^十五忧纪穸斯年史编痪史>>莫斯科，1940年 | 切列普宁, V ；往年 纪亊八 它的 
编辑及其以前的编年史巣历史札第 2 S 期，第 £93-333 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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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本成于十二性纪初期以前，而广本则在十二世纪后半时成十 H 世纪初期 + ® 

克柳切夫奴垂认为， 《罗 斯法典》是在司法杈由教 会掌握 的情况下产生的， 它慧序 
个时代形成的部分法典和条洌的汇编。 

克梆切夬斯基对 i 罗斯法典》中的货币计算及法典的文宇环境的说察，其价植是逛 
无疑问的」但是他对法典的锒鑛时代和文献来海 所作的 结论，还镰加以认真的改正， 
苏联史学家 〈其中 包括格列科夫、季籌米罗夫、尤什科夫等）魂定了 C 罗斯法典> 的官方 

意义，井把它的个别窣节的产生与十-十三世纪的社会政诒史和阶级斗争事件联 

系起來 

克种切夫斯；还根据古罗斯的史料，谗细研究了弗拉季米尔五公和雅罗浙拉夫王 
公的敎会规章（第十五讲），由于对雅罗斯拉夫章翟的司法标准部分和货币计算部分的 
猜细分析，克梆切夫斯基能够榑 Oi 如下的结论 t 这两种文 W 是在同一历史时期写成的， 
377 ( 罗斯法 典》 是关于刑亊犯罪行为及民事违法行为方面的法令汇编> 而 《雅 穸斯拉夬规 
幸>则蕞关于檷侣和俗人的宗教亊务方商的法规汇编。 

克柳切夫斯基酌《峽狸>问世之后，为数众多的教会法规文本的谋合性版本立抑进 
行了编写，从尤什钭夫的研究性专著中可以宥出》弗拉爭米尔教会规窣有好几件搞枣 
流传了下来，其中最早的稱本成于十二世圮初。瘅铒下来的雅罗斯拉夫王公规窣文 
本，其起源是与十四世纪末——十五世纪初的事件相关联的 

《放 a 史教程> 第一卷史料学部分，毫无*问具有重大的价偉，它对我们今天也有 
一定的意义。与此闻时必须指出，在这曲史料中也反映出克梆切夬斯基特有的对历史 
过葙的一般观念 4 在这些史料中，一方莆可以着到他对俄闺经济史问 H 的注意 <主® 
是对古穸斯的械市商业) f 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他是用法学瑰点来分析法律文献内容 
的，对俄罗 斯编年 史和法 律中的 和政洽賊向，寃桷切夫斯基在自巳的讲义中实质 
上找有触及 

因此，通过《俄国史轶程 > 第一卷可以判断克 w 切夫斯基对十四世纪曾罗斯国土 ® 
个和局部历史发展过程的现点6克_切夫斯*由于自己世界观的资产阶繳局限杜，试 
图通过一系列经济与攻治史因索的折衷结合来專求历史过葙的规伸性的论据* 

同时，已出版的这一卷具有相当的历史编篆学的价值，它反映了十九世纪末二十 


① 关于 《罗 if 法典> 中的货币计算，参看最近出腋的 著作： a 鲍威尔所著 

〈罗斯法典〉 中的货币计算> (< 历史辅助学科>文集，英斯科一列宁梅勒，1937年，第 
1 S 3-244 页）;难宁4古罗斯的钱币学和商品货币流通问历史问颴>， 195 5 年，第 
8期，第 135-142 页）。 ^ 

② 参看锫列科夫* <基辅罗斯 h 季霣米罗夫 t 《关于 <罗斯法典>的研究典斯 
科一列宁格勒，1941年 K 十 一—— 十二世纪罗斯的农民与市民的起义~尤什科夫3论 
罗斯法典>，萇斯科，1350午;并参看 《 <罗斯法典>一书的正文与注释的販本>，栴列料夫 
主编，第1卷,荚斯科一列宁格勒，1妇9年，第 2 卷*其斯科一列宁格勒，1947年， 

③ 参者比涅 什维奇教会法律史文献集 >，彼得格勒第 I 版， 
1 S 14 &K 古罗斯法规文献》第2篇，1920年圣彼得堡第1版 ，笫 3畚；尤什科夫* 《罗斯 

法律史研究>，1925年第1版，第413页 i <十-十二世纪基辅国家法文献>，季明 

编， 1 S 52 年莫斯科第1版，第抑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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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初奴国资产阶级历史思想发展中的一定阶段 * 许多 M 于学术资料的叙述生动 [ Tii 浦 
晰的论漸与研究，至今仍然保存着它的价值 4 


C 俄国史教裎 > 第一卷在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前重版过六次 C 1904 年，1906年， 
190 B 年， 1&11 年，1914年,1916年)。除了一种佾况以外(参着第二讲法20,作者仅对 
珩二版作了修改。伟大十月社会主义荜命后又重版过几次 （191 S 年，1922年,1923 
年1937年，《教程> 的第一卷根据1922年版本重印年版依照1如0年版核对 
过） （19 別年又在明斯克重印 h € 软程》 第一卷和笫二卷的基础是克柳切夫斯基亍 
1狀1一1835年教学年度 m 莫斯科大学讲学时用的罗斯古代史讲稿。 

这呰辟谪由 C . B . 维谢洛夫斯基（后为苏联出色的历史学家、科学院院士） 记录， 
驺时曾以石印版出版过。 

在苏联科学脘历史研究所的手搞收效部内（克柳切夫斯基档案卷宗4》保存着准 
备<教嵇》初版时由克柳 切夫浙 基加以补充和修订的石印版原本，即 《教程 >第一卷和第 
二畚草稿本(昝清本没有保存下来）。石印版为大开本，共404页,但缺少开头的 M 页， 
本文-开始就是对 C 始初编年史》的评述 （ijfe 谢洛夫斯基石印本的全文存放在国立列宁 
图书馆手稿邡，克挪切夫斯基档窠，附录5,案卷2)。 

草搞本 中有克柹切夫斯基用铅笔作的多处修改和补充，一部分是在石印版刊印后 
立即作的，一郎分是在 《教程 >准备出版的过程中作的*补充的许多文句是写在沿外盼 
纸上，貼在石印本上的，可是其中有一些没有保存 下来。 在石印版的页边和正文的行 
间，作者先后对编写《教揑>时使用的各种原始材料（史料和参考书箱）都作了批注，并 
栽有对所触及的问蜓的各种简短评语。有些简燁的评语，作者在定镝时扩充为整幅的 
章节了 t 在茚出的版本中没有对史料和参考书籍的批注。 


石印版的文搞不分井次，分讲次是克抻切夫斯基对 《教狸 > 进行最后整理时的亊 
悄①。石印版本按下列几个标®分成各段："导肓”，**第一时期（八世纪——十二世 
纪广 ，古罗斯的编年史_% “喀尔巴阡的斯拉夬人％ "东斯拉夫人的迁移\ “移民的后 
果' K 初期基辅王公的活动'“十一世纪中叶的罗斯国土、“十一世纪 —— 十二世纪的 
罗斯 M 土' **顺序制与硖坏它的条件之间的斗争所产生的 后杲' w 十一与十二世纪的 
罗斯社会”， 44 第二时期”（十二——十五世圮），“被坏基辅罗斯社会制度和繁荣的条 
件”，“第聂怕沔一带居民向西部的流动和小俄罗斯居民的起游％ 11 房民向苏兹达尔北 
部流动的迹象'“苏兹达尔边区殖艮的民族学上的后果"^北方殖民的政治后柒' 
这一版的€敦程>第一卷，是以 190 G 年的第二版为基珀的，该版曾根楣莩稿本和作 
者生前其他备种版本核对过 * 每一讲的注释，都指明了作者在石印版中所作的最重麥 
的項补文句，其屮包括没有保存 T 来的原稻^同时也指出了作者对第二版所作的修改， 
在注释中引用了<教程>中未收入的石印販中的片断，以及对研究克梆切夫斯基历史现 
的发展有助益的增补文句*最后，注释中有作者对<教程》所用史料及参考书»的一切 
说明。作者在准备石印扳的初版或以后各版时作的一切增补文句，其开始与结尾在正 
文中 都以问 样射数字标出 （在 注释中用一硖折号，对史料及参考书的说 


①当时曾拟了讲义镝的讲扠结构 ， 规定各讲的讲述要点 c 草稿本中浃有这趄>, 
只是在 <教程> 的萆二版中才把讲义分成讲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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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用一个数字表示。如在原来的墦补文句上再加上新的补充文句成某种资料时，姻 
这些孙充文句用带星号的脚注来表示（例如，注释用带字母的顺序注码来表 
示 C 锕如，等夂克栴切夫斯基指出史料及参考书出处的一切注文,均纳入作者参 
与其亊的一切版本。只有索洛维约夫的著作 C 自古以来的俄囿史>的注释盈例外。克梆 
切夫斯基大概是利用了这部著作的谷种不同的哦本 4 因此，他在这里的注释是根据窮 
帒维约夫全集的第五版统一的，克梆切夫斯基的某些注释过于简略 t 语义不明，置于 
双层岡括号内。指明迕料和参考书出处的注释，不用引号，作者对注释所作的有亊实根 
据劬说剪，则浼于引号之肉，克榔切夫斯基蒯节过的地方，都加 M 说明。 在极个别的池 
方 t 克柳铒夫所基引用某种资料时，有与实际悄况不符的错误。这些错误都用方掛号 
标明。编者对克柳切夫斯基的说明和注释所加的必荽的朴充，也放在方括号内。 

由此可见,氺版不仅提供了<教程> 第一卷的作者的定稱，而 E 还帮助读者去记象 
ao 年代的讲义的内容，探索克抑切夫斯基二十年著述活动期阗的观点的发展悄况，以及 
剖明这位历史学岽在鏽築 < 教程 > 时所依据的史料学助基础。 

拉丁文与帝腊文郁分是由 H . H . 伊林孩对的， 

第，讲 

1- 1 这一段茲作者在准备初版时増补的，在石印版中的原甸是^ “我现在 开始珧 
述俄国史课桤，今年预备讲述前而的一半，到十六世纪末叶为止，也躭是讲到古老的吳 
斯科王軔和卡利达氏族结束为止。在讲述这门课捶以前，我准备先讲—讲我们面临的 
工作的目的和方法方爾的—解想法。 

在着重讲述俄国史以前，首先应解决一 个问通 1研究地区史的目的是什么？目的 
有两种 t —种纯粹是学术性的，一种是应用的，实际的。但无论嗛一种都必须从历史研 
3 S 0 究的总自的中去探求 P 因此,研究某一个国家，某—个民族历史的学术上的目的，显然 
应当是和研究世界史的3的一 软的。 

任何—种学科的目的 f 都在于认识研充对象的起葆和特性 a w 

2- 2 这一讲的耷节在第2版<190 6 年〉 中作了很大的修订 * 

3- 3 这一段 是作者在初版中增补 

4- 4 这一段是作者在第2版中修正的，初板中的原句是；“然而这样的分类即使: 
在生物学这样蒱细的知识领域也是容许的：根据攀独的个体，甚至根掮有机体的—茚 
分， 用显微 镜下的一滴血或苍蝇的一根吸管来研究有机体的构造，研究它们的特性和 
功能，比较 方便。 整个机体的成长，妄从所有雄宮的机餌的总和来认识，两其构迪则 
从个别的抿小的部分或细瞄来认识 g 在历史研究中，要是对局部地区进行髙度枭中的 
m 寮，也餌对观察的对象辨别得更加濟萣。 

«但是这种分类仅是为了方法上的便利呢，还是它还具有教学上的理由？ 

我们用另一个问題来作为对这个问庭的回答 ； 我 in 在几百年的过程中观察入类 
在曰趋完蕃的道路上共同走过的缓慢而不稳固、有时甚至慧错误的脚步，又是以娜种 
枋神为指导的呢 f (克柳切夫 斯基 〆 俄困史教程^莫斯科， 1904 年，第1故，第1卷 ，边 
码箔 e 页。> 

5- 5 这一段是作者在初版中增补的。 

这一段是作者在第 2 版夺修正的，初版中的原句是，这些结合也通过处在 


372 



它们作用下的社会显示出人类的某些特征，从备方面发昶人类助本质。 

“因此世界史，至少是到目前为止的位羿史，并不包括一定时间内的全人类的全 
部生栢，并不包括人类生栝的全部力霣和条件的同样轾度的相互影响，而仅是包狖谷 
个民族或兑一些民族中的少数人的事迹，叙述他们在不同地区和不同时期的永不 m 复 
的力 酋和条 件的配合下的继承性的更替 ■> 各民族在历史舞台上的这种不断的更褴，这 
种永远在变动的历史力簠和条件的配合，可以看作是偶然性的游戏，并不给予 W 史生 
活任何的计划性薄规律性， SP 末研究某个国家在某一时期为了某种原 E 而形成的历史 
锖況 X 右什么用处扼？況且这种历史堉况是不会苒重复的，也是不能预测的。的确*对 
于人类命^的改折，有些地方还不能用科学来加以说明 7 但是，展瑰和览吸人类木性 
的力量 和恃点的历史现象是可以研究的，如果说对历史现象的产生我们还有许多不潸 
楚的地方，或者我们感到是偶然性的，那末它们对人类生活制度的作用却是有规律的， 
有必然关系的，或者具有足眵的根据，我们观察人类社会的 构造、 对人类社会起彤响的 
备种力跫的作用、组成人类社会的各神因索的相互关系，使它们发生相互©峋的备种 
条件，我们就会发现，所有这些条伴和相互关系都带有地区性，除了该地以外不佥诃 E 
%. 历史现象的因果关系，文化和文明的继承性,能够把它们逄系起来，成为数千年延381 
续不断的人类发展过程。但是要找到和明了推动这个总的文化史过稈的隐蔽的动力， 

必须哲时摆脱它，把江意力焜中在局部地区的结构上，即集中在某一民族的生活上 p 
“囯此雄独地研究地区史有它自己的 g 的 ， 也有它自己学术上的理由，闺为它符合 
人类社会结构的规栉, r 

** 那求人类的共同生活是怎样构威的呢？” 

(克柳切夫斯基 ; 《俄围史教程： K 第1卷，边码第8、9 页。） 

7 — 1 这一句是作者在初版中增补的， _ 

&— S 这〜段是作者在初版中修正的，石印版中的原句是 * #¥过人类的帟神在历 
史中是用两种方式或具体形式表琛出来的， 

9—9 这一段-足作者在初版中增补的。 

iO —10这一段是柞者在初版中修正的，石印版中的原句是： “这 些都是 © 普通的 
自然力，我们分祈人类结合体的成分，分析维持人类共同生活并能使偶然的、各种性威 
的个人 W 及他们短促的生命构成数千年坚固而稳定的社会的钹妙芜系，餌够在每一种 
人奥结 合体中都找到这种自然力，这些因索是 ， 语言 ^ 血统或盘缘、思想、知识.感觉 ， 

风俗习惯、法律、秩序、劳动，资本，以及其他 筹等。 每一个因索对人类结合体时构成和 
发展都有自己的作用；所有这些因索都是在每一个社会里到处存在的，但是在不同时 
期和不同地区由这些因索构成的社会，部谀此各不相兒。” 

11 - 11 这一段是怍者在初版中增补的。 

12- 12 这一段是作者在初版中增补的。 . 

13- 13 这一段是作者在初版中烧正的，原石印販中所举的是另一些实际材料， 

14初版接下去还有一段，是作者在第2賅中騵 去的： 

“在历史中形成的社会所表现出来的共同生活的因素的性质和相互作用， 这耽是 
历史社会学的基本对象，这些社会截是社会因素的备种地区性结合和状态。因此，我 
们对这秤地区性结合研究得愈多，就愈能全面地知道各种社会因岽的性质和作用以及 
它们所表现的历史力，愈能充分地在我们面前展现 m 每个社会因#和每个历史力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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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 另一方面，我们在研究坊史力和社会因素的某神结合的起滅时，能够知道他们之: 
问的某种关系是在什么条件之下确立的，即在什么条件之下一定的因索或力童能表现 
出它的某一方面的性质 t 这就是说，用研究地区史的方法，我们不仅能眵知道人类社 
会生活的性质，而且还能够知进它的运动 规则， 就是所谓它的内葙，知道在什么条件下 
33 2 它的一定的因素能雄动人类戽世羿进步 的道路 前进，知进在什么时軾会砠碍它的运 
动，例如在什么时候资本会扼杀劳动的自由，而且不能提离其生产率，相反的 * 在什么 
* 时候能帮助劳动增加生产率，而不致抑制劳动。丙此从研究人类社会生活怎样组成的 
学科中，将来可以产生(这将是历史识学的一个胜利〕它的实用部分一一研究怎样能更 
好地构成人类社会生活的科学，〈克柳切夫斯基: 《俄国史教捏 B ，第1卷，边码苐17贝， 
男# 阅第 19 页，〉 

15— 15,这一段是作者稂攘重新校订过的石印版文字在初版时增补的 * 

16— 1 G , 这一段是作者在初版中墦补的。 

第二讲 

I- 1 这一节是作者在初版中增补的。 

这一揑是作者在初版中增补的 8 

如一 2 a 这一句是作者在第4版 (1911 年)中增补的， 

3- 3 这一句是作者在初版$增补的 p 

4- 4 这一句是作者在枋版中增朴的， 

5- 5 这一段是作者在初版中增补 

6- 6 这是作者在初版中修正的，在石印版中的 M 旬是 t “大约从十二世纪，末起 
—' 

7- 7 这一句是作者在初版中增 补的。 

s - a 这一句是作者在初版中増补的， 

9- 9 这一句是作者在初版中增补的。 

10 - 10 这一句是作者在初版中增补的 4 

II- 11 这一句是作者在初版中增补的。 

12-12 这一段是作者在扨版中場补的。 

13 —13这一段是作#在初版中增补撖。保存下来的 1 S 95 年所写的石印版序官的 
革稿，也谈到第二讲中讨论过的一些问 fl /. w 民族生活的进程和赓盘，决定于该民族在 
历史上的劳动的方向和性质，决定于该民族根据其所处迪位的条件对其地理情况、历 
383史情况 t 国家的自然环境和四邻赋予它的力董和财窗的使甩*每一个民族都有赍任完 
成两项工作， 这时 项工作构成该民族历史的主要内容 t 该民族的每一个人都要在这两 
项工作之间分面自己的力董。他把一部分力置用于公共搞利，用于制订政治和经济的 
手段，以便不受阻碍地、公平地确定社会关系和人的共同生活，总之，是为了巩固外部的 
安全和内部的良好设施，而另一郁分 力簠他 用來维持自己个人的苗要，安排自己的个 
人生话，以及发展自 S 的智力和道镰力置。民族生活完善的匀称的正常进程，盎要该 
民族对这两项工作，对社会的安排和个性的发展所作的努力枏弥^要是不相称，—项工 
作的进展就会损害另一項工作*而且这样就会破坏其本身的洚久性 t 而在两者正常进 
展的情況下，一項工作的成软:会改養和加强另—項工作，如果违背了国寒的要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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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是强承，那末，对外防御力不胜任的重荷竑会阻码个人福利的增进和个灶的雙 
I 另一方耵，在个性得到适当发展的儕况下，袓就是在人们正确现解 a 己的财 
? Jm , 自己的汉利和义务的情况下 t 公正的社会制度的确立也比较容易，比较泡够恃 
久，但忍岛£这两項工作的 进展相 适应，耑要和当迅速的集中许多有利条件， mv^s 
芪族所得动的，远不是这方面所益的全部必耍条件，在它的生话中一项工作大大拟尨 
过了另-頊 工作， 谀它在历史上的劳动片面发展，俄罗斯民族处于欧亚两洲之间，处 
于森#和苹原宁，远离古代文明世畀，他们在所占的国土上找不到任何文化知穴，找不 
到任何传统，甚至找不到任何皮墟，数百年来他们必领把自己大部分的努力芘 
m 野的事惜上： l 在3己坚睽的国土上开荒，人们只有通过战斗才能得到它的财富;2, 
费力地防御草原上的凶恶邻这些邻人经常夺取他们戢好的，最无防御的璃土6在这 
两方 m 他们大多耍依靠自己的经验和谟想乘制定行动的方法；然而文叨见界的科学知 
识和技术很快就传来了，起初是偶然通过罗斯的商人，后来是通过拜占庭的神朮。由 
于从事全民族祇利和国 g 所要求的工作，从亊摇役和兵役，个人很少有时间从事 
的工作,从事自己私人方面的工作，安排（书眉上写 “改善 rt > 自己个人的捆利和发吸*从 
田野，森林或苹原回来，古代罗斯人拖着疲惫的身子走进自己冒烟的、肮脏的阜屋，碰到 
的朵最基本的茁要和力不胜任的令人优虑的物质上的操心(科托希欣语)①。这一切妨 
碍了古代罗斯人在人类活动的个人精神创作领域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因为在个人楮 
神活动领域，个人单独的有益的工作需耍一定充裕和安静的空暇 y 及社会生活的某种 
W. 儿乎直到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块少天賦的思想，缺乏连贯性，虽然并不缺少 
在文学界表瑰为侗然的，昙花一现的巨匠的天才。可是俄罗斯人民的生活却引起了研 
究群众性劳动1人民集体智恝和无名作品的学者们的注意_这些创作在民问的佚名作 
品、宵言、谚语、俗语1童趦、软谣中留下 了自己 的成果 ■ 这种对+人生活、对自然和夂1 
对人际关系所作的直接的、经常是精确而深刻的观察，完全不是建立和改造生活以及 


人际关系的创造性的思想。” 

14 - U 这一句是作者在初版中修 正的， 石印氓中的原 句是， …… 挞够轶 会我扪 
什么/ 

15- 15 这一段是作 者在初 版中修 正的， 石茚版中的原 句是， 第一，他们向我们 
指出，在我国的历央发展中社会生活的酹些因亲占优势，哪些因素的作用较小，因此 

15-16 这一段袅作者在初版中修改的，石印版中的原句是，例如，如杲我讥发 
现*我们的法律经常成为资本的奴仆 • 那末我们的实际任务就必须加強发胰作为社会 
真理和个人自由的支柱的法律，而不是发展作为巩固物质优势的工具的 法律， 

17-17 这一段是作者在初版申修正的，石印版中的原句是 ，这些 理想是一切有 
文化的民族 m 全部努力创造出来的，但是它们并不随时 随地、 并不在毎一个民族中都 
同样地可以实现％ 

13-1B 这一段是作者在初販中修正的，石印版中的廇句是 i“ 不研究历史躭不可 
能在它们之间作正确的选择，只有历史研究才能指出，在假定的社会生活制度中 * 哪些 


( T ) 科托希欣(约 163&— 1667 年〉， 为莫斯料罗斯外交署文书，著有文典<关于沙 
島阿列克赛*米哈伊洛维奇统治时期的俄国 >* 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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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于该民族现有的力量和方法，嗛些离于它们，是该民族不能胜任的，薺知 it 向曄儿 t 
去， 怎样走，首先应知道我们是从挪儿来的，怎样来的， 


第三讲 

第三讲和第因讲的正文是石印版所没有的。收集 的康搞 保存在列宁囝书洁*克柳 
切夫斯基总档，第1卷夹，案卷 1 U 

1 (《大百科辞典>，第25,27,2145卷。> 

2 ((<0 记楓列隹特科维 《十五 和十六世纪的状尔加河流域>，奠 
斯科， 1&77 年版，第67页。 

3 (( 《大百 科辞典>〉），第47卷* 

4 (《日记360>;《外国文学>，锘3期> . 

5 4莫斯科公报 >,1900 年，第 231 期，第 4 页 f 1902 年*第如 0 期，第 4 頁。 

6 <拉夫连季耶夫编年史>，蚤彼得堡， 1 S 97 年，第 B 茛。 

7 <俄罗斯帝国统计年刊>，圣彼得堡，18恥年，第153页> 

& 原稿接下去还有一 句话* "在西 伯利亚，森林所占面积长 4 S 00 梆里，宽 2700© 
里 C 1902 年)， 

9谢苗诺夫 K 谀罗斯帝国池理统汁辞典>，圣彼得堡1863年版，苐1畚，笫 3 SS 
页。 

10 < 莫所料公报 >,1900 年，第 223 期，第 4 页。 

11 «科学院通报>，“物理数学类'第 S 集,13抑年,维尔德的文拿 # 

第四讲 

1 <荚斯科 公报、 1900年，第231期 + 第 4 茛【1902年*第£90期*第 4 页。 


第五讲 


1一1 这一段是作者在初版中修正的，石印版中的原 文是/ 我们必规在开始叙述 
这个时期的事实以前，了解一下我们从其中获得这些知识的主要史料。砑究我茵古代 
历史的彔丰筲的史料之 — r 是编年史□” 

2—2 这一段是诈者在初版中修正的，石印版中的原文是：“这种汇集的范本，可 
以举出名称不很确切的 《特维 尔 编年史卷的 < 俄罗斯编年史大全这部汇集是 
1534年罗斯托夫地区的一个乡村神甫缡纂的。编者有时抄录古代编年史，有时作了某 
萑删节 和瑚补 , 1 或者在自己的文章中加入圣徒传和传说等等的片段’ 

5—3 这一段是作者在初版中增补的。 


A — 1 这一段是作者在初版中墦补的。 

& 一 5 这一句是作者在初版 中修正 的，石印版中的原句是：“这一点可以从 T 面苘 
个特征看出来 t 第一，在这部 《始初 编年史>中我们能看到个别的叙述，甚至整段的文窣 
和故事并不出于基柿编年史家的手笔，而是后来增补进去的 1 第二，狂较后的编年史 C 
集中我们可以找到某些关于基础的资料，这些资料显然是从古代基输编年史令引来 
的，可是在我们所知溢的以后各种抄本中已被刺除* a 

要说明 《始初 编年史> 的这种成分，必须指出，塢年史和一股历史文献的痕迹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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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早在十一世纪中叶就发 现的。 例如，诺夫哥罗德在十一世纪中叶左右敢已进行了编 
年史 的编纂 工作，在较后的编年史中，在诺夫哥罗德编年史汇集中保存着一般关千诺” 

夫评罗德笫一个主教约基姆于1030竿去坻的资料，后面有一个注解说： " 他的门徒叶 3 S $ 
夫列姆是教导我们的，从这点我灼可以得出结论，早在十一挞纪上半期诺夫哥罗裉已 
经有编年史象了，他自称为诺夫哿罗徳笫一个主教的门徒：根据这部古代诺夫哥罗德 
编年史增补的文句 * 我们在最初的编年史汇集中就已发现。例如，我们在上述两郢古 
代抄本的编年史1115年项下可以着到关千达维德 * 伊戈列雄奇王公挖掉捷列保夫里 
芏公瓦西里科的眼睹的故事，面在最初的汇樂中，这个故事记在1097年项下。这段叙 
述凫一个名叫瓦 M 里的神甫写的，他对基辅地区的知识很少，但却到过沃林公国的弗 
拉基米尔城I他是这件事的#加者，是这两个王公进行诙抖时的中介人。那末他是沃 
林编年史的作者呢，还是 (1 是关宁瓦西里科被挖去姐確这一段个别故事的作者，这是 
很维断 定的。他是在瓦西里科去世 （1124 年）以前就写的，因力在谈到瓦西 M 科被挖去 
龌聃因而脸上受伤的时候，他 T 结语说：‘瓦西里科脸上的那个伤拫至今犹在。’” 

6 i 拉夫连季耶夫编年史 h 第224 

7 塔季谢夫 ，《自 古以来的俄H史>,萬斯科 176S 年版，第1册，第51页I别斯 
囝热宍一留明;<放国史>，圣彼得 M， 1872年版，第1卷，第21页;请比较3拉夫连季耶 
夫编年史X第183页及以 T 各页 t 雅科夫列夫 K 十二——十三世纪的依罗斯文献 》 ，圣 
彼得 M, im 年版，第129负和第135页。 

& i 位夫连季耶夫编年史>，第156页,1051年 t 索洛维约夫 * <自古以来的俄国 
史X第3卷，第5版，第123页。 

9 i 雅科夫列夫*年史> C 集中关于鲔里斯和格列布的叙述。1051年项下关于 
佩切尔斯基寺院的叙述写于雅罗斯拉夫死后 U 拉夫连季耶夫编年史>,第153页），让 
至在费槊多西死后（费奥多酉的去坻记于1074年项下，参阅 《拉夫 连爭耶夫编年 史》， 

第17心2似页 h 是费夷多西的门徒，佩切尔斯基寺琬的借侣，该寺院的创办者写的， 

别斯面热夫一轚明 t <十驵世纪末以前俄罗斯编年史的威分>,圣彼得堡* 1863年版 * 

苐页 f 雅科夫列夫:<十二- 十三世 纪放罗斯文献 h 第63 页， 

10 《拉夫 连季耶夫编年臾>，第137页， 

11 {拉夫 连季取 夫编年史>，第243页9 

12按《旧妁故事别斯 E 热夫一留明 K 谀国史>，第1卷，第1邪页, 《雅 罗斯拉 
夫时代的文献 《拉 夫连季耶夫编 年史》 ，第页。 

13 捷尔诺夫斯基 ： 4拜占庭史研究及该史书对古罗斯的别有用心的術苜 h 
基辅，1875年版，第1册，第£3—25页， 

14 “甚至是锻语本％别斯茵热夫一留明:<俄国史>^第1卷，第135页， 

15 “在祕4年(夹注 f 360 年)”，旗尔诺夫斯基3拜占庭史研究及该史书对古罗斯的 
别有用心的附 肓> ，第 10S 页/还有伊戈尔，841年”， i 俄罗斯编年史 全集》 ，第 i 卷，第245页* 

16石印版接下去还有一段，是作者在初版中删去的 * " 但是<往年 纪亊》 认为这一 
年是米哈伊 尔三进 开始统治的一年,而不是况2年，而在这位拜占底皇帝疣治的財代， 
拜占庭才初次知道罗斯这个名称，因为罗斯在这时侵袭了帝都，这是作者从希膾年代 
记，即阿玛尔托拉年代记以后的年代记中知道的&罗萠人儇袭帝都这件亊本身并不发 
生在852年， 《往年纪事>把它归于866年，而实际上应当是如 4 年* 0此注明852年 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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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年份仅是由于年代 E 的筘要/择尔诺夫斯基 I <拜占庭史研究及该史书对古 T 肸 
的别有用心的 附育” ，第107页， 

17石印版中接下去还有一段，是作者在初板中删去的 t 1往年纪事》在叙述哈扎 
尔人仪袭波利安人的时候，在承后指出：哈扎尔人至今还统治着罗斯人\ +二世纪 
的罗斯作者是不能这样说的，因为这时统治玟哈扎尔人 的土地 的是波洛夫齐人> 祕5 
年罗斯大公斯维亜托坷拉夫击溃了哈扎 尔国； 而不久哈扎尔入的土地就被别坊迮格人 
统治了，1036年雅罗斯拉夫在基辅城下大败别切涅格人，其佘众人进奔萆原，奄无 踪迹. 
继之而侵入罗既境内的是托尔贫人，以后是波洛夫齐人于 I 0 G 1 年初次覘胜了罗斯，冇 
领了以前哈扎尔人统治过的草原地带。0此， 《往 年纪亊>既劭承认哈扎尔人足罗斯的 
统治者，就只能写成于 1 D 36 年和1061年之间，在 {往年 纪事》中还能找到更加确⑺地 
表明它的编签年代的其他 E 据， 

13 《拉 夫连季耶夫编年史 h 第11寅， 

19 “诮弗拉甚米尔信教” K 拉夫连季耶夬编年史>，笫109页。 B 米哈伊尔 • 辛盘 
拉(死于 S 35 年或 S 35 年前后）、 A . C , 巴甫洛夫,《斯拉夫捵 罗斯尿 始宗教法汇编 J 咕山 
1869年版，第 U 页， 

20 《拉夫 连季耶夫编年 史趴第 83. 84页 * 

ZI 14 主要史抖是弗拉甚米尔的传记，未必是稚可夫的传记' ** 因为我在那时 
以前还是个孩子，弗拉基米尔王公统治着罗斯国土^戈卢宾斯基^谀国教会史 》 ，契斯 
科1&忉年版，笊1卷上半册> 第 L 95 页。 “使徒 们往异国游历传敢。科夫功氧传5 
传记>的矛盾、别斯图热夫一留明十四世纪末以前俄罗斯编年史的成分》，第货页， 
住 12 U "弗拉基米尔受洗礼时是33岁，不是28岁（参阅同书注123)。 

22 - 22 这一段盎作者在初腋中增补的。 

23- 23 这一段作者在初版中作了很大的增补^ 

2 J -24 这一段是作者根据他在石印版上所写的注释在初版中增补的 * 下面一 
段注#已被作奢蒯去 t “ S 93 年項下关于班诺尼 涇传记 中的基里尔和梅福季的活动 t 创 
造文学和庠拉瓦的受基蝥教 洗礼。 由千史料不匍，汇集中有矛茴；#列雅斯拉夫利在 
奥列格时代已经存在，而又说是弗拉基米尔在 392 年建立的，》切浬格人 (克 柳切兴斯 
基误写为波洛夫齐人）的最初两次进犯是在汜5年和％8年、别斯图热夫一留明： 《十 
四世纪末以前罗斯编年史的成分 h 第34>35页夺 

25 “史诗 的两段'《慨列难斯拉夫利一苏兹达尔编年史>，典波连斯基书戽 996 年 
版。冥斯科1351年版，第3 3 页， 

26—26 这一段是作者根据石印版上增添的文句在初版中增补的 q 

27 石印烺中接下去还有卞段，是作者在初 版中麻 1去的 ：“西 尔维斯持在收集祖周 
的田史资料的时候，发现了许多讲迷古代的叙亊诗和民间传说，还有一些写成书霣的 
故串，其中最主要的是： 《罗 斯国土的起瘅>、<弗拉基米尔使罗斯接受基督敎的故事和 
这位王公以后的活动概況>< 夹注 〆 即传记 f )， 以及《最初的基辅纔年史》。他把这三仑 
姑 ft 故事拃了某拽 刪节和 补充，作为自己的煽年丈汇集的基轴，而这三个故 爭之苘 间痛的 
年代 t 是根据他所知道的其他史料自己补充的（着重点是作者后来加上去的\部分取 
自拜占庭的年代记，部分取自基辅的叙事诗等等 • 在基補编年史中还增添了凡篇补充 
拄的文章（关于 W 切尔斯甚寺院和荃费輿多西的，以及关于失明的瓦西里科王公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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捆靳有这些性质不同的核料 》 都按照他拫据拜占廷年代记和本国的史料 C 旁注，‘瞄子 
里记住的备位芏公统洽的年数，基晡的奧列格王公征服各族 ’） 编成的统一的年代喪 
(夹注，然而 并不正 确 1 )安排 t 因此，汇集中第九世纪和笫十位纪的那些事件的年份 
都娘有疑问的，不能认为十分 可靠。 可以确倩的，只有最初的基辅编年史家所记述时 
十一世纪的亊件的年份。 

‘‘对最初的一部鶬年史汇粜进行分析的结果，使我们得出丁上面这些主要的结论。 
现在我把这些 结论篥 复说一追，这部编年史 C 柒嚿屯3 卜不同 时代的主要邰分组成 
的 t 翁皤年代绝对不迟于1054年、佚名作宥写的 《罗斯 国土起 m 的故事 b 十二世纪初 
叶写成的《罗斯接受 基督教 的故亊 h 以及佩切尔斯基寺院的僧侣涅斯托尔根据古代迪 
辅版本在十一世纪后半期和十二世纪初叶 tmo 年> 写的《最扨的基辅编年史 x 在这 
三个主要部分之间的年代的间隔，由编年史 汇集的 编者根据外国的和本国的备种史料 
作了增补，这位编者很可能是维杜别茨寺院的住持西尔锥斯特，他完成自 s 的著作雇 
在 1 U 6 年\“他完成自 B 的著作是在1116年”这句话被勾去了》旁边加上 附注* “他还 
继续写下去 


第六讲 

1一 1这一段是作者在初版中修正的,石印版中的原句是：“这些结论使我们有 m 
据来评价最初的鴒年史汇集中的我国古代史料的可 寒性。 用半神话性形式转述第九和 
第十世纪事件的那些传说， 是 在这些亊件发生之后不到二百年竑记载下来的，第九世 
纪的传说不迟于十一世纪中叶，第十世纪的传说不迟于1125年*对于人民强健的记忆 
力来说，一百五十或二百年并不是很长的时间^在这样一段时间中它是能够把实质和 
事件的核心传达下来的，虽然有些细节会遗忘，通常代以富有诗意的形式 * 我们在分 
析《罗斯国土起源的故事>以及最初的编年史汇集中的以后的传说时，必须以上述这种 
设想作为指导。现在我们回过来讲十二世纪的编年史。” 

2 索洛维约夫 K 自古以来的俄国史>,第3卷，第132页，注 242. • 

3 1伊帕季耶夫编年史>叙述到1200年' <C 伊帕季耶夫第 年史》 ，圣彼捋堡 iai 如9 
年廒，第4页，第79 K* 

4 塔季谢夫,<俄国史>，典斯科1774年版，第3册，第416 ,463页。 

5 《伊 帕季耶夫编年史》，第470页。 

fl—6 这一段是作者在初版 牛增补的。 

7-7 这一段是作者根据对石印恨的注#而在初版中增补的* 

第七讲 

1-1 这一段是作者粮据石印版的扑充在初版中增朴的。 

1 《涅斯 托尔，古斯拉夫语的俄罗斯编年史>，拖萊策尔翮译和说明，第1一3邡， 
圣铍褥 M1B09—I8W 年版,亚济科夫译自徳文 t 

5 关于施莱策尔参两索洛维约夫所着《自古以来的俄国史>，第沉卷，第的5 
页和以后各页， 

4 <拉夫连季耶夫编年史>，第12和13页。 

5 H 编年史家的理论,根据斯拉夫民族撖始的统一思想，谀罗斯早期如命运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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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拉夫人的共网历史结合起 来的、 <拉夫逢季耶夫滄年史>，笫5页及以后，其次漭 
25和狀页 s 

6- 6 这一段是作者在初版中増 补的， 

7 - 7 这一段是作者裉据石印版的材科在初版中增补的(参阅注 11), 

8 <拉夫连季耶夫编年史 h 第29页。 

9 一 S 这一段是作者在初版中墦补的* 

10 u 根据约尔南徳的著作，第 2 S 页” K 安恃 A 的起滬及亊迹 h 克洛士版，笫27页> 
46 斯拉夫人……东到德涅斯特河，北到维斯拉河定居， 

11石印版中接下去还有^段 t 是怍 者在初版中删 去的： " 有两处记载掊叨在如迓 
伯河流域定居以前的这个停留地。我画的编年史在叙述罗斯国土起源的时候*没有揸 
到东斯拉夫人到过喀尔巴阡山脉；然雨它叙述过斯拉夫人的迁移，并且在这 m 叙述， 
把他们分成两支；西支和东支 P 从多璀河来的斯拉夫人向各个方向迁移，他们 抿据闰 
E 定居的地方取捋自己的名称：一些定居在摩拉瓦河上，因此称庠拉瓦人，另—些妳说 
克人。这都是四汊拉夫人 s 东斯拉夫人和他们不同。东斯拉宍人包扭白兗罗池亚人、 
寒尔维亚人和犯笾坦人 K 往年 纪事》 认为住在第聂伯河的那些邰箝竑是宋源于这些所 
拉夫人，它说，沃尔赫人一^根据某些作家的研究，是罗马人(旁注 t “囝拉真的 一1 U 
年 1 *。 “金麦 里安人>西徐亚人、萨尔马特人、阿兰人、达吉 亚人 〆 沃尔什 >”） 侵袭多瑙 
河畤的斯拉夫人，居住在他们中间，并 a 压迫他扪，于是这些东斯拉夫人有的来到第跃 
伯河，称懊波利安人，有的被秣为德列夫利安人，0为撬们居住在森林里，等等。 K 此， 
390 <往年 纪亊》 勉强还能记得， 第聂伯 河的斯拉夬人是来镢于白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 
人，而迨些部落所居住的地方（后来拜占廷作家们就是在这地方知道它们的），.是培尔 
巴阡 lUB 逛北間的山坡，即现今的加利竒亚和维斯拉河上游的地区。早在笫十世纪奧 
列楢统治时代我国的<始初湞年央》就知道宪罗地亚人也在这里。 《始初 编年史> 虽然 
逍忘了嘧尔巴阡山脉的哼留地，然而却记得居住在喀尔巴阡山脉的民族，定居在蒗聂 
伯洵和改罗斯平原其它河流流域的东斯拉夫人就是起癉于这些民族的*紫洛维約夫： 
《自 古以来的俄 国史》 ，第 .1 卷，第51、52页。 

12 “四世纪时俄罗斯的哥特人，三世纪时典列里亚努斯①时代，达吉亚被让与 
哿特人 （约275年)。 27 d 年匈奴人击濟哥特王闰，五世纪末多瑙河上的保加尔人 

年阿提拉死后九 S 65 年阿瓦尔人泼过顿河，赫拉克利乌斯吋代 Cem —641) 白乌古尔 
人〔误袭」斯拉夫人、索洛维约夫 J 自古以来的懊国史>，第1#，第89、恥页；别斯 
囝热夫一贸明 《俄囯 史>，第1卷，第 S 页， 

13 167年被保加尔人所奸、岽洛维约夫:《自古以来的砍国史>，第1卷，筇90荈* 

U 魏涅林，《论俄罗斯人民古代的隹所》，载 C 俄罗斯历史和文物协会读钧 

年⑶ S 閉.， 

15別斯图热夫_留明：< 俄国史 >，第1卷，第1印页1 

16 “5&2年以后、《开塞利的昔罗科皮奥斯，与哥特人的战争》 m ， 14， IV ，4, 5 
t 译文参阅<笫七世纪希腊罗马和拜占廷诈家作品片断中的古斯拉夫人载^古代史通 


①奥列里亚努斯 （214/215—275 年 )270 年起为罗马皇帝。-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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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1 叫 1 年，第 1 期,第237页，第242页; <开塞利的普罗科皮奥斯，与哥特人的故争>， 
荚斯科1950年坂，索洛维约夫 t <斯拉夫人的风帒习恨和宗教抵述>，栽俄罗斯以前的历 
史法律资料档赛，卡拉巧夫出版社，第1册，第1部，蚤彼得堡1876年版，第22页。 
17-17 这一 啟是作 者在初版中增补的， 

] S 《拉央违季耶夫编年史 h 第11页。 

19-19 这一段是作者根据石印版的补文在初版中增补的，这段补文运用了《俄 
国史简明教狸 >( 充桷切夬斯綦著，莫斯科1⑽3年第3版，第12页和第13 页〉 中的资 
料， 


第八讲 

1 卡拉乔夫档案，第1册，第1部，第19页 。 

2-2 这一段是作#在初版中修订的，石印版中的谭文是， 44 在这个民族的领导 
下，在与拜占廷经常的斗争中，东斯拉夫人似乎 B 经结成 :一个 巨大的军事咲3,根据玛 
苏迪在十世纪中叶前后所写的地理著作中有关这个武装联盟解体的记毂來判断，那末 
那时的罗斯是还能记得这个军亊联盟的》但迤在十一■世纪编写叙述罗斯 土地初 期历史 
的【往年纪亊>的时候， 就巳经 记不澝輳拉克利乌斯时代，也记不清这个联盟崩溃的原 
因了， P 、 滅想 -它的醉体是在阿瓦尔人侵路东斯拉夫人和东斯拉夫人因而接昔开始 
向更东的地方迁移的时悴。〔夹注〔 # 俩者为因？何者为果拉夫连季耶夫编年 史》， 

mu 

s “他们在这个平原上的人种学方面时悄抚 , 是和立掏宛人、芬兰人、保加尔人 
和啥扎尔人邻近的、别斯图热夫一留明 t < 俄国史 >，第1卷，第 n 页。 

4^-4* 这一段是作者拫据石印版的手写注释在初版中壜补的 * 

如《拉夫连季耶夫编年央>*第的页和以卞各页。 

W 《拉夫连季麻夫编年史>，第239页。 

5*-5*这 一段是作者对石印版的有关轚节作了裉本 的祛改 后在初板中增补的。 

& r ■根据对第聂伯河沿岸的描写 （ 第聂伯 洱居民所称的伏里斯蒂尼斯>•在它 fn 
c 希班河和想涅斯恃商>中间土地辽阃，追地钵是森林和难以涉谀的洱泽^约尔南籂， 
第&卷，第34页，克洛士版,〕 

_基辅城周围森林辽尚和茂成 ，《拉 夫连季耶夫编年史 >，第8页。 

6 <伊戈尔条约申氏族继承的被坏 h 拉夫罗夫斯基 * 《论斯 拉夫人氏族名称的原 

本思义>〔关于这部著作 r 请参阅科学院记录* C 科学除札记 >* 圣彼得堡， 1 S 67 年第11 
卷，第1册 ，笫以 页 

7^-7* 这一段是作者根据 <俄国史《明教程> 第16员和第17页的梂料在初版 
中增 补的。 

7 a 别斯图热夫一留明 〆 轶 S 史第1卷，笫13 Ki 《拉夫连季耶夫编竿史>，第 
52、53、77和《0页【加尔卡维* (伊斯 兰教作家关于斯拉夫人和俄罗期人的传说圣桩 
得遂 18邝年版*第269页， 

“ pontemma 即 Matita (妈妈 F 见沃斯托科夫 * <斯拉夫教会语言辞典>_笫2 
卷，圣彼得逛，1861年，第2版，第156页 ， 

7* <1] S 0 年的斯摩棱斯克文书参阅 <历史文献补编>，第4期，第1卷，第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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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S * 这一段是作者裉锔石印版和石印扳上的手写注释在初版中增补 时* 

S a f 资料 47 SO 

妒 < 笫尔达 德别* 伊戈尔从基米里的博斯普备斯海呋到达基辅》I伊洛瓦斯茁〆泛 
斯初期史探索 h 其斯科 IS 7 G 年肢，笫123 

9别斯图热夫一留明3俄闽史>，第1卷，第 7 S K 。 

10索洛维 约夫 〆 自古以来的俄国史>，第1卷，第90页， 

II《八世纪南瓿斯拉夫平庳的被征服;伊蒂尔城设有专门法宫的特区，人们在军 
趴和可汗的宫廷中眼役。马苏迪： h 迦尔卡维： 《伊 斯兰教作家关于斯拉夫人和饫罗斯 
人的传说>，第129页，第10节〖别斯困热失一 留明* 《懊囿史>，第1卷，第 79,S0 页。 

12—12 这一段是作者裉掘石印版上的手写注释在初飯中墦补的。 

13 “九世纪和十世纪的俄罗斯洚——禺海 "?< 拉先连季耶宍编年 史》， 笫7页 t 血 
尔卡锥 〆 伊斯兰教作家关于斯投夫人和俄罗斯人的 传说》 ，第130和133页；《玆伏尔松 
论850年左右在巴掐达的罗斯人赫伏尔松：“伊本一达斯塔关于哈札尔人、布尔塔斯 
人，保加尔人，马扎尔人、斯拉夫人和罗斯人的记载'圣彼得堡1369年版，第 159— W 2 


M . 

14-14 这一段是作者在初版中增朴的. 


第九讲 

1盥杰奥诺夫 t < 瓦利亚格人问 fi 研究摘要 h 栽<科学除通裉>,第2卷跗录，笫 
3斯,圣挾得#, 1S62 年*第101和 10S 页* 

2 “保加 尔人％ 别斯 ffl 热夫一留興 K 谀国史 K 第1卷，第74页〗《拉夫连季耶夫 
编年史X笫 l(K50j2 页，迦尔卡维： <<伊斯兰教作家关于斯拉夫人和罗斯人的传 ift> 
—文的朴 充》, 圣諛得堡1871年版，第31页;伊供瓦伊斯基 * 《罗斯初期史探索>，第123 
页， C 与哈扎尔人 的同课 h 864年斯科里徳之子为保加尔人所杀、公对两个保 
加尔人之讨找 h 迦尔 卡樂〆 伊斯兰教作家关宁斯拉夫人和罗斯人的传说》，第21 9 页丨 
<尼康编年史>，第1郁,圣彼得垫1767年版,第 S 和 lfi 页， 

3 «库尼充①称 vncHii S 或 C 参阅蛊杰奥诺夫 t 《瓦利亚格人 问庖研 
究摘要>，笫 129—13K136 和138页*〕 

4《俄罗斯编年史大全>，第7卷，第2&3 

5《拉夫连季耶夫编年史>,第20页， 

6 “蓋杰奥诺夫的说法不同”。〔盖杰奥诺夫八瓦利亚格人和罗斯 >，第1部，圣狡 
得堡1376年版，第498— 5Q0 页 t 第97页，注 2G2J 

7 石印版中接下去还有一段 * 是作者在初版时蒯去的：“在罗斯出观的这些瓦利 
蓝格人，从许多特征看来应是斯堪的纳维亚人，并不是某些学者所认为的波罗的海南 
岸的斯拉夫 居民久茛 边注； 我国的 C 往年纪事>中瓦利亚格人即北日耳受部落/ 

M — 3* 这一段是作者根据石印版上故手与注释在初販中蝤补的。 

8* — Sa 这一段是作者在笫二版中修 iT 的 t 初珙中的原句是；“■■…在我国的诲年 


Q ) 库尼吏•十九世纪俄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人神学家。一译满 


m 



史中，这些人是基辅的瓦利亚格人 M 斯科里瘅和吉尔， c 克帥切夫斯基，《惮国史教 
圮》 ，第1卷，边码第154页 J 

9-9 这一段是作者在初®中增补的， 

10 <捽威王特里格雄耶夫之子奥拉夫传说摘要>，萨比宁译， （俄 罗斯历史通报 
第4卷，第1册，英斯科， I 84 G 年， 

11盖杰奥诺夫： C 瓦利亚格人问题砷究拥要>，第 180—182 K , 注1 ^ 

12《拉夫连季耶夫编年史第20页， 

13—13这一段是作者根据石印版手写法释在初版中增朴的，“械市镝区的形 
成”整个一节在初版中曾作过很大的 修改。 

14 <拉夫连季耶夫编年史第77页。 

15 “隐藏在哭于海外主公应邀到来的传说里的，就是这个事实\ 

16 <拉夫连季耶夫编 年史》 ，第74页，公元980年项下 a 

17这一句在石印版中在“包括罗斯”庖面括弧中注 ，即 诺曼人 ff 。 

13 <拉夫连孕耶夫编年史>，第13页， 

19-19 这一段是作者在初繭中增补的 # 

20 康编年史>，第1部，第16、17页。 

21 '■按照 我国的 编年史是公元祁&年，按萌阿玛尔托拉年代纪的续编者的说法 
是公元如4年、捷尔诺夬斯基 t 《拜占庭史研究及该史书对古罗斯的别有用心的酎 
Wh 第扎贝林，狀罗古代生活史”，箏1部，莫斯科1876年版，第426页 
和页；伊洛瓦伊斯基，“俄国史'第1部*莫斯科1875年版，注2。 

22— 22这一段是作者在初版中增扑的。 

23- 23 这一段是作者根据石印版的栻料在初隞中增补的 * 

21 <拉夫连季耶夫编年史>，笫23页。 

25问上 

2(； 石印版中接下去还有 一段， 是作者在初版时劁去的/而政治联盟在人们心中 
产生 了民族感情，这神感闲在斯维亚托斯拉夫芏公与希腊人作战以前对亲兵队所讲的 
话中， B 有所流錤。他说 I * 我们宁可战死，不能使罗斯国土歐受羞苺 

笫十讲 


1--1* 这-段作者在初版中曾作过增补和太大的修改& 
la 卡拉姆津:《俄罗斯国家史埃涅尔林格版，笫1卷，第 5 版，扨42年 r 圣彼得 
堡，笫 116、136 C 和 137) 卷苘1索洛维约夫自古以来的俄闺 史》* 第 i 卷，第 

<厄阽编年史>，第1部，第41 页： “乌格利奇人居隹在第聂泊河下游 ff ，< 拉夫连拳 
耶夬编年史 >,笫12页* 

\6 * 缴实物税和钱茚。公元885年和964年维亚季奇人和拉吉米奇人向哈扎尔 
人每把木梨辙纳一个什里雅格拉夫连季耶夫輪年史>，笫23、63页> — 

i * “ wTfif ^ r ， mrtftr , men 批， iMflsab , cTjrasb , crfenaSb , CKns^sb t 第十三世纪的 
软会法 t 编； < —个金里特等于七十二个斯膜猎士 < cr M 3 b )’”； 瓦斯托科夫： “教 会斯泣 
夫 ITi 辞典'第2卷，第192、289页。"什里雅梱是用單耕种的一块土地、维访格拉多 
夫，中世纪英国吐会史研究、圣彼得堡， 1& B 7 年版，第]24, 125页^ 


39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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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这一段是作者在初版中埔 补的， 

3 “公元945年签订的 条约％ 载 C 拉夫连幸耶夫编年史>，第47萸， 

4-4 这一段患作者在初版时增补的。 

5*-5*这一段是作者在初版时壜补的。 

^ ff 石滩' 谢苗诺夫 （ 《俄罗斯帝国地理统计辞典>,第2卷，1训5年版，第79 
Mi 包 尔京; C 列克列尔克先生的俄罗斯古今史注1738年，第1卷，第郎页， 

沪《拉夫连季耶夫钂年 史入第 50页。 + 

5® B 无怪君士坦丁说 ： MiWicile ill « aerumnarum 〔央注：‘灭难 f 〕at metus ， 
C 夹注 〆 危险 '〕 P〖 cna ‘叫《行政论》， 第 9聿” £ 所指的是君士坦 

丁*巴格里亚诺罗德内。“他们的充满苦难的>可怕的，困难的和繁重的航行 " —— 
家物质文化史科学院通报: S 第91期，其斯科一列 宁格勒 ，19以年，第10页；拉 斯金* 
* 困苦的.危险的、难行的.艰难的路程"，<俄罗斯历史和文物协会论丛; M 899年，第1 
册，第3蚌,第75萸)《 

6 《拉夫 连季耶夫编年史>，第119页* 

7君士坦丁.巴格里亚诺罗簿内，<关于菲马州和关于各民族>,拉斯金作序， 
«俾罗斯历史和文物协会论丛>，1899年，第1册，箏 S 部，第140页，接下去石印版中 
还有一段,是作者在初版中艄去的 ； **» 切涅格人先头郁队的有 * 马车推进到离基梅只 
有一日的路担，即离基辅四十俄里，接近斯图格的河 ■〈第 聂伯河右岸支流 >•" 

S "他带着我直到他的国家的边界,这些边界■自备方商牢固池®住国家，以防不 
渕的敌人"，吉耳费尔丁格 t 《同 时代人关于圣弗拉基米尔 王公和 波列斯拉夫舆士的未 
刊行资料>1《俄罗斯对话>,1的6年，第1册，第 12 K » 

9 1 •公元 1030年战胜楚》 人以 后",<拉夫连季耶夫编年史>，第146页， 

10巴尔岽夫,<俄国历史地理镢论>,华沙，1873年版，第33页（成巴尔索夫 * «俄 
梦斯历史地理辞典资料>,维尔诺 * 1865年铒，第32,33 W ). 

11 “罗斯汗，罗斯王公——伊本，这斯特（公元 9 S 0 年 )” t Si 尔卡维1 《伊 斯兰教 
作家关于斯拉夫人和俄罗斯人的传谀入第267页* “摘自公元1051年伊拉利昂大主 
教对偯仰的结束语 ，‘…… 致典谀的难罗斯拉夫可汗 …… ’" t 巴甫洛夫，《斯拉夫俄罗斯 
原飨 的寺院 法汇編>，第18页，注 32 K 尼康编年史》，箄1部，第103页。 

12 «拉夫连季 耶夫* 年史>，第124页,966 年， 

1 J 同上， 

14*-14*这 一段是 作者根据石印版里新 校订过 的文本以及手写的注释在初版 
財增补的* 

14* <拉夫连季耶 夫鶬年 史>,笫122萸* 

1扣同上，第123页- 
14»同上，第45页， 

15 “公元1006年和保加尔人签订的条约”1塔季谢夫 ■《俄 国史>，第2册，典斯 
科,1773年版，第骀、第89页。 

16-16 这一段是作者根据石印联的手写注释在初版时增补的。 

17 -的确，商人中很少有人是斯拉夫名字，见 《 信 奉基® 敎以籣的瓦里五格人 
四种不苘版本的《罗斯法典 》 文本”，卡拉巧夫出版社，圣谀得® 138 V 年版，第《 K ,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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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条， 

18 <拉夫连季耶夫编年史》，第80页《 

19 1 ■罗斯是被称为瓦里亚格人的，正像有的人被称为斯维耶人，还有被称为乌尔 
曼人一样” K 拉夫连季耶夫编年史>，第 18-19 Mi 《俄国 史筒明教®)，笫33页。“这 
里说的是奴隶主和等级,根据《俄国史简明轶程>>第37页。 " 

20-20 这一段是作者在初版中增补的， 

第十一讲 

1 “萝斯 0 土的玫洽制度是由王公«序疣治制确立的'» 戈金， 关于封色王公 
之间的关系 （1054—1240 年〉 典斯科俄罗斯历史和文物协会年刊 >,* 斯科， 1 S 50 年， 

第4册> 索洛维约夫,《俄8史读本）*萁斯科，1880年版，第4韋一第 S 聿和第12隶 

(索洛维约夫的《俄 B 史读本>在十九世纪 tt 印过许多次，下面引用的都是苐8版、 39 S 

2 “而雅梦斯拉夫不再 纳贡” K 拉夫连季耶夫编年史 >，第127页。 

3-3 这一段*作者根裾有印版韵手写注释在初版时増补的》 

i U ? E 于公元 10 S 2 年” K 拉夫连季耶夫编年史>,第 1 S 6 页。 

5 “罗哥沃洛 B 的孙子们拿起宝剑对时雅罗斯拉夫的孙子 -112 S 年项下"， 

(拉夫连季耶夫璩年史》，第285页；索洛维约夫自古以来的俄国史>，第1®，第206 

6 “引文依据索洛维约夫的论文（索洛维约夫，<留利克家族的罗斯王公之间的 
关菜史>，莫斯科，1847年賊>,再比较他的著作 I «自古以来的俄国史》，#2#，笫13 
K ” (索洛维约夫 〆 自古以来的俄国史>，第 2®,* 斯科1879年版 >• 

7密尔泽堡的季特马尔,“基補是太城市，是®极其坚面的城， 

8 S 努#斯(俄罗斯的一作者按）大城基奥斯人誉之为君士坦 Tffi 的朝笏，希 
M 抝无上骄傲 "1 施勒塞尔： 《涅 斯托尔的古斯拉夫讲的罗斯编年史>，第1部，1809年 
版，第443页- 

9-9 这一段是作者拫据石印版中手写的部分注释在初版时增补的= 

10 <拉夫连季耶夫编年史》，第158 索洛 维约夫> 自古以来的俄国史>，第2 

卷，第 1 H 

11 同上，第 2 S ,26 K , 

12*-12* 这一段是作者裉据石印版中的手写注释在初版时增补的 • 

12 a 《拉夫连幸駔夫编年史>，第210页， 

13 «伊怕季耶夫编年史》，第462页》 

14克柳切夫斯基国史简明教涅 h 第33,34 3^ 

15—15 这一节是根据石印版的手写注释在初版中 修订的 ，石印版的原文如 T , 

“这种舶度的起*。上面叙述的王公统治制有着相当复杂的起»(夯注 | ‘缺乏专制敢权 
的思想，>„它的基®是按长幼顺序(旁 注： 1 共同的所有权和氏族的分进行统治的 
氏族制度（夹注 ，恳想 从东斯拉夫人迁移时起 t 氏族制度在部分居民的共同生活 
中开始动摇，现在成了政洽制度的基硇 - 但是这种制度还不能完全说明上述不固定的 
统治制度.在西欧，特别是在斯拉夫人国家生活的初期，也有过全体族人蔀参加管理 
的长幼雇序制度 I 那里有时国君也在几子之间分 K 自己的领地，并且使幼弟的政权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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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兄的硖权。但是在那里，那些已经分开的共有主并不更换领地，而是立羽以此作 
为起点按直钱系统趣立世袭的继承制度，在那里全体族人参加管理的长幼觚序制皮 
并不发展成为我国雅罗斯拉夫的予孙努力建立的、这样的（划去了<不罔定即）铳洽 
汹度，因此，我 们这里 除了按长幼颯序的氏族制度以外，还有其它的，用:以说是玷助 
的条件。就是这些条件产生了我国的统治制度的特性，它的不面定性，这呰条怦是我 
596 们的王公们的政治认识和习懊与国内的经济状况的独待的结合1面定的统治，必须有 
这祥一种己经定型的概念作为前提 ，軀土 的统治者与所统洽的瓤土之问有着面定的联 
系6但舟这种概念我们着不到，或者在十一世纪的 E 公们之间剛刚产生了一点啟芽 ► 
他们 仍然和 他们九坻纪时的祖先-一河上的海一样，来自觅亭地带的危险陡他 
们不敢从蝣上眺下来骑到鸟上去。与其说他们把0己看作罗斯*土的统治者和执政 
者，还不如说看作穸斯商业的维护者和领导 者以茇 离道和边境的军亊防御贲。由于这 
种保卫工作，他们在当迪取得撕劳，取得以贡税，出巡说、审判税和商业税为名目的口 
粮。领取这 神口粮 是他们的政治杈利，保卫 w 土和经商是他们的政治又务，是他们卒 
有这个权利的根滅 6 构成十一世纪罗斯王公*统洽者的意识和政治面親的两个問索， 
0[:语这洋7雅罗斯拉夫的子孙也像自己的九世纪的祖先一"瓦里亚格的军亊和手工业 
组织中的英雄，互相争夺畜有的城市，在这禅的竞争中从一个城市迁到另—个城市；不 
it 现在他们已監构成了密切的氏谀集体，而不是一群偶然结合的寻求商业利润和丰裕 
口粮的人，他们堪力用大家必须 尨守肋 长幼赕序制度作为囲定的规则，来代眷凭个人 
勇敢戎个人成裁的，不合制度的窓外行动。的确，要是 a 家处在正常状态，那末这些王 
公从祖先那里继承的统洽观念和习馈，也本会妨碍他们马上由罗斯 ■ 土的流浪保！者 
变成各辿区的定 居的韁 土的统治者。要是每个地区的物质搞利仅取决于其内部的经 
济力嬡，那末雅罗靳拉夫的子孙一经分配以后，就会各自去剥削自 己份内 的绞济资源， 
确立更加有利的保卫 a 土的行政里织和制度（夹注 '公国 ’），在自 己的瓤 土上单独进行 
工作，习惯于把这些 a 土当作自 b 固定的私有领地，并且把它们传给自己的儿子。梢 
后，在另外一个基础上，我们将着到我国历史中的类似过桎，但是在十一世圮和十二 
世纪的第聂伯河罗斯，王公们的上述意识和习愤进到了国民经济中阻碎它们作这种转 
变的条件。当时罗斯的经济生括太巣中了，这个罗斯的所有地区都充满长有柔毛的 
野宵，以及蜂轚和蟥。然而这些財富的价值取决于囿外市扬的锚求（夹注，‘销售顶 
只有在从切尔厄戈夹1犋列雅斯投夫利，待别是 基補通 向这些市场的莩原商道没有 
阻碍的时候，这种茁求(夹注，销售 •） 才可能实珙，这些商道上的歉小的阻碍会对罗 
期手工业界最迤远的边区产生不良的影响 • 在这方商第 s 伯河罗斯好比神经组织— 
般，它把自3的头——基辅一伸向草原，对付敌人的打击，并且用从头部分出的动脉 
网和神经网一第聂伯河及其支流——把全身连接起来。 s 民经济处在这样的状况 
下，王公们就不可能在自3的地区进行单独的政洽活动。 柚们必 须用共同的力 虽來保 
卫国土，把力毋放在受威胁最大的地方，放在南部边埔。住在诺夫带罗德或斯庫棱斯 
3 A 7 克的王公经常注意营这个遥远的箪原地带，他的南面的亲瑱 t 佩列雅斯位夫利或库尔 
斯克的芏公，也并不从那里移开眼睛，因为即便是北部地区的物质福利 * 在很大捏度上 
也取决于南部边境1南部地方和草原上的苘道的安全。 

用共冋的力 a 来保卫国家的必要性 * 以及深切的氏族感情，不允许难罗斯拉夫的 
第一代子孙在自己中何把土地划分成（旁注* *幼辈没有继承权3闰定的堆承部分*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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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他们保持着关于祖先的财产不可分钼的思想。但是即使各地这有着密切的经济联 
系，却并不是所有地芪都同样遒受外来的侵袭*在这方面南部地区受宓扱大> 结枭是 
这样，危险性最大的地区也就是坻酋有的 Y 王公收入镘多的地区，每一个地区的迕济 
笼荣取决于它的地理位置，即离基辅的选近，离国内主要河遒和沿海市场的远近，也眈 
是离対罗斯成胁最大的革原地带的远近 p 各地区的战硌意义和经济意义的这#独 P 
的结含，向王公们指出了这个领地共有不可分的制度。翌菇各地区 的这两 种意义相互 
之间投有联系 t 果是最*的地区危唼最小而威胁最大的地这垃不甯裕 * 那末年校的雅 
罗斯拉夫子孙就会尽置利用他们长辇的权利夺取最宙的地区，把最危险的地区给予幼 
辈，这样就会途立许多固定的世袭领地，在按长幼顺序确立统治者的思想支配下，这 
些领地之间能够保持某些联系，因为它们能够组成联邦，加入这个联邦的后几代统沿 
省之间的相互关系，由他们的始祖——雅罗斯拉夫的几个儿子——的丧幼顺序來决 
定； 按照雅罗斯拉夫的儿子的敢最+王族分成几个宗系 * 每一代的长公，郜由雅罗斯拉 
夫的长于伊兹稚斯拉夫宗系的饫于担任这就是与雅罗斯拉夫氏族一个宗系有关的 
商宅的傾序制*但是决定各地区经济地位和战略地位的上述条#，不 允许建 立这样的 
制度。王公们的共同利益，耍求把保卫最危险地区的责任给予对该地区的财官享有最 
大权利并具有最佳手段来保正它的那一个人 b 这些权利和手段是与个人辈分的髙低 
有联系的，现有王公中年纪最大的一个莰善于保卫最危险的地区，因为王公的年纪愈 
大，他的亲兵也愈多 ，与个 人的辈分的商低有联系的，还有王公的政治和军亊成望_大 
家都比较听从和悮怕年长的王公，但是个人辈份的离低是经常变动的， ISB 着每一个年 
长玉公的去世，它从一个宗系的王公转到另一个耒系的 王公， 从伊兹雅斯拉夫的子孙 
转到斯维亚托斯拉夫的子孙或弗谢氏洛德的子孙，或者相反，这要看出生和死亡的俩 
然性而定 & 随着个人顼序的这种转移，现有的王公必須按照他的蠣序从—个危险较小 
的富有地区转移到另—个危险较大的、更富有的地区。 

这样，罗斯各地区在经济上的紧铒团结加上王公们密切的氏族关系，保特昔王公领 3 抑 
地的 不可分 鬍性*王公中间占主导地位的那种政治意识，是以氏族颟序制作为他们的 
疣治关蒹的基砷的，各地区经济意义与战略意义的结合，使这种顺序制具有个人可变 
的性廣，而顺序制的这种性质在雅罗斯拉夫子孙世传的统诒习愤的作用下，又汝不可 
分割的领地具有按个人辈份经常交动累序而转移的性质。所有这一切因索形成了十 
—世纪和十二世纪王公领地的顢序制和转 移制。 上述原理的意义就是这样，即王公领 
地的顺序制的来猓，是王公们的玫治（夹注 ，统治 意识和习惯与国内 C 夹注 。各地 
区’> 的经绗地位的独特的结合。 

16-16 这一段是作者根锯石印版中的芋写注驊在初版中瓚补的 * 

17*—17* 这一段是作者拫据石印版中的手写注#和修改过的文本在初版中修 

17 a 《伊帕 季耶夫锒年史>，第 21& 页 t 索洛维约夫 〆 自古以来的俄国史>，第2卷， 

第108页， 

17 ti 紮洛维约夫 j 自古以来的俄国史 h 第2卷，苐105页* 

18 〔划去了附加的芏公字样〕弗谢沃洛德对诺夫哥罗德索菲亚大教堂规定的教 
拢、马卡利（布尔加科夫) 〆 俄囯教会史 >* 第2卷，圣饺得壁185 7 年版，第361页。 

13_19这一段是作者根据石印版中的手写注释在扨版中 增补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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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 20 这一段是作者根摒石印舨中的手写注择在初版中增补的 a 

21— 21 这一段是作者拫搌石印版中的手写注释在初版中增补的， 

22— 22 这一 段是作者在第二版中增补的， 

第 +二讲 

I <拉夫连季耶夫编年史>，第137页。 

2石印版中下列文宇被作者在第一版中埘去，大公在基辅统洽，亦不得不与谓 
彻达成协议，以礦保王位 * 1154年维契斯拉夫死后，他的共同执政者罗斯季斯拉夫准 
备进攻允里及其切尔尼戈夫的同盟者， 武士们 对他说，你与基補人尚耒言妥；速去基 
辅，与其言妥 为是％ 尽管基辑人早耽承认他是维舞斯拉夫的共同执政者，而且在维契 
斯拉夫生前就承认他是他们的王公、<伊帕季耶夫编 年史》 ，第326页。 

3— 3 这一段是作者在第一 版中拫 据石申本的修订文宇及手注埔补的 K 俄国史 
读本\第32页，石印本中下列手注在第一版中梭作 者蒯去 ^在十一世纪这还是件尚 
未习惯的新事物。奥列格回苷斯维亚托波尔克说，奥列格胸怀不平，口出壮言，言曰》 
♦何不将我交与主教与僂道士成斯《尔徳审判伊粕莩耶夫编年史>，第1如页， 

4 — 4 这一段是作者在第一版中増补的。 

5 C 俄国史读本弟32页 4 

6-6 这一段是作者在第一版中增补的 * 

7 “邦共十个（沿河流流域>,它们对王公的关系、别斯田热夫一留明I 《俄国 
史X第1卷，第146页 C 以下又删去了 ） t 41 这些大钵分也就是海外王公应遨来到罗斯之 
前在十一世纪 B 形成的城市地只是现在它们的政治体制获得了更大的民主性质， 
領导它扪的已不是城市商企显贵的代表，而是主要城市的全民谞捆' P 

8《拉夫连季耶夫壤年史入第358页， 

9 石印本中下列文宇被作者在第一版中嵐去* 十世纪中罗斯尚无私人地产。十 
-世纪出班了这种私产的征象，首先是王公地产和教会地产”。 

10 〃大贵族这个诵在<罗斯法典>中（措的是)特权堆主，亲兵，并不仅是王公的亲 

兵， 

II C 俄罗斯编年史大全： S 第5 希 ，瘅灯页， 

12 圣索菲亚大教堂玻晓的縢祷钟声，他在基辅也能听到、 {伊戈 尔远征记> 
H,C. 吉洪拉沃夫版本，興斯科 * 136fl¥i 第10、11页， 

13—13这一段是作者在第二舨中增补的9 

14 一 14这一段是作者在第二版中增朴的。 

15—15这一段是作者在第一腚中根据石印车手注增补的。 

16索洛维约夫自古以来的俄国史>，第2卷，第 62. 63页， 

17- 17 这一段是作者在第二版中增补的。 

18- 18 这一段是怍者在第一版中根据石印本手注增补的。 

19- 19 这一段是作者在第一版中根据石印本材料及手注增补的* 

20石印本中下列注语被作者在第一版中拥去 * “历史築编学重视现象并不根据 
<它们对观察者所产生的）印象,而是根据研宄者从中发现的葸义;而所谓意义，是看在 
公共生活中产生什么后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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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卡拉姆津， < 俄罗斯国家 史八第 G 卷，第5期， 

22 <拉夫连季取夫编年史>,第257页> 石印本中下判文字及手注被作者在第一 
版中廁去，因为大家棋較惑觉到，公共生活中有些重要的事实正在产生”。“这时期创 
逾性的 力贵特 別突出 * 人民历史生活的裉本亊实在这时期产生' " 有没 有更为 深刻的 
琢由？不是指在研究者印象中的原由，而是在被研究的生活 C 亊实）本身内的原由？” 
“人民在诗歌、传说中所体会的正是历史学家在十一及十二世纪罗斯编年史的 宇里行 
间所读到的东西， 

M —23这一段是作者在第一版中增补的 & 

W “在九及十世纪罗斯国土”最先出现在伊戈尔的协定中拉夫连季耶夫编 
年史》，第46页》 

25—25这一段丧作者在第一版中根据石印本手注增补的*马卡利 t 《俄国教会 
史 X 第2卷，第133、134、136页， 


第十三讲 

1石印本中下列文字被作者在第一版中删去 t “順序制的后果之一是穸斯国土 
各地生活強系的一致化。这菝是说，我们研究公民制度，等于是在研究王公顺序统洽 
制给罗斯社会带来的国土与民族统一的一项因岽。公民制度臺由经济.逋德、家庭等 
等非常复杂的关系形成的。这些关系的基础与动力是个人志趣、个人情感和个人的认 
识。这是人格的领域。 

可是，要是说在(夹注 ，志 趣和动机的。 M 因如此复杂的悄況下 * 这些关系还能保 
持和谐，并形成制度，这就是说，在这个时代的个人志趣，情感和认识之中有着某种共 
同的东西在起着调和、协调的作用，而这东西是大家承认人人必須进守的，这也就形 
成了约束私人关系的 规范， 形成了*节个人志趣、个人悄®与个人认识活动以及斗争 
■的准则。規范与准则的总和构 成法； c 法律〕维护公共利益，表达公认关系，同时将另 
—些东西又祷成要求与原則——法律 * 个人的志趣通常是任性的，个人的情®与认 
识永递是偶然的，总之都是难以捉揭的，要靠它们来判哳公共的情绪和社会发展水平 
是不珥能的 * 这方面的尺度只能被公认为含乎常规与义务的神种 关系。 这些关系具 
有了法的形式，而后才能进行研究。这儿便是对个别问题应用了思想史中对思想所起 
的作用的一胶观点。 

2卡拉乔夫*<<罗斯法典>研究》，1346年，第45页6 

3朗格 〈罗 斯法典>刑法 W 究 >, iaeo 年，第24萸， 

4 《十五 世纪汇縝人 

5 石印本中下列文字被作者在第一版中删去 t ■ 三、<罗斯法典>中有关某几类犯 
屝行为的法令是找不到的，而事实上在当时的司法实 tt 中无猓蹙存在的〃例如，法典 
中珑没有关于政治罪.侮辱妇霱及语育伤人之类的法令。我们耍是记得还有另外一些401 
罗斯法的古文 tt , 我们就找荈了 〈罗 斯法典》所以会有这种重要空白点的道理*罗斯 
的头两位 基督徒 王公，弗拉基米尔和雅罗斯拉夫，颁发了教会法令，规定枚会在国家中 
的地位及其话动范西，尽管这两个文献的原文在后世道损坏*但仍可看出，它们的基 
础无疑还厲罗斯改信基督教的初期。在这两个文献中，我们找到了<罗斯法典>所不提 
的有关某几类罪行的法令，例如侮辱妇女以及语宵伤人的条文。这种菜件，有些完全 



是由教会法庭拫据专门法律规定审理的，《罗斯法典》没有法律上的来谈这 a 雅 
冇 * 男 外一痤埽行由《含《 ，成是"会合 审理，也躭是由王公法官审 a , 而有教会法 
官 m 席，分车罪人所》的《金，树如抢或-谤 拐”女 子酎窠件躭*这一类 s «罗斯 法*》 
不 擻由: Et 教会 a 侖 k 审邐的》行"。 cw 去的注 语〉， “法典的始初》泉不是国家权 
力"。 

6邈尔卡维, <伊 斯兰* 作家关于斯拉夫人和俄 y 斯人的侉说>!第260.269页。 

7 “1229年条約，第15行，乃至十二世纪末1195年的条约，第 It 行 •!"- (弗拉 
基米尔斯基-本达诺夫 ，《俄 穸斯法律史 选读入 *1 辑，第4版， a 牧得!6~基辅，1839 
年，第 3 S , 1«頁， 

8 "抄本多，表示实际 ft 用广' 

9卡拉乔夫,《<妒斯法典 > 掰究》»第55页，除了一个' 

10石印牢中下列文字被作者在第一版中*去I “在归華基*的头儿个世纪■穸斯 
人所知道的《东方教会法 绢要》 有两神，都是南方斯拉夫文译本，君士坦丁®总主敦经 
院背学家约輪 (六世 a ) 的在六世纪成七世记有十四个窣目 的—种 > 由九世纪的君士坦 
丁 a 总主教搞季补编的―种"-涅沃抹,沃林全集：》，第6#,圣谀得逸，1859年，第 
402 U 03 

11 JB 17 ¥» 

12 «懊罗斯编年史大全>»*6卷，第 69 3 U 

13 《公 民法律——民法，法掸手册(《40章》。 

U <出埃及记>,^?：11, 2和卡拉乔夫,<< 罗斯法典> 研究 >，第141页>«俄罗斯 
珍*品》，第2部，英斯科 18 tS 年，第187页。 

15 <罗斯法典>，第10页，第 se 行。 

16 (:被 1( 去 3,<* S »*>, XIV , 3 t C 希嫌文两行，略 • ——译者〕《 

17 «罗斯法典>，第14页，第59行， 

18 ■■拜占廷罗马法对古罗期文献中的术语的影响。亲人，余命木得有违遗 瞩"* 
*• 乃至将贼出售，％(抿罗斯珍#品 s * 186 负 • <懺，斯 si 年史大全、第6卷，第8 
页，第 7 U 5 S 以下 K 埃克罗®》 ， xvu ， 7。 

19 <罗斯法典>,第8页，第27行。 

20 u S ； g 接的借用 Ml ? 斯法典>，第20页，第115行。 

21-21 这一段是作宥 在第一 旗中*据石印本的手注墦补的* 

402 22-22 这一段是作者在笫一版中根据石印本的手注增补的" 

23-2 S 这一段是作者在策一版中螬朴的，其中"编*时期"一节系根据石印本材 


科。 

24*—24*这一段是作者在第一®中郁分根®®订过的石印本增朴的 * 

24»石印本中下列文字被作者在第—版中刪去 1 “其 中可以看出编纂者与罗斯信 
穿多袢教的古代所遗的某些法律匀®不 相—致的痕® • 〔夹注* "法庭决斗与引入新的 
准斯法典>,*16、以页，第耵，92条。 ■•教 会的影希蹐罗马 法"！ <罗斯法 
典>，第20 行〕。珂是，这种不一致很难在对当时所引律法的修正和直換的违 

嘴中发觉出 来。* 然，编篆者的努力并不在于用新的准別来代瞽，来麻 改当*法律匀 
ft ; 而是在于,一方面对法律习 W 中他认为必须修攻成取*的东西碚过不提 1 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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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如以补充，将刃愤法 a 有正面回答的法律关蒗与愦况明确地表达出来，因此.可以认 
为《罗斯法典 > 相当忠 实地慍 并没有完整地反映当时的法律制度 c 旁注，一面好的但是 
碎了的徺子”〕：它丼没有以新的律法来代替当时行使的律法 I 当时行使的律法并没有 
全都复现在法典里〔旁注，体罚和用刑〕，但是复现的部分则是有丁补充，更为发展，可 
能还是初次叙述#如此平挣、确切，实非当时的王公法官所能胜任' 

2和 C 拉宍连季职夬塙年史X第 31、34、4g、51 页， 

25*-25*这一段是作贵在第一版中根据石印本枋料和手注增朴的 * 
t 5 ^ <拉夫连季耶夫嫌年史第1£4页。 

250 “ 除这三种史料之外，还有另外抝史料被间抆引用 # 教会一拜占廷的影响就 
通过这条途径渗入罗斯的津法' 马卡利， C 俄园教会史>，弟2卷，第3&2页 C 典讲搞 
笫7页) g 

26-26 这一段是作宥在第一版中增补的。 

第十四讲 

1- 1 这一段是作者在第一版中增补的。 

2- 2 这一段是作者在第一版中根据石印本手注增补的， 
z *- r 这 一^ 段是作者在第一版中根据石印本的手注增补的。 

私 -Schiildmomtnt ——切林格的文章。在 <罗斯法典> 中这种罚款大部分归王 
公 r 除开2,42、 《罗 斯法典>，第10页42行- 
4—4 这一段是作者在第一版中增补的。 

5_5这一段是作者在第一版中根据石印本材料及手注 灌补的 • 

6 C 罗斯法典>，第4页，第37行* 

7 <拉夫连季耶夫镝年史>，第210 

S 戈略宾斯基〆俄国教会史>，第1卷，上半本，第518 
9 C 罗斯 法典》 ，第13页，第吖行 a 

10- 10 这一段 是作# 在第一版中根据石印本手注增补的， 

11- 11 这一段是作者在第一版中根摒石印本枒料部分增补的。 

第+五讲 

1 c 被鱺去了罗斯法典>反映了这个瀨 a 谀有？ 很供弱 罗斯法典>，第17 
S， 笫92行， 

2 K 拉夫连季耶夫窗年史>,第122页夂“希澹穸马法的影“考古勘察报 
告”，第4卷，第309号。 

3 《时代 的传说\西俄罗斯史案卷，第1卷，第以1萸，1032年* 

A *- A * 这段是作者在第一版中部分根据石印本材料壜补的 * 

4a 戈路宾 斯基〆 欲国教会史>，第1卷，上华本，第 S37 页。 

4«茼上 ，第539灭，§1和第540寅,§16。 

闻上，第539页，§180。 

4「冈上，第541页，§28。 

5 _—酞法處、戈路其斯基 t C 俄国教会史>，第1卷,上半本，^542,543页, §33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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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 , 马卡利 t < 俄国教会史 > ，第〗畚,1祁7年,苐272页* 

6- 6 这一 段是作者在苇一版中增朴的。 + 

7- 7 这一段是作者在第一版中根据石印本手注增补的 # 《俄穸所历史丛刊 > f 第 
6卷，第4栏，第7行, 10 SO — 1089年;马卡利 * C 俄国教会史>，第2卷，苐345页、第345 

5 — 3这一段是作贵在第1販中壩补的。 

9 «拉夫连季耶夫逋年史>，第 25 J 页。 

10- 10 尨一段是作 者在第 一舨中增补的 ， 

11- 11 这一段是作者在第一*版孕拫据石印本手注增补的。 

12石印本中下列文宇被忭者在第一版中蒯去，“三代以内通婚是无条件地耪止 
的 C 旁注，四代，包括第四代在内 ”〕， 就是说 t 第因代堂表兄弟姊妹之间亦禁止通婚〔旁 
注* 第五代 堂表兄 弟姊妹之间结婚亦受责难，但第五代则不强制离异较远亲展之 
苘通婚是窖许的 t 旁注:“这是对宗族感的让步”< 俄罗斯历史丛刊>，第 6 卷，第 U 
栏。 

13-1 J 这一段是作者在笫一版中根据石印本材料增补的，下列手注被作者在 
筇一版中删去，“按逋囑继承与夫栗分产 * 家庭联盥制度 * 雅罗斯拉失法令，关于诱® 

4C4 ( fe 亲)——2和7条，关宁双方同意结®——27—46条，关于离婚- 16.4. g — 10 

条，关宁父母对女儿贞搮的责任 一 S 条，关于要子®打丈夫 《条，关千 © 打父 

母~~ >4 i 条％马卡利俄国教 会史》 ，第2卷，第354 iff 以下 <■ 《谏讲 H 濟讲 2— 3. 
评论13>。 

14 一 14这一段是作者在第—联中增补的 • 

第十六讲 

1石印本中下列文字及手注被作者在第—版中 M 去， ** 物成上的宙裕表现在艺 
禾及书本教 育的成 就上面•这一点在十二世纪艺术和文学文献中可以见到。教堂，学校， 
书箱，文学流派,希腊语弗谢沃洛徳的儿予(弗拉基米尔 * 其诺马赫王公)通晓语窗”， 
索洛维约夫 |《自古 以来的飲国史>，第3卷 I 第63页1«拉夫连季耶夫编年史>，第238 K - 

2-2 这一段 是作者在第一版中增 补的。 , 

3迦尔卡维 ； <伊斯兰作家关于斯拉夫人和械罗斯人的传 说》， 第267 K . 

4 -1006 年与保加尔人所订条约中的长老阶摄*长老变为地主，保加尔条约中 

K 长老 阶层％塔季® 夫, t 捭围史》，第 2 编 ，第 SS '89 页 • 

- 5-5 这一段是拃者在第一砬中根据石印本手注増补的。 

6- 6 这一段是作者在第一版中部分拫据石印本材料增 I 1 卜的 * 

7 <拉夫连季耶宍嫌年史》，第239页9 

8 u 托尔兖人、<拉夫连季耶夫编年史>，第159 K , 1060年， 

9 ••壮 士——古代水路勇士的后廉人，哥萨兖的祖先。“防御手 . 

10 ■•拉格达伊.乌达洛伊，*独 故三百 ，芤于1000年 t 捷米安，固嫌涅维奇死于 
1148年％载《尼康编年史>，第1部 （ 第111页。家洛维 约夫 〆 自古以来的锇国史第2 
卷》第 4 S 页1第3卷，第24页 # 

a “托尔充人在斯图格纳河左岸离基 a 二十五俄里的托尔契斯克 <老别兹拉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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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村旁的一十小械)，沿特#别曰何被称 为黑® 穸布充人的在 B 罗契列雅斯拉夫 ft 
的一个小村巴赏舍夫卡）沿罗斯荜原边境组成军屯。但据#伏伊克指出，托尔契斯尨 
坟堆中埋葬的纯 a 斯拉夫人"〆典斯科新 B 公报： 》，# 299号,1902年，笫4 萸， 

is “尚有科尔松城，博古斯拉夫在支洗上的托尔契斯宪，河口附近的卡 a 
夫 、伊 洛瓦斯«俄国史X第2部，奠斯科] 880年！第衫 . 17页> 

13 "在荒芜了的港季切夫械原址”> 伊洛瓦斯基:《锇国史>，第2郁，第 1SK， 
H-14 ja— 段是作者在第 — 版中墦补的， 

15 《伊& 季耶夫编年史》，第188页， UI0 年。 

16 征用马四出従 —— -惋惟马，何以不惋惜 S 身’^(波洛夫齐）军队入 S， 应® 
起斗争 ，仅* 视何用'一诗人的反映拉夫连季耶夫编年史第267、 26S 朿，《伊柏 


季职夫编年史 >，第191 页， 1111年- 


17-17 这一段是作者在第一版中壜补的， 

18 “此处说的是基辅人迁往希膛％我《拉夫连季®夫编年史>，笫 I 找页 <■ 

19 u 死于1170年'栽4伊柏串耶夫滇年史>，第 S 68 页，1170年1索洛维约夫 〆 自 
古以来的俄国史 >* 第2 #,第211页。 t 索洛维约夫书中，出征波洛夫齐人是在1168年- 
按<伊帕季®夫编年史>，姆斯幸斯拉夫 • 伊兹难斯拉雄竒死于 U 72 年8月19日，见 
笫 S 81、3 S 2 页 ：)， 

20 〔故 W 去伊帕季耶夫编年史 h 第370^,1170年- 

这一段是作者在第一版中揋据石印本手注增补的 • 作者在第一版中朗 
去了石印本中关于十四世纪波兰基 眢敎情 》的一个注，“十因世纪基* 教在波兰' 

一、鞑 ffi 人焚铁了喿多米尔的东正教教龙，1211年 IE 义的卡齐米尔的女儿珂捷拉 
伊达和别廖弗朗沃洛®的女儿叶莲麋葬于 其中。 谀得鲁金维竒； <前喀尔 E 阡山国家 
的改信基督教》,尔迗 夫版. - 

在克拉科夫地区大象知道有一 些叫做 圣克里 S 特的东正教堂> 参见 《克拉 科夫科 
学院古代文物1876年，第3卷，第117页， 

秃 K 山光荣十字 桀教® 为波列斯拉夫苒士所途，波兰壬弗拉亊斯拉夫[捣蒗王 3 饰 
之以希腊油面"。特罗戈日 J 行蒈录>,代，第 22 SK , 

地主们抱怨罗斯人的 （多神 轶> 信仰如此之坚。见台纳•奥古斯了《 <波兰及立陶 
宛古代文物>,第1 ~2卷，罗马，1860年 - 

...... 编年史者维多社朗论尤里第二“说拉丁语着于该地众多而且说得正确（在罗 

斯更数倍于此 >"<■ 

二，十五世纪之前在克拉科夫，祈祷时甩斯拉夫语-列舍克•卡西米洛维奇葬于 
克拉科夫的圣三一 教堂。 教垦使节建议达尼尔‘罗*诺维奇在克拉科夫加冕《伊柏 
单耶夫编年史>，第548,591页入 

三 , 1339年华沙低谀教区东正教教堂〈圣乔治）=见 M . 巴林斯基和 T . 里宾 斯基 4 
1古■代波兰: K 华沙，1!!«年，笫1卷，第 41 lK s 1221年教皇浩诺里第三给奥斯特罗輋 
寺踩大主教的信，维施 戈罗® 地方 ** 自古即有希賸寺班' 

四, 狨得罗舍雄奇，前述著作*笫 8 页；（维®戈罗德，兄<伊帕季 SP 夫编年史>，第 
524瓦夂1292年克拉科夫的罗辛人 C 加里西疋的乌芄兰人)普罗科比 （纳罗 舍维奇> 
.称他为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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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沃罗 达尔的 后裔在 奥斯莫米斯尔的儿子弗拉基米尔于1198年死后便告绝 
代" I 别斯图热夫一留明 H 俄国史>，第1 #,第183 — 185页。 

22普拉诺-卡尔比尼和闻斯采秫:《鞑®及东方洁民埃地 E 游记集>,圣抜得逛， 
1825年，第9、]1、27页 f 索洛维约夫 〆 自古以来的俄》史>，第3卷，第200页„ 

23 "人口稠密的嫌巍大城今 B 已几为 -* ■丘«墟：城中所剩房凰不足两百、普拉_ 
诺 • 卡尔比尼, <鞑粗及东方谙民族地区游记集>,第154、155页•十三、十四世纪** 
概 S , 广®尼;《文集> 13,1581年”[:引文大概是<祖3之子》期刊中提到的广尼 B 的 
普作，第28卷，第177■页〕* 

24 «十闽世纪的小俄罗斯! 1380年总主教尼尔的 令状: S 栽《俄罗斯历史丛刊>，第 
6卷， ffl 录，第 1 S 8 栏。"在坩 葙奇亚 王公尤里第二的文书中>,1335年，伊洛瓦伊斯 
基 K 俄国史第2部，第2版，奠斯科，1896年，第76页 IA . B . K 古诺夫,《、罗斯王 
公尤利二世的怔书载《俄罗斯历史和古代文物协会论丛：>,1887年第 2 期。 

25 (:被刪去〕，米哈隆，里恃_恩；《论鞑靼人，立»雍人及莫斯科人之风俗> ，载 
卡拉乔夫档案，笫2册,下半部，第 S 篇，莫斯科，1854年，第 M 页》 

2 S “这个罗斯在卢布林省及谢德利茨省中的残余' 

27 °人#类 S 受东方赛族人的》_,方亩受波兰和立 B 宛的影咱' 

28-28 这一 段是作者在第 一版中 增扑的 u 

2» C 被期1去〕>谢苗诺夫，第1卷，第320页， 

30 «谀罗斯编年史大全>，第9卷，第 196 K t 第4卷，第8页„ C 按编年史 ，系' 
1151/52年，在克 W 切夫斯基的著作中为1150年 

31 "在1185年。起*于1155年",览《供罗斯_年史大全>，第5卷，第161页， 
1157年 I 卡拉 姆辛, <供罗斯国家史>，第2卷，1抑栏- 

32卡拉姆辛, C 俄罗斯国家史>，第2卷 ，陏注 3*3; <锇罗斯编年史大全>,第9 
*196 页， 

33塔季谢夫自古以来的俄国史>，第3册，第 76 K , 附注 4 S 8 i 沙米斯洛夫斯_ 
基, <俄罗斯历史教学》囝说_»，圣谀得®，1887年，第40贺附注》 

34 “在 e 拉_内.拉季洛夫这—条的上面”1谢苗雄宍，{俄罗斯帝 国地* 统计辞 ■ 
典>，第1 卷 ，第668萸， 

35 “别尔 戈罗德在这条河上，从基辅往西二十俄里 I 梁®的加利奇的、梁费学术. 
档®委员会丛刊，1889年，第5期，第98页,索洛维约夫 〆 自古以来的堆团央》，第3 
卷，第289页。 

36 塔荸® 夫,《俄茵史>,第3麻，第76页， 

37 •■壮士守关 B , 奋战广供间 <■ 伊多里希包围 #»"< 基尔苹尔金* <典涅 加壮士 
歌;>，圣谀得堡，1873年，第22号,《关于斯维亚托斯拉夫的故事 

38-38 这一段是作者在第■■版中根据石印本手注增朴的。 

第十七讲 

1别斯图热夫 一留明 ■< 俄国史 K 第1卷,*沾0页， 

Z -2 这一段是作者在第一版中 增补的 <■ 

3約尔 南德, XXIII ,第89页，日耳*纳利赫征旅了 伐西诺 勃林卡人，#里亚人 ** 
典罗敦人，伊米尼斯卡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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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被删去别斯田 热夫一 留钥:<戠 国史》 ，第1卷，第187萸，注6 * 

5日耳爱，第4&韋，^芬兰人其野惊人，其贫可哀，无盾甲，无马无房舍，以草 
为食，以皮为农，睡于地上;唯蕃使矢箭，因通于贫困而艺益精' 

6 “斯坎地岛民族中以芬兰人性襞和平，较之斯坎地一切居民和乎得多' 约尔 
达尼斯的著作,111,第19页，据克洛士版。 

7- 7 这一段 是作者在第一版中根锯石印本手注増补的 a 

8- 8 这一段是作者 在蝌一 版中根据石印本修正文宇及新的事实货料增补的 * 

9- S 这一段是作者在第一版中增朴的。 

10- 10 这一段是作者在第一版中增补的 

11- 11 这一段赴作者在苐一版中根据石印本手注增 补的。 

12- 12 这一段是作者在第一版中根据石印本手注增补的 

13- 15 这一段是作者在第一版中根据石印本手注增补的。 

14 “罗斯托夫乎民”;凡 A . 科尔沙科夫 : <默里亚人与罗斯托夫公 H >, 喑山，18打 
年，第31页，注。 

15 —15这一段是作者在第一版中根据石印本手注增 补的。 

16- 16 这一段是作者在第一版中增补的。 

17- 17 这一段是作者在第一版中根据石申本中的手注增朴的 * 

18- 13这一段是作者在第一版中根据石印本手注增补的 * 

1 分一 19这一段是作者在第一版中增补的。 

第十八讲 

1-1 这一段是作者在第一版中增补的， 

2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简要参考资料70页。 

3-3 这一段是作者在第一版中增补的。 

4 索洛维約夫 〆 自古以来的俄国史>，第2卷，第242页 （1149 h < 拉夫连季耶夬 
编年史>，第306页* 

5 塔季谢夫 〆 谀国史>，第3册，第 35 KC 塔季谢夫书上是1151年，克榔切夫斯基 
书上是1150 年〉。 

6《尼康编年史>，第2部，第150 Ki 索洛维约夫 〆 自古以来的俄 国史: K 第2眷， 
注321_ 

7 此乃前所未有之事'拉夫连季耶夫编年史 h 第336页* 

5 4掛帕季耶夫编年史>，第373页。 ’ 

6 “基辅作为政治及文化中心一落千丈；罗斯民族的分裂,：«：方殖民者同故乡的 
疏远极其明显 * 早在1157年，基辅地方的“苏兹达尔人就在城乡到处杀戮％ 《伊 帕季耶 
夫编年史>，苐336页 K 俄罗斯编年史大全 h 第5卷，第163页 I 眾洛維约夫 〆 自古以来 
:的俄周史>，第2卷，第2£9页* 

10—10这一段是作者在第一版中增补的。 

11 “维什哥罗德与别尔哥罗德' 

：!£ " 于1174 年 — K 伊柏季耶夫编年史八第338 JiU 

13 <伊帕季埔夫编年史>，第3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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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石印本中下列文字被作者在第一版中蒯去，“最后，这位王公把长系地位间 
萑输的公位分开之后，最先尝试用幼系宗室必須臟从长系王公 <即以君臣关系)来代蛰 
王公隶族间的、作为统洽体制基础的和鹿 协议。 

IS 《俄罗 斯编年史大全>*第5卷，第1<53页 4 

16- 16 这一段是作者在苐一版中增补的 

17- 17 这一段是作者在第版中增补的。 

1 S 《拉夫 连季职夫编年史》，第333,351页〖<尼康编年史>,第2部，第179页* 

1» 《伊帕 季耶夫编年史>，第356页3尼康编 年史八 第2部，第177页;卡拉姆津^ 
<欲罗斯国家史第2#，:注 40 S , 

“这是跟臣下相对称的一个词、<锒罗斯锒年史大全入第2卷，笫109等页 K 伊帕 
季耶夫编年史第3卯页 4 

石印本中下列注语被作者在第1版中艄去，但是，这位审慎持重的统治昔却完全 
找有自我克制的能力，容易发火，难于共处。这些 E 不相容的性格居然在一个人身上 
并存，使编年史者大为 惊异％《俄罗 斯编年史大全>,第2卷，第 108-111 
20-20 这一段是作者在第一版中增 补的。 

21 家洛维约夫，《自古以来的俄国 史夂苐 2卷，第253页* 

22- 22 这一段是作者在第一版中增补的， 

23- 23 这一段是作者在第一版中增补的， 

24- 24 这一段是作者在第一版中增补的 * 

25 索格维约夫自古以来的俄国史第2卷,笫279页， 

26索洛维约夫3自古以来的俄国史>，第2卷，第276页以伊帕季耶夫编年 史》, . 
笫443页。 

27 《拉 夫连季耶夫编年史第412,413萸,索洛维 约夫 〆 自古以来的俄国史>，第 
2卷，第306页* 

2 S 《拉夫连季耶夫鐫年史>，第470萸* 

29 《伊戈 尔远征记>，第 SKp 

第十九章 

1-1 这一段是作者在第一版中增补的 * 

2 <佩列雅斯拉夫里的编年史家>，第110页* 

S “12扣 一1252 年,安德烈死亍 12 B 4 i 1252—1 沉3年，亚历由大 • 涅夫斯基在搭 
鞣租兵赶走•安德烈之后索洛维约夫： 《自古 以来的俄国史>，第3卷，第134苋别斯 
图热夫一 留明:《俄国 史>，笫1卷*第289页， 

A “雅罗斯拉夫+弗谢沃格多维奇为请子安排” K 拉夫连季耶夫编年史>，第私3 
宽,1247年；索洛维约夫自古以来的俄国史第3#，第183页 & 

5 <伊帕季耶夫编年史>，第 4 62页，1195年》 

B 石印本中下列文字被作者在第一脤中艄去：个领地的临时统治者 可感觉 
到有痛要 IT ■展领地的斑界*十三世圮的—个北方王公 ， 因为自己的教邑杀世袭的，所以 
费尽心机扩匼封邑的领土，好让儿子从他手里得封的产业比他自己从父亲手里得到的 
这就是为什么在北方王公中“得产”的念头，取得土地的念头极为发嫌，有时甚至. 



布上杈略的性 度， 

r - 7 这一 段是作者在第一版中增补的 P 

SS 这一运是作者在第一版中根据石印本村料及手注墦:补的1 《伊 戈尔 远征扣 9 
记入第 5萸， 

石印本 r 列文字及手注被作者在第一脤中刪去，在研究 c 旁注；‘与犯边同时 d 王 
公关系的时候，我们觉得，在苏兹达尔地方，我们正看到一神生活的巨大转变。王公关 
系从旧的基础上下来，转移到新的基硪上去 9 在旧基轴罗斯，芏 公枘统 洽地位夾定于 
C 夹注…依»于1他们在宗族中的系谱地位 * 辈分愈长，交给他领的领地愈好。在北方 
ME 相反，王公在宗室中的地位决定于他占有的领地的状况，封给他的封邑愈好、愈 
富，他在宗室中的地倥 愈离， 十二世纪的雅罗斯拉夫京族俾是一架向上 移动蓍 的辈分 
梯子 t 梯子的每一级是活着的人。苏兹达尔的弗谢沃洛德宗族则是杂乱的一堆王公+ 
凡是坊质力*与土地暱界大的就高 m 于众人之上 a 这躭是说王公关系的 m 心在北方 b 
是从人身上转移到土地身上；关系的基础已不是辈分而是力董，是紲邑的幅员与财锫 
所产生的力量，这鱿是为什么在北方王公间的争吵已不是争辈分而是争土地了。十 
二世纪时雅罗斯拉夫后裔的关系是建筑在宗族的家庭传统上，建筑在系谱的排列上 
的 I 而在十三及十四世纪时，弗谢庆格德后裔间的关系姆决定宁他打的意愿、追求与 
实力，决定于每个人的经沆地位与雄心大志了。 

这耽痊封 a 制在王公的相互关系中带来的变化。这个变化帮助我们弄涛笼封&泫 
治制的历史起箱,帮助我们 说明 〆 一> 这抻统 洽思想的法律滅泉，（二)这种统治思想之 
雄实现成行使的外界条件 • 封 s 统治制限胰序制的区锎在铒里？两项王公法权构成了 
鲟&制的法 律滅泉 《封邑梟统治封邑的王公的个人财产！可以用逢 嚷处瑝 自己的封邑， 

第二項法权显然是第一項的法律后果，而在襄序制中， 财产杈 （也 at 是抆力> 禺于京 
族，不羼于个人*个别的人不能银据遗矚来领有或灶理领地，也就是不凭个人的总 is ， 
而凭出生的或协议規定的辈分次序。权力的主体和领有方式都是不相同的1此是宗 
族，彼是个人，此凭辈分， 彼 凭遗囑——此凭出 生的偶 然性，彼凭个人意志。 所 以必须 
说明十三世纪伏尔如河上游罗斯所行使的权力由个人继承这神制度的起祺。这些法权 
是怎么产生的？法律准则是思想加上强制性的实际效力 （ 夹注 * 4 作用。。法律准则永 
远与物质生活条件联系着；并非由这些条件所创迪，而是由它们在既有的思思库跌中 
拈引出来，京族之亲是这儿那儿都一样的，只是在这儿瘫痪了下来，让位于个人利益 
的天然 嘈好' 

9- 9 这一 段是作者在第一版中增补的 • 

10- 10 这一段是作者在第一版中根据石印本枒料及手注增补的， 410 

XI - 11这一段是作者在笫一版中增补的 t 

12克嫌切夫斯基 t <古罗斯的贵族杜马>， 第3版， 莫斯科，1902年，第92页 & 

13- 13 这一段是作者在第一联中根据石印本手注埔补的。 

14- 14 这一段是作者在第一版中增补的 

第二+讲 

1 本讲尚有下列增补文宇被侏者在笫一®中艄去 C 苏联科学皖历史研究所档 
■:莱，由,克柳契夫斯基档案，第2部，第 J 53 —455张 ) t w 但在这里我认为在历史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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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苧方面岔开去说上几句是合时宣的 》 我们在者手研究一个史实的时候，首先给自5： 
提出的 R ® 总是这个史实 的谋因 与结果》对我们来说，历史科 学萌基 本任务耽在于解 
决&个问庙, 要是我 们不隹 E 并这个问®,我们扰不能说某个史实巳经研究 淸笾， P .# 
在我 们査* 楚怎么会发生某件事衍、而这件亊情又产生 tt 什么之后，我们的学术良心 
才能认为巳完成了本身的工作。历史中的因*关系构成了历史的规律性。 伹是， 你们 
有没有注®到，这些概念可说并不是从历史生活中取来，而是从另外一赛思想 与现象 
中取来的.现象所 a 循的规*指的是不变的规律，这种规律之所以能够成立，必领 
后起的现象之从先前的现象里产生出来是必然的，历史生 活井找 有这种 a 辑的绝 
对性 t 至少我们的曰 常生* 经验® 播可以 不承认这种*对性，就宇 r 的确切与绝对的 
is ； 义而论，因果性这个词躭是指的要埔足必然律；可是在人类社会生活现&中我们# 


许有放宽尺度的有限度的因果性，就是所谓足够根据律。我们容许亊愴的进程可以这 
样可以那样，也就是容许现象有«然性，这是不是就给我们研究历史的热忱泼冷水了 
呢？ 是 不是就让我们杯晚研究历史的科学价值了呢？我们要正视自己的任务，我们要 
问 自己， 我们研究历史的志理究*何在？是不是就是想査究一番，历史里面有多少 s 
辑？我说不是：我认为历史研究中有的是兴趣，》使不:问这样的问 赶1 什么里面产生 
了什么； * 不是可能不发生已发生的情况，而发生其他的情 a , 即*自前我们的理智 
还不足以答 a 这个问®，难道我们就#承认，历史研究只*种消 B 的玩金儿？对研究 
历史的人来说，重 要的并 不仅仅在于什么里面产生了什么，更重要的是 t 在一定的条 
件之下，在社会生活的备种闳子或此或被地组合之下，个人与社会显 ■了* 些性》,在 
什么里面 mb 出来，尽管这个条件与因于的组合清况因为非常复杂的缘故我们还弄不 
済楚它的起源，也就是说，看去似乎完全是偶然的，不符合于瑰律性的要求的，而规律 
性在自然现象的研究上正好是提供最大的动力与吸引力的 东西* 在一些历史现象中， 
甚至是在时间与空间上离我们极远的親象中，从逻辑的观点来着无 论它多 么令人不 
满，它却提供着另一种性质的兴趣，在历虫现象中1禁尔媽哥尔洗说得奸，我们将学会 
如何来认淸文钥民族平8平静生活进 S 中并不並 霣的、戴宁我 们心灵深处的 种种® 力 
与活动，如果历史学者乐意用自己的 语言， 适合于本身研究科■目特点的班言 來说的 
话，那他就不说什么原因或结果，因为这是从思维的領域里取来的 S 畴， 他会用另 
一种说法0我 1 D 如果把历史观象归结为原困和埔* t 这耽 让历史生活 ？I 起来供是一种 
有埋智有童识的 W 确过程，这就忘了对于饺此之间交互作用而创®了历史生活的力* 
不能用纯粹是 S 辑的以及泛 S 地一概而论的定叉，因为®—种力3都形成一套特殊的 
现象，而所有 力遭在 交互作用中又构成如许复杂的种种组合，结果科学头脑在它们之 
前一时 S 搞不 S 楚，犹如面对着尚未解开的古代文宇如果我们记住，历史并不 
趄一种理辑过程面是—种民族的心理的过程，并记住 * 在历史中科学研究的主要对象 
是在发 m 社会生活中发展起来的人类精神的力*与性质， 我们耽 比较接近于主題的本 
质，特别是，如果我 m 把历史现象归铕为两个相互交瞽 的状； s ， 情渚与运动，其中此一 
状态经常是 由抿一 状态所引起，或经常过渡而为彼—状态=这两神状态形成于®坚因 
宠，表现为哪些现象？两种状态的这种经常交替让历史过程的运动好橡是 ft 在波浪起 
状的流水中的 物体一■般， 这里能不能发生因杲失系的问速呢？我们能不能认为物体运 
动的起因是那个浪头：在它起来 ©-« 之问我们肴到了物体在它的顶上，但它随即又 
消失了 t 另一个浪头起来代眢 T ■它？伟大的北方战争是 ffi 使谀得大帝进行改革的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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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 ！ 但是这个改革就是没有战争 a 可能发生，2如冇几次踉瑞典的战争根本没有发 
生什么改革一般，而这次战争可以 m 样地认为是彼得所进行的改革事业的一个原因 m 
及一个结果，因为，要是我们在现象之间加上一个因果关系，我们根本犹宥不出现象 a 
有什么东西，而只是将自己对这些现象的®察结成一个因果关系的 s 辑之闷而已。 


我们在研究历史过程或生活方式的所谓后果时，我们观察的不是现象的 s 果性， 
而是运动或生长过程的连贯性.严格说，几乎是闻一样东西 > 只是比较简单些，明 a 
些，没有不必要的者 s , 在这儿我们根本不创造什么，而只是现察，并不把主观的逻辑 
去蕈在现象上面，只是路者生活的进程走，也就 是说， 稂据本门科学的特性与任务逋 
进，本门科学并不研究梢神的神种过担，井不研究抽象思维的种种®论，而是研究具 
体抝生活现象 9 我们知道历史观察的容典摇栴，历史认识的有其限度，所以我们将 ® 
槙从事，特剖是，我们不打算扩大自 a 的任务，不打#找#找不到的东西，而只是限制 
于现察我们见到的东西。首先痣们将对自 S 真 K ， 坦率 * 在科学研究中坦率并不就是 
一切 ，但它是科学研究的首要条件。我们考察封邑制的后杲,但并不打算就此推论，封 
邑制中应该能产生些什么而又不可能产生些什么 T 我们只是观察显露出封邑制的作用 
啲种种现象' 

2-2 这一 段是作 者在笫一版中堆补的。 

3 “索戈扎河,舍克斯纳的支 *"• 见谢苗诺夫的著作，苐4 IMIS 

4 * 库尔宾察"。同上，第2卷，第848 页， 

5 “允 S 恃，伏尔加河右岸支流，在关洛加上方”， 

6 "谢洛见历史档莱,#3卷，第180九 

7 1 ■苏达支 

8 *苏*纳左岸支长30俄里' 

9克柳切夫斯基古罗斯的大贵族杜马"，第76页以 

10- 20 这一段是作者在第一版中部分根据石印本枋料增 朴的。 

11- 11 这一段是作者在第一版中增补的 - 

12- 12 这一段 杀作者 在第一版中增补的，用以代替石印本中下列文宇 * - 他享有 
最* 权力! 不过,这些权力作为他的封 a 经济的组成部分，是因为他对作为经济来源約 
-封邑拥有所有权才产生的，它们*后乘"这些权力的目的是保卫， 是支 持王公的私人 
利益，而不是他所统治的居民的公共镐这就是说，教 s 公国中的社会秩序并不是 
建立在政治基硪上面，建立在公共槙利思想上面，而是建立在巩固王公 私人利 益的民 
法关系上面\ 

13克柳切夫 斯基 〆 古罗斯的大贵诶社马: b 第74页^ 

14-14 这一段是作者在第一哦中裉据石印本手注增补的 * 

15 ■•生 活水乎 粕酱逾 降低， t 反映在)编年史中"，索洛维约夫 t 《自 古以来的俄国 
Ji >,» im , HS 36 T 页(1以丫3 ，基隹 洲文明史)■，圣彼得堡，1892年,# 131,132页* 

16鬼梆切夫斯基: <古罗斯的大贵族杜马>> % 74 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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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目后的数字系原书页码，检索时请査本啪边 码> 


A 

AbaotmTj cb, 圣阿夫多季亚 313 
AspaaM 阿 夫拉姆 S7 
Aspa^HMA 珥夫拉米（修士大祭司 ）296, 
307 

Aspen naH 阿夫列利安 390 
Asptiji b 阿夫里利360 
AnaM BpeM«HCKHfl 亚当 * 布列親斯基 
172 

Afleuiwa 缺阿杰利 M 达 405 
Akhhjjhh 阿金雎（後士大祭苛） 7& 
AKCHWbUtCB* 圣 阿克西尼亚(参拥 KceHHjO 
AKyiruHa,ce. 圣阿古里娜313 
AjT6KCaHHP HeBCKHft 亚历山大•涅夫 
斯基（王公 > 337,408 
ArreKC^ijipoB B, A, 亚历山德罗夫 
12 

Anetceef? Mnxai?noBH4 何列克谢 * 米哈 
伊洛维奇(沙里 > 25 
An*na f cb, 网事娜（参见 EiteHa) 
A^b-BeKptt 阿里一别鬼里139 
Awapiona reoprnfl 网再尔托拉 * 格奥 
尔吉 80>3K85*86,91x92^392 
AHP6-IlaT«fl 安格 * C3 佳伊 <神> 305, 
306 

Ah 邱祕安徳烈 〈圣徒 ） 80 

Amap 祕安德烈(参见 AttflpeH Borontod- 

CK»fi) 

Ah^P^ Boroj!»6ctc^ifl 安德烈.博戈祷 
布斯基 272,279.283, 233, 289. 316— 
326,32$^330,33»,349,367,374 
Ahjip 秘 5IpocJiaB«ti 安德烈 * 雅罗斯拉 
维奇（王公：> 337、408 


Ahapohuk 安德罗尼克（圣徒 ） 95 
ApHHm, 阿林嫌 （参風 HpwHa) 

AclCOJTbJl (OcKOUtff ) 阿斯科里德 &0v 
61,91 .33. 126, 131—135,139.141,143,. 
144,145vl47.1S^153v 156,392 
ATiHna 阿提拉 390 

圣阿法纳西 311,313 

E 

EajiayaH S 耳杜英 〈国 主、 204 
BejieBctcMa 别廖夫家族 （王 公们 ） 342 
Ben 咖 HA. 别利亚耶夫 104 
BecTjweB-PiOMHH K* R 别斯纽热夫 - 
留明 12,375 

BorocJjQBCKHft M.M. 博戈斯洛夫斯基 9 
! Bo^^cnaa Xpa6pbifi 輿取的波列斯拉夫 
< 国王 > 133 

I BOflOTHHKOfl H.H. 狭洛特尼科夫9 
|B 如 THK HH . 博尔京 10,12 
! Boh^k 博杨克<汗 ）279 
Bopac 'BnaaBMupOBHH 錄里期 * 弗拉基 
米罗维竒 （王公 > 78,79.92* 170, 173* 
266,287,386 

BpaMutt 布拉夫钵(王公> 132 
Bpyao 布鲁诺(传教士 > 161 

Byenaes 少 -M. 布斯拉取夫7 
5»p K.NL 臾尔⑽ 

j * 

B 

BajiHH 瓦基姆141 
Bartb 龄 Map 瓦尔霉马尔 ( 参 jSiBnaflHKKp 
CB^rtocjiaBUK cBsrrofl) 

BapBapa*c&. 圣瓦尔瓦拉 3t3 
Bactiniift 瓦西里 〈瓦 西里料 _ 罗斯季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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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维竒王公的亲信） S2.3&6 

BeimKHft ， cb. 大圣瓦 L 西里 
504-306 

BaCHJIHiJ BceBOJTOAOBJlH 瓦西里，弗进 
沃洛多维竒339 

BacHnwfl MaK^flOBnHUH 马其顿的瓦西 
里210 

BaCHJTHft HOEbjft,CB. 垄瓦西里. 诺维伊 
&5 

5Ipoc^aBU4 瓦西里 • 雄罗斯 
拉维奇（芏公 > 337 

Bacjintescioift BP* 瓦西里耶夫斯基 
UZ.U6 

BaCHAbXO POCTMCJTa,B«M 瓦西里科.罗 
斯季斯拉雄竒 C 王公）1&5、 2DU 
278>3& 6,38S 

BeftneM©BHen 维涅曼宁 如 1 

Bcjiec 维列斯 （神〉 119、296 

BopT^p 雄特 IS 

BecejrOBcxHii C,E . 维谢洛 夫斯基 
377,378 

BuTOjiypaH 维托杜兰 405 

EminieseuKH& 维什涅维茨基家族（王公 
们 > 2S5 

B^sahmhp 弗拉基米尔 C 参见 BnajmMffp 
CBSTOcjraBiiH CB^rrofl) 

BnaanMirp Bac 加 bKoBHq 弗拉基米尔 _ 
瓦西里科维竒(主公）340、341、345 

Bnapj ： M«p Be 仰。 ” 如 。加 4 MoHOMax 弗 
拉基米尔_弗谢沃洛多维奇 • 米诺马赫 
80,84,67.116. 162,174>1?5> .181, 183, 
IU, IS 人 188,201. 203、207, 216, 21&, 
230.231,235,248, 253, 260、266、 273. 
273,230,281v233> 2S7, 288, SIT, 318、 
335,366>404 

BriaflHMHp Cfisr^naain cBSTOft 圣弗 
& 基米尔 * 斯维亚 _ 拉维奇（王公） 
79,82.83,86,92,93, 112,120、135, 13S, 
m,U^152A5$Aei—m, 167、170, 
171,175,177 ,1S6. 200. 202, 210、 217, 


220x222>242>250—254>2$L 264. 26fi* 
£69,276,335^36,367,375-377,387,100 
BnanttMHp ^pocnaftn^ II 拉基米尔 * 雅 
罗斯拉维竒 C 雅罗斯拉夫 * 弗拉基米罗 
维竒的儿子）171 

BiiajWMffP flpOCJISBHW 瘅拉基米尔 . 雅 
罗斯拉维奇 <难穸斯拉夫 • 典斯摩梅斯 
尔的儿子）330,405 

Bn^A^MupKo (Bna,p：HMHp) Bononapbe- 
bhh 弗拉基米尔科 （弗 拉基米尔:>*沃 
洛达利邛维奇(:王公）98>213 
Bonocapb PocTHcnaeim 沃洛达尔♦罗 
斯季斯拉维奇 < 玉公） m . 20 Um 
Bojioc 沃洛斯（神 ） 202 ' 

BOpOTfalHCKHe 沃:罗登斯基家族 〈王 公们〉 
342 

BceB^rron BejieBCKHfi 弗谢汰洛德 * 别 
列夫斯基405 

Bccbo^ob 0^i*roenq 弗谢沃洛德 * 奧相 
戈维奇（王公 > 184>185, 2fi7. 39& 
BceBo^on cBJTrocnaBWH. 弗谢沃洛德* 
斯维亚托斯拉维奇 < 王公） 100,192,273 
Bcefionon !Opb©»HH ID 弗樹沃洛德*尤 
利耶维奇第三（王公）175, 177、200, 
205,260,364,316. 325,326, 330—333、 
335—340、343>345^349^50,354 
Bcd&ejion Hpocnw 洲弗谢沃洛德 * 雅 
罗斯拉维奇 < 王公> 171,173—175,178, 
153*188^08, 2&0, 404 
Bcecnas BpfrqucnaBH4 痒谢斯拉夫•布 
里亚击斯拉维竒(王公 ） S3、 1ST, m 
维 沙堪郎 

Bstko 雄亚特料112 
Bjwecnaa B^asnHHpo&jrf 绝契斯拉夫 * 
弗拉基米罗维奇 C 王公） 131、1S4、398 
BMHecjiac 51pocjia^HH 维契斯拉夫》 S 
罗斯拉維奇〈王公） I71,173Uft3 

r 

reaeMJiH 格季明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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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tpa BypucjiaBHa 海拉 • 布里斯拉夫 
鶼 (王 公夫人 ） 135 
reHpwjt H 亨利二世(皇 帝 〉 161 
PeoprHfi AwacTpHflc KHft, cb . 垄格奥尔 
吉*阵马斯特里芪基133,145 
reopmfi 格奥尔吉（大主教 ） 235 
reopmfl no^enowocw CEropwft ) 栴奥尔 
吉，波别多诺谢茨(叶戈里） S12 
reoprwfi Oopjjfi) 格奥尔吉 C 尤利> (见 

5 TpocnaB EnaflHMHpQBtm ) 

repMaKapnx 赫尔*纳里鱗103, 109> 

2扔 .406 

repgflor 希罗多德57 v 104> 105, 124, 
372 

F^efi BnannwnpoflH4 格列布 * 弗拉基米 
罗维竒（芏公） TS.79, 92, 173, 266, 
287>3S6 

T^TflC lOpbe&in 格列布 • 尤利那维奇(王 
公 ） 319 

ro H op H ft m 霉诺 m 斯（罗马教皇 ） 405 
Hmkob B.A ， 格列科夫371.372、376 
Tp^rpp^ 格里哥里(僧人> 237 
rpor 格罗特 

A 

Aelbrh Hropwww 达维德 ■ 伊 A 对维奇 
(王公）201,385 
A 妨 ha 达维德(王公 > 205 

POCTMCflWHH 达堆德 * 罗斯季 
斯拉蠘奇耵 9 

CBrtrocnaBM'f 达绝德 •斯雄 S 
托斯拉嫌奇(王公）£01,266 
ftajKfior 达日博撟 〈抻） ma2a 
及 ant BM . 达利293, $00 
C9. 逢达米安 

flaHHHii AneKcaMjipoBJffl 达尼尔 * 亚历 
山大罗维奇 < 王公 ） 539 
及 aHMHJl llaJlOMHHK 帕洛姆尼克204 
ftaHHwn PoMaHOBHii 达尼尔’罗旻®维 
奇(王公 > 284.405 


ECyneH^Bii't 杰米扬 * 库坚涅维 
奇 28K404 

总 HMHTPHfl BaCMJTbfiBU^ 季米特里 ，瓦 
西里耶维奇335 

fluMH-rpHfi-Bceso^oji JOpteaHH 季米特 
里 • 弗谢沃洛德.尤利耶维奇（正公） 

fluMtrrpHft MiaaHOBJilj BowckoR 季米特 
里，伊万诺维竒，顿斯科伊(王公 ） 77， 
344 

丑 HWHTpHU KOHCTaHTMBOBH»l 季米特里* 
嫌士坦丁诺维竒 （ 王公〕打 
只 HMWTpMft ConjHCKKM, CB . 蕞季米待 
里.索怆斯基355 

flHP 吉尔 SO, 81, 91, 93, 131—135, 
142,144,145.153, 392 
Aomhuh&h 多米齐安 ( 皇帝> 107 
AyniaH 杜尚（王公 > 213 

^ E 

Ejieua 叶莲旛405 
Enenar cb 4 2 叶連娜312 

3 

3aCenaH H.M , 扎別林 W4 
3mmhk 济明 12 

H 

HaKOB 亚科夫（修士） 79,9^ 173, 387 
H(Sw-Jl3-CTa 伊本-达斯堪 154， 

163.308,218 

伊本-法德兰 

HCH ' XopnaHtfe 伊本▲霍尔达拥 74 
H 6 par » M 務卜拉欣 139 
Hmh BacwjfbaBMH 伊凡，瓦西里取楽裔 
(王公 ） 343 

Hbslh BacanteBu*! 伊凡 •！： 西 E 堪縧 
奇(沙里 > 8 

Haas Kaimra 伊凡 * ifeJB 

洛维奇.卡利堪< 王公 ）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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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rt 伊凡. 德米特里耶 

维奇（王公 > 3S9 

Maati MBaH0sn4 伊凡 * 伊凡诺维奇（王 
公 ）339 

Hropb 0tttr0B«4 伊戈尔 * 奥利戈雎奇 
(五公 ）273 

Hropb PiopukoBwH 伊戈尔.留里料维 
奇（王 公〉 82>S5,S6, 110, 120, 134v 
135,1^9.152,153, 155、 157, 153. 165, 
167,169,21&,220v240,4{)0 
Hr^pb CBFTrocjia&m 伊戈尔 ， 斯维亚托 
' 斯拉维奇(王公 ：）100.192 
Hrapb Plpocji 在 bh 1 ! 伊戈尔 * 雅罗斯拉维 
奇（王公 ）17M73.1S6 
伊进拉伊利 84 

HWTCjiaB BmflJiMHpOBilH 伊兹难斯拉夫 
* 弗拉華米罗维奇（王公> iri、i 的 
Ha 只 cjiaB 伊兹雅斯拉夫 * 

达维多维奇（王公） 184.2S2 
Hsacjias McTHcnaBHM 伊兹雅斯拉夫 * 
姆斯季斯拉维奇93、137_狀&、317、 
318>320 

HsjicnaB 5IpocnaBMH 伊兹雅斯拉夫 * 雅 
穸斯拉雎奇 < 王公〉 173> 174, 17B. 1&3、 
lSra9S,207^222.230.29T 
H^apwOH 伊拉里昂（主软 > 2邱 

HuapiiOH 伊拉里 RK 大主教）163,164, 
259 

Hnoaa^cKHfl ^ H. 伊洛瓦伊斯基 S 
Hntwi nj-l. 伊利英 379 
H^bR-MoaKH 伊利亚一约翰 ( 大主教） 
262,293 

Mnbst M/powea 伊利亚 * 穆罗梅茨 
287,327 

HoaKHM 约基姆 < 主教 ） 3&5 
Ho^hh 约輸（大主教） 

HoafiB a 约翰二世（大主教〕 22U 
256,264,265>269 

Hoanfi Cxo^acrHK 约輪， 斯霍拉斯季克 
401 


Hoacfl^ 约瑟夫 ( 修 : ty 355 
HopBaHfl 约尔甫德 102^107,10&» 112^ 
117>293,295 

HpaKiinft 赫拉克利岛斯 C 皇帝）11心 
390 

Hpwna, cb , 圣伊璀蠔312 

H 

KaswMHp 卡齐米尔 344 

Ka^MMHp Cjipae 如 JiHBbifi JE 义的卡西米 

尔 405 

KapaM3wn H.M . 卡拉姆津 103、 203* 
352 

FCapn BeiTHKHft 査理大帝 〈皇 帝）131、 
153 

Kapo^iinrH 加洛林王朝142 
KhPl 基伊 63,93,116,118,145 
Khpuk 基里克23&、248, 264 
KMpnnn <KiTp«JTno) # ca, 圣基里尔（基 
里洛 ） m 

FOipuflu 基里尔 9S^3&7 
KJ!HM^HTj,CB . 圣克里曼特 
KjlHtieHT CMO/lytTH*! 克里受特 • 取摩利 
亚季奇277 

KoabMa^cB* 圣科截马 312 
KoHeunOfTtCKire 科涅茨波尔斯基家族 
(王公285 

KQtiCTaKntrt * cb , 圣康 士坦了 312 
K^tHlTdHTHH 摩士坦丁（参见 KOHCT ^ H - 
thh Barp 冊 opoflHbifi> 

KOHCTaHTHH BarpHHOpOEKMft 康士坦 T* 
B 格里亚讳罗徳内（皇帝） T4.S0.113, 
13^.154,155,359—161>lfi7,393 
KOHCTaHTMH BceBdlTOflOBHH 康 ; tS 丁 • 
弗谢沃洛多谁奇 C 王公）332,337 
KOHCTAHTHH KOnpOHHM 康士 坦丁 ■科 
普罗尼姆209 

KopejiHH C. 科列林 12 
KoTOuiwJtHfi T* K, 科托希砍 383 
Kcchh 只， cb. 虽克谢尼 M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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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1 

JlaapeHTJitt 拉夫连幸（修士 ）77 
JT 总 imo-pHattH/reBCKMft A, C, 拉波 * 丹尼 
列夫斯基 7 

Jlee flatiHfiOBm 列夫 * 达尼洛维奇（王 
公）540,341 

JI&3 只 naKOH 列夫 * 季亚康74、155> 
157,208 

11 抑 Hcafep 列夫 * 伊苏里芘209 
JleoHrjjfi 列翁季 〈主 教） 

KaaHWJtpoBH^ 列舍克 ■ 卡西米 
格维希 405 

Jhtx^a C, 利哈#夬 37fl 
Jlo T a P b 洛塔尔（皇帝 ） 142 
JlyKa* ce. 圣路加297 
JlrodaBCKufi M. K, 拥 B 夫斯基 12 
JliojtOBj^K Bnaro 舶 cTiiBbifl 笃信宗教者 
路搛维希(皇帝> 132 

M 

MaapfiK^A 摩里士皇帝 111 
U&Jt 马尔 < 王公 ） 116 
MapHSt BacantesHa, 玛 商並* 瓦西里取 
夫挪（王公夫人 ） 333 
MapHfl ErnneTCicaji (Maptjr ) , cb . 埃及 
的虽玛面亚 312.313 
IMcyna 玛亦迪 74,110* 116v 390, $91 
MeaeuKWt 梅泽茨家族 C 王公们 ）3C 
MepoBHHrw SS 洛浪絮族 177 
Met 扣 m3 梅搞季 C 主教） 95,S£7 
Mwjtawn HI 米哈伊尔三世（里帝 > 87， 
SO, 145,386 

yiHXSMfi cb . 圣米哈伊 

尔，切尔尼戈夫斯基从 2 
Hiixann OAnx.$.aofO K > p ^ h ^. 米哈伊 1 
尔（米哈洛克 )* 尤里耶维奇<王公） 
335,326,339,330 
Mohc 祕 其伊谢以 
Mohoh ^ 其诺马赫 C 参见 Bji 郎 H_p 


BceBOjTOAODMq： Mohoi^x> 

McTHcnae Bna 即 mhpobih 姆斯季斯拉 
夫*弗拉基米罗维竒(王公） 1 SU 134, 
13S,2ia,258,23I 

Mcthcirib BonbmcXHft 姆斯季斯拉夫， 
沃林斯基 〈王公 > 75 
MCTKCJI5-B flaHHnOBlH 姆斯季斯拉夫 * 
达尼洛维岢(王公 > 3忉 
McT»cn&^ Hs^cnagfiv 姆斯季斯拉夫 * 
伊兹亚斯拉维奇<王公> 282、2&3,313、 
405 , 

McTHcnas McTflCJraBMtc y^ajroi! 姆斯 
季斯拉夫，姆斯季斯拉维竒 • 乌达洛讲 
〈王 公） S32,350 

McTHCJia 甘 PocT « c ^ aen *( Xpadpaff 男 
敢的姆斯季斯拉夫 • 穸斯季斯拉维奇 
C 王公 ）319.325—327,332 

H 

Haco « o & A , H , 纳衆诺夫376 
Hayn cb . 圣纳鸟姆313 
HecTOp 涅斯托尔（编年史家 ） 74、 7T— 
79, 83.84,S7.SS. 93,375v3«8 
Hhku 扣 p 尼基福尔(大牧首> 抑 
HBfconafl M^flOTBOpeu <HnKona),cB, 
奇迹创造者圣疤古拉 275.312 
Hu 4 >oht 尼丰特（主轶） S38.26* 
HmnKwnac CHnba BenHitwa ) 尼什基 
巴斯(伟大拈伊利茈、神 ）30 S 
Hpbiikos H. M , 诺缠科夫 10 
Ho » 诺伊 80.91 

0 

On 09 BCKtl €> 奥多耶夫家族 〈王公 们> M 3 
O ^ cb . 圣奧拉弗1邸 
Oneapwa 奧列网里306 
*0 的 r 奥列格（王公> 63、 80-82, 8$, 

87,90.112、 134—136. 144—147. U 9, 
152,153.156,158.159, 161, 169, 218, 
£20、240、268 — d 337^83 % 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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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r CEnrocuaBH*! 奧列格 * 斯绝亚托 
斯拉维奇〔王公）&0、183、184、2011399 
Onbra 奥商加（王公夫人）&6,134,153 

n 

riaB&n 保罗（圣徒 ） 95 
nasnOB A. C. 帕夫洛夫227 
riaBnOB^CHJIbBaHCKHft H.FI. _ 夫洛夫 - 
西里万斯基375 
n^pyw 傾隆（神> 119.120. 220 

n^Tp BcfiHKiift 彼得大帝27,411 
rinano -KapnHHtt 普拉诺'-卡尔皮尼 
284,285 

n^rCHon C, 4>. 普拉银诺夫7、 S 
ricroAHH M.n . 波戈金 103 
noi!Hicapn 波里卡尔普（憎侣 ） 7& 
noTOUKH^ 波托茨基家族（王公们 > 285 

Tlpecff5jK03 A. E. 普列斯尼亚科夫 

S75 

npjfctoos a 普里肖尔科夫 
376 

npoiconiifi 普罗科皮奥斯 111 、 117 、 
119,405 

n yB 普德(圣徒 ） 312 
nyiuKHH A, C. 普希金 10、12 

P 

P^raaft yparoft 拉格达伊.乌达洛伊 
404 

Pa fl nM 拉吉姆 112 
PorHajua 罗格涅达 171、136 
Fomsh McTHcnasHH WSt * 姆斯季斯拉 
维奇 C 王公） 20S ， 37ev284.330,341 
Fomsh POCTHCnaBKH 罗爱.罗斯季斯 
拉泮奇 t 乇公 〉319 
Pcpnx 罗河赫 （海盗 ） J42 
Fqctitciab BirajumHpouHH 罗斯季斯拉 
夫 * 弗拉 ■ 米萝维奇 〈王 公） 1B8v364, 
393 

PiopuK 留里克〈壬 公〉 S0.81, 91, 93, 


12G, 127,132.13^,135. 139—143, 144, 
147,149,169 

PlOpmt POCTMCjiaSHH 留黾克‘罗斯幸 
斯拉维奇(王公）175,205,330 

C 

CajiKo 沙特阔301 
CaHCOH,ca. 逢沙姆松313 
Ceipor 斯瓦罗格 C 神 ）119 
CBaneittfl 斯维涅尔律（总督）134, 15J 
C»HT 0 nojiK Drta RHwHposjm 斯纟| 亚托波 
尔充 • 弗拉基米罗维奇 （王 公）170, 
192.216.277, 399 

CwtrOTtoni： H 如 cnaanq 斯维亚托波尔 
克•伊兹雅斯拉维竒 （王 公）似 . 87, 
l74aB3,186>l88vl9G, 201、235,邡0, 
281.287 

CBfprocAaB BceBOnonOBm 斯维正托斯 
拉夫•弗谢沃洛多维奇（王公> 332. 
337 

CBjiTOcnaa Hropeeiii 斯维亚托斯拉夫* 
伊戈列维奇 （王 公）152, 155—157, 
170.3S7.393 

OestrocnaB OntPOBH^ 斯维亚托斯拉夫- 
奥利戈维竒（王公）264>2&2 
CsHTOcnae JIpocnaBHH 斯维亚托斯拉 
夫*狡罗斯拉维奇 （ 王公） 17U 173. 
175 , 178 , 193 , 208 , 280.303 
CeM^H HpaHOBJiH ropffwfi 骄微的薄 亩* 
伊凡诺维奇 < 王公 ） 339 
CjffTbBeCTp <OeJFHB©CTJ >) 西尔維斯 _ 
《谢里 维斯特 ）（ 参觅 CwitaecTp Bttay- 

Cun^BecTp Bhiay6KUKnft 西尔维斯特 * 
维社比茨基 74.79, SO, 83, 87—S9, 
91— 143^ 375,387,388 
ConOBb^B C. M . 索洛维约夫 S-7, 
9^103,176.352. 37U 372、379、 m, 

I 405 

|Ct& 批 h 斯捷凡 《修 遒择长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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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H 邊斯 $|凡 * 苏 

茇曰斯塞 132,146 
Cipn6or 斯特里博格 <神> 119、120 

T 

T^riimeBB.H. 塔举谢夫78^276, 
2Sfl,290, 341 

Tmitrr 塔西佗 112、295 
T 印 m 罗马羿神（氏谀田雉和《界的保: E 
者 ） 120 

Ttuino A* A, 蒂洛 56 
Thtm^p M«p3e6yprcKnft 蒂特马尔.梅 
瑟堡（主 教:* 13L172 

Tmxohhpob M t H, 幸霉米穸夫 11376 
TpajjH 图拉真 107、112、3S9 
Tpy&op 特鲁沃尔 134 

如取 p 3acnnbe&HH 费 II 多尔 * 瓦西里 

耶维奇（王公）343,344 
<J>*flOP Mo«aftCKHft 费奥多尔*莫扎伊 
斯基(王公 ） 339 
^eonop 费奥多尔（主教 > 29$ 
^eococtiH 费奥多西 <參見 *PeoiiocBifl 
ne^epcKHfi) 

Oeo^dcH^ Tie 明 pcKnlt 费奥多西 r 你切 
尔斯 * 73-80. 84, S5, &Z, 237, 273> 
m. a&6,38 & 

中 eojiyji c*t0iiyJT>»cB. 圣费杜尔 312 、 
J13 

OOTMft 襍季 <总主教 ） 74、133, 145> 
147,152^156,401 
4>pen 钟 弗列拉夫 1W 
OiocTejib'^KyiiaHJK： 甫斯特耳 * 德 * 库 
.郎敌 

X 

XBOf^Ka 雛洛伊卡404 
Xhoubht 赫洛癉维格177 
Xojiora 霍多塔116 ' 


| Xopaaa6o 霍尔达德别 126,127,133 
XCPC * 尔斯 (神》 119、120 

U 

Ua.xapH3 査哈里埃223 
U«wucxH?t 齐米斯希(皇帝> 155,157 

H 

HaMnac 羌 E 斯（:神> 302, 303,⑽5、 

306 

4印 enifHH 只. B+ 切列♦宁 376 
^tjqepaH B. H . 竒切林 6 

LU 

lUaflTaw 揿旦302,303 
UlajMaTOB A.A. 沙栽马托夫90、94、 
375,376 

XUuhoh 希蒙 C 千人长 > 273 
IU^«uep A.J1 . 施莱策尔 103 

3 

艾季该 C 王公 ） 79 

10 

iOpifC? 0 尤里第二<王公> 仙5 
lOpuft BceBononosuti 尤里.弗谢沃洛 
多维奇（芏 公〉 332、337 
10pH^ JUhhiiobhh 尤里‘达尼洛绝奇 
340 

lOpMfl 尤里 * 多尔哥鲁基 

公 ） 93、181,184, 273.282,238—Z90* 
317—339, 521,332,327,335^349,398 
K>CTitKHaH 査士丁尼（皇帝 > 214 

IOuikob C.B. 尤什科夫376,377 

H 

51h 任 (参 A 只 h BbituaTHs) 

S?h BfcmiSTiw 扬 * 维沙季奇 78、35、 
301—303,506 

SlponojiK B^4 ahhhpobhh 雅罗波尔克 * 



弗拉鸪米罗維奇 〈王公 > 181278 

SpOdOJIK POCTHCJiaBHM 雜罗波尔克. 

罗斯季斯拉维夼 〈王 公）3£5 
SJponojTK CBqrocnaBim 雅罗波尔克 * 
斯维亚托斯拉维奇 （王公 ）93. 139, 
1 仏 152 

Spoc^ae Bn^flHWMpouHti 雅罗斯拉夫 * 
弗拉基米穸维竒 〈王 公） 83 、 
3S.S7.92,110. 133 、 156 , 162, 1^3—175, 
ISO, 181 1S4> 187,188.191, 192, 197 、 
203 、 207, £08,210,211, 2l6v 21&, 219, 
230 、 233, 235^ 244,250,252. £54-259, 


I 2SU 364, 265.2G9.270,273, 276, 277, 

, 279, 230, 2S3,335>339,352.367> 373, 

! 375-377,386,387,395,397,400 

155pocirae E^e&onOAOBH^ 雅罗斯拉央 ♦ 
弗谢沃洛多维奇（王公） 175 , 332 、 M 6 、 
337、⑽ 9、40S 

另 pOOJlAB Oc||io&iticjt 难罗斯拉夫，奥斯 
庠梅斯尔 C 王公） m.284,330.405 
Hpocjia & Cj&jJTOcnasH'j 雅罗斯拉夫 * 期 
维亚托斯拉维奇< 王公 ）186 
flpocnas 5Ipocnai5Ji^ 雅罗斯拉夫.雅罗 
斯拉维奇（王公 ） 337 



地名 

A 

Afip&TblRCK&fl BOS BblHl6HHOCTb 阿夫拉 
亭丘陵 56vl59 

Asms 亚洲 45—47>50,10S, 107, 10&, 
279*383 

AsoecKoe Wope 亚速海 47, 53> 56» 
124,128,163 

Anaj»CK^S B03BbmieHH OCTb 阿拉通离 
地（台原） 57.6J.12J 
AneitcaH 对 KiBCK，r. 亚历山大罗夫斯克 
<城 ）159 

Ajiencim f r* 阿列克辛（城:> 2S9 
AwacTPHfl£i*r, 阿马斯特里达〈城 ） 132 
AnepwKa 夷洲242 
AHAOra,p, 安多加河355 
AHflOiKCKHft ynen 安多 0 (封邑 ） 354 
Apantcttoe Mope 咸海 51、 53 
ApxaHrentcK ， r. 阿尔汉格尔斯克（城 >50 
Ap^aHreJTbcK^i ry6 . 阿尔汉格尔斯克 
省 58.290 

AcTpaxaHCKaa ryfl* 何斯特拉罕省57 
班 ⑽ h 大西洋43,58、141 

5 

Bar A a^r. B 格达(城）126, 127. 133, 
155 

BanaxHa，r. 巴拉赭纳(城 ） 4⑽ 
BamtfiHCKiffi hhjb, 巴尔 干半岛 46,loa,ll3 
BajTTHitcicoa (Bapj^tCKoe) mop© 波罗 
的海 < 瓦里亚日海 > 34US、10&, 124、 
13I,133> 139,144 

Bapyi (Bapwui^BKa) G 罗契（巴宙舍夫 
卡(海 ）404 

Bejiafl Beata 白维扎 C 参觅 Cap«on) 


索引 

B^nropon,r, 别尔戈罗德(械> 319,403, 
407 

Bene^aepo 白湖(参见 Benoodepo) 
Beno& Mops 白海 34,394, 31ft 
Benoe osepo 白稱 139 ’ 

Beno 扣 pcK，r. 别洛泽尔斯克 C 城 > 162 

Beno3«pcxH^ Kpaft 别洛译尔斯克 C 边 
E〉171.304 

B^noDa&po 白期 146、 294, 301、304、 
323,372 

BeTiOo^bpo,!-, 白湖 ( 城 ） 78 

Beno&sepcKax CTpana 白湖地方（参见 
Emooaepo) 

Ben opocc wi 白俄罗斯 34 
5epe5anbf0 , 别列赞岛 160 
BepecTte, r. 别列斯季职 〈城） （参见 
BpecT ) 

B*ccapa6cJtafl ry6 比穿拉比萌 (#>72 
I horcjitoCoB^ 博戈柳傅夫（城）28&, 
323 

EoropojiCKj p. 博戈罗茨克(城 ）299 
BorycnaB, r, 博古斯拉夫<城 ） 404 
B 如 rap, r. 保如尔〔城 > 119,375 

BonrapHJi Kawcua^ (uapCTBo ) 卡马河 
上的保如尔 （王国〉 296,3M 
GojirapcKoe rocyaapcTeo (uapcrBO, 3d™ 
HjifO 保如尔国家（芏国、国 土〉 95^107, 
113 

H&pjib p, 大涅尔利河 £88 
Bop 砂， r* 波尔多(城 > 141 
5oxTK)ra,p, 波_ 丘加河 355 
EoxTiwKCKHft y^en 波赫丘 B (每邑 > 

355 

Bpecr^r. 布列斯特(城） 75v34ttv34l 
BpbtHb, BoirocTt 劫伦 〈领地 > 货8 


m 



Epbim» ， p. 勃伦河 288 
Epotch 布良斯克<城） 238 
EjppryHmiH 物艮第 HI 

B 

Baji6ontcKHft yjeji 瓦徳波尔封邑 354 
Baaysa,p, 瓦祖扎河 155 

Baftr 在 hckkA npojiMB (wropcKHft nr 在 p) 

瓦伊加奇海块 <尤戈尔斯基海峡 > 4S 
Banjia^cKafl BoaBbimeHHOCTb <Bajrnaft- 
ckho ropu) 瓦尔歎丘陵 （瓦 尔戴山 
眛） 57,59 

Bapumpa, r. 华沙(城 ） 405 
Bap^HtcitOB nope 瓦利亚格海 （波 罗的 
海） 

B ^ cun & Btr . 瓦西列夫 〈城） 165 
BenMtcopoccHj ? 大俄罗斯（参见 Foccaa ) 
Beurpn ^ (BeHrepCKast seMJisO 旬牙利 
C 匈牙利 国土〉^6,94,107 
GepxHdAOnHccxaA Pjrcb 伏尔加河上游 
罗斯 〈参见 Pycb BepxHeBoir jkcka ?) 
BecterOHCK , r * 雄西耶冈斯克（城） 294 

Bu 3 aHTHA < B »3 aHTMROKa 5 T HMnepM ^, 
BocTO^Hajr Hwn « pH «) 拜占磨(拜占庭 
帝国，东方帝国> H 明>91、95、 108— 
111,114,115,134.145,146, 151, 156— 
159 vl &5 v 2 l 3.214, 220, 268, 274, 3&6、 
390 

BHcna t p , 维斯拉河（维斯瓦河)49、107、 
108*110*112, 124>284,286,390 
Bhtmh 抑， r . 维季切夫 151159,201、404 
BnanuMup ( Bon lihc r , 弗拉基米尔 
(沃抹斯基 ）（ 城） 77,162,203.28 B .2 S 9> 
316,317 v 321—326,329,3 ai ,337,345 
Bna^HMHfiCKafi iy 6* 弗拉基米尔省 
2 S 8.29 D 

c6n * 弗拉基米尔州 
3S7 i 

BmamaipcKttA je9j | 弗拉基米尔县 
239 , 


Bjr^/iMMHpcKoe BenuKDo KH^xcecTBo 

弗拉基米尔大公国 331,343s 354 
Bonra p. 伏尔加27,31、33、46、52、56, 
59,60,64.65,70. 71. 124—127, 130、 
162、 271,272,275,284,286—289, 291. 
293,2 & 6,298,301,302^ 307, 308, 331, 
332.336.345,346>348> 349> 351 > 352、 
364.412 

Bouxob,p. 沃尔霍夫何 32,102, 124, 
127.137.142,144.146v149,159 
BoJiHHCfc 妨 ry6 . 沃林省 56、53, 72 
BcnuHCKoe KEUHcecTBO 沃林公国 77, 
284 

BojTbm (BonbiKCKa o6ji t ) 沃秫 

(:沃林地方 C 邦: K 州）171、 173. 136、 
19&, 1»5,205,234 、 325, 340、 3 时 
Bopcicna t p t 沃尔斯克拉河 162 
Boctok 东方 2 S .114, 126. 127, 132. 
141,146,231 

Bocrdmia^ Esporra 东欧 45*113,132, 
133,139,371 

I BocTOHHhtfi Byr,p. 东布格河 110,124* 
i 146,163,286 

BcepoccHAct： 站 Hhuopuji 全俄罗斯帝 
国 34 

Bbiiurcpoji* r. 维什哥罗徳（城 > 154* 

289,318,319,324,407 
BtmiHHfi Bon040ic ( r. 上沃洛切克 29S 

r 

rauHmiH (rantmKaa 3evumf otf jO 加利 
奇亚（加利奇亚地区、州 > 56, 112, 

162. 193, 284—3B6. 2S9,333.390 
rajinuKoe JtHflHtecTfto 加利竒亚公国 
77,196,284.331 

ran«H 加利奇(参见 rajinuKoe itH 朋 td- 
ctbo ) 

rajim r. 加科岢（城） 282.2&9.40ft 
r 在 pjiapHK 加尔达里克(城市之邦 ）134 
rapoHna t p , 加龙河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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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MaHHH 曰尔曼 1B、139 I 

r^pofleu, r. 戈罗携茨 2&9 I 

rp^una {rpesecKa« aewwO 希腊(希腈 
地方、邦）1&、85,94, 105, 124, 135, 
155,172,274,280,318,404 
PpofliieHCKaa rjrfi , 格罗德诺省 
rpOflHeHCKaa ( PopofleHCKoe ) KHJUKecT - 
BO 格罗徳诺公国 136 

a 

ZX^KRdCKOe U^pCTBO (月 aKl^> 达吉 M 
国（达吉亚）107、112、抑 0 
取 MacK r. 大马士革126 
flaHiw 丹麦 m 

fle6p«HCK，r. 杰布良斯克 （城〉 （参见 

BpAHCK) 

杰季契村 121 I 

.flenj>rocTM , iH,c. 杰多戈斯季契村121 | 
杰斯纳河63, 64, 127, 161, 
171,287,283 

JlMtinwB,r. 樺米特罗夫 C 城）2$8 
flMMTpOBO-rajIHUKHtt yflffJl 德米特罗 
沃一加里奇封邑 

JlHenp#p. 第轰伯河27、32、56、59, 64、 
85,93,95,102.103,105407—XO&.lll— 
112. 114, 117.118.123—128, 131、 135* 
137.143,144—146, 149, 153. 154, 159, 
161—163, 175,220、271, 274,278—250, 
282、287、289、298, 332, 346* 347、 
366, 389— 391,393,394,396 

poKJtafl Pyct 第聂伯洱罗斯（參 

Pycb ffHenpo ^ CKa ^) 

f^&npo^ 第聂伯河班域 12G. 127,389 
fl«ecrp,p. 德涅斯特河46、105、103 » | 
110, 1H 124、 146. 163,384,286 . 

flOH,p, 顿河45, 46, 5Sv 11?, 124- 
126> 130,131,. 33U 390 
JlOHeUK 如 HOaQbitueHHOCrb 顿涅茨高地 

se 

v floporoGyiKj r, 多罗戈布日（城 > 222 


HpyuK f, 德 蠡茨克 （城） 27& 

多瑙河 54,80.95, 102 、 105, 
107-109,111-113.160,170,369,390 

E 

Eapona 呔洲 18,19、 45—47, 50, 59, 
106—10&. 313,125,133.13S> 279> 31U 
314.341,383 

EBponefkica^ Poccha 俄罗斯欧洲部份 
(参见 Pocchsi) 

Eran^r 埃及 B7 
ErOHa p t 叶戈纳河 294 
EKarepHH<K ： naa) r t 叶卡捷琳诺斯拉夫 
( 城 ） 159 

ExaTepHHOcmifiCKaa ry6 叶卡嫌琳谦斯 
拉夫省 72 

EneB$6pMJ! ， CB. 0 . 圣叶列夫葬里变岛 
〈参風 Bep^daHb) 

EnHCdsarrpan,r, 伊賵沙白格 ft ( 城 > 50 
EpreHfat B03Kdlil6HK0CTb 叶尔根思丘庚 
86 

m 

MCjtAHmHfC, 8德契契村 121 
)KH3jipa,p . 日兹德拉 H 288 
>KHdnpHHCKHji yean B 兹德移县 > 2S& 
)Khtohhp,p, 0 托米尔 C 城 ） 55 

3 

3ason»o>e 伏尔加河左岸 2&.6S 
3aKasicasb6 外高加索 125 
3aneccKaK 3 omji5| 扎列斯速方 ( 邦 ）（ 参 

见 cy 恤 nb-CK 胡 se«n») 

扎列西取3$7 

3a03epCKde KttajKecTao (j 卿 、扎奥泽 
尔公 H (封 邑〉 354,355 
3a«aeiKb® 外奧涅加290 
3anan 西方 70.71,131,133,134,141* 
142,153,197, 374,352.362,395 
3an^umaa 只 B«Ha,p_ 西镰灌纳河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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牿瓦对 )51 d 137、144 
3an^ntiftjr Eepona 西欧 6,28,29* 47„ 
48,50.57.58,60,69. 70, 72, 130、131、 
a4i,ies.274,m,36o 
3anajiHa^ HMnepajr 西帝国（参见 Pmm- 

cKa 只 HMnepHJi) 

3anaflHtivi Byrjp. 西布格河 110» 146» 
162,171,284 

3aeHHropOfl,r. 兹维尼戈罗德（城 > 2S9 

H 

HoHa,r. 耶索城 Iff 
HepycajiMM,r . 郁路撤冷 C 城〉&3, 193, 
204 

H36opoK,r. 伊兹波尔斯克（械）137、 
m 、 ii6 

Hun 叩 hj* 伊利里亚 95 
HjibMeni,03 , 伊尔 fl 湖 124*142 
HMrtepHsi 帝国 C 参见 FHMCKa?! Hnne- 
pn?0 

HpascKoe p^ockoropbe 伊 朗丧原 47 
MpneHb,p. 伊尔 品 河 289 

Up 时 Hb ， p* (npHTOK KIHfabMfcO 伊尔品 

河(:克列亚兹马对支雉> 2&9 
HcxopocT6H,r, 供斯科洛斯坚（城> 
HTanMB 意大利 1& 

伊蒂尔 （城） 126.275.391 

H 

KaBKas cKaBKaacitufi JtpeC&r) 商如索 
C 离加索山脉） 31 、 34 、 4S 
Ka^aHb, r, 瞎山（城 ）306 
Kajiymasr ry6 卡卢加省 28S.294 
KanyiKKHfi yQ&A 卡卢加县 289 
Kan^3Htt ， r + 卡利亚津（城 ） 2&8 
K 这 Ma ， p. 卡马何 52»S5,294 
KaMWUiHHi r. 卡梅申（城 > 48 

Kanes, r, 卡涅夫(城 ）404 
Kap^aposo,c* 卡拉恰洛沃 C 村 ） 287 
KapaHGB,r. 卡拉切夫 ( 城 ）288 


KapnarcKHR Kpa* 电尔巴阡山边区 
10S 

K^pnarisi {KapnarcKne ropbi ) 塔尔巴 
阡山（喀尔 S 阡山脉 ） 31 、 46 、 5U 
102、105、108— 1H、 146,149、286、 29U 
372,369,390 

KapoaTCKtie cKnOHbi 培尔巴纤山斜坡 
(参见 KapnaTbi) 

KacnwficKoe wopd (Kacnwft) 里海 
31,34,47,51—54,124, 125、 127,123 
RdHCKH^ yj]&n 克米舞 g 
KewbfP. 充米河 355 

K6P4$HCKIf^ npOTTHB (.flpeBHHfl BoctjJOp 

刻赤海峡〈古代基米 
里博斯音食斯海峡 ） 124 
Kep^b (FIaHTifKauej?)*r. 刻赤<城> (彭 
梯加比） 

K€m>H,F. 科隆（城 ） 

KHeB,r. 基辅（城> 55,63,66. 78—S2, 
S5,&7v9l-&5,97, 1的，10&、110, 117, 
118,130,127.130—132.135, 136, 13S、 
139,14K142> 144-IJ&, 152—155. ISA 
159a61vl62,165,170-175, 173、1»3, 
J84,186. 183, 190— 1 &3v 1S5, 198. 199v 
302.203 v 250.266.273, 274、 279-285, 
2 & 7—289-295> 297,317—320*333. 330、 
332,334,336,337,341. 345, 355, 372, 
373,3S7,3SS.391>394> 396-399. 4U, 
406,407 

; K H &B«a,p. 基耶夫卡河 2B9 
I KHEiBOtC. 基耶沃村 2&9 
Kw©ectta3 seMn^r 基辅琴土（邦） 6^ 
132,133,145, 147vJ 61, 18L 285, 2 & 9v 
319,325,332, S33,407 
Kn&BCKaji o6n , 甚辅州 11&.13& —133、 
152,161,167,184,193^285 
KneBCKasr pyct 基埔罗斯（参见 
KneBCKa^) 

KhSBCK ㈤ KHJDKeCTBO 基铺公頃 1S0^ 
136,144.147,149—151,156,163.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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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ubi.c, 基耶夫齐 〈村 ） 2S9 I 

Kjihh, r* 克林（城） 

Kn 抑 bMa ， p : 克利亚兹马河 56,7 T >162, 1 
203 v 288,2 S 9,317.322. 323、 330, 332 v 
337.354 . 

Ko&^bCJt,r m 科泽利斯克 ( 城 > 

KoiiOMKa^ r. 科洛姆纳 ( 城 > 293 
KoHCTaHmHOnonbt r , 康士坦丁 诺波尔 
城 （ 参见 uaptrpaa) 

Kopcytifc» r. 科尔松 ( 城） 132>404 
KopcyHcitajr CTpasa 科尔松国（地方 ） ' 
157 

Kopnesa * r * 科尔切瓦（城 > 

Kocaa^p, 科斯瓦洱294 
KoctpoMa,r. 科斯特穸马 (城） 48， 2S9, 
KocrpOMciwui ry6 m 科斯恃罗马省 57 I 
KoctpomckoR y^en 科斯特罗马 <封邑> 1 
354 

KpaicoB,r. 克拉科夫 l (城 > 405 
KptKOBCKasT o6n 克拉科夫州 284.405 
Kpww 克里米亚 48.124,133,157 
KcKrtTHH^r * 充窃尼亚津（城〉 

Ky 6 aHt ， T >; 库班河 105 
KyGeHCKHft ywen 库边甚354 
Ky 6 &Hcicoe 03. 库边瞄 355 
Ky 6 HHa ^ p . 库宾坊河355 
KyMa-MaHt^cxaff HHawna 库马一马内 
奇盆堆 

KypSjiua 库尔宾察412 
KypdcKH^ y 肺 n 挥尔劫（封邑 ） 354 
KypcK,r, 库尔斯克(城> 1&4,1&5 | 

KypCKOO K 邮 ttOCTBO 库尔斯克公® | 

194 

Jla^orfL,r* 拉多加（城）时、 1&7A40 
JlasQ^cKoe os . 拉多加和 162 

0Kean 龙冰洋 48、53 I 

Jlem p. 勒拿河 1 

J7Hmma,p. 利皮察河 3 W ! 


Jliirsa (iTaroBCKoe rocynapcTSo ) 立轉 
珥（立陶宛国家） 285. 286, 335. 341. 
Z 4 Z 

riHT&aO-PyCCK0ft rOC/A^PCTBO 立_ 宛 
一罗斯国家 342 

JlosaTfc CJlo&OTfc) r p. 洛瓦季 M 32,124 
Jlwieap 邱 ff 伦 E 底 70 
Hyap^p. 卢瓦尔钶 141 
Hypa t p t 卢如河 17L 
JlbiSeflbtp, 笛别季诃 3 的 
tnio6ei ， r. 柳别契 ( 城 > 127 、 145, 15h 
154,183.201,332 

JliofinnHcKafl ry 6 , 卢布林省406 

M 

Majtaa Foccusi (Maji 时 Fyct *) 小俄罗 
斯 C 小发斯 ） C # 见 Heuiopocc^ist) 
Mwiopocciirt 小俄梦期 34 、 2B5 、 40S 
Mhsha 密细亚 10& 

Nbfner，r. 迈利特 〈械 ）124 
MaKcif.r, 明斯克(城） 137> 376,377 
'M^HCKajr ryfi , 明斯克 # 58 
j Mbhckoo KHStJKacr^o 明斯克公国 273 
I MupHTH'lB〆. 米利亚季奇（村 ）121 
jMojKaftci^r. 典扎伊斯克 C 城 ）299 
.Mouor^fP. 典洛加河 355.412 
, Moji^KcKitD y&sn 典洛日斯基县 57 
Mo^ojkckhA yA 胡奠洛0斯基 it 邑 
354 

MOHaCTWpH 寺院 
E 印 rimcKHiS 别尔京寺辟 HI 
BaacTC 找 ft 瓦斯特寺除 141 
HnaTbeBcKuti CKocTpowckOfi ) 伊柏爭 
耶夫寺院 ( 科斯特罗马寺院 ） 77 
KaMeHHWfl 卡缅寺院 ( 在库班湖上 ） 355 
Mhx 砂 nOBCKiifl 米哈 

尹洛夫寺味 C 维杜别茨寺晓 > 
nenepcKufl 佩切尔斯基寺院（基補一 
氰切尔斯基寺睇 > 28x78.79^3—85. 
92 、 £35,279 、 336、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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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5KnecrBewcKHft 罗日表茨斯基 77 
cb. MaMSiHTa. 圣马受达（参见 Wlawa〉 
157 

CosoaeuKifff 索洛维茨寺晓9^304 
摩拉瓦河389 

Mopa^cKsui J]ep 脱的 摩拉瓦国 
^ocKBa t r. 莫斯科(城）5、45, 55, 58、 
66,20夂238,2郎,£99_ 326,3^344 
MoCK0BCHa« ICOTJlOBMfia 莫斯科盆地 
(参见 OKCKO_flOHCKa#r HnSMCHHOCTb) 
MOCKOBCKa^ Pyct 莫斯科罗斯 <参见 
Pjrct . MocKOACKasi ) 

MockobckhA ynen 奖期科 （封 & > 3S 4 
MocitoacHHft yean 真斯科县 2 S 9 
Mockobckoq rocy napcTBO 英 斯科闺 

75 

MOCKOBCKOe KHSfJKeCtEO 莫斯科公国 
343,353,362,365,369 
MypMancKuft 6eper 摩尔 5fe 斯克沿岸 
49 

M?rpoM，r, 稼萝姆（城） 162.217,237 

MypoViO-P^saHCKasi ofin t <OKpaHHa) 

稼罗姆一梁赞州（边区 > uum 

Mypowo-P 月 33HCK0e KHj?Mt6CTB0 •罗 

姆一梁费公国 1 邾 

H 

He&6,03 . 涅瓦湖 124 
Hm KHJifr-Hosropon? r* 下译夫哥罗傳 
<Sft>55,56,70,289 

H*ftcojia6B，r + 尼古拉耶夫 (城 ）124 
HHKOuojit^r, 尼科波尔（城〕 112 
HoBropon BejiHiiHftCHoBropoa ) 大诺夫 
哥穸德（诺夫哥罗律城） SI、S2、 92、 . 
103,127.132>135. 159—141,143,145—! 
147.154s166,170.171, 183, 192, 195、 I 
232,260,379,2&3,323, 331, 385、386, 
396 

HosropOfl C©BepcKnfi r r» 诺夫哥罗箱" 
谢堆尔斯克(城） 194.232 


HoBropojcKajT BojiQCTt 诺夫舟梦德 〈强 
地） 171、332 

H^sropofic*casi rye . 诺夫奇罗德省 56» 
58 

HG5POpOflCKS5l 36MJIff <0&O 诺夫哥罗 
箱地方（邦》 i37\ d 193. Z&7* 301 、 
333 

HoBjreHCHUft ywen 诺夫连 C 鲜邑 ）354 
HoBopgeewfl 诺沃 : 罗西亚 3l 、 34 、 5B 

0 

Oa^acTfa Boficua ^OMcicaro 顿河军区 
5 G .72 

OfilUHft CUPT 奥勃希塞尔特 5i 
OB^pHb 奧弗尼 141 
03*pHfi3 o6n, 奥泽尔州 58 
Otca，p . 奥卡河 51 肋 一65, 70' 112. 
115*155,162> 171,266. 287, 289、 291, 
293—295,307,536.342 
0«c KO-J^OHCKflSJ 典卡博 

—顿河低地 56,6J 

OnoH^staw r>6 t 奥洛涅茨省 58,290 
Om>PH^ r rp. kott 奥利堆亚 （希 腊移民区） 
124 

OHejKCKoe t 03, 奥涅加期 294 
Ope«6ypr^r t 奥伦里（城） 49,50 
O^nOBCKan ryfi* 奥％ 尔 2&8 
Osm» ， p. 奥亚季河 294 

n 

riaHHOiiH^ 潘诺尼亚95 
naHTHKanen t r. 彭梯加比<参11 KdpHb> 
rtipHW,r. 巴黎（域> 141 

IlepasTCJiaBnb 3ane5CKH^r. 保列雅斯拉 
夫利一扎列斯基(城）134、288, 2S9, 
325 1 

Hep^sicnaBjib P ^ ccKHit , mjih K > jKHbjft , r t 
I 罗斯 的耦列 难斯拉夫利，成南镇对雅斯 
拉夫利(城） 12MS3、171-173, 175. 
| 1*4.231,289, 395 


m 




TlepeswnaBjifa Pff3awcKHfl,r, 梁赞的減列 rtpHEos»cckafl BosBbiuieHHdcTfa 伏尔加 
雅斯拉夫科(城 > 2&9 两翕地56 

TTeposicnaBcttafi Bojiocrb 撕列雅 斯拉夫 npHjiM&apOBte 第致伯河沿岸热方 C 参见 
C 领地）278,339 nojuiejapoBMi) 


Flepeflcnaec Ra « 3 cm jra < o 6 jO 氰列雅斯 
拉夬地方 〈邦） 137. 138, 183,193, 
280,235 

IlepejicnaBCKfift jfesn M 列雅斯拉夫县 

4 CM 

riepeflcnaQCKOd KHancecTao Cyjien ) ft 
列蓽斯拉夫公国 〈封邑 > 317,354 
nepe«cnaftctcoa oa . 佩列嫌斯拉夫明 

m 

nepMt,r t 氟尔姆(城 ） 55 
neTepfiypr, r. 农得堡(城）49*50»203 
nerep6yprctta« ryfi, 彼 得倕省 58 
nupeHefictcufl h-ob 比耗牛 斯半岛 
rioBPJimb^ 伏尔加河流坡3$> 118.171, 
218>293,294,3O7,308, 316, 317, 335, 
336 , 348.153 

nofluejipoBb ^ 第聂伯河诽域 117,118. 

124、 131. 2»2—286,291,332 
noaojibCKaa ry6 t 波多尔斯充省 56^72 
nojiecte 波列西取 5S，ES 
nortou« ? r. 谀洛茨克卵 ,127,13^46 、 
153, 1 S & 

non 叫 tc 姑 o 6 n . 狭洛茨克 （邦〉 137> 
138>139 

npjiTaBCitaa tj 6, 波尔塔瓦 （省） 171、 
3 S 9 

nojiMKO-JlKToecKoe rocynapcTBO 3 ft 
兰一立 W 宛王国 劝5 
Doiibma < nonbCK 06 rocyna > cTBO > ift 
兰(波兰国> 94,112、162、 185, 197, 
284 — 286,405 

nowepaH^H 波美拉尼史 135 
n^HT 黑海 （参见 HSpHOe MOP©) 
Hopocfc© 波罗赛 279,280 ^ 

nopxOB,r. 波尔 S 夫 〈城 〉 293 
陂洽伊纳 CM) 289 


npKtiarbtP , 普里皮亚特莳110、1灯、 
139,186 

npiiypante 乌拉尔附近地区290 
nponOHTHfla 普罗彭提斯海132 
npOTBa ， p . 普罗特瓦河 2 S 9.294 
ncBjt , p t 普肖尔筘162 
ncKpB r r . 普斯科夫 （城〉 166,2邱 
ncKoacKas * ry 6 t 普斯科去省 58 

P 

PanHWOBjr. 拉季洛夫(城 ）4flfi 
P«fln,p . 莱茵河 141、142 
PHra,r, 里加（城） 18.124.203 
Pfm f r r 罗乌（城） 18AZi,20$ 
Phmck ^^ Hunepu ^ (3 anaAHafl Hun ®-* 
pwa> 罗马帝国(西帝国 > 43,109 
Pocchs? 桷罗斯(俄国） S —9、 It— 13、 
25. 26>2», 29>31,33, 3d, 42.45—59.63, 
66—69,71-73,aa,e3v 103, 105, 108, 
109vI3S.m>26l,290— 292, 294, 295, 
2«S, 300,301,30S—3lft,3l3— 315,341, 
345,370—373、377.379 v 390 
PoCTOB,r, 罗斯托夫(城） 127,153,162, 
173,287^288,296,307, 316, 318, 321 
323,325—327. 329、 350,366 
FOCTOBO-B^ajlHMHpCKafl BOJIOCtb 罗 
斯托 夫一弗 拉基米尔领地 332 
P^c TOBO-CydntUTkc KiJt CPoct6bo 3anec-» 
CKafO 3 SMJIfl 罗斯托夫一亦兹达尔 
地方 (邦 > (穸斯托夬一扎列斯基）327、 
350 

PocTOB^-OySflanbcKHfl itpafl 罗斯托夫 
一苏兹达尔边区286, m 
PoctOBCKaa 36 mjth (Kpafi, ofinj 罗斯托 
夫®方（边区，邦 > 64、171、193、232、 
29 i ,296,301 v 307 v 3 l 6 vS 17, 321—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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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29,346.335 

Poctobck oe XH^ecT&o Cyjiejt) 罗斯 
托夫公国（封邑 ）354 
Poctobckoq 03. 罗斯托夫期294 
Pocwp . 罗斯何 162.279,28D,3rS 
Pyccicdfl genus 罗斯国土 34,68^ 77> 
32,S5、87、89、95—99. 103、 110. 114, 
115» 123, 124,127,131、 135, 143, 151, 
155,160,162,16a, 167—172, 174. 176、 
17&—130, 183 v 185—187. 1&9_192、 

194.202— 205>222,266,279, 2 S 3, 2 U , 
286.287,291,293,316, 330. 321. 323. 
330-336,358—341,345.346 v 348,351> 
353,356—359,367>369^37 S , 387—390, 
394,396,400 

PyccKO& rocyjapcTBO 俄罗斯国家 

145 , 147 —lsiaea 

PyccKoe Mope 银罗斯海（参见 H«pHoe 
wope) 

Fych 萝斯27、28、32、 39, 64H 69、 
74,75,80,82,83,85—S7> 90—93、95 — 
97.102,103,106, 107, 109—112、 122、 
124, 127—136, 138—140^ 143—148、 
151,153—163,166—173> 175> 1T6,179> 
18S, 137* X89, 190、 192—194,196* 19S— 

200.203- 204,206,208—213,215,318— 
222*238.239,250,25K 258, 259, 262* 
265.263.269.271—276*279—286* 388, 
2B9,29K293,295.299—301,304,3D6— 
309,314,316—318,320,321> 324. 325, 
^27v32S.330,332^337. 340v 342v 347, 
3J9v35K353,355v364.365, 368, 371 — 
%TK 386—338, 390、392、 396—402、 
404—406 

Pycb Moctcoscicasc 大罗斯、 

英斯科罗斯 33,68.285 
PyCb BopxHeBonsKCKafl 伏尔加河上游 
罗斯 3S, 271,272,m, 308,316,330, 
335—337,347,348,363 、 306 、 3H_ 375, 
39&.399U09 


I Pyct flHenpoQCKajc 第 S 伯河罗斯 
33. 67、饤 1,234, 291、303、 345s 371、 3 邦 
j Pyct Kn&BCKaa 基辅罗斯 65,77* 8S, 

I 117,131,145,202—204, 220, 27X-271, 
277,279,280,232,283, 23&, 2BG, 
297.299,303,316,325, 327, 330, 332、 
3S4—339,347,348,355,355, 156, 3GU 
364-366.363,372—374,409 
~Pycb Cysjia^bcjcafi (Benaa ) 苏兹达尔 
罗斯（白罗斯〉77,239,338, 349, 3S6> 
3令7 

Pyct HepBoiwas 红罗斯 112、186 
Ph 描 HCKAa ry^ 梁赞省 294 
PjisaHcKaj? seMns 梁赞地方（邦） 33U 
333,3^3 

Pst^aHCKoe KHffittecT&o 梁赞公国 343 
PswaHb,.r* 梁赞（城〉 55.97.217. 2S9. 
331,406 

C 

CaMapa，r, 萨马拉（城） 

Cau H nOMHp，r . 桑多米尔 t 城）扣5 
CaparOB,r. 萨拉托夫(城） 50.306 
OapKen <B6JTa« Be3K4) r Kpenocrb 萨尔 
克尔 < 白维査)，城堡130 
C 时 ronouKd. 斯维亚托波尔克(城> 2&0 

北方 126,290,295 
K /JOHeutP, 北@ 涅茨河56 
Ce^epnbt^ OKeaw 北冰详(参见 JTobobh - 
rufi OKftan) 5 

CeBepcKoe ^HjOKecTao 谢維尔斯克公 
E9 194 

0ejUTHUK3^ ry6. 谢德里茨省 406 
Cwia，p . 塞坊河 141 
CepnyxOB^r, 谢尔普霣夫(蠘 > 289 
CeroM^fc, p* 谢托姆里河78 
CuCapt 西伯利亚 31,290,371, 3S5 
CnT(i,p . 锡季河 S55 
CHL|KOfl yp&n 西汉（封& ) 354 

CiUHAHHaB 取I斯堪的纳雄£ 10夂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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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141>221 CyxORA t p. 苏杭聃河 294U12 

CicailiHrt 西徐亚国 57.105,103 Own 典 , p. 塞尔瓦河 294 

CHonencK^r. 斯摩校斯克 66 、 127 、 135、 Obipr 塞尔特 （参風 o6ihhA ctipr) 
145,152, 154.171,173. 175 、 186, 287. 

如 、396 T 

CMOueHcit^ oonocTt 斯摩 校斯克 （领 Taep 训 ecKWj ry6 t 塔六利亚省 57 
地 > 332 TawaBcuifB n-OB . 塔曼半岛 124 

CMo^eHCitajt s&Mnjt (o6n.> 斯庠棱斯吏 TaManb» r, <TaMaT«ip«) 堪曼 〈城）〈塔马 
地方 C 邦〉 136—1J8,193,205,^33 塔尔 _ ，参觅 TwyTOpOKaHh) 

CorOM4 p . 索戈扎河 TanaHc t r, 塔纳伊斯（城 ） 124 

COdUHH^HUblQ UlT&Tbl AM 6 PHKH 荧利 TatUlIfCtP* 塔纳伊術两（参见 flOH> 
坚合众茵 < 美国 > 290 TsepcKaa r?6. 特维尔省 57.58,294 

Co«tb ， p . 索日河 To&pcko^ yue/J*. 特维尔（封邑 > 354 

CpdjmepyccKa^ BoseuiiieHttOCTb 罗斯 Tsept, r. 特维尔 （城） 287> 2S9v 29 夂 
中部高地 50.57 316 

CpeflHOT Aa 助中亚 59 Tepe 6 oBnt r,, 捷列博夫利（城 ） 201 

CTApoajFfiir. 斯塔罗杜布 < 坡 ）289 Tepe 60 BHbCKoe KHJWttecxw (Bgnocrb) 

CrapOflr 6 cKQa KHaatecTBOC^jieji ) 斯堪 捷列博夫利公国 < 领地 > 201,273 

罗杜布公国（封邑 > 354 TuxkH oxeaw 太平详 31 

Crapue Beapaw^H, jwp . 老别兹拉基契 THyroppitaHbtr, 特穆托罗千（城 > 163 、 

村 404 171,173 

OryrHa,p , 斯田格劫洱 161,394,404 Top 明 CK,r. 托尔契斯克 C 城〕 

CyropciLafi y_n«n 苏戈尔 ( 封邑 ）354 Tpap,r. 特里尔（城 ）141 

Cy^a ， P. 苏达河 355.412 Tpy6ow,p* 特备别日河 127,161*230* 

Cy^CKOft yaeji. 苏达（封邑 ） 354 2 吵 U04 ' 、 

Cy3/ianb,r. 苏兹达尔 （城〉 287 、 31& ， Tpytft»HcKoe khjkkw ： tbo 特齧勃切夫 
3Xft, 321,322, 325— 327, 329.3S0,3S6 公国 194 

CysflanbCKa^ aeMiifr (KpaA ， o6iO 苏兹 Tyna#p. 土拉（城 > 55 
达尔地方 ( 边区 t 邦） 171> 205, 272> TyrbCK^ ry6 t 土拉省 289,294 
286.288, 239, 318.320-S22,324—335, TjrpttecTaH 土耳其斯坦 31,73 
337—339.347. 349, 354* 409 Typos T r , 图罗夫 C 城 > 137,139.146 

OyajiaJTbCitaH Pycb 苏兹达尔罗斯（参 TypOBO-nwHCKoe KHSMcecTBO 图罗沃:一 
见 Pycfc CyanantcKaa) 平荀克公国 1S6 

Cyd^ajibcfcoe KH^KecrBO (BojiocTb» Tb 贴，季马河 287 
ynen> 苏兹达尔公国（领地、封 B) 

290.320,321.354 

Cymp . 苏拉河 161 、 278,280 yrjiHUKHtt yfleji 乌格里茨 C 封邑 》 354 

Cpnof^p. 苏波伊河 280 Yrpa,p t 乌格拉锊 2 站 

CypoM (cya^) t r. 苏洛日 < 苏达克 ）（ 城） ypaji<ypanfccKH6 rppw>ypa^bcxnft xpe- 
IZZ 6^r) 乌拉尔（乌拉尔群山、乌拉尔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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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 31,34, 45,47v51—54.5S. 310 
ycTt-CwconbCK 1 1 4 , 爲斯季一塞來尔斯免 
( 城）的 

y<ta t r, 乌法 〈城） 55 

VzTOna,p t 乌赫托马河355 
yxroMCKttfi yaon 乌赫托马 （對 & > 354 

O 

如 aaropuji r. 法纳戈里亚<城 ）1 况 
OeonocHst r, 费奥多西亚〈城> 1£4 

中 HHIWIHflWH 芬兰 56,294 
Ohhckii^ aan 邪芬兰湾 142 
Opamj^ 法固 19^47,142 
<PpHcnaHnnji 弗里斯竺 142 

X 

XaptKOB r. 哈尔科夫（城） 48,49 
XaptnoBCKa^ ry6+ 哈尔科夫省 5ft 
Xepconec TaBpH'fecKuft p. 堪夫利亚的 
赫尔 松涅斯 ( 城） 1^-156 
XepcoHcitafl vyG. ■ 尔松省 72 
XoaapMH 哈扎利亚 137,387 
XopBATCKne rocy^apcTBO 哈尔瓦特国 
113 

Xopoxib# 霉罗利河 280 

u 

Uapbrpa.fi (KowcT«.MTnHOnojib» r, ^ 帝 
都或査列格勒（君士坦丁堡 t 城） 87, I 
91 ， 93 、 124 、 131— 13 夂 139 、 142. 145— 
147,154—159.172.220.375.233,336 
HetJBOHKaji Pycb 红罗斯 （参见 
HepsoHKaa) 

H6pHHrOB> i 1 . 切尔尼戈夫（城 ） 5 5、 12 7 、 
152-154,172-175,178.184,195.2S2, 

m 

MepKHroBct^ist aeMnst <o6fi *) 切尔尼戈 
夫地方 ( 邦 ） 64, 136 — 138 、 171 、 183. 

1 队 191194,204 、 的 5, SB2* Z&5, 时 5 、 
釘 3 


Mopno& Mop^ 黑海 34>47US.5l, 5i, 
S4>56.67aO5vl0S, 114,124-136,132, 
n3A47,m 

Hex 即捷克（庚克国> 94>113 
HnpKoeo,c. 契尔科沃<村 ）355 

U! 

UlBefiuapujt 规士 70 
UIigeqMfl 瑞典 134,J11 
UIeKCHa,p. 舍克斯訥河302,304, 305> 
412 

Ul^nensnaHCKHR yjion 舍刻什潘（封色> 
354 

UlexortCKH^ yfl 抑舍洪（封邑 ）354 
UIonraiiBHfl 苏格兰 141 

3 

&njiafla 埃拉多斯祐 
9nt63,p , 易北河 UUU2 

10 

JOr,p, 尤格河2幻 
[Oro-sanaflHa^ HHSMeHJiocTfc 西南低地 
56 

fOptea (flcipnT>tr* 允里耶夫（杰尔普特> 
(城> 162 

tOpbefi nonbCK*fft,r , 波兰的尤里取大 
(垅> 280,288, S25, 3況、 33D54 
tOpteacKOe kh3>k6Ctso (} 肺;0 尤里耶 
夫公国（封邑：> 354 

IOxotckh^ 尤丧特（封 fi) 355 

IOzot^p ， 尤 S 特河 

fl 

fTpocitaans^p . 雅罗斯拉夫利 
301,339 

HpOtnaBCKasi ry6 t 雅罗斯拉夫省 57 
SpocjiaBcxpe kh^jk^ctbo Cyfl&n ) 难梦 
斯拉夫公国 ( 封邑〕 339,354 
5JjpOH4 ， p + 雅觯罗马薄 28S 


dir 



